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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至１８４９年８月

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这些著作是对《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五卷和第六卷的重要补充。此外，本卷还收入了他们的一

些遗稿以及与他们这一时期活动有关的某些文献。

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六卷一样，本卷大部分著作

发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和主持的无产阶级报纸《新莱茵报》

上。《新莱茵报》始终以“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

和国和对俄国进行一场包括恢复波兰的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２１卷第２１页）为自己的政治纲领，本卷的著作也充分体

现了这个纲领。《新莱茵报》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对德国和欧洲其

他国家革命中最重要的事件作出报道和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通

过《新莱茵报》领导在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活动，组织和

教育劳动群众，团结和动员全国的革命力量为解决当前国内、国际

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而斗争。

本卷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德国三月革命后德国各邦，特别是

普鲁士王国的自由资产阶级逐渐叛变革命、反动势力加紧复辟时

期，德国工人阶级和民主派的策略问题；德国各邦和丹麦王国之间

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以及与此相关的德国的国家统一问

题；意大利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问题。本卷最主要的则是关于匈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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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革命的问题。他们大量报道、评述匈牙利革命，抨击奥地利哈布

斯堡王朝对匈牙利的武装镇压，揭露俄国沙皇军队的罪恶行径和

反动作用。

关于《新莱茵报》发动的抗税运动，本卷也有反映。根据本卷发

表的恩格斯给《左翼的财政方案》一文加的编者按语（见本卷第２５

页）可以明确肯定，这一运动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起的。在与此

有关的另一篇文章《拒绝纳税和农村》中，马克思谈到了城市和农

村，中央和地方，也就是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重要性，

指出：“柏林只有靠外省的革命毅力才能保全，外省的大城市，尤其

是各个省会只有靠农村的革命毅力才能保全。拒绝纳税（不论直接

税或间接税）就能使农村有大好机会来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见

本卷第４５—４６页）

打破德国的封建割据状态，实现德国的统一，是德国革命的首

要问题，坚决进行反对丹麦镇压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起义的战

争，将大大促进德国的统一。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正好集中暴露出

德国各派政治力量对国家统一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

报》上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除本版第五、六卷已发表的外，

余下的都收在本卷。主要由恩格斯写的这几篇文章指出，普鲁士政

府对丹麦的让步是“明目张胆的叛国行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不

但不敢接管对外政策的大权，反而同意签订“史无前例的最屈辱的

条约”。造成这些后果的，除了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性和资产阶级的

软弱性以外，还因为丹麦有英国做后台，特别是有俄国的军事支

持。

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６日，科伦反动当局宣布戒严，发出对《新莱茵

报》几位编辑的逮捕令，恩格斯不得已出亡比利时，后经巴黎于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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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徒步前往瑞士，直到１８４９年１月才返回科伦。本卷收入了他在

此期间写的许多关于瑞士的文章和通讯。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民

主派，特别是南德意志民主派不同意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一心

向往瑞士式的联邦制。因此，恩格斯对瑞士这样一个被标榜为联邦

制共和国典范的国家的情况从当地作详细的报道，具有特别的意

义。他根据瑞士议会的争论，及其对国际事件的态度，对内部斗争

的反映，清楚地描绘出瑞士联邦制的种种弊端。例如，不能彻底清

除分裂割据的重大残余，致使各州议员囿于本州和地方的狭隘利

益而无视全国的利益。恩格斯指出：“人民真正的革命力量存在于

瑞士工人和德国工人之中”（见本卷第５１页），在瑞士打破“千年传

统”之后，将出现一个“新的农民无产阶级”，这将使“无论是君主

国，还是反动的共和国”走向灭亡（见本卷第８７—８８页）。

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欧洲革命时期具有

很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意大利解放战争不仅能使意

大利从奥地利控制下解放出来，达到民族统一、国家独立和推翻封

建势力的目的，而且由于牵制了奥地利帝国的很大一部分兵力，从

而在实际上能够支持德国和东欧及整个欧洲的革命。在本卷发表

的关于意大利的文章中，恩格斯揭露了撒丁国王查理－阿尔伯特

是一贯出卖人民、出卖“意大利的自由和独立事业”的“卖国贼”（见

本卷第１８页）。他深信“意大利在经受许多流血牺牲之后必定会取

得胜利”（见本卷第１４页）。甚至在意大利革命被镇压以后，他仍坚

信，“只要从意大利或法国来一次革命的冲击”，奥地利“就会瓦解”

（见本卷第１４６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其重视匈牙利人民争取独立的战争。在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欧洲革命进程中，由于法国六月革命和维也纳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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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相继失败，反动势力开始对革命人民进攻，革命逐渐转入低

潮。正在这个转折关头，匈牙利革命军从１８４８年底开始抗击奥地

利军队的武装镇压，这就使欧洲革命出现了重新进入高潮的迹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着匈牙利事态的发展，满腔热情地关注

匈牙利人民的每一个进步和每一次胜利。从１８４９年１月发表《匈

牙利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６卷，第１９３—２０７页）一

文开始，恩格斯几乎每天都在《新莱茵报》上发表关于匈牙利情况

的文章，直到报纸停刊为止。文章涉及面非常广泛，而且数量惊人，

几乎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发表的文章总数的四分之一，即一

百篇左右。

当时匈牙利消息被封锁，而奥地利官方军事公报及反匈牙利

报刊又肆意制造谎言、歪曲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凭杰出的政

治、军事素养，用严密的科学方法才有可能从中鉴别真伪，作出客

观的符合实情的报道、恰如其分的评论和惊人准确的预测。恩格斯

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他后来曾经谈到：“当时我们根据奥地利的

公报在《新莱茵报》上非常准确地叙述过匈牙利战争的进程，并且

出色地、尽管是谨慎地作了预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８卷

第８１页）。

恩格斯关于匈牙利战争的著作表明，他不但研究了匈牙利的

军事情况，而且对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族，甚至自然

地理也有透彻的了解。正因为他全面地掌握匈牙利的具体情况，所

以才能发表独到的，有些是极其精辟的见解。例如，在奥地利军队

不断前进，占领布达和佩斯两市，革命政府迁往德布勒森的时候，

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报刊纷纷推测匈牙利革命必将一蹶不振，然而

恩格斯确有把握地预言“匈牙利起义者的力量决没有被消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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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它目前还相当强大”，他认为匈牙利人“采用了戈尔盖在斯洛伐

克地区所采用的策略：他们尽可能长时间地固守城市，然后开始在

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估计他们是诱敌深入，然后在敌后“组织农民

战争和游击队”（见本卷第１０７、１１０、１１１页）。事实证明，恩格斯的

判断同匈牙利革命军的战略完全一致。不久以后，大地解冻，奥军

火炮、辎重在沼泽地难以运动，匈牙利革命军就展开了反击，奥军

被迫节节败退，连首都维也纳也日益告急。只是由于匈军领导错误

地决定回师，维也纳才没有被攻克。

恩格斯在这些文章中，评论了匈牙利革命政府的许多重大政

策措施。例如他坚决支持革命政府大量发行纸币从经济上打击奥

地利帝国。奥地利政府由于财政状况不巩固、政局不稳定，就是在

占领布达和佩斯两首都以后，也不敢贸然宣布禁止“科苏特纸币”

的流通。

在当时的奥地利帝国内，除马扎尔人以外，还存在许多其他民

族，主要是斯拉夫民族。是否能正确处理同这些民族的关系，是有

关匈牙利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之一。恩格斯写了大量文章来分析

各民族之间的复杂和微妙的关系；这些民族对奥、匈双方的态度及

其对匈牙利革命的影响。由于匈牙利政府没有及时地、妥善地处理

同其他民族的关系、没有支持这些民族的反封建的和民族独立的

要求，放过了这些民族中一度出现的有利形势，结果这些民族运动

被封建贵族操纵，投向了奥地利反动势力。然而，恩格斯一再指出，

“奥地利政府和斯拉夫人之间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见本卷第

１２９页）奥地利帝国开始时利用各斯拉夫民族，在镇压了匈牙利革

命以后，就会同匈牙利的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奴役这些曾站在它一

边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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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关于匈牙利革命的文章中，特别注意欧洲反动势力

的堡垒沙皇俄国的动向。他寄希望于匈牙利革命，期待它将重新燃

起欧洲革命的烈火，相信“一次新的革命将要在欧洲做血的巡礼”

（见本卷第１５５页），他认为，只要法国、意大利（如西西里）能发生

革命或者丹麦、土耳其发生“纠纷”，奥地利就会无法应付。“只有俄

国的干涉才能拯救它，而俄国的干涉，只要比现在前进一步，就不

可避免地等于打一场欧洲战争”（见本卷第４７１页），“这场战争将

会发生，一定会到来……”在战争中，欧洲的革命和反革命，包括作

为反动势力支柱的沙皇俄国，将进行大战，“胜利可能经受曲折，但

却是勿容置疑的。”（见本卷第１６９页）。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期

的欧洲战争没有爆发，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在研究某一国的

具体问题时是从欧洲革命的全局出发来估计沙俄帝国的反动作用

的。对沙皇俄国反动作用的估计一直是他们观察、判断欧洲问题的

重点和出发点之一。在匈牙利战争期间，恩格斯就以很大的精力密

切注视沙皇俄国的动向，１８４９年２月俄军直接参加镇压匈牙利革

命后，恩格斯一再揭露俄军的暴行，指出俄军入侵对燃起斯拉夫民

族中泛斯拉夫主义狂热的影响，认为这对沙皇俄国的扩张阴谋是

极为有利的。他非常担心沙皇俄国出兵将使匈牙利革命遭到失败，

并号召各国革命者支援匈牙利，反对沙皇俄国。

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新莱茵报》被迫停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欧洲革命的评述也不得不中断。

本卷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部分收入了一些没

有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献，其中包括恩格斯的两篇文章和一篇为维

利希志愿部队辟谣的声明，还有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

的草稿片断和《新莱茵报》审判案辩护词的初稿等。《附录》部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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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一些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活动有关的消息报道和反映当局

对《新莱茵报》镇压的文件，等等。

        

本卷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四十三卷为依据。

大部分文章是根据原文并参照俄、英译文翻译的。俄文版没有收入

的《〈新莱茵报〉创办发起书》和《新莱茵报公司章程》根据《德国工

人运动史文集》１９７０年第４期从原文译出。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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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军队在松德维特的失败



德国军队在松德维特的失败１

什列斯维希。这样一来，德国军队又一次被打败了，德意志—

普鲁士的政策又一次遭到彻底破产！隆重许诺要建立一个统一而

强大的德国，结局就是如此！——德国军队把本来可以利用的初

捷时刻白白地浪费在无益的谈判之中，敌人之所以不得不参加谈

判，仅仅是为了赢得准备重新抵抗的时间。而当俄国宣称，德军如

果不撤离日德兰，就要进行干涉的时候，他们仍未看出休战协定整

个建议的基础是什么，他们缺乏勇气接受这场迫在眉睫的战斗，这

场期待已久的、不可避免的与俄国人的战斗！不，强权政治已经束

手无策，它胆怯地让步了，“英勇”的卫士们在退却时被“小小的”丹

麦人战败了！这不是由于明目张胆的叛国行为，就是极端无能的表

现，以致整个事务无论如何必须交给别人来掌管。法兰克福国民议

会是否终于认为应当做它早就有责任做的事，也就是说，它自己来

接管对外政策呢？或者，在这里，它是否也会因“希望当局能执行自

己的职责”２而转到议事日程上去呢？

下面转载《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报》的关于丹麦人进攻松德

维特的一则报道：

伦茨堡５月２９日。在阿尔森城外执行警戒任务的联邦军队定于昨天（２８

日星期日）换防。丹麦人想必获悉了这一消息，因为在这一地区他们的间谍活

动得很有效。丹麦人得到了最近几天又从芬宁调到阿尔森来的军队的有力增

５



援，在河的这一岸登陆了，而德国人方面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行动的全部

意义，因为他们把注意力都放在自己部队的来回调动上了。德国人在布置了

新的警戒线之后不久，突然在杜佩尔高地附近遭到丹麦步兵和炮兵的强大优

势兵力的进攻，同时，在埃尔肯松德以西（阿尔讷尔和特雷珀附近）出现了一

批战舰和炮艇，作出也要在这里登陆的样子。很明显，丹麦人想以此来分散德

国的兵力，然而，他们却收效甚微。于是在杜佩尔高地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

战斗，双方都由于炮火猛烈而遭到重大伤亡（具体数字尚未公布）。丹麦人英

勇地进行了战斗。他们的人数估计有八千，在舰上炮火以及侧翼的地面炮火

的掩护下投入战斗，而我们的兵力大概还不到七千。战斗进行了几小时才见

分晓。直到晚上七点钟左右，德国军队终于被迫开始取道格拉文施泰恩向北

撤退到克瓦尔斯，而丹麦人则推进到距我们后卫部队驻地格拉文施泰恩约一

小时路程的地方。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日 原文是德文

左右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３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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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并 问 题

在整个北意大利现在正酝酿着阴谋，一方要把那些较小的国

家合并于撒丁，另一方要阻止这种合并。这些阴谋诡计同在德国为

争夺霸权而策划的那些阴谋３极为相似。查理－阿尔伯特谋求“在

最广泛的基础上”，从尼斯到的里雅斯特，建立一个意大利的普鲁

士。这件事完全不符合民族利益；双方都是为了追求地方利益，为

了满足各个地区的虚荣心，这种虚荣心只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不

可分割的意大利才能消除。在这之前，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适应当

务之急，而这无论如何是有助于合并的，因为合并至少在某种程度

上可以使力量集中起来，以进行反对奥地利的斗争。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３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４日《新莱茵报》

第４号

７



康普豪森内阁的垮台
４

科伦６月２１日晚十时。我们收到了
·
柏
·
林６月２０日的报道：

·
康
·
普
·
豪
·
森
·
内
·
阁
·
倒
·
台
·
了，今晨八时，康普豪森先生向国王①辞去自己的职务。为

采取措施补充内阁，协商议会５推迟到今晨举行会议，开会时议长②宣读了康

普豪森的一封信，告知议院，他因无法补充内阁已经辞职。曾任大臣职务的有

汉泽曼、冯·奥尔斯瓦特、博奈曼、冯·帕托夫、罗特·冯·施莱根施坦、施莱

尼茨诸先生。施莱根施坦重新被任命为陆军大臣，而人所共知的
·
普
·
鲁
·
士
·
亲
·
王

·
妃③的嬖人和亲俄分子施莱尼茨则任

·
外
·
交
·
大
·
臣。汉泽曼和冯·奥尔斯瓦特补

充声明说，除冯·施莱根施坦和施莱尼茨外，在首相辞职后，他们全体仅将暂

时留任原职，并在新内阁组成前处理日常事务。

同时，他们吁请协商议会将议院会议无限期推迟召开。

议会通过决议，推迟到下星期一举行会议。

这条消息不会使我们的读者感到震惊。因为我们每天都预言

康普豪森内阁一定垮台。而且我们还补充说过：不是发生新的革

命，就是建立公开反动的内阁。完成新革命的尝试失败了。
·
亲
·
俄
·
的

·
内
·
阁
·
将
·
为
·
沙
·
皇
·
开
·
道。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１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２日《新莱茵报》

第２２号特别附刊

８

①

②

③ 奥古斯塔－玛丽－路易莎－卡塔琳娜。——编者注

卡·奥·米尔德。——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赖 辛 施 佩 格

科伦６月２５日。我们不幸成了出色的预言家。在本报第１９

号６上我们所预言的事情已经发生。特利尔的赖辛施佩格先生果

真当上了这里地方法院的院长。这是在当前困难时期的一个安慰。

让基佐—康普豪森垮台吧！让杜沙特尔—汉泽曼脚下的土地动摇

吧！看来基佐—杜沙特尔的腐败制度要在我们这里重新扎根。如

果事实依旧，那与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此外，我们把今晨特别附刊

上发表的来自贝恩卡斯特尔的请愿书７推荐给赖辛施佩格先生一

读。

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５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６日《新莱茵报》

第２６号

９



休 战“谈 判”
８

休战协定仍然还没有签订，但谈判也没有断然中止。来自弗兰

格尔大本营的消息和来自哥本哈根的消息一样，总是互相矛盾。有

一点是肯定的，弗兰格尔一开始就拒绝签字，雷茨先生遭此拒绝后

回到哥本哈根，接着，从７月１５日起，由海路向日德兰运送新部

队。《交易所报》说，英国公使和瑞典公使①以及雷茨先生在得知签

订一项停火三天的新协议以后都离开哥本哈根前往科尔丁。他们

将与从柏林派往那里的诺伊曼将军一起设法排除弗兰格尔的阻

力。

所有这些消息我们都是通过哥本哈根得知的，而柏林和弗兰

格尔大本营所披露的除了空洞无物的传言，没有其他内容。我们现

行关于公开报道的宪法大权，在这方面同旧时的神秘做法没有任

何区别。我们只能从离我们最遥远的国家的报纸上获悉与我们休

戚相关的事情。

据《祖国报》登载的一封信说，日德兰人对德军入侵，情绪是相

当平静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３日 原文是德文

左右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４日《新莱茵报》

第５４号

０１

① 温恩和拉格尔海姆。——编者注



和丹麦休战谈判的破裂
８

科伦７月２７日。我们刚收到哥本哈根来信，据称，休战谈判确

已破裂。７月２１日，瑞典公使和英国公使①以及其他前往大本营的

外交官，一无所获地回到哥本哈根。虽然诺伊曼将军把普鲁士国

王②关于签署休战协定的明确命令带给了弗兰格尔将军，虽然休

战协定已经由普鲁士和丹麦双方批准，但弗兰格尔仍然坚决拒绝

签署，而且提出新的条件，这些条件被丹麦方面断然拒绝。据说，他

甚至不肯接见外国外交官。丹麦人特别反对弗兰格尔为帝国摄政

王③保留最后批准权这个条件。

因此，如果德国这次能够免于签订史无前例的最屈辱的条约，

那我们只应当感谢弗兰格尔将军的顽强态度。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７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８日《新莱茵报》

第５８号

１１

①

②

③ 约翰大公。——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拉格尔海姆和温恩。——编者注



杂  闻
９

根据全新的原则制定的一项关于诽谤的法案即将提交议会。

我们就黑克尔控告《新莱茵报》一事对《拿破仑法典》的一个条款作

了批判１０，这显然是有充分根据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３１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３日《新莱茵报》

第６４号

２１



米 兰 公 告

本报昨天登载了米兰临时政府的胜利公报，并提到了与之相

矛盾的两个胜利公报，一个来自博森，登在“奥格斯堡女人”①上，

一个来自的里雅斯特。１１

我们之所以认为前者较为可信，是因为直接发自米兰的公报

中所报道的消息同时被来自瑞士两个不同城市——苏黎世和巴塞

尔——的报道所证实，这两个城市同米兰有着大量的商业联系和

便捷的地理联系。尽管如此，我们判断这一消息时还得特别重视一

个事实，即奥地利方面的胜利报道日期早一些，讲的是７月２３日

的战斗，而米兰公报讲的是２４日和２５日开始时的事情。正是因为

综合了这些情况，我们对意大利人的胜利才不怀疑了。况且，奥地

利人以前就发表过诸如库尔塔唐胜利的报道，事后证明原来是奥

地利人在那里吃了败仗。１２宣扬那次所谓的胜利的也正是“奥格斯

堡女人”。比较双方的报道后表明，意大利人的确取得过胜利，然而

这一胜利又被新到的奥地利军队夺去了。如果说有什么因素使我

们产生了错觉的话，那就是查理－阿尔伯特这个野心勃勃但又极

端无能的人物，关于此人我们已经屡有评述。尽管这个“意大利之

剑”品性相当恶劣，但在他的将领当中总还可能至少有那么一个

３１

① 即《总汇报》。——编者注



人，在这种异常有利的形势下具有使意大利军队取得这次胜利的

军事才能。事实表明并非如此。查理－阿尔伯特的命运也就此注

定了。不要说那个幻想中的全意大利王位，就连他目前的王位也很

快就会倒下来。他要是胜利了，倒是可以指望在一段时间里满足一

下他的野心；现在既然被打败了，自然很快就会被意大利人自己当

作一个无用的工具抛到一边。意大利在经受许多流血牺牲之后必

定会取得胜利，并将表明，它要取得自己的自由和民族独立，并不

需要撒丁国王这个无能的人物。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１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２日《新莱茵报》

第６３号

４１ 米 兰 公 告



哥 特 沙 克 医 生
１３

科伦８月４日。哥特沙克医生在《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上发

表了他的最初三份审讯记录。为此，把他以前的看守全部调离，任

命一个名叫施勒德尔的看守为新狱卒，以示惩罚。

这家本地的工人报纸①写道：“这位狱卒如果没有一份详细的财物清单，

是不愿就职的，因而又把哥特沙克医生本人和他的单人牢房象海关检查那样

地搜查了一遍。虽然没有出任何可疑的东西，但对他的防范却比过去严多

了。”

莱茵省只要还存在“西班牙宗教裁判式的审判”１４，那里的公开审

判就纯粹是一个空想。

谁想懂得逮捕哥特沙克的意义，就应该读一读《盖尔温努斯

报》。这家报纸说，国家检察官的大力干涉重新恢复了信任。另一

方面，即将举行的庆典１５转移了轻浮的科伦人对一切政治问题的

注意力。正是这些科伦人接受了政府给予的哥特沙克案件和大教

堂庆典，不知感恩图报——《盖尔温努斯报》叫道——反而当普鲁

士政府刚一露出口风要实行强制公债，就立即把政府的所有这些

善行忘得一干二净！

逮捕哥特沙克和安内克，审判报刊案件等做法恢复了信任。在

５１

① 《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编者注



城市里，信任是公共信用的基础。因此，把钱，把很多钱借给普鲁士

政府吧，它还会关起更多的人，审判更多的报刊案件，制造更多的

信任。政府抓人多，审判报刊案件多，干反革命勾当多。而按照公

平交易的原则——请好好注意——市民就要给钱多，而且越给越

多！

我们奉劝财政困难的普鲁士政府赶快乞灵于路易十四、路易

十五时代行之有效的办法。让它出售密札１６吧！密札！用密札来

恢复信任和充实普鲁士国库吧！

写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４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５日《新莱茵报》

第６６号

６１ 哥 特沙 克医 生



同丹麦的休战和汉泽曼
８

科伦８月１０日。谨请读者注意本报丹麦栏的那篇文章１７。丹

麦报纸向我们透露了有关“办事内阁”在休战问题上所作所为的最

新材料。汉泽曼的隐蔽的罪行不管以什么方式终将暴露在光天化

日之下。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０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１日《新莱茵报》

第７２号

７１



查理－阿尔伯特的叛卖

都灵、热那亚等地的报纸都在大声埋怨：意大利的自由和独立

事业正是被那个和那些直到最后一刻还一再赌咒发誓不是为意大

利争得胜利就是为它而死的家伙们出卖了。从前只有极少数人说

查理－阿尔伯特是卖国贼，现在群众和那些还没有彻底卖身给这

个背信弃义的撒丁国王的各家报纸每天都在大声地重复这句话。

看透这一点对将来自有好处，然而这一次却是为时过晚了。自从戈

伊托战役和蒙察姆巴诺战役１８以来，很多人越来越清楚，这个撒丁

人或者是在策划叛卖，或者就是对他所承担的任务根本没有能力

去完成。他简直一无作为，而所干的事则全都是不合常识、政治准

则和军事艺术准则。长期以来就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有的实际上

已经有了答案，有的不久也会真相大白。例如，是谁不断地阻挠武

装全体人民？是谁把意大利军队分驻在那么多地方而分散了它，并

且忽略设置第二道防线，以致形成一处战败全线必溃之势？为什么

查理－阿尔伯特没有向维琴察推进？１９为什么瓦列卓地区的军队

没有粮食？为什么摩地那人会逃跑？伦巴第的志愿部队在明乔河

两岸一门加农炮也找不到，这种事是怎么发生的？在战斗期间发给

几个皮蒙特军的弹药都因子弹太大而根本不能使用，原因何在？最

后一个问题：查理－阿尔伯特早已决定撤退，怎么还能下令在米兰

郊区毁掉价值三千万里拉的大量房屋呢？除非我们肯相信查理－

８１



阿尔伯特竟会无能到这种最可怜最难以置信的地步，否则这些问

题就不能有别的而只能有一个答案，就是说１８４８年查理－阿尔伯

特又重演了１８２１年的阴险狡诈背信弃义的故技，他当时就曾无耻

地出卖自己搞阴谋的同伙并为使他们遭受绞刑、苦役和流放之害

而出力。２０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６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７日《新莱茵报》

第７７—７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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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沙佩尔的企图
２１

科伦８月１８日。

“我要求实现全德居住权和在整个德意志祖国的完全迁徙自由。”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陛下在他３月１８日的诏书２２中这样

说。

然而，谋事在国王，成事在盖格尔先生。代行科伦警察局长职

务的盖格尔先生借口卡尔·沙佩尔先生是拿骚人，而且是ｉｎ ｐａｒ

－ｔｉｂｕｓ ｉｎｆｉｄｅｌｉｕｍ〔在异国的〕①德国人，坚持要把他驱逐出境。

昨天一名警官闯进沙佩尔夫人的卧室，在那里放下一封信，我

们把这封信照登如下。信中失当之处大概只是普鲁士人对德语语

法的抗议。

沙佩尔先生：

我奉命通知您，警察局长仍然坚持您必须离开本市，如您对命令有什么

异议，可以立即向警察署长提出申诉立即交给他。

警官 奎维廷

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７日于科伦

沙佩尔先生随即给警察署长写了下面这封信：

０２

① 直译是：“在异教国家中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

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



阁下，您本月１１日曾通知我，根据警察局长盖格尔先生的决定，我必须

在一周之内离开科伦市。我当时已经对这一决定提出抗议。现在您又让一位

警官通知我该驱逐令仍然有效，而我可以对此提出申诉。我现在就提出申诉，

理由如下：

（１）早在三月革命前一天，即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８日，普鲁士国王就发布过

一个诏书，要求各邦实行全德居住权和迁徙自由。任何一个普鲁士权力机构，

都不应拒绝把普鲁士国王为普鲁士邦公民所要求的权利给予其他德意志邦

的公民。３月１８日的诏书要么是毫无意义的，要么就意味着废除以前关于驱

逐非普鲁士德国公民的全部决定。

（２）今年７月２１日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会通过了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

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严禁从德意志各城市或邦驱逐德国人。２３其条文如

下：

“凡德国人都有权在帝国境内任何地方逗留和居住，获得不动产等等，等

等……从事任何职业……

关于逗留和居住的条件，将由帝国权力机关发布一项居住法……对全德

国作出规定。在帝国的此类法律公布之前，任何一个德国人在任何一个德意

志邦，只要符合为该邦公民规定的同等条件，均可享受上述权利。

任何一个德意志邦在执行民法、刑法或诉讼法时，对本邦公民和任何其

他德意志邦的公民都不得有所区别，从而把后者当作外国人加以歧视。”

根据这个条款，在帝国的有关法律公布之前，我有权在符合为普鲁士邦

公民规定的同等条件下，在科伦这个位于德意志帝国境内的城市逗留或居

住，并以当校对员为职业。而按照现行法律，普鲁士邦的公民只有在他们无生

活来源的情况下，才能被驱逐出科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控告我缺少生活

来源，如果有这样的控告，我随时都可以证明情况恰恰相反，因为作为《新莱

茵报》的校对员，我的薪金足以使我个人和我的家庭维持体面的生活。

以基本权利的有关条款尚未正式公布为理由来反驳我是不能成立的。所

有立宪国家的行政当局历来的做法都是：当诸如驱逐权和其他限制个人自由

１２驱逐沙佩尔的企图



的这类规定已经由适当的立法议会通过决议予以废除、只待公布该决议时，

就停止执行这些规定。

而这里涉及的就是国民议会的一项废除驱逐权的决议和国王对该决议

预先给予承认的诏书。因此，我认为我完全有权宣布：

我对下达给我的这道连书面文据都没有、也不说明任何理由的驱逐令表

示抗议，因为这是违法行动，只有暴力能使我屈服。

阁下，我谨请您将这一抗议书递交给有关当局，并尽快给我答复，因为，

如果抗议书被置之不理，我将立即向王国行政区长官或内务部，以至向柏林

制宪议会和德国国民议会提出申诉。

卡尔·沙佩尔（签名）

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７日于科伦

由我们的伟大政治建筑师们接连三天发表庄严演说而建成的

“德国统一大教堂”，它的第一块基石就是从莱茵河畔的科伦驱逐

一个拿骚人。

写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８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９日《新莱茵报》

第８０号

２２ 驱逐沙佩尔的企图



盖格尔和沙佩尔

科伦８月２２日。根据警察局长盖格尔（科布伦茨人）的要求，

沙佩尔先生被命令离开科伦，因为他不是普鲁士臣民，而是拿骚公

民。由于沙佩尔先生是工人联合会２４的一位活跃的会员，所以工

人联合会有责任把这件事看作自己的事，并对无理驱逐沙佩尔先

生提出抗议。抗议书于上星期五递交给多里沙尔先生，盖格尔先生

当时没有在场。由于多里沙尔先生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因而要前

去递交抗议书的代表团推迟到星期二，即８月２２日再去，以便能

同盖格尔先生面谈。今天盖格尔先生接见了代表团，他说此事已不

归他管，由于《新莱茵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所以内务部要他写一份

关于此事的详细报告。今天报告已经送出，因此，驱逐沙佩尔先生

的命令无论是执行还是撤销，都已不在他的权限之内。代表团的一

个成员认为，盖格尔先生的意思是说，驱逐沙佩尔先生的命令是内

务部发出的。盖格尔先生极为激动，当即以名誉向代表团郑重保证

说，提出这一措施的是他。他首先表示自己有专门的法律知识，因

为他过去曾当过法院侦查员，然而这还不是唯一的理由：

“我认为我不仅是作为警察局长，而且也是受理性的支配行事的：我是作为我

行事的。”

他还补充说，他清楚地知道，《新莱茵报》会把他的讲话全部发

表，并肆意解释，但他不怕这些，“我是作为我行事的”。代表团的另

３２



一个成员向他指出，如果说盖格尔先生是作为我行事的，那么这个

我无非是执行警察局长职务的我，而这个我当然是能够由理性支

配的。然而工人联合会同样也有一个我，一个有六千名工人的我，

而这个我大概与盖格尔先生的我具有同样的分量，也同样是由理

性支配的。他还说，工人联合会抗议这样一个同一切现行法律以及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背道而驰的措施。代表团的第一个成员要求盖

格尔先生至少应当否定这一措施，盖格尔先生拒绝了，他向代表团

保证，在内务部长作出答复之前，他可以让沙佩尔先生安然地待在

科伦。盖格尔先生还拒绝说明他的那份报告是本着什么精神写的。

难道盖格尔先生作出了和加格恩先生不同的决定？难道拿骚人就

不是有权在三十四个德意志邦中的任何一个邦定居的德国公民？

写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２２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２４日《新莱茵报》

第８４号

４２ 盖格尔和沙佩尔



附在《左翼的财政方案》
一文后面的编者按２５

  （我们确实难于理解，左翼议员们怎么竟向他们想要推翻的内

阁提出筹集必要资金的财政方案。要知道，拒绝提供资金恰恰是推

翻一个内阁的主要手段，而对汉泽曼先生说来，也许是推翻他的唯

一手段。这项财政计划中或许还包括一点改革吧——不，它的目的

是使政府避免发行被人痛恨的强制公债。但是，对反对派来说，还

有什么比内阁自招痛恨更称心的呢？——编辑部。）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８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９日《新莱茵报》

第９８号

５２



他 的 继 任 者

科伦９月９日。于是，人们就认为有希望成立瓦尔德克—洛贝

尔图斯内阁了。我们对此并不相信。国王①很难屈从这些先生们提

出的要求，特别是他的科伦之行２６以来更是如此。可见，除了同议

会公开决裂、同革命公开决裂，选择拉多维茨和芬克以外，别无他

法。——而接着会发生什么，就不必说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９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０日《新莱茵报》

第９９号

６２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逮  捕

科伦９月１１日。我们在此向检察机关的有关先生们提出如下

质询：

昨日晚八时，科伦的萨尔盖特先生和小勃鲁姆先生在维塞林

遭到受牧师怂恿的市长冯·盖尔先生的逮捕。他们在卡塞尔创立

了一个工人联合会，本来准备在维塞林也创立一个工人联合会，可

是他们甚至还没有对公众讲一句话，还没有开始举行会议。此事是

否属实？

这次逮捕是确有其事的，其唯一的理由就是：牧师告发这两位

先生蓄谋（！）煽动工人。此事是否属实？

若以上情况属实，则检察机关是否曾出面干预这种粗暴的违

法行为，或是由于期望成立拉多维茨内阁，从而立即废除结社自由

权而向冯·盖尔先生投感谢票？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１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２日《新莱茵报》

第１０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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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令。——候选人。

——对普鲁士暧昧态度的半官方评论

  我们这里有９月９日以前的丹麦报纸。９月４日的一项军令

作了如下的安排：由克罗格将军接管日德兰的指挥权，大本营设在

维堡。阿尔森的城防部队在休战２７期间设立专门指挥机关。在战地

的部队要尽可能驻扎在自己的兵员补给区，也就是分布在日德兰

和各个岛屿。每连留四十到五十人持械守备，其余人员归休；旅长

奉命经常视察各自的部队，并为新战役作好一切准备。但是，国

王①想在士兵归休之前亲自视察部队，所以，在进一步命令下达之

前这些指示暂不执行。看来也很可能不再执行，因为据《祖国报》９

日的补遗说，国民议会通过的停止撤军的决议刚刚由私函传到了

哥本哈根。

丹麦人可能相当信赖从什列斯维希北部征招来的部队，这可

以从如下的事实中看出来：恰恰是这些部队被调到什列斯维希边

界前沿或被调往阿尔森。

哥本哈根的自由党已经为临近的选举提出了该党的候选人名

单。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祖国报》的编辑以及其他一些“建立在

民主基础上的君主立宪政体〈丹麦人抄袭德国人是如此彻底〉②的

人民活动家”聚集在一起，草拟了这个名单。名单里有：一位银行经

８２

①

② 本卷引文中在尖括号〈 〉里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

译者注

弗雷德里克七世。——编者注



理，一位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两位教师，一位检查官，一位中校，

一位海军军官，两位手工业者和一位“ｄｉｓｖａｃｈｅｕｒ〈！〉”。由此可见，

“首都”所掌握的是一批什么样的智囊人物！

普鲁士政府是倒霉的。即使在丹麦问题上，它居然又使普鲁士

博得了对双方都采取近于叛卖行为的暧昧态度的名声。谁都知道，

这种暧昧态度一向是普鲁士政策的特点；请想一想“大”选侯①突

然转向瑞典而出卖波兰的事，想一想巴塞尔和约，想一想１８０５年，

再想一想新近内阁采取暧昧态度诱使波兰上了圈套。２８现在，在

丹麦问题上，普鲁士政府损害了德国人民的利益，而从丹麦那里它

甚至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得到。还是让我们听听《祖国报》是怎

么说的吧：

“根据我们下面刊登的普鲁士首相奥尔斯瓦特的信件（致伦茨堡临时政

府）看来，很明显，普鲁士正扮演着一种非常暧昧的角色。首先，极其令人惊奇

的是，普鲁士政府竟然同两公国的叛乱政府接触。其次，奥尔斯瓦特先生不止

一处完全歪曲了休战条款的含义。虽然休战决不意味着为最终的和约提供什

么基础，但奥尔斯瓦特先生却说，通过休战正在为取得最后的顺利解决准备

条件。他接着又谈到如下两点的重要性：联邦军队留驻什列斯维希；什列斯维

希—霍尔施坦军保留现有员额留驻原地，但是，休战协定中规定的却是什列

斯维希军队和霍尔施坦军队应分开，联邦军队应驻在阿尔托纳。最后他又提

出一个类似的谬论，他说，两公国的法制状况应在目前的基础上保持不变，而

休战协定则说，丹麦国王和临时政府各自在３月１７日以后颁布的法令均应

撤销。至于说到中央政权２９，它在谈判灵堡问题
３０
期间在议会面前表现得那样

不坚定，所以预料得到，它那方面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４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５日《新莱茵报》第１０３号

９２军令。——候选人。——对普鲁士暧昧态度的半官方评论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祖国报》论休战协定

科伦９月２１日。大家知道，所谓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普鲁

士保证说丹麦政府已正式通知准备同意修改条款的情况下，批准

了休战协定。２７

不过，谁都清楚，在表决先决问题时都搞了些什么阴谋。而围

绕主要问题玩弄的阴谋已在议会之外进行。

听听９月１６日的《祖国报》都讲了些什么吧：

这家报纸在分析了实际上已签订的休战协定同初稿相比有哪

些不利之处以后，接着谈到了对丹麦的好处。它认为，如果战争再

度爆发，英国和俄国将会干预；靠对丹麦战争勉强维持着的德国的

统一，将立即崩溃；日德兰的居民可以作为后备军来进行训练，部

队在数量上可增加一倍：

“在狭窄的半岛上驻守六万军队，并得到舰队的支持，这是一道纵使强大统一

的德国也不敢贸然攻打的丹麦墙３１”。

“但是，休战协定无论如何总是休战协定，既然已经缔结，并得到了批准

和保证，如果我们不去履行协定条款或者容忍敌人对它的破坏，那就是不负

责任。我们的政府决不会那样做，对此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坚信不移。所以，我

们决不应该因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官方刊物上散布的有关修改业已接受

的条款的种种传言而感到惶恐不安。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普鲁士的将军们和

官员们以及所有的德国人，除少数几个高尚可敬的人以外，对自己的义务和

誓言、忠诚和信念，都不那么认真。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弗兰格尔将军会厚颜

０３



无耻地向丹麦代表雷茨先生提出旨在破坏休战条款的建议，以使他在什列斯

维希—霍尔施坦的朋友们更易于接受这些条款。我们完全可以设想，无论法

兰克福议会还是普鲁士内阁都会以为，迫使我们同意随便改动一件已经通过

并按正式手续签字盖章的东西，是合情合理的事。但是我们也相信，我们的政

府即使允许他们把协议哪怕是改动一个字，那它就是干了最大的坏事，因为

那时这些‘诚实的德国人’就会心安理得地把全部协议踩在脚下。卡尔·毛奇

倘使找不出人来和他共同执政，那么既然已有任命此类人员的明文规定，丹

麦政府就可以挑选两名肯定会接受任命的人出来，于是，就要由普鲁士选出

自己的两名执政者。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假若拒不服从，普鲁士就应强

迫他们服从。如果在规定的最后一天，即明天，９月１７日，当我方已经认真履

行了我们所有的义务之后，协议中还有某些根本性的东西没有执行，丹麦政

府就应当确定一个最后期限，届时仍无进展，丹麦政府就有权利和责任进军

什列斯维希并加以占领。那时我们要看一看，欧洲会说些什么，保证和义务有

什么意义。我们的确用不着担心其后果；无论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比之在我们

自己人和全世界人面前蒙受耻辱，比之让高傲狡诈的德国人把我们当作奴隶

（ｔｒａｅｌ）对待，都要好受一些。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当我们结束本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确保证，对已经

达成的休战协定作任何修改
·
从
·
丹
·
麦
·
政
·
府
·
方
·
面
·
来
·
说
·
是
·
决
·
不
·
可
·
能
·
的。”

丹麦内阁半官方报纸就是这样讲的。

那么以后又会是怎样呢？谁是骗子；谁是受骗的？谁是受骗的

骗子？①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１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２日《新莱茵报》

第１０９号

１３《祖国报》论休战协定

① 莱辛《贤者拿坦》第三幕第七场。——编者注



科伦安全委员会
３２
的任务

和地方当局

  科伦９月２３日。本报前已报道３３安全委员会已经把它给自己

提出的任务通知地方当局，这些任务是：１．协助维持治安；２．保卫

革命成果。冯·维特根施坦先生把他得到的这一消息原原本本地

转告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并正式要求他检查在安全委员会的任务

中是否有应予惩处的东西！

可怜的黑克尔先生，他份内的公务已经忙不过来了，现在还得

代替行政官员作出判断！！！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３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６日《新莱茵报》

第１１２号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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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和他的助手们

科伦９月２４日。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先生是科伦市里最不得安

宁的人。几天来他一直不辞辛苦，亲自讯问证人，企图找出在沃林

根民众大会３４上有过何种冒犯刑法圣灵的罪孽。到目前为止，据说

讯问所获甚微，因为：１．没有发生任何违法行为，２．证人们已很难

记清，每个人都说了些什么，特别是前言后语又怎样。关于第二点，

我们想最好还是请黑克尔先生去问问那伙当时在草地上绕来绕去

的便衣警察和作着速记记录的密探吧。当然，如果这些国家栋梁当

中的多数人提供不出任何证据，我们也不会感到惊奇。他们当中有

一个人中午时分就已喝得酩酊大醉，他流着眼泪，从一张酒桌摇晃

到另一张酒桌，感激不尽地享用别人敬给他的酒，“秘密地”告诉人

家说，虽然他在这里算是密探，但在其他方面他可是个好人。

写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４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６日《新莱茵报》

第１１２号附刊

３３



科 伦 的 反 革 命
３５

科伦９月２５日。反革命内阁３６已经组成的正式消息刚一传到

莱茵省，这里的国家检察部门就突然间迸发出一股最强烈的捕人

的念头，而且其行动之积极即使在昔日的警察国家中也不曾见过。

反革命进军在今天早晨开始了。进军的英雄们在有些地方得

胜，在有些地方败退——这种命运即令是再高明的统帅也在所难

免。他们本来打算，抓走几十个科伦民主派作为清晨的战利品，让

当地的抱怨派３７在进早餐时听到这个消息而感到快意。可是，一部

分战利品又从这些先生们那里被夺走了。例如市民自卫团第九连

连长瓦赫特尔，被人民从神圣的埃尔曼达德３８手里抢走了。又如，

六位法律卫士撞入我们本市人莫尔家里。大批的人很快就聚集在

房子周围，他们的气势吓得其中的两位先生逃进顶楼，另一位逃进

地下室。不巧，这所房子只有一个出口。莫尔满足了这几位吓破了

胆的先生们的愿望，他请人群允许这支六个人的队伍安全撤离。

另一方面，贝克尔和沙佩尔今天凌晨被投入监狱。据说，除毕

尔格尔斯外，还有本报的几位编辑也已列入政治犯名单，而且已试

图逮捕他们。

如果这些先生们进一步实行他们的计划，不用很久本报的编

辑发行就只能成为奇迹了。但是我们有信心在这里宣布，一切针对

我们的诡计都达不到其主要目的，我们的读者会象往常一样如期

４３



收到报纸。问题仅仅是，谁将首先失去幽默感，是国家检察部门的

先生们还是《新莱茵报》的编辑？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刚才有一些宪兵之类的人前往米尔海姆，

去逮捕和监禁那里的为他们所仇视的一批民主派，以示惩戒。

写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５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６日《新莱茵报》

第１１２号

５３科 伦的 反革 命



逮捕莫尔的尝试

科伦上午十一时。

今晨，第二十九团的一队士兵被派往“伊姆克兰茨”旅馆逮捕

莫尔。但士兵被驱退，莫尔在工人们的帮助下已安全隐藏起来。

写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５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７日《新莱茵报》

第１１３号

６３



来自“模范国家”的最新消息

布鲁塞尔１０月８日。《民族报》昨天开头一篇就是关于《新莱

茵报》两位编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和恩斯特·德朗克先生

的文章：

“驱逐出境的事件接踵而至，而且不幸的是全都如出一辙。当我们还在等

待听几句关于驱逐亚当先生的解释的时候，同样的措施就又落到两位德国公

民身上。这两位公民真单纯，竟然相信了比利时宪法给予每个外国人的保护。

是的，这种保护在宪法条文中确实存在；直到几天以前，它还从装点民族宫庭

院的那个小巧玲珑的立宪纪念碑碑面上放射出光辉。但是，全国节日３９的狂

欢刚一过去，统治我们的自由党人就迫不急待地收起了他们大飨本城和外省

好奇的公民们所用的漂亮言词。布鲁塞尔已恢复正常：警察一如既往地执行

着自己美妙的使命——以其横暴粗野的作风弥补我们欠明智的立宪理论的

豁达大度。

恩格斯先生和德朗克先生已在本城逗留了几天。两位都是一家民主派报

纸《新莱茵报》的编辑，他们离开科伦是为了避免被捕，当局由于他们在公众

大会上发表了几次演说。而发出了逮捕令。他们来到比利时，不是为了肆意利

用比利时的极少表露因而十分可贵的好客态度，不，仅仅是等待去巴黎所需

的旅费。他们离开之后科伦发生的不幸事件，更使他们坚定了自己的意图。普

鲁士政府自从效仿比利时走上立宪的康庄大道以来，景况一直不错：它先是

找到一位象卡芬雅克那样下令戒严并查禁报刊的将军①，继而又找到一位同

意象阿贝尔和巴魏那样使用精神同犯这一概念的总检察长②。可是恩格斯先

７３

①

② 茨魏费尔。——编者注

凯泽尔。——编者注



生和德朗克先生忘记了：谋事在旅客，成事在警察。

前天，他们来到布鲁塞尔的消息刚一传出去，立时就有一名巡官带着人

来到他们的旅馆。当对他们正在吃午饭。巡官把他们带到市政厅，从市政厅又

带到小修士监狱，几个小时后他们被送进囚车又从那里送到南火车站。可见，

警察方面纯粹是在行使处理‘游民’的权力，而我们的政治流亡者也确实没有

完备的证件。虽然他们身边带有科伦当局签发的通行证，说明他们是科伦市

民自卫团４０的成员，况且３月以前他们在布鲁塞尔逗留过，有朋友可以证实

他们的身份，但是，警察对他们的根底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宁愿把他们按游

民对待，而不肯等待任何证据证明他们并非游民。

如果可以把这种作法说成是冥顽不灵，那至少不是盲目的冥顽不灵。

照目前这样驱逐出境，我们相信，本报在今后几期很可能还要登载此文

的续篇，除非各国的自由之友已深深懂得：在周游全球的旅程中，万万不可到

我们这里来。”

从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出，比利时政府越来越懂得自己的

地位了。比利时人渐渐地成了所有邻国的警察，当他们不声不响俯

首效忠博得赞美时便欣喜若狂。然而，在优秀的比利时警察身上，

却存在一些荒唐可笑的东西。甚至严肃的《泰晤士报》也只是打趣

地对比利时的讨人欢心表示赞赏。最近该报向比利时这个国家建

议，在取消了所有俱乐部之后，把自己变成庞大的独家俱乐部，奉

行的格言是：“切勿冒险！”

不消说，又痴又呆的比利时官方报刊竟也转载了这段奉承之

词，并且兴高采烈地表示欢迎。而《新莱茵报》在它的创刊号上就恰

如其分地嘲弄了一切有关比利时“模范国家”的幻觉４１，这件事使

人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比利时政府对《新莱茵报》的两位编辑如此

横蛮。

比利时报刊自己向我们揭示了，比利时政府是如何在力求使

这些幻觉继续保持下去。现将《根特信使报》的一则报道照录如下：

８３ 来自“模范国家”的最新消息



“我们现在明白了，对我们如此赞叹的德国都是些什么人。原来这个德国

就是鲁文的沃尔弗斯先生，是被罗日埃先生雇来用德文为《科伦日报》炮制盛

赞比利时的文章的。鉴于我们正在千方百计地厉行节约，我们觉得，大可把我

们付给欧洲所有记者的这笔赞美费取消。在布鲁塞尔、在外省、在巴黎、在伦

敦，甚而远至布加勒斯特，我们正以高价购买赞美词。这笔钱节省下来，数量

会相当可观。例如在伦敦，为《泰晤士报》和《新英格兰报》撰写赞美比利时文

章的那个比利时人，我们的大使馆就不得不从自己的八万法郎经费里拨钱给

他。一俟利涅公爵出任驻罗马大使，我们就还得向某位罗马记者支付赞美

费。”

披露的这些情况不是逸趣横生吗？不过，我还没有讲完。１０月

１０日的《民族报》登了如下一条短闻：

“我们时常指出，《比利时独立报》上标明系法兰克福和柏林的‘私人通

讯’，同《科伦日报》（撰稿人沃尔费斯）上的文章，如同两滴脏水一样相似。该

《日报》星期日不出版；而《独立报》星期一也不登私人通讯。”

用不着再多补充了。为了报答《独立报》照抄《科伦日报》上的

德国消息，《科伦日报》就采用《独立报》关于比利时和法国的观点。

但是，谁都知道，《独立报》是罗日埃先生的机关报；而就是这

位罗日埃先生为比利时购买赞美词，就是他把１８３０年的比利时爱

国者和年已八旬的梅利奈将军判处死刑４２，并把政治流亡者装进

囚车押解出境。

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１１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１２日《新莱茵报》

第１１４号附刊

９３来自“模范国家”的最新消息



我们的资产阶级和尼克尔博士
４３

科伦１１月４日。克罗地亚人和温德人在维也纳得胜的消息

４４使我们科伦的资产阶级欣喜若狂，摆出了香槟酒，并通过尼克

尔博士先生在市议会１１月３日下午会议上提出下列原则性的建

议：

“市议会没有责任给工人安排工作。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关照，因此城市所

雇工人的日工资就规定得低于私营业主所雇工人的日工资。”

尼克尔博士又补充了一条理由说，我们必须用这种差别来防

止工人大量流入城市工作。

伯克尔先生经过一番努力使这个问题得以改期讨论。

尼克尔博士宣布了本市的资产阶级的信条。为此工人们理应

对尼克尔感恩戴德。

愉快地欢迎科伦戒严的我们的金融界人士还会一如既往把炮

轰维也纳和恢复克罗地亚的自由作为胜利来欢呼，就象他们欢呼

六月胜利者精心策划的暴行一样。４５

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４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５日《新莱茵报》

第１３５号

０４



维 也 纳 消 息

科伦１１月５日。维也纳的信件和报纸都没有收到。我们现有

的布勒斯劳报纸：《奥得总汇报》、《西里西亚报》、《布勒斯劳报》在

紧急检查的情况下什么消息都没有登。

１１月３日，几家柏林晨报（其中一家消息来自希辛，其他来自

维也纳）作了如下报道：

“维也纳城完全被帝国军队占领了。”

《科伦日报》发表了这条布勒斯劳的“可靠的消息”并通过一份

来自柏林的“本身”当然不容置疑的“电讯”来加以证实。

我们且不谈这封来自布勒斯劳的匿名信件！先来谈谈《科伦日

报》用大号铅字印刷的电讯吧！

电讯是１１月１日中午十二时从维也纳发出的。

如果杜蒙收到这条消息是书面的，那么是在１１月３日早晨八

时从柏林邮局寄出的。

１１月３日晚上这条消息在整个柏林只是当作谣言在传播。１１

月３日晚上发行的１１月４日的报纸，否认这条消息。

所以，我们没有得到维也纳的消息。从１０月６日起就说维也

纳遭到火焚和抢劫的杜蒙也许一个月里有一天会例外说点实情。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５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５日《新莱茵报》

第１３５号增刊

１４



柏林国民议会的决议
４６

柏林１１月１１日晚七时四十五分。

近六点得悉，林普勒尔接到命令，在明晨四时以前交出市民自卫团４０的

全部武器。同时，议会通过决议：

（１）勃兰登堡将军是
·
国
·
事
·
犯；（２）市民自卫团不得交出自己的

武器，必要时应当
·
用
·
武
·
力
·
还
·
击
·
武
·
力；（３）凡下令向市民开枪的军官

将按
·
叛
·
国
·
罪起诉。——此外，还任命了一个讨论

·
拒
·
绝
·
纳
·
税问题的

委员会。

议会在上午的会议上已经任命了委员会，以便
·
讨
·
论
·
拒
·
绝
·
纳
·
税
·
的
·
问
·
题。

当国民议会的议员抵达话剧院时，他们发现，入口已被关闭。剧院里面驻

扎了一连士兵，他们的上尉拒绝冯·翁鲁先生入内。国民议会的议员从这里

又去大礼堂，那里同样也不让他们进去。国民议会后来是到“俄罗斯”旅馆开

的会。

１１月１１日晚。国民议会把下午的会议迁到菩提树街靶场举行。星期一

会址将改在科恩市政厅４７。据悉，交易所已提供贷款，市议员愿意保证国民议

会议员的薪俸。有几个代表团（来自施潘道、马格德堡和波美拉尼亚）到达这

里，以便表明承认议会的权力。

这一天还公布了有大臣们副署的国王①的“文告”。这份文告就象唐·米

格尔的类似文告一样，企图说明国民议会休会是合情合理的。国王的第二道

命令是解散市民自卫团；第三道命令是任命瑙堡的地方法院院长林特伦为司

法大臣。４８

２４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当博奈曼先生就国王是否有权使这里以全国名义召开的国民议会的会

议延期、改变会址或闭会，质问王国
·
高
·
级
·
法
·
庭４９时，王国高级法庭一致回答

说：
·
没
·
有。

柏林传说，军队被赶出布勒斯劳城，“勃兰登堡”旅馆被捣毁。

我们并不相信这种传说，因为我们刚刚接到从布勒斯劳来的一封信，信

上注明的日期是１１月１１日凌晨一点，其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一消息。这封信

的主要内容如下：

市民自卫团中央委员会在其１１月１０日举行的会议上决定，促使市政府

（和市议员）立即把所有能够拿起武器的男人都武装起来；它声明在任何情况

下都将承认和捍卫国民议会，并把国民议会看作唯一的权力机关。总督①向

派来见他的一个代表团声明，他不会抛弃法律基础，决不会采取反对国民议

会的任何行动，同样也不会给这种行动以帮助。如果有人要他做任何违法的

事情，他将立即辞职。他认为没有必要使国民议会延期。

当时在场的警察总监②也赞同这些声明。他说，他不承认解散议会的权

力，如果有这类事情发生，他将立即辞职。

布勒斯劳市民自卫团中央委员会宣布自己是一个常设组织。

由于国民议会
·
宣
·
布勃兰登堡首相

·
为
·
国
·
事
·
犯，
·
纳
·
税
·
的
·
义
·
务
·
即
·
自

·
行
·
消
·
失，因为谁都不应当用纳税来支持他的叛国政府。——

·
因
·
此，

·
纳
·
税
·
是
·
叛
·
国
·
行
·
为，
·
拒
·
绝
·
纳
·
税
·
是
·
公
·
民
·
的
·
首
·
要
·
职
·
责。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１１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１２日《新莱茵报》

第１４１号号外

３４柏林国民议会的决议

①

② 米努托利。——编者注

艾希曼。——编者注



瑞 士 两 院 会 议

伯尔尼１１月１２日。在迄今召开的瑞士两院会议上，还没有讨

论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上周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组织了两

院、讨论了公布会议记录的问题（众所周知，此事尚无结果），撤销

了那些以对新宪法的态度为条件所选出的议员。５０在昨天的会议

上，为联邦当局拟定了誓词，并规定了联邦委员会委员的薪俸（主

席为六千瑞士法郎、委员各五千法郎、秘书长四千法郎并提供免费

住宅）。联邦首都的投票和联邦委员会的任命不能再拖延了。此外，

首府州５１昨天还向两院报告了对德森采取的措施。德森就首府州

的行动５２向新的联邦当局提出申诉。但是，不能指望新的联邦当局

会改变或完全取消它的前任所作出的决定。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１２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１９日《新莱茵报》

第１４７号增刊

４４



拒绝纳税和农村

科伦１１月１８日。由于本报版面有限，今天无法发表致柏林

国民议会表示支持的大量新函件。５３这些函件将在最近几期上发

表。５４

据说，维特利希（特利尔区）已筑起街垒，以阻止第二十七团入

城。一位目击者向我们报道说，贝恩卡斯特尔的市民正在磨砺旧式

长矛和制造大镰刀，准备带着这些东西赶往维特利希。

在波恩，据说有人不交税强行把面粉和牲畜运进城门，结果引

起一场冲突。

今天，本市新任代理市长职务的上诉法院参事格赖夫先生，在

控制市政厅入口的武装人员的保护下，首次出席了市议会的会议。

畜贩近日将把牛运来此地，为防止到时因拒付屠宰税而可能发生

冲突，市议会似已决定派出代表团在城门口与畜贩们会面，以期和

他们商妥。

有人从威斯特伐里亚向我们报道说：

“《新莱茵报》在这里已取得成功，它迫使前天从阿恩斯贝格派到奈海姆

的征税者几乎是两手空空地离去，因为农民完全拒绝纳税。”

我们还收到来自莱茵省许多农村地区的类似报道。

柏林只有靠外省的革命毅力才能保全，外省的大城市，尤其是

５４



各个省会只有靠农村的革命毅力才能保全。拒绝纳税（不论直接税

或间接税）就能使农村有大好机会来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１８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１９日《新莱茵报》

第１４７号增刊

６４ 拒绝纳税和农村



来自瑞士的各种消息

伯尔尼１１月２０日。我刚从联邦军事部门的官员处获悉，据称

德意志中央政权２９已向瑞士宣战。
５５
信使于昨晚到达，首府州５１立

即在十一时召开了会议。现已采取措施，进行了认真的备战。又称，

有五万名帝国军队士兵集结在瑞士边境，准备开战。

这些消息都是照传不误。尽管来源可靠，但我本人并不相信。

我想，即使帝国内阁也不致作出这种荒谬事情来。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０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４日《新莱茵报》

第１５１号附刊

７４



国民院的选举结果

伯尔尼１１月２１日。国民院前天的选举结果如下：大会议５６前

议员费舍（保守派）以１７９３票当选。魏茵加特１３１５票，马蒂斯

１２６６票，布勒施（保守派）１２５６票。由于这三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

得到绝对多数票，所以魏茵加特和马蒂斯这两个激进派将参加第

二次选举。魏茵加特可能当选。激进派之所以至少将有一名候选

人当选，是由于目前正在夫赖堡执勤的伯尔尼市民兵营参加了选

举，他们将一致投票赞成激进派候选人。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１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５日《新莱茵报》

第１５２号

８４



选举。——济多

伯尔尼１１月２１日。联邦议会（两院①联席会）在昨天的会议

上讨论了夫赖堡的选举问题５０。首府州
５１
首先声明，说它准备同德

森达成协议，因此，希望撤回派到那里去的军队。其次，首府州表示

希望尽快组成联邦委员会（由于和帝国政府发生纠纷５５）。埃舍尔

先生请求免去他的联邦政府驻德森代表的职务。——富勒尔先生

宣称，在下次会议召开之前他暂时接受联邦委员会委员和联邦委

员会主席的职务。可见，到会的有四位委员（富勒尔、奥克辛本、弗

雷－埃罗塞和奈弗）。奥克辛本先生宣布联邦委员会组成，然后离

开大会主席台，由埃舍尔先生接替这个职务，而四位联邦委员会委

员将进行宣誓。５７

转入议事日程后，布鲁吉塞尔先生以该委员会多数的名义提

议撤销国民院关于夫赖堡选举无效的决定。少数派要求批准国民

院的决议。柯普、安东·施尼德、鲍狄埃、埃特尔、皮泰、卡斯特拉

（夫赖堡）、韦德尔（圣加伦）、奥克辛本和法济诸先生发言支持多数

派的提议。坦纳、特罗格、埃舍尔、弗雷、施特伦和伊姆奥伯施太格

诸先生支持少数派。论据虽然多半是法律性质的，但在夫赖堡选举

的维护者看来，从政治上考虑，保留当地政府，不使这个州重新遭

９４

① 国民院和联邦院。——编者注



受僧侣阴谋的危害，具有重要意义。委员会多数派的提案最后以六

十八票对五十三票被通过，从而，国民院关于夫赖堡选举无效的决

议被撤销了。

《瑞士》和《宪法之友》发出欢呼，因为这项决议保证它们获得

五张支持伯尔尼为联邦首都的选票。《窝州新闻》也将同样发出欢

呼，因为夫赖堡的激进派政府和国民院的五张激进派选票暂时得

到了保证。《伯尔尼报》虽然从原则上说接近《窝州新闻》的程度远

远超过接近奥克辛本的上述两家报纸，但它却表示，联邦议会的决

议是新联邦各州自主权的第一次胜利。我们认为《伯尔尼报》弄错

了。当然，支持多数派的发言人中只有极少数认真对待这次辩论中

提出的原则问题，最不认真对待的是埃特尔先生，他甚至发言反对

主张统一的人。对多数派议员来说，这纯粹是实际利益的问题，关

于这一点，上述报纸可以证明。这些报纸虽然赞同意见完全相反的

人，但它们的拥护者却以同样的论据来支持问题的同一方面。与此

相反，少数派的大多数议员，特别是伯尔尼的激进派对待原则问题

是认真的。但是，还不清楚，这些先生们的法律良知是否会使他们

走得太远。

使大家惊奇的是，普鲁士公使冯·济多先生阁下在离开一年

之后，前天又回到这里。众所周知，自从宗得崩德５８战争爆发后，他

的官邸就设在笃信宗教的巴塞尔——物以类聚。他的突然到来是

什么意思，还不清楚。也许毫无意义。至少他没有对首府州作任何

说明，对联邦委员会也是一样。此外，他的随员暂时都还留在巴塞

尔。

由此可见，我昨天关于同帝国发生纠纷的报道①并非完全不

０５ 选举。——济多

① 见本卷第４７页。——编者注



确。当然还谈不上宣战，也没有接到帝国的新照会。但是，首府州

在前天晚上得到消息说，有五万帝国军队集结在瑞士边境，从康斯

坦茨到巴塞尔设置了一道防线，于是，正如我所报道的那样，当晚

就召开了会议。我们很快就会知道，首府州和刚刚组成的联邦委员

会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前天在中部低地区（伯尔尼及其近郊）选举了国民院的两个议

员：一个接替迪富尔，他曾在三个选区当选，并选择了湖区，另一个

接替奥克辛本，他由于在联邦院当选而失去了国民院议员的资格。

在城市①的选举中，保守派（即反动派）候选人得到如下的选票：费

舍得１０５９票，布勒施得８９３票。两个激进派魏茵加特和马蒂斯分

别获５５９票和５４０票②。费舍将会当选是毫无疑问的，布勒施的当

选就不那么保险，有不少人对他怀有敌意。在伯尔尼市，保守派从

人数上说之所以占这样大的优势，主要是由于富有的旧显贵家族

对这里的选举施加了影响。大多数选民是受他们左右的，只有在危

机关头，或者象奥克辛本这样久孚众望并在瑞士有显赫地位的人

物当候选人时，才能摆脱这种监督。在这里也象瑞士多数地区一

样，人民真正的革命力量存在于瑞士工人和德国工人之中，可是由

于他们在城市没有固定住所，因此，即使他们是本州公民，也很难

获得选举权。５９这一情况以及每当局势较为平静显贵的影响就立

即重新加强起来，说明了保守派为什么在每次自由派或激进派的

革命之后数年内必然会在选举中取得胜利。

１５选举。——济多

①

② 见本卷第４８页。票数的不一致是因为恩格斯在上一篇报道中引用的是投票的

初步结果。——编者注

伯尔尼。——编者注



在国民院今天的会议上，琉森的施泰格尔博士接替奥克辛本

当选为议长。会议就德森事件进行了辩论。皮奥达（德森的议员）

在他冗长的、就一个意大利人的发言来说太枯燥无味的讲话中，对

瑞士联邦派往德森的代表和军队进行了一些谴责。而苏黎世的埃

舍尔力图驳回这些谴责。如有可能，我将对这次会议的结果作补充

报道。６０看来，首府州及其议员的行动将得到一致赞同，而最好是

简单列入议事日程，其根据就是首府州昨天关于一切均已圆满解

决的报道（见上述）。

此外，还有几个人发言。最后发言的是齐格勒上校，他对多数

派关于支持首府州措施的提案作了补充，他建议，责成德森州政府

至少承担部分费用，并认可首府州议员的行动。根据主席提议辩论

推迟到明天进行。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１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６日《新莱茵报》

第１５３号附刊

２５ 选举。——济多



国民议会中左派的立场

科伦１１月２２日。据私人提供的消息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

的
·
左
·
派和中间派

·
左
·
翼在昨晚举行的秘密会议上决定

·
退
·
出
·
该
·
议
·
会，

·
并
·
成
·
立
·
一
·
个
·
德
·
国
·
民
·
主
·
委
·
员
·
会，
·
同
·
时
·
还
·
向
·
德
·
国
·
人
·
民
·
发
·
出
·
呼
·
吁。

我们发表这则消息，并不能担保它可靠，但我们相信，除上述

办法外，左派和中间派左翼没有别的出路。如果他们不走这条路，

那就等于自杀。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２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３日《新莱茵报》

第１５０号号外

３５



国 民 院 的 辩 论

伯尔尼１１月２２日。在国民院今天举行的会议上进行了长时

间的辩论，迪富尔将军作了一篇支持德森的精采发言５２，而与会的

所有其他军界人士（齐格勒、米歇尔、本茨等等）都强烈反对德森，

在皮奥达对一切攻击作了出色的答复之后，委员会少数派提出一

项建议：

“拘留参加最近这次起义的意大利流亡者，责成德森政府负责执行这项决

议”。

在唱名表决时，以六十二票对三十一票被否决。

而多数派的提案：

（１）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把所有意大利流亡者从德森州驱逐到瑞士内地，

此事由联邦政府负责处理。

以六十二票对三十一票通过。

（２）今后禁止德森州允许意大利流亡者逗留，直到作出新规定为止。

以五十票对四十六票通过。

埃舍尔和富勒尔这两个苏黎世人巧妙地对瑞士德语区议员施

加影响，从而解决了全部问题，后者利用他联邦委员会主席的全部

威望来反对迪富尔高尚的骑士风度，他差一点提出对政府的信任

问题。支持德森的有三十一票，除掉五六票，全是瑞士法语区议员

投的。在唱名表决时，只能听到“ｏｕｉ”和“ｎｅｉｎ”①，根本听不到

４５

① “ｏｕｉ”是法语，意思是“赞成”；“ｎｅｉｎ”是德语，意思是“反对”。——译者注



“ｎｏｎ”，只有五六个人说“ｊａ”①。瑞士罗曼语区的议员被德国人压倒

了。

多数派提出的少数派（皮奥达先生）也表示同意的其他各点刚

刚被通过。会议结束了，邮局也同时关门了。明天对这场有趣的辩

论再作较为详细的介绍。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２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６日《新莱茵报》

第１５３号增刊

５５国 民院 的辨 论

① “ｎｏｎ”是法语，意思是“反对”；“ｊａ”是德语，意思是“赞成”。——译者注



拉沃的辞职。——

对瑞士边境的侵犯６１

  伯尔尼１１月２３日。拉沃辞去外交使节职务６２一事在这里引起

极大轰动，受到普遍赞许。——德国军队对祖尔根边境的侵犯则

引起极大的愤慨，德军指挥官的满不在乎的道歉引起更大的愤慨。

事情是怎样的呢？三十五名士兵手持武器进入瑞士领土，闯进一座

村庄，包围了一所事先确定的房屋，说是这里藏着一个预先确定要

抓的流亡者魏斯哈尔先生，并且摆出一副要搜查的样子。尽管多次

向他们指出，这是在瑞士国土上，但这些人仍然一意孤行，并以使

用武力相威胁。最后还是靠农民的棍棒和石块才把他们赶走。虽

然这些情况非常有说服力地证明，这次进攻肯定是有预谋的，但这

位指挥官却硬说，军队不知道是在瑞士国土上！那如何来解释下面

这个怪现象呢？即一支这样大的，通常至少要由一个尉官来指挥的

分队，却仅仅由一名军士来指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特别是

发生在尉官麇集的德国？问题是：如果他们让一个多少应当懂一点

地理的军官出面，那他们就太丢丑了，除此之外难道还能作别的解

释吗？实际上，瑞士政府对这样随便地侮辱之后作出这种满不在乎

的道歉是不满意的。苏黎世当局已经开始调查这件事。可以设想，

事情的结局肯定不是瑞士要向巴拉塔利亚帝国６３赔罪，而是巴拉

６５



塔利亚帝国要向瑞士赔罪。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３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８日《新莱茵报》

第１５４号附刊

７５拉沃的辞职。——对瑞士边境的侵犯



联邦委员会和联邦院的会议

伯尔尼１１月２５日。在国民院昨天的会议上，关于联邦首都的

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进一步解决，反而离问题的解决更远了。与多数

人的意见相反，会议决定，联邦首都不是由两院联席会议通过无记

名投票来确定，而是由两院分别通过的一项法律来确定。正如我过

去的推测，果真这样做，就会发生一场冲突；国民院将选择伯尔尼，

联邦院将选择苏黎世。两院的议员自己也这样认为。如果联邦院

不重新撤销这项决议，那就难以预料，冲突怎样才能解决。此外，当

选的联邦首都有义务为立法的联邦议会以及中央政府提供必要的

场所和家具，并为造币厂提供厂址。然后，大多数议员将会投票赞

成向联邦委员会提供无限制的贷款。同时，联邦院也将批准这项贷

款，从而使贷款具有法律效力。

今天首先召开了联邦院会议，然后是两院联席会议，最后召开

了国民院会议。在联席会议上德律埃和弗兰西尼宣誓就任联邦委

员会委员。关于其他重要情况，明天再作报道，因为我未能参加会

议。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５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９日《新莱茵报》

第１５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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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院的联席会议。——联邦委员会

伯尔尼１１月２６日。在昨天两院的联席会议上不是象预料和

原定的那样①，有两个联邦委员会委员——德律埃和弗兰西尼

——宣誓，而是只有德律埃一人宣誓。弗兰西尼没有出席，因为邮

车阻于大雪而无法通过哥达。接着，联邦委员会被授以全权，允许

那些只有在两个立法委员会的会议延期召开时才能出席的联邦委

员会委员和联邦法院的成员宣誓。５０——在这以前，联邦院召开了

一次会议，讨论了前天由国民院通过的一项关于联邦首都的法案。

这个已经被国民院弄得很复杂的问题，在这里就更加复杂了。日内

瓦的法济提议，联邦首都在一年内暂时仍设在伯尔尼，在这期间制

定出一项较为详细的法律，其中应当规定这个州在保卫联邦政权

方面应尽的义务。这个问题处理得太轻率。事先应当给瑞士人民

一个机会，让他们表明自己的意愿。联邦院议长瓦得州的布里亚特

也同意这个意见。其他议员提出下列修正案：联邦首都应当在联席

会议上投票确定；其次，联邦首都所在地应当象过去的首府州５１

那样，实行轮换，但不得少于六年，至少也要等到联邦大学建立，云

云。这一辩论由于到了召开联席会议的时间而不得不中断，今天将

继续进行辩论。吕蒂曼（苏黎世）建议把法案连同修正案一起退回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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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在联席会议召开之后，国民院继续开会，讨论联邦委

员会提出的从１８４９年１月１日起由联邦接管瑞士全部邮政部门

的法案，这些邮政部门，在邮政制度没有彻底调整以前，暂时仍归

各州管理，但联邦当局有绝对权力改变邮政路线等等，等等。法案

由德律埃和其他人稍加修改，立即被通过。国民院今天将讨论激进

派埃米尔·弗雷（巴塞尔兰）博士提出的瑞士联邦执政官员责任法

律，如果时间允许还要讨论奥克辛本提出的关于建立联邦大学的

法案。

联邦委员会，即执政当局，已经举行了数次会议。暂时由富勒

尔接管外交部门，由奥克辛本接管军事部门，由弗雷－埃罗塞接管

财政部门。这样一来，联邦军事会议就在感谢声中停止了工作。联

邦委员会还决定向各州、瑞士驻外使节以及外国列强宣布政府成

立。它同样还决定就苏黎世州领土被侵犯一事①向帝国政府提出

抗议，同时在有关各州就流亡者的行为和帝国当局在《法兰克福总

邮报》上发表的事实真相６４进行调查。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６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３０日《新莱茵报》

第１５６号

０６ 两院的联席会议。——联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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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院的会议。——
联邦院。——教皇的抗议。——

帝国的谷物禁运。——瓦勒州大会议

  伯尔尼１１月２６日。在昨 天的会议上，国民院决定把议事日

程上的两个问题（埃米尔·弗雷关于责任法的提案和奥克辛本关

于联邦大学的提案）转交给联邦委员会审议。在讨论大学问题时，

出现了一些怪论。乌利的卢塞尔认为这一方案将毁掉他那个州的

财政。伯尔尼的洪格尔比勒同样也竭尽全力反对办大学，他说办大

学是一种奢侈，而且越学越蠢的人已经够多了。瑞士雅典人的阿基

比阿德，苏黎世的埃舍尔先生６５也认为，人们首先应当把资金筹集

起来。阿基比阿德有足够的理由要求转入正常议事日程。他清楚

地知道，伯尔尼人努力争取把联邦首都迁到伯尔尼，而使琉森满足

于有个联邦法院，苏黎世满足于有个“联邦大学”。但是，瑞士雅典

人的奢望还不止于此，除两人外，他们全都投票赞成转入正常议

程，尽管这是徒劳无益的。

在联邦院，通过了国民院提出的关于联邦首都法的草案，只是

根据吕蒂曼的提案补充了关于联邦当局安全的问题。于是，现在决

定，联邦首都分别由两院不通过投票而通过一般表决的办法确定。

结果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

几天前，在纽沙特尔州出现了极大的混乱。从那里传来的消息

１６



说，所有的国务参事，只有一人（施特克先生）除外，都已提出辞职。

共和国国民院和联邦院的全体议员都极为震惊，立即离开这里回

家。据我们所知，由施特克先生的粗暴无礼所引起的矛盾，通过大

会议任命的调解委员会已得到解决，在前天的会议上，国务参事们

撤回他们的辞呈，大会议的议员们热烈欢呼“共和国万岁！”以示欢

迎。

教皇①对夫赖堡教区五个州的决议提出抗议，这些决议剥夺

了马利耶主教的主教职权，采取了一些管理教区的临时性措施。６６

教皇威胁说，如果不取消这些措施，他将作出

“他出于对天主教界的良知理应作出的另外决定”。

当地反动报纸《瑞士观察家报》前天晚上用一种希望来安慰自

己：由于现在在罗马宣布成立了共和国（这份了不起的报纸得到的

消息就是这样说的），罗马教廷就完结了６７，天主教界重新获得自

己的自由，而夫赖堡的纠纷也将得到解决！

从德国边境传来的关于已经实行谷物禁运或者还没有实行谷

物禁运的各种消息是互相矛盾的。可以肯定的，最多也只是在博登

湖地区实行了谷物禁运，因为前天，２４日，到苏黎世市场去的农民

还和往常一样多。

瓦勒的大会议作出决定，宗得崩德５８战争税不象其他地方那

样向极为富有的寺院征收，而向市镇征收。瓦勒需要交一百六十万

瑞士法郎。这样一来，这笔税款不是由整个暴乱的肇事者僧侣交

纳，而是由该州的贫苦居民交纳。同时，可敬的神甫们却把自己的

财产越来越多地运往皮蒙特，正象大伯纳德山口的僧侣们已经做

２６ 国民院的会议。——联邦院。——教皇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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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那样。这些僧侣在小学课本和动人的故事中以他们的狗和对

冻毙的过路人的所谓善行而出名，但实际上他们极其富有，并过着

舒适的生活，他们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牲畜、金钱和用具都带到阿

奥斯塔去，他们自己也住在那里，并尽情地享受皮蒙特的葡萄酒。

当拉德茨基进入米兰时，这些慈善家们以宴会和礼炮来庆祝这件

令人高兴的事情，他们因此受到皮蒙特法院的追究。这些受迫害的

教会在它们的冬季修道院里除了面包和猪油没有留下别的东西，

几个仆役用这些东西来款待过路人。可是尽管上述决议已在《瓦勒

州报》上刊载，但《瑞士》对其是否正确仍表示怀疑。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６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日《新莱茵报》

第１５７号附刊

３６国民院的会议。——联邦院。——教皇的抗议。



国 民 院 会 议

伯尔尼１１月２７日。在国民院今天的会议上，再次讨论了发表

辩论公报的问题，但由于出席人数太少，这个问题立即被推迟到明

天再讨论。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７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日《新莱茵报》

第１５７号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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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拆 的 信 件

科伦１１月２８日晚十一时。今天晚上我们收到两封信，一封写

明是“伯尔尼”，另一封是“巴黎”。这两封信显然被官方或半官方拆

过。加封的印章不见了。重新粘上的封缄纸还没干。和文迪施格

雷茨同时进行宣传的还有泽德尔尼茨基。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８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９日《新莱茵报》

第１５５号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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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尼被宣布为瑞士联邦首都。

——弗兰西尼

  伯尔尼１１月２８日。在国民院今天的会议上，伯尔尼以五十八

票对四十二票被宣布为联邦首都。现在是只等联邦院批准了，伯尔

尼的公众对此是有把握的。联邦院将在今天下午四时举行会议，并

就此问题作出决议。邮车四点半出发，所以今天不可能对这次会议

的结果作出报道。

联邦院在它昨天的会议上原封不动地通过了国民院关于德森

问题的决议５２，这样一来，这项决议就有了法律效力。在冗长的辩

论中，昨天才到会的联邦委员会委员弗兰西尼作了支持德森的极

为鲜明的发言。日内瓦的卡尔特雷也作了强有力的发言，捍卫意大

利的流亡者，并抗议在这次会议上把他们称作“罪犯”，而这些流亡

者由于他们的努力和斗争博得了全体瑞士人的同情。德森人正是

通过向流亡者表示的这种强烈同情，才证明他们是真正的瑞士人。

尽管有这一条以及另外几条坚决的抗议，特别是针对剥夺德森提

供避难权的第二条提出抗议，但是，如上所述，国民院的整个决议

仍以可观的多数被通过。虽然德语区有几个议员在联邦院表示支

持德森人，但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德语区各州的议员。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８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日《新莱茵报》

第１５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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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瑞士的各种新闻

伯尔尼１１月２９日。在联邦院昨天的会议上讨论了已由国民

院通过的关于从１８４９年１月１日起把邮政管理权集中在联邦当

局手中的法案①，并原封不动地加以通过。关于联邦首都的决议被

列入议事日程。但由于国民院同时也在讨论这项决议，已对这个问

题采取了主动，会议推迟到四时举行。四时，联邦院进行了表决。第

一轮投票结果：伯尔尼得二十一票，苏黎世得十三票，琉森得三票，

绝大多数票赞成伯尔尼。因此，伯尔尼最终成了瑞士联邦政府的首

都。

今天早上两院举行联席会议，以接受联邦委员会委员弗兰西

尼的宣誓。弗兰西尼在这里用意大利语作了长篇发言，受到全体与

会者的鼓掌欢迎。此后，联邦议会不定期休会，委托联邦委员会在

必要时重新召集会议。

联邦委员会对其成员按各部门作了如下分工：富勒尔作为主

席负责外交事务和联邦政策的全面领导：德律埃负责司法和警察；

奥克辛本负责军事；弗兰西尼负责内务；蒙钦格尔负责财政；弗雷

－埃罗塞负责商业税和通行税（ｐéａｇｅｓ）；奈弗负责邮政和公共事

务。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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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院最近两次的伯尔尼选举①中，自由派获胜。在中部低

地区是魏茵加特当选，在埃门塔尔是卡雷尔总督当选。

不消说，伯尔尼人由于自己成为瑞士首都的居民而欢呼。昨晚

举行了人数众多的火炬游行并伴有小夜曲演奏，此外还有不可缺

少的礼炮声。看来，人们是把鸣钟留给了“帝国当局”。当然，在埃

尔拉赫宫前面演奏的那支小夜曲是感人至深的，那里是联邦委员

会所在地，施泰格尔和富勒尔在那里发表了演说。

我刚刚听说，由于贝格上校在德森辩论中所作的挑衅性发言，

鲁维尼和他进行了决斗。６８似乎谁都没有受伤，但是，对此我还说

不出确实消息。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９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３日《新莱茵报》

第１５９号增刊

８６ 来自瑞士的各种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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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格和鲁维尼的决斗

伯尔尼１１月３０日。在贝格先生和鲁维尼先生昨天的决斗６８

中，贝格先生的手臂和腰部受了重伤。选用的武器是军官用的马刀

（ｂｒｉｑｕｅｔ ｄ’ｏｒｄｏｎｎａｎｃｅ）。昨天当贝格先生离开时，只好让人把他

抬上马车。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３０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５日《新莱茵报》

第１６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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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边境封锁。——

帝国。——军事会议

  伯尔尼１２月１日。谢天谢地！看来，终于收到了联邦委员会

封锁德国边境的正式消息；现在我们也会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了。在

值得颂扬的中央政权２９把我们瑞士人愚弄和嘲笑了这样长时间以

后，现在采取措施的时机早已成熟。联邦委员会看来已决定，面对

为数五万人的帝国军队的强大阵容，甚至连一个连的瑞士士兵也

不派到前哨去。帝国政府由此可以看出，在瑞士这里是多么害怕它

的那些决定、准备活动、威胁和调兵遣将。当然“帝国”并没有瑞士

那样的军事体制，瑞士虽然没有一个常备兵，但能在一周内动员十

五万有战斗力的、受过训练的士兵——这就是说，大约比采用著名

的夏恩霍斯特式的军队体制并具有分列式军容的典型国家的军队

还多一倍。

虽然现在从相互矛盾的传言中得知的关于边境封锁的材料很

可能受到瑞士人取笑，然而“帝国”却还是设法不断向我们提供笑

料。昨天，德国的报纸，尤其是法兰克福的帝国报纸以天下最正经

的姿态向我们提供了一则弥天大谎：流亡者，或者更确切些说匪

帮，最近入侵寥拉赫。此外，还发生了一次有四名活生生的巴登龙

骑兵阵亡的战斗！无需多说，在这里被作为头等笑料的这个荒诞故

事完全是骗人的。不过可以谈谈，帝国公民们害怕两三个可能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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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上走动的志愿兵一事，会给每个瑞士人留下最可笑的印象。这

里把一句新的话变成了惯用语：“他害怕得就象六个帝国公民见到

一个志愿兵那样。”最近刊登在《法兰克福总邮报》上的一篇关于流

亡者不断在边境进行阴谋活动的文章为帝国的笑料增色不少。施

梅林先生的间谍作了极其重要的揭露！梅特涅待在穆坦茨，有人在

比尔斯费尔登见到了他。奈弗也在那里逗留，他写了许多信，并收

到许多信；济格尔和卡岑迈尔逗留在埃米斯霍芬，帝国可不要发抖

啊！是的，更可怕的是，瑞士政府在紧靠德国边境的多尔纳赫容忍

——“一些来自寥拉赫及其附近的掉了队的小饭店老板！！！”此外，

“普遍地确信”，可能会发生新的“掠夺性袭击”，如果……。的确，不

是从大劳芬堡向莱茵河对岸猛烈射击过吗？——是谁，在什么时

候，如何射击的，帝国报纸当然是不知道的。总之，如果帝国建造得

极不牢固，以致从根基发生动摇，如果有人在比尔斯费尔登见到过

梅特涅，并且有几个掉了队的小饭店老板在多尔纳赫悲泣，那么瑞

士确实不想去支撑这所将倾的大厦！况且，这篇由帝国的密探胡乱

拼凑起来的报道，每一行都自相矛盾。例如：据报道，梅特涅是在穆

坦茨的唯一流亡者，然而三行之后说“从穆坦茨获悉，人们〈！！〉又

在那里武装起来”！！人们——即梅特涅一人！帝国政府由于这种

明显的矛盾使自己受到全世界的嘲笑，为此，它给自己在瑞士的密

探以报酬！“发抖吧，拜占庭！”①有人在比尔斯费尔登见到梅特涅，

而且“有几个”多尔纳赫的“掉了队的小饭店老板”发誓要毁灭你！

不过，我们暂且不谈帝国。联邦军事会议形式上被解散了，但

立即作为军事委员会重新组织起来，奥克辛本先生以联邦军事部

１７德国边境封锁。——帝国。——军事会议

① 唐尼采蒂《维利萨里》，卡姆马腊诺的歌词。——编者注



门首脑的身份担任了主席，《伯尔尼报》用尖锐的词句指责重设或

保存旧联邦政府的最无用、最费钱的机构。说军事会议除委任了几

名贵族军官和经过长时间阵痛终于产生的联邦操典之外，从未作

出任何成绩，而这部操典所费之巨，足以为全军置备绑腿和鞋子。

除此之外，它所做的事就只是每天为每个人领取十六法郎，同时由

于遇到困难和拘泥于小事，它早就放弃了作出任何成绩的努力。

除了鲁维尼和贝格的决斗，国民院关于德森问题的辩论①几

乎引起第二次决斗，即皮奥达和格劳宾登的米歇尔之间的决斗。米

歇尔上校讲话极不礼貌，最后，愤怒指责皮奥达先生完全是在撒

谎。皮奥达从容和适当地作了回答，然后要求这位宾登的斗士对此

事负责。在这以后，米歇尔先生发表了使皮奥达先生及其朋友们满

意的声明，至此问题才算解决。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５日《新莱茵报》

第１６０号

２７ 德国边境封锁。——帝国。——军事会议

① 见本卷第５４—５５页。——编者注



联邦委员会和外国使节们。——
德森的联邦委员会。——

邮政机构的集中。——

德意志帝国军队一名指挥官的道歉

  伯尔尼１２月２日。联邦委员会发出关于联邦各新政府机构

成立和１８１５年条约６９同时失效的通告，对此得到各国公使的保证

说，他们可以预先许诺，本国政府将对各新政府机构和新宪法予以

承认。唯有英国公使皮尔先生对承认问题只字不提，只是十分冷淡

地声称，通告已经转达他的政府。因为俄国此间没有代表，当然尚

未得到该国的任何声明。——联邦委员会委派巴塞尔的施太林上

校和瓦得的布里亚特上校（两人都是联邦院的议员，而且后者是联

邦院的议长）为德森的联邦代表。激进的布里亚特的态度可望不同

于埃舍尔先生和蒙钦格尔先生。５２此外，所有能持枪战斗的意大利

流亡者已经从德森被遣送到瑞士的内地。——其次，联邦委员会

已立即开始实施邮政集中法；巴塞尔的拉罗什－施特林先生被任

命为瑞士邮政总局临时局长。并且建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为了

估价各州或私人领取的物资；另一个是为了起草瑞士邮政机构组

织法。——我们提到过的德意志帝国军队的指挥官在给联邦委员

会的信中的确道了歉①；他表示愿意满足所提的要求，并且说已经

３７

① 见本卷第５６—５７页。——编者注



惩处了有关人员。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６日《新莱茵报》

第１６１号

４７ 联邦委员会和外国使节们。——德森的联邦委员会。



瑞士对奥地利军队
在维也纳英雄行为的证明

  科伦１２月５日。当奥格斯堡《总汇报》和其他被收买的报纸把

某个文迪施格雷茨和耶拉契奇当作秩序恢复者捧上天，为勇敢的

奥地利军队戴上桂冠，并不厌其烦地大谈民主主义恐怖统治的残

暴时，瑞士报刊突然为描述维也纳最近发生的事件的过程提供了

新的材料来源。这里说的是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并蒙受着屈辱历尽

艰辛才脱出“秩序”捍卫者之手的瑞士人，他们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并把他们在“恐怖的日子”和“捍卫秩序的战争”中的经历公之于

众。当然这些作者不是狂怒的“无产者”，而是大资本家，是在维也

纳拥有大型工厂的那些人，是无容置疑的思想保守的资产者——

大家知道，一个瑞士保守派是一个双料的德国“抱怨派”３７。他们的

报道不是刊登在激进派的诽谤性报刊上，而是刊登在最保守的广

告小报７０上。下面我们详细摘录了《巴塞尔广告小报》上的一篇这

样的报道：

圣加伦的施佩克尔先生是一家大机器制造厂经理。这家工厂孤零零地座

落在塔博尔，维也纳外关税线的外面。施佩克尔以及他的工人和师傅（都是瑞

士人）既没有参加战斗，也没有在家里藏过武器。工厂只留下十五个工人负责

安装在院子里的灭火器。当部队即将到达时，伯尔尼显贵、奥军总参谋长维斯

将军以名誉向施佩克尔先生保证，如果他没藏有武器并且不从他的工厂里开

枪的活，那么工厂建筑物就不会遭受任何损失。士兵们对厂房进行了搜查，但

５７



什么也没找到。尽管如此，另一队步兵却硬说，工厂开了枪（这是完全可以理

解的，因为他们有权抢劫任何一所开枪的房屋）。那些对他们的同乡维斯将军

的话信以为真，甚至把自己的妻子儿女留在工厂的“瑞士狗”遭到这些步兵最

残暴的虐待，只是在另一个军官的干涉下才得救。这个军官把他们带到警卫

室。正当他们在街上走的时候，一个当地人指着其中的一个工人说：“这个人

也参加了炸毁塔博尔桥梁的事。”不容这个工人任何分说，立刻就把他押到墙

边枪杀了。在警卫室，士兵一再把枪对准“瑞士狗”，只有当那个军官用上了膛

的手枪对准这些士兵时，他们才停了下来。施佩克尔经理被押到墙边，三个步

兵痛打他，其中一个用枪管对着他的嘴巴，并摆弄着拉紧的扳机。一个军官把

表拿出来说：“你这只瑞士狗，再让你活十五分钟，就枪毙你，你祈祷吧！”规定

的时间还没到，那个救过他们一次命的军官回来了。他把施佩克尔先生带到

维斯将军那里，这位将军指责施佩克尔“违背了自己的诺言”！维斯将军顽固

地坚持说工厂开了枪，尽管施佩克尔先生向他证明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最

后施佩克尔得到一张允许他本人和他的人员去弗洛里斯多夫的通行证。他们

回厂后发现一切都被砸碎和捣毁了，工厂被抢劫一空。施佩克尔先生一家在

枪弹扫射下在家里躲来躲去。工厂的账房（一个瑞士人）身体多处被子弹打

穿，躺在花园里作垂死的挣扎。士兵向每个要走近他的人扫射，于是这个不幸

的人在那里一直躺到深夜而死去。他的名字叫孔茨。那些活着的人终于平安

到达弗罗里斯多夫。

以修建圣斯蒂凡大教堂钟楼出名的机器制造厂厂主博林格尔（也是瑞士

人）用灭火器防止了他工厂的一场大火。但奥地利人也以工厂开了枪这个无

中生有的借口开进这里，抢劫和捣毁了整座厂房，然后纵火焚烧并刺死了企

图从火焰中逃命的博林格尔的兄弟。一个在维也纳定居的瑞士妇女博登纳夫

人的孩子在她的怀抱里遭到了克罗地亚人的枪杀。

从这一报道中可以看出，只要还有别的瑞士人回来，就会再报

道些勇敢的奥地利军队的英雄事迹。同时，这一报道以最动人的文

笔描述了武装起来的无产者一方的信心十足、沉着镇定、彬彬有礼

和端庄持重的态度，在所谓的维也纳无产阶级和大学生的恐怖统

治时期瑞士人对这些作风是极为欣赏的。

６７ 瑞士对奥地利军队在维也纳英雄行为的证明



我们重申：写这些报道的不是激进派，不是无产者和不满分

子，而是大资本家和真正的、纯粹的瑞士贵族。难道奥格斯堡《总汇

报》不想委托它的那些 、ＭＷ、 以及其他驻维也纳的通讯员

们调查一下，这些情况是否属实？我们讲述了他们的姓名、地址和

全部细节。这正是奥格斯堡《总汇报》最希望的。但是这家报纸未

必会这样做。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５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６日《新莱茵报》

第１６１号

７７瑞士对奥地利军队在维也纳英雄行为的证明



对德国流亡者的措施

伯尔尼１２月５日。联邦委员会现在对德国流亡者也采取了措

施，一方面是为了打消帝国当局采取敌对行为的借口，另一方面是

为了显示它对德森并无偏颇并且把在德森问题的辩论①中取得胜

利的严格中立政策推行于北部各州。富勒尔—蒙钦格尔—奥克辛

本的政策已到处都在实行。联邦委员会给有关的各边境州的通令

重复了首府州５１所宣布的原则，并且再次坚持拘留参加过司徒卢

威起义部队７１的流亡者，为了加强这个要求的份量，联邦议会议长

施泰格尔博士作为联邦代表昨天已经启程前往北部的州。

对于措施本身是没有什么可反驳的。没有人会责怪瑞士，说它

不想为几个渴望冒险而且在自己的放逐地感到百无聊赖的志愿兵

而自寻烦恼。但是为什么以前对德国说那样大胆的话，那样肯定地

保证他们的义务已经履行，而现在则又间接承认这一义务并未履

行，现在才想要证实一下各州对首府州的条例遵守到什么程度呢？

无法否认的一点是，联邦委员会的这个决议，这个对德森的公正法

令，就是对首府州最近的正式法令的全盘否定，并且照会７２已获得

全体的同意，现在开始否定这个照会，这也不会引起多少喜悦。

除了整个士瓦本都在抗议以外，关于封锁帝国边界一事又听

８７

① 见本卷第５４—５５页。——编者注



不到任何消息了。士瓦本是否会进行干涉，只有仁慈的上帝知道。

总之，联邦委员会暂时决定不派军队去对付帝国的师。

联邦的军事会议现在结束了它的日常事务，并已经解散。一个

军事局将取代它，奥克辛本将作为这个军事部门的首脑去组织和

领导。

新的西班牙大使赛亚斯先生带着给首府州的国书已于日前到

达此间，现已向联邦委员会副主席德律埃先生递交了国书，因此已

与新政府机构建立了关系。

报刊对瑞士人在维也纳的遭遇极为愤慨，对此我已有所报

道。①报刊坚请联邦委员会要求奥地利道歉和赔偿损失。伯尔尼人

维斯将军的行为在这里引起了公愤。这个将军的兄弟是此地即伯

尔尼的建筑师。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５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新莱茵报》

第１６５号

９７对德国流亡者的措施

① 见本卷第７５—７７页。——编者注



厄修拉女修道团修道院。——
为霰弹国王征兵。——

“市民公社”。——统一关税率委员会

  伯尔尼１２月９日。伯尔尼州的最后一个修道院，即汝拉山脉

普伦特鲁特的厄修拉女修道团修道院的末日即将来临。州委员

会７３决定向大会议
５６
建议，在执行联邦代表会议关于从瑞士清除所

有属于耶稣会的教团（也包括厄修拉女修道团）的决议时，取消修

道院。

拉德茨基再次允许那不勒斯－瑞士新兵通过伦巴第以后，斐

迪南国王立即重新提出批准在瑞士招募新兵的设想。琉森和诸旧

州７４当然迫不及待地准许招募，伯尔尼政府本来就把雇佣兵条约
７５

看作眼中钉，这一下正好找到了暂时拒绝招募的借口。伯尔尼政府

声明说，根据雇佣兵条约（诺伊豪斯先生的可尊敬的政府的遗产）

新兵必须经过热那亚，而这条道路现在对他们还是封锁的。此外，

那不勒斯政府首先必须向那不勒斯的瑞士人赔偿由于５月１５日

的抢劫７６等等所造成的损失。敬畏上帝的《观察家报》对于这种破

坏瑞士人严守信义声誉的行为当然又表示出极大的愤慨，更何况

这种行为还会阻碍该州许多年轻有为的市民获得一个光辉的前程

（！），使得热那亚的伯尔尼士兵陷入窘境，使得在伯尔尼征兵的军

士挨饿，并使酒店老板减少收入，因为军士们的津贴通常都要在他

０８



们那里花掉。这就是反动的瑞士报刊所援引的论据！

当地保守的显贵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因为这里在原来的公社

内部竟还存在着一个所谓的市民公社７７。尽管有过历次革命，这个

以显贵为核心的市民公社仍然能够将原来属于修道院的财产和原

来归自己主管的国家和城市的其他地产作为公社集体财产保留了

下来，而没有随着主权的转移而转交给国家或城市。在显贵们至今

还赖以肥己的那笔极其可观的财产中，只有一小部分应该转交给

城市，但是，“市民公社”坚决拒绝交出。由于伯尔尼被指定为联邦

首都并因此而必需付出巨大的城市开支，现在市民公社终于不得

不把它应交出的那部分交给城市公社，即交给所谓的居民公社，此

外，它还有义务承担联邦首都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开支。显贵们声

称锡安陷入了危险，他们是有道理的，因为联邦首都极其严重地威

胁着他们的钱包。

联邦委员会组成了一个由贸易和税务机关的首脑奈弗先生为

主席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为取消各州的关税和实行瑞士统

一的关税率做好准备，并提出必要的措施。瑞士现在仍会得到保护

关税，虽然其数额不大，但由于瑞士大部分工业部门比较发达而工

资较低，它完全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而受害最大的是英国、

巴黎、缪尔豪森和里昂。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９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４日《新莱茵报》

第１６８号

１８厄修拉女修道团修道院。——为霰弹国王征兵。



德利加尔斯基的免职

科伦１２月１７日。我们刚刚听说，那位实行书刊检查并重新加

以废除、然后以停刊威胁一家此地的报纸①的“公民和共产主义

者”德利加尔斯基７８自己被停止了职务。可惜，真是太可惜了！

补充：不幸说来就来！行政区长官施皮格尔先生也和我们告别

了。他正如全城所断言的那样，被撤职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７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９日《新莱茵报》

第１７２号附刊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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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国流亡者采取的措施。
——军队从德森撤回。

——贵族公社

  伯尔尼１２月２４日。帝国所极为赞许的联邦委员会的新措施

不仅包括发表通告和施泰格尔的视察旅行①，而且还包括从瑞士

驱逐三名根本不构成危害的流亡者②，这三个流亡者发表了一本

关于最近一次巴登起义７１的毫无恶意、纯属报道性质的小册子
７９
。

此外，新措施还包括对《革命》杂志和所谓的军人联合会“自助

者”８０进行法律追究。

一年来已成为伯尔尼州市民的志愿兵首领约·菲·贝克尔在

俾尔领导上述军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的目的是要把所有在瑞士

的德国志愿兵组成一个德国军团。虽然看来这是危险的，但实际上

却完全不是这样。这个军团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说不上有什么装

备，更说不上进行什么训练。它的目的只不过是阻止志愿兵发动轻

率的、无计划的进军，因为所有志愿兵的进军都必然是轻率的、无

计划的（向琉森的两次进军，向巴登的两次进军和向因泰尔维谷地

的进军都证实了这一点）８１，因此，“军人联合会”不得不采取行动，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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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弗·勒文费尔斯、弗·奈弗和格·蒂尔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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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阻止志愿兵的任何进军。因此，联合会无论对巴登政府，还是

对瑞士政府都是不成问题的，而是由于这个组织的首领们对整个

秘密联合体系所作的各种美好回忆，以及多少有点招摇的行动给

了政府以进行干涉的借口，其次，还由于整个计划都触犯伯尔尼州

志愿兵法８２，这样就很容易使人觉得这里有一个根基颇深的阴谋，

并准备不久向巴登进行一次新的进攻。此外贝克尔也是考虑欠周，

他在《革命》周刊的扉页上公开说这是“民主主义军人联合会‘自助

者’的机关刊物”。仅这些情况就足以说明问题。有意或无意到俾

尔去的奥克辛本先生引起了检查机关的干涉。《革命》的试刊号被

没收，编辑之一米歇尔从该州被驱逐出境，贝克尔被抄家。在这以

后人们明白过来了。这种对新闻自由的侵犯太具有挑衅的性质。没

收的决定又被取消，《革命》将继续出版；然而对贝克尔还要进行法

律追究，看来军人联合会“自助者”即将结束。德意志帝国的庸人们

又可以高枕无忧了。

在德森州整个部队已被解散。东瑞士人关于德森人所说的话

统统都是诽谤，这从派往德森的伯尔尼营能够同当地居民很好地

和睦相处就可看出。当然这个营的做法从一开始就与苏黎世人和

阿彭采尔人的做法完全不同，这也是实情。在一次为军官团举行的

宴会上伯尔尼上校载勒尔说，中立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灾难，并希望

瑞士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希望瑞士和其他各国人民一起为自

由而奋斗的时刻能够到来。这个营募集了一天的军饷作为对意大

利流亡者的捐款。那些苏黎世的先生们和阿彭采尔的先生们如果

不是乐意充当可恶的宪兵，如果不是和奥地利军官饮酒作乐，那

么，德森人对他们也会另眼相看。

几天前，在伯尔尼举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市民大会。居民公

４８ 对德国流亡者采取的措施。——军队从德森撤回



社
７７
在一起聚会，以便解决他们是否承担联邦首都费用的问题。在

最近一次市民公社大会①上遭到失败的显贵们预料，在市民公社

和居民公社的成员之间确会出现财产纠纷，他们想在这里进行报

复。居民公社的财产实际上转交给了城市，从而使城市摆脱了显贵

阶层的控制，使显贵们丧失了许多优厚的职位，失去了他们在市议

会中具有的优势影响的主要支柱，至于直接的重大经济损失那就

更不用说了。因此，他们施展各种阴谋以求把首都重新迁出伯尔

尼！他们声称，联邦首都的费用规定得如此不明确，以致人们要冒

着受到联邦委员会欺骗的危险。此外，他们还说，应当由国家，而不

是城市来承担绝大部分开支。在这样一些借口下，他们建议，批准

区区三十万法郎，再多就不行了。然而，联邦首都法要求在一个月

内无条件地接受各项条件，一个月的期限到２８日期满。可见接受

显贵们的建议就等于拒绝伯尔尼成为联邦首都。显贵们以令人信

服的理由提出的关于节约和提供保障的建议得到了伯尔尼小市民

的积极响应，以致那些要不惜任何代价保住联邦首都的激进派，对

于自己这件事是否能办到这点几乎感到绝望。讨论了一整天，直到

晚上激进派才集中了四百一十九票。以四百一十九票对三百一十

四票决定无条件接受联邦议会提出的义务。在这里，诸位看到了一

个例子：小气的乡下佬甚至敢在瑞士首都发言决定大事！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４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８日《新莱茵报》

第１８０号附刊

５８对德国流亡者采取的措施。——军队从德森撤回

① 见本卷第８１页。——编者注



瑞士和意大利的事件

伯尔尼１２月２８日。瑞士军队刚从伦巴第边境撤出，拉德茨基

的奸计就重新开始了。他写信给联邦驻德森的代表，说在边境正进

行令人不安的武器交易，联邦代表说服德森政府，同意在门德里齐

奥对一些住宅进行搜查。结果找到并没收了一些枪枝。还不清楚

他们打算怎样为这些侵犯住宅权和没收外国人财产的行为辩护。

德森政府对此加以支持，这只能使人感到惊讶。

那不勒斯在琉森和诸旧州①招募军队一事看来没有什么进

展。似乎并不是找不到足够的憨直的阿尔卑斯山的儿子，愿意为现

钱而出卖自己的皮、并在斐迪南的克罗地亚军队８３里服役。恰恰相

反！问题在于，没有办法从瑞士到达那不勒斯。

根据雇佣兵条约７５新兵必须经过热那亚，但是都灵政府拒绝

新兵通过。听说要把新兵送到的里雅斯特，从那里乘船。这个消息

在招募来的士兵中引起很大的震惊。他们不想到奥地利去。他们

害怕同真正的克罗地亚人编在一起去和马扎尔人作战。他们现在

向琉森州委员会请愿，坚决要求取道热那亚。真是怪事。似乎对这

些反革命卫士来说，是屠杀马扎尔人还是墨西拿人并不是无所谓

的。当然，奥地利的二十克劳泽纸币８４与那不勒斯足重的杜卡特还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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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区别的！

此外，疏森政府似乎是在仿效伯尔尼政府，它打算把雇佣兵条

约的履行推迟到在那不勒斯和墨西拿的瑞士商人得到补偿以后。

琉森政府至少要在联邦委员会了解到补偿一事８５情况怎样。于是，

只剩下了诸旧州，它们还保留着每个公民出卖自己的权利，只要联

邦宪法允许，也就是说只要现在的雇佣兵条约还有效，它们将继续

这样做下去。这种自我出卖的权利是自由的老式瑞士人的一种最

美好、最古老的特权，如果说这些勇敢的“自由的头生子”不顾联邦

新宪法，力图保留“他们五百年以来的权利”，那么，这首先是指保

留那种联邦新宪法所废除的特权。雇佣兵条约对诸旧州来说的确

是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五百年以来，这种条约是剩余人口

的排泄渠道，因此，也是现存野蛮状况的最好保证。人们如果废除

了雇佣兵条约，那他们将在这种所谓的“纯洁的”，而实际上是最肮

脏的民主制度中唤起一场真正的革命。

现在，到那不勒斯和罗马去的年轻的农民儿子不得不留在家

里，他们既不能在本州，也不能在本来已苦于“人口过剩”的瑞士其

他各州找到工作。他们将组成一个新的农民无产阶级，并且仅仅由

于自己的存在就会使这些游牧民族所有旧的建立在千年传统之上

的财产、收益和权力关系陷入极大的混乱。这些不毛山地用什么办

法去养活从四面八方强行运送来的这些贫民？现在这样的一个贫

民阶级的核心已经存在了，并且以极不愉快地方式威胁着传统的

家长制。这样一来，即使（不能这样指望）欧洲革命在今后几年仍然

保持对瑞士中立的那种尊重，那么联邦新宪法关于废除雇佣兵条

约的这一条款也将会为革命准备酵素，它最终将会把欧洲反动野

蛮状态的最古老、最顽固的据点连根拔掉。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反

７８瑞士和意大利的事件



动的共和国都因患金钱结核病，“虚弱的财政困难忧郁症”而灭亡。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８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１月３日《新莱茵报》

第１８５号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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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勒先生。——拉德茨基对德森的
攻击。——联邦委员会。

——洛鲍威尔

  伯尔尼１月８日。那不勒斯政府对于瑞士新兵还未到来这点

越来越担忧，现在它派来了它们参谋部的一名瑞士人军官托比亚

斯·弥勒先生，以便同联邦委员会商谈改变新兵行军路线的问题，

因为条约规定的登船地点热那亚被封锁了。这位弥勒先生善于完

成这样的使命。他不仅多年来在意大利为反对自由而战，早在

１８３１年他在自己的家乡（夫赖堡）就曾拿起武器反对过革命。拉德

茨基熟悉自己的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当着自己总参谋部的

面拥抱他，他极力赞扬弥勒和在那不勒斯的全体瑞士人“对他们国

王的忠诚”（！）和为“国王”服役时的勇敢。然而，弥勒先生很可能会

遇到困难，甚至在联邦委员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也同伯尔

尼和琉森的自由派政府一样，并不支持雇佣兵条约。

当拉德茨基向在那不勒斯的瑞士人表示兄弟情意的时候，同

时不断对德森施展阴谋活动。他向当地政府告密，说马志尼还一直

藏在该州，甚至告诉了躲藏的地点。此外，他抱怨说，不断有武器私

运到伦巴第。政府决定着手调查第一个问题，说如果发现马志尼确

实还在该州里，就把他驱逐出去，在谈第二个问题时，政府决定转

而讨论议事日程，因为替奥地利人守卫边境不是政府的事。拉德茨

９８



基还威胁说，如果私运武器不停止，他将再次实行封锁。

联邦委员会正在忙着起草将提交联邦议会下一次会议的法律

草案。在这些草案中包括关税法、邮政组织法和关于军事组织的提

案等等。必须承认：深受赞许的法兰克福议会由于它极端无力和无

力至极，向人们显示的仅仅是自己的困难，而瑞士联邦当局却在悄

悄地一步一步实行资产阶级集中。一系列有关集中的法案将在３

月提交两院，５月和６月讨论并通过，６月开始生效。目前在瑞士政

治家（决不能说是国家活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一代无可

争辩地拥有进行这类细小改革才能。在几年内将完成瑞士的这种

宪法所允许的集中，那时宪法本身将成为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将是必然的。这一切都以下面

这种不大可能实现的估计为前提：即将来临的欧洲风暴将同１８４８

年一样，会使瑞士保持中立。

但是，哪一个民族在目前这样的革命时期不是除了争取取消

各州的关税、州的邮政制度和很久以来就成为沉重负担的各州的

其他一些设施别无他求呢！哪一个民族在新历史时期分娩的阵痛

中不是把完成历史上已衰败的联邦共和国的修订版，把实现资产

阶级集中的开端当作它的最高目标呢！这样的开端由于宗得崩

德５８战争已成为必需的。这些发生在伟大的欧洲运动中的琐事是

多么微不足道！

此外，联邦委员会采取了一个极其特殊的步骤。它重新任命柏

林著名的洛鲍威尔先生为军事学教授。洛鲍威尔先生是１８３０年的

流亡者、激进派，后来成为变节者，大家知道，他在四十年代被艾希

霍恩集团请到柏林，在那里，他为《国家报》、《雅努斯》和其他一些

极端反动的虔敬主义者的机关报撰稿。如果我们没有完全弄错的

０９ 弥勒先生。——拉德茨基对德森的攻击



话，洛鲍威尔先生就是发表在《国家报》小品文栏里的踢出奴才式

一脚的作者，由于这篇文章，海尔维格那时给陛下①写信后就被赶

出了王国。８６洛鲍威尔先生从来没有当过兵，然而他却要在这里讲

授军事学。这究竟说明什么，只有请他来的奥克辛本先生知道。

现在，大多数州的大会议５６是一致的，它们同极端的地方主义

作斗争。苏黎世人选举我们的朋友阿基比阿德·埃舍尔博士６５为

市长（亦即行政当局的首脑）。伯尔尼大会议将于１５日召开。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１月８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１月１３日《新莱茵报》

第１９４号

１９弥勒先生。——拉德茨基对德森的攻击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最 后 的 志 愿 兵

伯尔尼１月８日。这里的最高法院第二审级由于俾尔的约·

菲·贝克尔先生和亨·哈特默尔先生建立军人联合会“自助者”８０

而分别判处二人驱逐出州一年和半年。其他被告宣布无罪。从而

结束了到处谈论的志愿兵第三次进军８７的著名事件。现在中央政

权２９又可以把它的全部宝贵时间用在德国皇帝问题和德国舰队问

题上了。愿上帝使它的艰苦努力造福于“统一的祖国”。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１月８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１月１４日《新莱茵报》

第１９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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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算

伯尔尼１月９日。州的预算目前在州委员会中已经讨论到可

以提交即将召开的大会议的程度。州的预算同欧洲其他预算一样，

在大约五百万法郎的总额中，有四万三千法郎的赤字。这五百万法

郎中大约有八十万为国有财产的收入，一百八十万法郎为间接税，

其余部分为关税。可见，每个居民约摊派到四个瑞士法郎（一塔勒

十八银格罗申）的直接税，约三个半法郎的间接税。如果财政局长

施坦普弗利（当地激进派的首领）提出的全面紧缩方案得到通过，

那么就不会出现赤字，而是有一笔八万法郎的余款了。但是，这不

符合州委员会大多数自由派的愿望，他们安然地听任贵族们不停

地指责“混乱的财政状况”，以使自由派的施坦普弗利承担这种指

责的责任。其实州的财政早已被臭名昭著的诺伊豪斯政府完全搞

乱并挥霍净尽了，如果说财政现在又重新恢复正常，那么，我们只

有感谢施坦普弗利先生。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１月９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１月１４日《新莱茵报》

第１９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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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师 造 反

纽沙特尔１月９日。现在我们这里发生了一起牧师造反事件。

在蒙上帝恩典的正直庇护过着美好生活的可敬的牧师社团——每

一个牧师都是他自己那个教区的艾希霍恩——，受到了共和国的

沉重打击。这就是：将来牧师先生应该由教区选举产生，而且有一

定的任期。试想这是多么可怕呵！上帝的话不再由上帝定下来的

权力赐给人们，而是被人租用，用现金租用一定时间，象租用一头

驴子或雇用短工一样！一切都不是取决于上承天命的王国政府的

意志，而取决于世俗的自由竞争，牧师沦为普遍的雇佣工人，愚民

则变为世俗的“雇主”，工人做事不如他们的意他们就可以解雇。这

个尊贵的社团怒不可遏了。它马上发表宣言，对这种渎圣行为发出

了极为可怜的哀鸣。当然它只不过引起了普遍的哄笑。但是在暗

地里，这些先生们——耶稣会教徒和宗得崩德５８的老朋友们——

则策划反对共和国，为奉天承运的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复起进行

阴谋活动。政府非常宽宏大量，对这种无力的活动暂时置之不理。

为了同牧师们的欲望相抗衡，有爱国协会也就够了。这种爱国协会

现在到处都在成立。从山区，从拉绍德封、洛克尔、特拉韦尔斯塔尔

开始，从我们的革命的故乡开始８８，爱国协会正向整个州扩展。甚

至保皇派的村庄勒庞也已经有了它自己的协会。这种人民自己建

立的民主组织将是一种挫败所有“贝都英人”８９和牧师的阴谋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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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工具。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１月９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１月１４日《新莱茵报》

第１９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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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关税的宣传。——
那不勒斯军队的征兵

  伯尔尼１月１２日。保护关税的宣传在瑞士越来越活跃，而维

护以前的自由贸易制的运动也因此活跃了起来。双方的论据都同

样辩驳不倒，目前还很难看出，瑞士将怎样从这种左右为难的窘境

中解脱出来。保护关税派指出，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压力正逐年

增大，而日益增长的失业人口的就业希望却在同样程度上逐年减

少。自由贸易派提出反驳，认为在人民中占多数的农业人口所必需

的工业品正在涨价，同时还认为，要保护象瑞士这样漫长而又便于

走私的边界，对于一个二百万人口的国家来说，没有一笔极其庞大

的开支是办不到的。两派的道理都很对：一个说，没有保护关税瑞

士的工业部门就会一个接一个地崩溃；另一个说联邦的财政会因

保护关税而崩溃。《伯尔尼宪法之友》为了使两派结合起来，提出了

一项中庸关税率的建议，这一来两派都难幸免了。联邦委员会在３

月份将为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大费周折。

若干时候以来，在日内瓦可以看到那不勒斯的征兵军官招募

为炮弹国王９０服役的新兵。斐迪南甚至到没有签订雇佣兵条约７５

的州去招募新兵，说明他十分需要强壮的瑞士人。但是日内瓦政府

很快就制止了这个活动。它宣布以前订立的契约全部无效，禁止一

切征兵活动，并且以严惩来威胁征兵军官。于是凶恶的那不勒斯人

６９



的雇佣军迅速撤出了日内瓦地区。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１月１２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１月１７日《新莱茵报》

第１９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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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勒。——夫赖堡州当局。
——奥克辛本

  伯尔尼１月１３日。伟大的托比亚斯·弥勒先生终于来到了乌

利州，他要求政府把原驻热那亚的那不勒斯新兵兵站迁到阿尔特

多夫，然后他再通过某种途径将新兵从阿尔特多夫送往那不勒斯。

不知政府是否会听从他的意见；即使按他的要求做了，签订雇佣兵

条约７５的其他政府对这样搬迁是否同意，还不得而知。据说，琉森

的一队新兵仍然只好经过的里雅斯特开往那不勒斯，真丢整个文

明世界的脸。

一向独断专行得出奇的夫赖堡政府现在又违反联邦新宪法由

警方把施维茨州的一名公民驱逐出境。在这以前，夫赖堡政府就同

样无理地驱逐过穆尔顿《守卫者》的编辑苏黎世的济贝尔先生，他

现在是《伯尔尼报》的编辑。这两件事已经摆在联邦议会的面前，但

愿它能懂得宪法的意义。

发生了一件令人惊奇的事：主张中立的奥克辛本先生的喉舌

《宪法之友》表示忏悔，承认德森人在他们同拉德茨基和东瑞士部

队的冲突①中毕竟还不是那样没有道理。它喃喃地向它的天父说：

我有罪，并且企图用依利翁城里的人有罪，城外的人也有罪②这样

８９

①

② 依利翁城，即特洛伊城，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十年大战的战场。——译者注

见本卷第８９—９０页。——编者注



一句话来掩盖这个事件。德森的州委员会是奥克辛本的那种恶意

地诉诸瑞士民族狭窄性的所谓“对外政策”的追随者中反对中立最

坚决的人。但是德森人通过伯尔尼部队的报告在伯尔尼已赢得了

声望，而奥克辛本先生也必须在伯尔尼保住声望，于是最终，——

这就是实质①——不久前联邦委员会没有任何理由要德森州对同

拉德茨基继续发生的冲突负责。但是，每当奥克辛本在联邦委员会

里真的干了什么卑鄙勾当的时候，《宪法之友》就不得不出来谈一

通高尚慷慨的道理。这里就是这样操纵愚昧的农民的。噢，民主啊！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１月１３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１月１７日《新莱茵报》

第１９７号

９９弥勒。——夫赖堡州当局。——奥克辛本

① 这里套用了浮士德谈到靡菲斯特斐勒司时说的话（歌德《浮士德》第１

部）。——编者注



恩格斯上校的回答
９１

科伦。我们得到了恩格斯上校先生就我们前天的质问所作的

下列回答：

我对《新莱茵报》第２０３号广告栏的回答是否定的。

根据我的信念，只有你们这些公民们才允许自己违法地说，这些房子被

士兵们破坏得还远远不够。第二警备司令恩格斯上校

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４日于科伦

致尊敬的《新莱茵报》编辑部。

我们可能在日内向恩格斯先生提出新的质问，即有关选举的

质问。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５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６日《新莱茵报》

第２０５号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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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 牙 利 的 斗 争
９２

科伦２月２日。匈牙利的战事正在接近尾声。“大山分娩，生

出个耗子。”①

《科伦日报》几天以前是这么说的。这家报纸轻信了韦尔登的

话，以为德布勒森的议会已自行解散，并且把军队也解散了，而科

苏特则准备率领残部逃往大瓦尔代恩。

这次，分娩的大山不是别人，正是《科伦日报》自己。

韦尔登塞进上述谎言的第１７号军事公报报道了帝国军队两

次新的军事行动：第一，说是有一个军从佩斯出发取道珍珠市向密

什科尔茨前进；第二是施利克的计划，即用两个纵队攻打托考伊：

一个取道卡绍，另一个取道豪努什村和巴兰尼亚。这两个纵队都是

向着蒂萨河运动并集中在蒂萨河对岸，马扎尔人占据着阵地。

蒂萨河从特兰西瓦尼亚边境到塞格丁形成一个以大瓦尔代恩

为中心的半圆形，这个半圆也正是马扎尔人的防线。防线在蒂萨河

上游一段得到锡盖特和蒙卡奇两个要塞的掩护，在蒂萨河中游靠

无法通行的沼泽作掩护，这片沼泽从离蒙卡奇几德里９３的地方开

始沿着蒂萨河两岸一直伸展到河口，使得从北面和西面进攻这条

防线极其困难。在南面，克勒什河及其支流构成了一条同样由连绵

１０１

① 贺雷西《诗论》。——编者注



不断的沼泽地并加上泰梅什堡这个前沿要塞作掩护的防线。可见，

三面靠沼泽和河流卫护的德布勒森草原一直延伸到特兰西瓦尼亚

高地，这给马扎尔人提供了优越的军队集结点；尤其是贝姆征服特

兰西瓦尼亚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优越性就更明显了。

只要马扎尔人仍据守德拉瓦河和巴纳特，那么，对其军事行动

中心德布勒森只能从北面（施利克）和西面（文迪施格雷茨）发动进

攻，上面所谈到的两次行动理应就是这种进攻的开端。

密什科尔茨和托考伊两城是帝国军队当前进军的目标，彼此

相距几乎不到六德里。托考伊是蒂萨河上最有利的渡河点之一；密

什科尔茨离它很近，这就使派往那里的军队可以根据情况或者与

施利克军会合后在托考伊附近越过蒂萨河，或者单独在下游不远

的地方越过蒂萨河，如获成功，则向德布勒森推进。

然而，第１７号公报在全世界大肆宣扬的帝国军队的这一计划

实现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从佩斯到密什科尔茨有三十德里以上，而

且要通过一片荒芜的、没有人烟或者只有敌方居民的草原。从埃佩

尔耶什到托考伊同样有三十德里，也同样要经过一个完全敌对而

又贫困的地区。单是为推进中的这两个军供应给养就足以大大拖

延它们的进军；道路很坏，在目前融雪期车辆根本无法通行，这就

使得军队决不可能在两周内到达指定地点。即使到达那里，他们碰

到的马扎尔军队都在蒂萨河各渡河点附近、在沼泽之间掘壕据守，

它的阵地两侧得到掩护，在这里，帝国军队无法展开它的优势兵

力，相反，几个团在这里就能拖住整个军。即使帝国军队成功地强

渡了蒂萨河，奥军炮兵和重骑兵也会陷入沼泽泥泞无法活动而彻

底失败。

这两个纵队到目前为止究竟取得多大战果，从我们昨天报道

２０１ 匈 牙利 的斗 争



的
９４
第１８号军事公报对此完全避而不谈，就可以看出。这些军队

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前进了多远？取得哪些战果？对此，韦尔登

只字不提——这是事出有因的。

但是，韦尔登却说：

“根据来自匈牙利方面的报告，我军在各地已喜获辉煌战果。”

——而《科伦日报》是相信韦尔登先生的。

让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些“辉煌战果”吧。

报道的“战果”共四项，其中三项来自没有发生过决定性战斗

的地方，在那里，马扎尔人只是设法把帝国军队牵制在一些次要据

点上，从而分割它们。只有第四项“战果”是在蒂萨河畔取得的，这

是决定匈牙利命运的地点。

三个匈牙利军在西北部瓦赫河与格兰河之间，在西南部德拉

瓦河与多瑙河之间以及南部的巴纳特牵制了帝国军队的一大部

分，使它至今仍无法脱身，从而使文迪施格雷茨难于以其主要力量

向蒂萨河推进。帝国军队对这三个军取得了象他们所说的“辉煌战

果”。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战果。在东北部人们现在称之为“斯洛伐克”９５的地方，

乔里奇男爵在谢姆尼茨城下打败了戈尔盖将军，夺取了谢姆尼茨。

如果考虑到戈尔盖指挥的军纯粹是一支前哨敢死队，要尽可能久

地坚持在帝国军队的后方，如果考虑到，戈尔盖不是在马扎尔的土

地上而是在斯洛伐克土地上作战，那么，可以看出，这一战果就不

十分“辉煌”了。

此外还有：乔里奇据说得到格茨和索萨伊纵队的支援。但索萨

伊被匆匆调往诺伊特拉，

“以参与一个已占领领土〈一个纯粹是斯拉夫人的州〉的绥靖工作”，

３０１匈 牙利 的斗 争



而格茨则完全忙于：

“固守他的莫索奇的阵地并防止被乔里奇中将击溃和驱散〈！！〉的叛乱分子侵

入图罗茨州”！

“终于可望实现的〈也就是遥遥无期的〉夺取莱奥波德城和占领新霍

伊泽尔……理应使特伦琴州各地开始发展〈！〉的良好精神发扬光大……并有

助于恢复法律秩序。”

战果可真辉煌！终于可望实现的夺取一个还没有被夺取的要

塞，可使人指望一个早已占领的地区所期望的良好精神不至永远

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指望法律秩序至少更有可能部分地

得以实现！

一个还没有被夺取的要塞，一支被击溃但仍威胁着整个州并

牵制住好几个军的军队，一种这里所期望的良好精神，一种那里确

实存在的不良精神，起义到处都迫在眉睫；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斯拉

夫人地区，而不是马扎尔人地区——这就是第一个“辉煌战果”！

第二个“辉煌战果”。马扎尔人的第二支前哨敢死队位于西南

部多瑙河与德拉瓦河之间，是游击队司令达米扬尼奇指挥的。这

里，辉煌的战果是：努根特伯爵为了从翼侧迂回敌人，下令占领了

考波什堡。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辉煌战果，至今还看不出来。帝国军队占领

埃塞格一事固然各报已作了报道，但第１８号公报还对此一无所知

而且根本没有想到会有此事。

第三个“辉煌战果”。泰奥多罗维奇将军在巴纳特占领了韦尔

谢茨，并将马扎尔人“狠狠追击”到莫拉维察。

从韦尔谢茨到莫拉维察的路程恰恰是三德里，位于阿利布纳

尔沼泽和山区之间的莫拉维察阵地要比韦尔谢茨阵地有利得多。

４０１ 匈 牙利 的斗 争



此外，谁都知道，巴纳特离战斗中心很远，而且从那里对马扎

尔人进攻从来都是断断续续的，因此，在这里即使帝国军队取得极

其辉煌的战果也完全无足轻重。

第四个“辉煌战果”。至今我们讲的固然是帝国军队很少在关

键地区作战，但表面上总还取得了一些战果。现在，我们终于触及

了关键性的地区——在这里，帝国军队的战果就是它的失败。

奥廷格尔将军从佩斯向蒂萨河推进，直到索尔诺克。这一段道

路是相当好的；从佩斯到索尔诺克是铁路，只要沿铁路走就是了。

帝国军队的前卫部队已经占领了索尔诺克附近的桥梁。越过蒂萨

河对帝国军队右翼说来似乎是满有把握了。施利克指挥的左翼从

托考伊，即从密什科尔茨的正面，奥廷格尔指挥的右翼从索尔诺克

进行战斗，可能会强渡蒂萨河，并向德布勒森集结。但是，帝国军队

的先生们打错了算盘。马扎尔人通过冰冻的河面将奥廷格尔击退

了四德里，一直把他赶过了采格莱德，也就是说，马扎尔人一直追

击到奥廷格尔在采格莱德附近获得增援并占领了巩固的阵地为

止。据公报报道说，马扎尔人似已回军渡蒂萨河而去，但他们现在

却还控制着渡河点，匆忙退却的奥廷格尔先生看来也不会很快去

攻占它。

这就是帝国武装对已经瓦解、士气沮丧、四处溃散的科苏特起

义军所取得的“辉煌战果”。只要看一看地图就知道，马扎尔人决定

撤过蒂萨河以来，他们并未损失什么。据最新的奥地利非官方消息

说，他们现在正在密什科尔茨附近，等待施利克和文迪施格雷茨向

他们发起进攻。他们也不会在这里进行战斗，而要退过蒂萨河。决

定性的战斗将发生在这条河的渡河点，如果已强行渡河，刚发生在

德布勒森平原。即使马扎尔人在这里被击溃，在下匈牙利的草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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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泽、在特兰西瓦尼亚山区也马上会开始游击战，就象现在使第

１８号公报深为遗憾地在“已占领国土上”已经开始的那样。这样一

场战争在人烟稀少的国土和适宜的地区能有什么结果，西班牙的

卡洛斯匪帮已经作了证明，现在卡夫雷拉正在作再一次证明。９６

但科苏特还没有到这一步。虽然《科伦日报》稚气十足地说他

昨天被虏，但他仍然是自由的，并拥有一支举足轻重的军队。对他

说来，目前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能否坚持几个月；他只需维持三四个

星期就行了。因为最多三四个星期，巴黎政局就会有变化：或者是

复辟派在那里得胜一时，这样匈牙利也许就要陷落，从而反革命猖

獗起来——或者是革命取得胜利，那么奥地利的先生们将要仓卒

向莱茵河或意大利进军，以便在那里被“红裤子”９７赶回匈牙利。

最后让我们确定一下帝国军队的最辉煌的战果，这就是：韦尔

登先生的公报终于物色到一个发誓虔诚信仰它的人——这就是

《科伦日报》。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２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３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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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纳 特 消 息

塞尔维亚人、奥地利人、德意志—巴纳特人、克罗地亚人、茨冈

人和土耳其塞尔维亚人刚把马扎尔人击退一点，在新制造出来的

巴纳特—塞尔维亚国家９８内部就吵翻了天。斯特拉蒂米洛维奇自

封为地方长官职务的候选人，从而惹恼了总主教拉亚契奇，以致拉

亚契奇下令，无论在哪里，只要这个塞尔维亚有名领袖一出现，就

要加以逮捕并押送到他那里去。９９

土耳其塞尔维亚人到今天为止已向巴纳特—塞尔维亚人提供

了两万援军。其中有多少俄罗斯人还很难说。在１月１９日还有七

百名塞尔维亚人和四百名武装茨冈人在博列夫齐和潘切沃附近越

过多瑙河支援巴纳特人。这些就是奥地利联合君主国赖以生存的

力量！

匈牙利起义者的力量决没有被消灭，相反，它目前还相当强

大，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兵不断加入马扎尔人的队伍。马扎尔

人方面还有四个强大的军１００，即在上匈牙利由戈尔盖指挥的一个

军，在蒂萨河畔由科苏特指挥的一个军，在巴纳特对抗塞尔维亚人

的一个军以及在特兰西瓦尼亚由贝姆指挥的一个军，这四个军总

还能持续战斗几个月，因为它们能小心地避开任何重大打击。战斗

已持续了整整六个星期，而马扎尔人的兵员却有增无已。

如果他们能如愿以偿将战事拖到上意大利爆发战争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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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们的事业决不致失败。甚至在同奥地利接壤的艾登堡州，

居民中仍对科苏特怀有强烈的同情，就在不久前，有一个村庄经过

黑黄色的宣传１０１，农民们向独裁者高呼万岁，接着出现了一队士

兵，逮捕并押走了当地七个最有名望的人物，到目前还不知道他们

的下落。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３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４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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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号军事公报及其评注

第１９号军事公报发表了。纵然我们相信这个文件，帝国军队

最近取得的战果也是不值一提的。

关于在斯洛伐克（西北）各州的军，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消息。因

此该军显然还在一直忙于

“已占领领土的绥靖工作”。

为了在文迪施格雷茨和施利克之间建立联系，从佩斯往密什

科尔茨派出了一些部队，大家想必还记得，我们曾说这些部队要走

不少路①，而这些部队的前哨，据所谓施利克军营发来的信件说，

已抵密什科尔茨附近，关于这些部队，也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消息。

这证明，他们还没有推进多远。

关于巴纳特的茨冈强盗，同样也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消息。

最后，关于派去对付贝姆的部队，根本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消

息。一些时候以来，不仅官方公报，甚至连一向大言不惭的非官方

的谎言报道，都绝口不提贝姆了。这就足以证明，帝国军队同贝姆

对垒也同样没有取胜。既然我们对贝姆的情况一无所知，那么，如

果他很快就突然出现在施利克的后方或侧翼，从而打乱帝国军队

的整个作战计划，我们丝毫用不着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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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只字未谈迄今由军法报纸六次捏造、杜蒙妈妈
１０２
六次表

示相信的关于强攻夺取莱奥波德城的消息，对此，我们更勿庸提及

了。可见攻克这个要塞始终只是“可望实现”的事。

这一切公报都没有说。它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它对三个地方的情况是了解的：斯拉窝尼亚边境地区，索尔诺

克附近和蒂萨河上游地区。关于这三个地方它报道的当然又是“辉

煌战果”。

第一：

“炮兵总监１０３努根特伯爵于１月２５日从考尼饶出发前往芬夫基尔兴，以

驱逐聚集该地的叛军，１月２９日，他将自己的大本营迁往芬夫基尔兴；配备

有十门火炮的四千名叛军于１月２６日撤离该城，看来是折向埃塞格，以便在

他们所占的要塞掩护下进行集结；但他们未能达到目的，因为该要塞已被格

拉迪斯康边屯团范·德尔尼尔上校的旅包围，而且炮兵总监努根特伯爵也朝

这个方向追击他们。帝国皇家军队１０４开进巴兰尼亚和托尔诺两州，彻底肃清

了与政府为敌的分子。”

我们首先要指出，照这种说法，德拉瓦河畔的埃塞格要塞并没

有象军法传言所说的那样已被攻克，而只是“被包围”。这种“包

围”之所以这样快地被“配备有十门火炮的四千人”突破，是因为在

德拉瓦河左岸伸展着一片沼泽，使包围根本无法实现。

另一战果是努根特已推进到芬夫基尔兴。因为据第１８号公

报，考波什堡已被帝国军队占领，所以整个成就就在于军队将阵地

沿德拉瓦河继续推进了十德里左右。可见，除因军队更接近匈牙利

腹地给养供应更为困难之外，他们一无所获。况且，马扎尔人在这

里显然采用了戈尔盖在斯洛伐克地区所采用的策略：他们尽可能

长时间地固守城市，然后开始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关于绥靖巴兰

尼亚和托尔诺两州的说法，恰恰使人想起了斯洛伐克地区的绥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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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久就会听到，在这里军队也无法前进，因为他们必须首先在

已占领的各州确立安定和秩序。

第二：

“第１８号公报已经说过，奥廷格尔骑兵旅得到三个步兵营和两个步炮兵

连的加强，占领了采格莱德附近的阵地。在获悉叛军企图进攻该阵地的消息

后，元帅文迪施格雷茨公爵当即决定以其全部可动用的部队予以迎击，指望

叛军能够应战。然而叛军这次也不敢贸然进行决战，当得知援军将抵达时，即

匆忙撤退，在格拉蒙旅追击下渡蒂萨河而去。”

不出所料！文迪施格雷茨亲自率领“其全部可动用的部队”奔

赴采格莱德一事，证明奥廷格尔先生必定在那里遭到了惨败。甚至

加强的“三个步兵营和两个步炮兵连”也无济于事！唯一的战果就

是：奥地利人又驻扎在蒂萨河畔的索尔诺克了。

文迪施格雷茨对于叛军再次不肯应战感到恼火，这实在可笑。

暂时尽量避免任何决战，尽量诱使帝国军队深入匈牙利并在他们

后方组织农民战争和游击队，这一切岂不是一开始就列入计划的

吗！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进行决战”的。

第三：

“中将施利克伯爵在清剿了齐普斯以后又清剿了曾普伦州的叛军，此后

向着托考伊前进，科苏特的追随者也正从四面八方前往该地。１月１９日，由

皮阿托利少校指挥的施利克中将的前卫部队在桑托与敌人遭遇并将敌人赶

回托考伊。１月２１日的侦察表明，敌人已经后撤，并在托考伊、陶尔曹尔和凯

赖斯图尔附近占领了非常有利的阵地。１月２２日，中将施利克伯爵向这些阵

地发起总攻。赫尔茨曼诺夫斯基少校率领他骁勇的斯蒂凡营１０５及一个帝国轻

骑兵连１０６和四门火炮直指凯赖斯图尔，中将施利克伯爵则率领主力纵队取道

塔亚和马德向陶尔曹尔前进。战斗结果，帝国军队获胜。敌人损失惨重，波兰

军团更是伤亡累累。”

这一战果完全出人意料。施利克把匈牙利人的前哨部队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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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几德里，并在塔亚和凯赖斯图尔同他们作战。“战斗结果，帝国皇

家军队获胜”——这就是关于战果的简洁报道。至于塔亚和凯赖斯

图尔是否已经占领，马扎尔人是否已撤过蒂萨河，则只字不提。这

次获胜的但成效甚少的战斗想必同奥廷格尔最近的胜利一样，到

头来是一次失败。“清剿齐普斯”用不着什么本领，因为齐普斯的绝

大部分居民是德国人。曾普伦州住着卢西人，他们暂时还是帝国军

队的朋友，在这里使用“清剿”一词，听起来也未免可笑。

从公报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帝国军队目前正驻在蒂萨河畔彼

此相距很远的两个地点。两个军之间没有联系。科苏特现在也许

会决心给予决定性的打击：或者以其全部力量分别向两个军进攻，

或者从他们之间突破，进军佩斯，从后方袭击奥地利人。

当事态还处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当帝国军队尽管兵力居于优

势但极其踌躇谨慎地向前推进，让他们的纵队分别行动而没有想

到集中的时候，当马扎尔人在蒂萨河彼岸作好战斗准备的时候，军

法报纸报道说：科苏特在加里西亚的斯特雷地区被俘。而德国各报

也纷纷照登。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５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６日《新莱茵报》

第２１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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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政府同
南方斯拉夫人之间的龃龉

  以支持文迪施格雷茨和反对马扎尔人出名的《科伦日报》，今

天把反动的、反马扎尔人的《布勒斯劳报》关于马扎尔人的胜利报

道说成是“非常可笑的夸张”。我们转载了这些报道，作深入的探讨

当然还要等待进一步的消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帝国军队在蒂

萨河畔遇到了意外的阻碍，否则他们早已过河了；根据“可靠的”奥

地利方面的报道，施利克向德布勒森进军已有十多次了，但一次也

没有渡过蒂萨河！

同时，为了教训可靠的施万贝克，我们想从帝国皇家的奥格斯

堡报纸上摘引几则简讯，这些想必都是可靠的。大家还记得，一些

时候以来，我们曾提请大家注意所谓的奥地利斯拉夫人民主派，注

意这些空想家同奥里缪茨政府１０７必然发生的冲突。我们把耶拉契

奇称为这一派的第一代表，把斯特拉蒂米洛维奇称为第二代表。１０８

以阿格拉姆的《南方斯拉夫人报》为机关报的这一派在克罗地亚本

地也很得势，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下述文章就可以证明：

“正如我向你们报道过的那样，塞尔维亚将军斯特拉蒂米洛维奇策动重

大的阴谋，因为在塞尔维亚人中拥护他的大有人在，并且看来在柴基营士

兵１０９中影响也非同一般。人们大都肯定地认为，他之所以企图煽动反对拉亚

契奇总主教，并不是因为他同马扎尔人已商定了什么，而仅仅是出于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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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野心，我们对此并不怀疑；令人深为遗憾的是，人们看到，奥地利在风暴中

能够而且必须依靠的斯拉夫分子，自己就沉溺在自私自利的派别的风暴中！

斯特拉蒂米洛维奇颇感不快，因为他眼见自己在舒普利卡茨将军死后继任地

方长官职位的希望落了空，他渴望报仇。至于这是否会危及人民所非常需要

的团结和自己祖国的利益，他是不闻不问的。斯特拉蒂米洛维奇很走运，他率

领一小队常胜的塞尔维亚人，在同马扎尔人作战初期就崭露头角１１０，仿佛成

了不可缺少的人物，尤其是在圣托马斯和罗马围墙线１１１，他的建树多于统率

正规部队的其他任何将军。他迅速地从中尉晋升为将军。作为他的国家派往

奥里缪茨的代表团的成员，成功地实现了塞尔维亚人对他们的民族和独立的

热切愿望１１２，此后不久，刚被任命为地方长官的舒普利卡茨猝然死去，部队和

国家都希望他可能是继任者。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但就是在克罗地亚，局面

也根本不象通常所作的肤浅报道中说的那样乐观。来自那个国家的可靠人士

肯定说，人们对长时间没有总督１１３十分不满，而且他的声望受到了损害，因为

在克罗地亚人的心目中他是他们的总督，而不仅仅是奥地利中将。同样，任命

库尔默尔男爵为大臣一事，在全国并没有受到预期的欢迎，因为人们普遍认

为他是宫廷的工具。据说任命他的消息甚至引起了敌对的示威，烧掉了他在

克罗地亚的一部分森林。从所有这些事件以及从阿格拉姆各报日益愤怒的措

辞，可以看出，同斯拉夫人打交道并不那么轻而易举。”

另一方面，这家报纸证实了邓宾斯基已抵达德布勒森。该报发

自佩斯的报道说：

“邓宾斯基将军确实在德布勒森。匈牙利众议院的许多议员也在那里，可

是在叛逆者中间只有十一名豪绅显贵。１１４在特兰西瓦尼亚，叛军首领贝姆看

来是不走运，尽管他大言不惭地发布消息，但至少不断有难民来找残阙议会

救援。根据德布勒森《通报》，即马扎尔人的《通报》１１５发布的一项公告，陆军大

臣梅萨罗什已因病去职，由费特尔将军接任。”

关于邓宾斯基本人，该报登载了下列简讯：

“维也纳２月３日。充满妄想的马扎尔人期待著名的波兰将军邓宾斯基

的天才会带来最大的成就，据传已授予此人指挥整个马扎尔军队的最高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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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邓宾斯基生于１７９１年，１８０７年就读于维也纳工程学院，１８０９年秘密出

亡，十八岁时进波兰第五猎骑兵团当兵。他同俄国人打过仗，在１８１２年远征

中的斯摩棱斯克会战中表现出众，以致拿破仑在战场上擢升他为上尉。由于

不屑到俄军中供职，此后多年他过着隐居生活，直至１８３０年波兰革命时他才

有机会作为骑兵旅上校旅长率领四千人建立了功勋，当时，他在格罗胡夫会

战中阻击了吉比奇元帅统率的六万俄军一整天。”１１６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０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１日《新莱茵报》

第２１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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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 牙 利 的 战 争

终于又收到了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奥地利官方报道。它证实

贝姆的部队已迅速挺进，直抵海尔曼施塔特城下，对该城构成严重

威胁；并报道了１月２１日在海尔曼施塔特和梅迪亚什之间发生的

战斗，据称马扎尔军队失利。报道说他们一直被追击到施托尔岑

堡，其中一部分已经上了通往托尔达（托伦堡，在克劳森堡方向）的

大路。五门加农炮和四辆弹药车已落入普赫纳统率下的奥军之手

云云。马扎尔军队的抵抗，被描绘得十分顽强。关于这次“胜利”是

否确实如此“辉煌”，有待进一步的消息证实。奥地利方面宣布，他

们自己的损失为死六七十人，伤九十八人。

奥地利方面的报道可靠程度究竟如何，《维也纳日报》这次发

表的特兰西瓦尼亚文件可以说明。

在１月１９日给海尔曼施塔特市民自卫团的文告中，贝姆的军

队被说成是

“被匈牙利境内的胜利大军击退而不得不向特兰西瓦尼亚逃窜的匈牙利军

队”。

普赫纳也在他发出的日令中吹嘘在匈牙利的巨大胜利。当然，

对我们来说，这些胜利的真相早已通过后来的消息大白于天下了。

据说罗马尼亚人已派遣二万五千名国民军去海尔曼施塔特。

相反，对特兰西瓦尼亚的塞克列人１１７和匈牙利人就难以指望了。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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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纳在他的日令中和特兰西瓦尼亚的报纸一致认为，在这些人中

间帝国皇家的黑黄色１０１精神找不到立足的基础，无论什么地方，只

要贝姆一露面，他们就参加运动。

在匈牙利本土，帝国军队后方的农民起义开始具有严重的性

质。１月１５日帝国军队占领和控制了位于多瑙河畔佩斯上游的格

兰，但是１月２６日又放弃了它。他们开往欧芬，因为文迪施格雷茨

在索尔诺克战役后急切需要他们。帝国皇家的旗帜和鹰徽立刻被

撕了下来，贴上了马达拉斯的起义公告１１８，人们高呼“光荣”属于科

苏特。多瑙河左岸的尚未交出武器的农民进了城，向首席法官科勒

尔开枪，把陪审员比罗抓到科莫恩１１９，剥夺了州的司法权并任命首

席公证人帕尔科维奇为首席法官。帝国军队传令架设舟桥：西姆尼

奇想从这里渡过多瑙河，以便按照符尔布纳的命令，立即开往佩

斯。但是，与此同时德布勒森的地方保卫委员会来函命令组织国民

军、切断或摧毁敌人的供应，于是决定不架设舟桥而执行德布勒森

的命令。州政府迁到以科莫恩为屏障的巴托尔凯西。还说军队从

欧芬调到了格兰。这是官方的《维也纳日报》发的消息。

此外，由于奥地利人没有来自蒂萨河的任何新消息，这就在某

种程度上从反面证实了关于马扎尔人获胜的报道。然而《布勒斯劳

报》的马扎尔通讯又报道了一系列有趣的而且似乎极其可能的事

实。帝国皇家军队的蒙特库科利上校据说在珍珠市被马扎尔人俘

虏。克韦什德（在密什科尔茨一侧，相距五德里）和凯赖斯图尔（托

考伊北面）已落入马扎尔人手中。从泰梅什堡撤出的帝国军队几乎

被从塞格丁赶来的匈牙利军队全部歼灭。该报继续说：

“受人爱戴的诗人和天主教神父楚察尔由于写了一首鼓舞人心的战斗歌

曲被判处六年带镣铐要塞监禁，这在欧芬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人们完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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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觉到，自从奥地利军队最近吃了几次败仗，这里的军事统治大大加强了。言

语稍有不慎就遭逮捕已是常见的事。所有从德布勒森和周围地区来的异乡人

立刻被带到警察局严加盘问，放出来还禁止说出任何情况。然而好奇心是约

束不住的，这里消息也就相当灵通了。大家相信，匈牙利在蒂萨河的军队这几

天将重新向索尔诺克附近的帝国军队发动进攻。——从德布勒森传来消息

说，匈牙利将军莫里茨·佩尔采尔被任命为特兰西瓦尼亚司令。贝姆将指挥

在匈牙利的巴纳特军队。

匈牙利正规军估计为十六万人。如果考虑到，这支军队现在由两位举世

闻名的将军邓宾斯基和贝姆指挥，并且不仅特兰西瓦尼亚的天然屏障和辽阔

的蒂萨河地带，而且最重要的和大多数的要塞也处在匈牙利人的控制之下，

那么维也纳要发出对科苏特的逮捕令，是十分可笑的。要用这种诡计来骗人，

那除非公众完全是瞎子。”

与此同时，从所谓马扎尔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小民族或者

在彼此之间，或者同奥地利政府每天发生新的争吵。《波希米亚立

宪报》写道：

“罗马尼亚人的一个代表即将抵达奥里缪茨，以申诉巴纳特的塞尔维亚

人对他们的侵犯行为。——在以意大利语言和习俗为主的伊斯的利亚半岛，

人们竭力抵制把该省并入克罗地亚的计划，并对此提出和发表了请愿书。”

卡尔洛维茨政府１２０在伏伊伏丁那声称拥护斯特拉蒂米洛维

奇，并取消了总主教拉亚契奇对他发出的逮捕令。总主教根本对地

方长官不感兴趣；他声称，在伏伊伏丁那立宪之前，必须把基金达

及贝塞斯，巴奇及巴兰尼亚各州同它合并在一起。他说，必须朝这

方面努力，另一方面，必须制止野心家的煽动和阴谋活动，

“使帝国军队不致用对待马扎尔叛军的方式来对待塞尔维亚人！”１２１

《南方斯拉夫人报》已明显地开始抱怨了，但是这些空想者当

然只有到为时太晚而且军事统治在他们那里建立起来的时候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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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悟。其实，每个人都清楚，这些冲突只会大大有助于马扎尔人的

事业。

这里只是塞尔维亚人作战的一种方法，这一点已由１月２７日

的两家南方斯拉夫人的报纸《消息报》和《进步报》１２２所证实。巴

纳特的威斯基尔欣打算投降，为此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泰奥多罗

维奇将军。泰奥多罗维奇早就听说，威斯基尔欣的居民把城里所有

的塞尔维亚人都打死了，于是他就问代表团：你们代表中有谁是塞

尔维亚人？德国人耸耸肩。泰奥多罗维奇说，走吧，我不跟你们谈

判。塞尔维亚军队随即用强攻占领了威斯基尔欣。在城里只找到

两个塞尔维亚人，而且两人的眼睛都被挖掉了。据旅行者说，泰奥

多罗维奇下令搜寻五十个主犯，并把他们全部吊死。他叫其余的人

排成队，每隔四人枪毙一个。据说，这样就枪毙了四百人。

这就是《科伦日报》所同情的骑士式的英雄们！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０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１日《新莱茵报》

第２１９号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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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地 新 闻

我们在下面刊载了加里西亚军第５号战报。从战报看，关于马

扎尔人胜利的报道部分地得到了证实。很清楚，施利克在蒂萨河畔

陶尔曹尔和托考伊附近打了败仗，否则他不会撤到离战场五德里

远的博尔多格克瓦劳尔姚去。对战斗的描写也完全是闪烁其词的。

可以肯定的是，施利克经过一次激烈的战斗之后，撤离了蒂萨河。

关于传说他后来又把匈牙利人赶过蒂萨河一事，纯系军法谣言。

从特兰西瓦尼亚传来的消息，完全不同于根据普赫纳最近关

于胜利的报道所估计的。贝姆在海尔曼施塔特战役后，在１月２６

日再次威逼该城，而不是向托伦堡逃跑。普赫纳尽管得到增援，但

仍被迫把他的全部军队撤回并集中到海尔曼施塔特城下。

由此可见，海尔曼施塔特战役以及此后一切的战斗似乎只是

序幕，决战尚待进行。在布柯维纳，人们对贝姆的新攻势也已感到

心惊胆战。即使根据奥地利人的报道，他的手下也有四万人。

据刊登在反马扎尔人的《波希米亚立宪报》上的阿格拉姆来信

称，南埃塞格城已被帝国军队以强攻占领。马扎尔守备部队此刻还

固守在要塞内，斯特拉蒂米洛维奇同拉亚契奇之间的龃龉仍在继

续。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２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３日《新莱茵报》

第２２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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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星 反 对 三 角

科伦２月１６日。几天前我们已经安慰过《科伦日报》，这家报

纸在以 为标志的社论中预先看出在第二议院选举（见《科伦日

报》第３３号）中德意志民族的“伟大中心”会失败，而且会组成两个

议院，一个还不会是制宪议院，另一个也不会是君主制议院。

“风暴将从对立的两极掀起，被克服了的过去将同遥远的也许是不可达到的

未来展开斗争。”

而“德意志民族中心”将会成为怎样的呢？施万贝克这样悲叹

道。

就在这家《科伦日报》今天的这一号上，以三星为标志的布吕

格曼从“对立的一极”向他的朋友掀起了一场风暴。１２３

没有中心，这个拥护法制基础的人，这个以一本正经的学究气

把任何一种现状都当作永恒原则的乐观者这样说。没有中心，这就

是幽默之处。没有任何中心，这就是没有怯懦，没有犹豫，没有无谓

的虚荣！没有中心——这就是理论！将来中心瓦解为“真正的”左

翼和“真正的”右翼！这是中心的真谛。

这个“真正”不犹豫的“真正的”人布吕格曼就是如此。

换言之，布吕格曼已经从中心转到右翼：编写“议院的通讯”使

他成了说空话的人。①我们为右翼担心。

１２１

① 这里是文字游戏，“议院的”（ｐａｒｌａｍｅｎｔａｒｉｓｃｈ）和“说空话”（Ｐａｒｌａｍｅｎｔｉｒｅｎ）词

根相同。——编者注



不过，忧伤的深思熟虑的 可以同乐观的三星去辩论。这与我

们无关！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６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８日《新莱茵报》

第２２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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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号公报

帝国军队第２２号“胜利公报”发布了。这是迄今发布的所有公

报中最滑稽可笑的一份。

“叛军已撤过蒂萨河，现在战场被推回到特兰西瓦尼亚，由于战场离我们

太远，以致我们到现在才能再报道一些关于元帅文迪施格雷茨公爵殿下军队

的进展的消息。”

从蒂萨河到特兰西瓦尼亚起码还有四十德里以上。还没有一

个奥地利人渡过蒂萨河。如果说施利克在海尔纳德河畔，文迪施格

雷茨在索尔诺克附近，他们谁都不能向前推进一步，那么，用帝国

皇家自吹自擂的话来说就是：战场被推回到特兰西瓦尼亚。

“文迪施格雷茨公爵殿下军队的进展”究竟是些什么？

第一个“进展”：

“从佩斯撤退后，一部分叛军朝大瓦尔代恩和德布勒森方向前进，另一部

分在戈尔盖指挥下向谢姆尼茨前进，并在洗劫了山城１２４之后，取道诺伊佐尔

先是开往罗森堡然后折向齐普斯，因为圣马丁和图拉尼附近各山口早已被冯

·格茨少将先生的军队占领。在齐普斯他们同基泽韦特尔少校指挥的努根特

的兵营相遇，并于２月３日和４日同他们在基尔希多夫和海尔特奈克进行了

战斗。”

“与此同时，中将施利克伯爵从埃佩尔耶什派来的援军使布拉尼斯科山

口的据守更为牢固。代姆旅的另一支纵队从卡绍取道毛尔吉特村挺进，一向

积极行动的冯·格茨少将率领雅布沃诺夫斯基公爵旅也于本月８日取道布

里森抵达特尔加特，由于这两支军队立即被派往洛伊特绍，所以叛军必定在

齐普斯四面受到威胁，甚至已陷入包围之中，因为福格尔中将从泰尔诺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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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立即以更强大的兵力占领了沿加里西亚边境的所有道路，从新马尔克特、

克罗什齐恩科、皮夫尼奇纳、塔亚直到杜克拉，而在这整个地区的国民军也都

被动员起来。”

“朝大瓦尔代恩和德布勒森方向”只不过是韦尔登先生为了夸

大匈牙利人到了蒂萨河这一事实的一种委婉的说法。他倒不如说，

他们已经“朝黑海方向”撤退。

其次，韦尔登告诉我们，戈尔盖“在从佩斯撤退以后，向谢姆尼

茨前进”。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了，而韦尔登先生应该直接了当地

向我们说明，戈尔盖是如何从那里被赶走的。早些时候就有人吹嘘

说，戈尔盖已被赶向蒂萨河，几乎覆灭。现在关于胜利的报道突然

向我们承认，他已占领了经过施利克几次“扫荡”的齐普斯，并在施

利克后方作战。从急忙派遣援军去对付他一事可以看出，他在这块

阵地上对帝国军队构成了多么大的威胁。格茨的军根本就对付不

了他。（乔里奇军已从战场上消失了。可见马扎尔人“可笑的夸

张”说，文迪施格雷茨已把这个军火急召回佩斯，这是真事。）施利

克“从埃佩尔耶什”（一个月之前）调了一个纵队到布拉尼斯科山口

去对付戈尔盖；此外，“从卡绍”又调了另一个纵队（就是说又是从

施利克军调出）去对付他。尽管作了这样一些增援，在喀尔巴阡山

的戈尔盖却使奥地利人感到非常恐惧，以致福格尔在加里西亚加

强了从泰尔诺夫开始的二十德里范围内的所有阵地，并动员了国

民军！

换句话说：戈尔盖并没有“在齐普斯四面受到威胁”，而是他自

己不仅威胁着施利克在海尔纳德河畔的阵地，也威胁着加里西亚。

而这对帝国军队来说恰恰是最糟糕的事。入侵加里西亚这个完全

属于波兰的部分，正好在农民由于帝国皇家政府食言而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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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可能对奥地利人产生极为不利的后果。

第二个“进展”：

“到目前为止，蒂萨河上有力的冰排，不但在托考伊而且在索尔诺克给一

直推进到蒂萨河右岸的第一军的一支纵队在渡河方面造成了很大困难。这就

使得敌人有时间，在开往阿拉德的企图失败之后，更顺利地转向特兰西瓦尼

亚，以便在那里同叛军头目贝姆指挥的纵队会合。我们前面已报道，他被逐出

布柯维纳后，取道比斯特里察和毛罗什瓦沙尔海伊直达海尔曼施塔特，但在

那里被司令官将军普赫纳男爵有力地击退了。

从大瓦尔代恩去克劳森堡的叛军纵队折向卡尔斯堡，５日，他们企图在

那里攻占米尔巴赫。这一地区，在德瓦、哈特塞格和萨斯瓦罗什之间，驻有切

尔诺维奇上尉指挥的一支三千人的罗马尼亚军队，他们守卫着这段地区，抗

击叛军，牢固的德瓦城堡也戒备森严。

同时，巴纳特的司令官中将卢卡维纳男爵从泰奥多罗维奇军的士兵中抽

调兵力，组成了一个师，由中将冯·格累泽尔和少将门根男爵指挥，在毛罗什

河谷向特兰西瓦尼亚出击，同时威胁大瓦尔代恩。”

可见，奥地利人至今还没有渡过蒂萨河；他们的“进展”也就在

于战争的决定性中心，三个星期以来没有前进一步。

“冰排”使马扎尔人“更顺利地”转向特兰西瓦尼亚。这个“更顺

利地”真妙！如果马扎尔人能够从德布勒森朝阿拉德和克劳森堡方

向派出一支纵队，就证明他们有比需要防御蒂萨河战线更多的军

队。难道韦尔登要我们相信，马扎尔人竟会利用一周内就要融化的

冰排，以暴露他们最重要的阵地，而把在蒂萨河如此迫切需要的军

队派到特兰西瓦尼亚去作往返一次至少需要四五个星期的散步？

据以前的一份公报报道，袭击阿拉德的匈牙利纵队来自巴纳

特。可见，除去这一支纵队，“从大瓦尔代恩”开赴特兰西瓦尼亚的

还有另一支纵队。得到这些增援之后，我们不久就会听到关于贝姆

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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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兰西瓦尼亚的情况又怎样呢？马扎尔人的增援部队已推进

到卡尔斯堡和米尔巴赫。但是，用不着担心帝国军队的处境不妙！

因为在哈特塞格、德瓦和萨斯瓦罗什驻有三千名罗马尼亚人，“他

们守卫着这段地区，抗击叛军”。

是什么“地区”？哈特塞格等地的“地区”，就是说完全在马扎尔

人行军路线以外的“地区”，他们连想也不会想到要开往那里去！马

扎尔人的纵队从卡尔斯堡开往海尔曼施塔特，以便同贝姆会合，这

就是说向东面移动；三千名罗马尼亚人是在西南方即特兰西瓦尼

亚最僻远的角落，他们大概要停留在那里，直到马扎尔人的第二支

纵队从阿拉德向毛罗什河上游开来，将其击溃。

除此之外，还说格累泽尔新组成的巴纳特师“在毛罗什河谷向

特兰西瓦尼亚出击，同时威胁大瓦尔代恩”。

“同时”！！

为了“威胁大瓦尔代恩”，该师——就算该师已在毛罗什河畔，

但实际上他们才在泰梅什河——必须一直向北走二十德里，越过

毛罗什河，白克勒什河、黑克勒什河和湍克勒什河并经过一条三倍

于此的沼泽路线。为了能够在毛罗什河谷向特兰西瓦尼亚出击，该

师得向东走约三十德里。这两步行动，一个向北，一个向东，竟说是

“同时”进行的。

第三个“进展”：

“迪特里希少将先生和帕尔菲伯爵先生的两个旅都属于炮兵总监努根特

伯爵先生的那个军，其中一个旅向左取道博伊向莫哈奇推进，另一个旅取道

希克洛什巴兰尼亚堡向埃塞格推进。那里的要塞已被帝国皇家军队包围，奥

军直抵斜堤１２５脚下，并在那里提出投降的劝告。”

十四天前已作为努根特本人取得的战果加以报道的重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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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现在还未完成，因为这“两个旅”至今还未到达埃塞格！

第四个“进展”：

“内梅杰指挥的叛军在莫哈奇渡过了多瑙河，但在贝兹丹和松博尔之间

的山口陷入塞尔维亚人的包围，这些塞尔维亚人是从罗马围墙线１１１沿多瑙河

左岸开往那里去的。在那里大部分叛军被塞尔维亚人消灭或击溃。”

即便这是真的，那充其量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游击性的冲

突。奥地利人早就吹嘘，从德拉瓦河被赶走的马扎尔人已退到塞格

丁，就是说，一直被赶到蒂萨河畔！

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进展”：

“在莱奥波德城投降以后，中将冯·西姆尼奇指挥的师接到元帅先生的

命令，沿瓦赫河向科莫恩前进，以加强对这一要塞的封锁。——在这次进军

中，于本月８日，该师与叛军的一支队伍在离新霍伊泽尔不远的地方交战。这

支队伍从科莫恩出发北上，在纳斯瓦德渡过诺伊特拉河去抢劫这一地区，而

主要是把盐运入这个缺盐和疾病蔓延的要塞。——在这次战役中，四个威廉

大公步兵连１０５和一个斗牛士骠骑兵
１２６
连异常英勇地向一千二百人的敌军进

攻，俘虏了他们的司令官、一名军官和九十名洪韦德，并且使他们在战场上留

下数量相当可观的伤亡人员。”

在这里“进展”就在于：西姆尼奇在一个已经“平定”，“扫荡”和

“清洗”过三四次、“优良精神”重新开始萌芽的地区，用了两个多星

期的时间推进了整整七德里，这就是说每天推进半德里；如果说这

个地区还经常发生战斗，那就使人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姆尼奇这位

英雄还没有走完从莱奥波德城到科莫恩的十德里路程。

“文迪施格雷茨公爵殿下的进展”就是：把过去发表的公报搬

来再夸耀一番，对可能发生但结果实际上却根本没有发生的事大

肆宣扬。这份公报的情况正好和施万贝克同普鲁士国民议会的情

况一样：为了“被克服了的过去”和“遥远的、可能是不可达到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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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他们已经“丧失了现在”！
１２７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７日 原文是德文

左右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８日《新莱茵报》

第２２５号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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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的克罗地亚人和斯洛伐克人

科伦２月１８日。正当奥地利报纸近几天来编造奥廷格尔战胜

了邓宾斯基——在德布勒森附近！！——这个故事的时候，匈牙利

斯拉夫各省的上空，乌云愈积愈浓，威胁着整个帝国皇家君主国。

很久以来——甚至从强攻占领维也纳以来——我们一直在提醒人

们注意奥地利政府和斯拉夫人之间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分

裂现在已经表面化了。

让我们先从塞尔维亚人开始吧。《格拉茨日报》收到来自泰梅

什堡的拥护奥地利的如下来信：

“在巴纳特，塞尔维亚人正在进行非份活动，如果并非所有迹象都不足

信，则此类非份活动到一定时候会惹起武装干涉，特别是由于，在企图彻底镇

压地方长官管区内其他民族方面，某些塞尔维亚人表现得甚至比马扎尔化

派１２８更为狂妄；这就促使那里的罗马尼亚人和德国人武装起来，以便进行公

开的对抗。高级军事当局同地方长官管区之间的分裂已近乎公开化，我可以

肯定地告诉您，我们必须准备同塞尔维亚人进行斗争。总之，我们现在看得很

清楚，对奥地利事业的所谓同情，远不如克罗地亚人那样真诚。不久事情就会

得到公开解决。”

大家都知道，卡尔洛维茨，即巴纳特政府所在地，也就是以“叛

徒”斯特拉蒂米洛维奇９９为副主席的塞尔维亚总委员会的所在地，

已宣布戒严。

那么克罗地亚人的“同情的真诚性”情况如何呢？让我们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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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下面一段话：

“布拉格２月１３日。克罗地亚发生的事情在捷克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关

注。他们说，现在必须决定，耶拉契奇是同他的国家还是同王朝在一起。军官

们已扬言，等收拾了匈牙利人以后，就向克罗地亚进军。”

《德意志总汇报》就是这样说的。而斯拉夫人的《波希米亚立宪

报》也同样说得很清楚：它收到的２月１１日来自克雷姆齐尔的通

讯说，关于斯洛伐克人和克罗地亚人不满情绪的书面报道日益增

多。在斯洛伐克各州新任命的奥地利政府长官全是马扎尔人，他们

发布的命令用的是马扎尔文，而且如果不接受他们的通告，他们就

“以死刑相威胁”。接着，又报道说，耶拉契奇极其不满，因为有人想

把他的部队分开，把其中一部分派去担任警备任务，却又把另一些

部队派来归他指挥。这一手很妙，况且六到八个星期以来，耶拉契

奇本来就受到怀疑，处于文迪施格雷茨爪牙的监视之下，而这一

来，他就会变得没有多大危险了。对此，《波希米亚立宪报》补充说：

“对卡尔洛维茨宣布戒严一事不知耶拉契奇将会说什么？难道他不会想

到：——今天轮到我，明天轮到你①吗？为了完成各民族平等对待原则，现在

还要让阿格拉姆，让克罗地亚人领略一下戒严的妙处，因为德国人、匈牙利

人、波兰人、意大利人，特别是捷克人已经领教过一律平等的戒严了。”

此外，大家还知道，文迪施格雷茨在佩斯成立了一个新的匈牙

利政府委员会，它要得到旧匈牙利政府所有一切权力，从而把建立

南方斯拉夫人王国的企图化为泡影，这使克罗地亚人极为恐惧。克

罗地亚人曾梦想自己脱离匈牙利而独立，突然从佩斯给克罗地亚

地方政府发来了一道命令，要求他们服从，命令用的还是马扎尔

文，没有附克罗地亚文译文！！《斯拉夫人南方报》立即把它用原文

０３１ 匈牙利的克罗地亚人和斯洛伐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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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并且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克罗地亚人怒不可遏；他们恰恰

受到了象在科苏特统治下一样的待遇！这就是他们为拯救联合君

主国忠心效劳而得到的报酬！

谁要想知道这些事情之间的联系，请阅读维也纳的《新闻报》。

该报刊载过一篇文章，直接谴责文迪施格雷茨公爵，说他把自己同

匈牙利贵族紧紧地联在一起，说他让一大批或者被俘过、或者是叛

逃的马扎尔豪绅显贵自由自在地在佩斯出头露面，而且他还嘉奖

过他们，等等。

很明显，作为贵族的文迪施格雷茨深深懂得，只有保持马扎尔

贵族的统治，才能达到他在匈牙利保持贵族统治的目的。因此，他

保护和偏爱马扎尔的豪绅显贵。至于克罗地亚人和斯洛伐克人是

否因而会受苦，这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只要平定了匈牙利并在那

里建立起贵族统治，他就可以对付那些四分五裂的、没有奥地利人

领导便无能为力的斯拉夫人。——布拉格是前车之鉴！

伟大的施万贝克不到文迪施格雷茨的营垒里而到科苏特的营

垒里去寻找贵族！１２９这就是严肃的学者！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８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９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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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皇家军队的军事艺术

科伦２月１８日。文迪施格雷茨特别倒霉。要不是他老是碰上

一些根本意料不到的变故，可能就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元帅之一

了。施万贝克已经证明，匈牙利人哪怕只进行一次抵抗１２９，他也早

已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英雄业绩。但是，伟大的文迪施格雷茨所遭到

的最大不幸，只是到现在才由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篇帝国皇家

的半官方通讯泄露出来。该报今年２月１５日在附刊中登载的通讯

原文如下：

“关于文迪施格雷茨公爵１月份的作战行动，我应该指出，在１２月中旬

八个陆军纵队曾被指定开入匈牙利内地，当时这些部队离布达—佩斯只有十

到十二德里。元帅的这一部署是以合理的作战方式为前提而作出的。马扎尔

人破坏了这个前提，他们到处都部署了巨大的优势兵力，但恰恰没有部署在

可能给人以最有利的战果——如果这确实是可能的话——的地方。文迪施格

雷茨命令在匈牙利各主要城市会师的纵队中，只有总督①的军队、符尔布纳

中将的军队和元帅率领的后备部队才胜任所负使命，马扎尔部队的优势兵力

使其他部队没有能完成。”

文迪施格雷茨指望马扎尔人会采用一种“合理的作战方式”。

假如他们采用了这种合理的作战方式，文迪施格雷茨就早已把他

们打败而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是他们“到处都部署了巨大的优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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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恰恰没有部署在”所有该部署的“地方”。结果，由于这种极其荒

诞的情况，伟大的文迪施格雷茨的所有部署统统落空。

正是由于马扎尔人一次又一次地失误，以及由于连上帝自己

对之也无可奈何的愚蠢，所以甚至连文迪施格雷茨学问深奥的战

术配合也被马扎尔人战略上的无知完全打破了！

“倒霉的事儿有大小，

切希市长算最糟。”３１０

文迪施格雷茨元帅不就是这样吗？！他之所以不能打败自己的

敌人，仅仅因为同他相比，他们是太愚蠢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８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９日《新莱茵报》

第２２６号

３３１帝国皇家军队的军事艺术



文迪施格雷茨。——
犹太人和南方斯拉夫人

  大家都知道，犹太人到处都是受骗的骗子①，在奥地利就更是

这样。他们利用了革命，如今文迪施格雷茨为此而惩罚他们。此外，

任何知道犹太人在奥地利是怎样一股力量１３１的人都可以判断，文

迪施格雷茨由于下列布告树立了什么样的敌人：

佩斯２月１３日。（官方报纸《维也纳日报》下午附刊。）“布告。我于去年１１

月１３日和１２月１３日以及今年１月７日颁发的布告中向匈牙利居民说明了

我应负的使命，即恢复和平、秩序和法制。我也满意地看到这些布告在各处产

生了怎样的效果。只有个别地方，受到卑鄙煽动者的欺骗，仍妄图通过散布科

苏特的号召书、命令和决定来干扰建立急需的安定和秩序。匈牙利居民们！你

们已看到，我认为这些人大多数是受骗的和误入歧途的，而不是真正的叛乱

者因此对他们是完全宽大为怀。然而，如果有人仍然企图与德布勒森革命党

狼狈为奸，接受并传布它的命令，或与它保持以往那种联系和煽动各区叛乱，

就不能指望得到宽恕，而将以叛国罪论处。

我向四面八方派出了军队，授予各该司令官以生杀之权：凡携带科苏特

的号召书及其一派发出的任何文件、书信、报纸等材料者，一经发现，将毫不

宽容地与一切私藏武器或煽动人民违抗命令者同样按军法制裁。——任何

接受，尤其是转发来自德布勒森地区的此类文件、函件和布告的邮局局长或

官员，将处以绞刑。——最后，我要警告欧芬和佩斯的犹太人，特别是老欧芬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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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犹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同叛国者科苏特、同所谓的保卫委员会和叛乱者

帝国国会取得谅解，因为我获悉，恰恰是犹太人，大多被利用充当叛乱者的间

谍和供应者，而且他们还散布捏造的关于所谓叛军胜利的坏消息，以引起恐

惧和猜疑。１３２因此，犯有上述罪行而根据军事法庭或战地法庭判刑的犹太人

所属的犹太人区应为每个罪犯缴纳罚金协定货币１３３二万盾。欧芬大本营，

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１日。

帝国皇家军队元帅阿尔弗勒德·文迪施格雷茨公爵亲署”。

由这一份布告看出，“公民和共产主义者”
１３４
文迪施格雷茨的

处境显然是很不妙的。

此外，为了回到犹太人的话题上来，那就要提到，文迪施格雷

茨想从他们那里榨取钱财的企图，象《拿破仑法典》所说的那样，已

经“开始实现”。《波希米亚立宪报》的通讯员报道了下列消息：

“犹太人应该在五年内缴纳一百二十万佛罗伦，以便永远抵偿已废除的

宽容税１３５，但是去年和今年应缴的份额他们都未缴纳。现在已勒令他们付清

逾期未缴的金额。印刷厂主艾森费尔斯已于昨天被逮捕。”

犹太人为了自己的解放还得付出无数的代价。在普鲁士这叫

做“赎还封建义务”。

来自匈牙利的可报道的消息只有下面一则：发货员弗兰茨·

费尔斯特由于参与图谋在格兰抢劫“海尔米尼号”轮船的暴动，２

月８日在佩斯由战地法庭判处枪决。

《莱比锡报》对在斯拉夫人中间越来越可笑的纠纷作了如下的

报道（《新莱茵报》当然早已知道）：

“维也纳２月１４日。从君主国不少省份获悉关于坚决拒绝按要求招募新

兵的消息。在波希米亚的普拉欣区，农民拒绝的借口是帝国国会没有批准最

近这样大规模的征兵计划。在农村比在首都布拉格出现了更明显的骚乱。如

果政府象人们所确认的那样，很快将会提出赔偿已废除的耕作税１３６的建议，

５３１文迪施格雷茨。——犹太人和南方斯拉夫人



那么势必会在我们政治生活中的无数无休止的动荡上再加上一次新的、更为

严重的动荡。在南方斯拉夫人的地区，混乱日益增长；但是一场非常危险的风

暴显然正在酝酿之中，其目的和后果还不能预料。泰奥多罗维奇将军在塞尔

维亚国民委员会所在地卡尔洛维茨１２０宣布了戒严令。由于迈尔霍费尔领事专

门从奥地利方面作出的努力，更增加了塞尔维亚事务的混乱。南方斯拉夫人

以难以抑制的愤怒高呼：背信弃义！他们断言，匈牙利政府最近采取的一切措

施，其目的都是为了恢复披着旧贵族外衣的极端马扎尔主义。１３７在阿格拉姆，

鼓动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耶拉契奇正在索尔诺克。下面的事实是可

靠的：他抗议分割和肢解他的军。为了不使他在斯拉夫世界所孚的盛望冒风

险，他只能这样做。在克罗地亚，强烈要求召开邦议会。这样一来，夏天授予耶

拉契奇的独裁权就要结束了。１３８”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１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２日《新莱茵报》

第２２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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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号公报。——战地新闻

第２３号军事公报发表了。其中说：

“我们已经知道，乌尔班上校不顾天寒雪大率领我们英勇的军队在北特

兰西瓦尼亚对叛军作战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获悉格累

泽尔中将率领的军队在阿拉德取得了类似的而且毫不逊色的辉煌战果，按照

接到的命令，他被指派率领他的由泰奥多罗维奇军的士兵组成的师，在毛罗

什河谷向特兰西瓦尼亚采取作战行动。

叛军的强大纵队企图在萨德拉克附近渡河，因此威胁了我们的左翼。这

时格累泽尔中将命令彼得瓦尔登边屯区居民的两个营占领了老阿拉德的第

一批房屋，然后又派遣莱宁根营和伊利里亚巴纳特营进行强攻。１３９

经过顽强的浴血奋战，击败了敌人，摧毁了叛军在毛罗什河右岸建立的

以要塞为目标的所有炮台，并缴获了架设在那里的二十三门加农炮，把其中

十一门大口径火炮搬入要塞，三门沉入毛罗什河，三门钉死，两门交给帝国皇

家军队奥地利—塞尔维亚军处理，四门由英勇的泰梅什堡炮兵拆毁，缴获敌

军三辆弹药车。此外，还在许多地方炸毁了敌人的弹药。

由于居民的敌对态度，老阿拉德受到要塞的榴弹袭击，城内多处着火，通

宵燃烧。——在这次战斗中还俘敌四十人。

根据刚刚接到的炮兵总监努根特伯爵先生２月１３日从埃塞格发来的消

息，埃塞格要塞当天在没有受到任何攻击的情况下投降了。

围城军队立即占领了三处城门，１４日上午该城城防部队在斜堤放下武

器。

１３日从距埃佩尔耶什几小时路程的拜尔托村传来消息说，格茨将军先

生的纵队在托尔瑙同将军雅布沃诺夫斯基公爵率领的旅会合后——这一点

我们已报道过——正在追击向洛伊特绍逃窜的戈尔盖领导的叛军。

７３１



这些消息说，这支实力确实强大的敌军纵队，配备有大炮和车辆等一长

列辎重，他们在穿过齐普斯并破坏了那里所有的桥梁和公路之后，从埃佩尔

耶什前往卡绍，以便朝蒂萨河方向同其他叛军匪徒取得联系。

中将施利克伯爵先生把他的三个旅部署在这个难以推进的、把一切都摧

毁的敌军纵队的侧翼托尔瑙，以便在同格茨将军的纵队取得联系之后，立即

最有效地向敌军纵队发动进攻。现在已经通过毛尔吉特村，艾恩齐德尔和施

默尔尼茨取得了联系。

格茨将军曾在毛尔吉特村与叛军游动部队交战，俘虏了几名骠骑兵，他

们供出有关敌军部署和意图的确切情报。

同时，舒尔齐希中将指挥的一支大部队在密什科尔茨战据阵地，我们不

久就可以得到关于这一地区所发生事件的详细报道。

维也纳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７日。”

从这份捷报中可以看出，埃塞格确实投降了，阿拉德已由帝国

军队解了围；他们在毛罗什河畔的战果是否如公报强调的那样重

要，以后将会清楚。

与此相反，在蒂萨河上游帝国军队的处境却非常不妙。最近的

一份公报说，施利克在托考伊向占据蒂萨河对岸阵地的匈牙利人

射击，而今天我们看到，他匆忙地向西北方向撤退，以避免戈尔盖

从背后袭击和受到两面夹攻的危险。

戈尔盖的机动实在高明。他取道齐普斯侵入沙罗什州，占领了

埃佩尔耶什，再从这里继续向海尔纳德河下游进军，正好采取了和

施利克完全相同的路线，直接处于他背后，迫使后者从托考伊撤退

到深入托尔瑙州十二德里以上的地方，这样就在格茨（在齐普斯）

和舒尔齐希（在密什科尔茨）之间占领了一块阵地。这就使戈尔盖

能够直接向蒂萨河推进，以他“实力确实强大的”，而且如公报本身

所说的有很好的炮兵配备的整个“纵队”去增援马扎尔主力军。他

在路过时也许还要向施利克问个好。

８３１ 第二十三号公报。——战地新闻



此外，在维也纳流传着下列关于匈牙利的非官方的消息：

维也纳２月１８日。根据佩斯１８日最新消息说，不久便可以得

到来自蒂萨河地区的决定性的消息。有关塞格丁投降以及它向迫

近的塞尔维亚人派出代表团的消息传来以后，克罗地亚总督①在

索尔诺克建立起他的大本营，并且为进行一场大战做好一切准备。

自愿为帝国军队提供牲畜和粮食的塞格丁居民被征收了五十万盾

军税。众所周知，塞格丁的居民至今仍是科苏特最热心的追随者，

他们为其军队供应全部给养。在佩斯，逃亡者带来了德布勒森１２

日以前的消息。梅萨罗什仍掌管国防部，而科苏特更加狂热了。梅

萨罗什写信告诉文迪施格雷茨公爵，他和他的部下准备战斗到最

后一人，宁死不屈。由于从特兰西瓦尼亚传来了十分不愉快的消

息，所以使用这种语言是可以理解的，在那里贝姆似乎成了主宰。

根据德布勒森的科苏特派的战报，塞克列人１１７在经过巷战以后，已

占领了喀琅施塔得，云云。而相反地根据其他传说，俄国人已前来

援助，并且挽救了局势。

《布勒斯劳报》刊登了一篇来自匈牙利边境的通讯，这篇通讯

总的说来是为奥地利人说话的，但它也不得不承认，奥地利在关于

特兰西瓦尼亚和蒂萨河彼岸战斗的军事公报中所提供的情况是极

不全面的，因为它总是只强调帝国皇家军队的胜利，却只字不提他

们取得这些胜利所走过的充满荆棘的道路，因为所有直接来自战

场的消息都一致认为，马扎尔人几个星期来进行了拚死的自卫，并

使帝国皇家军队遭受了重大损失。施利克、奥廷格尔和格茨指挥的

部队损失惨重，而已经开始思乡、并对匈牙利骑兵一直深怀敬意的

９３１第二十三号公报。——战地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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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人表示出一种引起他们的总督忧虑的情绪。甚至有人说，

克罗地亚营有个别分队投奔了马扎尔人，不过我不能证实这一点。

当前正值融雪期，大小道路情况都很糟糕，特别是多瑙河与蒂萨河

之间的道路，简直不能运输重野炮，这给文迪施格雷茨公爵造成很

大困难，要花很大的气力，而且用轮辋很宽的车辆才能运输三磅炮

和六磅炮。奥地利炮兵优势所依仗的十二磅炮，根本无法运输。这

样当然造成双方在武器上的均势，从而使战斗不可避免地延长。即

使战斗结果是无庸置疑的（！），文迪施格雷茨可能还要过许多日子

才能向奥里缪茨报告：“全国均已平定！”最后，马扎尔人的战斗队

——兵力总有六七万人——大概集结在特兰西瓦尼亚。在这个地

方贝姆是绝对的主宰，地理条件又特别有利于顽强的防守。

维也纳的《劳埃德氏报》也报道，佩斯正大力加强武装：从昨天

（１４日）开始，向蒂萨河增援的军队源源出发。近日在那里将进行

决战。这支向蒂萨河推进的新部队至少有一万一千人。

《奥地利通讯员》提到塞尔维亚人在森塔战胜了一支力量远远

超过他们的马扎尔人。可惜，一向是无所不知的公报对此却一无所

知。

有一点是肯定的：目前“匈牙利的战争”还没有“结束”。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３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４日《新莱茵报》

第２３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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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扎尔人的详情。——
蒂萨河畔的胜利。——

奥地利人的暴行。——战争的概况

  《奥得总汇报》除了其他消息，还根据一个１７日离开佩斯的匈

牙利人的报告作了如下报道：

“当马扎尔军队从佩斯撤过蒂萨河的时候，两市①的居民感到极度恐慌，

特别是马扎尔人，他们认为争取自由的最后希望正在破灭，悲叹由于军队放

弃首都而在全欧洲面前丢了脸。但是匈牙利政府的策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因为它充分意识到，这两个城市的居民一心保住自己的产业，可能会助敌人

一臂之力。这些人后来知道奥地利政府对任何一派都不客气，当然也就明白

他们面对的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奥地利军队在布达—佩斯周围横行不法已达

到极点。其中克罗地亚人比其他人更甚。凡是他们用不着的，就全部毁掉。匈

牙利人撤过蒂萨河以后两天，一个由奥廷格尔指挥的二万人的军占领了索尔

诺克，其后卫部队驻扎在奥博尼。在这里奥地利人遭到由佩尔采尔指挥的一

个约一万二千人的匈牙利军的攻击，若不是卡欣斯基旅长指挥的一支匈牙利

军队进军迟缓，奥廷格尔的部队就全军覆没了。奥地利人终于明白必须逃跑，

他们利用了夜色，而且一直到了采格莱德才得以重新集合起来。奥地利人，特

别是骑兵和军官，到处一片惊慌，不断狂呼：‘快跑！快跑！恶狗〈他们这样叫匈

牙利骠骑兵〉在后面紧紧追上来了！’这种情景实在惊人。

２１日，匈牙利人到了奥博尼，这次他们有二万二千人。邓宾斯基将军在

他们那里，虽然他当时已不负责指挥。１４０索尔诺克战役后的第二天早晨，一个

奥地利胸甲骑兵营一直进抵匈牙利前哨阵地圣马丁，这里发生了令人难以置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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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事：这个营受到六名匈牙利骠骑兵袭击，死亡近二十人，并有数人被俘。

２３日拂晓，匈牙利人到达采格莱德城下，奥地利人早已在那里占据了非

常有利的阵地。匈牙利人发动进攻，击败了奥地利人，并把他们赶出城外一直

追击到奥尔拜尔蒂的葡萄园。在那里，匈牙利人获悉，一支很大的奥地利军队

正取道奥洛乌向德布勒森进军。这消息迫使他们停止追击，但是，邓宾斯基将

军对这次作战的整个进程表示不满，他认为，这次作战本应全歼奥地利的这

个军。

奥廷格尔军战败的消息立即在佩斯传开，居民们又把红羽饰找了出来，

但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匈牙利人过了蒂萨河，烧掉了索尔诺克附近的桥。于

是奥地利人就利用这机会吹嘘他们打了胜仗；由于害怕他们的暴行，没有人

敢辟谣。原来抱着解脱奥地利人羁绊这一希望的那些当地居民，现在很伤心。

奥地利人来的更多了，要求也比以前更苛刻了。

有些房屋不得不住上三十到四十名士兵，军官们十分暴戾，甚至把老人

从床上撵走，自己躺下来，还说：‘你们匈牙利人可以睡在地上。这对你们这些

狗东西来说已经够好了。’”

这类报道将继续发表。①

同《布勒斯劳日报》一样反动的《西里西亚报》这方面对匈牙利

的局势作了如下的报道：

“佩斯２月１２日。这场战争拖得比人们想象的要长，这主要是因为马扎

尔人有一个强大的盟友，即温和的冬天。河流泛滥，道路几乎完全不能通行，

使奥地利军队面临难以克服的障碍。蒂萨河现在已成为作战双方的分界线。

在长达四十多德里的托考伊到塞格丁一线，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交火。这

条线的中心点是索尔诺克。这里曾发生过激战，但它仍处于马扎尔人的控制

之下。这很重要，因为它位于战斗的中心。

在蒂萨河上游，也就是在托考伊地区，马扎尔人举行大规模起义，因为残

酷的战争使居民陷于绝望。密什科尔茨及其周围地区的居民，以及整个包尔

绍德州的居民最为激昂。奥地利人在这里取得的胜利，总是很快地又被夺走。

２４１ 关于马扎尔人的详情。——蒂萨河畔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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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萨河两岸，自索尔诺克而下，以及溯流而上很长一段现在已成沼泽，两岸多

处被水淹没达一德里之宽，这种情况通常一直要延续到４月。只有当地人才

熟悉地形详情。要是外来军队进入此地，当地人能轻易地把他们引入沼泽和

水淹的地方。

顺流而下，在琼格拉德和森特什附近，目前要通过一个军是根本不可能

的，因为火炮会陷入泥泞的道路。这里说的是通往塞格丁和阿拉德的道路。奥

地利军队，特别是克罗地亚军队，曾试图从这里向前推进，但终于还是相信这

是办不到的。据说，文迪施格雷茨公爵因为这件事还同耶拉契奇发生过纷争。

后者一直进抵凯奇凯梅特附近的草原，但又被赶走了。这个地区住着库曼人

和雅齐人，他们是极为强悍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贵族，并且只承认帝国督军是

他们的最高长官。１４１他们都是容易激动的亲马扎尔派。

在蒂萨河和特兰西瓦尼亚边境之间，尽管各居民点相距较远，但人口异

常稠密。例如，若巴镇有居民二万四千人，戈祖拉有近一万八千人。他们都是

热诚的亲马扎尔派。

继续顺流而下，在巴纳特，塞尔维亚人虽然在向前推进，但匈牙利人仍在

那里占有大片土地。

贝姆将军现在似乎有一个计划，即从海尔曼施塔特〈在特兰西瓦尼亚〉出

发，取道萨斯瓦罗什和德瓦，穿过山口到匈牙利，同当地的马扎尔人会合，这

个计划如能成功，情况将会发生有利的转折。在他前进的道路上甚至不会遇

到重大障碍。因为特兰西瓦尼亚已几乎全被征服，而且当贝姆对付萨克森

人１４２的时候，瓦拉几亚人已被打败了。据说，许多萨克森人在喀琅施塔得地区

加入了他的队伍，这无疑是由于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卡尔斯堡要塞（在克

劳森堡与米尔巴赫之间）本来还能抵挡一阵，但据说它也已落入匈牙利人之

手。

“在多瑙河右岸以及喀尔巴阡山，战斗大多只局限于小接触。从施梯里亚

边境到多瑙河畔的整片土地上，都组成了游动部队，这就使努根特将军指挥

的奥地利军队一刻也不得安宁。这类游动部队的领导人，有许多是匈牙利知

名人士。科莫恩方面不时组织出击，使这些游动部队得到掩护。如果冬季再延

长一个月，那这一从未陷落过的要塞也将会失守，因为那时可以通过封冻的

河流逼近它。在要塞的一边，多瑙河分成两条支流，另一边也是两条河，瓦赫

河和诺伊特拉河。要塞本身高于平原不到五十德尺，但从平原是无法接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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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炮弹也几乎打不到，而被围困者反而可以给围攻者造成重大损失。拿破仑

在同奥地利作战时，曾于缔结普勒斯堡和约１４３前不久，派迪罗克元帅去科莫

恩侦察，他回来时简洁地答复说：‘陛下，难以攻克！’

在喀尔巴阡山，马扎尔人也有支持者，那里，特别在特伦琴，洪特和奥包

乌伊各州，游动部队也不少。”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战争离结束为期尚远。奥地利要征服这

个士气日益高涨的、而且现在又部分地由法国和波兰军官率领并

指挥得比初期更好的敌人，还要有更多的部队。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４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５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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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谈 马 扎 尔 人

没有任何直接来自战场的新消息。《奥得总汇报》在继续刊登

《一个匈牙利人的报道》；限于篇幅，我们不得不把它推迟到下一号

再登。戈尔盖在卡绍采取了怎样的行动，以及他在奥地利人中引起

了怎样的恐惧，２月１０日来自佩斯的一封信可以证明：

“刚刚传来戈尔盖将军占领卡绍城的消息。他的第一个措施是取消整个

市政府、解雇所有帝国海关官员和盐务官员，并以焚城相威胁向资产阶级强

征巨额税款。今天拂晓，一个全副武装的旅（包括一个猎兵营，两个轻骑兵

营１０６，四个步兵营和两个骑炮兵连）带着所有必需的弹药、火药车和野战辎重

车辆，离开这里向瓦岑方向出发。

此外，来自特兰西瓦尼亚各方面的消息说，俄国人已经入侵，但官方报道

对此仍保持沉默。布加勒斯特９日的报道声称，俄国人应海尔曼施塔特和喀

琅施塔得市民的请求已经入侵。报道还说，俄国人在进军中，很快就遇上一支

塞克列人１１７部队，并狠狠地打击了他们。然而，由普赫纳中将在８日从海尔曼

施塔特派来的刚刚到达的信使，只报告说，贝姆的部队在萨尔茨堡被歼灭了，

但对俄国人的入侵却只字未提，甚至普赫纳的官方报告对这一点也默不作

声。

在普勒斯堡，匈牙利海蒂埃的约·秦克里因私藏武器被判处四年徒刑。”

在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南方斯拉夫人同帝国皇家当局的冲

突日趋激烈。例如，２月１５日《波希米亚立宪报》来自阿格拉姆的

报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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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对内阁的愤怒情绪日益高涨，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消息传来，这些消

息清楚地说明，政府对实现向克罗地亚人许下的诺言缺乏诚意，而是用全副

精力去恢复马扎尔人的压迫制度。最近提到的奥尔马希伯爵的马扎尔文公

函１４４所引起的激动情绪尚未平息，此地又送来了欧芬建筑工程局的马扎尔文

命令，责成克罗地亚的总工程师照旧向匈牙利中央机关请示，因为造成以往

断绝原有〈三月革命前的〉公务往来的一切障碍现已彻底排除。紧接着这一引

起各方面动荡的马扎尔文官方命令，现在又来了另一份维也纳贸易部的德文

指令，调总工程师沃蒂埃—罗什弗尔去该部公共工程处，并任该部顾问，而此

人是马扎尔人最热心的支持者，一再有人说他同科苏特有秘密来往。”

因此，阿格拉姆的总督议事会１４５向所有机关发出官方禁令，禁

止执行“马扎尔无耻之徒”发出的命令，并指示他们把此类非法文

件送交总督议事会，以便用作破坏其威信的证据。布告同时宣称，

在三合王国１４６内不仅不容许存在任何马扎尔人的管理机关，而且

也决不容许他们影响公务。

与此同时，在波希米亚拒绝应征的人越来越多。今天我们获

悉：

波希米亚的普拉欣区大多数乡镇拒绝征兵，因为有人告诉他

们，征兵的命令不是由帝国议会而是由内阁发出的。令人担心的

是，这一带农民动乱不久可能蔓延全国。简而言之，虽然尽了努力，

旧奥地利的瓦解是日益逼近了。只要从意大利或法国来一次革命

的冲击，它就会瓦解。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４日 原文是德文

左右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５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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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在特兰西瓦尼亚

科伦２月２６日。一万名俄国人在特兰西瓦尼亚。１４７

否认已无济于事，沉默和掩饰已不可能，事实俱在，官方的《维

也纳日报》自己也直认不讳。

这就是帝国雇佣军的巨大胜利，这就是韦尔登、文迪施格雷

茨、施利克和普赫纳发表的一切言过其实的公报所得到的结果：堂

堂强国奥地利为了对付四百五十万马扎尔人，不得不把俄国人请

来帮忙！

当匈牙利事件处于新的转折点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最近

的报道是如何描述战况的。

目前，科苏特指挥下的马扎尔人占领的地区构成一个长七十

至九十德里宽三十至四十德里的大长方形，北面和西面以蒂萨河

为界、东面以喀尔巴阡山为界、南面以毛罗什河为界。这二千五百

平方德里的面积包括匈牙利中部平原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山地。此

外，还有多瑙河上游的科莫恩也在匈牙利人手中。

在马扎尔人的力量一向最薄弱的南方，奥地利人、斯拉窝尼亚

人和奥地利塞尔维亚人依靠土耳其塞尔维亚人和化了装的俄国

人１４８的帮助，迫使马扎尔人退到了毛罗什河对岸。经过阿拉德附近

一战，奥地利人就推进到了毛罗什河北（右）岸，据他们自己说，他

们打了胜仗，并缴获了十五门围攻阿拉德的攻城炮，但同样也是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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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己说，他们又撤回到毛罗什河南岸。直到目前，就我们所知，

他们还没有能够突破毛罗什河一线，如果这一步还做不到，那卢卡

维纳要对大瓦尔代恩和特兰西瓦尼亚进行伟大的远征就更谈不上

了。

在西面和西北面，蒂萨河以它那泛滥的河水和无边无际的沼

泽为马扎尔人构成一条几乎无法突破的防线。在俄国人还没有参

战的情况下，这里至今是战场的决定性中心。一旦文迪施格雷茨进

入德布勒森，战争就会变成纯粹的游击战争。马扎尔人了解这一

点，因此他们的主力军在直到蒂萨河畔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作过认

真的抵抗。对他们来说，关键在于坚持到严寒季节结束，因为严寒

会使帝国军队在越过一切河流和沼泽时如履平地，也会使佩斯和

欧芬在几乎不可能进行抵抗的情况下落入帝国军队手中。这样，当

主力军缓慢撤退时，两翼仍尽量固守着北面已达斯洛伐克各州、南

面已达德拉瓦河和多瑙河之间的阵地，并迫使敌军分散兵力，最

后，一支穿过喀尔巴阡山退往蒂萨河，另一支渡过多瑙河撤回到巴

纳特军驻地。

只有那些卖身投靠奥地利的从来不摸地图从来不研究战略行

动的德国记者，出于愚昧无知，才会把这份根据对地形的详细了解

和调查而制订的卓越计划看成是马扎尔人的胆怯，仅仅是胆怯，而

没有其他内容。凡是稍有理智和知识的人，至少不会象这些被新闻

检查、营私舞弊和极端无知搞得精神沮丧的德国谎言编造者那样

撒谎和夸口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

战果已表明马扎尔人作战是多么巧妙。帝国军队主力的先头

部队用了六个星期的时间才靠近蒂萨河。尽管当时河流还冰封着，

而索尔诺克、采格莱德、陶尔曹尔和托考伊等地的战役向奥地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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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一旦匈牙利人认真进行抵抗，他们是怎样战斗的。奥廷格尔

被赶回到采格莱德后面，施利克被赶回到博尔多格克瓦劳尔姚，所

有迄今还沉湎于胜利欢乐之中的军法报纸，对于马扎尔人出人意

外地突然进行抵抗，普遍发出哀鸣——这些就是奥地利人“胜利

地”推进到蒂萨河的首批战果。在这之后，融雪期来临了，马扎尔人

撤过蒂萨河，河面的冰排妨碍了帝国军队对他们追踪。流冰过后，

河水继续泛滥，在两岸形成数德里的沼泽地带。面对沼泽和激流，

帝国军队束手无策，尽管文迪施格雷茨一再从佩斯派来援军，仍没

有人敢于渡河。但是马扎尔人却敢于渡河，因为不久以前，我们突

然听说，蒂萨河彼岸四德里外的密什科尔茨重新落入他们手中，我

们正拭目以待，看帝国皇家的官方报道在证实这一事实方面会耍

出什么花招。

当文迪施格雷茨、耶拉契奇和施利克庆幸能够固守自己的阵

地的时候，努根特正在南方同达米扬尼奇作战，格茨、西姆尼奇和

乔里奇正在北方同戈尔盖作战。在南方，匈牙利的巴纳特军已被击

退，奥地利人已经迫使达米扬尼奇的被分割的部队采取游击活动，

这些游击队在德拉瓦河、多瑙河和包科尼林山之间的地区仍牵制

着一支数量相当大的部队。而在北方，起义军中最果断和最敏捷的

领导人之一戈尔盖，以勇敢的大规模游击战和一系列漂亮的作战

行动抗击三个满员的军，固守斯洛伐克州几乎整整两个月之久。尽

管帝国皇家的公报已把他消灭了无数次，但他还是一再出现在战

场上，击败了一个又一个的奥地利将军，并以迅速运动和不断袭击

阻止了奥地利将军们的会合。只是由于莱奥波德城的陷落，才使他

因面对比自己强大三四倍的敌军而决定撤退。他退入了喀尔巴阡

山，吓得帝国军队把整个加里西亚都武装了起来，他插入齐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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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那里进入埃佩尔耶什和卡绍。他在这里是处在施利克的后方。

由于向密什科尔茨推进的马扎尔军把施利克同文迪施格雷茨切断

了，所以施利克现在有从三面完全被包围的危险。于是，他匆忙地

朝西北方向撤退，打算同格茨等人在洛伊特绍汇合。这时，突然有

“强大的敌人部队”插在波尔加尔和蒂萨菲赖德渡过蒂萨河，同来

自密什科尔茨的纵队会合，向里马索姆巴特，即文迪施格雷茨和施

利克之间挺进。这就迫使施利克不得不改变他的整个计划，让格茨

留在喀尔巴阡山听天由命，自己转向西南朝里马索姆巴特方向迅

速运动，以便抢在马扎尔主力纵队前面。

由于马扎尔人这一精心筹划的机动，施利克被赶回斯洛伐克，

格茨在喀尔巴阡山陷入孤立，戈尔盖同马扎尔主力军的会合得到

了保证，匈牙利东北部完全从帝国军队的手中解放了出来。

从２月１０日到１４日发生的所有这些事件，甚至官方的《维也

纳日报》也都承认了。在奥地利和德国其他一些喧嚣的报刊中，近

来也很显然地降低了调门。我们几位近邻的悲哀已不值一谈，因为

连奥格斯堡《总汇报》今天也无可奈何地承认：

“战斗可能还要延续一段时间。国土太大了，而且叛军有波兰人这样一些

好的领导者。”

甚至连《波希米亚立宪报》也说：

“此地迄今收到的来自匈牙利的一些消息，性质迥然不同。南方来的消息

对我军无疑是有利的，而北方来的消息无疑是不利的。”

在另一篇文章中说：

“如果研究一下各种带有明显保守色彩的报刊对匈牙利最近发生的事情

的报道，我们就会看到，对帝国军队的战果的评价时高时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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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盖占领卡绍一事，不能使我们相信马扎尔军队已经土崩瓦解，已经

被消灭或击溃，也不能使我们相信今年年初估计很快会结束的战争已经结

束。”

仍然“难以解释，为什么在具有良好的军队组合和从地理上说是正确
的机动——我们有理由对一支组织和领导得很出色的军队作如此期望——

的情况下，各个孤立的马扎尔部队竟能够在作战线上，甚至在作战线后面，有

相当多的力量在运动，并且重新集结在我们以为在整个战争中他们都已无法

立足的地方。”

在西北面，情况就是如此。现在，问题已不再是保卫蒂萨河一

线不受奥地利人侵犯了，而是奥地利人应设法使自己不被赶到斯

洛伐克境内和赶过多瑙河去。一个星期以来，进攻者已成了匈牙利

人而不是奥地利人。

最后，在东南面，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情况又如何呢？在这里，公

报把贝姆说成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普赫纳打败，在这里“叛军”似乎

全部被歼灭了。而现在《维也纳日报》突然报道了下述官方的哀叹：

“自从司令官冯·普赫纳男爵１月２１日在海尔曼施塔特与比自己强大

三倍的敌人浴血奋战赢得胜利以来，留守该城的部队可惜未能阻止敌人切断

他们同巴纳特和卡尔斯堡的联系，敌人在整个地区象汪达尔人那样肆虐，抢

劫了全部存粮和肉用牲畜，并把这些东西同劫掠来的其他财物运往克劳森堡

的集中点。

在这种情况下，我方物资发生短缺，结果忠实的萨克森人地区１４２的主要

繁荣城市喀琅施塔得和海尔曼施塔特的抱怨和请求的呼声变得更响亮和更

迫切了。这些受到背信弃义抢劫成性的塞克列人１１７歹徒威胁的城市，由于处

在贫困之中，过去就曾向瓦拉几亚的俄军司令冯·利迭尔斯将军请求给予可

能的援助。现在，由于同在匈牙利作战的帝国主力军的所有联系已被切断，而

援军早日到达的任何希望已成为泡影，由于敌人每天吸引一批批新的叛乱者

投奔自己，并且由于敌人用欺骗的手法成功地煽动整个塞克列人再次背信弃

义和发动了武装叛乱，冯·普赫纳中将接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请求，希望俄国

人前来支援，以避免忠实的萨克森人地区最富裕的部分陷于毁灭和遭到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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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性的匪帮的盲目的疯狂破坏。

冯·普赫纳中将认为，必须在叛军首领贝姆由于成批的叛乱者从多方面

与他会合而占有压倒优势之前，向他发动进攻，另一方面，冯·普赫纳由于兵

力不足，不能既对抗敌人同时又保护萨克森地区免受塞克列人的蹂躏，在这

种情况下他感到不得不听从人道主义的呼声，即使帝国政府并没有授权，他

也考虑罗马尼亚和萨克森民族１４９关于希望俄国人前来援助的共同请求。为此

目的，２月１日他在海尔曼施塔特召开了军事会议。正当会议临近结束时，一

名从喀琅施塔得派来的信使带来正式消息说，一支为数一万五千人的塞克列

人武装匪帮，已越过他们的边境，因此，富裕的商业中心喀琅施塔得无疑将受

到这些匪帮毁灭性的威胁，拖延不救就会造成最大的危险。”

关于帝国皇家军队的难处真是谈不胜谈，但也不必赘述了。字

字句句都流露出他们已经意识到失败，流露出因为不能继续撒谎，

不能不否定过去吹嘘的一切而感到羞耻。

可见，官方公报和马扎尔人的“夸张”实质就是如此！在蒂萨河

畔马扎尔人发动进攻并向前推进，在毛罗什河奥地利人受阻，对帝

国的事业来说，特兰西瓦尼亚是无可挽回地丢失了，除非俄国人进

行干涉！

在德国有这么一批流氓无产者文人，一批软弱无能、孤陋寡

闻、善于说谎的记者，他们竟敢把马扎尔人说成是懦夫，而这为数

仅几百万的英雄人民使堂堂大奥地利这个高傲的“联合君主国”完

全陷于绝境，以致如果没有俄国人参与，奥地利就会完蛋！

“这一情况，”

官方报道羞羞答答地接着说，

“这一情况，对于军事会议作出请俄国人协助保卫海尔曼施塔特和喀琅

施塔得这一决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应冯·普赫纳中将的请求，２月１日有

六千名帝俄军队开进喀琅施塔得，２月４日有四千名开进海尔曼施塔特以应

付逼近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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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有多少俄国人参与对马扎尔人的作战，要等待下一次“马

扎尔人的夸张”方能见分晓。根据上述一切情况来看。今后报道的

普赫纳的战果，不论多么微不足道的，缺了俄国援军也决不可能得

到。

大家听到过，而且也不会忘记，昨晚发表的第２４号公报把４

日至７日取得的胜利说成是单靠帝国军队作战取得的，而对俄国

人的进驻却只字不提！

如所周知，贝姆曾驻在施托尔岑堡。４日，普赫纳把他从那里

赶到米尔巴赫（据他说，他在那里缴获了十六门加农炮），６日把他

赶到萨斯瓦罗什，７日又把他赶到德瓦。贝姆现在还在这里。

就算这是真的，普赫纳也根本不可能把贝姆这样一位统帅在

四天之内击退十二德里，贝姆曾以最快的速度几次三番横过特兰

西瓦尼亚，从一端到另一端，远远胜过经常吃败仗的奥地利人。除

非借助于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和在各方面都超过旧式奥地利人的

俄国援军和俄国参谋军官，否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贝姆确实在德瓦附近，那他的计划也是十分明显的。他从

米尔巴赫撤退到毛罗什河畔，是想把特兰西瓦尼亚暂时留给正忙

于对付塞克列人游击队的奥地利人。他想沿毛罗什河而下，朝阿拉

德推进，把塞尔维亚人赶到巴纳特，再向科苏特的左翼前进。普赫

纳要追击他，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相反，格累泽尔在阿拉德，卢卡

维纳在泰梅什堡附近很快就会听到关于贝姆的消息，不出一周我

们也许会听到这个不知疲劳的波兰人是怎样向塞格丁和文迪施格

雷茨的右翼采取行动的。从他选择的方向来看，无论如何不可能得

出别的结论。

如果没有这些俄国人的话，普赫纳可能已被消灭，特兰西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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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几天之内就会被征服。单靠当地的塞克列人和马扎尔人自己就

足以控制萨克森人和瓦拉几亚人。贝姆本来可以作为胜利者取道

他现在撤退的路线，同科苏特和邓宾斯基会合，从而决定战局的结

果。他们联合起来的力量本来可以保证取得胜利，佩斯本来在几天

之内就可以攻克，而且——在３月１５日，邓宾斯基必然可以进入

维也纳。

但这时，俄国人开了进来，把沙皇帝国的砝码投于奥地利这边

的秤盘上——这当然是决定性的。

这就是勇敢的军法骑士，文迪施格雷茨、耶拉契奇、努根特和

施利克这些人的英雄业绩！他们在使用了奥地利的全部力量，并召

来土耳其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帮助的情况下，从

四面八方入侵一个四百五十万人口的小民族，最后，当这个小民族

集合起自己的力量并把叛徒从自己的营垒中清除出去之后，他们

最终仍将到处遭到失败。

这就是这位不可征服的文迪施格雷茨依靠俄国援军夺得的真

正的光荣桂冠！这就是欧洲的全部野蛮势力结成同盟反对欧洲文

明的最前哨所取得的辉煌胜利！

无论如何，没有人能猜到，文迪施格雷茨的宏伟作战计划的最

巧妙之点，这位伟大统帅的战略王牌就是召来俄国人！不过，有一

点确实是应该知道的：奥地利人何曾用别的方法取得过胜利？

但是，１８４８年革命的最后一批坚定不移的战士——马扎尔

人，可能会象巴黎的六月英雄或维也纳的十月战士一样倒下去，会

在目前从各方面重新包围他们的优势力量的镇压下倒下去。这场

对付他们的战争结束得是快是慢，将取决于俄国人参战规模的大

小。如果我们西欧人在这种时刻仍然无动于衷，如果我们只用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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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抗和无可奈何的叹息来对待俄国人向我们马扎尔兄弟所发动

的那种厚颜无耻、背信弃义的进攻，那么马扎尔人就会失败，而下

一次将会轮到我们！

确实，俄国人入侵特兰西瓦尼亚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行为，是

历史上最卑鄙地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同这种怯懦的、背信弃义的、

以真正俄国式的奸诈在背后扼杀一个英雄小国的行为相比，１７９２

年暴君们公开的同盟，德意志各邦在波兰战争中默默地纵容俄国

人，以及瓜分波兰本身，又算得了什么！同这种无法形容的卑鄙勾

当相比，英国、俄国和奥地利以前推行的政策中的一切丑行又算得

了什么！

奥地利对马扎尔人发动了一场镇压性的战争，俄国从背后进

攻他们，而普鲁士则手持逮捕令站在边界上，以便抓住逃亡者并把

他们交给刽子手。欧洲革命一年之后，即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１日，神圣

同盟又重新以军法匪帮的和警察的卑鄙恣态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当着全欧洲面干出来的，而全欧洲

却连一个手指头都不敢动。法兰西共和国当局暗自高兴，并且希望

同俄国接壤，以便能够更顺利地铲除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不希望资

产阶级再次抬起头来并把我们出卖掉，不希望那些善于算计的反

革命分子把脚踩在我们的脖子上，那我们为什么在法国革命和德

国革命以后要表现得如此宽厚、高尚、大度和仁慈！

等着吧！“革命这个洪水猛兽”尚未铲除——看一看意大利吧

——，雇佣军的暴力并不是历史最终的决定性力量！等着吧！这一

天将会到来，马上就会到来，一次新的革命将要在欧洲做血的巡

礼，这次革命不会对关于共和国的空话顶礼膜拜，不会为了可怜的

“三月成就”讨价还价，这次革命不报过去九个月所遭受的一切背

５５１俄国人在特兰西瓦尼亚



叛和耻辱之仇就决不收剑入鞘。到那时，我们就要追究所有允许和

支持对我们马扎尔战友进行这种可耻叛卖的人。到那时，尽管有俄

国人，我们仍将拯救匈牙利和波兰！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６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７日《新莱茵报》

第２３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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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入侵。——塞尔维亚人。——
奥地利人的前途。——战地新闻

  没有得到任何新的战地新闻。相反，各方面来的消息都证实了

我们昨天关于帝国军队到处处境不佳的说法，只有靠俄国人援助

才得到解脱的特兰西瓦尼亚除外。１５０下面我们转载《布勒斯劳报》

的普勒斯堡通讯和《奥得总汇报》的《一个匈牙利人的报道》的结束

部分，以资证明。

毫无疑问，奥地利人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决定求助于俄

国人。非常清楚，俄国人的入侵必然会促使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

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更形高涨。这些长期以来惯于把沙皇视为他

们天然保护者和最终解放者的民族，现在得到了可靠的证据，证明

奥地利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愿望来保证他们民族的发展；而现在，俄

国沙皇①第一次在关键时刻出来为他们办事，并以实际行动证实

他们对他寄予希望是正确的。就象以前向土耳其塞尔维亚人证明

那样，沙皇现在向奥地利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捷克人等等证

明他自己就是斯拉夫民族的最高保护者。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

到，斯拉夫人的民族愿望对奥地利“联合君主国”的危险恰恰同马

扎尔人的武装起义一样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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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通过俄国人入侵特兰西瓦尼亚向实现泛斯拉夫主义跨出

了新的一步；他宣布了俄国人同奥地利斯拉夫人的联盟，从而把自

己变成了奥地利斯拉夫人实际上的统治者。其他的人原来就已隶

属于他：波兰人是他的奴仆，土耳其斯拉夫人是他的藩属；现在，他

又以奥地利斯拉夫人保护者的身分出现了。只要再走一步，奥地利

就会象土耳其一样，完全落入他的控制。“联合君主国”为了使自己

遭受革命毁灭的日期推迟几个月，就付出了这样的代价！

塞尔维亚人在巴纳特州米特罗维茨的一次民众大会上宣布总

主教①为他们民族的首领，斯特拉蒂米洛维奇是叛逆者，并且宣

布，凡是皇帝的敌人一律按军法处置。据说，在泰梅什堡同泰奥多

罗维奇及塞尔维亚代表一起整饬伏伊伏丁那秩序的总主教，已批

准这几项决议。１５１在阿拉德战役中，名噪一时的塞尔维亚少校约万

诺维奇落入马扎尔人手中。在这次战役中，马扎尔人并不象公报所

称，已被彻底击败，这一点下述情况可以证明：总主教向马扎尔的

达米扬尼奇将军（我们偶然得知，这位将军侥幸渡过了多瑙河和蒂

萨河到达巴纳特部队）提出，用二百名马扎尔人交换约万诺维奇。

达米扬尼奇回答说，据他所知，塞尔维亚人手中根本没有二百名马

扎尔俘虏！此外，塞尔维亚人在塞尔维亚以及巴纳特州大力进行武

装，在塞尔维亚公国召开了一次国民公会，讨论全国十八个区每区

征召一千人的辅助部队。

为了使大家看出，新的塞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是怎样一个民

族混杂的小国，而泛斯拉夫主义者要在匈牙利各地建立小斯拉夫

国家的主张又是多么愚蠢，我们据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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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简单统计资料：

“伏伊伏丁那的领土包括：（１）锡尔米亚州；（２）彼得瓦尔登团管区；（３）巴

奇考州；（４）柴基营管区；（５）托龙塔尔州；（６）原德意志巴纳特团管区（现更名

潘切沃团管区）；（７）原伊利里亚—巴纳特团管区（现更名威斯基尔欣团管区）

和泰梅什州。１５２面积共７１９平方德里，包括７５个城镇、７０６个村庄，２２１１８２幢

房屋以及１６０５８０８名居民。居民按民族划分：９１７９１６名塞尔维亚人，２６２００名

斯洛伐克人，１３０００名保加利亚人，２８３０００名瓦拉几亚人，２７８４００名德意志

人，６１６０名法兰西人和８１１３２名马扎尔人。其中８７７６２０人信仰希腊正教，

６２７９９４人信仰罗马天主教，１２４９４人信仰联合天主教，４６３１１人是路德派，

３０６４２人是加尔文派，１７人是阿里安派１５３，１０７３０人信仰犹太教。天主教南方

斯拉夫人也包括在９１７９１６名塞尔维亚人之内。原瓦拉几亚巴纳特边屯区的

团管区仍留在伏伊伏丁那之外，它将并入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瓦拉几

亚）。”

可见，这个小小的所谓塞尔维亚民族国家有７０万德意志人、

瓦拉几亚人和马扎尔人等等，与此相应的是９０万塞尔维亚人。而

这９０万塞尔维亚人也并不全是塞尔维亚人，其中还包括了“天主

教南方斯拉夫人”，亦即锡尔米亚州和巴奇考州的绍克人１５４，而他

们根本不是塞尔维亚人！这就是一个具有民族要求，而且首先是要

求从匈牙利分裂出来的民族！

我们现在转载《布勒斯劳报》的报道：

“普勒斯堡２月１８日。潮湿的暴风雨天气使我国坏得出了名的道路变得

泥泞不堪，大兵团向前运动困难极大，而重炮和其他重型车辆只好停止前进。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匈牙利游动部队节节取胜，而奥地利部队则中了各式各

样的圈套。奥地利军队的总司令①看来终于不耐烦了，想进行一次决战，为

此，他向索尔诺克派遣了大量的战斗部队。结果就传说，在那里发生了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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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战，马扎尔人已被赶过了蒂萨河。——不过这一消息有点可疑，因为当

前匈牙利人有非常出色的指挥，他们不会不利用极其有利的条件，诱敌深入

蒂萨河畔的沼泽，然后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把他们消灭掉。如果敌人胆敢长驱

直入，那么，在下匈牙利的那许多象从地下钻出来的游动部队就不会错过时

机，从四面八方骚扰他们，切断他们的给养，攻击和消灭每一支远离主力军的

部队。下匈牙利的战争，从某种意义来说，可以同拿破仑进军俄国相比。如果

奥地利军队长驱直入，就会遭到法国人当时的命运。——在这样一些情况

下，文迪施格雷茨处于困难境地。要迅速推进，并借助于一次决战来使自己的

情况得到有利的转折，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他犹豫不决，马扎尔人的

实力就会日益增强。据说曾经要求马扎尔人投降，但是遭到他们的傲慢拒

绝。——如果我们看一下地图，就可以明白，奥地利军队，尽管仍在推进并且

还发出了捷报，是被马扎尔人罗网般的大大小小的部队包围着。从施梯里亚

边境经过普拉滕湖南下，到克罗地亚的埃塞格，虽然这个国家似乎已被征服

了，但到处都有游动部队严重地骚扰奥地利人。

在另一侧，即从多瑙河到喀尔巴阡山，情况也不见得好些，如果读一下报

道，了解奥地利人在那里由于持续不断的战斗而疲于奔命，就可以相信这一

点了。这里的地形对匈牙利游动部队非常有利，并且大部分居民，甚至大多数

斯洛伐克人，都悄悄地站在他们一边。只有从这一点才能解释，马扎尔人怎么

能不断出击，甚至深入加里西亚腹地而几乎安然无事。在东面，蒂萨河是一道

强大屏障，它保护马扎尔人，奥地利人至今一直企图从这里强渡蒂萨河，他们

往往是损失惨重地被赶了回来。

如果现在进行一场决战，而且奥地利人打败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那

么他们的撤退将会极其危险，因为他们害怕人民到处会举行起义。看来总司

令似乎并不是不了解他处境的艰难。”

下面转载的是《奥得总汇报》《一个匈牙利人的报道》的结束部

分①。这也可以用来证明马扎尔人的报道很少有“夸张”之处。

“由于科苏特的高明措施，佩斯所有的青年都转移到德布勒森去了。据了

０６１ 俄国人入侵。——塞尔维亚人。——奥地利人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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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蒂萨河彼岸详情的人士说，匈牙利军队拥有十二万至十五万人，由三位能

干的波兰将军①指挥，还有数量可观的炮兵辎重，必要时，可以得到十万匈牙

利国民军１５５的增援。著名的罗若带着他的一批人占领着包科尼林山。

奥地利人架起了三座桥，一座在索尔诺克附近，一座在蒂萨菲赖德附近，

另一座在齐包克哈佐附近；匈牙利人就利用这几座桥，在本月１１日渡过蒂萨

河打击了敌人。

匈牙利整个军队都是守秩序和有严格纪律的，从几位波兰将军接过最高

指挥权以来更是如此。蒂萨河对岸各州，决定进行抵抗直至最后一人。奥地利

人开进佩斯时从那里逃到德布勒森的年轻人，大多数参加了匈牙利军队，匈

牙利军队士兵的年龄，从十七岁到四十岁不等，有些甚至已六十岁，对祖国的

热爱激励了他们。

我从可靠来源获悉，科苏特不久以前在德布勒森发表了一篇无与伦比的

演讲。

大厅里挤满了代表和其他人，楼厅里全是妇女。他要代表们和所有在场

的人都宣誓，在同奥地利斗争中支持他；大家都举手宣誓。宣誓后会场内长时

间沉默无声，然后，他以有力的声音仅仅说了下面几个字：‘
·
现
·
在
·
祖
·
国
·
有
·
救

·
了’。

驻扎在佩斯和布达的大部分帝国皇家军队已向埃尔劳和采格莱德方向

撤退，仅留下了四千人；有人甚至说，文迪施格雷茨公爵的大本营已迁往埃尔

劳。尽管有这些奥地利人所标榜的巨大的胜利（但事实上却为匈牙利人取

得），奥地利人并没有忘记把布达要塞的加农炮对准佩斯城；他们向该要塞的

居民发布了一道甚至要求他们自行储粮三个月的命令。谁做不到，就得离家

他往。

到底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些流露着恐惧心理的准备工作，这同那些一会儿

说奥地利军队在德布勒森附近作战，一会儿说在特兰西瓦尼亚作战的荒谬消

息完全矛盾！士兵本来就士气低落。军官和士兵都公开抱怨说，他们是被迫拿

起武器来对付这些没有触犯他们的匈牙利人的。最愚蠢的、而又是最残酷的

要算波希米亚人。

前总理，拉约什·鲍蒂扬尼伯爵，被传讯过十四次，但他十四次都拒绝回

１６１俄国人入侵。——塞尔维亚人。——奥地利人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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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临时法官的任何审问，他说：‘我原来是大臣。我只有被召到匈牙利豪绅显

贵法庭前，才能回答问题。’莫加将军和赫拉博夫斯基将军，这两位平生清白

无辜的老人，被判处要塞监禁二十年；莫加将军的女婿，洪韦德的上校拉扎尔

伯爵，原被判处死刑，但由于文迪施格雷茨公爵的宽大，改判戴镣铐监禁十

年，削去爵位和降级！！”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７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８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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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仍然没有传来最新消息。我们得悉的几乎只是一些人们

早已知道的事件的细节。

马扎尔人在蒂萨河上游占领了该河的两岸。因为戈尔盖大胆

的计谋

“施展得如此出人意料的巧妙”（《波希米亚立宪报》），

所以蒂萨河和海尔纳德河以东整个地区的敌人已被肃清。由于邓

宾斯基同时渡过蒂萨河，所以帝国军队的左翼和正面都被击退，只

有在索尔诺克以南他们仍保持蒂萨河畔的阵地。如果奥地利报纸

因此而报道说，施利克已同“主力军会合了”或“赶上了主力军的先

头部队”，那只是说，他所指挥的四个旅的残部不是固守了左翼，而

是被赶回文迪施格雷茨的部队那里去了。

正如《布勒斯劳报》的马扎尔通讯所报道的：利用这个机会，

“波兰罗特基尔希团１０５的大部分投奔了匈牙利人、并胜利地开进了德布勒森。

俘虏中甚至有两名将军。这样一来，齐普斯、沙罗什、奥包乌伊、曾普伦、温格

和赫维什各州由于帝国军队彻底被打败并被驱逐，现在又处在匈牙利人的控

制之下”。

《波希米亚立宪报》在２０日从佩斯发来的两则通讯中证实，戈尔盖

已同马扎尔主力军会合，这支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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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占领了具有威胁性的阵地”并且“看来决定要打一仗”。

上面提到的马扎尔通讯继续报道说：

“许多逃亡者从卡绍来到了佩斯。匈牙利最富有的豪绅显贵之一，西尔莫

伊伯爵被愤怒的人民用最残暴的方式杀害了。由于他的叛变，施利克才攻占

了卡绍，这就引起了人们对他的仇恨。而且，他还尽力设法为帝国军队募集一

个志愿兵营。他是帝国军队的一名少校。”

不断派遣援军到左翼去的事实证明，对奥地利人来说情况危

急的正是左翼。耶拉契奇总督在佩斯几乎每天都检阅新开往那里

的部队。马扎尔通讯在２２日这样报道：

“一个配备有许多火炮的旅２０日从佩斯开往豪特万方向。这个旅大部分

由克罗地亚人组成。总督耶拉契奇中将检阅了该旅，并对他们讲了话。在场的

群众冷漠旁观。这时有一个将军跑过来大声喊：‘欢呼皇上万岁时应该脱帽！’

这些群众不约而同地转身就走。你们由此也可以看到气氛日益恶化。”

据《波希米亚立宪报》报道，戈尔盖增援马扎尔主力军的部队

共有九千人，其中一个掷弹兵营，一个埃斯特步兵营，两个瓦萨

营１５６，八个骠骑兵营（十六个连），三十门加农炮和十二门榴弹炮。

从刊登这些数字的报纸的倾向性来看，公布的这些数字，与其说是

高于实情，不如说是低于实情。

在文迪施格雷茨的正面和右翼，情况变化不大。蒂萨河畔的索

尔诺克还在奥地利人手中，而马扎尔人固守着对岸。当前者在索尔

诺克附近构筑工事时，双方隔着多瑙河相互开炮。

位于蒂萨河下游的塞格丁听说已被奥地利人攻克了三四次，

据今天的报道，它再次被攻克了。这一次，从佩斯调来的这支军队

为了占领这个可以控制毛罗什河入蒂萨河河口的重要地点，在塞

格丁附近同从南方开来的塞尔维亚人会合起来了。即令这不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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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也算想得好。①

另一方面，奥地利通讯员根据一封私函报道说：

“阿拉德被攻克之后不久，又从帝国军队手中被夺走。帝国军队的一部分人过

分急于分散到该城各家去搜集食品，而叛乱者则趁机迅速集合，把我们的军

队赶了回来。指挥官看来在这方面没有过错，因为他们无法制止那些已经精

疲力尽的士兵（大概是塞尔维亚人和彼得瓦尔登人１３９）去找点吃的东西以恢

复疲劳”。

驻扎在这里的塞尔维亚军的英雄业绩主要表现是杀人放火、

奸淫掳掠。塞格丁的近郊，还有玛丽－泰莉莎施塔特、松博尔和其

他地方都受到这些土耳其野蛮人最可怕的蹂躏，几乎完全被摧毁。

让我们来稍微听一听亲捷克的《波希米亚立宪报》的报道吧：

“塞尔维亚人在巴纳特胜利前进，但他们的行踪是以抢劫和焚烧为标志

的。许多匈牙利人的村落和德国人的村落，由于胆敢对匈牙利人的事业表示

同情，不得不付出骇人听闻的代价。松博尔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城市，该城的一

部分被烧光，因为塞尔维亚人中凡是参加过匈牙利人对他们实行的军法制裁

的人，房屋全部烧毁。——昨天和今天，到处传说塞尔维亚人最后终于攻克

了塞格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对住在当地的人数众多的匈牙利人表示

同情，因为塞尔维亚人对他们决不会宽大。”

由此再往南，在德拉瓦河和多瑙河畔，努根特的军队在彼得瓦

尔登周围集结，该城的投降，用以前的一份公报的话来说，是“可以

期望”的。他的军队同样也以最无耻的野蛮行径著称。据说，以前

曾展开双臂来欢迎帝国军队的希克洛什居民后来对他们开枪射

击。努根特是怎样做的呢？他立刻把这个地方包围起来，把装有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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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的加农炮对准所有的城门，然后向这个地方射击，燃起了大火。

逃出火海的人，则饮弹丧命。《科伦日报》认为这是“出乎意料的”。

如果我们总结一下所有这些战役，就不得不同意引自《莱比锡

报》的下列判断：

“军事专家断言，匈牙利战役中出现了重大错误，文迪施格雷茨公爵的表

现完全不能说是一位杰出的统帅。”

这当然是一个我们很久以来几乎每天都向读者作出的结论。

最后，我们得到特兰西瓦尼亚当地报纸有关俄国人进军的消

息。这一事件发生之前，在喀琅施塔得就宣布了戒严。当地的《卫

星》２月２日从该城发出的消息说：

“为了防止喀琅施塔得受到塞克列人１１７威胁性的袭击，昨天和今天，在帝

俄将军冯·恩格尔哈特的指挥下，强大的哥萨克分队、俄国猎兵、掷弹兵部队

和一整套炮兵辎重及其必要的人员开进喀琅施塔得１４７，住宿在老百姓家里。

预料明天还会有一个俄国步兵营到达。加农炮排列在游乐场和城堡山之间，

并作好充分准备，以便随时行动。一支强大的哥萨克分队和掷弹兵部队日夜

守卫着这些火炮，俄国猎兵则守卫着工事。”

此外，２月６日关于恩格尔哈特同塞克列人之间的战斗报道

说：

“２月４日这一天在我们这个地方是紧张的。一清早，俄国少将恩格尔哈

特率领一个俄国步兵营，一百七十名哥萨克，二门野炮和罗马尼亚第一边屯

军的三个连前去霍尼希贝格进行侦察。半路上，他发现很多队塞克列人在雾

中向彼得斯堡前进，可能是要从那里袭击喀琅施塔得。俄国人朝他们迎上去，

塞格列人就用加农炮向他们开火。由于敌人占优势，这位俄国将军立刻派人

回到城里去调留在城里的其余部队。两个多小时之后，他们同八十四名奥地

利龙骑兵和四十五名骠骑兵来到了。在这段时间里，恩格尔哈特以哥萨克的

袭击、散兵战和火炮射击缠住这些塞克列人。这时恩格尔哈特将军认真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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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他强〈！〉四倍〈！〉的敌人发动攻击，把他们赶出彼得斯堡和霍尼希贝格之间

的高地，并在五个半小时的战斗后，迫使他们逃窜。俄军方面，有一名军官和

二名士兵阵亡，奥军方面，有一名军官和三名士兵阵亡（参加这次战斗的有二

千四百名俄军和五百名左右奥军〉；敌人死伤一百五十人，并在逃窜时丢下加

农炮、武器和弹药等等。”

喀琅施塔得。《特兰西瓦尼亚周报》。俄国将军向喀琅施塔得市民发出了

如下的布告：

“喀琅施塔得市民们！喀琅施塔得市民中有些居心不良的人散布了捏造

的谣言，说我同奥地利帝国皇家军队的冯·舒尔特尔将军不和，并打算带着

我的军队离开本城！恰恰相反，我认为冯·舒尔特尔将军先生是一位出色的

同僚，我将继续保留这种看法，对他表示赞赏和尊敬。至于说我已把我的运货

车送回瓦拉几亚，这完全是为了本地居民的利益，这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否

则，除了为这些运货车供应马匹，还要为今天到达的七百名枪骑兵供应粮草，

这对他们说是很困难的。这些运货车装载的都是饼干，全部留在城内，而只遣

回空车。因此这些捏造的谣言是一种无耻而愚蠢的谎言；因为如果我本人同

冯·舒尔特尔将军先生即使有一点分歧，那我就会遵照我的皇帝和君主①的

圣旨留在这里保卫这座城市。

冯·恩格尔哈特少将

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９日（２月１０日）于喀琅施塔得”

喀琅施塔得２月１０日。预期中的俄国枪骑兵已于昨天下午到达这里。塞

克列人本月４日从帝俄将军冯·恩格尔哈特那里得到深刻教训〈！〉，现又在

希德韦格渡过奥尔特河开进马里恩堡，从那里出发，他们昨天还骚扰了海尔

斯村，并征用了一批面包、草料和燕麦。

《特兰西瓦尼亚周报》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日《新莱茵报》

第２３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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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战不可避免

科伦３月２日。第二议院的第二次会议产生了两个有趣的结

果：第一，到现在为止不是象我们昨天得到的信件中所说的，右派

超过左派十票，而是超过二十一票；第二，正式通知解除马尔摩休

战协定１５７。后一事件必然会引起外交界大量的政治议论；这样一

来，似乎俄国内阁由于估计到可能出现某些情况，已同丹麦结成了

攻守同盟。一名俄国信使已把一份命令带到柏林要求无条件地抵

制议会可能提出的一切要求，等等。在这些传言中哪些是无可批驳

的，我们明天再报道。

我们从意大利获悉：在都灵，卓贝尔蒂已最终被推翻了，基奥

多最终当了首相。议院批准了这次的内阁更迭，并同意大臣们的意

见，决定
·
立
·
即
·
同
·
奥
·
地
·
利
·
重
·
新
·
开
·
战。１５８奥地利对费拉拉的征讨为这一

行动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在托斯卡纳，看来洛日耶的反动企图已完全失败。１５９还有人说

大公①对他的运气已感到失望，并早已乘船到加埃塔他的圣父②那

里去了。

除了奥地利人从费拉拉撤退的传说（昨天的《维也纳日报》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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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报道），罗马共和国没有什么新消息。

据《晚报》报道，西西里
·
似
·
乎
·
已
·
宣
·
布
·
成
·
立
·
共
·
和
·
国。１６０

从匈牙列传来完全出乎意料的有利消息。无论根据帝国的报

道，还是根据马扎尔人的报道，
·
马
·
扎
·
尔
·
人
·
驻
·
扎
·
在
·
距
·
佩
·
斯
·
三
·
驿
·
站
·
远
·
的

·
豪
·
特
·
万。这一胜利推进是戈尔盖同匈牙利主力军协同作战的第一

个战果。奥地利人正十万火急地把他们的全部军队派往豪特万。几

天之内，这里将有一场决战。

这就是今晚收到的消息的简要内容。在丹麦的战争，在意大利

的战争，以及比过去更频繁的匈牙利战争都是一些纠纷，其中每一

个在这个对现存的所有国家来说是如此多灾多难的时期，都足以

引起一场欧洲战争。这场战争将会发生，一定会到来。它将把欧洲

分成两个武装阵营，不是按照所属的民族，以及种族的共同感情，

而是按照文明的程度：一方面是革命，另一方面是一切腐朽阶层和

利益的联盟；一方面是文明，另一方面是野蛮。胜利可能经受曲折，

但却是勿容置疑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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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不能比官方报道的沉默更清楚地透露帝国军队的处

境。诚然我们今晚没有收到来自维也纳的信件和报纸，但是通常和

《维也纳日报》同时刊登维也纳消息的一些柏林晚报，也没有报道

什么消息。平时谈起来滔滔不绝的维也纳司令部，对蒂萨河、毛罗

什河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各战役却讳莫如深。

在这方面，非官方的报道给我们作了补偿。来自维也纳的亲帝

国的通讯和刊登在《布勒斯劳报》上的来自匈牙利的马扎尔通讯一

致认为：马扎尔军队驻扎在距佩斯六德里的豪特万，那里正酝酿着

一场决战。

一些人说：叛军被施利克、舒尔齐希和格茨赶回这个地区；另

一些人说：胜利的马扎尔人挺进到这个地区。

谁说得对呢？

只要看一下地图就可以判断。据最新消息，戈尔盖从卡绍沿海

尔纳德河而下，以便同邓宾斯基会合。邓宾斯基方面，在海尔纳德

河口以下渡过蒂萨河，取道密什科尔茨向西北方向推进。这样，就

使左翼（施利克、舒尔齐希和困于喀尔巴阡山高山地区的格茨）同

主力军的联系受到威胁，同时受到右面的邓宾斯基和左面的戈尔

盖从侧面的攻击。因此，施利克—舒尔齐希的军立即从托尔瑙撤退

到里马索姆巴特。根据（帝国皇家官方）最新消息，两军在里马索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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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附近对峙。

现在，我们突然发现，形势完全变了。马扎尔人从距佩斯二十

多德里的里马索姆巴特到了距佩斯六德里的豪特万。预料那里会

有一场决战。

如果施利克打败了马扎尔人，那么后者的撤退路线不会是向

着多瑙河，他们在那里会碰上敌军的正面，而是向着蒂萨河和海尔

纳德河，那里整个地区都在马扎尔人占领下。但是，如果马扎尔人

占了上风，要从他们在蒂萨河上游和海尔纳德河的阵地出发去佩

斯，除了朝豪特万方向走，别无他路。从卡绍到佩斯的路线恰巧直

线穿过里马索姆巴特和豪特万！从密什科尔茨到佩斯，从波尔加尔

和蒂萨菲赖德（这是马扎尔主力军渡过蒂萨河的两个渡河点）到佩

斯的大道也通过豪特万！

所以，如果象维也纳的报道１６１所说的：

“戈尔盖和邓宾斯基指挥的叛军，受到施利克、舒尔齐希和格茨等将军的追

击，已被赶到豪特万地区”，

而他们恰恰是被赶到他们胜利以后必须去的那个地方，即向佩斯

进军的所有马扎尔各军的集中点！

因此，要么是这些奥地利将军都是笨蛋：他们战胜敌人所造成

的结果同败于敌人完全相同，他们打败敌人会比自己被敌人打败

更好地为敌人效劳，——要么就是帝国的这些报道又在厚颜无耻

地说谎。

这里是后一种情况（我们并不想以任何方式为这些帝国皇家

军队将军们的笨拙进行辩解），他们再次企图以大肆吹嘘取得胜利

的办法来掩盖其可耻的失败。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结束语来证实：

“因此，可以预料，几天之内他们〈叛军〉将受到致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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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豪特万或者是只有一个马扎尔军，或者是整整一支大军。如

果是第一种情况，就根本谈不上“致命的打击”；如果是第二种情

况，那就不能令人相信，连一个戈尔盖也对付不了的帝国皇家军队

左翼的三个军，竟然能打败并“追击”整整一支大军，而戈尔盖的部

队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

而且，即使匈牙利主力军一直被“赶”到豪特万，那它会在那里

静等文迪施格雷茨的整个部队前来支援这些“追击”他们的奥地利

军，以便遭受“致命的打击”呢还是十分匆忙地向蒂萨河撤退？它在

途中并不会受到任何人的阻截，因为它的后方完全是通行无阻的。

事情极为明显：自从戈尔盖同匈牙利军队的主力会合以后，奥

地利人在左翼和正面到处都被击退。施利克及其一伙在哪里游荡，

没有人能告诉我们。

马扎尔人当前的阵地在佩斯东北，这比任何报道都能说明问

题。马扎尔人要从里马索姆巴特到豪特万，首先就要使施利克不致

为害，那就是说，把他赶到十德里外的斯洛伐克的山城１２４里去，在

那里，多瑙河的河曲把他同主力军隔开，陷于完全孤立和无能为力

的状态。于是，帝国皇家军队的主力军的前卫，甚至主力军本身，就

得再被逼退五到七德里；因为不久以前，文迪施格雷茨还占领着直

到埃尔劳的全部土地，他甚至要在该城设立他的大本营！这两件事

必定都是有的，否则一个马扎尔军队怎样会来到距佩斯六德里的

地方呢？

在收到更确实的报道之前，我们大概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能

相信《布勒斯劳报》显然是来自佩斯的马扎尔人的“夸张”。更何况

这种“夸张”无论从内容或形式来看都具有最可信的特点。这一点

说明了，在豪特万的马扎尔军队属于匈牙利的北部军。（此外，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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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显然得到了驻蒂萨河军队的一个军的增援。）这里说：

“同１月２７日一样，那时匈牙利驻蒂萨河的军队在索尔诺克和采格莱德

两次打败了帝国军队，现在由于北部军再次战胜中将施利克伯爵，在佩斯作

好总撤退的准备。所有军务处和被服仓库等等已在前天迁往拉布。胜利的匈

牙利北部军同匈牙利驻蒂萨河的军队已近在咫尺，据旅客们的一致说法，其

前哨部队已到达距佩斯只有三驿站路的地方，也就是说已到达豪特万。该军

由波兰将军克拉普卡和杰出的匈牙利将军戈尔盖指挥，而这两位将军则在最

高统帅邓宾斯基的麾下。象１月２７日一样，昨天发布了由司令官符尔布纳伯

爵签署的布告，通知两市①的居民，叛军已有向佩斯进军的迹象，所以部分守

备部队已出发去抗击敌人。因此，务请居民保持镇静，因为只要企图暴动，就

必将立即遭到欧芬要塞的炮击。最近几天，在佩斯可能发生一场大的战斗。

又悉：一名刚从佩斯到达这里的信使带来的消息说，许多火炮在掷

弹兵的护卫下从欧芬运出，预计今明两天在佩斯附近将发生战斗。科莫

恩的守备部队已把帝国军队从老瑟尼赶了出来。”

此外，科苏特最近非常明确地表示，他虽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而

不得不放弃一部分土地，但无论如何不会容忍奥地利人象真正的

野蛮人那样糟蹋这些地方。他使用了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即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马扎尔通讯（《布勒斯劳报》）报道说：

“在欧芬，匈牙利施珀尔少校在违反一切国际公法的情况下被枪决，为了

对此事进行报复，帝国军队的弗利盖利上校在德布勒森同样地被枪决

了。——同时我们从一名奥地利军官的口中获悉，文迪施格雷茨收到匈牙利

政府的一封信说，此后，如果再这样枪杀匈牙利俘虏，将立即得到报复。囚禁

在德布勒森的七十三名帝国参谋军官也给文迪施格雷茨写了一封信。在信

中，他们恳求他为了保全他们的生命，不再采取那种对待匈牙利战俘的办法。

在这件事情中向我们提到了囚禁在德布勒森的五位帝国将军。对文迪施格雷

茨来说，这两封信比起德国人反对处决勃鲁姆的所有请愿书和质问信都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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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从此以后，在欧芬完全停止了处决；然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判决也延

期了，可能推迟到更有利的时机。昨天，在佩斯有几位社会地位较高的夫人被

拘留。匈牙利妇女在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方面并不比波兰妇女逊色。”

关于战场的其他部分，我们只有极少的奥地利的报道。在西南

方面，帝国皇家军队的迪特里希将军于１４日开进塞克萨德（托尔

诺州），赶走了科苏特的骠骑兵，于１９日到达佩斯。可见，甚至在这

里，即多瑙河右岸，还有科苏特的骠骑兵，他们甚至还占领着一些

城市！

《奥得总汇报》的一位通讯员从特兰西瓦尼亚报道说，被帝国

军队说成已阵亡或被俘的贝姆在巴纳特击退了一直在追击他的普

赫纳先生，向克劳森堡进军，吸收了一大批匈牙利人和塞克列人１１７

的队伍，现在向在萨克森地区会合的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再次发动

进攻。至于这一消息的真实性如何，我们暂不评论。然而这一消息

已经部分地被《格拉茨日报》来自泰梅什堡的报道所证实：入侵特

兰西瓦尼亚的叛军部队又企图在法舍特——卢戈什附近进入巴纳

特州。因此帝国军队不得不匆忙地离开阿拉德，以免被切断。

这些消息证明，我们对交战各方的情况的估计是多么正确。在

佩斯附近对帝国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意大利爆发了战争，奥地利

尽管有俄国人进行各方面干涉，仍将走向崩溃！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３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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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 牙 利 战 争

科伦３月３日。今天来自匈牙利战场的消息，仅限于证实了昨

天的消息并提供了一些详情。在豪特万的，自然是邓宾斯基本人，

同时有两位法国将军率领一个马扎尔军驻在几德里外的珍珠市附

近。危险究竟有多大，从连续不断地由佩斯向蒂萨河运兵这件事就

可以得到证明。

根据其他同样是２５日来自佩斯的帝国报道，文迪施格雷茨把

他的大本营设置在差不多处于佩斯和豪特万正中的格德勒，而他

的前卫部队在蔡斯贝格将军率领下已经重新开进珍珠市。

“据说，叛军象以前一样，又在向索尔诺克附近撤退。但这一次他们难以

不受打击地逃脱，因为格茨将军从山城１２４出发投入战斗，而施利克中将重新

发动了攻势，这样一来，就从各方面对他们采取了联合行动。”

从这里，我们得悉许多新情况。首先，自从在喀尔巴阡山高山

地区被戈尔盖打败以后在加里西亚边界上失踪的伟大的统帅格茨

又重新露面了。他在自己上次的阵地西南十五到二十德里的那些

山城里露面了。就是说，戈尔盖的所谓的“追击者”在失踪的一周里

完成了相当长距离的撤退。

其次，我们还听说，施利克重新发动了进攻。这就是说，他已经

有一段时间放弃了进攻。事情不是象昨天所说的那样，马扎尔人被

“赶到”豪特万去，而施利克才是“被赶的人”。因此，今天才间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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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施利克遭到了挫折。至于在什么地方，我们不得而知。他现

在在什么地方，我们同样不得而知。据推测，戈尔盖把他从里马索

姆巴特经过洛雄茨朝伊波伊沙格方向赶了回去。现在，他却试图越

过山岭向前推进。

最后，说马扎尔人又在撤退，珍珠市又从他们手里被夺走。这

则消息是否属实，我们暂不加评论。即使属实，那也会产生这样的

疑问：是否仅仅是马扎尔人的前卫部队撤向主力军；这一后撤运动

是一次集结运动，还是一次撤退。在第一种情况下，它只不过是一

场决战的先导。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马扎尔人再次开往蒂萨河彼

岸而没有进行决战，那么这也绝不能证明局势对帝国军队有利。所

以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马扎尔人为了鼓舞他们的追随者的士气，

为了训练他们那些还不太习惯进行开阔地的战斗的年轻士兵，也

可能为了在雅齐人和库曼人地区１４１招募新兵，他们认为必须在佩

斯城门前举行示威。同时他们的军事组织也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有

把握地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攻击。

我们从各方面听到，马扎尔人并不限于用他们集结的兵力来

保卫他们的阵地，相反，他们还利用自己在蒂萨河彼岸不易攻击的

阵地进行大规模备战。奥地利的报道自己承认：

“匈牙利武装力量赢得了进行组织的时间，现在已变得引人重视了”。

而《布勒斯劳报》的马扎尔通讯从德布勒森报道说：

“马扎尔军队最近作了频繁的军事操练，特别是进行了大规模的炮火射

击战斗演习。科苏特夫人经常坐六乘马车来到现场，向士兵们亲切致意和表

示赞扬以加强士气。科苏特夫人确实是一位充满荣誉感、热爱祖国的非凡的

妇女，她甘愿同她的丈夫分担一切危险。谣传，科苏特已把他的夫人连同全家

送往汉堡，再去北美，他自己随后也将赶去。奥地利方面从一开始就竭力散布

这种最卑劣的诽谤，以涣散匈牙利爱国者的斗志，使他们产生疑虑。”

６７１ 匈 牙利 战争



帝国皇家政府越来越怀疑匈牙利战争能否迅速和顺利结束，

这一点可以由下列事实证明，即尽管奥匈之间存在敌对行动，但帝

国皇家政府仍然同德布勒森一再举行谈判。然而，这些谈判由于奥

地利的两点要求而失败：赔偿奥地利战争费用和交出全部首领。

在马扎尔主力军占领豪特万的时候，马扎尔人的左翼进攻了

索尔诺克，奥地利人曾在那里建筑工事，而且，根据某一报道，甚至

在蒂萨河上架起了一座桥。洪韦德１６２渡过了河并袭击了奥地利人，

据说还把他们赶出了索尔诺克。

奥地利人在南方攻克塞格丁一事，还没有得到证实。今天《波

希米亚立宪报》又报道说，塞格丁仍在马扎尔人手中，他们击退了

塞尔维亚人的两次进攻。而克尼查宁在一次袭击中消灭了一部分

守备部队。

从《格拉茨日报》登载的卢卡维纳的一篇报告中可以看出，阿

拉德要塞并没有因塞尔维亚人和奥地利人的进驻而解围，相反，奥

地利人又白白地撤退了，再次把新老阿拉德都让给了马扎尔人（第

２５号公报应据此加以订正）。这份报告象公报中那样描述了战斗

过程之后说：

“由于，现在还不是为今后的战役去占领老阿拉德时候，而且也没有这个

打算，所以我们英勇的部队在彻底完成他们的任务之后〈！〉，当天就撤退到新

阿拉德。９日，在规模很小的前哨战之后，又撤退到他们事先确定的阵地。敌

人的损失惨重。我方损失除八十名士兵，尚有三名军官阵亡，五名军官受伤。

中将卢卡维纳男爵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０日于泰梅什堡。”

《布勒斯劳报》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马扎尔通讯报道说，在特

兰西瓦尼亚的俄国人不是一万名，而是两万名１４７，而且他们公然参

加了对马扎尔人和塞克列人１１７的战斗。尽管如此，据说塞克列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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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了攻势，在马里恩堡渡过了阿卢塔河，占领了喀琅施塔得附近

的海尔斯村。此外，在维也纳已经又有几天没有收到特兰西瓦尼亚

的邮件了。关于俄国人的干涉，《布勒斯劳报》在“来自匈牙利的消

息”中说：

“俄国人进入特兰西瓦尼亚，不仅使匈牙利人而且也使奥地利人感到无

比愤慨。尤其是几个星期以来，谁都已经明白：俄国人提供援助的条件是，奥

地利批准俄国人久已垂涎的多瑙河两公国并入俄国。此项要求已完全得到了

批准。”

我们后来从《波希米亚立宪报》又获悉，戈尔盖军的一部分确

实已通过喀尔巴阡山挺进到加里西亚的桑代克。从齐米耶克不断

把军队一批批地调往那里。马扎尔人最后又撤出，这很可能是由于

戈尔盖改变了计划。

奥地利政府终于意识到，就匈牙利战争目前情况来看，除非对

南方斯拉夫人的各种要求作出让步，否则它就要遭到彻底失败。此

外，它还看到，一旦这些善战的和为自由感到自豪的匈牙利人被征

服了，控制他们的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依靠那些脱离了匈牙利的斯

拉夫小国，这些小国将从各方面压制马扎尔分子。因此，它通过文

迪施格雷茨实现了对匈牙利的“改组”。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塞

尔维亚伏伊伏丁那和特兰西瓦尼亚脱离了匈牙利，组成三个独立

的省，它们同加里西亚和达尔马戚亚一起紧紧地联系在“德国世袭

领地”上。从阿格拉姆派到佩斯的匈牙利皇家财政局１６３去的总督议

事会１４５，从文迪施格雷茨那里得到命令，要皇家财政局交出迄今一

直由它管理的克罗地亚金库。在欧芬的匈牙利中央当局接到指示，

要它今后不再把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伏伊伏丁那和特兰西瓦尼

亚视为自己管辖的范围。看来，他们暂时想用来应付斯洛伐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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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是命令帝国皇家专员用斯洛伐克文书写来往的信件。然而，

尽管帝国皇家政府尽了一切努力，却丝毫也没有煽起斯洛伐克人

的民族狂热。在匈牙利的所有斯拉夫民族中，只有他们坚决同情马

扎尔人。

尽管如此，克罗地亚人对奥地利政府的同情并不那么可靠。帝

国皇家军队统治着这个国家；阿格拉姆的一位神甫，由于说了斯拉

夫人是皇帝和整个王国的救星，就使他的村庄处于临时戒严状态，

而他自己则获得一个“皇帝的叛逆者”的名声。在阿格拉姆，不断有

人抱怨马扎尔派的“阴谋”，致使安全委员会用军法来威胁那些散

布恶毒谣言的人。

在阿格拉姆发生了一件可笑的事情，我们以此来结束我们今

天关于匈牙利的报道：豪利克主教把“最受人尊敬的克罗地亚爱国

者”之一施托斯副总铎免了职，因为他写了一篇反对神甫独身的文

章。而且他还拒绝为地方长官舒普利卡茨做安魂弥撒，因为后者似

乎是一个异教徒，而且不相信，圣灵同时来自圣子和圣父。这个人

还用拉丁文发表他的全部著作。如今，掀起了克罗地亚泛斯拉夫主

义的爱国主义反对豪利克主教的全面风暴，而这位可怜的主教不

得不相信，他的克罗地亚人对耶拉契奇总督的信仰仍超过对圣灵

的信仰。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３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４日《新莱茵报》

第２３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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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战地新闻

今天，直接来自战场的消息仍然很少。从佩斯获悉，马扎尔人

在他们通过突然挺进而使奥地利人大吃一惊之后，又朝蒂萨河撤

退了。据《劳埃德氏报》报道，帝国军队似乎已经占领了从瓦岑到康

森茨（？）和从豪特万到索尔诺克一线。文迪施格雷茨确实已离开佩

斯往珍珠市地区去了。

另一方面，今天已经得到证实，贝姆在特兰西瓦尼亚再次给了

英雄普赫纳以决定性的打击。贝姆把他的军队集结在德瓦附近，军

法报纸早就希望普赫纳和卢卡维纳在这条狭窄山口包围贝姆，并

迫使他投降。而根据过去的一部分公报，在这里还有三千名罗马尼

亚人封锁着每一个出口。不过，所有相信公报的人都大吃了一惊，

在这里，不是三千名罗马尼亚人，而是突然变成了不下于四千名配

备有八门加农炮的马扎尔人，而且贝姆还同他们会合了。２月９

日，他对追踪而来的奥地利人进行攻击，经过十四小时的战斗把他

们打败，歼灭了几个整团，并把逃窜的帝国皇家军队的那个军赶回

海尔曼施塔特，在那里，他们直到１２日才重新集结起来。奥地利人

的右翼企图在毛罗什河畔固守阿尔文茨，但也被击退到卡尔斯堡。

于是，贝姆又成了特兰西瓦尼亚西半部的主宰。在东半部，在

阿卢塔河东面距喀琅施塔得两小时路程的地方驻有塞克列人１１７。

下面是关于在这里进行的战役的官方报道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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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背信弃义的〈！〉塞克列人敌对地向布尔岑兰德挺进。这就促使俄国

将军恩格尔哈特于本月４日清晨七时率领一个俄国营，一百五十名哥萨克和

两门火炮，在罗马尼亚第一团的一个营的支援下，前往彼得斯堡强行侦察。

在离开喀琅施塔得几乎还不到一小时路程的地方，侦察部队就遇上了敌

人。敌人以强大的纵队从霍尼希贝格朝彼得斯堡方向移动。当敌人发现了我

军力量薄弱后，就以十倍的优势兵力发动进攻，然而，这并没有使他们屈服。

战事方酣时，喀琅施塔得的城防部队得到告急的消息，整个军队随侦察

部队而来，配备六门火炮的两个俄国营，以及一个萨瓦龙骑兵连以两个纵队

投入战斗。

俄国炮兵尽管受到从筑有掩体的阵地发射的猛烈炮火的轰击，但他们还

是迫使敌人的正面屈服了。而另一支俄国军队夺取了彼得斯堡附近的被敌人

牢固占领着的一个高地，从而使敌人全面撤退。——敌人穿过霍尼希贝格，

过了奥尔特河上的桥，过河后即把桥拆毁，然后在彼岸重新建立了阵地。但

是，由于他们在这里又受到指挥得力的炮火的袭击，不得不继续后撤。这样，

从早晨八时开始的战斗到下午二时宣告结束。

敌人非常迅速地撤过了奥尔特河，所以只抓到三名俘虏。敌人的兵力共

有八千至九千名步兵、五百名骑兵，他们全都武装得很好，并有六门火炮。一

支正从马里恩堡向苏尼奥尔塞格运动的大约有一千二百人的敌军，在炮击开

始后撤回海尔斯村。”

照此看来，塞克列人是这个国家东半部的主宰。尽管有两万名

俄国人进驻萨克森人的几个主要城市１４２，但除了喀琅施塔得和海

尔曼施塔特，整个特兰西瓦尼亚都在马扎尔人手中。——在特兰

西瓦尼亚的和我们同族的野蛮的佛来米人为我们德国人赢得了什

么样的荣誉，这从下列事实可以看出：

“喀琅施塔得２月５日。这里的市政府向驻多瑙河两公国的俄军指挥官

冯·利迭尔斯将军呈交了一份感谢状。”１６５

帝国军队的先生们在布柯维纳边境也未能继续前进。他们宣

称，他们已经到了比斯特里察，但这件事还值得怀疑。关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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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听一听《波希米亚立宪报》是怎样说的：

“乌尔班上校已从布柯维纳方面挺进到特兰西瓦尼亚的比斯特里察。冯

·马尔科夫斯基中将也已到达距比斯特里察二德里的毛罗塞尼。他在那里进

行了侦察，并在第二天回到多尔纳的大本营，以便得到援军，并立即向前挺

进。”

在距离自己所占领的城市“二小时路程”的地方，是不必再进行侦

察的。可见，比斯特里察仍在马扎尔人手中，而马尔科夫斯基撤退

到布柯维纳地区的瓦特拉—多尔纳。

最后，还有下列２月２３日来自佩斯的《波希米亚立宪报》的通

讯：

“看来在我们邻近的战场上不久将进行一场决战。早在两天以前，大本营

里就有通常发生重大事件之前的那种忙碌的气氛。据我从相当可靠的方面获

悉，今天公爵①本人将动身，他的大本营将继续向前迁移到距这里有四小时

路程的格德勒，即属于昔日的一个格拉萨尔科维奇的别墅。据一些军官的说

法，匈牙利军队已被这样紧紧地包围〈！〉，以致他们的彻底失败已指日可待，

除非〈！〉他们再找到一种摆脱困境的方法〈！！〉。前天押送来三百多名俘虏，而

且都是从上述地区来的。

押送来的俘虏，有各营的洪韦德１６２、前线的逃兵、骠骑兵和两车被捕的非
军事人员。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名乘坐在前面的车上的一位夫人，她全身除眼

睛外都用斗篷和围巾遮盖起来。轻信的人们认为，她是戈尔盖将军的夫人；后

来，他们把她说成是戈尔盖的情妇。由于她剪短的卷发和强壮而不大象女人

的容貌引起了怀疑，她被逮捕，说是男扮女装。在搜查时证实，她确实有权穿

女服。但是，在她的裙子的腰垫里，找到了一些有叛国内容的重要信件和二千

佛罗伦匈牙利纸币。”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４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４日《新莱茵报》
第２３７号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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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萨 尔 案 件
１６６

科伦３月３日。我们的读者想必记得今年年初为１１月在杜塞

尔多夫被捕的拉萨尔、康塔多尔和韦耶尔斯而向总检察官尼科洛

维乌斯先生请愿的代表团。１６７当时总检察官先生许诺，被捕者的待

遇将在审前拘押所许可的条件下尽量改善；他还许诺，侦查将尽快

进行，并且郑重其事地保证，决不应设想这次预审会象哥特沙克及

其同事的案件１６８那样拖延。

此后过了两个月，其间我们的读者得以了解，在这段时间里的

“改善”，尤其是拉萨尔享受到的“改善”，是什么意思１６９；读者知道，

典狱长莫莱特先生是以什么样的殷勤对待他的，又是怎样以狱规

来威胁未决犯的，而且总是尽量给人以“入狱”判决的特别法庭又

是怎样威胁着他们。

显然，履行第二个关于尽快侦查的诺言会象履行改善的诺言

一样出色。

大家知道，拉萨尔是１１月２２日被捕的，所以侦查差不多已经

进行了三个半月。这么长的时间还不够用来准备把被告交本月５

日在杜塞尔多夫开庭的陪审法庭例行季度审判庭审讯。如果没有

规定特别庭审那就还需要三个月的审前拘押才能把案件交陪审员

审理。而法院侦查员宣布案件的审前侦查在三个多星期前已经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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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茵省检察院明目张胆和不容抵赖地拖延了哥特沙克案件

之后，在当时的审讯案件的进程引起公愤并在发出不得重犯类似

错误的严厉警告之后，总检察官先生今天对由卡·沙佩尔、卡·马

克思、弗·恩格斯、莫·里廷豪森、保·哈茨费尔特和亨·毕尔格

尔斯组成的代表团声明，案件不能交给最近一次陪审法庭季度审

判庭审讯，因为案件的必要准备工作无法迅速完成！

当然，尼科洛维乌斯先生断言，案件的拖延完全是侦查过程本

身造成的，这次侦查量之大完全出乎预料，同时他表示不能承认案

件已经造成的必然拖延是因侦查的进程造成的。

我们不想对总检察官先生袒护他的公务人员一事提出异议，

因为这完全符合等级制精神。但是我们没有义务遵循它。

我们上面已经指出，法院侦查员早在三个多星期以前就宣布

侦查结束。在对被告们进行最后审讯之后又过了两天，拉萨尔突然

又被传去见法院侦查员。他们向他出示一封信，在信里他要求武装

的增援部队在１１月开往杜塞尔多夫。他没有否认写过这封信，根

据这个口供，侦查重新开始。被告们应该感谢这次追加的侦查，因

为这一来他们的案子就不会在最近一次陪审法庭审理了。尼科洛

维乌斯先生今天正是这样向代表团说明的。

事情很清楚了。如果是这封不幸的信造成重新传讯证人并因

此使检察院的决定为时过晚，以致无法在三星期内为公开审讯作

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如果负责侦查的检察机关在侦查已经近于结

束的时候才得到这个文件，如果国家检察官冯·阿蒙第一先生立

即把这份文件交给法院侦查员，以便在侦查时使用，那就无人可以

受到指责了，被告只能怨自己的运气不佳，那么晚又给本来就复杂

的侦查增添新的材料。但是情况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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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封似乎应对这次拖延负全部责任的信在冯·阿蒙先生的手

里差不多搁了三个星期，在这期间他不认为有必要把信交给侦查

员。可见，足以为陪审法庭最近一次的季度审判庭审讯做好准备工

作的这段时间被国家检察官先生放过了，为的是在一次侦查结束

后再制造一个重新侦查的借口。国家检察官先生是不会否认这个

事实的；他自己已经承认，在此以前这封信在他的柜子里一动不动

地放了很长时间。

因此我们要问：难道冯·阿蒙先生不是显然要用这样的方法

故意使案件拖延吗？难道不应当让他为这种显然有意的拖延负责

吗？我们至少找不出理由能够证实这位检察院代表把他自认为极

有价值的文件扣压几星期之久而不交付侦查是有道理的。虽然我

们听说，国家检察官先生利用了这三个星期的时间收集初步的资

料。但是我们认为，仅仅为了说明犯罪构成而进行的侦查开始后才

来收集资料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认为这种做法的真正动机不是别的，而是出于害怕公开

审讯，害怕最近在科伦的审判案１７０会使公开审讯作出有利于被告

的判决，——也是出于暗中希望尽快大赦，显然，某些人宁愿大赦

而不愿由陪审员宣判无罪。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３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６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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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扎尔人的胜利

科伦３月５日。照《科伦日报》的话说，马扎尔人关于匈牙利战

争的报道纯属“幻想”和“可笑的夸张”。更妙的是，这个了不起的科

伦女人至今还没有证明哪一件事是夸大的。但是，她又怎么能证明

呢？直到现在，马扎尔人的消息总是三天之后就得到证实！

我们的做法与《科伦日报》不同。一开始，我们就坚定地站在马

扎尔人一边。但是，我们决不允许自己的倾向性影响我们对马扎尔

人报道的判断。我们既没有把这些报道说成是夸大，也没有把它们

看成福音，而是把它同其他消息相比较，批判地确定了它的可靠

性。我们马上就发现，这些报道就主要内容来说常常是正确的，而

每次都是不出几天，就得到奥地利公报直接或间接的证实。

在这篇开场白之后，我们今天用下面一条消息作为我们关于

匈牙利的报道的开头：根据《布勒斯劳报》的马扎尔通讯，
·
贝
·
姆
·
对
·
普

·
赫
·
纳
·
取
·
得
·
了
·
辉
·
煌
·
的
·
胜
·
利，
·
并
·
于２

·
月１５

·
日
·
经
·
过
·
强
·
攻
·
夺
·
取
·
了
·
海
·
尔
·
曼
·
施

·
塔
·
特。这一消息引用的是２月２７日的匈牙利的《通报》１１５。２０日在

德布勒森用礼炮和赞美诗庆祝了这一胜利。在战斗中，贝姆的左手

中了两枪，结果不得不切除三个手指。“在特兰西瓦尼亚已经没有

俄国人的踪影。”据说，普赫纳已逃到泰梅什堡。

可以看出，这一消息是绝对可靠的。昨天到达的来自特兰西瓦

尼亚的关于贝姆的消息，报道到１２日为止。这一天，普赫纳企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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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曼施塔特城下集合他那疯狂逃窜的部队，这些部队从德瓦被

赶到萨斯瓦罗什，从萨斯瓦罗什被赶到米尔巴赫又从米尔巴赫被

赶到海尔曼施塔特。众所周知，在海尔曼施塔特当地，他只找到四

千名俄国人可以作为他的援军，但这些俄国人同他的残部一起显

然不足以顶住贝姆的军队。因此，关于贝姆——奥格斯堡《总汇

报》说他“可惜是一位出色的战士”——在海尔曼施塔特附近给了

被公认为庸碌无能的普赫纳以最后的决定性打击的消息，以及攻

下该城本身的消息，是完全可信的。

由于这一胜利，贝姆重新成为整个特兰西瓦尼亚的主宰。只有

在最东南角的喀琅施塔得和在最东北面的比斯特里察近郊还在帝

国军队手中。马尔科夫斯基曾从布柯维纳入侵比斯特里察地区。大

家都知道，在这位高贵的英雄的视野中只要有贝姆出现，他总是把

整个城市撤空，而退回到靠近俄国边境的地方去。现在，贝姆距这

里有三十到四十德里，勇敢的马尔科夫斯基又发动了攻势，并已经

在喀尔巴阡山作战三个星期。这一大胆的投机的结果是，马尔科夫

斯基占领了比斯特里察——一个萨克森人的城市１４２——从而用三

个星期的时间占领了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整整五德里的土地。刚刚

收到第２５号军事公报（见下面）报道说，他的军队“又经受了一场

非常成功的战斗”；成功得在打完此仗之后“他们又回到了自己在

比斯特里察的阵地”，就是说，甚至连战场都没能守住。真是太成功

了！

根据同一份马扎尔通讯说是南方，匈牙利人在阿拉德也打了

一次大胜仗，在这场战斗中，莱宁根团有三百人投奔了他们。

关于蒂萨河的情况有下列新消息：根据公报说，文迪施格雷茨

在２４日把大本营迁往豪特万，２５日迁到珍珠市，然而，这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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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２５日他在珍珠市。关于这件事，马扎尔通讯又比奥地利新闻早

一天报道说：

“我们从佩斯的可靠方面获悉，文迪施格雷茨于２６日在齐包克哈佐附近

吃了败仗，因此，在欧芬已为撤退作了一切准备。架浮桥的装备已运往拉布。

炮兵辎重则从佩斯附近的大草地搬入要塞。据说，在克罗地亚军队中有两千

人投奔了匈牙利人。由于在佩斯逮捕了一个最富有的匈牙利银行家的儿子阿

·沃德扬纳先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这次逮捕引起了佩斯城极大的愤慨。这件事向匈牙利资产阶

级表明，他们可以期望从帝国军队那里得到些什么。另一份报道对

这次逮捕事件作了如下叙述：

“科苏特以股份形式开办了一家呢绒工厂，而他自己没有入股。沃德扬纳

被委任为厂长。该厂筹集了六万佛罗伦经营资本。当帝国军队占领佩斯时，尽

管已向他们说明，该企业是私营的，他们还是从中征用了二万佛罗伦。２月２５

日，他们不顾提出的异议，也不顾已经付给他们二万佛罗伦，仍要求上缴全部

六万佛罗伦。当股东阿尔伯特·沃德扬纳抵制这一荒谬要求时，就在２月２６

日公开把他逮捕。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于是，缴付了这六万佛罗伦，而

在第二天就把他释放了。”

为南方斯拉夫人的利益而分割匈牙利一事已得到证实。《佩斯

信使报》报道如下：

“佩斯２月２２日。昨天，在佩斯州发布了皇帝陛下的公告，根据公告的规

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以及巴奇考、托龙塔尔、泰梅什、乔纳德

各州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官房财产１７１以后要同匈牙利王国的其他官房产业分

开管理。根据该公告的规定，今后护照应使用德语，过去设在国境上的匈牙利

关税机关１７２也必须停止工作。”

为了使上述消息更加完整，我们首先引用马扎尔通讯的其他

报道。从这些报道可以看出，在德布勒森，人们是很少想到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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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息可靠方面获悉，文迪施格雷茨公爵的第二副官埃尔巴赫伯爵被

俘并被押解到德布勒森。２月１３日在德布勒森出版的《通报》上恩斯特·基

什被称为元帅，并说他正在德布勒森。《维也纳日报》早就说，这位匈牙利英雄

已投向帝国军队一边。拉·梅萨罗什将军再次出任陆军大臣。同一号《通报》

还刊登了众议院２月１２日的会议报告，其中科苏特讲演的摘要是非常值得

注意的，因为他指出，看来奥里缪茨的宫廷已背着文迪施格雷茨同意进行和

平谈判。２月２５日夜到２月２６日，有许多载有伤员的车辆从索尔诺克开到

佩斯。文迪施格雷茨目前在佩斯附近的格德勒，但耶拉契奇仍留在佩斯。中将

施利克伯爵已接替奥廷格尔将军指挥在索尔诺克的帝国军队，施利克以前的

那个军在托考伊附近和在齐普斯几乎全军覆灭。”

此外，我们再引用一篇载于《波希米亚立宪报》的关于南方军

事行动的报道，这是比较可信的，因为它刊登在一份亲斯拉夫人的

报纸上：

“据可靠消息，塞格丁目前在塞尔维亚人的手中。他们向这座可怜的城市

勒索了五十万佛罗伦协定货币１３３，但值得担心的是，缴清这笔对塞格丁居民

来说相当可观的数目，并不是对居民的唯一打击。塞尔维亚人要报复的事情

还很多，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宽宏大量。有许多逃亡者从巴纳特地区来

到这里，他们的叙述绰绰有余地证实了这一可悲的推测。街上到处挤满了可

怜的同遭不幸的人。他们不知道该到那里去。他们忍饥挨饿、悲观失望，他们

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因为他们昨天还安然栖身的小屋，现在已经变成一片废

墟！我同其中一个逃亡者交谈，他生动地描述了逃亡时所经受的苦难。他刚从

一个地方死里逃生，但在另一个地方却险些失去他的一只手，因为有几个塞

尔维亚人强盗般地疯狂袭击了他，由于他们不能很快地把印章戒指从他手指

上脱下，要把他的手砍下来。但是我不想再列举这类骇人听闻的残暴行为来

继续打扰你们。”

最后，官方第２５号公报本身只是告诉我们，格茨和雅布沃诺

夫斯基重新占领了继续推进的戈尔盖将军所撤离的城市埃佩尔耶

什和卡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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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帅文迪施格雷茨公爵殿下于本月２４日从欧芬动身，同日将其大本营

迁往豪特万，２５日又迁往珍珠市。这样就同中将施利克伯爵的军取得了联

系。根据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报道，最积极最谨慎的乌尔班上校在比斯特里

察附近的拜尔斯村又成功地同叛军打了一仗。为了获得关于叛军阵地的确切

消息，乌尔班上校于本月１８日从雅尔德出发，经过比斯特里察，取道海登多

夫，直到通往伯伊尔斯多夫和塞赖特村的大道的交叉点。在那里，他派出一支

纵队在维泽尔少校指挥下迂回到塞赖特村。他率领主力部队向伯伊尔斯多夫

前进，在该处遇上了波兰军团１７３，并用刺刀攻占了该地。经过这次胜利的激

战，敌人被赶到马扎罗什。在这次战斗中，俘虏了身负重伤的叛军上校里茨

科、两名军官和二百名士兵，缴获了三门加农炮、一辆货车、一面帝国军队军

旗和一面叛军军旗以及弹药和行李。我方不幸损失了萨瓦龙骑兵的中尉博迪

辛伯爵，他在这里为皇帝和祖国英勇献身。在这次行动的目的达到之后，乌尔

班上校回到他在比斯特里察的阵地。乌尔班上校高度赞扬了他整个部队的勇

敢和坚毅，同样也赞扬了加里西亚警备营、卡尔·斐迪南步兵团１０５、萨瓦龙骑

兵以及罗马尼亚辅助部队。本月２１日，在上匈牙利，由格茨旅和雅布沃诺夫

斯基旅组成的拉姆贝格男爵师占领了埃佩尔耶什和卡绍。”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５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６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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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地 新 闻

继昨天传来马扎尔人胜利的消息之后，今天又传来了奥地利

人胜利的断言。奥里缪茨的《奥地利通讯员》报道说：

“下述电报刚发到奥里缪茨：元帅文迪施格雷茨公爵于２月２６日和２７

日在卡波尔瑙附近打败了叛军。１７４敌军朝两个方向逃窜。俘虏了整整一个
营。”

下面同时被其他一些报道证实的几句话就是对这一消息的说

明：

“在维也纳，关于帝国军队３月２日取得胜利的消息是作为交易所的传

闻透露出来的；当天由佩斯邮车送来的信件都没有分发。”

人们可以看到，关于帝国军队胜利的消息具有文迪施格雷茨

胜利的一切特征：那些应该能证实上述消息的信件，在维也纳都被

邮局扣压下来。这是维也纳政府第一次不得不求助于这种方法。由

此可见胜利之辉煌！

还没有收到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关于１５日贝姆和普赫纳之

间的战斗的消息。但是，到１４日为止的最后一批消息报道，都使人

预感到第二天马扎尔人会取得胜利。来自维也纳的一份石印通

讯１７５写道：

“我们终于又直接从海尔曼施塔特收到了直到本月１４日为止的信件，然

而其内容最多也只是安抚人心而已。

普赫纳中将要想对那群狂热的塞克列人１１７和贝姆匪帮采取攻势，显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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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还是太薄弱了。看来，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们不愿意按大公国的困境所要

求的程度来利用俄国人的帮助。从海尔曼施塔特和喀琅施塔得来的商业信函

发出哀叹。泰梅什堡向海尔曼施塔特报告说，塞尔维亚人拒绝援助特兰西瓦

尼亚。这一点从卢卡维纳、格累泽尔和泰奥多罗维奇等将军的不坚决的机动

就可以看出。”

科苏特使奥地利人又遭到一次新的失败，但不是发生在战场

上，而是在杂货商的柜台上和犹太小贩的货摊上。科苏特看到，帝

国被迫回收票面额为一盾和二盾的纸币，他就立刻安排发行十五

和三十克劳泽的纸币１７６。文迪施格雷茨被这一对帝国皇家国库的

叛逆行为所激怒，他发表了下列公告：

“向德布勒森逃窜的叛军，不遗余力地要使本来就受到严重干扰的国情

更加混乱。他们在非法发行了纸币以后，又发行了票面额为三十和十五克劳

泽的纸币，并已开始流通。这些纸币大多数流入手工业者和乡村居民中极为

穷困的阶层的手中，这些人本来就几乎完全丧失生计，穷困万分，他们特别需

要加以保护，使其不受损失。因此，在发布关于匈牙利纸币的命令之前，我暂

时宣布，这些完全非法的三十和十五克劳泽纸币为无效和无价值，并禁止公

家财务部门和在私人流通中接受这些纸币。”

在奥地利有现金，特别是辅币可以投入流通之前，文迪施格雷

茨先生似乎竟能阻止马扎尔纸币的流通！

根据奥地利的报道，这位被《波希米亚立宪报》称为“没有统帅

天才”（！！）的戈尔盖，已辞去了司令官的职务。我们无需说明，这种

谣言有多么荒谬。现在，我们引用奥地利《劳埃德氏报》关于这位干

练的游击队员在齐普斯最近的一些作战行动的下列报道：

“直到本月１８日为止拉姆贝格中将在齐普斯地区指挥由格茨将军和雅

布沃诺夫斯基公爵率领的帝国皇家军队的两个旅，不断地同戈尔盖叛军部队

进行小规模的战斗。戈尔盖派了一个人数不多的护卫队把他的辎重从帝国皇

家军队已撤出的卡绍地区运往蒂萨河畔德布勒森方面，而且，为了保证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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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的安全，他把自己的全部兵力用于牵制追击他的军队，因此在卡绍仅仅

保留了两个骠骑兵连。在他的后卫部队被迫从瓦伦多夫撤退到毛尔吉特村

——帝国皇家军队的猎兵在这次战斗中缴获了五门火炮〈！〉——之后，他把

自己的主力集中在处于海尔纳德河河谷一个狭窄山口的一条道路上，这对帝

国皇家军队的前进造成严重障碍。在去埃佩尔耶什的路上，匈牙利的小股部

队迅速后撤，因为他们担心在山路上被卡绍的前守备部队截断。匈牙利的步

兵简直糟透了，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既缺训练又无纪律——这些缺点本身在某

种程度上为马扎尔人所特有的身体灵活和在战斗中勇于牺牲的精神所弥补

——，而且，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军官既笨拙又胆怯，这些人是从世界各地凑到

一起来的，所以得不到士兵的信任。不过，骠骑兵却保持着他们传统的勇敢品

质，尽管他们的军官大多是从军士提拔起来的，是愚昧无知的，但至少是大无

畏的；虽然在这山区，他们的用处不大，然而，他们常常为了掩护加农炮和鼓

舞其他士兵的斗志而下马。在担负前哨任务时，他们勇猛顽强，给帝国皇家军

队造成许多麻烦。

叛军和帝国皇家军队在这一地区的交战只限于散兵战和炮战；当这几个

营逼近时，叛军就后退。本月１９日，他们在卡绍会合，然后打算急行军到达蒂

萨河，以便同邓宾斯基会合或逃往德布勒森〈！〉。

卡绍为了迎接叛军而张灯结彩，并以火炬游行队伍来欢迎戈尔盖，从而

避免了象埃佩尔耶什那样缴纳一笔军税。现在这些凶恶的客人逃跑了。本月

１９日，帝国皇家军队又占领了埃佩尔耶什，前天占领了卡绍。位于埃佩尔耶

什和卡绍之间的彼得罗维安村的农民抓到了几个骠骑兵并把他们押解过山

交给帝国皇家军队，作为惩罚，叛军枪毙了地方法官和一名陪审员。我们齐普

斯人得以幸免；只有卡绍山路上的居民点在各次散兵战中受到严重损失。诺

伊多夫城由于背信弃义而受到了前面提到过的帝国军队基泽韦特尔少校的

袭击。该城现在由施图尔指挥的四个斯洛伐克国民军９５连占领，这当然不能
象在帝国军队占领下那样舒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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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因为听说，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看到了骠骑兵；同时，使我们欣慰的是

福格尔将军从加里西亚率领四千人经过巴尔特费尔德向前进军。他可能不久

以后就会把这些匪帮赶出边境的山区〈？〉。”

为了与此对照，我们引用了《波希米亚立宪报》来自阿格拉姆

的关于南方斯拉夫人之间纠纷情况的下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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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拉姆２月２５日。最近的一号《进步报》讨论了卡尔洛维茨宣布戒严

的原因。该报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央委员会的活动是导致采取这一军事

措施的原因。１２０《进步报》为总主教①开脱，而卡尔洛维茨是按照他的指令宣

布处于战争状态的。上述报纸继续报道说，最近总主教独揽大权，而中央委员

会已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并尽量避免公开插手地方长官管区的行政事务。根

据上述报纸来判断，拉亚契奇同斯特拉蒂米洛维奇之间的分歧还远没有解

决。９９这一点也由一位到达这里的塞尔维亚宪法委员会的成员所证实。从他
向我的描述来看，伏伊伏丁那的情况不很妙。根据这位成员的叙述，我能够向

你们报道一些那里的局势。大部分人民是倾向于斯特拉蒂米洛维奇的，只有

锡尔米亚和彼得瓦尔登边屯区１７７反对他。在那里，当选为团管区指挥官的并
得到总主教批准的拉多萨夫列维奇，使得斯特拉蒂米洛维奇的企图完全破

产。总主教被任命为民政官，同时他还被任命为地方长官管区的军事首脑，这

使人感到有些奇怪。已经证实，拉亚契奇同泰梅什墨的司令官②有过多次冲

突。过去，拉亚契奇和他是友好相处的。后者竭力要使巴纳特边屯区隶属于

他，并在那里恢复旧的军事统治。１７８一些高级军官已坚决联合起来，他们多方
努力，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给塞尔维亚人作梗。卢卡维纳和泰奥多罗维奇是反

塞尔维亚人这一派的头目。后者由于他粗暴又令人讨厌的行为以及过份夸张

的‘黑黄色’１０１情感而失去一切同情。他对于一切不带帝国皇家佩带的人是这
样不能容忍，以致他准备只发给塞尔维亚国民军军官以班长的薪俸。——塞

尔维亚宪法委员会不久前已开始活动；它讨论的第一个成果就是已经完全拟

定的地方长官管区的选举法。”

当前在斯拉夫奥地利到处都在酝酿着的这场泛斯拉夫主义的

暴动一旦爆发，“联合君主国”就会经历一些重大事件！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６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７日《新莱茵报》
第２３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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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卢卡维纳。——编者注

拉亚契奇。——编者注



《科伦日报》关于战况的报道

昨天对《科伦日报》来说是高兴的一天，可惜这种兴致被某些

义愤冲淡了。该报之所以高兴是因为来自奥里缪茨的电报报道了

所谓文迪施格雷茨获胜的消息；义愤当然又只能归咎于我们的评

述认为马扎尔人的报道①多少是可信的。怎么！《新莱茵报》这家令

人唾弃的报纸胆敢宣称，《科伦日报》“至今还没有证明马扎尔人的

报道中的哪一件事是夸大的”，而《新莱茵报》本身却批判地证实了

这些报道的可靠性！于是用了三个惊叹号，一个比一个愤慨，一个

比一个激动。

我们还是别给这位毗邻的政论家那种为真理、正义和文迪施

格雷茨而斗争的神圣热忱泼冷水吧！今天我们就专门来——因为

从匈牙利来的消息太少了——“批判地证实”《科伦日报》昨天的报

道的“可靠性”。

《科伦日报》一开始就郑重其事地说：

“今天我们能够从两个战场来报道更确切的消息。〈那就是〉：今天我们

对待《布勒斯劳报》关于马扎尔人胜利的长篇报道，也象我们往常对待这类报

道一样：我们必须再一次证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可笑的夸张。所谓文迪施格雷

茨的失败变成了他的胜利；而关于贝姆攻克海尔曼施塔特的报道，没有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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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话。”

这些话听起来真了不起。我们这位毗邻的政论家，似乎在这里

一下子就抓住了马扎尔人的报道中的两点重大的“夸张”——我们

请大家原谅，——事后他向他的读者报道了摘自奥地利报纸上的

消息。

但是，现在让我们把这件事详细研究一下。

首先，登出了这份已经知道的奥里缪茨电报被刊登出来，而且

作为不容任何怀疑的权威提出来的。但是，试问，为什么这个趾高

气扬的科伦女人认为，报道一条使这份电报完全具有自己特点的

消息，就不适当的呢？就在维也纳政府在维也纳散布所谓文迪施格

雷茨胜利的消息的同一天，它把全部来自佩斯的信件和报纸都扣

压在邮局里。这也许是出自为祖国武装力量取得巨大胜利而高兴

的心情吧。《科伦日报》必定象我们一样，至少在六七种东德意志报

纸上看到过这条消息。但是，为了不影响它的读者为“德国武装力

量”的胜利而高兴的情绪，它同奥地利政府的做法一样，扣压了这

条消息。这是《科伦日报》“批判地证实了”关于奥地利取胜的电报

的“可靠性”的实例。

但是，不仅如此！马扎尔人似乎在卡波尔瑙附近被打败了。这

是“有重要意义的”。

“卡波尔瑙还在珍珠市以东；因此，匈牙利人完全是在后撤。”

一提“后撤”，这家了不起的科伦报纸就会设想，这只能是被打败

了！这位毗邻的政论家总算看了一下地图，并发现，马扎尔人必定

是在卡波尔瑙附近被打败了，因为“卡波尔瑙还在珍珠市以东”！确

实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

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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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通讯员对最近发生的战役还毫无所知的《西里西亚

报》，从维也纳得到关于这方面（！）的消息：

“匈牙利人又全面撤退了，文迪施格雷茨公爵将要渡过蒂萨河向德布勒

森进军。不久之后，一定会打一场大仗，或者〈！〉德布勒森会失守，残阙议会１７９

将解散，整个叛乱会因此而结束。”

“文迪施格雷茨公爵将要渡过蒂萨河向德布勒森进军。”文迪

施格雷茨公爵这样说了，而每个正直的人都有义务相信他说的话

是算数的。“文迪施格雷茨公爵将要”！现在，谢天谢地，从“文迪施

格雷茨公爵将要渡过蒂萨河”并“向德布勒森进军”，已经快一个半

月了，但他一直还是待在老地方。然而，如果人们象这位毗邻的政

论家一样，懂得如何区别“更确切的消息”和“可笑的夸张”，那么，

整个匈牙利战争在得到“文迪施格雷茨公爵”“将要渡过蒂萨河”和

“向德布勒森进军”的保证之后，早就该结束了。“德布勒森会失守，

残阙议会将解散，整个叛乱会因此而结束。”事情解决起来易如反

掌。根据这位已经多次“渡过”蒂萨河并占领了德布勒森的毗邻的

政论家的报道，阵亡的马扎尔人比整个匈牙利人口还要多，并且他

在一个月以前就已经在欢呼：“匈牙利的战争即将结束”，——就是

这位政论家在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消沉之后，突然又重新振作起

来，又在欢呼，“战争即将结束，大山分娩”云云。这些不是“可笑的

夸张”，而是“更确切的消息”！

以这种方式制造出奥地利人的胜利，这就使《波希米亚立宪

报》成为《科伦日报》危险的竞争者。《波希米亚立宪报》今天从佩斯

这样报道：

“由于卑鄙的背信弃义而使帝国皇家军队在特兰西瓦尼亚蒙受的失败已

从另一方面得到补偿，这就是：科莫恩在目前受到了强烈攻击，炮轰已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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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关于主战场，就报道这些。匈牙利战争在这里以奥地利人重新发动进攻

而进入第二阶段。”

我们的邻居要使匈牙利战争进入第几“阶段”，这是无关紧要

的。使人更感兴趣的是对下面这个问题的回答：《科伦日报》关于匈

牙利战争的报道进入了第几“阶段”？

战争一开始，还在奥地利人进入佩斯之前，我们就立即提醒大

家注意，真正的战场只是在佩斯东面，在蒂萨河和多瑙河之间展

开，而最后的决定性的战场就在蒂萨河畔，也许甚至在蒂萨河彼

岸。我们当时就已经说过，马扎尔人的英勇善战、奥地利人固有的

缺点、给养供应的困难以及地形的所有特点使得马扎尔人选中这

个地区。①我们已多次指出，而且几天前还在指出，匈牙利人向蒂

萨河的一切“后撤”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蒂萨河正是他们的

天然防线，而他们目前在这条防线的后面是不大容易受到攻击的。

我们再说一遍：文迪施格雷茨愈是向前推进，其处境就愈困难，他

的军队就愈无力，马扎尔人取胜的机会就愈大。此外，决战愈是推

迟，马扎尔人就愈有时间来武装、组织和加强他们年轻的军队，而

帝国军队的情况与其说是进一步改善，倒不如说更加糟糕了。

因此，就算马扎尔人关于奥地利人失败的消息确实是假的，那

么奥地利人的“胜利”仅仅限于当马扎尔人的后卫部队在掩护其主

力军朝蒂萨河和海尔纳德河方向撤退时奥军同它进行的一些小战

斗。象邓宾斯基这样的一位统帅，当他在一条河的对岸可以更好地

作战时，他是不会背水决战的，除非他对情况有绝对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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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上所述，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消息。无论是马扎尔人

的报道，还是那份电报都没有得到任何证实。他们没有收到维也纳

的信件和报纸，布勒斯劳各报由于星期一无报所以也没有来，柏林

各报没有新消息，消息晚一天的莱比锡和布拉格各报，只载有２７

日的佩斯来信，对２６日开始的战斗还一点也没有提到，而特别引

人注意的是，他们也没有谈到奥里缪茨关于胜利的电报。

现在接下去说：

“我们没有从特兰西瓦尼亚得到更详细的消息。”

这一条关于没有收到消息的消息，确实是非常“确切的”！这是

反驳马扎尔人的“可笑的夸张”的极好方法。

“根本谈不上是不偏不倚的（这是毗邻的仇视马扎尔人的人的天真评

语！〉《布勒斯劳报》把早些时候确实很困难，但最近确已有所改善的奥地利人

的处境描述得大概过于没有希望了。”

“确实，大概”！“确已有所改善的奥地利人的处境”！“描述得

大概过于没有希望了”！在值得注意的“更确切的”消息中，除了愁

眉苦脸地承认奥地利人的处境“早些时候确实很困难”外，没有什

么“确切”的东西！

“关于强攻海尔曼施塔特的故事是马扎尔人虚构的；这件事似乎发生在

２月１５日，然而维也纳的《劳埃德氏报》在其专栏里刊登了一封１６日从海尔

曼施塔特的来信，写信人对所谓的强攻毫无所知，而他所知道的，恰恰与此相

反，等等。”

这封据说是１６日来自海尔曼施塔特的信，一字不提关于这位

战败的、曾于１２日在海尔曼施塔特城下重新集结其部队的普赫纳

的命运，一字不提取道米尔巴赫向前挺进的贝姆的位置，而只是胡

说些关于塞克列人１１７的袭击，关于还要坚持几天，直到“从四面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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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不断靠拢的战无不胜的帝国皇家军队”（从哪里来？）前来排除危

险，等等。总之，这封信除了早已知道的事情，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提

及，它具有在维也纳本地炮制的文书的一切特征。如果私营报纸有

来自海尔曼施塔特的１６日的消息，为什么就没有官方或半官方的

报道呢？而《科伦日报》把它的坚定信念建立在这种虚构的公文的

基础之上！它用这些资料“批判地证实了”马扎尔人的报道中的“可

笑的夸张”！

此外，《科伦日报》还刊登一些极其荒唐可笑的流言蜚语，什么

关于科莫恩的军官业余剧院、戈尔盖的所谓免职、努根特的“打

算”，等等，并且象往常一样，以“奥地利各报关于俄国人进驻的一

系列值得注意的判断”来结束。每当这些先生们自己逐渐失去判断

力的时候，一系列值得注意的判断总是及时地随意转载出来。

《科伦日报》的先生们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胆怯到不敢卷入

任何一场论战，因为论战必定会彻底暴露他们的空虚、无知和思想

贫乏。这些文化界的流氓无产者企图把他们由于受到各种打击而

产生的怒气，发泄到同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作斗争的小小的马扎尔

人民身上。至于这五百万英勇的人民，他们的军官又全是叛徒，要

抵抗整个奥地利和俄国的力量，抵抗各个狂热的民族，他们经历了

一场无与伦比的斗争，与这场斗争相比，法国革命战争只不过是儿

戏，——这一切同《科伦日报》又有什么关系呢。最初，它骂马扎尔

人是“懦夫”、“吹牛大王”等等，但当这些懦夫最终使整个强大的奥

地利溃退时候，当他们迫使奥地利象一个六等小国那样卑躬屈膝

地向俄国人求援，以对付这几百万马扎尔人的时候，当二万俄国人

把他们的砝码放在天平上有利于奥地利的一边的时候，这一家可

敬的小报再也抑制不住它的欢呼！即使现在，每当收到那怕是一点

００２ 《科伦日报》关于战况的报道



点有利于帝国豢养的杀人凶手的消息时，《科伦日报》各个专栏里

就充满着欢乐的气氛。他们欢呼占绝对优势一方的胜利，幸灾乐祸

地看着一个具有英雄气概的小国同欧洲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进行殊

死斗争！

１８３１年，当时还存在书报检查制度１８０，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敢

于向这些不断缩小华沙包围圈１８１的俄国人欢呼。那时候，大家都同

情波兰，即使不抱同情至少也是保持沉默。而今天，我们有了出版

自由，《科伦日报》可以毫无阻碍地以最粗暴的方式向马扎尔人标

榜其全部的卑鄙愚蠢。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７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８日《新莱茵报》

第２４０号

１０２《科伦日报》关于战况的报道



奥军司令部第二十六号公报

前面这篇文章写完之后①，我们刚刚又收到了下面这份第２６

号公报。英勇的文迪施格雷茨终于在公报中向我们解释了电报所

宣布的他在卡波尔瑙附近的辉煌胜利：

“文迪施格雷茨元帅从珍珠市命令施利克中将于２月２６日离开彼得瓦

沙劳取道韦尔派莱特同主力军会合，以便联合起来共同向叛军进攻。２月２６

日，符尔布纳中将的军和施瓦尔岑堡中将的军在卡波尔瑙城下同敌人相遇。

敌人最初的意图是威胁我军左翼，以两营的兵力占领了一处森林高地。然而，

经过刺刀冲锋，敌人从这里被赶走。于是，敌人企图以他们的骑兵突破我军正

面，但在这里也被击退，并且全线向卡波尔瑙和卡尔撤退。夜幕的降临，结束

了这一天的战斗。施利克中将因敌人占领了希罗克狭窄的山口而受阻，经过

顽强战斗才突围因而迟到。２７日晨，文迪施格雷茨获悉他迟到的消息后，命

令继续进攻。他把敌人赶到韦尔派莱特，敌人在那里站住了脚，他们只是经过

激烈的战斗才放弃了这个地方。敌人企图再次夺取卡波尔瑙，并以许多门火

炮发动了两次进攻，但没有得逞。战斗进行了整整一天之后，叛军后撤，并在

马克拉尔占领了阵地。在攻克卡波尔瑙时，守卫教堂的札尼尼营１０５全部被

俘。敌方损失是：二至三百人死亡，九百至一千人被俘；帝国皇家军队损失轻

微，虽然至今尚未获悉确切数字。”

从这份公报可以看到：

２０２

① 在《新莱茵报》上，本文同前面一篇（见本卷第１９５—２０１页），是连接在一起

的。——译者注



（１）象马扎尔人的“夸张”完全正确地指出的那样，２６日匈牙

利人确实占了文迪施格雷茨的上风。因为，如果真象公报所说的，

帝国军队在２６日还是胜利者，那么他们在第二天得到施利克——

舒尔齐希军的增援后，应该有能力使马扎尔人遭到严重失败。

（２）文迪施格雷茨的“胜利”最多仅限于一次极不重要的战斗，

这从马扎尔人方面阵亡人数很少就可以看出。两天的战斗，共死亡

三百人！至于说到有一个营被俘，这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在匈牙利军队的军官中，总还是有一些出身贵族的叛徒，他们

只是等待时机把自己的军队部署得能够体面地被俘。马扎尔士兵

视死如归的勇气甚至方便了这一类的叛变行为。

（３）帝国军队对匈牙利人的损失知道得如此确切，而对他们自

己的损失却还没有报道，这同样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４）至于帝国军队最后得到的实际好处，那只局限于占领了整

整一德里的土地。匈牙利人参加了在卡波尔瑙和韦尔派莱特附近

的战斗，目前正在往东一德里的马克拉尔附近。在马克拉尔北面一

德里的埃尔劳，显然仍由马扎尔人占领着，并作为支持其右翼的一

个据点；否则，公报早已为这座重要城市的重新攻克而发出应有的

欢呼了。

（５）总而言之：匈牙利人在佩斯城门口达到了他们征讨的目的

之后，就撤退了，以避免在一个对自己不太有利的地方进行一次决

战。他们只有为了掩护自己的部队向蒂萨河和海尔纳德河撤退，以

及为了使帝国军队保持相当距离，才不得已而交战。这一目的已经

完全达到了。

公报的整个语气，以及帝国军队自己承认的只向前推进了一

德里这一事实都可以证明这一点。除了精神方面的影响，匈牙利人

３０２奥军司令部第二十六号公报



推进到距佩斯六德里的结果就是：戈尔盖已同主力军会合，海尔纳

德河、蒂萨河和喀尔巴阡山之间的各州已肃清了奥地利人。马扎尔

人得以将他们的右翼调往喀尔巴阡山，并同加里西亚革命者建立

直接联系１８２；他们把施利克逐出他的作战基地（加里西亚），从而迫

使奥地利人改变他们整个作战计划。

显然掌握１６日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消息的《科伦日报》可能

会告诉我们，为什么公报对１６日以前在海尔曼施塔特城下发生的

事情毫无所知。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７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８日《新莱茵报》

第２４０号

４０２ 奥军司令部第二十六号公报



战 地 新 闻

昨天，我们已刊载了维也纳石印通讯１７５上发表的最近一号（第

２６号）军事公报的摘要①。今天，我们看到了公报的全文。

文迪施格雷茨越是力图把卡波尔瑙附近发生的战斗１７４说成具

有大会战的性质，越是大肆吹嘘刺刀冲锋、骑兵袭击、炮轰等等，他

自己发表的被俘和死亡数字给他的打击就越大。在一次为期两天

的“我们到处都要同敌人的主力较量”的大会战中，马扎尔人方面

死亡二百至三百人！可见，马扎尔人方面只有几个军参加了战斗，

而他们如我们昨天所说过那样，最多只是掩护主力军撤退并使奥

地利人保持相当距离。因为在两个大军团之间的、尤其是持续了整

整两天的战斗中，造成的伤亡一定不会是几百人。

文迪施格雷茨谈到马扎尔人“数量上的优势”，那更是滑稽可

笑的夸张。假使小小的马扎尔民族能够同帝国军队即使仅仅处于

“数量上的”均势，匈牙利战争也早就结束了；何况是数量上的优

势！五百万人对三千一百万人的优势！！

有一份通讯甚至肯定地说，二万七千名奥地利人在卡波尔瑙

附近战胜了两倍于他们的马扎尔人！除此之外，这份报道还写得极

其巧妙和可信，它一口气地接下去说，朝埃尔劳撤退的马扎尔人在

５０２

① 见本卷第２０２页。——编者注



那里受到了格茨的接待。但是，大家知道，格茨离那里有三十德里

之遥，并在卡绍和埃佩尔耶什一带盘桓，而现在却突然进军到了埃

尔劳！

此外，公报没有什么新东西，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它丢在一

边。

现在再谈一谈特兰西瓦尼亚。在这里，贝姆确实没有夺取海尔

曼施塔特，而且理由是很简单的。他在吸收了从匈牙利调来的四千

人的纵队以后，就沿着毛罗什河挺进，以便同塞克列１１７国民军会

合。当他从米尔巴赫取道梅迪亚什向前推进时，为数七千人的塞克

列人队伍从另一方面朝他开来，并于１６日夺取了谢斯堡。该城的

守备部队和一部分市民自卫团１８３逃到海尔曼施塔特；贝姆追击他

们，并象１８日海尔曼施塔特的来信中所说的那样，贝姆又驻扎在

该城附近。据一份报道说，普赫纳已撤离该城。

由此可见，贝姆再次进行了通过特兰西瓦尼亚的凯旋进军，在

这样的进军中他已经有多次表现出色。他同住在紧靠莫尔达维亚

边境的无畏的塞克列人建立的联系曾一度受到普赫纳和俄国人的

威胁，现在又恢复起来；萨克森人地区受到极大的威胁，“萨克森人

地区的钥匙目前就在他的手中”。

此外，萨克森人１４２抱怨上面缺少好的领导和罗马尼亚人缺乏

勇气。据说罗马尼亚人表现得十分怯懦。一份报道说：

“仅仅是上面缺少好的领导和瓦拉几亚军队缺乏勇气和坚毅。至今所有

不幸的战斗都是由于瓦拉几亚人的过错而失败的。在萨尔茨堡附近的瓦拉几

亚正规部队，听到第一声炮响就都卧倒在地。在喀琅施塔得附近，俄国人不得

不配置在瓦拉几亚人后面，以防止他们逃跑。但如果仗打胜了，他们总是第一

批而且是最残暴地去搜缴战利品，无论是敌人还是躺在战场上受伤的朋友，

他们都不放过。”

６０２ 战 地 新 闻



大家看到，帝国皇家政府为了维护它的权威，利用了怎样一些

强盗集团。此外，《特兰西瓦尼亚信使报》期待着下述的帝国皇家的

辅助部队：

“据收现有消息，由格累泽尔、泰奥多罗维奇和门根诸将军率领开往特兰

西瓦尼亚的那个军由下列部队组成：莱宁根所部、卢卡维纳所部、彼得瓦尔登

人、罗马尼亚人、伊利里亚人和边屯区的德意志—巴纳特人１３９组成的八个步

兵营；五个枪骑兵连，三百名塞尔维亚骑兵，八十名奥地利边防军马队战

士１８４；一个火箭连，一个骑步炮兵连，两个普通步炮兵连，五门塞尔维亚加农

炮。总计一万五千人。”

特兰西瓦尼亚的佛来米人
１４２
在想象中的这一万五千人到达之

前，还得多次祈祷我们的天父。在毛罗什河下游的达米扬尼奇和费

特尔可惜已使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把特兰西瓦

尼亚转交给俄国人。

巴纳特战场没有什么消息。塞尔维亚人吹嘘下面这些新的英

雄业绩：

“泰莉莎奥佩尔为塞尔维亚人所占领。２５日从萨瓦河报道说，在富托格

附近几个锡尔米亚营１８５同诺伊扎茨的马扎尔人守备部队发生了战斗，结果该

城被后者焚为灰烬。”

至于这里能有几分是真实的，我们暂且撇开不谈。同时我们获

悉，我们估计早已到达蒂萨河下游或彼得瓦尔登地区的伟大英雄

努根特，竟没有渡过多瑙河，而直到现在他才“想在莫哈奇附近渡

过”这条河！！

正当他以这种想法来自我宽慰的时候，马扎尔人竟然就在他

附近，在托尔诺州，多瑙河右岸，欧芬背后，干出了最厚颜无耻的

事。在这里，在一个经过帝国皇家军队多次“扫荡”的地区里，长期

７０２战 地 新 闻



以来消声匿迹的佩尔采尔现在突然以游击队首领的身分出现，并

使整个地区都行动起来。据说：

“在巴陶塞克，由于这一鼓动的结果，使一名帝国军队的军官被俘，一名

帝国信使在波克什被阻，两个护送他的人被解除武装。在栋博堡地区，埃斯特

哈济公爵的牛全都被屠宰了。在洛茨哈佐，正逢赶集的日子，也出现了五十名

来自多瑙韦切和绍尔特的带着铅头鞭子３１６的叛军，他们没收了所有赶到集上

出售的牲口。”

这就是今天的消息。文迪施格雷茨的胜利降低为一次无目的

和无结果的袭击。贝姆在特兰西瓦尼亚的作战行动既巧妙又富有

战果。巴纳特的塞尔维亚人仍被阻于毛罗什河附近，束手无策，努

根特仍不能渡过多瑙河进入巴纳特。德拉瓦河和多瑙河之间的地

区正酝酿着反对帝国军队的起义——这就是根据最新消息对交战

双方的形势所作的简略叙述。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８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９日《新莱茵报》

第２４１号

８０２ 战 地 新 闻



第二十七号公报。——战况报道

今天我们收到一份新的奥地利公报。但是，在我们对它详加研

究之前，想先回过头来讲两句卡波尔瑙附近的战斗１７４，并报道一些

引自奥格斯堡亲梅特涅的报纸①的评论，这些评论出自这家报纸

之口肯定是极其“引人注意的”。这家通常充满黑黄色１０１狂热的

报纸以抱怨的口吻说了下面这些话：

“遗憾的是，这份为此而发表的战报〈见下面〉，象大部分来自匈牙利战场

的这类战报一样，仍然没有提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情况：不知道交战双方投入

战斗的兵力的数量，不知道敌人事先的机动，不知道敌军由哪些部队组成，不

知道他们的指挥官的名字，甚至也不知道他们总司令的名字。而这份报告却

包含着一些不大重要的细节。”

它继续说：“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关于卡波尔瑙战役的公报也谈
到敌人数量上占优势，虽然在那里作战的是文迪施格雷茨和施利克联合部

队。在匈牙利，归这位元帅指挥的大概不少于十至十二万人。这些军队自然是

遍布全国的，而文迪施格雷茨不得不设法动用各个军把敌人围困在一个长弧

形的包围圈内。但是，马扎尔人也不能用他们的联合兵力从一个中心点出发

作战；科莫恩、彼得瓦尔登、塞格丁等地还在固守，巴纳特、特兰西瓦尼亚和蒂

萨河畔仍在战斗。我们曾在维也纳、阿格拉姆和泰梅什堡等地的报刊中寻找

当地自己提出的这一问题的解释，但毫无所获。”

在奥格斯堡军法《总汇报》表示了这些疑问之后，我们作任何

９０２

① 《总汇报》。——编者注



评论都是多余的了。现在回到第２７号军事公报上来：

“２６日和２７日，在元帅文迪施格雷茨公爵殿下指挥下挺进的主力军纵

队先头部队出击叛军，并把他们从位于卡波尔瑙和卡尔之间靠近陶尔瑙河的

阵地击退。向韦尔派莱特和埃尔劳推进的施利克中将的纵队，迂回到敌人的

侧翼，并以这一成功的机动威胁了敌人向密什科尔茨和托考伊后撤的退路。

２８日，元帅在全线向前挺进。在敌人刚刚离开并朝迈泽克韦什德方向撤退

后，他当天就把自己的大本营迁往马克拉尔。——普鲁士卡尔亲王胸甲骑兵

团１０５在迅速追击匆忙后撤的敌军时，在迈泽克韦什德附近同集中在这里的敌

人的后卫部队遭遇，于是发生了顽强的骑兵战，这场战斗得到随后到来的维

斯旅和蒙特努奥沃旅的支援。在这首次战斗中，少校霍尔施坦亲王和两名军

官负伤。３月１日元帅沿全线，即沿着从迈泽克韦什德向前伸展穿过伊什特

万直至蒂萨河边的整个平原，展开大规模的侦察活动，但是，由于大雾和下

雪，侦察活动并没有取得应有的结果。——同时，施利克中将的军一直在敌

军右翼作机动，从而迫使敌人当天撤出迈泽克韦什德，取道塞迈赖和埃格尔

福尔莫什向波罗斯洛后退。施利克中将的军的代姆旅占领了迈泽克韦什

德。——将近中午时，雾略有消散，正在侦察的前卫部队报告说，敌人正向蒂

萨河方向蒂萨菲赖德附近的渡河点进发。敌人的后卫部队到达塞迈赖，元帅

立刻派了三个旅到敌人撤退线上去。——在埃格尔福尔莫什敌人企图再次

进行抵抗，但被击退。晚上，我们获胜的部队占领了这个地方。同时，元帅从拜

谢纽把蔡斯贝格少将指挥的第一军的一个旅派往通向波罗斯洛的路上。２日

晨，即马克拉尔大本营发出最后一批报道的日期，全军向蒂萨河推进。”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马扎尔人又退到了蒂萨河对岸。我们已经

说过一百遍：如果他们没有取胜的充分把握就在蒂萨河右岸进行

一次决战，那从他们方面说就是不负责任的轻举妄动。象奥格斯堡

《总汇报》上述报道所指出那样，奥地利人的优势仍然十分强大。奥

地利人可以集中他们的主力，而马扎尔人必须把一支强大的后备

军，也就是他们新组成的部队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留在德布勒森附

近，留在蒂萨河对岸。他们向奥地利人表明，奥地利人要对付的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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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懦夫”也不是纠集在一起的“乌合之众”，而且他们做得很对，

一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撤过蒂萨河。

文迪施格雷茨先生现在对匈牙利军队有多么尊重，从他所有

作战行动中可以看出。２８日，他占领了马克拉尔，也就是只向前推

进了一个小时的路程。１日，他到达迈泽克韦什德附近，也就是说

又前进了一德里。在那里，他不是发动一次全面的进攻，而是仅仅

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侦察”！！可以看到，文迪施格雷茨在卡波尔瑙

附近取得巨大胜利之后，追击马扎尔人非常得力，得力到了二三德

里以外就已经丢失了马扎尔人踪影的程度，于是只好进行侦察，以

便探明，他们在什么地方！

这时，施利克“仍在敌人的右翼”进行机动，因此而取得了巨大

的成果：“敌人”恰恰撤往即使没有这一出色的机动也会撤往的地

方，即渡过蒂萨河朝蒂萨菲赖德去的主要渡河点。总之，施利克在

他的那种从地图上来看确实是极为奇特的侧翼机动中，正如文迪

施格雷茨在前线一样，对正在撤退的马扎尔军队显然也表示了同

样的尊重。够了，２日，英勇的文迪施格雷茨的大本营仍在马克拉

尔，即恰好离文迪施格雷茨在２月２６日晨，也就是他取得两天战

斗伟大胜利前六天，所占领的地方一德里之遥！

２日，全军从这里“向蒂萨河挺进”。大家知道，这是帝国军队

第三次“向蒂萨河挺进”了。看来他们这次得到的成果仍会同以前

一样，即停留在蒂萨河畔，并只能向对岸的无法达到的德布勒森荒

原投以渴望的目光。

从北面我们了解到：

“拉姆贝格中将的师已命令它的前卫部队从卡绍沿大道向前推进。这条

大道在希道什奈迈蒂分叉，向左往托考伊，向右往密什科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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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地说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师把它的前卫部队整整推进

了四德里，况且他们所经过的是一条没有敌人大部队，而最多只有

敌人游击队、科苏特骠骑兵出没的道路。这就是靠出众的英勇所取

得的巨大进展！

此外，公报叙述了在科莫恩城下的几次战斗１１９。这些战斗与其

说表明了奥地利人的进展，倒不如说表明了科莫恩守备部队的英

勇。曾记得，《科伦日报》在１月已让科莫恩至少竖了十次白旗。据

说已经进行的所谓科莫恩的“第一次炮击”，现在已表明，不是奥地

利人把炸弹扔到科莫恩，而相反，是科莫恩人用榴弹射击了奥地利

人。公报说：

“在多瑙河右岸科莫恩附近，叛军同莱德勒尔旅的部队已发生过几次战

斗，——因此，早在２月１７日，科莫恩的守备部队就用九个连、两门火炮和半

个骠骑兵连出击，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从桥头堡向克芬许勒步兵１０５的一个

分队的左翼猛扑，这个分队在克耳纳少校指挥下固守老瑟尼。克耳纳少校袭

击了叛军，并把他们击退，打死他们十七人。——２月２４日，守备部队用两

个步兵营、半个骠骑兵连和三门加农炮试图进行一次类似的出击。敌军猛烈

炮击克耳纳少校的阵地，而后者以第二克芬许勒营、半个菲凯尔蒙特龙骑兵

连１０５和半个十二磅炮兵连守住了老瑟尼。四十发炮弹命中该地，五处起火，许

多房屋被火焚毁。由于克耳纳少校采取了适当措施，并由于其部队具有果敢

精神，大火被扑灭。该团的施穆茨上尉指挥的营携带两门加农炮被派往敌人

的右翼。在该营积极的配合下开始进攻后，叛军伤亡了五十人，并被这个勇敢

的营赶回到该要塞的火炮射程之内。这样就胜利地击退了这次攻势。——现

在，在那里的西姆尼奇中将率领的师已到达多瑙河左岸。属于该师的魏格尔

旅驻扎在瓦赫河左岸。几天前已到大陶尼的索萨伊旅占领了谷物岛。在格纽，

正忙于架设舟桥，为围城部队建立多瑙河两岸之间的联系。由于攻城炮队辎

重从莱奥波德城到达科莫恩附近，所以，最近几天内就要开始轰击该要塞。”

最后，我们获悉下列在一份帝国皇家军事公报中发表的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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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感到惊奇的材料：

“３月３日来自克拉科夫的官方消息说，六百名哥萨克进驻自己一侧的

俄国边界地区，即从米哈洛维采到维斯瓦河畔，再从那里到皮利察河。据其他

消息说，克拉科夫受到炮轰，甚至已被俄国人占领。虽然有许多密使和军火贩

子竭力扰乱治安，但这里仍然十分平静。莱盖迪奇中将已作好充分准备，以应

付任何意外。”

可见，克拉科夫现在也成了战场的一部分。如果帝国皇家官方

公报自己宣布了这件事，那就迫使人们由此得出特殊的结论！

官方消息就谈到这里。下面我们摘引一些非官方消息：

卡尔洛维茨《进步报》来自巴纳特的报道说：

“苏博蒂察〈泰莉莎奥佩尔〉被塞尔维亚人攻克。战斗非常激烈。队伍由泰

奥多罗维奇军的几个分队和克尼查宁指挥的塞尔维亚辅助军的一部分组成。

塞尔维亚人损失了一百四十四人，马扎尔人的死亡数字还不清楚。马扎尔人

在这里遭到严重的失败。”

从特兰西瓦尼亚只收到马尔科夫斯基一份关于比斯特里察附

近一次独特的作战行动的报道。因为我们以前已经对它加以研

究①，所以，今天就无需赘述。唯一使人感兴趣的是奥格斯堡《总汇

报》关于德国人对俄国人的进驻感到惊奇的如下朴素的箴言：

“虽然奥地利军队确实希望不靠外国的援助进行这次战斗，但奥地利军

队和俄国军队却是老战友，曾无数次在德国的战场上联合作战。看来，那些极

其夸张地谈论俄国援助的人，似乎完全想忘却这一事实！？”

最后，我们登载了门的内哥罗的主教在向塞尔维亚首领克尼

查宁送勋章时写给他的信，以娱我们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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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贵的斯蒂凡·克尼查宁先生：

啊！真是民族的骄子！杜善和卡拉—格奥尔基的荣誉，你完全当之无愧。

我本人以及一切真正的塞尔维亚人，对你深表感谢。你富有高贵精神，为你的

国家牺牲自己，赶来援助你在苦难中的同胞。因此，我将永远爱戴你和敬佩

你。出于对你不懈努力的感激，谨送上不朽的奥比利奇的像。在托马斯谢夫采

的胜利者和潘切沃的拯救者１８６的胸前才配佩带它。因此，英勇祖先的英勇的

年轻子孙，请你以信中向你致兄弟般问候时所表达的那种真诚和喜悦接受它

吧。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８日（２月９日）于采蒂涅。门的内哥罗主教彼·彼得罗维奇

·涅哥什亲笔。”

此外，科苏特使奥地利人陷入怎样的破产窘境１７６，从下列“布

告”可以看出：

“当匈牙利纸币必须在奥地利停止流通并被没收的消息在公众中传开以

后，我们为了让大家安心就此宣布：匈牙利纸币停止流通或被没收一事不适

用于匈牙利的私人流通。１８４９年３月２日于欧芬。帝国皇家军队总司令

部。”１８７

总之：文迪施格雷茨最远只到了蒂萨河畔；塞尔维亚人在毛罗

什河畔，马尔科夫斯基在比斯特里察附近。——他们所有的人都

仍在他们四个星期以前所在的地方。这就是《科伦日报》昨天所说

的，匈牙利战争所进入的“第二阶段”。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９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０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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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地 新 闻

今天没有任何战地新闻。在奥地利最近的军事行动方面唯一

有趣的事就是，今天奥格斯堡军法《总汇报》又刊登了一篇文章，该

文首先证明了，我们毗邻的政论家们已堕落到什么地步。《科伦日

报》赞赏文迪施格雷茨，并对他不会用德文写文章深感遗憾——好

象他故意弄得如此拙劣的文风不比《科伦日报》经过深思熟虑的社

论所用的语言高明十倍！如果说文迪施格雷茨的报告显得“混乱”

和“含糊”，那只是因为他故意把这些报告写得混乱和含糊，其目的

或者是为了掩盖失败，或者是为了把马扎尔人自愿授与的微小“战

果”说成是辉煌的胜利。但是《科伦日报》并不象看起来那样愚蠢。

它认为文迪施格雷茨的报告是自相矛盾的，或者是含糊和混乱的。

那么它究竟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不是说文迪施格雷茨是一

个蹩脚的统帅，而是说他是一个蹩脚的写作者！

《科伦日报》是否接受奥地利的津贴，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

奥格斯堡的报纸是接受奥地利的津贴的。而奥格斯堡的报纸比《科

伦日报》要老实一千倍。

譬如说，把这家坚持原则的报纸昨天的文章同那家公认为不

讲原则的奥格斯堡的报纸的下列几行报道作一比较：

“匈牙利革命战争中的纷乱现象可惜日益增长。直到元帅文迪施格雷茨

公爵把他的大本营迁往珍珠市的前几天，他和军队的主力一直处于守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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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军则把他们的全部兵力投到我们战线最薄弱的那些地方，骚扰我们的独立

兵团，使他们常常受到严重威胁。在其他部队按兵不动时，塞尔维亚人却不同

它们采取统一行动，自己占领了伏伊伏丁那和别的地方。由于战略上完全被

忽略的特兰西瓦尼亚暴露在贝姆的大胆的军事行动之下，普赫纳在自己最危

急的时刻，不得不请求俄国人前来保护特兰西瓦尼亚的这些仍然忠于皇帝的

萨克森人的城市１４２。这位年迈的军人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及其部队的一切勇敢

行动都不能把叛军首领逐出这个不幸国家的边境，而这个叛军首领却能随时

随地把在匈牙利多余的叛军部队召来增援自己。”

马扎尔人的报道在多大程度上归结为纯粹“可笑的夸张”，从

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马扎尔人报道了埃尔巴赫①被他们俘获的

事，而奥地利人却巧妙地保持缄默。现在《德意志报》３月６日从法

兰克福写来的报道说：

“埃尔巴赫伯爵受施利克将军派遣，仅在一名龙骑兵的护送下前往文迪

施格雷茨元帅处，遭到一支马扎尔叛军队伍的袭击并被俘去。他被押送到德

布勒森，从那里写来不少封信。他受到很好的待遇，许多老同事友好地接待了

他。他的这些信件比间接报道更能使我们对匈牙利人的活动获得有益的概

念。”

其余来自匈牙利的消息都概括在《德意志总汇报》发表的下列

来自维也纳的通讯中：

“佩斯的犹太人教区的首领们曾去元帅军营申诉，因为要他们用二十克

劳泽币８４现金缴纳欠缴的十一万佛罗伦宽容税
１３５
，并强迫所有匈牙利的犹太

人教区为其每个成员所犯的叛国罪负连带责任。公爵用极不客气的说法拒绝

了这些申诉，据说对菲施霍夫和戈尔德马尔克这两位代表使用的言词尤为激

烈。——已经达到七十万人战时编制的军队，其费用之巨大，在核算时很容

易被指责为夸大；但是，这笔费用除非用特殊办法筹措，确实远远超过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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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财力所及。当时，只有农民阶级因摆脱了个人束缚和土地负担是健康

的，而所有其他阶级都毫无例外是病弱的。如果加课新税，又会使农民幻想

１８４８年９月７日的法律１８８，因此，经费的唯一来源只有借款以及根据到目前

为止的种种征兆看，还要发行更多纸币。大银行家们不断收购黄金和白银，然

而收购前者，主要是选择兰德杜卡特和索维林多尔１８９。匈牙利纸币危机不可

能使所说的纸币变成一文不值，而相反，昨天在维也纳和普勒斯堡·五佛罗

伦和一百佛罗伦纸币分别以百分之八十六和九十兑换。１８７因此，在佩斯，一份

通告（见下面）就使局面稳定下来，同时也使几乎完全用匈牙利纸币进行交易

的农产品销量重新活跃起来。由于对已发行的纸币还没有实行监督，这就使

科苏特还有可能制造自己的纸币１７６。显然，必定是有充分的理由才使文迪施

格雷茨公爵在匈牙利和在奥地利各省相反，采取如此宽容和谨慎的作法。”

此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高贵的文迪施格雷茨与诸如

约希卡、塞切尼、埃斯特哈济等马扎尔贵族沆瀣一气。这就是他的

“充分理由”。而《科伦日报》两周前还在德布勒森的军营里寻找“高

等贵族”呢。所谓严肃的学者就是这个样子。

从称为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的这个帝国皇家的新模范国家，

我们听到下面的新闻：

泽姆林２月２４日。本月１５日在泰梅什堡举行的议会上，塞尔维亚伏伊

伏丁那的内务行政机构组成如下１９０：地方长官管区行政官兼主席：约瑟夫·

拉亚契奇总主教，副主席约西普·鲁迪奇，巴洛尔·福加拉希和斯特雷特科

·米哈伊洛维奇；各部门的长官：（１）教会事务：修道院长谢·卡昌斯基，配有

四名顾问；（２）教育：欧根·久尔科维奇，配有四名顾问；（３）外交事务：雅柯夫

·齐万诺维奇，配有四名顾问；（４）内政事务：马尔库斯·波波维奇，配有五名

顾问；（５）财政经济事务：约翰·舒普利卡茨，配有五名顾问；（６）司法：泰奥多

尔·拉多萨夫列维奇，配有三名顾问。——国务秘书兼办公厅主任：约翰·

斯坦科维奇；地方长官管区秘书：阿列克赛·施托亚科维奇。——最高法院：

院长，卡尔·拉蒂诺维奇；副院长，约瑟夫·米蒂奇和十二名成员；财政经济

部：主席，格奥尔格·瓦尔赞；司库，伊奥西朴·约万诺维奇；副监察官，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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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会计师，柯拉罗维奇，配有四名顾问；第一国民事务官，米歇尔①·克雷斯

蒂奇；代表：科斯塔·约万诺维奇、斯韦托扎祖利蒂奇。——从这次公正的选

举，可以看到，塞尔维亚的代表无愧于他们的选举人。他们消除了任何民族仇

恨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因为鲁迪奇、福加拉希、施泰因、斯特明格尔、瓦赫特勒

尔都不是塞尔维亚人，是天主教徒，在选举他们时只是认真注意了当选者执

行被委任职务的才能，还看到他们力求在伏伊伏丁那建立各民族的平等关

系。除了上述各部门的长官之外，还把塞尔维亚各区的议员召到基金达，他们

要在那里“在总主教的主持下”为伏伊伏丁那的宪法奠定基础，起草公民的基

本权利，并将这份文件提请奥地利内阁批准。

（《劳埃德氏报》）

“阿格拉姆。我们十分惊奇地从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报纸②上看到了来

自君士坦丁堡的通讯，其中说，２月７日，奥地利的使节１９１施蒂尔默伯爵同土

耳其政府外交大臣③举行会谈，并且问他：‘如果奥地利斯拉夫人起来反对帝

国政府，土耳其政府打算采取什么态度？’答复是，土耳其政府将保持中立。然

而，提出的问题要比得到的答复更引起我们的深思。驻多瑙河两公国的俄国

大军是否也与帝国皇家政府的类似问题有些联系？”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０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１日《新莱茵报》

第２４３号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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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阿里－帕沙。——编者注

《塞尔维亚报》。——编者注

原文这里错了，应为尼古拉。——编者注



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的奥地利通讯

没有收到直接的报道。昨天应收到的维也纳邮件甚至还没有

到达布勒斯劳和柏林，而期望今天收到的邮件和全部来自柏林的

邮件又没有到达。因此我们今天刊登摘自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几

段话。这篇文章可以使我们对某些德国报纸的黑黄色１０１的夸夸其

谈有所了解。

“当驻匈牙利的帝国军队在开往佩斯的路上遇到小小的抵抗之后，传来

了关于历时两天的卡波尔瑙战役１７４的消息。这次战役经过顽强的战斗、但又

不了了之，实在出乎意料之外。这是与叛军的第一次重大交战。在这里，他们

第一次把正规部队投入战斗。在佩尔采尔这样一位有才干的领袖指挥下，这

支部队被公认的英勇素质通过骠骑兵的狂热情绪进一步提高了。这次战斗表

明，如果马扎尔人得到更多的训练，更有纪律性，他们会以几世纪以来这个种

族所著称的骁勇和视死如归的精神进行战斗。这次战斗除了证明这种精神而

外，并没有使形势发生任何转折，因为根据３月２日的报道，叛军于２月２９

日从马克拉尔转移到迈泽克韦什德，然后从那里沿着通往波罗斯洛和蒂萨菲

赖德的大道撤退，虽然秩序井然，但他们的目的是越过蒂萨河。为了掩护撤

退，他们的后卫部队在克韦什德附近，后来又在另外两个地方分别同帝国军

队进行了战斗。文迪施格雷茨公爵把他的大本营向前移过迈泽克韦什德，并

派遣蔡斯贝格将军取道拜谢纽前往蒂萨菲赖德，以便在那里尽可能地切断叛

军通过当地桥梁的退路。如果这一机动取得成功，叛军首领邓宾斯基就不得

不被迫进行第二次总战役，以便强渡蒂萨河。否则，他们就可以畅行无阻地渡

河，同在索尔诺克不断与帝国军队奥廷格尔旅发生小接触的叛军部队会合，

并重新抵抗元帅。如果谁把当前的激烈战斗同科苏特的报纸在１１月所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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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联系起来，读过他关于匈牙利军队实现向内地撤退不能认为是逃窜，而

是一种战略计划的这种警告，并读过他向农民发出的关于在帝国军队后方武

装起来，切断他们的一切给养，袭击个别分队的号召书，谁看过他关于进行游

击战的指示等等，那么他就会理解迅速撤退到佩斯的原因，会理解为什么会

出现对付文迪施格雷茨公爵的叛军只是由戈尔盖指挥的一个二万四千人的

军，这种引人注意的情况，并不是什么秘密。叛军在普勒斯堡、维泽尔堡和拉

布建造了鹿砦和堑壕，指望着这些防御设施会促使帝国军队筹备大量的炮兵

辎重和所需要的驾车马匹，而他们自己可以赢得时间，从蒂萨河地区的斯拉

夫人各州获得新兵，得到从比利时定购的枪支和训练他们的军队。叛军几乎

没有进行战斗就撤回佩斯，因为他们要在帝国军队的后方召募一支国民军，

并要用留守普勒斯堡、艾登堡和拉布的守备部队来削弱帝国军队和围攻科莫

恩的军队的力量。”

然后奥格斯堡《总汇报》转而评论军事行动，当然是站在奥地

利方面评论的，它继续说：

“与此同时，帝国军队已有八个旅在里马索姆巴特会合，他们向在迈泽克

韦什德和卡波尔瑙会合的配备有一百二十门加农炮的五万名叛军挺进。文迪

施格雷茨公爵带领几个骑兵团从佩斯来到珍珠市，亲自指挥据说配备有一百

四十门加农炮的四万人左右的帝国军队，向占据有利地形的叛军进攻。骠骑

兵浴血奋战，使帝国军队在一段时间内难以取胜。当时不足八千人的叛军正

规步兵勇敢顽强地战斗着，民军比以往坚持得更长久，但很快就被他们不学

无术的怯懦的军官所抛弃。投敌的意大利札尼尼营１０５在卡波尔瑙被帝国军队

俘虏。因此，坚持战斗的叛军正规部队不能再与帝国军队突进的纵队相抗衡，

而不得不掩护全部叛军部队撤退，从而防止了溃散。这种部队在干练和勇敢

的军官指挥下能作出多少成绩，从在意大利的匈牙利步兵身上就可以看出，

他们无可争议地是奥地利军队中最勇敢的部分。非常可惜的是，他们在这里

受到蒙骗，为叛乱而战斗。暴乱时间拖得越久，匈牙利蒙受的灾难就越多。耶

拉契奇男爵已去泰梅什堡接管在那里的帝国军队和塞尔维亚军队的最高指

挥权。他的权威和能力使他能够约束那些要把在帝国军队的援助下占领的地

区视为自己财产的塞尔维亚人，并限制他们的专擅行为。克尼查宁指挥的塞

尔维亚人驻在塞格丁，他们反复两次发动的进攻都被人数较少的马扎尔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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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在特兰西瓦尼亚，贝姆似乎已恢复元气，正向海尔曼施塔特推进，然而，据

说格累泽尔中将正向他移动。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部队不可能逃脱被俘的命

运〈！〉”

关于其他一些报道，我们摘引如下一则：

“佩斯３月３日。绍尔特地区从德布勒森收到一份命令说，所有十八到三

十岁的男子应当拿起武器，去攻打赖伊策人１９２。——几名曾保证永远不再拿

起武器反对帝国军队而从埃塞格要塞获释的洪韦德１６２军官似乎正在组织一

次人民起义。”

（《劳埃德氏报》）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３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４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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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地 新 闻

应于昨晚到达的柏林邮件刚刚来到，还是没有维也纳的信件

和报纸。邮件也没有到达布勒斯劳。只收到８日以前直接来自维

也纳的消息，而这些消息只是一些关于匈牙利战场的传言。据一份

石印通讯１７５说，文迪施格雷茨率领他的那个军在蒂萨菲赖德渡过

了蒂萨河。据《总汇报》说，接着他就在一次大的战役中遭到彻底失

败。——所有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消息都一致认为，贝姆和塞克

列人１１７已控制了除喀琅施塔得和海尔曼施塔特之外的整个国家。

谢斯堡仍由塞克列人占领着。据说，贝姆已被调往德布勒森的主力

军，另外一位大胆的波兰人布丁斯基已接过了他在特兰西瓦尼亚

的指挥权。至于这些传言中有哪些属实，尚难以回答。无论如何，

所有官方报纸全都一言不发，决不是帝国皇家武装的一种吉兆。

已经证实，佩尔采尔既没有被俘，也不在瑞士，而是在帝国军

队后方托尔诺州进行鼓动。他在佩斯恰好还有时间进行一些礼节

性的拜访，但军事当局开始追捕他的时候，他就逃到了托尔诺。

当西南部人民在奥地利人后方奋起反抗的时候，西北也发生

了同样的事。据各方面的报道来看，就在戈尔盖长时间钳制整整三

个军的地方，又有了一个为数一万到一万二千人的军，对斯洛伐克

山城１２４采取军事行动，并彻底歼灭了施图尔和胡尔班指挥的捷克

—莫拉维亚—斯洛伐克志愿兵９５。马扎尔—斯洛伐克军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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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大部分斯洛伐克人是同情马扎尔人的，而在这个几乎只有斯

洛伐克人和德国人居住的地区，离开斯洛伐克人就根本组织不成

军队。）据说是某个名叫克罗特的人。到达莫拉维亚边境的米亚瓦

的个别逃亡者，把这一消息报告给布拉格的斯拉夫菩提树１９３。

从《特兰西瓦尼亚信使报》摘录的下列新闻，也是很有趣的。它

提供了驻特兰西瓦尼亚帝国军队“可笑的夸张”的榜样，而且它现

在正在周游所有德国报纸。当帝国军队匆忙撤回佩斯和洛雄茨的

时候，对战况的报道显然“具有官方性质”的《特兰西瓦尼亚信使

报》却说他们取得了如下的辉煌胜利：

“海尔曼施塔特２月２３日。前天晚上有消息说，施利克和舒尔齐希两位

中将的联合部队，从２月１０日至１２日对匈牙利叛军进行了一次浴血苦战，

并攻克了大瓦尔代恩。从德布勒森到大瓦尔代恩的整条战线上，密布着无数

阵亡者的尸体。第二天，从其他三个地方传来了同一则新闻〈！！！〉。”

维也纳和波希米亚最近的报纸和信件刚刚送到我们手中。

官方继续保持沉默。但是，从非官方报道中可以看出：

１．帝国军队在索尔诺克吃了败仗。一部分匈牙利主力军不是

在波罗斯洛渡过蒂萨河，而是沿蒂萨河而下，同其他马扎尔游动部

队会合，从背后袭击驻在索尔诺克的帝国皇家军队。同时，在蒂萨

河右岸的马扎尔人强渡蒂萨河。帝国军队被彻底打败。从索尔诺

克到奥博尼的一段铁路被毁，整个地区都被马扎尔人占领。因此，

索尔诺克第二次从帝国军队手中被夺走。

２．帝国军队的正面和左翼的情况大概也是不很妙的：３月５

日，大量的火炮、火箭连和辎重马车队从卡波尔瑙开到佩斯，运往

欧芬要塞。伟大的统帅文迪施格雷茨——据说他受了轻伤——把

他的大本营迁回欧芬。他把指挥权移交给施利克中将，并命令他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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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渡过蒂萨河，用强攻夺取德布勒森，并把事情结束！

总之：帝国军队在索尔诺克附近又一次战败，从索尔诺克被赶

了出来；文迪施格雷茨已回到欧芬，他的炮兵和辎重尾随着他；在

那里帝国军队一定也吃了败仗。

奥地利人吃了一次败仗，是肯定的，吃了第二次败仗，是可能

的。——匈牙利的末日到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４日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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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４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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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地 新 闻

我们对今晨发表的报道只能略加补充。关于索尔诺克战役的

报道是极其含混的，但看来驻在那里的帝国军队的卡尔格旅被取

道奥博尼从背后袭击他们的马扎尔人赶到完全控制在马扎尔人手

中的蒂萨河对（左）岸去了。如果这一消息属实，那他们就全完了，

没有什么人能免于被杀或被俘。从佩斯派出三个营前往奥博尼，当

然他们是去得太晚了；当他们乘火车动身的时候，吃了败仗的蔡斯

贝格将军刚好从索尔诺克到达佩斯。由于铁路被毁，他不得不乘马

车到奥博尼。

在布达佩斯修筑了新的工事。《波希米亚立宪报》写道：

“吊桥的两个桥头堡的碉堡即将建成，可以作为对抗袭击的坚固而不易

攻破的棱堡。——尽管已经宣布，根本不可能出现匈牙利纸币在匈牙利私人

交往中停止流通或被没收的事１８７，但是用匈牙利纸币兑换奥地利纸币却要打

很大的折扣，而前者的比价看来会日益降低１９４，因为这里的商人付给其他世

袭领地的款项，尤其是付给维也纳的款项的数目，远远想过他们从上面得到

的。首都的犹太人再次接到命令，要用二十克劳泽币８４来偿付众所周知的逾

期未缴的那部分宽容税１３５赎金，但同意该区在十四天之内，另一个消息说是

十八天之内交纳。”

同一家报纸来自托尔诺州的消息说：

“托尔诺行政区尽管宣布效忠，但仍陷入严重的骚乱之中。莫里茨·佩尔

采尔不久前在那里的一些民众集会上发表的讲演，播下了邪恶的种子。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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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他曾隐姓埋名地住在他父亲的庄园里，军事当局得到消息，已为时过晚。

落到帝国军队手中的只有他的马车和无辜的侍从。”

在南方，帝国武装的处境看来也很不妙。我们再听听《波希米

亚立宪报》是怎样说的：

“随着老阿拉德的攻克，出现了严重的困难。泰奥多罗维奇将军要把他的

整个军留作守备部队，但是有几名军官认为，有三个营的兵力就够了。结果，

被打败的马扎尔人，待塞尔维亚人的主力军扎了营，就又渡过毛罗什河返回，

并把两个营赶走，俘虏了另一个营部分人，消灭了一部分人。”

帝国军队在攻克埃塞格时认为，那里的城防部队会立即为帝

国军队服役。在前帝国正规部队的四个连中并没有一个人应征，全

体洪韦德１６２中只有十六人应征。

下列新闻来自钦定独立的克罗地亚。《阿格拉姆报》写道：

“我们从可靠来源获悉，贸易部认真打算，不久着手治理萨瓦河，沿河而

上直至锡萨克，然后铺设一条从西赛克到阿格拉姆的铁路，再从那里延伸到

卡尔施塔特和石桥。”

一切整顿就绪。帝国皇家政府在那里疏浚河道使之通航，铺设

铁路，把商业和工业引进这个国家。政府将会看到，它还能对它的

克罗地亚人依赖多久。一旦克罗地亚人把红斗篷１９５换成大礼服，对

军法皇帝的热情就会自动终止。

耶拉契奇总督曾通知总督议事会１４５，同意对亲马扎尔人的克

罗地亚人，除这一派的六名首领外，实行特赦，这些人由于逃往匈

牙利，经三次召唤仍不归回而被放逐。

关于土耳其边境的情况，终于有了下列报道：

“在土耳其有着大量的活动。在波斯尼亚，大量士兵被武装起来，并集结

在特拉夫尼克。虽然侦察人员报告，有时听到边屯区居民诉说他们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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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准备活动可能同帕麦斯顿在君士坦丁堡策划关于多瑙河各省的政

治阴谋有关，其目的不是别的，正是要把俄国人赶出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

从而把奥地利东面一翼暴露出来。奥地利可能会有思想准备，为这一万名在

特兰西瓦尼亚的俄国援军而接到一份强硬的照会。”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４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５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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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范 共 和 国
１９６

伯尔尼３月１０日。就象比利时是立宪的资产阶级和思想家的

“模范国家”一样，大家都知道，瑞士是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和思想

家的理想。在瑞士，没有国王的统治，不存在贵族，赋税适度，国泰

民安；——唯一可指责的是些往事，耶稣会教徒和宗得崩德５８的活

动。甚至最近还有一家激进报纸《新德意志报》对瑞士的安宁和知

足表示羡慕。我们感到痛心，我们干扰了瑞士公民对幸福和安乐的

纯朴观念，我们不得不指出在“最真切反映自由的镜子里”的丑陋

污点。我们首先想评论一下几次民众大会。３月５日，在申比尔和

伯尔尼州举行了一次所谓共产主义者大会，无产者踊跃地参加了

这次大会。讨论的题目是济贫事宜和移民问题。演讲者关于瑞士

劳动人口的状况的描述，证明有必要更迅速、更彻底地进行救济；

但是，讨论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暴露出它是无能为力的，并且表

明，即使存在着各种共和主义的制度，无产者对自己的地位和解放

的方法却还不很了解。保守派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社会运动。最激

烈地谴责伯尔尼的激进政府，特别谴责财政管理部门，现政府的拥

护者的申辩只是部分地取得成功。作为救济的方法，是决定修改宪

法５０。然而，许多讲演者声明，采用合法途径只是暂时的和试验性

的。由于修改宪法是保守派，特别是伯尔尼的显贵１９７企图排斥现政

府的工具，因此他们煽动无产者反对政府的这一计划才能暂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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逞。最近在伯尔尼的克勒斯特利召开的伯尔尼州移民协会中央委

员会的会议上，这种真正耶稣会的倾向表现得更为明显。为数约一

千人的二十五个行政区的代表聚集一起，寻找各种方法，来处理好

这个关系到拯救成千上万失业和挨饿公民的移民问题。由于大会

议５６在答复州委员会委员施奈德的报告时对这个问题没有表现出

应有的毅力和牺牲精神，所以在这里势必对宪法进行修改，而不去

考虑，排斥现存激进政府只会使旧制度的那些人再回来。

为了这一目的，应在所有行政区发起请愿，一旦征集到宪法规

定的八千个签名，就可以采取解决这一任务的相应措施。由于失业

和粮食匮乏日益严重，特别是在伯尔尼高地，移民问题到处都成为

讨论和交谈的话题，所以这些签名不一定征集不到，这将会给现存

政府制造巨大的困难。

圣加伦的工人运动也有进展。

《守卫者》说：“当《工人报》对社会共产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探索时，他们已

开始在加斯特尔地区，在霍夫施蒂特尔的议长的主持下，把它付诸实现。他们

要把利率降低到百分之二，等等。”

事实上，激进党人可能要在他们统治的地方，用漠不关心的态

度把工人从自己那里推开，以保住自己。瑞士的无产阶级大部分还

是所谓的流氓无产者，他们把自己出卖给任何能向他们许以金山

的人。僧侣和贵族当然不会使饥饿的人民想起农民曾经不得不向

牧师和地主缴纳什一税的年代；他们只过问，“现政府在为你们做

些什么？”而政府的忠实拥护者们却什么也答不上来。如果瑞士无

产阶级足够强大，而且受过足够的教育，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

反对现存的激进主义，无疑会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同

激进党政治家的任何对抗，都是对保守派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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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党人完全应该更活跃、更积极些。仅仅向反动人物发动进

攻和对宗教开一些不恰当的玩笑，那是不够的。关心对外政策的党

派与中立的政治家斗争时应该表现出奥克辛本先生及其同伙与耶

稣会教徒和宗得崩德成员斗争时的那种劲头。延误时机在目前比

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危险。十分之九的瑞士人民不顾联邦委员会空

洞怯懦的解释，而使雇佣兵条约７５问题得到解决。这一问题为激进

党提供了足够的武器以便立即结束当前的困境。政治部（富勒尔

的）提交瑞士联邦委员会的关于雇佣兵条约问题的报告，被大部分

报纸，特别是《新苏黎世报》称颂为登峰造极的政治上的英明之举。

这份报告使我们深刻地看到联邦委员会靠几个巴茨１９８和民法原则

来调整外交政策的杂货交易。

富勒尔问道：“这笔赔偿金从哪里开销呢？从联邦国库抽出这样一笔相当

大的款项，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这笔款项应由各州负担。但如果冷静

和公正地估量一下各种情况，而不是凭热情盲目行事，那么就会相信，征收这

一笔款项同样是件不可能的事，特别是在将来，即使承认现在有一种使人鼓

舞的影响存在。”

在另一个地方说：

“一个从来也不能够负担几个团兵力的庞然大国，是难以长期保证独立

和政治自由的。”

意大利的几个共和国有朝一日一定会为瑞士共和国这位首席

官员的这份官方声明而向这个毗邻的国家表示应有的感谢。联邦

委员会主席的半官方机关报《新苏黎世报》曾声明，这项把废除现

有雇佣兵条约看作各州主权范围内的事的决议，是由联邦委员会

一致作出的。这是不正确的。意大利人弗兰西尼没有出席，而“不

断革命”的拥护者德律埃准备向联邦议会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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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和瑞士的形势需要的话，就废除雇佣兵条约”。

他还建议，在问题解决之前，停止为那不勒斯团征兵。而这是

问题的关键。

奥克辛本先生，这位宗得崩德战争的拿破仑，不仅要引进普鲁

士的洛鲍威尔１９９，还要引进普鲁士的军服。但这一值得赞扬的计

划，由于费用问题而告吹。

几个法国人关于在瑞士开设赌场的提议，激起正直的共和主

义者极大的义愤。德国赌场老板如果不是被可敬的法兰克福国民

议会的决议２００吓坏了，他们是不会把宗得崩德各州掌权的先生们

置于必须在巨大的金钱利益和承袭的道德之间作出选择的困境之

中的。在琉森，大会议以七十九票对六十七票否决了一位比亚斯先

生的这种提议。那里的人民同盟支部也向联邦当局呈递了一份同

样内容的请愿书；此后企业家又向施维茨（施坦茨）和圣加伦（拉珀

斯维尔）提出请求，然而他们并未如愿以偿。现在，这几位先生不得

不来领教霍姆堡赌场老板的干劲了，他说他的赌场将比所有的法

兰克福议会存在得更久。

几天来，大会议又在开会，尽管蒂利埃先生有叛国嫌疑，但象

过去一样，会议仍由他主持。会议逐条讨论了工商业法。我们认为，

其中除了政治流亡者无需进一步证实其业务能力即可就业这一条

之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此外，内务部还提议，拨出八千法郎供

科学、艺术等等使用。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０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５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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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地 新 闻

今天，除了《布勒斯劳报》的马扎尔通讯，没有任何战地新闻。

从这篇通讯可以看出，奥地利人在索尔诺克战役中确实被彻底打

败了，并且被迫向佩斯撤退。据说，凯奇凯梅特又被马扎尔人占领，

奥地利边防军马队１８４上校阿尔伯特·耶拉契奇、少校霍尔施坦亲

王、甚至帝国皇家将军奥廷格尔都已阵亡。

马扎尔通讯断言，施土尔魏森堡（在多瑙河右岸，即向维也纳

的一边）已被马扎尔人占领，而由于马扎尔人最近取得的进展，洛

布科维茨公爵已前往德布勒森，以便向马扎尔人提出调停的建议。

明日再详细报道。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５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５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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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地 新 闻

今天《布勒斯劳报》刊登了３月６日和７日两则马扎尔通讯。

这次例外地写得有点混乱。从这两则通讯可以看出，奥地利人的突

然撤退在佩斯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引起了多少把事实和夸张掺杂

在一起的流言。

据说，３月３日在距离马克拉尔一德里，距离卡波尔瑙二德里

的迈泽克韦什德，发生了大会战。邓宾斯基熟练地利用地形和巧妙

地进行机动，把帝国军队完全打败了。据报道，后者的损失为七千

人和六十门加农炮。

匈牙利人绝不象奥地利报纸向全世界吹嘘的那样，已经撤过

了蒂萨河，而是蒂萨河这一边想必发生了帝国军队吃了败仗这类

的事情（即使上述的报道是夸大的），这是无疑的。文迪施格雷茨是

不会无缘无故地撤退的。

帝国军队在索尔诺克同样吃了败仗。象我们所估计的那样，他

们驻扎在那里的那个军已经被俘虏；３月６日的马扎尔通讯证实

了这一点：

“昨晨七时，帝国军队还受到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有五千人之多的格拉

蒙旅在蒂萨河畔的索尔诺克，被在齐包克哈佐渡过蒂萨河的匈牙利军队包

围，经过一场恐怖的屠杀以后，连中将格拉蒙也一起被俘。骑兵将军奥廷格尔

在战斗中受了致命伤，因此他昨天死在欧芬。”

３３２



此外，匈牙利人并没有就此而停顿下来。根据这份马扎尔通

讯，他们挺进到采格莱德。５日，他们在那里的一次浴血战斗中，打

败了帝国军队（大概就是由蔡斯贝格留在佩斯的三营援军）。他们

又重新占领了位于蒂萨河和多瑙河之间的十分重要的城市凯奇凯

梅特。由于遭到这些失败，耶拉契奇显然重蹈文迪施格雷茨公爵的

复辙，也撤离了佩斯。据说，佩斯周围修建的堡垒已经被帝国军队

自己重新拆毁，可见，他们不打算守卫佩斯本身，只是用欧芬的加

农炮来控制它。欧芬的要塞储备了大量的食品，但是，这里的大口

径火炮也运走了，由此看来，并不想长期防守。

这些就是马扎尔通讯中听起来似乎可信的消息。下列报道看

来是不大可信的：

据说戈尔盖率领一个军向拉布河推进，并切断了帝国军队的

退路，至于这一推进是发生在多瑙河以北或以南，并没有说明。据

说，马扎尔人在佩斯以南渡过多瑙河，并占领了施土尔魏森堡（在

佩斯后方），以便切断取道弗莱施哈克尔大道这一退路。

现在无法肯定，这两个传言中有哪些是真实的。无论如何，看

来两者都是被夸大了。

马扎尔通讯继续从匈牙利军营报道说：

“德布勒森来的旅客说，根据科苏特的提议，匈牙利国民会议下令召募一

支国民军，以支援军队，大部分议员被授命为政府全权代表去组织这支国民

军。之所以采取这一特殊措施看来是因为听到了俄国人干涉特兰西瓦尼亚的

消息。这些旅客还说，警务大臣拉斯洛·马达拉斯已辞去了在德布勒森临时

政府中的职务。”２０１

９日从维也纳进一步报道说：

“我昨天向你们报道的索尔诺克战役的情况已经得到证实。匈牙利人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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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辉煌的胜利者，他们差一点就把大本营都占去了。文迪施格雷茨公爵本

人手臂受了重伤。对蔡斯贝格旅的命运尚一无所知，看来已全部被歼灭。卡尔

格旅被赶至蒂萨河，只有少数人逃脱。卡尔格将军本人靠三名龙骑兵的英勇

无畏，才同他们一起杀出了重围。总之，奥地利人的失败是全面的。甚至敌人

也承认，事实证明，匈牙利军队的领导人具有杰出的统帅天才。除了最近告诉

你们的这些将军的名字，值得颂扬的还有杜沙特尔将军（也许是叫杜哈莫

尔），法国人，盖昂（英国人）和查尔托雷斯基侯爵（亚当·查尔托雷斯基的儿

子）；他们英勇地协助最高统帅邓宾斯基将军。”

科苏特任命塞尔维亚人的首领斯特拉蒂米洛维奇为克罗地亚总督和塞

尔维亚地方长官。这是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选择，因为不管塞尔维亚人还是

克罗地亚人都极为尊敬这位英俊勇敢的年轻人。２０２

“补充报道。下午三时。一位来自佩斯的旅客——他是９日〈？〉离开佩斯

的——说，在他动身时，该城出现强烈的骚动；欧芬已采取了重大的防御措

施，两个城市都乱七八糟地挤满了军人；与此相反，马扎尔人却时时刻刻等待

着他们自己人的来临。在某些地方，尽管有大批军人——他们在忙于别的事

情，——人们的民族热情爆发为激烈的呼喊声。”

同时，来自维也纳的另一个消息来源也报道：

“文迪施格雷茨公爵对激烈的马扎尔人和波兰人采取的策略，在军队内

部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军队因此显得士气很低。许多指挥匈牙利人的将领把

越来越多的援军争取到自己的一边。如果情况不是一方发生叛变或另一方得

到大量援军，就不能设想，结局很快会到来。”

此外，文迪施格雷茨还宣称，如果他不能再得到
·
五
·
万
·
人的援

军，他就无法对付马扎尔人。

现在请《科伦日报》赐教，由于马扎尔人的新胜利和文迪施格

雷茨的这一声明，匈牙利战争进入了第几“阶段”。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５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６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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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２战 地 新 闻



战 地 新 闻

今晚我们又没有收到来自维也纳和布拉格的信件和报纸。布

勒斯劳、莱比锡等地的报纸上也没有奥地利方面关于军事行动的

报道。而《布勒斯劳报》的马扎尔通讯却谈到了采格莱德地区的新

战斗，谈到了运到佩斯的大批伤兵以及为撤退而作的一些准备工

作。然而，它也还没有谈到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事情。

奥地利人保持缄默，其最惊人之处，就是对任何方面都没有什

么报道。以前，总有某个小角落，可以报道帝国军队一次小小的胜

利。但是，现在连这些也没有了。看来马扎尔人突然在各方面表现

出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实力，给二十五万人的帝国军队的前进设

置了完全意想不到的障碍。

自从２月１６日或１７日，也就是说一个月以来就没有收到来

自特兰西瓦尼亚的消息了。关于格茨—拉姆贝格—雅布沃诺夫斯

基部队向托考伊进军的事，一点没有报道。关于努根特在锡尔米亚

的军事行动也没有报道。关于卢卡维纳、泰奥多罗维奇和格累泽尔

在巴纳特的活动只字未谈。假如我们在某个地方偶尔听到片言只

语，那也是来自非官方的不肯定的传言。

总之，官方报道的沉默，越来越令人不安，而非官方报道的内

容对奥地利人越来越具有威胁性。关于后一类报道明天将告知一

些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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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得总汇报》的一则通讯报道，奥地利人准备让俄国人不仅

开进特兰西瓦尼亚，也开进克拉科夫。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６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６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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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特别附刊已经登载了简讯，我们现在再来报道匈牙利

战场的详细情况。

首先是关于佩斯附近的军事行动。看来战斗集中在采格莱德

地区，因此，不论匈牙利军队还是帝国皇家军队必定是大大南移

了。不管怎么说，关于埃尔劳、卡波尔瑙和迈泽克韦什德等地区的

战斗情况，没有再听到什么消息。据说，耶拉契奇也因此动身前往

采格莱德。已经证实，因自己战绩微小而感到恼火的文迪施格雷茨

把大本营迁回欧芬，从而摆脱了实际指挥权。而关于他受伤一事，

却被否定。这位伟大的败将现在把所有待命的部队调往他自己身

边，甚至也抽调围攻科莫恩的部队和克拉科夫的部队，以便尽一切

可能来保住他的阵地。——关于最近的军事行动，今年３月９日

《布勒斯劳报》刊登的马扎尔通讯报道如下：

“看来昨天在索尔诺克方向发生过战斗，因为夜里来了大批载运伤兵的

车辆。一直还没有发表公报，按军事指挥部的命令，在佩斯桥头堡工事对面的

沿多瑙河的整个前线地带不得不突然撤空，由军人占据，这些情况说明了一

次新的失败。因为后一种措施只能在掩护一次匆促撤退时才采用。此外，欧芬

要塞城防部队的高级军官今天也把他们的夫人送走了。我们一点没有收到直

接的消息，因为禁止佩斯以南地区的旅客前来。如果持续不断的大雨不造成

阻碍，今天无论如何会发生一次战斗。假使仍然发生了战斗，对败方来说，撤

退将使它蒙受重大损失，因为那里的大道会因下雨而泥泞不堪，要把火炮和

辎重运走，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由于一支匈牙利游动部队赶走了从离这里三

小时行程的格德勒运来的牛群，所以佩斯的肉价每磅上涨了两克劳泽。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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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布勒森获悉，留在佩斯的匈牙利公爵大主教约翰·哈姆和其他两名高级

主教，被匈牙利政府指控为叛国分子而撤职。曾任座堂神父，后又任乔纳德主

教的有才智的匈牙利自由派历史学家霍尔瓦特·米哈伊，被任命为公爵大主

教。〈这件事也从其他方面得到了证实。〉昨晚运来伤兵时，聚集了许多旁观

者，但他们被专门派来的强大的巡逻队驱散。此外，医院和兵营挤满了伤兵，

后来的伤兵只好安置在楼梯上和前庭。”

帝国军队的处境相当奇特，这一点从３月８日欧芬大本营颁

发的文迪施格雷茨公爵的布告中就可以看出，其中规定在戒严期

间同叛军及其占领地区的居民不得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来往。同

样也停止了所有商业联系。凡违反此项禁令者，按军法制裁，凡促

进这种来往的人，也同样论罪。货物应予以没收和出售，收入归国

库。

在帝国军队的后方，情况看来同样令人宽慰。这些在科莫恩附

近的先生们的进展如何，以及他们企图散布什么样的幻想，从政府

的《劳埃德氏报》来自普勒斯堡的如下报道中可以看到：

“当文迪施格雷茨元帅指挥的主力军奋力追击敌人，已在蒂萨河彼岸开

展活动时〈！〉，第二军在科莫恩附近采取行动。据可靠消息，本月１５日将在那

里发动一次大进攻〈！〉。为此，许多〈！〉轮船从维也纳、欧芬和埃塞格把大批各

种口径的曲射炮和四倍的弹药储备运到那里。在多瑙河我们这一岸停着几条

驳船，它们象战舰一样，装备有加农炮和炸弹，这是后备军的主要运输工具。

看来只要有几次小规模火箭发射演习，就会使科莫恩的守备部队清醒过来，

促使要塞投降，并重新打开维也纳、科莫恩和佩斯之间的航道。”

以这种可笑的夸张开始的这同一篇文章马上承认，斯洛伐克

农民根本不欢迎帝国皇家军队的占领。除了其他被捕的一些人，

“在上周，附近几个斯洛伐克村庄就有十二个农民因私藏武器图谋不轨而被

捕，并被押解到这里。他们按照各自的罪行轻重分别被判处二年、三年和四年

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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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已经多次对斯洛伐克人枉费心机地进行鼓动，他们

对马扎尔人仍然非常忠诚，以致在二、三百万人中，奥地利人只能

召募到一千四百名新兵。请读一读下列来自洛伊特绍（齐普斯）的

报道，它也证实，帝国军队仍滞留在戈尔盖向蒂萨河移动时他们所

在的那个地方：

“洛伊特绍３月１日。斯洛伐克国民军一向由十五个连组成，每连九十

人。三个连在洛伊特绍担任守备部队，五个连在埃佩尔耶什，其余各连开往卡

绍。昨天，拉姆贝格将军向该城征收了二万佛罗伦战争税。有五百多人因害怕

戈尔盖而逃离埃佩尔耶什，其中许多人一直逃到佩斯。”

关于南方的情况我们只知道，塞格丁仍然在四万马扎尔人手

中，有三万塞尔维亚人列阵于该城前，准备夺取该城。

我们终于收到几份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报道，但值得注意的

是，仍然缺少２月１６日至１７日以后的报道。根据一则（萨克森

的）报道，似乎贝姆因手部受伤而病情严重；另一则关于塞克列

人１１７攻克谢斯堡的报道是极其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详细报道了塞

克列人在单独一个地点的兵力①。２月１６日，同时到达谢斯堡的有

梅迪亚什来的约八千人和十二门加农炮，乌德瓦尔海伊来的五千

人和五门加农炮，以及毛罗什瓦沙尔海伊来的三千人。这些部队迫

使冯·德·海特少校指挥的英勇的奥俄军队，以及该城道德高尚

的市民自卫团１８３未经一战即向海尔曼施塔特撤退，并把妇女、孩子

和财产留下，听任塞克列匪帮凭善心去摆布。据说这些塞克列人马

上向该城敲诈勒索了三万佛罗伦；

０４２ 战 地 新 闻

① 这里《新莱茵报》原文是 Ｎａｃｈｔ（夜晚），疑为 Ｍａｃｈｔ（力量）之误。——译者

注



“向地区中心２０３征收了远较此数为高的款项。敌人尽量搜集铅和锡，他们甚至
把沉在井底的子弹也捞了出来，把火药放在太阳下晒干，以便重新使用”。

最后，我们再报道一下来自克拉科夫的下列有意义的消息。由

此可以看出，俄国和奥地利完全是事前就暗中勾结。

克拉科夫３月１２日。这里的帝国皇家军队的指挥官莱盖迪奇

昨天召见斯塔尼斯拉夫·雅布沃诺夫斯基公爵，干脆向他指出，市

政当局可以向省政府提出请求，要驻在边境的俄国军队进驻克拉

科夫，以维待治安，因为他（莱盖迪奇）必须随同所有的奥地利军人

出发前往匈牙利。但公爵回答这位帝国皇家军队的将军说，克拉科

夫人永远不会提出这种要求，而且，假使该城的军队完全被调走，

市民还能保证维持合法的秩序。由此你们将会记起，在俄国人进驻

特兰西瓦尼亚之前，普赫纳将军同样间接要求喀琅施塔得和海尔

曼施塔特两城，去恳请俄国人的援助。

最后，至于匈牙利纸币的问题，那么军事专制在这里不得不服

从需要，服从帝国缺乏偿还信贷能力的这种处境。不管佩斯的小市

民如何哀泣和痛恨，一部分科苏特纸币已经停止流通。

就在本月９日，文迪施格雷茨元帅在佩斯发出了通告，禁止公

家财务部门接受匈牙利一百佛罗伦和五佛罗伦纸币。这一通告在

那里引起了极大的惊慌，当时所有的交易全部中断。由于上述原

因，本来就很少有人去参观的佩斯博览会根本就不能举行了。看

来，匈牙利一佛罗伦和二佛罗伦纸币也不能逃脱同样的命运。１８７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６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７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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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的邮件仍旧没有来，因此我们又没有得到任何直接来

自匈牙利的消息，而那些由布拉格和奥格斯堡传来的消息中，没有

多少新东西。

奥格斯堡《总汇报》８日从佩斯报道说，索尔诺克再次被帝国

军队占领。我们将会看到，后来的报道说得却完全不同。此外，《总

汇报》还承认，帝国军队在索尔诺克遭到“一次相当严重的打击”，

“两个连只有不到四十人获免”。关于这次战役该报从索尔诺克附

近的奥博尼作了如下报道：

“在卡波尔瑙战役１７４之后，我们一直朝克韦什德，然后又向波罗斯洛推

进。由于那里的地面是泥泞不堪的沼泽，骑兵无法行动，我们得到命令，折

向索尔诺克。我们来得十分及时，使配备有四十门火炮的一万五千名匈牙利

人对我方两个旅发动的战斗停了下来，当时，由于卡尔格旅已经从索尔诺克

被赶了出来，所以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时，从佩斯来了援军。我们将

以一万五千人和三十六至四十门火炮与他们对抗，但我们毫不怀疑，一旦他

们看到我们明显地增加兵力，他们就将撤退。我们部队的英勇行为是值得赞

扬的。索尔诺克昨天虽然落到匈牙利人的手中，但我们今天晚上肯定将会收

复。”

《波希米亚立宪报》上刊登的一封佩斯来信就可以说明，应该

如何看待关于收复索尔诺克的这种夸张说法。这里说：

“总督①确已于昨天凌晨四时从佩斯启程。可惜我们对于离我们最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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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据说，在采格莱德和奥博尼之间——的情况，毫无所知。本地的秘密

煽动分子讲了关于叛军实力的一些神奇故事，甚至说，要穿过他们的营地需

要走六个小时。这些传言当然是过于夸大了，但却不能否认，现在沿索尔诺克

一线已经再次有一支相当数量的叛军令人忧虑地接近首都。为了保障欧芬要

塞和新建筑物，即在佩斯新建的唯一的城堡，之间的交通所采取的一些必要

措施，使善良的人们越来越感到不安。昨天下午，在这座建筑物上匆忙地挖凿

了发射孔，附近房屋内的居民接到严厉的命令，要他们作好出发的准备，以便

在接到通知后六小时之内，携带行李离开他们的住所。昨天，人们仓皇拆毁了

位于多瑙河两岸吊桥碉堡附近的属于吊桥建筑公司的建筑物及工场等等。因

此，在本地少数忠诚的居民中，情绪沮丧，而反对派却难以掩盖他们内心的高

兴。”

文迪施格雷茨为了切断马扎尔人的联系，极严格地禁止同他

们占领的地区进行任何往来和贸易，这一点就可以说明，帝国军队

的处境究竟如何。据说，所有到那里去的人均遭逮捕，货物全被没

收。鉴于佩斯博览会即将开幕，也为外来者制定了特殊的警察措

施。

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关于主力军左翼（施利克）的消息。奥格斯

堡《总汇报》确实断言，施利克已驻扎在距德布勒森八小时路程的

地方，并说还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撤回。但这是最无耻的谎言。据

帝国军队自己报道，他们驻在马克拉尔，这里距德布勒森整整十五

德里，在这两个地方之间，在距德布勒森十德里之处，还有蒂萨河

及其一德里宽的沼泽地带。由于缺乏事实，《波希米亚立宪报》这样

吹嘘说：

“大家有信心期待〈！〉中将施利克伯爵的军事行动会取得出色的战果，因

此，大家毕竟可以自豪地〈！〉认为，恰恰在托考伊会战之后处于困境的施利克

① 耶拉契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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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证明他自己是一名非常杰出的将军！”

《波希米亚立宪报》也证实了马扎尔人已占领了佩斯州南部凯

奇凯梅特附近。他们甚至已推进到多瑙河畔，并同对岸（扎尔诺

州）的起义军取得了联系：

“叛军阴谋的主要策源地之一，就是考洛乔。他们在周围的整个地区，尤

其是多瑙河彼岸的托尔诺州进行煽动。那里的叛乱者竟敢把经过多瑙河的每

一只船击沉。城堡和多瑙韦切的农民在这方面做得更为突出。他们对帝国皇

家军队毫不畏惧，竟以驻于考洛乔的一万二千名洪韦德１６２为恃。来自德布勒

森的布告使他们变得更加狂热。”

结果，从多瑙韦切到托尔诺整个地区（直线距离九到十德里）

的多瑙河两岸完全掌握在马扎尔人手中，航行受到严重威胁。

这一地区的战争进行得如何，愚蠢的奥地利人要制服这些难

以捉摸的大批叛军，可能性又是多么微小，从下列报道中可以得到

证明：

“几天前，乘轮船前去多瑙城堡（托尔诺州）镇压最近一次叛乱的部队，没

有见到一个敌人。驳船确实在靠岸时遭到射击，但叛乱者还在部队登陆之前，

就已四散消失。这真是一次游击战！据说，西姆尼奇旅已开往卡齐米尔·鲍蒂

扬尼伯爵的比什金领地附近距欧芬四小时行程的筑垒兵营，以维持多瑙河彼

岸的治安及事物发展的新形势。”

特兰西瓦尼亚是音讯全无。

从巴纳特，

“人们期待着，随着总督①驾临（正在向索尔诺克的进军途中），奥地利－塞尔

维亚部队的这条从包姚延伸到泰梅什堡的漫长战线，现在将开始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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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希米亚立宪报》）。

真的！现在我们终于知道，这个从卢卡维纳、泰奥多罗维奇和

其他将军的部队中抽调兵力，在报纸大吹大擂之下由格累泽尔中

将建立起来的赫赫有名的师，本应去征服特兰西瓦尼亚和大瓦尔

代恩，它竟然没有守住自己在毛罗什河畔的阵地，而撤回到了泰梅

什堡！马扎尔人的报道当然早就把这一点告诉了我们，但是没有人

相信他们！

在同一家报纸的另一篇文章中说：

“到昨天（３月７日）为止，塞格丁和泰莉莎奥佩尔（苏博蒂察）都没有被

攻克。正象我已经报道过的，塞尔维亚人在泰莉莎奥佩尔附近打了一次漂亮

的胜仗，而且完全打乱了马扎尔人的阵容。一个马扎尔军向这个方向推进。这

就是今天来自这些地区的旅客所讲的。”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塞尔维亚人对他们的首

领极端不满。拉亚契奇总主教日益不得人心，因为他宣布斯特拉蒂

米洛维奇不受法律保护，反对现已被他解散但又重新召集起来并

迁往贝奇凯雷克的国民委员会１２０，以及另外一些专擅行为。斯特拉

蒂米洛维奇行踪不明，看来是投奔了马扎尔人。卢卡维纳和泰奥多

罗维奇虽然都是塞尔维亚人，但他们首先是帝国皇家军队的将军，

除了奥地利国籍，他们不知道有其他国籍。此外，在正规军同塞尔

维亚的边屯区居民１３９和志愿兵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紧张关系。

“塞尔维亚人抱怨说他们缺少骑兵，而帝国军队并不急于赶来援救‘赖伊

策人’１９２——在军人中又喜欢用这种称呼了。”（《波希米亚立宪报》）

总之，自从斯特拉蒂米洛维奇离开之后，塞尔维亚人变得强硬

了，连维也纳的报纸也报道说，他们甚至同马扎尔人进行谈判。科

苏特任命斯特拉蒂米洛维奇为总督和地方长官一事会产生什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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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将拭目以待。
２０２

这里为奥地利人准备的一次新的打击是，从匈牙利召回土耳

其塞尔维亚人９８。关于此事，《波希米亚立宪报》报道说：

“在奥地利土地上作战的塞尔维亚人被贝尔格莱德发来的一项公爵的命

令召了回去，其中是否也包括克尼查宁的那个军，我们尚不得而知，因为该命

令的措辞太笼统了。我们的塞尔维亚人对这一措施有所怀疑，并且断言，奥里

缪茨宫廷１０７的外交途径对这项命令的颁发是不无作用的。其他人认为这纯粹

是一件组织方面的或是和征兵有关的事情，而我们则倾向于把它同土耳其的

军备措施联系起来。毫无疑问：塞尔维亚非正规军除了抢劫、杀人和放火，不

知道还有什么事情可干，他们是塞尔维亚的败类。他们的掠夺欲促使他们不

分青红皂白地进行抢劫。他们把抢劫来的赃物一车车地运过萨瓦河。在这伙

人闯进的许多地方，怨声载道：上天保佑我们免受这些朋友的侵害吧，我们已

经同我们的敌人打过交道了。”

同一家报纸的另一篇文章就这件事写道：

“使我们充满不祥预感的另一困境就是塞尔维亚公国的军队从伏伊伏丁

那被召回去了。关于这一政策的奥秘我们不得而知。有人说，土耳其、英国和

法国曾要求召回这些军队。我们不相信这一点，至少他们是无权这样做的，因

为这些从该公国前来支援的部队，不是那里政府可以任意支配的正规军，他

们是前来参加他们同胞的解放斗争的志愿军。塞尔维亚人却有权参加这一斗

争，因为塞尔维亚是一个立宪国家，它的人民是自由的人民。南方斯拉夫人的

混乱状态非但没有结束，而且日益加剧。”

关于塞尔维亚人抢劫行为的严重性，２月２４日总主教①于大

基金达发表的下列布告可以证明：

“鉴于不仅辅助部队，还有我们正规军的抢劫行为不断增加，我不得不发

布下列命令：（１）任何人不得购买抢劫来的牲畜或其他什物；（２）一经拿获，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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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买到的赃物和货款应一并没收；（３）一切抢劫物应就地予以没收，有关当局

对此事应向我报告。”

最激怒这些毕竟是在进行民族斗争的塞尔维亚人的是，作为

总督兼边屯区１３９首领的高贵的耶拉契奇总督为日耳曼化的利益而

采取的行动。《波希米亚立宪报》发表了３月１日来自萨瓦河的报

道：

“耶拉契奇总督已成为谈论的主要话题：最近他的行动诡秘，但南方斯拉

夫人以怀疑的眼光注视着他。这里对他给总主教的关于必须在当地边屯区重

新使用德语的命令非常反感。耶拉契奇总督确实没有估计到这项命令的影

响。塞尔维亚人之所以点燃了民族战争之火，只是为了摆脱异族的统治，拯救

他们衷心喜爱的自己的文学〈！〉、自己的艺术〈！〉、自己的歌曲、自己的全部民

族宝藏，使其免遭毁灭，塞尔维亚人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命令。此外，促

使尊贵的总督这样做的理由无论是什么，我们一刻也不会怀疑，总主教将拒

绝这一命令。”

高贵而有骑士风度的总督显然扮演了一个极为卑贱的角色。

在他受到怀疑而被派往佩斯的这段时间里，他为政府效劳，以便用

他的声誉和职责来掩盖所有不受斯拉夫人欢迎的政府法令。这个

高贵的人物一下子同奥地利人有了往来，并且永远割断了同马扎

尔人的联系。他现在为时太晚地意识到，尽管他具有斯拉夫人的狡

猾，但自己却可耻地受到帝国军队的欺骗，甚至他不能拒绝签署一

份类似他最近同文迪施格雷茨发生所谓争吵的声明那种受屈辱的

文件。这是他应得的报应。

彼得瓦尔登被包围了。据说，守备部队以不忠和叛逆的罪名把

所有的军官逮捕起来。

我们获悉有关在斯洛伐克对捷克斯洛伐克志愿兵作战的详

情。战斗发生在瓦赫河畔的图拉尼（在施图尔和胡尔班两位先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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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遭到灾难的雅布龙卡山口下）。
２０４
在这里打胜仗的有一万二千人

的马扎尔—斯洛伐克军占据了喀尔巴阡山，据说它是由克拉普卡

和奥利希指挥的。

据悉，奥地利政府拒绝承认普赫纳要俄国人开进特兰西瓦尼

亚的请求，并坚持，在一万五千名巴纳特增援部队开进特兰西瓦尼

亚之后，俄国人就应立即撤出。但由于塞尔维亚人拒绝出兵，所以

俄国人的那个军大概暂时还会留在那里。

据《波希米亚立宪报》报道，在佩斯，人们流传着来自德布勒森

的如下消息：

有一名议员曾建议帝国议会承认弗兰茨－约瑟夫为匈牙利合

法国王。尼亚里首先支持这一调和性的提案，甚至科苏特也作了一

次漂亮的讲演支持这一提案，它随即得到一致通过。

第二天，一封来自佩斯的信进一步说：

“昨天报道的德布勒森消息似已得到了证实。据说，帝国议会确已承认弗

兰茨－约瑟夫为匈牙利合法国王。但是，这一承认是以国事诏书２０５为根据的。

我们从上上次帝国议会就已经知道，科苏特派据此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如所

周知，也有人明确地补充说，之所以采取这一步骤，主要是希望向欧洲的各个

君主，特别是直接毗邻的列强证明，丝毫没有想到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巨大

的、甚至可能是红色的萨尔马特马扎尔共和国２０６。因此这不能被看作是走向

真正调和的步骤。”

如果马扎尔人确实作出这个决定，那么这种策略在根本上没

有多大意义。如果他们取胜并逼近维也纳城，那么“匈牙利正统国

王”的末日不久就会来临。

此外，另一封来自德拉瓦河的信说：

“在德布勒森及其四郊特别笼罩着好战的和战斗的气氛。一名因不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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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弟兄们交战而被具结开除的帝国军官，向我们透露了一些情况。我们

把其中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刊载如下。他说，‘科苏特的队伍大概有十万人左

右，炮兵拥有约四百门〈？〉火炮。正在制造一种独特的火箭。还有正规步兵和

七个老式骠骑兵团；此外还在编制七个骠骑兵团：科苏特、梅萨罗什、鲍蒂扬

尼、马达拉斯、洪尼奥迪骠骑兵等等。训练活动频繁，距德布勒森六德里的一

些村庄筑起了强大的工事。如果有人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迅速战胜这些叛

军，那就完全错了。’我们的证人就讲到这里。就我们了解到的蒂萨河畔的活

动情况而言，我们认为，我们的军事行动必须极为认真，极为小心，因为这里

需要的可能是精明的策略，而据我们看来，在匈牙利的军队象过去一样，至少

是在目前这一关键时刻，在这方面是不够的。不要指责我是悲观主义的。我们

看到叛军有很大的能量，在罗马尼亚国内及其周围的群众有一种真正的狂热

性。所以，我们对北方各省延缓征兵一事感到遗憾，因为这妨碍了政府同马扎

尔人作战。”

我们就以这一则无论如何会使我们毗邻的政论家感到非常高

兴的通讯来结束今天的报道，并且仍然在等待着“匈牙利的结局”。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７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８日《新莱茵报》

第２４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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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仍没有收到维也纳的报纸。我们承认，我们无法解释这种

日益严重的无止境的紊乱。

我们收到来自佩斯的关于布勒斯劳的３月１１日前的消息。一

点也没有关于战场的官方报道；而马扎尔和奥地利的非官方报道，

在主要方面却是完全一致的。

事情越来越清楚，在过去的两周中，帝国军队连连败北。帝国

皇家军队的将军至少有一半是地道的蠢货，而同样愚蠢的文迪施

格雷茨现在却褫夺了他们的指挥权。蔡斯贝格已完全销声匿迹；曾

在索尔诺克出丑的卡尔格和代姆，正受到审询；马扎尔通讯说，对

奥地利在迈泽克韦什德战败应负主要责任的符尔布纳，似乎同样

也受到审询，据各方面报道，他“已经失宠”，而“无论如何必须退

休”。

维也纳石印通讯１７５的下述消息，证明了所谓卡波尔瑙胜利是

怎么回事：

“据负责掩埋在当地战斗中阵亡将士的卡波尔瑙公证人报告，匈牙利方

面死一千五百人，帝国军队方面死四千人。”

来自奥地利的报道进一步说，施利克曾到欧芬出席过一次军

事会议。他负责指挥北部军，耶拉契奇总督负责指挥南部军，文迪

施格雷茨元帅留在欧芬。看来人们对于实现两个首都的合并２０７并

没有充分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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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迪施格雷茨最近就匈牙利纸币１９４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在佩

斯造成了怎么样的影响，从马扎尔通讯（《布勒斯劳报》）的下列报

道中可以看出：

“佩斯商业界想召开一次讨论这一措施的会议，但文迪施格雷茨公爵不

允许召开。佩斯骚动程度如此严重，以致公爵不得不把价值四万盾协定货

币１３３的奥地利小额纸币拿去支付工人的工资。——佩斯商业银行也想发出
一份通告，声明照常接受匈牙利纸币，但文迪施格雷茨禁止该行接受这种纸

币。此外，由于纸币的混乱，目前举行的佩斯约瑟夫博览会２０８毫无作用，归根
到底因此而受害最大的是奥地利商人，因为他们既无法出售货物，也无法收

账。”

帝国军队被迫采取什么样的特殊措施，以便自己在占领的地

方站住脚，这在文迪施格雷茨３月１０日从欧芬发出的命令中，可

以得到新的证明。命令规定，对参加叛乱的贵族和市民，城市和村

镇实行的军事征用不给予补偿；军队给养的费用将由对帝国事业

抱消极态度的那些贵族和市民阶层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可给予征

用收据，并保留补偿权。忠诚和奉公守法的居民特别有权要求全部

补偿；制造损失的肇事者其财产予以没收。

来自托尔诺州和巴兰尼亚州的马扎尔通讯说：

“莫哈奇邮车昨天已经返回。莫哈奇和芬夫基尔兴已被匈牙利人占领。匈

牙利将军佩尔采尔率领一万人开进了与欧芬在多瑙河同一侧的彭泰莱。彭泰

莱距欧芬大约八德里。帝国军队的四百名士兵被农民从多瑙河畔的城堡赶

跑。佩斯这边的军事行动进展缓慢，看来匈牙利主力军正渡河向欧芬一边的

多瑙河岸挺进。显然匈牙利人十分希望佩斯免遭炮轰，因此他们不得不把主

攻矛头对准欧芬。攻克欧芬之后，佩斯就会陷落。”

关于芬夫基尔兴已落入马扎尔人手中以及一支强大的马扎尔

部队正向多瑙河右岸挺进的报道，尚待证实。

关于科莫恩１１９有下列（奥地利方面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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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轰击科莫恩，已运去六千发六十磅炮弹。在要塞四周挖了交通壕，

把水引入这些壕沟，以便淹没要塞的地下建筑〈！〉。守备部队由十个营组成。

居民所提供的食品大部分是无偿的，因为他们不能兑换部队支付的一百佛罗

伦的科苏特纸币。”

用“交通壕”来“淹没要塞的地下建筑”，的确闻所未闻，这必定

是帝国皇家的最新发明，就象要用来轰炸威尼斯的著名的气球一

样。

从特兰西瓦尼亚得到下面的对我们毗邻的亲俄政论家来说必

定是非常痛苦的消息：

“间接传来了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本月４日前的报道。喀琅施塔得和海

尔曼施塔特两城每天要负担俄国驻军赛用一千佛罗伦，因此他们已向司令官

将军提出申诉。贝姆还一直驻在梅迪亚什，而普赫纳拥有的仅是他原有的实

力。没有俄国人的大力援助〈？〉或巴纳特方面的佯攻〈！〉，要平定不幸的特兰

西瓦尼亚是不可想象的。”

从巴纳特进行佯攻！难道一个半月以来，塞尔维亚人竟没有拒

绝离开他们的家乡去拯救特兰西瓦尼亚萨克森人地区的那些佛来

米犹太商人！即使他们肯这样做——难道毛罗什河畔的四万马扎

尔人还不够他们忙的！

《东德意志邮报》宣称，邓宾斯基因为同戈尔盖意见不合，似乎

已辞职，由戈尔盖任蒂萨河畔驻军总司令。１４０这条最早是在１０日

从佩斯发来的消息看来纯粹是军法谣言，它没有得到任何方面的

证实。我们只是为了报道的完整性，才把它刊登出来。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７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８日《新莱茵报》

第２４９号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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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的战事报道

科伦３月１９日。终于又发表了一份公报——第２８号公报。但

是，我们在这份３月１５日《维也纳日报》上刊登的文件里，却没有

找到关于蒂萨河畔，即主战场的报道，同时也探听不出雅布沃诺夫

斯基、格茨及其一伙在什么地方。这份官方公报恰恰对最重要的事

件保持了意味深长的沉默。与此相反，它却报道了帝国军队的下列

巨大进展：

（１）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消息：

“由于敌人横征暴敛，致使萨克森人地区２０３受到彻底毁灭的威胁。为了遏

制这些敌人的洗劫活动，也为了夺取科克尔河防线，以便从那里继续向毛罗

什瓦沙尔海伊进军，并同向比斯特里察挺进的冯·马尔科夫斯基中将先生的

军取得联系，司令官普赫纳中将命令范·德尔·尼尔旅于上月２８日向施托

尔岑堡挺进，３月１日向马尔克特谢尔肯，２日向阿尔贝根和弗劳恩多夫挺

进。３日由施图特尔海姆旅和卡利阿尼旅组成的主力军转移到那里。第一批

几个旅于３月２日胜利地打了一次前卫战，翌日，三个旅全部会合了。随后，

敌人逐渐被赶出叛军在科皮什郊区、大普罗布斯多夫旅舍附近和梅迪亚什郊

区占领的三个阵地，敌人的损失是，死伤三百人，被俘八十五人。叛军急忙向

毛罗什瓦沙尔海伊撤退。一个骑兵师和布塞克中校指挥的一个配备有两门火

炮的步兵营在成功地占领梅迪亚什之后，把他们追击到那里。由于现在已准

备占领毛罗什瓦沙尔海伊，同马尔科夫斯基的军和乌尔班上校以及布柯维纳

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

即使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也只能证明帝国军队——显然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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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的援助——在贝姆受伤不能指挥时，占领了梅迪亚什。因

此，帝国军队夺得了几德里土地。如果公报夸大了“已准备”占领毛

罗什瓦沙尔海伊和期望与布柯维纳的马尔科夫斯基的军建立联系

之事，那就必须考虑到，普赫纳在梅迪亚什，马尔科夫斯基顶多是

在比斯特里察，而在这两地之间有二十至二十五德里的高山地区，

并考虑到，“已准备”联系这一夸大说法，几乎就象意大利人宣称由

于废除皮蒙特休战协定２０９，他们“已准备”同马扎尔人“建立联系”。

此外，贝姆病重，以及塞克列人１１７（有充分理由）向萨克森小市

民征收理应承担的军税，以作为他们对黑黄色１０１表示热情的报酬，

下列报道证实了这一点：

“海尔曼施塔特２月２６日。２３日，贝姆抱病来到毛罗什瓦沙尔海伊。由

于截去一个手指，他的手臂情况非常危险。——谢斯堡不得不付给塞克列人

三万佛罗伦协定货币１３３的军税，而最近又向他们和各地区中心要求再付协定

货币十万佛罗伦。——所有报纸都在谈论十九万五千名罗马尼亚国民军的

事。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一数字仅仅在纸面上而已。”

（２）来自科莫恩１１９城下的公报报道说：

“据科莫恩围城司令部报道，阿奇和格纽之间的舟桥已架好，因此缩小了

对科莫恩的包围圈。本月１１日，瓦赫河桥头堡的守备部队向海泰尼出击，但

被魏格尔旅击退。”

迪罗克曾向拿破仑声称，科莫恩是“不可攻克的”。因此，如果

没有叛变，帝国军队是进不去的，而马扎尔人已经采取了强有力的

措施，以防止叛变。

（３）来自巴纳特的报道：

“在帝国的奥地利塞尔维亚军和由巴纳特的司令官中将卢卡维纳男爵指

挥的部队在２月采取军事行动之后，从特兰西瓦尼亚边境直到蒂萨河的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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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罗什河左岸的敌人已经被肃清，而且由于同阿拉德和泰梅什堡两要塞联合

时我军部署得当，就使整个毛罗什河左岸得到保障，这时塞尔维亚辅助军２１０

似乎已经没有必要继续留在巴纳特州和巴奇考州。泰奥多罗维奇将军因而能

够满足塞尔维亚公国政府早已表达的愿望，并把这支英勇的辅助军遣返回乡

从事和平职业。本月初，辅助军搭乘两艘轮船，沿蒂萨河和多瑙河回到贝尔格

莱德。３月１日，泰奥多罗维奇将军把大本营迁往蒂萨河畔的土耳其卡尼扎，

距塞格丁和泰莉莎奥佩尔三小时的路程。蒂萨河两岸的先遣队正向着这两个

城市推进，直抵城下。”

确实！塞尔维亚辅助军不再需要！而倒数第三号公报这样大

肆渲染的，对特兰西瓦尼亚和大瓦尔代恩的伟大进军，结果又如何

呢？①毛罗什河左岸被肃清以后，帝国军队突然只采取守势，而不

再继续前进！这当然事出有因，而这些原因是不应该从帝国皇家公

报中找到的。关于这一点斯拉夫人的机关报《波希米亚立宪报》向

我们作了报道。该报刊载了３月９日的萨瓦河来信：

“我们这里的冲突日益增多，我们的处境日益窘迫。我们取得了经验，在

这场伟大的民族斗争中，我们协助上演了富有教益的关于被榨干的柠檬的童

话。我们还没有从耶拉契奇总督最近的推行德语的命令给我们的打击中恢复

过来。我们还没有忘记，当我们听说来自塞尔维亚公国的所有志愿兵准备回

家时在我们心头激起的极大痛苦，而新的灾难又接二连三地落在我们头上。

譬如，文迪施格雷茨公爵几天来给拉亚契奇总主教和泰奥多罗维奇将军发布

命令，解散从征服伏伊伏丁那以来在那里建立的所有民族机构，同样，撤销除

帝国城防部队以外的其他一切守备部队，重新恢复旧的军管区和团２１１过去的

指挥作用。元帅这一命令引起了莫大的疑虑和不满。每个人都紧张地等待着

总主教的答复。答复发表之后，人们沮丧的面孔又恢复了生气，同时也点燃了

他们的希望。在答复中说：‘只要我还是这个国家的行政长官，我将不会承认，

也不愿意去承认这一解散的命令；不应该，也不能够这样做。然而，如果您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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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您的命令，那我就把一切都解散。但我不敢担保，这个国家对此会说些什

么。’泰奥多罗维奇将军的答复也同样令人满意。解散克雷姆齐尔帝国国会和

废除钦定宪法２１２的消息，造成了极不愉快的印象。”

当公报向我们报道了关于围攻彼得瓦尔登的下列消息时：

“炮兵总监１０３努根特伯爵就有重要意义的要塞彼得瓦尔登投降一事，亲

自进行谈判。那里的大多数军民，表现出重新承担自己义务的强列愿望，从而

有希望看到，在不多几天内，这一重要军事据点同埃塞格要塞一样，将重新用

帝国皇家的国旗装饰起来”。

《波希米亚立宪报》以如下的南方斯拉夫人的Ｍｉｓｅｒｅｒｅ
２１３
来作为回

答：

“德拉瓦３月９日。努根特把他的大本营从达利亚迁往锡尔米亚的切雷

维奇，但仍须继续占领达利亚，因为它可以作为突击的据点。而我们的兵力严

重不足，这多少可以从下列情况看出，常常是一支部队同时接到去两个不同

地点的命令，后来查明，这种相互矛盾的命令是在最紧急的情况下发出

的。——在巴奇州的泰莉莎奥佩尔附近，只有三个营对付昨天提到的马扎尔

部队，并且不得不屈服于优势兵力。——对彼得瓦尔登采取的军事行动，进

展迅速。每天有成批的攻城炮从埃塞格往这边运。因此，至今所有关于要塞即

将投降的呓语，没有一句是真的。这一切都是出于多血质的幻想。此外，还没

有实现的事，毫无疑问〈！〉也许〈！！〉不久〈！！！〉即会实现。奥地利的塞尔维亚

人由于边境那边的弟兄们被召回而感到极不愉快，甚至认为帝国军队对彼得

瓦尔登采取军事行动是不适当的，因为他们把这一要塞视为己有，主张由自

己的民族部队来占领它。这一点连同斯特拉蒂米洛维奇的内心隐情表明了一

种现在还散布在群众和中等阶级中间的情绪，即等着看看究竟是马扎尔人、

士瓦本人还是塞尔维亚人将统治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分立主义的利益在这

里占了上风。看来，达到这一目的比对保持统一的国家更为重要。”

可以看出，在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暴风雨前的乌云笼罩着行

将崩溃的奥地利联合君主国。我们以前就已经指出权奸已不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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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再依靠塞尔维亚人，这种看法是多么正确。不仅塞尔维亚人，而

且所有的南方斯拉夫人对奥地利再度表现的背信弃义同样感到不

满，关于这一点下面的几行报道可以说明：

“９日，阿格拉姆报纸都已登载了关于钦定宪法和解散帝国国会的报道。

我们在这些报纸上没有找到流露出来的喜悦情绪。相反，１０日的《斯拉夫人

南方报》明显地表示愤恨，而９日的《南方斯拉夫人报》对这件事只登了几行

的抱怨的话。”

对此，官方的《维也纳日报》所载来自阿格拉姆的报道可以补

充：

“几天以来，来了一些游动的国民自卫军，他们擅自离开警戒线上的岗

位，因为，据说他们已几个星期既未关饷又未发粮。我们不知道，情况是否确

实如此，如果确是这样，那又是谁的过错。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对出人意料如

此热心献身于警戒任务的警卫部队的归来感到遗憾，因为扣发军饷在自卫军

中引起的猜疑，会造成无法估量的恶果。然而，不管怎样，希望可尊敬的总督

议事会１４５找出自卫军这次擅自归来的原因，并把它公之于众，最后还要严惩

应负此咎的人。”

因此，对马扎尔人来说，所有来自斯拉夫南方的危险都已排

除。这尤其是因为，这位仅次于斯特拉蒂米洛维奇的最孚众望的塞

尔维亚领袖克尼查宁，也回他的家乡（土耳其塞尔维亚）去了。

（４）公报突然用一种极其天真的方式承认，匈牙利游击队又在

奥地利人后方一直推进到多瑙河，正如马扎尔通讯完全正确的报

道一样。其内容如下：

“沿多瑙河的水路交通，被几伙武装国民军切断。敌对的狂热分子把这些

国民军纠集在考洛乔、保陶伊和绍尔特地区，并企图利用他们使已经完全平

静下来的多瑙河右岸波克什和城堡一带发生骚乱。芬夫基尔兴的城防部队得

到来自斯拉窝尼亚的赖歇上校指挥的一支相当的增援部队。这是一支奉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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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迪施格雷茨公爵殿下之命于三天前乘十五艘驳船开往多瑙河两岸那些不

安宁的地区去的远征军。炮兵总监努根特伯爵的军的一些部队，由上校莱德

勒尔男爵率领驻在塞克萨德和莫哈奇。这些部队采取作战行动，将遏制那些

一伙伙的分散孤立的敌人所进行的无休止的冒险活动，并将会保证这些受威

胁地区的长期安全。”

“将会保证安全”！帝国皇家的公报从来不报道已真正实现的

行动，而是经常报道有待于实现的行动，这种做法用得越来越多

了。如果韦尔登不放弃这种手法，甚至连《科伦日报》也不可能长期

地为他的公报辩护了。

下列事实足以说明问题：农民已经起义，这是现实，而奥地利

人将平定他们，这是将来的事。

这就是公报所报道的一切。官方文件的这种沉默幸亏不妨碍

我们收到关于蒂萨河的其他消息。一份通讯声称，马扎尔人又从索

尔诺克撤出。奥地利公报的沉默，证明这是谎言。相反，帝国军队

在那里的处境却是很糟糕的。３月１０日《波希米亚立宪报》从佩斯

发出哀叹：

“如果马扎尔人的口头公报有百分之一是可以相信的，那么匈牙利人最

迟３月１５日就已进入佩斯—欧芬了。就我个人而言，我总还是坚信帝国军队

的胜利。据相当可靠的消息说，奥地利军队昨天还在奥博尼；但据本地不满分

子的报道，帝国军队已撤退到采格莱德后面很远的地方，而匈牙利人经过刺

刀冲锋占领了这个地方。今天大概要进行决战。愿胜利之神与帝国国旗同在。

我并不迷信，也不相信预感，但如果３月１５日这一天会顺利渡过，那我的心

将跳动得比较平静。我就是相信，使佩斯—欧芬遭受危险的最后的火星将会

在这一天熄灭。据说，匈牙利人坚决要以强大的军事行动来庆祝这一天。”

因此，布达佩斯仍然是有危险的！——此外，维也纳石印通

讯１７５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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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关于帝国皇家军队遇到顽强抵抗的报道，说法都是一致的。虽

然这支军队有十四万八千人，但其中只有三分之一是作战部队。据报道说，匈

牙利骠骑兵是以有勇气和胆量著称的，特别是瓦尔莫登胸甲骑兵团１０５在这方

面吃过苦头。帝国皇家军队在目前宿营的各地区遭到不友好的对待，也使战

局更加恶化。”

据可靠消息报道，帝国军队占领的最远的村庄马克拉尔，已被

他们烧毁，因为那里有五辆弹药车落入马扎尔人手中。五名所谓罪

犯立即被处决。这就是高贵的文迪施格雷茨所进行的文明战争，他

企图以此来保证以前从他手中溜掉的胜利。他还发表了下列布告，

其主要内容我们昨天已指出①：

佩斯。“兹规定如下：

（１）今后部队征用的一切物品应由参与匈牙利叛乱之贵族和市民负担，

并不得要求赔偿或补偿。

（２）凡参加叛乱或以任何借口同情国民军的城市或村镇亦属此列。

（３）凡在帝国皇家军队到来时，离开其职位或住所，从而不仅造成军队给

养困难，并且侵害贫苦的和无辜的居民阶级的州、地区、市和村镇的长官，以

及公职人员和地主，其全部动产和不动产将立即被征用和没收，产物和牲畜

一经发现立即充作帝国皇家军队的给养。凡恶意制造帝国国库损失，或迫害

皇帝陛下忠诚臣民，或在可能发生此种情况时不全力加以阻止的任何个人或

官吏亦属此列。

（４）帝国皇家军队需要的其余给养，将向另一部分对我们最仁慈的皇帝

和国王②陛下的神圣的正义事业抱消极态度的较富裕的贵族和市民征收。但

这种征用发给收据，并保留其补偿权。

（５）农民虽有义务立即无异议地送缴帝国皇家军队司令官所需之征用

物。但他们将得到充分补偿，本布告所列的１、２、３类的财产将作为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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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凡因对皇帝陛下忠贞不贰而受到叛军危害或将会受到危害的人，更

有权要求补偿其全部损失。

（７）如上述三类的财产不够第５、６款中所保证的补偿，当事人的损失将

由公正的委员会作出切实的估价，并根据情况按公平的原则，由该州或整个

国家分担。

帝国皇家军队元帅

阿尔弗勒德·文迪施格雷茨公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０日于欧芬大本营”

枪杀又开始了。《布勒斯劳报》写道：

“据１３日来自佩斯的消息说，在卡波尔瑙附近被俘的发伪誓的扎尼尼步

兵团１０５少校，按军法被枪决。”

但愿科苏特不会忘记对这种无耻的谋杀采取适当的报复措

施。

这些措施加上文迪施格雷茨“公爵先生”顽固的沉默，比任何

其他事情更能证明，帝国皇家军队的优势兵力在蒂萨河畔的处境

有多么美妙，将会多快地“结束匈牙利战争”。

我们终于得到来自喀尔巴阡山的下列一则简讯。它只是证明，

帝国军队在那边山上的进展是多么微小，齐普斯的老百姓对那些

完全由无赖组成的斯洛伐克的所谓国民军９５是多么厌恶。我们已

多次说过，斯洛伐克的人民群众支持马扎尔人。文章说：

“卡绍３月３日。拉姆贝格元帅颁发了一份布告。据此布告，命令居民象

尊敬帝国军队那样尊敬斯洛伐克国民军。根据文迪施格雷茨今年１月的布

告２１４，同时授予上述国民军的首领以全权，把任何敢于攻击他们的居民点夷

为平地。——明天，胡尔班、施图尔以及其他被选出的〈！〉斯洛伐克人民信得

过的人（！）将前往奥里缪茨，以便向皇帝报告他们人民的正当愿望和疾苦。”

施图尔和胡尔班两位先生是斯洛伐克人如此“信得过的人”，

０６２ 匈牙利的战事报道



以至他们多次被这些斯洛伐克人经过雅布龙卡山口赶到莫拉维亚

去！

最后，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注意文迪施格雷茨１１日的布告，他

在其中指出，叛军坚持的事业，只在很小程度上是民族事业，因为

在一百名俘虏中，至少有六十名是属于各个不同的民族的。

此事有待证明！但是，对马扎尔人的指责恰恰一直是，他们的

斗争是民族斗争，不是争取自由的斗争！真的，没有人能比一个奥

地利元帅更狡猾了。就在这份布告中，处于困境的文迪施格雷茨要

求志愿兵同马扎尔人作战。

这是我们的邻居，《科伦日报》的先生们的好机会！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９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０日《新莱茵报》

第２５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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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地 新 闻

关于帝国军队的情况，来自维也纳的报道提供了下列可靠的

证明：

“许多报纸报道匈牙利的事态已发生了令人担心的转折，这已被官方否

认。然而，公众却仍持原来看法。”

因此，在发表官方公报的次日，韦尔登还得特别向人民保证，

匈牙利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了令人担心的转折”！仅这一事实难道

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此外，在维也纳还流传着如下的军法谣言：

“在匈牙利作战的部队，占领了下列地方：格茨旅占领托考伊，雅布沃诺

夫斯基旅占领密什科尔茨；施利克中将和他的军驻在埃尔劳附近。从那里直

到索尔诺克之间集结了军队的主力；总督①和他的大本营在采格莱德，公爵

元帅②在欧芬。”

说施利克在埃尔劳附近，耶拉契奇在采格莱德，这是难以否认

的，因为一周前，他们就已经占领了这些在后方很远的阵地。但是，

说雅布沃诺夫斯基在密什科尔茨，还有格茨在托考伊，这显然是谎

话。昨天的公报应该已经知道这件事。

２６２

①

② 文迪施格雷茨。——编者注

耶拉契奇。——编者注



《布勒斯劳报》刊载了下列马扎尔通讯，这一次我们例外地认

为，它是非常不可靠的，至少就其前半部分来说，纯粹是佩斯的街

谈巷议：

“赖伊策人１９２在泰莉莎奥佩尔再次被匈牙利人打得一败涂地。因此，泰梅

什堡要塞的帝国军队司令官卢卡维纳将军派一名信使前往佩斯去见文迪施

格雷茨，请求立刻给予援助，否则他只得投降。匈牙利将军戈尔盖解除了已受

到帝国中将西姆尼奇炮轰的科莫恩要塞之围１１９。西姆尼奇扔掉大量辎重向莱

奥波德城撤退。由文迪施格雷茨授权指挥撤退的中将施利克伯爵，昨天已抵

达佩斯。施利克在私下谈话时，对邓宾斯基表示十分钦佩。——由于最近封

锁严密，我们没有得到关于匈牙利军队目前状况的可靠消息，然而，不断有火

炮和弹药运回一事清楚地表明，匈牙利人正向前推进。昨天，一支匈牙利游动

部队来到了距欧芬一个半小时路程的普罗蒙托尔，这在欧芬要塞引起了极大

的不安。前来参加目前在佩斯举行的约瑟夫博览会２０８的维也纳批发商，大部

分都把他们的货物包装好，运回维也纳。”

通过《奥地利通讯员》，我们收到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下列报

道，但我们在报道时同样只能抱着极大的保留态度，因为这些报道

是完全亲奥地利的。

“喀琅施塔得２月２２日。这里的萨克森市政府２１５最初曾向利迭尔斯将军

请求俄国人提供帮助，现在看来他对自己采取这一步骤感到并不那么愉快。

俄国人在这里的表现确实不良。如果人们听到的那些个别事件能得到充分证

实，那么，俄国辅助部队的立即撤离确实会成为大家的愿望。为了供养俄国军

队，在这里向居民征收了一种所得税；而我们以前认为，这种负担无论如何不

会加在我们头上。——人们在谈论，据说有强大的土耳其兵团经过瓦拉几亚

来到这里。这里也可能有新的俄国军队到来。”

“海尔曼施塔特２月２６日。这里流传着关于贝姆的各种传说。由此可以

证明，人们不能确切地知道他的行动。今天这里有人说，他可能因截肢而去世

了〈！〉，这一点我还不相信。然而，他苦于缺乏弹药，这一点却是真的。他在等

待从匈牙利取道克劳森堡而来的援军和弹药的同时〈！〉，将其主力指向毛罗

３６２战 地 新 闻



什瓦沙尔海伊，因为〈！〉，虽然乌尔班上校仅以四个营的正规军作战，但是贝

姆对这位英雄的畏惧却远远超过对所有各个军的司令官和俄国哥萨克加在

一起的畏惧。这里在经过无所事事的半个月之后，今天又开始活动起来了。目

前有两个旅已开始行动，一个开往谢斯堡，另一个取道梅迪亚什开往布拉森

村。率领四百名国民军驻扎在勒西纳里的罗马尼亚行政长官阿·塞韦尔，奉

命开赴布拉森村。从巴纳特来的援军还一直没有来到；而人们却在谈论，将有

新的俄国军队开到这里来。对这一点，我不相信，尤其是来自邻国的消息都一

致认为，强大的土耳其兵团正向着瓦拉几亚推进。”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０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１日《新莱茵报》

第２５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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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地 新 闻

自从帝国军队第二次强渡蒂萨河失败之后，军事行动再趋沉

寂。文迪施格雷茨在欧芬，据说是要调整行政事务。施利克和耶拉

契奇曾同他举行过一次军事会议，会上对作战计划作了根本性的

修改。施利克仍任北部军司令官；耶拉契奇现在完全放弃了数月来

想在索尔诺克渡过蒂萨河的徒劳尝试，已向南面的泰莉莎奥佩尔

转移，以便同部署在塞格丁附近的塞尔维亚人和边屯区居民１３９汇

合。他可能打算夺取塞格丁，以便随即从那里渡过蒂萨河，并在蒂

萨河左岸攻打德布勒森。马扎尔人将会给他应得的欢迎。他是否

能够说服占当地驻军大半的塞尔维亚国民军并入他的军队，还很

难说。

泰梅什堡的巴纳特毫无动静。蒙受奥地利背信弃义行为欺骗

的塞尔维亚人日益醒悟。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出击。可是，对驻

在那里的帝国军队来说，离了塞尔维亚人就什么也不能进行。《南

方斯拉夫人报》从这里报道说：

“叛军在老阿拉德周围又集中了由叛军达米扬尼奇将军〈卢卡维纳团的

前大尉〉、费特尔将军〈唐·米格尔团１０５的前少校〉和围困该要塞的司令官加

尔上校〈帝国皇家军队的退伍中校〉等指挥的相当数量的部队。”

在托尔诺和巴兰尼亚两州的起义，威胁日益严重。所有可以调

动的部队部被派到那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巴兰尼亚州这个起义中

５６２



心的大部分居民是斯拉夫人，即塞尔维亚人和斯拉窝尼亚人。

在贝姆生病期间，在特兰西瓦尼亚似乎由一位法国军官负责

指挥。在索尔诺克好象也是由一位叫杜沙特尔的法国人指挥作战。

关于越来越发人深思的斯拉夫人中间的“混乱”我们以后再来

详谈。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１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２日《新莱茵报》

第２５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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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地 新 闻

今天没有从战地传来什么要闻。正如马扎尔通讯所断言，耶拉

契奇在亚斯贝雷尼被马扎尔人打败之后，已回到佩斯。据说已有一

千名伤兵运到欧芬。施利克也还在欧芬。马扎尔通讯继续声称，

（但我们暂时还认为这是佩斯的奢谈）戈尔盖率领三万人入侵斯洛

伐克，并占领了山城１２４。——在城堡地区有二千名洪韦德
１６２
和六

千名起义的农民。但运载部队到那里去的船只已在次日又徒然返

回。甚至在佩斯的近郊也麇集着起义军的骑兵队伍（《波希米亚立

宪报》）。——奥地利大臣施瓦尔岑堡和前财政大臣屈贝克好象正

在佩斯，以便处理匈牙利纸币１８７的事情（马扎尔通讯）。——关于

塞尔维亚人在泰莉莎奥佩尔附近打了胜仗并攻克该城的消息，现

在变成了塞尔维亚人战败的消息，而且承认，马扎尔人除了塞格

丁，还占领了泰莉莎奥佩尔。在锡尔米亚就象在所有南方斯拉夫人

之中一样，笼罩着严重的不安。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２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３日《新莱茵报》

第２５３号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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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地 新 闻

根据３月６日从莫尔达维亚边境的一些来信看，不仅驻特兰

西瓦尼亚的俄国军队得到了八千人的增援，而且还有一个俄国军

部署在布柯维纳边境，待命开进布柯维纳。贝姆把重要的援军调到

自己这里，并对海尔曼施塔特构成第三次威胁。马尔科夫斯基的军

（由乌尔班指挥）不得不撤退到布柯维纳边境，再次把比斯特里寨

城让给匈牙利人。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３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４日《新莱茵报》

第２５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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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新闻。——塞尔维

亚的混乱局面

  今天我们关于匈牙利的报道，从一则胜利消息开始。如果这消

息属实，它将在德国民主派中引起极大的喜悦。

有人从布勒斯劳给我们写了如下报道：

“布勒斯劳３月２３日。刚才收到来自拉蒂博尔的消息说，邓宾斯基
·
经
·
过

·
强
·
攻
·
夺
·
取
·
了
·
佩
·
斯。戈尔盖在这之前指挥自己的军队占领了拉布高地，并且担

任前卫向邓宾斯基准备很快占领的维也纳进军。

波希米亚随时都会爆发一场可怕的革命。这场革命主要将吸收被压迫的

农村居民，并将引起一场真正的内战。德国人和捷克人之间的民族仇恨几乎

已烟消云散；旧捷克代表帕拉茨基及其同伙受到嘘声的嘲笑，而德国的左派

及其波希米亚主席博罗施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欢呼。此外，布拉格已宣布戒

严。”

柏林民主通讯给我们发来了同样的消息。据它说，有人给一位

议员写了下列报道：

“拉蒂博尔３月２３日。邓宾斯基在不久前的一次大战役１７４和在以前的一

些大战役中战胜之后，
·
经
·
过
·
强
·
攻
·
夺
·
取
·
了
·
佩
·
斯。戈尔盖在这之前为了切断奥地

利军队在逃窜时的退路——指挥自己的军队占领了拉布高地，并且担任前卫

向维也纳进军。邓宾斯基可能会扰乱那里的复活节浴足仪式；并对奥地利进

行罪有应得的报复。

布拉格处于戒严状态，有二十六门加农炮对准这座城市安置妥当。尽管

那里还没有爆发革命，但革命是会爆发的，而且希望革命因而被激起。一旦事

９６２



情发生，而且波希米亚人奋起反对内阁，——那么，驿马的价格在奥里缪茨就

会上涨。

有人把这一消息通知了曼托伊费尔大臣，他相当吃惊地回答说，内阁尚

未收到与此有关的紧急公文。

然而，可惜使用了上述词句的这些报道显然是错误的，至少是

为时过早。根据最近的消息证实的军队部署情况，匈牙利人暂时还

不可能拿下佩斯。

我们收到的来自佩斯的消息到１８日为止。应报道１９日以前

消息的维也纳最近的报纸，还是没有送到。《布勒斯劳报》刊登了一

则１８日的马扎尔通讯，确实谈到马扎尔人在伊扎克和奥尔帕尔战

胜了耶拉契奇。这两个地方在从佩斯经凯奇凯梅特到塞格丁的公

路左右两侧，与费莱吉哈佐的纬度大致相同。大家知道，耶拉契奇

在那里已经被打败过一次；至于这次是同一战役，还是一次新的战

役，就无从判断了。无论如何，正如马扎尔通讯所报道的那样，匈牙

利人胜利的这一消息，在佩斯交易所产生了影响，使马扎尔纸币上

涨了百分之二十。据说溃败的部队以及大批的伤兵也已到达佩斯。

此外，这则通讯接着说，马扎尔人的战争，规模似乎并不象在交易

所里估计的那样大。关于佩斯的金融状况，马扎尔通讯说：

“在佩斯没有交易所。自从匈牙利纸币被禁止１８７以后，那里才开始大规模

开展金融交易，现在这种交易暂时在一家咖啡馆进行。但该地的军事当局，昨

天逮捕了一名主要的汇兑业者。由于这一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ｕｍ ａｄ ｈｏｍｉｎｅｍ①，致

使金融交易有所中断。虽然许多人把上述逮捕一事视为甚至在私人交易中也

将彻底废除匈牙利纸币的预兆，但匈牙利纸币还保持了昨天的行情。

０７２ 战地新闻。——塞尔维亚的混乱局面

① 不能决定事情本质的论据，而其可信程度也没有充分理由作基础。——编者

注



佩斯原定到５月份才缴纳的军税，现在根据文迪施格雷茨公爵殿下的命

令，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缴清。帝国盐务局出售的货物现在只收硬币。”

此外，其中还谈到马扎尔人与土耳其人的结盟。因此，马扎尔

人不是对佩斯，而是对巴纳特和土耳其边境地区作战。可是这一则

消息听来有些荒诞。——据说，帕尔·奥尔马希已代替由于年迈

体衰而卸职的帕洛齐，接任德布勒森匈牙利国民会议主席。

另一方面，据奥地利其他消息，耶拉契奇在塞格丁（或费莱吉

哈佐）战胜了马扎尔人。显然，谈的是上面提到的那次行动。但只

要奥地利公报不打破对于蒂萨河畔军事行动的顽强的沉默，只要

他们或许取胜的消息不为其他公正的报道所证实，我们就会相信

马扎尔通讯令人高兴的报道：耶拉契奇在费莱吉哈佐吃了败仗。

在军法监督下出版的维也纳石印通讯１７５的下列报道，使我们

更加相信上述消息：

“来自匈牙利的消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
·
大
·
家
·
知
·
道，
·
在
·
那
·
里
·
发
·
生
·
了
·
一
·
些
·
重

·
大
·
的
·
不
·
幸
·
事
·
件，甚至最高级的军官也被追究责任，其中甚至提到了符尔布纳

伯爵。”

今天，没有来自巴纳特的片字只语，没有任何关于雅布沃诺夫

斯基、格茨以及奥地利军队其他失踪部队的消息。

而从特兰西瓦尼亚我们今天只听到对贝姆的恭维。《德意志总

汇报》这样写道：

“来自军营的报道都一致认为，贝姆最近在梅迪亚什的战斗中，再次显示

出他的精明强干，他占据了有利的阵地，使得他在整个遭遇战中，与其说是在

战斗，还不如说是在演习。”

甚至连在战报中为大家所熟知的官方的《特兰西瓦尼亚信使

１７２战地新闻。——塞尔维亚的混乱局面



报》也说：

“
·
谁
·
没
·
有
·
亲
·
眼
·
见
·
过
·
贝
·
姆
·
那
·
些
·
令
·
人
·
赞
·
叹
·
的
·
风
·
采
·
和
·
他
·
在
·
战
·
场
·
上
·
的
·
坚
·
韧
·
不
·
拔
·
的

·
品
·
质，
·
谁
·
就
·
不
·
能
·
对
·
这
·
位
·
将
·
军
·
的
·
精
·
明
·
强
·
干
·
获
·
得
·
正
·
确
·
的
·
概
·
念。当他的阵地仿佛被

纱帘掩蔽起来时，他只是慢慢地离开这块土地，——如果他拥有的军队其可

靠程度正象他懂得的部署阵地的艺术一样（可以说，人们经常能一眼看出这

些阵地的最为密切的相互联系），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就不仅是一些有趣的，而

且也是辉煌的战斗。贝姆用他为数五六千人的兵力，从早晨九时至下午六时；

在三个阵地以一种不仅说明现在的行动特点，而且也说明他以后的行动特点

的坚毅性进行战斗。”

此外，帝国政府还看到，塞尔维亚人可不是好惹的。卡尔洛维

茨的《进步报》３月１３日写道：３月８日深夜，施塔迪昂大臣写给总

主教①的信到达贝奇凯雷克。内阁在信中承认了塞尔维亚临时国

民政府１９０，同时希望，塞尔维亚各报能说明，按人民的意愿在伏伊

伏丁那应建立怎样的政府。其次施塔迪昂大臣还要求从伏伊伏丁

那派去两名信得过的人。按照这一要求，除博格丹诺维奇外，帕斯

科维奇、齐万诺维奇和舒普利卡茨都被派往维也纳。贝奇凯雷克的

委员会２１６已开始商讨组成塞尔维亚邦议会的事宜。大部分代表赞

成近期召开国民大会２１７，并在会上选举地方长官。

最近在哈茨费尔德驱散了区委员会的枪骑兵中也有许多人来

到凯恰，并收缴了塞尔维亚人的武器。２１１然后，他们骑马到塞尔维

亚的茨尔尼亚去，打算解散区法院，但塞尔维亚人声称，他们不会

服从军令，并且准备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利流尽最后一滴血。假如枪

骑兵稍微采取一点暴力行动的话，那就一定发生流血事件了。在科

姆洛什和马斯多夫，枪骑兵也想解散委员会，然而那里的罗马尼亚

２７２ 战地新闻。——塞尔维亚的混乱局面

① 拉亚契奇。——编者注



人和德国人立刻向总主教告发了这件事。可见，卢卡维纳打算解散

整个地区的区法院和民族机构。幸亏他没有走得太远。假如枪骑

兵继续骚扰塞尔维亚村庄，那他们就不会有一个人脑袋不搬家了。

总主教听到被缴械的消息，勃然大怒。现在我们听说，卢卡维纳已

作了让步，把枪骑兵（施瓦尔岑堡的）置于泰奥多罗维奇的指挥之

下。

塞尔维亚的混乱是否就此结束，还将拭目以待。无论如何，文

迪施格雷茨和耶拉契奇已被政府逼入窘境，并且被它抛弃了。这使

我们特别为耶拉契奇这个幻想家感到高兴。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６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７日《新莱茵报》

第２５６号

３７２战地新闻。——塞尔维亚的混乱局面



战  场

尽管集结了大量的援军并占有全部优势，但福星总还是不愿

意高照帝国军队。《东德意志邮报》在一篇３月２０日来自佩斯的通

讯（？）中编造说：

“哈默尔施太因男爵似乎已渡过蒂萨河直抵距德布勒森八小时路程的尼

赖吉哈佐。另一方面，普赫纳应该已靠近大瓦尔代恩，现在有传言说，塞格丁

未经战斗就投降了。”

“似乎”——“应该”——“有传言说”——这就是《东德意志邮

报》向世界发表的可靠的战地新闻，而这些消息由可靠的、“能批判

地鉴别的’、有经验的《科伦日报》在今晨第二版上不加任何评论地

向该报的读者加以报道。

接着先是《东德意志邮报》，然后是《科伦日报》进一步报道说：

“据相当可靠的消息，在塞格丁城前的塞尔维亚人接到命令，同在蒂萨河

畔的帝国军队会合。然后总督①接过这两支联合部队的指挥权，率领他们启

程前往德布勒森。”（！！！）

这份所谓来自佩斯的通讯，只不过是一份惯用的维也纳军法

滥言，其中没有一句真话。《科伦日报》可能是了解这点的；首先，没

有一份公报是在取得某种哪怕是最微小胜利的情况下发表的，其

４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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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该报可以读到转载在《德意志总汇报》上的和原载在《波希米亚

立宪报》上的２０日来自佩斯的一则真实的通讯，这份通讯对《东德

意志邮报》的“可靠消息”只字未提。可尊敬的科伦女人竟然指责不

要求有批评权的《布勒斯劳报》缺少对马扎尔通讯的批评！

《波希米亚立宪报》刊登的２０日来自佩斯的报道却恰恰相反：

“塞格丁的陷落还没有得到证实。相反，帝国军队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已

撤离凯奇凯梅特。敌人似乎把它的全部兵力集中在那一点上，并把塞格丁视

为当前奥地利作战计划的关键。在我们这方面，昨天也有援军乘火车开赴战

场。”

这就是真正写自佩斯的关于战地新闻所报道的全部内容。

哈默尔施太因男爵确实带领着援军——据说有十个营——从

加里西亚沿海尔纳德河向托考伊前进。他在这里不经过一场顽强

的胜利的战斗就根本不可能渡过蒂萨河，而如此重大的胜利，帝国

军队能不立即发表公报来吹嘘吗？从托考伊到尼赖吉哈佐整整有

四德里，那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沼泽地区，又逢这样的雨季，一支正

规部队要走整整两三天。而哈默尔施太因推进到尼赖吉哈佐，似乎

竟早在维也纳收到关于他好几天前就成功地渡过蒂萨河的官方消

息之前！！！

即使哈尔默施太因本人仅仅到达托考伊，我们就会接二连三

地收到捷报。那我们也就会知道，格茨在哪里，雅布沃诺夫斯基在

哪里，乔里奇、施利克又在哪里了。我们对这些却毫无所知。自从

２月２６日发生了战果不明的卡波尔瑙战役以来，也就是将近一个

月以来，我们没有收到关于蒂萨河的任何官方消息；而所听到的非

官方的报道，日益互相矛盾。

由《科伦日报》率领渡过蒂萨河的三个纵队中的第一个，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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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幻想之中。

第二个必定是施利克的那一支纵队。但是，在１７日或１８日，

施利克还在采格莱德，这一点《波希米亚立宪报》也作过报道。在索

尔诺克附近的这个最近的渡河点，根本谈不上渡过蒂萨河。这里，

甚至富有骑士精神的总督兼匪首耶拉契奇，也智尽能索了。他放弃

了在这里渡河的任何尝试。假如他在唯一的最近的渡河点蒂萨菲

赖德渡过蒂萨河，那他首先必须到那里去，在那里集中他的兵力，

并进行战斗。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１８—２０日这短短的期间发生，

这从时间顺序上来看，显然是不可能的。施利克亲临采格莱德一

事，说是出于其他任何原因都行，就是不能说是为了准备迅速渡过

蒂萨河。恰恰相反，与其他报道联系起来看，可以得出结论，施利克

仅仅是为了视察才亲临该地。在那里，他的部队的右翼已同耶拉契

奇军的极左翼建立了联系。

第三个纵队当然是指耶拉契奇的纵队。但根据我们收到的唯

一直接来自佩斯的消息说，“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帝国军队每当受

到打击就这样说）他们甚至已撤出凯奇凯梅特。可是凯奇凯梅特距

塞格丁有十二德里，而塞格丁是这里唯一可能渡过蒂萨河的渡河

点，也是众所周知的耶拉契奇的军事行动的枢纽。如果这样，那么

塞尔维亚人“奉命”与离他们十四德里的耶拉契奇“会合”还有什么

意义，而仅仅由于这个会合计划，总督直接“向”距离还没有夺取的

塞格丁二十五德里多的“德布勒森”进军，岂不是令人捧腹的废话！

《东德意志邮报》继续捏造说，普赫纳现在想必已到达大瓦尔

代恩附近。当然，如果情况能按帝国军队的愿望发展，他早就会到

达那里了。但到现在为止我们只获悉，目前，当驻在特兰西瓦尼亚

的三万名俄国人正钳制着塞克列人１１７的时候，他不是朝大瓦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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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而是朝相反的方向，即谢斯堡和毛罗什瓦沙尔海伊采取行动。

此外，把马扎尔人从他们在蒂萨河畔的筑垒阵地上赶出去并

占领德布勒森（特别是在现在雨季即将到来时）一事究竟是什么意

思，这从下列《波希米亚立宪报》的报道中就可以看出：

“如果通常的雨季推迟几个星期到来，这对在蒂萨河此岸的土路上和田

野里的军事行动当然更为有利。在这个季节里，德布勒森成了避难岛，即使在

和平时期，开辟一条通往那里的道路也是很困难的。由此你们可以了解，我们

英勇的部队在到达叛军阵地之前，还得同怎样的地形上的障碍作斗争。此外，

在通往德布勒森的路上，有着辽阔的普什塔草原，要到达唯一可供牧马人饮

马的水井，几乎需要骑马走上一整天。就在这个平原上，奥地利骑兵要同麇集

在那里的敌人作战，而后者矮小的骏马，有草原骆驼之称。”

因此，首先是蒂萨河和克勒什河的沼泽，它在德布勒森的荒原

周围形成一条天然的鸿沟。其次是德布勒森的撒哈拉本身，奥地利

的胸甲骑兵和枪骑兵将在这里同匈牙利的轻骠骑兵进行战斗，就

象阿尔及利亚战争２１８初期拙笨的法国骑兵同阿拉伯骑兵进行战斗

一样。

我们从巴纳特获悉，除了塞尔维亚的混乱，又加上一种新的混

乱。罗马尼亚人被煽动起来反对塞尔维亚人。我们不知道，这是为

了支持还是为了反对帝国军队。可能在后面还隐藏着帝国的阴谋。

泰梅什堡要塞用大量武器装备起来——不是为了对付马扎尔

人，而是为了对付塞尔维亚人。可以看出，塞尔维亚人的不满情绪

越来越高。

近来曾多次“希望”攻克彼得瓦尔登，这件事现在又成为泡影

《波希米亚立宪报》说道：

“德拉瓦３月１８日。不久前可以从维也纳各报上看到，彼得瓦尔登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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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帝国军队攻克。但是，除非准备牺牲两三万人，否则彼得瓦尔登是决不会被

攻克的。任何一个军人只要了解该要塞的情况，都会同意我们的见解。如果要

塞自己不投降，那就只有用饥饿来对付它。可惜谈判军使最初使我们对迅速

投降产生的希望，逐渐破灭了。刚从那里逃出来的军官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

令人高兴的前景，特别是因为普通士兵和洪韦德１６２采取了残暴的行动。”

在帝国军队的后方，“可能”发生一次新的起义。占领包科尼林

山的龙骑兵团，被调到佩斯，并已抵达那里。大批在包科尼林山游

动的洪韦德游击队，将立即重新组织起义，并同托尔诺州的起义者

取得联系。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８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９日《新莱茵报》

第２５８号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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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战地新闻

军事行动轮廓开始明朗。在皮蒙特人于布法洛拉渡过提契诺

河的同时，拉德茨基在帕维亚也渡过了这条河，并驻扎在提契诺河

与波河之间的皮蒙特的领土上。

究竟这次攻击仅仅是一次佯攻，还是拉德茨基确实想朝都灵

推进，还不清楚。《辩论日报》２１日来自都灵的消息说，由于开来了

帕尔马和摩地那的守备部队，拉德茨基的军队增加到六七万人并

拥有一百二十门加农炮，皮蒙特人与之相抗衡的至今仅有五万五

千至六万五千人和一百至一百一十门加农炮。如果这一报道属实，

则上述后一种情况就是可能的。但这些消息，至少关于皮蒙特军队

的消息无论如何是不确的。此外，已挺进到帕尔马的拉马尔摩拉的

军，还迫使拉德茨基再次分出兵力。

拉德茨基目前在皮蒙特的领土上，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造

成这种过错的原因在于著名的拉莫里诺的疏忽或叛变。１８３１年在

波兰和１８３４年在进军萨瓦时，他就扮演了暧昧的角色。奥地利人

能够沿波河插入他的师和杜兰多的师之间是得力于拉莫里诺。拉

莫里诺立即被撤职，并追究他的责任。２１９

赫山诺夫斯基作了如下的部署以对抗拉德茨基的机动；杜兰

多从斯特拉代拉出击，接替拉莫里诺指挥的凡蒂，以及一个从维吉

瓦诺大本营出发开往波河的师，将从正面攻击奥地利人，而热那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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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爵指挥的为数二万人的师在布法洛拉渡过提契诺河，正在伦巴

第这一岸沿河而下直到帕维亚，并切断奥地利人的退路。

如果拉德茨基没有足够的兵力去抵抗皮蒙特人，这只老狐狸

就可能落入陷阱而被包围和消灭掉。但无论如何，由于他向前推进

而挑起的一场决战，其结果我们将在今天，至迟明天一定可以听

到。

此外，赫山诺夫斯基的作战计划同我们昨天的估计完全相

符。２２０正当拉马尔摩拉发动各公国起义，当皮蒙特人的极左翼直达

波河，或渡过波河时，法沃罗拉师已取道瓦雷泽向伦巴第山区挺

进。和该师在一起的有一个伦巴第起义委员会。起义异常迅速地

蔓延开来。２０日，皮蒙特边境的起义者同来自韦尔特林和上科马

斯科的起义者在科摩湖会师。只要奥地利人一离开某个地方，那里

就组织起义。他们全都向米兰进军；个别奥地利部队似乎已受到起

义者的袭击并被歼灭。据说，２１日，在整个伦巴第爆发了总起义。

据《祖国报》说，在米兰已经爆发起义，不过大家都知道，《祖国报》

是善于撒谎的。无论如何，在米兰已进行了准备，这证明奥军司令

官害怕起义，怕起义从国内得到援军。

瑞士报纸今天中午也许还会刊登重要消息，我们将在“最新消

息”栏中报道。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８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９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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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地 新 闻

《科伦日报》大概将不得不带着它的“三个纵队”①重新撤过蒂

萨河。战局发生了使帝国军队越来越苦恼的转折。

让《科伦日报》陷入它应得的痛苦中吧，我们还是把话题立即

转到特兰西瓦尼亚上面来。

·
海
·
尔
·
曼
·
施
·
塔
·
特
·
已
·
被
·
贝
·
姆
·
占
·
领
·
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维也纳

交易所大亨们的报纸，军法《劳埃德氏报》，根据两个不同的来源报

道了这一消息。如果这条消息并不属实，消息的发表就会使编辑们

按军法被判处几个月的“带轻镣挖壕劳役”。

贝姆冷静地听任这位勇敢的普赫纳——同样勇敢的《东德意

志邮报》昨天说他一直推进到大瓦尔代恩附近②——向喀尔巴阡

山的塞克列人１１７进军，只用了他的军的一半左右的兵力来对付普

赫纳，以支援塞克列国民军。据《劳埃德氏报》报道，贝姆自己率领

一万二千人迅速向海尔曼施塔特进军，袭击了俄国人，并把他们赶

了出去。《劳埃德氏报》宣称，那里只有三千名俄国人。但这是不大

可能的，因为他们有相当于此数两倍以上的人在那里；除非其余的

人跟着普赫纳向塞克列人进军，而这确实是可能的。——据说贝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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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的部队在海尔曼施塔特“大肆蹂躏”，而这只不过是对帝国军队

的野蛮行为和邀请俄国人一事的起码报复。几小时以后，贝姆又离

开了该城；在他严惩了萨克森庸人之后，在那里他当然没有别的事

情可做了。

这次进军的战略目的显然是要再次孤立普赫纳，并把由巴纳

特出发沿毛罗什河进军的帝国军队赶走。我们不久就会听到，这位

不知疲倦的波兰人怎样对付他们，也许会听到他如何把他们一直

追击到巴纳特的纵深，并把援军调往那里。

正当普赫纳率领帝国军队和俄国人在深山同塞克列游击队作

战的时候，马尔科夫斯基和骑士英雄乌尔班——这位“布柯维纳的

耶拉契奇”——在北面被彻底地赶出了特兰西瓦尼亚。根据最近一

份公报说，乌尔班还占领着比斯特里察；从比斯特里察他被赶到瓦

特拉－多尔纳，从瓦特拉－多尔纳又被赶到布柯维纳的纵深之处。

总司令马尔科夫斯基的大本营又迁回到距比斯特里察整整二十德

里，但距在俄国边境的切尔诺维茨仅八德里的上维科。《奥地利通

讯员》就是这样报道的。其中还说，切尔诺维茨当地到处惶惶不安；

帝国军队采取了预防措施，如设置鹿砦，占领各山口，动员国民军

等等，这表明危险已经临近。但匈牙利人将尽量避免继续迫近布柯

维纳，而只以保卫边境所需为限。他们非常清楚，俄国人只是等着

入侵的信号。就在紧靠布柯维纳边界的新谢利察，驻有一万名俄国

人，而靠莫尔达维亚的整条边境线上都部署着俄国人。

问题的关键在于：

（１）贝姆可以用他一部分部队，沿毛罗什河而下单独采取军事

行动，而他那军的其余部分连同塞克列人，就足以使普赫纳和俄国

人有事可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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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贝姆过去每次都必须亲自把帝国军队赶出去的北方，现

在起义已发展到这样程度，以致不需要贝姆就可以对付马尔科夫

斯基和乌尔班；

（３）由此可见，贝姆不仅作为统帅出色地进行了战斗，而且他

同时也组织了特兰西瓦尼亚的起义，使它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

具有更大的威胁性；

（４）在特兰西瓦尼亚居民中占多数的罗马尼亚人，原来曾极其

狂热地反对马扎尔人和塞克列人，或者是由于后者的胜利而失去

了继续战斗的兴趣，或者是由于激怒了塞克列人的俄国人的入侵，

甚至不得不同马扎尔人和塞克列人联合起来。否则，贝姆最近取得

这样一些胜利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们终于得到了关于帝国军队在蒂萨河畔阵地的某些消息。

《劳埃德氏报》２０日来自佩斯的报道说，格茨在托考伊，雅布沃诺

夫斯基在密什科尔茨，施利克在埃尔劳，而耶拉契奇在采格莱德。

这就是说：３月２０日帝国军队正好就在他们１月２０日所在

的地方。请对照第１９号军事公报和我们对这份公报的评论（《新莱

茵报》第２１４号）①。

因此，两个月来帝国军队运气时好时坏地盘桓在多瑙河、喀尔

巴阡山和蒂萨河之间。蒂萨河结冰时，他们就驻在河边，企图从冰

上过河前进；马扎尔人把他们击退，并使他们遭受损失。那时据说，

冰排阻碍了他们渡河。但冰排并没有阻碍马扎尔人在右岸追击帝

国军队。此后，戈尔盖来了，把施利克赶回到主力军那边去，他自己

与邓宾斯基会合，两人直抵距佩斯几德里的地方。这件事发生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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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之前。他们后来又撤了回去，帝国军队追击他们。自从在卡波

尔瑙取得辉煌“胜利”以来，他们还没有前进一步；就是说施利克的

大本营埃尔劳，还在卡波尔瑙的战场上１７４。

格茨是否真的驻在托考伊，或仅仅是在托考伊附近，我们先不

去管它。今天，我们从２４日来自维也纳的石印军法通讯１７５中了

解到关于这个地区的确实消息：维也纳各报和佩斯的通讯极其肯

定地报道过率领十个营从加里西亚开进匈牙利的哈默尔施太因将

军根本还没有向匈牙利进军！

施利克和雅布沃诺夫斯基在他们目前的阵地上暂时还无忧无

虑。前者好象已开始行动起来；但是在“已经到来的潮湿的下雪天

气”里和我们今晨提到的即将来临的春天雨季中，这又有什么用处

呢？①

而这位总督，这位骑士般的、不可征服的耶拉契奇总督又怎么

样呢？他向塞格丁进军，占领了凯奇凯梅特，并在往前四德里远的

费莱吉哈佐建立了他的大本营。据说他在塞格丁城下把马扎尔人

击溃，使该城投降了。居民游行队伍，其中有穿白衣服的姑娘们，带

着花环、旗帜和其他应有的东西奏着乐到总督那里去，这都已经描

述过了。然而这位南方斯拉夫的唐·吉诃德突然又回到他出发的

那个地方，也就是说又回到他与他的在索尔诺克吃了败仗的部队

会合的那个地方——在佩斯州的采格莱德附近！

此外，奥里缪茨政府１０７似乎对文迪施格雷茨指挥战争无能而

感到厌烦。据说，文迪施格雷茨被撤职，由炮兵总监１０３达斯普雷接

替他任驻蒂萨河部队的司令官。达斯普雷去年在意大利大肆纵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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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劫，这就足以向施瓦尔岑堡－施塔迪昂内阁证明他是一名能干

的将军。

此外，看来文迪施格雷茨为了对付马扎尔人而要求的五万名

援军确实将会派出。据奥格斯堡《总汇报》来自维也纳的消息说，维

也纳、莫拉维亚、波希米亚和加里西亚有五万人已开赴战场，其中

一万人被派去增援围攻科莫恩的部队。几天前，还有六个重炮兵连

从奥里缪茨派往那里。这些部队是从哪里来的，只有上帝才知道。

如果内阁能在那些已经战斗在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部队（约三十五

万人）之外，再从被钦定宪法２２１激怒的德意志和斯拉夫各省招募五

万人，那将是奇迹。

２４日，维也纳交易所有一则传言说，经过三天猛烈炮击后，科

莫恩投降了。果真如此，我们就会象卡波尔瑙的“胜利”一样，首先

通过官方报道，而不是通过交易所流言获悉。

我们仅仅从维也纳和奥里缪茨的报纸上获悉来自巴纳特的消

息，多瑙河畔的包姚１８日已被四千名马扎尔人占领。包姚位于巴

奇州，也就是说是在塞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所要求的一块土地上，

它同相距约八德里的泰莉莎奥佩尔（苏博蒂察）在同一纬度上。城

防部队渡过了多瑙河，就是说进入起义的托尔诺州。他们企图迎着

乘轮船和驳船前来肃清多瑙河畔游击队的霍尔瓦特上校前进。关

于他们大概再也不会有什么消息了，因为起义者想必早已击溃了

他们。

来自斯洛伐克山区的消息说，佩尔采尔现在是当地组织的游

击队的首领，关于这支游击队已经多次提到过。《西里西亚报》２２

日来自维也纳的报道说，佩尔采尔最近在距普勒斯堡五德里和距

维也纳十一德里的蒂尔瑙，威胁着普勒斯堡。然而，当时他已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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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回到诺伊特拉河，现在正向莫拉维亚边境移动，以威胁奥里缪

茨。他到处煽动斯洛伐克人暴动，武装和组织游击队。所有向帝国

皇家军队提供过新兵的乡村和居民点，都被他征收过军税；凡以前

同胡尔班妥协的僧侣，都被他绞死。由此可见，以胡尔班为首的最

近还在奥里缪茨的所谓斯洛伐克代表团２２２是很难代表斯洛伐克人

的。相反，斯洛伐克人却极力支持马扎尔人。在短期内，佩尔采尔

可能在这里集结起一支具有威胁性的军队，就象戈尔盖多次用来

进行他天才征讨的那支军队一样。

总之，帝国军队到处吃败仗。为了扼杀马扎尔人的革命，他们

所缺少的只不过是——五六万俄国人！

但是，除了斯拉夫人的运动和意大利战争，能使匈牙利革命发

生另一个转折，并把它变成一场欧洲战争的就是土耳其问题。土耳

其是欧洲最敏感的地方；土耳其的行动会引起英国和法国同俄国

的冲突。看来土耳其无论如何会反对俄国人对罗马尼亚各省的侵

犯和俄国人在斯拉夫人多瑙河各省所施展的阴谋诡计。３月１６日

来自切尔诺维茨（布柯维纳）的报道说：

“雅西的来信向我们提供的消息说，土耳其人已把据说有十万人的强大

部队开进加拉茨和瓦拉几亚，以便用武力来抗议俄国人占领多瑙河两公国。”

《奥地利通讯员》３月１３日来自达尔马戚亚的扎拉的报道说，

两周以来，在邻近的莫斯塔尔大规模地武装，并征集了这个地区的

所有能拿起武器的人员入伍。据说，４月份所有十六到四十岁的男

子都要应征，每家只能留一名男子照顾家庭。在扎拉，人们不知道

对此抱何种态度。

一些时候以来，法国报纸也报道说，土耳其政府准备认真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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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俄国。如果这一消息得到证实，那么这就是引起欧洲战争的一个

新的、几乎难以避免的导火线。这场战争将比人们所想象的来得更

早，接踵而来的将是欧洲革命。

补充报道。如同《维也纳日报》的报道，在霍赫维森（距谢姆尼

茨二德里），一支从科莫恩开过来的由恩斯特·西蒙尼率领的游击

队被击退了。这一则新闻和几处火灾，就是这份官方报纸所知道的

全部有关匈牙利的事。

来自佩斯的报道说，２０日已经开始全面进攻。重炮被运去支

援施利克。尽管泰奥多罗维奇得到五千名塞尔维亚志愿军的增援，

但泰莉莎奥佩尔仍未被攻克。而洪韦德１６２据说又被赶出包姚。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９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３０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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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战地新闻

我们昨天已经告诉我们大部分读者①，在维吉瓦诺和摩尔塔

拉附近同时发生了两次战斗，一次是奥地利人占了上风，而另一

次，皮蒙特人仍为胜利者。

今天，我们收到较为确切的消息。我们就按时间顺序来加以叙

述。

据《立宪主义者报》的一篇通讯来看，拉莫里诺的叛变已勿庸

置疑。他率领伦巴第师，担负从维吉瓦诺出发前去阻止奥地利人渡

过提契诺河的任务。他派遣了一个猎兵营去占领这条河。２０日晨

开来的一个奥地利团从早上五时至十时被阻挡了五个小时。与此

同时，帝国军队的整整一个旅来到提契诺河接替这个团。伦巴第营

营长马纳拉由于一直未得到援军而感到惊奇，并撤退到师大本营

所在地维吉瓦诺。拉莫里诺的部队已撤离了维吉瓦诺。伦巴第人

继续撤退，最后碰到了皮蒙特军，得以同他们合并。这时拉莫里诺

调走了他的师，这样做严重违反了他接到的命令。他在当天就被逮

捕，预计，他将会被枪毙。

由于拉莫里诺的叛变，奥地利人就能够把他们的主力军集结

在波河和提契诺河之间的洛美利纳，并揳入皮蒙特军驻地。把杜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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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和驻在波河以南的整个军同主力军割开。

于是，拉德茨基于２１日率领两个纵队向北朝通往韦尔切利的

大道维吉瓦诺和摩尔塔拉进军。其中一个纵队在维吉瓦诺郊区被

皮蒙特人阻拦。在斯福尔切斯卡和甘博洛他们同帝国军队的优势

兵力奋战了四个小时，毫不退缩。四时左右，萨沃纳旅终于到来，把

奥地利人击退，并使他们遭受损失。据说，有一千五百人成了皮蒙

特人手中的俘虏。

接着，于六时摩尔塔拉受到帝国军队的袭击；皮蒙特人英勇自

卫，最后在后备师的掩护下撤离这个地方。

该师坚持战斗到深夜，然后摩尔塔拉才落入敌人手中。

以上这些消息是肯定的。但下面的报道就互相矛盾了。一则

消息说，萨瓦公爵于２２日又发动进攻，把两个匈牙利团打得落荒

而逃。另一则消息说，拉德茨基在通往韦尔切利的大道上挺进。

２６日，巴黎在谈论一份电讯，其中说，拉德茨基在距都灵仅有

四德里的地方。亲奥地利的《辩论日报》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消

息毫无根据，而且消息不可能于２６日到达巴黎。该报甚至力求通

过把日期和距离相对照的方法来证明这一点。

该报还承认，拉德茨基处境危险，一旦战败就会灭亡。

“如果皮蒙特军队有时间能在拉德茨基后方集结，那他们就可以使他陷

入极其艰难的境地。”

而《辩论日报》正是对这一点表示怀疑。首先，皮蒙特军队把战

线拉得太长了，从诺瓦拉直到卡斯特尔－圣卓万尼，甚至还有独立

兵团驻在阿罗纳和萨尔察纳，或者目前在帕尔马；其次，必须看到，

拉德茨基在决定渡过提契诺河时，他现有的全部兵力，七万人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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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二十门加农炮都在身边。

首先２１日以来皮蒙特军队兵力分散得确实过于薄弱，以致直

接面对拉德茨基的这个军就无力单独对付他。这是拉莫里诺叛变

的结果。但是，这里谈的不是这个问题。热那亚公爵在奥地利人的

右翼作战，在左翼，即在卡萨莱和亚历山大里亚有皮蒙特后备军，

在奥地利人后方，有杜兰多在斯特拉代拉。拉德茨基真正被包围

了。如果战败，他的退路会等于被切断了一样。说皮蒙特各军不互

相配合（虽然热那亚公爵的军和主力军团的后备军相距很近），这

是一个奇怪的假定。拉莫里诺能够以他的叛变使皮蒙特军队在短

时间内处于不利地位，但他并不能因此而决定战局的胜负。

其次，奥地利军队在提契诺河与波河之间绝对没有七万人的

兵力。《辩论日报》的论断确实过于天真了。它说，既然拉德茨基在

阿达河与提契诺河之间看来有七万人可供支配，那他现在必定是

率领同样多的人渡过提契诺河。他不得不在伦巴第境内波河沿岸，

在帕维亚以及在拉姆布罗河和阿达河沿岸留下大量的兵力，以掩

护他的作战基地，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巴塞尔日报》（倾向于帝国

军队）的一则消息说，奥地利人在加拉腊特有八千人，在马振塔有

二万人，在帕维亚有二万五千人，在皮阿琴察有二万五千人。只有

前面三个军（总计五万至五万三千人）在危急时能够渡过提契诺

河。驻皮阿琴察的军几乎无力掩护波河的从皮阿琴察至帕维亚一

段。

因此，即使没有那些特别取道阿罗纳前往科摩和取道萨尔察

纳前往帕尔马的独立兵团，皮蒙特军队大概也足以抵挡住拉德茨

基。

此外，拉德茨基匆忙地把部队调出威尼斯地区，从维罗那调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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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巴第，从帕多瓦调往维罗那，就可以看出，他从伦巴第调出了大

量的军队。据说，在蒂罗尔动员了一支有七千名猎兵的队伍。因此，

围攻威尼斯的兵力将大大地减少，而从陆地上的包围可能不久就

会自动终止。

２７日，在巴黎有传言说，热那亚公爵打败了奥地利人。被三个

皮蒙特师包围的一万二千名奥地利人，已放下武器。我们认为，这

一传言并不比２６日关于皮蒙特人战败的传言更为可信。

来自帕尔马的消息说，七千名托斯卡纳人和八千名罗马人已

参加拉马尔摩拉的队伍。

罗马将军赞贝卡里在摩地那和博洛尼亚边境击溃了奥地利的

一个军。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９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３０日《新莱茵报》

第２５９号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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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匈牙利的最新消息

·
匈
·
牙
·
利。奥格斯堡《总汇报》３月２１日来自佩斯的消息说：

“看来真的是，卡绍和匈牙利北部的其他一些地区又被匈牙利人占领，至

少昨天送往卡绍的邮件没有到达珍珠市，又退回这里。”

珍珠市位于施利克在埃尔劳附近的阵地的后方，距佩斯约十

一德里。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９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３０日《新莱茵报》

第２５９号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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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新闻。——俄军增兵

由于贝姆打了胜仗，又有
·
两
·
万
·
名
·
俄
·
国
·
人开入特兰西瓦尼亚。

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最新消息证实了马扎尔人的胜利。在海

尔曼施塔特贝姆下令击毁总司令部的建筑物和萨克森伯爵的住

宅２２３，此后他用霰弹袭击并驱散了国民自卫军，接着他下令对城市

劫掠两个小时。然后他就撤离该城前往谢斯堡，在那里他造成了更

大的破坏。卡绍再次被马扎尔游动部队占领，而在谢姆尼茨又出现

了洪韦德１６２。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３０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３１日《新莱茵报》

第２６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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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地 新 闻

一点也没有来自战场的新消息，只得到已知事件的一些详情。

现择其要者转述如下：

舒尔齐希中将由于在匈牙利指挥作战无能而被召回，并调往

施梯里亚任司令官。这是对备受赞誉的帝国皇家奥地利将领们进

行惩罚的第一个例子。其他人也将会轮到。

据说耶拉契奇在费莱吉哈佐，他的前哨设在距塞格丁四小时

路程的地方，塞格丁城据说已被包围并切断了从巴纳特来的补给

线。只要看一下手边任何一张专门地图，对塞格丁周围的沼泽有所

了解，就可以看出这则消息是一种可怜的夸张。

大约二千五百名匈牙利叛军试图在斯特雷区入侵加里西亚，

然而，他们被击退并遭受损失。——据说，匈牙利民军的营级骨干

由退伍的波兰军人组成。——文迪施格雷茨元帅最近发布的关于

不得迫使任何人接受匈牙利纸币的命令（！！），在佩斯没有起任何

作用。２２４

另一份来自维也纳的石印通讯
１７５
写道：

“匈牙利人日益逼近佩斯，并竭尽全力为阿拉德、科莫恩和彼得瓦尔登解

围。这一点可能获得成功，因为匈牙利军队人员日益增加，斗志日益高昂，而

帝国军队由于行军艰苦，给养不良和连续发生小规模战斗，致使人员日益减

少，而且士气低落。最近在特勒克圣米克洛什发生了一次极其激烈的战斗，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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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损失都很严重，但匈牙利人固守了战场。这几天，在塞格丁估计会发生由费

特尔和达米扬尼奇指挥的匈牙利南部军同塞尔维亚军的大战。塞尔维亚人确

实是携带全部家当回到塞尔维亚去了。帝国的将军们将会因失去这支为数八

千人的部队而明显感到兵力不足。彼得瓦尔登仍然被匈牙利部队占领着。据

我昨天所悉，城内的部队在把所有可疑的军官投入掩蔽室之后，下定决心宁

可把古老的彼得瓦尔登要塞炸毁，也不肯投降。因此，显然只是从卡尔洛维茨

沿多瑙河而下才可以自由航行，溯流而上就不行了，因为任何船只要想接近

可以控制整条多瑙河的彼得瓦尔登，都会被击沉。３月１７日以来，科莫恩一

直遭到炮击，但毫无成果。每天有轮船顺流而下，把巨大的攻城炮运往科莫

恩。贝姆占领了海尔曼施塔特，把守卫在城内的三千名俄国人和二千名奥地

利人赶了出去。”

《交易所报》的一位维也纳通讯员关于贝姆攻克海尔曼施塔特

的情况写道：

“看一看地图，就可以知道，这个叛军首领是以何等的胆略来实施这一打

击的，正如消息所说，因为他率领一万二千人从瓦沙尔海伊作了一次二十六

小时的强行军，在破晓前攻入海尔曼施塔特。据说，那里的一部分俄国守备部

队在营房里就遭到突然袭击，并被缴了械。叛军还从他们手中夺去数门加农

炮。据一份报道说，有一些俄国人被绞死。因此，当俄国援军进驻时所许诺的

俄国人的保护，对不幸的海尔曼施塔特的居民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成效。”

一个热中于帝国皇家事业的通讯员从匈牙利边境向《布勒斯

劳报》作了如下报道：

“关于文迪施格雷茨公爵卸任的传言日盛，因为不仅讨厌的战争进程

——他将这一点归咎于他虽不断要求提供援军但从未提供——使他恼怒，特

别是对他的监护看来也使他感到伤心，而不久前内阁认为，在国家民政事务

方面对他进行的这一监护是恰当的。纸币事件使文迪施格雷茨与内阁之间的

诚意协商出现了第一道裂痕。把屈贝克男爵派往欧芬监督匈牙利财政１８７一事

同样也无助于修复已遭到破坏的相互谅解。据称，这位在维也纳最近被晋升

为炮兵总监１０３的韦尔登男爵，被指定去代替在匈牙利的严厉的元帅。炮兵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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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努根特伯爵接任韦尔登的帝国首都总智之职，因为去年春天在弗里乌利发

生的众所周知的事件２２５，使这位将军不可能再待在战场上。——关于马克拉

尔的可怕的命运还没有人能够知道。卡波尔瑙战役１７４之后，这个美丽的地方

受到严重破坏，因此文迪施格雷茨公爵拨给它一千佛罗伦作为补偿。后来，据

说由于这里拦截了帝国皇家军队的五辆弹药车，这个地方被夷为平地。而这

一说法却被在佩斯的、受元帅监督的匈牙利各报所否认，尽管如此，遭破坏的

这一事实看来是无可争议的。”

同一位通讯员关于科莫恩作了下列详细报道。从其中可以看

出，要攻下该要塞是不可想象的。在打开缺口之前要“用强攻夺

取”一个要塞，特别是象科莫恩这样难以攻克的要塞，那简直是发

疯。然而，这位通讯员却预言要进行这种强攻。可见，奥地利军官

是怎样把十足的胡言乱语强加给报纸的。

我们进一步获悉，传说早就被帝国军队攻占的督军防线２２６，仍

在匈牙利人手中，现在才开动破坏炮队２２７对它进行轰击。因此根本

谈不上攻克这座前沿堡垒。

这份通讯说：

“自本月２０日以来科莫恩要塞频繁地遭到炮击，但至今成效甚少。已确

定向要塞范围内发射二千发炮弹。如守备部队届时还不投降，就将发动帝国

军队急切期待的总强攻，因为在１２度的寒冷气候里野营，是不太舒服的。此

外，周围整个地区的村落已极其贫困，它们全被洗劫一空，以致居民到奥地利

兵营去行乞，为了解饥宁愿以三十克劳泽换一个军用面包。部署在多瑙河附

近的桑德贝格的炮兵连被指定清剿该岛，并拆除在督军防线外围工事里的敌

人火炮；另一个炮兵连普遍射击从桥头堡穿过新瑟尼的大道。由还在意大利

时就已出名的耶格尔中尉指挥的几个远射程臼炮和火箭连形成了一个包围

圈。守备部队视死如归，因为要塞司令马克（一个在九个月之内就从炮兵军士

跃升为上校的年轻人）如果战败，就要面临上断头台的危险，他希望死得壮

烈。——叛军军官们在德布勒森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因为那里钱财横溢；

一杯潘趣酒值一佛罗伦协定货币，一座在德国仅值三十五佛罗伦的极普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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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台钟在那里要值二百佛罗伦。在匈牙利洪达所在地，黄金和白银也在交

易中消失，现在交易只用纸币进行，这绝不是因为匈牙利政府缺少塔勒和杜

卡特；政府把现金存起来，不仅是为了增加奥地利的困难，而且保存硬币也是

为了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众所周知，鼓动者科苏特狡诈机智，他得以通

过自己的特使散布谣言，说维也纳的国家银行已丧失它的全部信用，并停止

支付。这一手法甚至在佩斯也已得逞，文迪施格雷茨公爵对敌人这一得逞的

奸计大为恼火。”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３１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日《新莱茵报》

第２６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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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埃德氏报》报道——谁都知道，《劳埃德氏报》是值得尊敬

的——
·
马
·
扎
·
尔
·
人
·
在
·
戈
·
尔
·
盖
·
率
·
领
·
下
·
已
·
渡
·
过
·
蒂
·
萨
·
河
·
并
·
驻
·
扎
·
在
·
诺
·
格
·
拉

·
德。诺格拉德位于佩斯北面七德里，距蒂萨河岸约二十德里。卡绍

和珍珠市也被他占领。因此，送往卡绍的邮件还没有到达珍珠市就

又退回佩斯！１１９这一行动的目的，是为了给科莫恩解围。

奥地利各报扬扬得意地声称，邓宾斯基由于同戈尔盖意见分

歧，已辞去司令官之职。现在事情已得到解决。经过一些争吵之后，

科苏特顺利地使这两位将军和解了，并作了如下的安排：戈尔盖保

持对整个起义军的最高指挥权，而邓宾斯基任匈牙利总军需司令

部２２８首长，战局必须严格按照他制定的作战计划进行。前奥地利参

谋军官，现在是叛逆的将军的费特尔接任邓宾斯基军的最高司令

官。在阿拉德城下的部队，由一位叫杜沙特尔的法国人指挥。

前不久，施利克确实差一点被俘；几名匈牙利骠骑兵向他冲过

去，只是由于一支克罗地亚部队赶到，他才得救。

《波希米亚立宪报》对匈牙利战争作了如下的叙述，从中可以

看出，马扎尔人是以多么非凡的英雄气概作战的。马扎尔军队并不

是一支正规的、有组织的和受过训练的军队。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

枪枝去武装新来的国民军。因此，在马扎尔人每条战线后面，都有

成群没有武装和未经训练的人等待在那里，以便拿起阵亡者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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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并填补匈牙利队伍被奥地利火炮打开的缺口。就是这些临时集

在一起的士兵抵挡住了帝国皇家军队以及同他们联合的俄国人！

关于德布勒森议会承认弗兰茨－约瑟夫为匈牙利国王这个著

名事件，通过佩斯军法《观察家报》再次流传。只是这一次的承认似

乎是基于国事诏书２０５，并以承认匈牙利宪法为条件，据说，只有科

苏特和其他十五人投了反对票。

关于特兰西瓦尼亚，《波希米亚立宪报》登载了一篇来自切尔

诺维茨（布柯维纳）的通讯，据说，除了喀琅施塔得，整个特兰西瓦

尼亚全在马扎尔人手中，而贝姆还准备入侵该城。有人“认为”，刚

从特兰西瓦尼亚被赶出来的马尔科夫斯基，还将再次向那里进军！

据说有三万名俄国人立刻开了进来。

奥地利大臣们几乎已承认，只有靠俄国人才能使匈牙利人屈

服。我们将拭目以待，看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再让俄国人进来。

巴纳特的形势看来很不妙。关于索尔诺克战役的情况我们援

引一家斯拉夫报纸，《莫拉维亚日报》，３月１５日来自凯奇凯梅特

的如下通讯：

“３月５日早八时，在索尔诺克爆发了一场大战。我方有二个步兵营，半

个骑兵团和三个炮兵连，但敌军兵力强大。我们在战场上一出现，他们就立即

用加农炮和全部步兵向我们猛攻。我们看到再也无法坚持下去，就撤退了。而

敌人开始从两面向我们猛攻，直到我们跑到在索尔诺克汇合的佐吉沃河和蒂

萨河之间的狭窄河岸。就在这时，骠骑兵向我们扑来，极其可怕地插入我们中

间，许多人跳入水中淹死。当我们面临着巨大危险时，我们开始进行抵抗，并

向敌人开火。幸亏我们的枪法准，使骠骑兵纷纷落马，并且不得不后撤。这时，

我们才得以从这块狭窄的河岸顺利地杀开一条血路，在那里，我们几乎被俘。

士兵和马匹被淹死，我们的人与马扎尔人倒在血泊中，看到这些情景令人感

到可怕。我方三百八十人的连队在这次战役后只剩下不到三十四人。虽然力

量被大大地削弱了，但我们仍然继续前进。在索尔诺克我们丢弃了背包，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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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勒什河到达凯奇凯梅特。如今，我们在那里时刻担心敌人会来，因为科苏特

距我们只有三小时路程。”

关于泰莉莎奥佩尔之战《劳埃德氏报》报道如下：

“泽姆林３月１９日。在攻克松博尔之后，被胜利所陶醉的由德拉吉奇和

施泰因司令官指挥的塞尔维亚人，以及由米利伊·斯坦诺耶维奇指挥的塞尔

维亚辅助军沿巴伊莫克和波克什路线向玛丽－泰莉莎奥佩尔出发。但是，准

备同奥地利塞尔维亚人联合袭击泰莉莎奥佩尔的塞尔维亚公国的塞尔维亚

人，突然接到命令，要他们返回自己家乡，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了这一命令。２１０

马扎尔人在获悉塞尔维亚人被召回之后，就从泰莉莎奥佩尔出击。当时泰莉

莎奥佩尔和塞格丁的联系还没有被切断，马扎尔人从那里获得重要的援军。

他们在‘前进！别害怕，这里已经没有土耳其赖伊策人１９２了！’的鼓舞人心的口

号声中，袭击了为数很少的塞尔维亚部队。战斗历时整整三小时。我们部队有

两门自己的加农炮，一门是克尼查宁的十八磅加农炮，另一门是拉却的十二

磅加农炮。我们勇敢地顶住了。敌人佯装退却，而受骗的塞尔维亚人却离开了

他们的有利阵地，急躁地追击敌人，敌人却出乎意外地转过身来袭击塞尔维

亚人，把他们赶跑，并缴获了上面提到的两门加农炮。在这次战役中，柴基营

士兵１０９的受害最大，他们在战场上损失了二百人。”

此外，卢卡维纳中将在泰梅什堡颁发的下列布告可以说明，是

什么精神支配着塞尔维亚人：

“一些时候以来，在本地居民中间出现了一些意见，而且在几乎所有的小

客栈和咖啡馆里都议论纷纷，显示出一种不能再加以容忍的恶意。尊敬的市

守备部队司令官，准备以民政当局和警察当局所应有的严厉在这方面进行监

督，全神注意客栈和咖啡馆，禁止在这些场所反对君主本人和政府，特别是反

对现实，并取缔任何用言论和行动进行煽动的行为。同时，责成所有这些客栈

和咖啡馆老板，一旦发现有此种行为的人，立即向当地有关司令部和民政当

局告发，以便及时逮捕。凡违命者，如系初犯，将予以拘留，并处以一百佛罗伦

协定货币１３３的罚金。重犯者，将延长拘留期，罚金加倍，但对屡犯者，将按军法

审判，并查封其店铺。对此类叛国性煽动知情不举的市民，一经发现，同样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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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军法处置。据此，尊敬的市守备部队司令官不仅准备在要塞内部采取必要

的措施，而且准备将此布告的全部内容通知土地法庭２２９，并要求严格执行。”

此外，《南方斯拉夫人报》就拉亚契奇总主教与卢卡维纳中将

之间的分歧报道说：

“贝奇凯雷克３月１３日。塞尔维亚中央委员会１２０与制宪委员会昨天派一

个代表团向总主教提出请求，希望他提前召开国民会议。总主教回答说，他不

能立即同意这一请求，因为巴纳特的许多地区仍在卢卡维纳的管辖之下，特

别是克拉绍州和瓦拉几亚—伊利里亚团２３０。在私下交谈中，总主教表示，国民

会议可能在复活节后召开。——为了迅速召开国民会议，一些区为向总主教

提出的请愿书征集了签名。”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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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完全证实了我们昨天关于马扎尔人一直推进到诺格

拉德地区的报道。戈尔盖在密什科尔茨地区突破了帝国军队的阵

地，从而，如石印通讯１７５一篇来自维也纳的根据２６日的一封佩斯

来信写的报道中所说，迫使拉姆贝格中将一直撤退到多瑙河畔距

密什科尔茨二十至二十五德里的瓦岑。

从这一消息，我们终于得知了关于已经长时间音讯全无的格

茨和雅布沃诺夫斯基部队的一些情况，因为这两个旅恰恰是拉姆

贝格所指挥的。可见，他们是取道卡绍开往蒂萨河的，而在这里被

马扎尔人赶过了海尔纳德河。当维也纳传说他们在托考伊的时候，

他们却被迫继续向西撤退四德里，到密什科尔茨，以免失去同主力

军的联系。由于戈尔盖的一次新的大胆进军，他们突然从密什科尔

茨这个地方被击退二十至二十五德里。他们不再向蒂萨河推进，只

好试图在多瑙河由向东到向南的转弯处，阻挡马扎尔人向科莫恩

的进军。

所有从喀尔巴阡山高山地区向蒂萨河畔行军的帝国军队都遭

到了独特的命运，他们被驱赶出预定的作战路线，退回到从佩斯出

发去作战的主力军那里去。施利克是第一个沿海尔纳德河而下，朝

托考伊进军的人。他刚刚到达那里，就被戈尔盖赶跑了。戈尔盖在

他经过上匈牙利的漂亮的退却中，或者更正确些说是在胜利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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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途中，插到了施利克后方。施利克中将只得沿蒂萨河而下，同文

迪施格雷茨会合，把上匈牙利东部交给马扎尔人。接着，拉姆贝格

沿海尔纳德河而下，而我们已经看到，他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因此，马扎尔人再次取得的巨大的战略优势，就是解放了直到

山城１２４和雅布龙卡河的上匈牙利的绝大部分，掩护了他们在喀尔

巴阡山脉的右翼，建立了同斯洛伐克东北部的志愿军的联系，并打

开了一条解救科莫恩１１９的通道。假如他们取得的这些成果同时促

使帝国军队更多地集结起来，那么，这在一个象匈牙利这样的国家

里对他们来说，也未必有多大害处，因为这个国家的地形，无论在

山区或平原，使战局更多地取决于战略上的配合和小规模战争的

战果，而不是取决于大规模会战。帝国军队的战线拉得很长，从两

翼迂回马扎尔人，这恰恰是危险的所在；帝国军队展开的这种行

动，恰恰每次都被挫败了。当前的形势却是，马扎尔人有从两翼迂

回帝国军队的危险。

在这里，帝国军队除了从加里西亚调来能够固守蒂萨河上游

的强大援军，根本没有其他办法。而这种兵力只能由俄国人来提

供，或者是由他们占领加里西亚使那里的帝国皇家军队腾出手来，

或是他们亲自参加向匈牙利的进军。大家还会记得，据说哈默尔施

太因率领一万二千名奥地利人，越过喀尔巴阡山脉，推进到上蒂萨

河畔。但这一传言已证明是假的。现在，它的修订版又再次流传起

来。

据说俄国人准备亲自前往匈牙利。《奥地利通讯员》来自佩斯

的报道说：

“一位乘火车到达此地的旅客向我们保证，他从可靠来源获悉，俄国人已

进入加里西亚，以便立刻从那里开进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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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唯一能有所补益的办法。不管这些传言是真是假，无论如

何它说明帝国的将军们多么看重占领上匈牙利一事。

戈尔盖这一次新的进军，使不少匈牙利豪绅显贵的庄园被洗

劫一空，其中有帕拉维奇尼和西尔莫伊伯爵等等的庄园。这些先生

们背叛了他们的同胞，并打算组织志愿军对抗马扎尔人。

据说已有六万名俄国人进入特兰西瓦尼亚。

２５日在佩斯有消息说，法国人杜沙特尔指挥的马扎尔人经过

强攻占领了阿拉德要塞，损失了三千马扎尔人。

此外，在维也纳和佩斯还流传着大量军法谣言，说贝姆死了，

邓宾斯基失去了右臂等等。

我们从今天早晨才收到的《波希米亚立宪报》中再摘录如下报

道：

“２５日佩斯既没有收到关于施利克的消息，也没有收到关于耶拉契奇的

消息。据推测，他们按兵不动，等待援军。何况，在当前的气候条件下，要通过

匈牙利普什塔草原大片的泥泞地带进行战局是极为不利的。前天，不停地下

着雪，而今天和昨天又阴雨连绵。昨天邮班已经晚了十小时。”

另一方面，据说从佩斯到埃塞格的多瑙河定期航运重新恢复

——至于能通航多久，以后再看。无论如何，耶拉契奇向凯奇凯梅

特进军的结果，把托尔诺州的起义者与马扎尔人的主力分割开，而

且看来是破坏了马扎尔人企图从塞格丁向多瑙河运动。这一运动

旨在迂回帝国军队的右翼，正如戈尔盖在它左翼所做的那样。

科莫恩还是一直受到徒劳的炮击。要塞本身经历了一场斗争；

想投降的一派失败了，革命的马扎尔人采取了恐怖行动，枪毙了每

一个叛徒。奥地利围城部队受尽了艰辛，忍受了雨雪。３月２４日，

积雪达四德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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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格斯堡《总汇报》发表了《匈牙利战争三个月》这篇文章，作

者越具有黑黄色１０１的观点，所供认的问题就越重要。对此，我们以

后还要再谈。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３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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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收到的来自各方面的消息都说，匈牙利人已取道珍

珠市，推进到距佩斯五小时路程的瓦岑地区。现在已没有人敢于对

此表示怀疑；《科伦日报》、奥格斯堡《总汇报》和《波希米亚立宪报》

对此是完全一致的。奥地利人不得不经过最糟糕的乡间小路从豪

特万和格德勒仓皇撤回瓦岑。２３１匈牙利人威胁着他们的两翼，同时

对科莫恩１１９的被围地区也造成危险。

匈牙利人这一进展的结果，重新鼓起了佩斯人的勇气。在佩斯

大量散发德布勒森警务大臣马达拉斯的布告，其中要求首都两个

城市的居民坚持到底，因为他们的解放已指日可待。

挺进的那个马扎尔军由戈尔盖负最高指挥之责。由于邓宾斯

基同戈尔盖发生意见分歧，关于邓宾斯基辞职的传言又重新出现。

据说，同贝姆一道起草最初的作战计划的费特尔已接过了邓宾斯

基的指挥权。１４０

另一则同样无可置疑的消息说，一支三万人的新的俄国辅助

部队已开入特兰西瓦尼亚。《劳埃德氏报》和维也纳的几期石印通

讯１７５一致同时报道了这件事，另外还报道说，布柯维纳同样也被俄

国人占领。２３２

此外，《劳埃德氏报》还说，贝姆被俄国人全面打垮并被迫退到

瓦拉几亚。这条消息的前一半是否确实，我们无从判断，但它的后

一半看来是完全假的。贝姆把俄国人一直追击到罗特图尔姆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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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能攻克这一山口。如果他被击败了，那就是被新近开来的俄国

人打败的，而这些恰恰为海尔曼施塔特所需要的俄国人除了罗特

图尔姆山口，没有其他进军的通道。因此，贝姆不可能通过这一山

口被赶到瓦拉几亚的领土上去。罗特图尔姆山口的右边，尚有三个

通往瓦拉几亚的山口，但要到达这三个山口，贝姆首先得攻克由帝

国军队和俄军所占领的喀琅施塔得，况且这里还得到驻在屈屈勒

河（科克尔河）的普赫纳掩护。所以贝姆也不能在这里通过。最后，

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的第五个山口，锡尔山口，位于海尔曼施

塔特的左面。如果贝姆真的利用了这一山口，那他简直是发了疯。

假使他在海尔曼施塔特被打败，供他选择的道路有三条：（１）沿毛

罗什河通往匈牙利的大道，（２）通往克劳森堡的大道，（３）通往毛罗

什瓦沙尔海伊的大道。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他都能留在战场上并

向马扎尔部队撤回，以取得支持。与此相反，如果他穿过锡尔山口，

那么他就践踏了最起码的战略准则，自愿同自己的作战基地毛罗

什河分割开来，并被迫越过国境，这也就等于自杀。因此，只要我们

还没有得知帝国军队取得至今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听说的进展，

切断了通常对他是安全的退路，我们就只能相信他由于俄国人的

优势兵力而失败，而不相信他转移到瓦拉几亚的领土上。

没有听到任何关于马扎尔人攻克阿拉德城堡的消息。另一方

面，甚至最倾向黑黄色１０１的报纸也承认，在老阿拉德这个“马扎尔

人的萨拉戈萨”的城内及其周围集结了一支相当大的匈牙利部队，

显然在这里是为重要的战役作准备。

此外，贝姆在特兰西瓦尼亚对俄国人实行了同对萨克森人和

罗马尼亚人一样的行之有效的恐怖政策。据说其中之一是他命令

把他的部队在袭击海尔曼施塔特时所俘虏的三百名哥萨克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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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表示这一行动是他一生中最感到满意的事情之一。

《劳埃德氏报》说，俄国人下令把六名在所谓打胜仗时所俘虏

的贝姆的参谋军官吊死，以作为对这一罪行和其他罪行的惩罚。

帝国皇家的报刊期待科莫恩和彼得瓦尔登不久就会投降。大

家知道，很久以前就已经多次“表示期待”发生帝国军队所渴望的

这件事。雨仍在继续下着，道路越来越难以通行，邮件一天比一天

到得晚，而军事行动目前也不得不受到限制。

总之，帝国皇家在匈牙利的事业就是如此，以致奥里缪茨政

府１０７认真考虑谈判了。据说，在密什科尔茨将举行一次和平会议。

《东德意志邮报》就此写道：

“看来政府作出了一些关于匈牙利的新决定。其中之一是再次提出投降

的要求，此外，还答应对所有表示悔过的部队和军官免予一切处罚（大赦）。”

塞尔维亚人越来越认真了。他们已不单单要求口头上的独立，

这一点从《劳埃德氏报》的下列通讯中就可以看出：

“泽姆林３月２１日。前天我已经向你们报道，塞尔维亚全国代表大会应

政府的要求，派了几位代表到维也纳。此外，还有两位当选的代表，亚历山大

·科斯蒂奇和乔治·施托亚科维奇已动身前往欧芬，以便从总督委员会２３３取
来所有关于塞尔维亚民族和塞尔维亚国民基金以及欧芬的其他机关的文

件。”

总之，如果没有俄国人来，人们可能比高呼“匈牙利完蛋了！”

更早得多地高呼：“奥地利人完蛋了！”。现在连毗邻的政论家①终

于也看到了这一点。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３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４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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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斯拉夫人和奥地利君主国

没有任何关于战地的报道。没有一句话可以证实关于贝姆已

转移到瓦拉几亚的荒诞消息，现在可以把这一消息看作是纯粹的

军法谣言，因为在所谓的“信使”来到以后，没有发表任何公报。

但是，却有一些关于奥地利斯拉夫人的有趣消息。奥格斯堡

《总汇报》说，在捷克市民和农民中科苏特的名字同拿破仑的名字

一样引起尊敬和惊叹。布拉格有许多人由于向科苏特欢呼而被捕。

３月２４日，《南方斯拉夫人》来自温科夫齐的报道说：

“旅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消息说，泽姆林笼罩着非常激昂的情绪。游行队

伍身穿匈牙利服装，在全城响起了匈牙利的放解歌曲和科苏特‘Ｅｌｊｅｎ’和

‘Ｚｉｖｉｏｓ’①的喊声。”

泰奥多罗维奇已从卡尼扎回到基金达（位于蒂萨河与毛罗什

河之间），所以他不可能与耶拉契奇会合。对塞格丁和泰莉莎奥佩

尔的封锁因此就彻底解除了。这一撤退显然是在塞尔维亚人中间

存在沮丧情绪的结果。

使塞尔维亚人的劫掠狂冷下来的原因，是奥地利政策的摇摆

性，它今天向塞尔维亚人许下诺言，明天又向匈牙利许下诺言。它

认为富有的、在奥地利胜利之后易于重新获得政权和势力的匈牙

９０３

① 为匈牙利语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万岁”。——译者注



利贵族是可靠的盟友，这些盟友比起在南方斯拉夫，特别是塞尔维

亚各省的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利益和形势中所找到的要好得多。

我们刊登下列最新的军法谣言，以飨读者：

科苏特正在同政府进行谈判，并提出下列条件作为匈牙利立

即彻底屈服的前提：接受帝国国会为整个君主国制定的宪法草

案２３４，任命他为匈牙利总督！！！

包姚还没有被夺回，努根特对它的炮击是白费力气的。

贝姆向海尔曼施塔特征收了十万佛罗伦军税。罗马尼亚人完

全泄了气；再组织不起一支国民军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４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５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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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 牙 利 的 战 争

科伦４月５日。事实上，奥地利人之所以能在匈牙利打胜仗，

靠的只是他们的兵士受过比较长时间和比较正规的军事训练；他

们不是因依靠他们的统帅，而是因违抗他们的统帅才打了胜仗。行

之有效的操练技术和由此而构成的密集队形是他们唯一的力量。

从战争开始到现在，将军们一直凭着空前未有的庸碌无能在运用

这种密集队形。没有大规模的计划，没有勇气，没有运动的灵活性，

没有丝毫配合，没有想到要突袭敌人或使敌人望而生畏。奥地利军

队墨守战略四则（如果真有这种东西的话）的老一套计算方法，极

为小心地沿着一条直线向要占领的一个点进军，而不顾左右两侧

所发生的事情。如果马扎尔人作一个出其不意的机动，迫使他们偏

离了这条路线，那他们就会束手无策、无能为力，除非他们再次找

到另一条直通预定目的地的直线。甚至连匈牙利将军们的最出奇

和最机智的机动，也不能给笨拙的奥地利军队带来哪怕稍微有点

生气的思想，也不能促使他们采取稍微灵活的行动，没有什么能比

看到这种情况更使人感到不愉快了。这完全是已经逝世的科堡、克

累尔费、武尔姆泽尔这些人陈旧的、循规蹈矩的愚蠢战略。谢天谢

地，近百年以来这种战略总是翻来覆去地复述直线是两点之间最

短距离这条公理。

奥地利人在缓慢地但决不是信心十足地向前推进，并且显示

１１３



出战略思想的无比贫乏，而在马扎尔军队的首脑中我们却发现了

丰富得惊人的战略天才。整个战局是按统一计划进行的，计划的出

色之处日益明显。在这一宏伟计划的各个阶段中间，安排了一系列

小规模行动，其中一个比一个构思更精妙，完成得更突然和更灵

活。马扎尔人虽然训练不够，武器很差，但各方面都考虑得十分周

密，能出色地利用地形，极其准确地判断形势，非常大胆和迅速地

执行任务，他们就是这样来迎击那些反应迟钝、没有头脑但却训练

有素的奥地利军队的密集队形。在这里，天才的优势同数量、装备

和军事训练上的优势进行着搏斗。如果注视一下马扎尔部队无畏

而迅速的行军，甚至很难理解，一支几乎未经训练、武器低劣又装

备短缺的军队怎么能作这样的机动，并且完成得这样圆满。对此我

们只要回忆一下戈尔盖那次出色的行军：他从佩斯穿过斯洛伐克

的山城１２４，沿着喀尔巴阡山经齐普斯抵蒂萨河，然后又折回到距佩

斯六德里的地方；也可以回忆一下，贝姆数次穿越特兰西瓦尼亚的

迅如闪电的胜利进军。

今天这些来自蒂萨河的报道虽然不是正式的，但是和来自极

不相同的各个方面的说法相一致，因此，它们比起所有的军法公报

更无可怀疑，而且终于使我们能够对蒂萨河和多瑙河之间最近的

运动作出确定的判断。

这些运动也许是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最辉煌和最巧妙的机动

之一。戈尔盖和邓宾斯基（下面这次运动最好地证明了后者仍在指

挥）２３５，这两位马扎尔统帅，以构思大胆出色、执行迅如闪电的机

动，使一支在正规野战中肯定占他们上风的军队陷入一片惊慌，一

溃二十德里，整个计划均被破坏，甚至退路也受到威胁。

据了解，双方军队最近的部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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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扎尔人在蒂萨河畔及河的后面：戈尔盖在托考伊，邓宾斯基

在波尔加尔和蒂萨菲赖德，费特尔在索尔诺克，达米扬尼奇在塞格

丁。

帝国军队在对岸：拉姆贝格沿海尔纳德河至密什科尔茨，施利

克从密什科尔茨至采格莱德，耶拉契奇从采格莱德至凯奇凯梅特

和费莱吉哈佐。

戈尔盖突然撤离蒂萨河，绕道（显然是穿过曾普伦州）而向北

面的卡绍推进，并将拉姆贝格师（格茨旅和雅布沃诺夫斯基旅）赶

出沙罗什州和奥包乌伊州。格茨和雅布沃诺夫斯基坚守——至少

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愿望是这样的——埃佩尔耶什和卡绍，而这

些地点以外的广阔土地则到处都已肃清了帝国军队。戈尔盖并没

有滞留，现在正沿海尔纳德河南进，不断驱赶拉姆贝格的残部，占

领了密什科尔茨，然后折而向西；他取道里马索姆巴特前往洛雄

茨，并在伊波伊（艾佩尔）河畔洛雄茨和包洛绍焦尔毛特之间占领

了阵地。据说他的前卫部队已推进到诺格拉德。

英雄拉姆贝格仓皇逃窜，沿一些最糟糕的大路，取道豪特万，

撤往在多瑙河畔佩斯上游四德里处的瓦岑。他在那里已架起一座

舟桥，以便把他的部队拉到多瑙河右岸，使这条河把他与戈尔盖隔

开。

正当戈尔盖取道密什科尔茨前进时，邓宾斯基在齐包克哈佐

渡过蒂萨河，率领三万人在施利克布防最薄弱的地方——亚斯贝

雷尼和卡波尔瑙战场１７４之间，突破他的部署，并且穿过敌人所占的

地区，在马特劳山另一侧同戈尔盖会合。

施利克在豪特万（马扎尔人曾在２月份拜访过这个地方）留下

了一部分部队以掩护佩斯。据称，他率领其余部队“追击”邓宾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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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这个“追击”的含义是什么，是根本无法理解的，除非是他想

被截断并被抛进海尔纳德河方向的纯马扎尔人的地区。

同时，达米扬尼奇从塞格丁，费特尔从索尔诺克把耶拉契奇的

部队赶了出去。我们知道，耶拉契奇曾占领凯奇凯梅特，并把他的

大本营推进四德里，一直到费莱吉哈佐。达米扬尼奇把他从那里赶

走，迫使他撤离凯奇凯梅特，在大克勒什击败了他，并把他赶回采

格莱德。据最近消息说，耶拉契奇也已离开该地，并把他的大本营

撤到距佩斯四德里的皮利什。

因此，奥地利人在各个地点都被击退，战场又重新移到距佩斯

城几德里的地方。

但是，这一次马扎尔人是以完全不同的总体采取行动的，他们

所采取的部署也和六个星期以前在豪特万时完全不同。

当时他们配置在一条右面以马特劳山为依托左面濒临蒂萨河

的战线上。他们那时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威胁佩斯。

这一次，情况就不一样了。是要解科莫恩之围１１９，并且支持帝

国军队后方、多瑙河右岸的起义。因此，就要有更大的勇气和更巧

妙的行动配合。

马扎尔人部署成两条很长的弧形战线，一条在佩斯的东北面，

另一条在佩斯的东南面。前者从邓宾斯基占领的埃尔劳和珍珠市

伸展到戈尔盖所在的包洛绍焦尔毛特和诺格拉德。在邓宾斯基将

了施利克的军并威胁佩斯的同时，戈尔盖把拉姆贝格赶过了多瑙

河，并对不到两天行军路程的科莫恩的被包围地区构成十分严重

的威胁，因此已从该地调出部队来迎击他，对要塞的包围已大为削

弱。同时，他能够使多瑙河畔邻近的马扎尔人的各州，特别是格兰

再次举行起义，切断佩斯和围城部队之间的航运，在奥地利人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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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唤出一个至少可以迫使他们削弱自己主力军的敌人。一旦失败，

他仍然可以选择通往斯洛伐克群山的这条退路。

第二支马扎尔军队位于佩斯的东南面，其一翼在多瑙河畔，另

一翼在蒂萨河畔，中心设在凯奇凯梅特、大克勒什，现在或许已经

设在采格莱德。这个部队从另一方面威胁着佩斯，并且同样可以把

辅助部队送过多瑙河投入施土尔魏森堡州和托尔诺州，以便在这

些地方也能支持起义。只需要几千名洪韦德１６２带着轻炮兵和一些

骠骑兵，就能在奥地利主力军的后方使整个包科尼林山，从多瑙河

到拉布河都发生起义，从而孤立围攻科莫恩的部队，使它必须派出

整个军去对付起义者。经过这样削弱的帝国军队，是很难抵抗联合

起来的匈牙利军队的。

正当奥地利军队因天气恶劣和道路泥泞而寸步难进，只能后

退的时候，匈牙利人完成了这种迅速而大胆的进军！

此外，从整个配合来看，这一次会出现比上一次更严重的情

况。上一次只不过是单独几个军，而现在是整个奥地利的主力军被

赶回佩斯城墙脚下。显而易见，问题关系到佩斯本身。这一点居住

该城的人知道得很清楚。匈牙利纸币再次上涨１８７。后备军从格德勒

（距此三德里）回到佩斯，他们的辎重经多瑙河运往欧芬。佩斯和欧

芬的守备部队今天一整天留在城堡和营房内，禁止外出。

总之，奥地利人从四面八方被赶向佩斯，马扎尔军队比过去任

何时候都更集中，塞格丁解放了，耶拉契奇与塞尔维亚人的联合已

成为泡影，科莫恩的受包围地区被削弱了，各山城都受到威胁，斯

洛伐克和多瑙河右岸的游击队得到了支持，而佩斯受到的威胁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这就是筹划得大胆而巧妙、执行得正确

而迅速的蒂萨河的四个马扎尔军集中行动的直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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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兰西瓦尼亚，贝姆的状况也开始明朗。最初，贝姆打败了

普赫纳，并把他赶往海尔曼施塔特。３月１０日，他派一名谈判军使

去劝降。但俄国将军不给任何答复，却对谈判军使施以鞭笞。于是，

贝姆在１１日发动了进攻，并占领了该城。俄国人没有得到怜惜，有

一个革命委员会成立起来，许多哥萨克被绞死。普赫纳逃往瓦拉几

亚，那个俄国将军大概已经战死。１４日，贝姆向喀琅施塔得进军。

这时，有四五万名俄国人通过了罗特图尔姆和特尔茨堡山口（在喀

琅施塔得附近），袭击贝姆，并以两倍于他的优势兵力打败了他。贝

姆撤退到塞克列人１１７地区。关于五个波兰军官被绞死一事，已得到

证实；他们的名字是：比尔斯基，沃龙涅茨基侯爵、杜曼斯基、波达

莱茨基和弗龙斯基。据传，此外还有七十名左右的军官和军士被俄

国人绞死。关于贝姆被赶到瓦拉几亚的传闻，几乎再也没有提起；

另一则关于贝姆已逃往马扎尔人的蒂萨河部队的传闻，听起来同

样是虚构的。贝姆使帝国军队闻名丧胆，以致他们断言，他就是筹

划并指挥渡过蒂萨河这次大胆行动的人。

除卢卡维纳已同意总主教①就塞尔维亚民族提出的一切要求

这件事外，没有来自巴纳特的其他新闻。

科莫恩和彼得瓦尔登仍在坚持。韦尔登本人已赴科莫恩要塞。

等着瞧吧！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５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６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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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地 新 闻

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战场的新消息。今天我们只是收到刊登在

德布勒森官方《通报》上的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两份贝姆亲自签署

的马扎尔公报：

“１．海尔曼施塔特大本营３月１５日。我有幸在我本月１３日写的函件中

宣布，我已派遣一个军前往罗特图尔姆山口（弗勒什托罗尼），以便尽可能地

切断与瓦拉几亚的交通。然而，这个军并未能推进多远，因为整个奥地利军队

驻在弗雷克，同这个山口仅仅隔着一条山脊，所以我的部队在推进时，侧翼受

到威胁。这时，我经过迂回的途径夺取了这个山口，我不仅要固守它，同时还

要把敌人赶向喀琅施塔得。如果敌人想逃往瓦拉几亚，那么他们从那里要花

很大的气力，才能越过喀尔巴阡山。今天，我就开始进行这一军事行动。——

昨天，我们的部队又俘获了一名参谋军官科佩特上校。以前俘获的两名参谋

军官是贝格尔男爵（中校）和太希伯特（少校）。

占领海尔曼施塔特，对我们的好处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可以从各方面获

得大量的武器，同时又可切断敌人的生命线。

２．罗瑟土姆（弗勒什托罗尼）大本营３月１６日。昨天我所采取的把俄国

人逐出罗特图尔姆山口的军事行动取得了重大战果，我们在当夜十一时就把

俄国人从这一筑垒阵地赶走了。不可能有比这更隆重的方法来庆祝‘３月１５

日’民族自由节２３６了。今天下午五时，俄国人仓皇逃命。四位奥地利将军，普赫

纳、费尔斯曼、格累泽尔和约维奇带着大约三个连逃往瓦拉几亚。我十分仔细

地亲自视察了罗特图尔姆山口，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使俄国人难以再次攻

入这里。我已派出我军的另一部分部队追击奥地利人。根据战俘的口供，这些

奥地利人士气低落，已向喀琅施塔得方向溃逃。他们的主力在福高劳什，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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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部队则刚刚离开弗雷克。敌人撤退时破坏了奥尔特河上的桥梁，这在一段

时间内阻碍了我们对他们的有力追击。现在桥梁已修复，我将全力继续追击。

我希望在三四天之内夺取喀琅施塔得，这样就可以把奥地利军队部分消灭，

部分击溃。无论如何，使它不能再危害这个国家的内部安定。这样就更易于使

一些分散活动的瓦拉几亚匪帮屈服。此外，喀琅施塔得占领之后，我将立刻率

领一个军动身前往匈牙利。”

（我们的读者已经知道①，贝姆将军并没有幸运地占领喀琅施

塔得。２３７）

马扎尔军队取得的这些新的进展，对佩斯革命者有多大的激

励，可以从《德意志总汇报》上的下列通讯中看出：

“佩斯３月３０日。看来，这里似乎成立了一个同德布勒森革命政府有联

系的秘密委员会。这就是说，每天在各条街道上都可以看到大量匈牙利文的

铅印布告，其中不仅有德布勒森政府的公报，而且还有该政府的命令和规定。

贝姆占领海尔曼施塔特的消息，在这里人们就是通过这些布告在３月２２日

就已经知道了。警察局一直没有能够破获这个秘密的消息发布地点。如果昨

天散发的无数份布告中所说的话是可信的，那么，匈牙利中校加尔经过强攻

３月２３日就已经占领了阿拉德要塞。据说帝国要塞司令中将贝格尔男爵侥

幸逃脱。——炮兵总监耶拉契奇男爵，在……②这里。向塞格丁挺进的计划

……②已被放弃。战场后移了四十德里左右，已移至更接近奥地利边境的地

方，因此，大约有三百平方德里的地方让给了马扎尔人。帝国军队现在只限于

防守了。军官普遍确信，没有重大的增援，几乎是不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的。——昨天，要这里的犹太人区缴纳四万盾的罚金，因为有两名当地的犹

太人由于向德布勒森供货而被判刑。——霍尔瓦特上校向由四千名叛军占

领的包姚挺进。他的任务是扫荡多瑙河沿线，摧毁叛军的船只。”

由此可见，耶拉契奇在向蒂萨河进攻三四次之后，第五次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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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佩斯；就象以前人们认为无法在索尔诺克渡过蒂萨河，并向塞格

丁进军一样，现在人们认为，塞格丁是无法攻占的。这样一而再，再

而三的撤退，就是这位“骑士式的总督耶拉契奇”的“桂冠”！“可怜

的耶拉契奇！可怜的《科伦日报》！”

韦尔登先生向科莫恩１１９守备部队发布了一份吓人的声明，这

份声明除了许多大话，还有下列一些实话：

“因此，我再宽限十二小时，以便使每个人都能够再回到帝国皇家的旗帜

下。届期，只要我还有一名勇敢的士兵，只要我的加农炮还有弹药，我将继续

摧毁科莫恩。愿上帝保佑！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６日于科莫恩城下。”

关于俄国人已开进加里西亚的谣言已被断然否定。

军法报道宣称：我们仍一直缺乏来自匈牙利的令人宽慰的

（！！！）消息。

来自雅西的一些信件说，莫尔达维亚已经为进行一次战争作

了大量准备工作，尤其是，因为大批俄国军队从各方面涌进，而帕

斯凯维奇将军随时都可能到来。

今天《新奥得报》登载了前匈牙利督军斯蒂凡大公的文件，从

中可以看到，现在所实施的出卖匈牙利的政策，早在去年３月就已

经策划和制定。文件的全文如下：

“陛下，匈牙利目前的局势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佩斯处于无政府状态。政

权机构被一些安全委员会２３８排斥而无法行使职责。而且——总督委员会
２３３
在

济契伯爵强有力的领导下多少还维持其外表——皇家财政局则已经几乎完

全失去作用。贵族

（同下文联系起来看，这里似乎是指农民，因为贵族已享有各种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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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地方进行了叛乱，以争取自己的实际权利。

在这种反常和危险的局势下，每个人都把他得救的希望寄托于即将组成

的责任内阁２３９。

即使我们把这一计划视为一种灾难，那么现在问题确实是：哪种灾难是

最小的？

现在，试图扼要提出我还能希望用来在匈牙利作出一点成绩的仅有的三

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取消这个国家的全部武装，让它完全消失；对破坏和

纵火行为，以及贵族和农民之间的斗争都采取消极旁观的态度。

第二种方法是，就修订立法同鲍蒂扬尼伯爵（他现在是唯一的民族英

雄；——如果我们长期犹豫不决，连他的福星也会陨落）举行谈判，以挽救一

切还可以挽救的事。但在事先必须知道，如果后者由于在某些问题上不能如

愿，也许会提出辞职时，应该如何处理。

最后，第三种方法是，立刻停止督军的职务，在一支可观的武装部队护送

下，派遣一名掌握特别全权的王国代表，到普勒斯堡。解散那里的议会２４０，然

后前往佩斯，并在那里继续以实力主持政府工作，时间长短，根据情况而定。

我坦白地承认，我自己对第一种方法也感到害怕。这是不道德的，而且，

对一个政府来说，把它的臣民，——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怀有善意的——全

部抛弃，让他们去充当叛乱〈！〉的各种残暴行为的牺牲品，也许是有愧的。此

外，由于给了这些不受约束的、粗暴的群众一个先例，这会在其他各省产生最

有害的影响。

而第二种方法是好的。虽然乍看起来，它似乎象是分立主义，但在目前，

它是保住这个省的唯一方法；前提是：将被任命的先生们有能力对内部的活

动充分施加影响——对这一点目前当然不能肯定地事先断言。随着更有利的

时机的到来，人们可以把许多在当前会引起分立的其他方面组织起来。我不

知道，是否能通过鲍蒂扬尼和德亚克——但也只能通过他们——以正当谈判

的途径取得一些成就，——因为如果他们在普勒斯堡进行商议２４１，那么一切

都会令人感到担忧了。然而，在此我作为国家的一名忠诚的官员，冒昧提请陛

下注意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如果鲍蒂扬尼在谈判不能成功的情况下决定孤

注一掷并准备辞职，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在这里，我认为我的义务不是夸张，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来注意到在这种

情况下必须有所准备，以便能够用武力来对付沿多瑙河和在从普勒斯堡到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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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纳的大道上由普勒斯堡青年和部分贵族组织的游行。在这种情况下，还有

第三种方法，其前提是，具备采取这种方法的愿望和可能性。这第三种方法必

须迅速地实施。但这里会产生四个问题：

（ａ）是否有足够的金钱？从而是否有可能派遣一支较大的武装部队赴匈

牙利？我认为这至少要四至五万人。

或者，

（ｂ）这支部队是否立即可以动用，并能迅速集中？其次，

（ｃ）是否有愿意承担并且胜任此事的王国代表？但，最后，

（ｄ）对于采取这种方法是否能达到预期目的这点还有没有怀疑？而且以

后在冬天，是否应达成一项协议，以及其他世袭省２４２在知道这种情况后是否

会保持平静？是否有必要在加里西亚和意大利保留一支较强大的武装部队？

如果能对所有这些由于我自己所处的地位无法判断的问题作出妥善的

答复，并且因此有可能在执行这一计划时不致发生差错和以后才能看清的失

算，那么我对这一计划的实施就没有其他意见可补充了，但要设法同鲍蒂扬

尼伯爵取得协议，并要征求一定会派遣来的国家高官显贵的意见。

我坦白地承认，在目前事态下，我不得不表示赞成第二种方法，而且我毫

不怀疑，连国家的高官显贵——虽然我还没有同他们谈过——也持有同样的

意见。关于国家最高法官莫伊拉特本人的看法，我知道一些肯定的意见。

然而，如果按陛下英明所见，认为第一种和第三种方法更为适合，就请皇

帝陛下按现行的法律和传统惯例，断然命令我，在这种情况下应暂留维也纳，

或另往他处。

陛下最忠诚的臣民 
·
斯
·
蒂
·
凡
·
 
·
亲
·
笔

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４日于维也纳。”

我们不准备对这份实际上本身就能说明问题的文件作进一步

的评述。在原始文件的页边上有斯蒂凡大公的亲笔批注和发文的

批示：“斯蒂凡努斯，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３日”和“ＫｉａｄｓＭａｒｃｚ２４－ èｎ

１８４８”（即：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４日发出）。

我们再从今晨收到的报纸中摘登下列几点：

距佩斯四德里位于通豪特万的公路旁的奥索德村，已被马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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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人占领。然而，他们于次日又撤离该村，以便继续向诺格拉德和

瓦赫河方向推进。戈尔盖突然在艾佩尔河畔的出现，使斯洛伐克游

击队又受到很大鼓舞，他们一直挺进到莫拉维亚边境。

格茨和雅布沃诺夫斯基在瓦岑。因此，关于他们坚守埃佩尔耶

什和卡绍对抗戈尔盖的消息是假的。整个齐普斯，实际上整个上匈

牙利又重新落入马扎尔人手中，而帝国军队只保住了西部和南部

的边境，以及佩斯附近的多瑙河和德拉瓦河之间的土地。

佩斯《观察家报》说：“耶拉契奇总督不仅是一位英雄，而且也是一位
机敏的外交家。他在凯奇凯梅特博得了喝采。他把克勒什和凯奇凯梅特的一

群茨冈人召到自己身边来，在最地道的匈牙利乐曲伴奏下，遍游全城，并以他

的马扎尔式的举止使全体居民大为感动，以致他们说：即使他把我们带到蒂

萨河里去，我们也会跟着走！！”

耶拉契奇总督越来越把自己扮成一个丑角和唐·吉诃德。

奥格斯堡《总汇报》报道了下列的事实，这可以作为匈牙利战

争真正革命性的例证：

“当小埃斯特哈济伯爵任科莫恩要塞的司令官，而且如果该要塞沦陷，他

就可能死于叛国罪的时候，他的父亲老埃斯特哈济伯爵却赠送给科莫恩城下

的围城部队一百六十埃默２４３酒，以鼓励他们攻克该要塞！”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６日 原文是德文

左右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７日《新莱茵报》

第２６６号

２２３ 战 地 新 闻



战 地 新 闻

今天我们得到令人高兴的消息。我们昨天报道的贝姆的公报，

每一个字都得到了证实。

·
贝
·
姆
·
把
·
海
·
尔
·
曼
·
施
·
塔
·
特
·
的
·
俄
·
国
·
守
·
备
·
部
·
队
·
赶
·
出
·
了
·
特
·
兰
·
西
·
瓦
·
尼
·
亚，

·
消
·
灭
·
了
·
奥
·
地
·
利
·
军
·
队，
·
正
·
朝
·
喀
·
琅
·
施
·
塔
·
得
·
挺
·
进。
·
普
·
赫
·
纳
·
和
·
他
·
的
·
将
·
军
·
们
·
已

·
逃
·
到
·
瓦
·
拉
·
几
·
亚。

１１日贝姆攻占了海尔曼施塔特，并给了俄国人以痛击，以致

他们只有二千人通过罗特图尔姆山口，逃往瓦拉几亚。其余二千至

六千人（各种消息相互矛盾），有的被消灭，有的被俘虏。１２日和１３

日贝姆朝山口方向追击他们。

这时，倒霉的老普赫纳，从梅迪亚什出发追击贝姆。他迟了整

整十五个小时才到达海尔曼施塔特城下。他把自己的部队部署在

阿卢塔河畔的弗雷克，在海尔曼施塔特和罗特图尔姆的侧面。而贝

姆却在３月１５日把俄国人完全赶出了山口，１６日消灭了奥地利

军队。天真的老普赫纳和他的将军们，费尔斯曼、盖代翁和舒尔特

尔带着三个连也同样逃往瓦拉几亚。卡利阿尼少将接任被击溃的

军的司令官。他带着他的人一直溃逃到距海尔曼施塔特有八至十

德里的阿卢塔河畔的福高劳什。

贝姆加固了罗特图尔姆山口，如他所断言，使得俄国人再也无

法通过。然后，他立即折回喀琅施塔得，希望在三四天内占领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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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俄国人马上把一支有很强兵力的部队（据说有二万人和五十

门加农炮）调往特兰西瓦尼亚。但俄国人由于取道瓦拉几亚迂回前

进，到达那里可能太迟了，贝姆或许会在俄国人到达之前，顺利地

拿下特尔茨堡、特默什和博哈三个山口（距喀琅施塔得二三德里）

并筑好工事。俄国人派出第二支占领部队取道布柯维纳开往特兰

西瓦尼亚，由此可见，他们估计到在这里会遇到顽强的抵抗，而且

没有充分把握取胜。

占领喀琅施塔得，对贝姆来说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普赫

纳军队的武器、弹药和粮食仓库都在这里。所有这些物资全都落入

他的手中，象贝姆这样一位非常干练又富有活力的起义军将军能

够很容易地招募到兵士，他正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些武器。

随着喀琅施塔得的占领，贝姆就完成了对特兰西瓦尼亚的征

服。他答应，一旦这一行动取得成功，他就率领一个军开赴匈牙利。

即使那些尽力要报失败之仇的俄国人不让他到达蒂萨河，但行动

迅速的贝姆仍有可能开进巴纳特州，恰恰是在那里他的到来能够

起决定作用。

为了不致使人怀疑这些同时从各方面到达我们手里的消息是

伪造的，我们刊登了官方《维也纳日报》自己报道的下列几行伤感

的消息：

“据来自布加勒斯特的消息说，炮兵总监１０３普赫纳３月１９日在勒姆尼克

（瓦拉几亚）。贝姆占领了罗特图尔姆，而俄国人则占领了检疫所。一位从喀琅

施塔得来的信使３月２６日带给切尔诺维茨的消息说，帝国皇家的特兰西瓦

尼亚军来得太迟，因而未能解救海尔曼施塔特，此后，它就撤回喀琅施塔得，

以掩护该城。炮兵总监普赫纳因病将这个军的指挥权移交给卡利阿尼少将，

自己随同总司令部撤回勒姆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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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关于两个俄国纵队经过罗特图尔姆山口和特尔茨堡山

口开进来的军法报道，完全是假的。《科伦日报》的不幸之处，就在

于这些消息不是由马扎尔报纸，而是由真正的帝国报纸报道的，而

这一次“马扎尔人的夸张”却字字句句都得到了证实。

现在让我们把话题从特兰西瓦尼亚转到巴纳特来。１６日和１８

日，塞格丁和泰莉莎奥佩尔的马扎尔人在这里把蒂萨河畔卡尼扎

的塞尔维亚人打得一败涂地。据说，他们随后入侵巴纳特，直抵森

塔，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活动。由于这次失败，总主教①下令在整

个伏伊伏丁那重新召募国民军。然而，来自这个地区的最新消息

（泽姆林３月２８日）说，塞尔维亚人新近战胜了匈牙利人，因此前

者重新占领了他们以前的有利阵地。

多瑙河下游的包姚一直还被一支起义军占领着。霍尔瓦特上

校奉命把他们赶走，并彻底扫荡多瑙河沿线，以摧毁起义者的船

只。看来这些海盗船就是这里的轮船公司代理人所提出的开放沿

多瑙河直到埃塞格为止的这一段航线的要求遭到拒绝的原因。

可是，霍尔瓦特却一事无成地回来了。好象他仅仅到达小克勒

什（距包姚八至十德里）。

今天，我们很少听到有关蒂萨河的消息。一支胆敢进入洛雄茨

的奥地利纵队，遭到洪韦德１６２的突然袭击，并全部被歼。在格德勒

（距佩斯三德里）的一个帝国的食品仓库，大量存货被雨水淋坏。关

于这里的情况，《波希米亚立宪报》登载了维也纳通讯员的下面一

首哀歌就可以说明：

５２３战 地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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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的这种情况使我非常担心。如果我是一位大臣，就会因此而不能

安睡。假使我告诉你们，文迪施格雷茨确实要被免去司令官之职，你们会相信

吗？事情已经发展到有人把卡波尔瑙战役１７４的计划送往奥里缪茨呈递给皇

帝，以说明这位元帅的无能。科莫恩城下的军官举行过一次私自的军事会议。

要解决这样一些分歧，就需要韦尔登的干劲和部队对他的经过了考验的信

任。韦尔登可望于今夜回来，因此明天晚上我们可以读到关于科莫恩的军事

行动的报道。但愿报道的是喜讯，但我不敢这样希望。”

一份维也纳石印通讯
１７５
报道说，邓宾斯基率领一个军在佩斯

南面渡过了多瑙河，威胁着施土尔魏森堡。我们暂时把这件事搁置

不谈。几天之前我们就说过①，马扎尔部队可能要在这个地区渡过

多瑙河；他们也很可能威胁威森堡，至于他们仅仅是游击队，还是

几个很大的军，还无法断定。无论如何可以假定，他们不是由邓宾

斯基指挥的。根据最新消息说，他和他的部队在北面很远的佐吉沃

河和马特劳山下。

韦尔登先生从科莫恩１１９城下的军营里带来一份关于对这一要

塞作战的冗长报告。虽然报告充满夸张之词并故意写得模棱两可，

但它决不会使帝国军队感到宽慰。它一点也没有提到有希望占领

要塞，只是枯燥无味地罗列了一些至今所发生的事件。下面是这份

报告的摘录：

“１８４８年夏，科莫恩重新装备起来，有将近三百门火炮和至少一年的粮

食储备。９月，马扎尔人在那里树起了红绿白色的旗帜２４４，并把总指挥权交给
耶塞纳克男爵。现在该要塞的守备部队由下列部队组成：亚历山大团的六个

连、普鲁士步兵团的两个连２４５、八个洪韦德营，七百名洪韦德炮兵和投奔过去
的二个奥地利骠骑兵连。用文迪施格雷茨手下的巨大兵力袭击该要塞的所有

尝试，均告失败。在向莱奥波德城进军时，于１月开始的对要塞的包围，被认

６２３ 战 地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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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毫无意义的而加以放弃。直到３月１０日左右，奥地利人才认真发动攻

击。从维也纳调去了围攻所需的器械，火炮和技术部队，但这仍然无济于事，

因为恶劣的天气和泥泞不堪的道路不但妨碍了运输，也影响了火炮的部署。３

月２４日，有四十二门十二磅和十八磅的加农炮、臼炮和榴弹炮从桑德贝格向

该要塞猛烈开火。被围者同样以猛烈的炮火回击，特别在３月３１日试图阻止

炮列的配置。同一天，围攻者在奈迈什－厄尔什架设了一座横跨多瑙河的桥。

奥地利中将西姆尼奇就在这一天开始紧缩对科莫恩的包围圈，并命令一部分

部队沿瓦赫河进发。在他们部署以后，被围者的前哨部队，以小型武器的猛烈

火力特别是使索萨伊旅受到了重大伤亡。——匈牙利人从上午十时至下午

四时持续地对渡过多瑙河的敌方部队射击，使之遭到了损失。官方机关报对

此当然报道得很简单。同时，魏格尔旅也分成三股向发格河桥头堡挺进，而克

雷姆维尔指挥的游动部队组成后备部队。第一股向被匈牙利人烧毁的沃特弗

尔德赖移动，第二股向要塞的砖围墙，第三股在多瑙河左岸取道利萨，朝火力

最猛的火药库前进。奥地利方面在这次战斗中损失惨重。——这样，科莫恩

的西面、北面和东面被一条火力线所包围；竟有四十二门火炮从桑得贝格轰

击要塞和多瑙河的桥头堡。夜间，四门二十四磅的加农炮攻下桥头堡，并以炽

热的炮弹袭击了要塞。４月１日这一天，运来了十二门重加农炮和两门六十

磅臼炮，卸在奈迈什－厄尔什的对面。”

这份报告所透露的唯一可以肯定的事实，就是已经多次说是

被帝国军队占领的督军防线２２６以及多瑙河的桥头堡，仍然在匈牙

利人手中，根本谈不上破坏炮队２２７，更谈不上破城炮队
２４６
了。

在德布勒森人们欢欣鼓舞。贝姆把七门缴获的俄军加农炮送

到那里，饰以花圈，并公开展出。据悉，德布勒森议会已订于４月

１５日在佩斯召开。

从克罗地亚发来一则关于帝国政府奇怪地突然对斯拉夫人让

步的消息。众所周知，南方斯拉夫人曾抗议在边屯区继续实行军事

独裁２４７。钦定宪法
２２１
宣称，在边屯区，一切必须保持原样。这引起了

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特别不满，因为自己的国家被分割为

对立的两半。目前，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斯拉夫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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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３０日，突然在阿格拉姆贴出了下列布告：

“我们从可靠来源获悉，１８４８年召开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我们的邦议

会２４８的所有决议，特别是关于边屯区今后地位的第二十六条，已由我们年轻

的皇帝和国王弗兰茨－约瑟夫陛下批准了。事态发生了最有力的转折，除了

皇帝的恩惠，我们最应该感谢谁呢？在每个真正爱国者心中都会作出判断。南

方斯拉夫人！亲爱的兄弟们！不要失望！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祖国，从而也将

重新热爱奥地利；那时候，我们民族在这么多战场上为奥地利的强盛和荣誉

而战时所受的伤其裂开的伤口又将愈合。兄弟们！到那时，如果我们勇敢地参

加了欧洲南部的新建筑物的建设，这将是我们的光荣，因为我们也将作为在

众多民族的自由住宅中的一员，取得应有的地位，并忘却过去的痛苦和艰难，

而从心中喊出：‘立宪皇帝和国王弗兰茨－约瑟夫万岁！全民族爱戴的人，勇

敢的耶拉契奇总督万岁！’”

这份布告上没有任何署名，但它被认为是库尔默尔大臣发布

的，而且被看作半官方的。所涉及的这些１８４８年决议要求：边屯区

的民政隶属于有关的各部，因此只有军事机构应留在军政部下面，

并确定固定的、与其他君主国成比例的出兵名额，以限制边屯区居

民在国外的服役。连边屯区的民政也一直都是交给军事当局的，所

有从十六至六十岁的边屯区居民都可能被征召到国外去服现役。

正是这样征召的大批边屯区居民，８月在意大利，去年１０月在匈

牙利，决定了德拉瓦河和巴纳特的战争有利于奥地利。如果阿格拉

姆的布告不是纯属帝国皇家的奥地利的空话，那么这种能把士兵

从地下呼唤出来的把戏即将结束。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７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８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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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新闻。——匈牙利

《布勒斯劳报》的马扎尔通讯今天报道说，贝姆于３月２０日兵

不血刃就占领了喀琅施塔得。据说，奥地利人和俄国人的残部已撤

回瓦拉几亚。海尔曼施塔特和喀琅施塔得两城必须每天各自付给

俄国人一千佛罗伦现金，此外，两城还遭到最无耻的征用和偷盗。

贝姆在这两个城市宣布了大赦。据说，萨克森人立刻公开声明，是

奥地利人强迫他们请进俄国人的（无疑是撒谎）。——２９日，韦尔

登指挥的帝国军队曾试图对科莫恩进行强攻（？），但他们惨遭失

败，以致放弃了对科莫恩的围攻１１９。只是在格纽还驻有一支监视部

队２４９”。意大利的维普芬营
１０５
似已投奔匈牙利人。尽管最近所报道

的马扎尔通讯的最主要的内容不断得到证实，我们对这一消息完

全持保留态度。

在德布勒森仍继续印制纸币，因为马扎尔人通过走私新近又

获得了大量钞票纸。１７６

“３月１５日，匈牙利武装暴动
２３６
的周年纪念日，在德布勒森近郊举行了

人民庆祝大会，大批的群众聚集于此，烤了两头全牛、许多猪和羔羊，还有足

够的酒，茨冈人演奏了匈牙利歌曲和进行曲。发表许多演讲——并总是举杯

高呼万岁。德布勒森没有驻军，而由国民自卫军执勤。他们在军帽上和礼帽上

饰以鲜红的飘带。再说，每个营经常有一半人在全国各战场对抗敌人，三个月

之后，由留守在家的另外三个连去接替。这就说明了叛军的兵力，以及为什么

他们的营不能对抗帝国军队的刺刀冲锋。”（《波希米亚立宪报》）

９２３



施利克和耶拉契奇又在（这是第十次）佩斯举行军事会议。据

奥地利的报道，雅布沃诺夫斯基已向洛雄茨挺进。

“本月３１日，来自列姆堡的商业信件，再次引起了恐惧心情。大商店从那

里提供的消息说，列姆堡的全部城防部队已经可能是开往匈牙利，人们担心，

在这次撤出之后，会发生有利于马扎尔人的革命运动或佯攻。”（石印通

讯１７５）

阿格拉姆关于让步的布告在迷雾中消失了。至今无人出来为

之辩解，而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个骗局。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８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８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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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人的悲叹

从各方面都没有得到任何一点新消息，特别是一般说来消息

最灵通的布勒斯劳各报，由于节日刚过，今天也没有来。

《维也纳日报》正式报道了关于科莫恩１１９的毫无意义的下列事

实：

“继４月３日发表的关于科莫恩军事行动和事件的消息之后，现根据最

新消息继续报道如下：

从４月２日开始，紧缩了包围圈。１日夜间，余下的重炮都被运入第八炮

兵连。破晓时，这个配置极其适当的炮兵连开始用二十四磅火炮把炽热的炮

弹射向旧要塞。敌人只是从督军防线２２６，旧要塞和桥头堡略加回击。”

现在连《波希米亚立宪报》也不得不承认，驻蒂萨河的军队因

热病流行，而显著地减员了。

“据说，蒂萨河泛区的患病率非常高。”

同一家报纸“德拉瓦３月３０日”的报道说，在巴纳特，事态同

样开始发生了使奥地利极不愉快的转折。让我们听一听帝国皇家

军法通讯员就事情最违人心愿地“凑在一起”而发出的悲叹：

“作战地形造成特殊困难，边屯军１３９的部队中有很少训练的人员，并且由
于派出守备部队而削弱了军队本身。此外，还得考虑和估计到匈牙利和特兰

西瓦尼亚的平原。相反，叛军则更加集中，并向巴纳特进攻。因此，正如我已报

道的，泰奥多罗维奇少将的帝国塞尔维亚军，从泰莉莎奥佩尔地区出发，开往

基金达，其处境极为窘迫，如果关于卡尔洛维茨的消息是真的，那么这个军甚

１３３



至早就被击溃了。

在彼得瓦尔登城的围城部队得到了三个营的援军，并起劲地修建工事。

如果〈！〉科莫恩被攻下〈！〉，必将有更多的兵力调到这个点上。因为除了

特兰西瓦尼亚，没有任何其他地区如此迫切地需要增援。这不仅是由于要塞

本身，也是因为敌人有可能进攻。在伏伊伏丁那，人们的情绪十分忧郁，但它

不是出现在下等阶层中，而是出现在社会的中上层中。至于这种情绪对米特

罗维茨委员会及其气氛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大概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在

闻名的赖兴堡的暴行中担任过上尉、并以果断而闻名的普弗尔中校认为，作

为德国人去担任彼得瓦尔登团２５０的指挥官，是不适当的，尽管该团有一部分
人已提出晋升他为上校的请求。”

最后，让我们看一看该报一位驻维也纳通讯员发出的下面令

人肠断的衷诉。他终于开始醒悟，并已觉察到，事情究竟是怎样的：

“现在灾难如冰雹似地从匈牙利袭来！过去这里悄悄耳语的事，现在用坦

率的话在《维也纳日报》的晚刊上发表出来：英勇的普赫纳已被赶到瓦拉几

亚，——他从未把他的军全部集中在一起，否则他大概可以固守罗特图尔姆

山口了。我们的朋友俄国人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的部队不从匈牙利进入特

兰西瓦尼亚？据说，蒂萨河地区是寸步难行，但为什么马扎尔人却在蒂萨河地

区找到了一条道路，并渡过了蒂萨河呢？在塞格丁面包非常昂贵，据说在科莫

恩面包质量很差，——我们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而洪韦德１６２却能很容易地大

批得到，而且看来质量还不错。‘啊！在天之主，看哪！’如果这样继续下去——

是的，那就不堪预言了！”

这是

“无尚荣光，无数胜利，

悠悠古国奥地利！”①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９日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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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地 新 闻

贝姆是整个特兰西瓦尼亚的主宰，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奥地

利人丝毫没有进行抵抗就极为仓促地从海尔曼施塔特撤退到驻有

俄国守备部队的喀琅施塔得。据称“由于缺少弹药”，他们未经战斗

又撤出了喀琅施塔得，退到了瓦拉几亚地区。据说，他们在这里有

二万二千名士兵①三千匹马和五十门加农炮，还有八千名俄国人，

此外，在贝萨拉比亚－莫尔达维亚边境上还有为数一万五千人的

一个军，他们已得到渡过普鲁特河的命令。这是《维也纳日报》报道

的。

至于《维也纳日报》的这些报道是否属实，我们暂且不论。但至

少可以肯定：如果这些报道属实，那么，贝姆的兵力必然是大大地

增加了，因此他能够把拥有五十门加农炮的二万五千名奥地利人

和六千至一万名俄国人从喀琅施塔得那样一个拥有许多有利阵地

的地区赶走。因此，尽管驻有俄国人，我们仍可以对特兰西瓦尼亚

的命运表示放心。原因在于谁也不会相信，帝国军队“由于缺少弹

药”而不得不逃跑，因为除海尔曼施塔特外，喀琅施塔得是奥军的

第二个主要军需仓库。

从至今收到的所有报道可以看出，《维也纳日报》发表的俄国

３３３

① 按《新莱茵报》的原文，下面一段中这个数字是二万五千人。——译者注



部队在瓦拉几亚的人数，只有实际数字的五分之一。

《新奥得报》的马扎尔通讯证实了《布勒斯劳报》关于攻克海尔

曼施塔特的报道。该报道是根据一位目击者，海尔曼施塔特的萨克

森人的口述而写的。贝姆禁止他的部队采取过火行为，并保证实行

大赦，只有那些把俄国人召唤进来的人除外。然而，这些人早已逃

之夭夭了。

据该报的克拉科夫通讯说，帝国皇家驻贝尔格莱德领事迈尔

霍费尔先生带到维也纳的“令人沮丧的消息”说，土耳其政府已抗

议俄国人从土耳其领土出动去干涉特兰西瓦尼亚，并主张，只有它

自己才有权从土耳其领土出动进行干涉。２５１

此外，帝国皇家军法报道自己也承认，贝姆的阵地远远没有受

到威胁，而相反，贝姆却威胁着瓦拉几亚和布加勒斯特。如果情况

适宜于发动向那里的入侵，他将诉诸被镇压下去的瓦拉几亚革命

和因俄国人的入侵而受到挫伤的土耳其人的野心。俄国人对多瑙

河各省的垂涎以及奥地利与俄国结成的联盟，无疑促使土耳其人

对马扎尔人的事业抱有极大的同情。

昨天的消息报道以后，双方军队在蒂萨河畔的阵地没有发生

变化。然而，奥地利人悲叹不已，他们的处境看来日益窘迫。据说

佩斯已有一万三千名左右的伤病人员，而驻蒂萨河的现役部队已

减少到四万五千人。文迪施格雷茨好象已把指挥权移交给耶拉契

奇（？）。而马扎尔人的勇气和实力却与日俱增。他们驻在佩斯周围

的从瓦岑到采格莱德的一个广阔的半圆形内；他们的游动部队一

直进袭到科莫恩城下和莫拉维亚边境。科苏特又发行了一千五百

万盾的新纸币１７６，从而又弥补了其军队的六个月开支。

帝国军队竭尽全力，以改善其驻蒂萨河部队的处境。已从科莫

４３３ 战 地 新 闻



恩（在那里据说已有五千名奥地利人死于疾病和战场）有一个军调

往佩斯，他们放弃了对科莫恩包围圈的紧缩。从维也纳开来了三个

营，从奥里缪茨开来了两个胸甲骑兵连，一个团和一个步兵营。此

外，在莫拉维亚和加里西亚也进行了大量的战备活动。准备让一万

名俄国人到列姆堡来，以使哈默尔施太因最后能够带着全部奥地

利守备部队开往匈牙利（见下面“波兰”栏）２５２。拉德茨基军最优秀

的军官：中将赫斯男爵、贝奈德克将军、迈尔霍费尔将军都被召往

匈牙利；尽管如此，奥地利人取胜的希望仍然非常渺茫，以致他们

设想“直到５月才在匈牙利开始采取认真的军事行动”！

南方的局势对帝国军队来说同样也是令人不愉快的，尽管又

在谈论塞尔维亚人在森塔的胜利，以及他们然后必定会采取的残

暴行为。另一方面，塞尔维亚人和奥地利人的联盟现在非常松弛，

以致后者担心将出现极其严重的情况。

“卢卡维纳中将最近断然声明，这三个巴纳特边屯团１３９，以及就内政来

说，还有泰梅什、克拉绍和托龙塔尔三个州，必须绝对服从他的命令，否则他

将不得不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对付所有违抗者。这一声明和总参谋部的并不

热心的执行，引起居民的强烈不满。总主教①在努力重新争取卢卡维纳从事

民族事业失败之后，迫不得已于昨天派遣了信使伊奥凡·内德利科维奇，向

文迪施格雷茨公爵殿下呈书，请求运给他二万支步枪，以武装能使用武器的

塞尔维亚人，并请求指示卢卡维纳和泰奥多罗维奇两位将军更加诚恳地对待

塞尔维亚的民族事业，否则他将陷入同马扎尔人谈判的极不愉快的境地。人

们以焦虑不安的心情展望着未来。”

这就是从泽姆林向奥地利报纸写的报道。

马扎尔人也再次入侵加里西亚。《维也纳日报》写道：

５３３战 地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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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八百人的匈牙利叛军入侵紧靠匈牙利边境的萨姆博尔县的布尔齐

夫卡村，抢走了所有的牲口，随后又撤退了。打算敲钟告警的教堂仆役，被叛

军枪杀。”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９—１０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１日《新莱茵报》第

２６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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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地 新 闻

没有任何战地新闻可供报道。帝国军队在佩斯举行了一次大

规模的军事会议，并决定，在今后四个星期之内，只限于防守，同时

调集援军（据说有五万人！）。但马扎尔人在此期间摆出了一副严重

挑衅的架势，以致文迪施格雷茨不顾这一决定，而不得不向他们呲

出他那已经松动的牙齿。４月４日，他朝距佩斯三德里的格德勒推

进，并在那里建立起他的大本营。《东德意志邮报》由此推断一次战

役即将来临。在豪特万附近，同样在采格莱德附近也听到了隆隆的

炮声，但是，还完全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２３１

由于起义军最近散发的一份通告说，应把科苏特纸币视为合

法货币，而且以军法处置相胁，强迫接受，所以政府再次提醒人们

注意，这种纸币是无效和没有价值的，同时还特别警告，不能接受

科苏特新发行的十佛罗伦纸币２５３，因为不仅要没收这种纸币，而且

也要处罚任何持有这种纸币的人。

曾短时间落入帝国军队手中的包姚，又被马扎尔人重新夺回。

总之，看来他们在巴纳特有很大的进展。任凭奥地利人散布多少军

法谣言，例如说塞格丁已被占领，而且处于火海之中，但他们自己

的报纸也不得不辟谣，并承认，马扎尔人在巴奇考（位于多瑙河和

蒂萨河之间）有重大进展。

科莫恩１１９受到猛烈的炮轰，但是，对每一个建筑物都可以防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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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要塞，这又有什么用呢。守备部队为了表示对帝国军队的加

农炮的蔑视，最近让一个穿睡衣戴白睡帽的人，在城墙上漫步，并

用一块白手帕十分认真地掸掉城墙上的灰尘。帝国军队的炮弹从

四面八方呼啸而来，但这位悠闲自得的匈牙利人毫不在意地继续

干他的趣事。

没有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新闻。有一则军法报道断言，俄国人

以优势兵力入侵，并重新收复马扎尔人新近占领的阵地。这样撒谎

真是无耻之尤。另一则报道却相反地说，贝姆已到达蒂萨河，并说，

特兰西瓦尼亚很安全，他留下二万人在那里守卫这个国家和各个

山口。这则报道同前一则报道一样，都是不真实的。贝姆占有整个

特兰西瓦尼亚，而且他还留在那里，几天之内，他也许就会占领直

至多瑙河和普鲁特河的所有土地。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１日 原文是德文

左右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２日《新莱茵报》

第２７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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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新闻。——德国舰队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丹麦人已撤离了哈德尔斯列本，该城

重新又被帝国军队占领。２５４我们收到了一些关于松德维特战役的

详细报道，其中说到双方损失相当严重。帝国军队抓了各式各样的

俘虏。——北德意志的几家报纸主要还是忙于报道埃克恩弗尔德

港这件引人注目的侥幸事件。２５５这一独特而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件，

在下一次德国革命之前，大概会被当作帝国武装的最伟大的功勋。

已经证实，丹麦人得到明确的命令，妄图疯狂地对埃克恩弗尔德采

取行动。显然，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必然要遭到这种失败。此外，

从整个事件可以看出，德国舰队是一个多么可笑的设施。这就是

说，尽管往法兰克福送去许多金钱、耳环、手镯和假珠宝，但仍一直

是存在于纸上的德国舰队，终于成了现实！２５６它应该用由被炸毁的

丹麦战列舰“克里斯提安八世号”的残骸来建造！我们并不是开玩

笑。整个埃克恩弗尔德和部署在这里的战绩辉煌的帝国军队一起，

忙于打捞飘到岸边的碎片、炮架、水箱、帆桁等等，并把这些东西储

存起来，以供建立德国舰队之用。汉堡《交易所报》以应有的严肃态

度报道了这一切。我们从自己这边可以预言，这艘被光荣俘获的

“盖菲翁号”２５７一旦在公海上露面，丹麦人将会出色他把它重新夺

回去。

在易北河口，又停着四艘丹麦船只：三艘巡航舰和一艘轻巡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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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以进行封锁。“哈夫鲁恩号”巡航舰停在奥得河口。德国舰队本

来有机会在这里大显身手，但是他们将小心从事。整个德国舰队除

了供吹嘘和为汉堡、美国和英国的船主谋取暴利，别无他用。这些

船主把他们淘汰的船只，卖给了法兰克福的帝国无能之辈２５８，骗取

了大量金钱。在易北河上的整个小舰队（其石印图片在所有图片商

店都能看到）都不适宜于航海，由原来一些商用两桅横帆船和威悉

河上的轮船改成的战舰，它们的结构单薄，就更不能承受加农炮的

重量和发射时的剧烈震动。我们根本不想去谈论停泊在威悉河上

的那些设备豪华、最近光荣搁浅的昔日曾横渡大西洋的轮船。

关于整个德国舰队的记述，纯粹是抄袭的，是早就有了的。许

多年以前，比利时模范国家（对德国来说也是航海方面的模范国

家）以一百二十万法郎，从利物浦的一个船主那里购买了“不列颠

女王号”这艘轮船，以便在安特卫普与纽约之间开辟一条航线。在

这艘船的桅杆上飘扬着黑红黄三色旗２５９，德意志祖国与比利时模

范国家都同样有这种国旗。但情况是：通过首次航行就已表明，“不

列颠女王号”不适于在海中航行。从此以后，这艘被淘汰的利物浦

船，就停放在安特卫普的船坞里，直到不久前，它终于被标明为“旧

木材”而以十三万法郎重新被卖了出去。

这就是德国的舰队！如果丹麦人下次再夺到一艘德国船，他们

同样将把它在哥本哈根当作“旧木材”拍卖掉。

德国人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海上强国，这应当归咎于他们的地

理位置。但是，尽管有丹麦人，尽管有俄国人，他们本来能够拥有一

支至少可以用来保护他们的海岸和称霸于波罗的海的海军。然而，

只要黑红黄色以及黑和白色的帝国破烂货２６０继续保持下去，就连

这一点也是办不到的。只有当红旗在桅杆上飘扬时，才可能有一支

０４３ 战地新闻。——德国舰队



德国的舰队。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２日 原文是德文

左右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３日《新莱茵报》

第２７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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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新闻。——
文迪施格雷茨评钦定宪法

  由于今晚没有收到布勒斯劳和维也纳的信件和报纸，因此我

们只能提供少量有关匈牙利战事的材料。帝国军队又在谈论他们

对匈牙利人所取得的胜利。据说，耶拉契奇在采格莱德夺取了马扎

尔人的十七门加农炮，雅布沃诺夫斯基又推进到洛雄茨，施利克在

豪特万全线击退了马扎尔人，等等。奥格斯堡《总汇报》４月４日来

自佩斯的报道就是这样写的。同一日期的其他通讯对此丝毫未提

及，并断言，奥地利军队仍继续全面退却，而佩斯的马扎尔人现在

的情绪比任何时候都更高涨。有一点是肯定的：由于马扎尔人决心

向前推进，文迪施格雷茨准备在获得五万名援军之前迫使马扎尔

人停火一个月的美好计划显然被破坏了。文迪施格雷茨看到，就是

现在他不得不接受一场决战。如果他被击败，对帝国军队是事关重

大的；如果马扎尔人被击败，却根本就无关大局。匈牙利人始终有

进入蒂萨河沿岸难以通行的沼泽和普什塔草原的退路，他们隐蔽

在这后面，犹如置身于最牢固的要塞之中。在没有作战基地的帝国

军队的后方，有六十德里敌方的土地，一旦失败，他们不得不仓皇

朝维也纳方向撤退，就象过去拿破仑在莱比锡战役之后朝莱茵河

撤退那样。幸免者将是少数，而且这些幸免者也不成其为军队了。

此外，帝国军队由于自己在佩斯城下集结而获得的唯一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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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看来是，戈尔盖在同克拉普卡和他自己的至今仍在斯洛伐克

执行巡逻任务的部队会合之后，放弃了他打算沿山脉向科莫恩挺

进的计划。戈尔盖稍稍向南转移，以便同驻在豪特万和珍珠市的马

扎尔主力会合后共同对抗施利克的军。马扎尔人在这一地区的胜

利同一次转瞬即逝的，即使是象成功地袭击科莫恩围城部队这样

的胜利相比，当然要重要得多。

在南方仍进行战斗的地方，即在巴奇考，马扎尔人取得了决定

性的优势。塞尔维亚人在森塔的所谓胜利，已消失在军法烟雾之

中。此外，我们现在听说，马扎尔人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从泰莉莎奥

佩尔和塞格丁向南推进，把塞尔维亚人往前驱赶。他们占领了松博

尔和韦尔巴斯，征服了整个巴奇考州等等，并威胁着彼得瓦尔登被

包围的地区。事实上，韦尔巴斯距离彼得瓦尔登只有几德里。不久

之后，我们将听到这一地区的重要消息。这次出人意料的急行军是

费特尔—达米扬尼奇的军，在留下一个监视旅对付北撤的耶拉契

奇之后完成的。这次行军之所以极为重要，不仅仅是为了要给彼得

瓦尔登解围，尤其是为了塞尔维亚人。大家知道，塞尔维亚人同帝

国军队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而且多次以同马扎尔人进行谈判相

威胁。正是由于马扎尔人的实力在伏伊伏丁那如此突然地出人意

料地壮大起来，否则，谈判就不可能迅速结束。

在北方，据说列姆堡的指挥官哈默尔施太因将军已率领十五

个营开往匈牙利。我们记得，他启程的消息在所有的报纸上一度已

经登载过了；据说他已经渡过蒂萨河，推进到距德布勒森八德里的

尼赖吉哈佐，但这条消息没有一个字是真的。此外，我们请大家看

一下我们前天登载的来自列姆堡的通讯２５２，其中一点也没提到有

过这样迅速的开拔。

３４３战地新闻。——文迪施格雷茨评钦定宪法



《劳埃德氏报》４月７日报道说，已有二万名俄国人向
·
特
·
兰
·
西

·
瓦
·
尼
·
亚开拔，穆拉维约夫将军率领二万人的一个军从比萨拉比亚

匆忙赶来。土耳其人也开到边境，以守卫瓦拉几亚。迄今守卫加拉

茨和伊布拉伊尔的土耳其部队约六千人，于３月２１日开往布加勒

斯特，预计在几天之内，加拉茨将有新的土耳其守备部队。

大概用不着我们再说明，这些报道又纯粹是些军法谣言。

我们从布柯维纳获悉，被各军法报纸说是驻在比斯特里察和

毛罗什瓦沙尔海伊之间的马尔科夫斯基，根本就没有在特兰西瓦

尼亚的领土上。他不是向前推进，相反，却把自己部队的大部分从

布柯维纳派往加里西亚。这支部队现在驻在代拉廷，距布柯维纳边

境约十五德里，那里人们正担心马扎尔人的侵袭。

我们用一份公文作为结束。佩斯《观察家报》在刊登这份公文

时，写了如下的按语：

“以下的对奥地利宪法２２１的说明是专谈有关匈牙利情况的。虽然它不是

来自官方，但它是分发给王国全权代表供国内传播用的。因此，我们毫不迟疑

地把它发表了。”

文件全文如下：

“奉我们的皇帝和国王弗兰茨－约瑟夫一世陛下的敕令，我作为皇帝陛

下的全权代表，就３月４日在整个帝国生效的宪法中有关匈牙利的情况，作

如下的解释和说明。我们最仁慈的皇帝和国王陛下恩准为这个统一而不可分

割的君主国颁布并发表一部宪法，它加强了整个帝国内部的紧密联系，在维

护个别地区的独立性和发展能力的情况下使全国得到统一，同时保证各民族

的平等权利。陛下希望，把这部宪法随同他向人民发布的公告，立即用匈牙利

王国人民的语言，向他们公布。陛下满怀信心地相信，匈牙利人民将对宪法扩

大和保证他们的政治权利表示赞赏。根据这些政治权利，他们有权按宪法规

定，参与帝国的共同事务。帝国准备今后以共同权利为纽带，把按国事诏书２０５

４４３ 战地新闻。——文迪施格雷茨评钦定宪法



在同一君主领导下联合起来的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陛下期待

着，他的人民将把这部宪法看作对延长宪法有效期，对他们的福利以及对他

们的立宪的未来的有力保证，并将懂得如何评价这些由于物质利益和真正自

由主义的政治机构的共同性的融合而产生的有益成果。在完成这一成为皇帝

毕生使命的伟大事业中，皇帝力求恰如其分地考虑匈牙利的情况；他最崇高

的愿望就是，这项使各族人民为切身利益而投身的伟大统一事业，在合理考

虑现存关系和认真维护那些经过时间和经验的考验，证明是有益于公众的和

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政治机构的情况下，将得以实现。与此相适应，还有维护法

律所保证的宗教信仰自由；在匈牙利国家立法中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一个自

由活动的范围，这个活动范围仅仅受到为维护帝国及其强大政府的统一所必

需的、并根据宪法精神而行动的政权的制约。这一活动范围的必要条件是，在

考虑到我们政府卓越的先皇①于１８４８年春对农民阶级所作的让步２６１的情况

下，实现国家内部的改革。一旦恢复了和平和秩序以及平定了不幸在帝国部

分地区仍存在的武装叛乱之后，陛下将为匈牙利国家立法确定其法定的活动

范围。要促使这种人们所渴望的情况尽快出现，就需要陛下的那些爱好秩序

与和平的人民同陛下及其部队的共同合作；在那以前，陛下认为他的义务和

权利就是：采取一切措施以恢复秩序、和平与正常的国内行政管理，并且医治

这个不幸国家所遭受的无数创伤和使革命的冒险行动不致重演。皇帝陛下将

懂得让这些人民依照他们的权利而生活，并使他们适应自己的职业。他充满

信心地期待着一切善良的人们在这方面努力支持他，以使他们和他们的同胞

都能参与那些由于伟大帝国的新生和一切力量团结在一个伟大目标之下而

必然要扩及每一个人的善行。

元帅文迪施格雷茨公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０日于我在欧芬的大本营”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２日 原文是德文

左右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３日《新莱茵报》

第２７１号

５４３战地新闻。——文迪施格雷茨评钦定宪法

① 斐迪南一世。——编者注



关于起义者被歼灭的谣言

从今晨收到的维也纳报纸上我们终于又看到了官方的帝国皇

家军队的生命象征。在佩斯和欧芬张贴了下列的布告：

“总督①阁下的军的一个旅昨天在从亚斯贝雷尼前来的途中与敌军的一

支部队遭遇。尽管敌人在数量上超过我们的部队，但他们立刻遭到攻击，并被

击溃，我们还缴获了敌军的十七门加农炮。这是军事行动的开始，它将以叛军

被歼灭而告终〈！！〉。

第二军司令官中将拉迪斯拉夫·符尔布纳公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５日于欧芬”

《东德意志邮报》在一份同样是４月５日来自佩斯的通讯中，

发表了对这份公报的评论，其中说：

“昨天是战斗的日子。到处都有传说。晚上七时左右，浮桥运了回来，弹药

车、空炮架、还有个别小部队的士兵也随着到来，这时更加不平静了。同时，命

令住在设防的多瑙河一岸吊桥附近的房屋里的居民做好撤出他们住所的准

备。今天开来了载着伤兵的车辆，同时传说，总督遭到了失败，叛军从采格莱

德逼近该城。到达的士兵都是他那个军的。”

这看来更象是一次败仗，而不是一次胜仗。大家知道，《东德意

志邮报》对马扎尔人是毫无偏爱的。

正如符尔布纳所说的，这就是“军事行动的开始，它将以叛军

６４３

① 耶拉契奇。——编者注



被歼灭而告终”。因此，我们完全可望不久就会听到关于一场更重

大的战斗消息。此外，甚至连《科伦日报》也不再相信符尔布纳先生

关于“叛军被歼灭”的说法。

看来佩斯军事会议的先生们感到受了侮辱，因为有人想从意

大利把所谓更能干的军官调来以弥补他们的无能。他们要在诺瓦

拉的胜利者２６２到来之前，不惜任何代价“把叛军歼灭掉”。等着瞧

吧！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２日 原文是德文

左右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３日《新莱茵报》

第２７１号

７４３关于起义者被歼灭的谣言



马扎尔人的胜利

科伦４月１２日。我们今天发行了增刊，这并不是为了向读者

报道昨天在法兰克福举行的根本无关紧要的辩论，而是为了向读

者报道一条更为重要得多的消息，即马扎尔人取得了对帝国军队

的重大胜利，全线被击溃的帝国军队已撤退到佩斯城下（见“匈牙

利”栏）①。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２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３日《新莱茵报》

第２７１号增刊

８４３

① 见下一篇文章。——编者注



马扎尔人的胜利

《科伦日报》在长时期消沉之后，突然又抬起了它老练的脑袋，

它说：

“经过长时间的间歇，奥地利人又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军事行动，而现在将

要进行的打击，可能是决定性的。”

因此，《科伦日报》的报道以感激的心情看待四万名俄国人２６３

和五万名奥地利人，他们最近被召募到匈牙利去，专门帮助《科伦

日报》脱出由于在匈牙利的有力的军事行动而使自己陷入的错综

复杂的境况。

但是，谋事在《科伦日报》，成事在邓宾斯基！

这家了不起的毗邻的报纸以少有的满不在乎的态度看待它三

次向德布勒森胜利进军但毫无成果的事实，它为奥地利的进攻加

上了“决定性的”神奇力量。在这之后仅仅几个小时，就有消息传到

科伦这里说：

“
·
邓
·
宾
·
斯
·
基
·
全
·
线
·
击
·
败
·
了
·
奥
·
地
·
利
·
人，
·
并
·
把
·
他
·
们
·
一
·
直
·
赶
·
回
·
到
·
佩
·
斯
·
城
·
下。”２６４

“真的，真是这样！事情确实就是这样！这是有人写信告诉我的！”

文迪施格雷茨本人没有否认这件事。第３４号公报已经来了；

文迪施格雷茨悲叹敌人的优势，特别是在匈牙利平原上起决定性

作用的轻骑兵的优势，以及马扎尔人的“无数的火炮”，他还声明，

９４３



他要等待从佩斯来的援军。２６５公报说：

“维也纳４月９日。元帅先生文迪施格雷茨公爵殿下７日晚发自佩斯的

报道，提供了以前曾提到过的元帅于本月４日和５日亲自对敌军进行大规模

侦察的战果。——这些敌军据称有五万人之众，配备大量火炮，而且骑兵的

数量特别多。他们在戈尔盖和克拉普卡的指挥下，从密什科尔茨至迈泽克韦

什德一带，向珍珠市运动，而其前卫部队在邓宾斯基指挥下已推进到豪特

万。——就是这支部队于本月２日受到中将施利克伯爵先生的攻击，在火炮

损失严重，士兵大批被俘的情况下，被赶回到霍尔特。——另一股叛军在蒂

萨河右岸，索尔诺克和亚索帕蒂之间，正向着炮兵总监１０３耶拉契奇男爵方面

运动。

中将施利克伯爵的第三军的阵地在佐吉沃河彼岸，而第一军则部署在塔

皮欧比奇凯附近。在这种情况下，元帅准备亲自确定敌军的位置和兵力，于是

在４日来到格德勒，同时把第二军的一部分也派到这里来，而该军的左翼则

留在包洛绍焦尔毛特和沃德凯特的阵地上。

这一侦察活动揭示了敌人的全部兵力。这时，敌人估计会有一次进攻，所

以先把他们的主力向第三军，然后向第一军展开。——目前大约有敌人的四

个军在珍珠市和索尔诺克附近会合，企图攻击我方在托奥尔马什的正

面。——第三军向敌人的右翼运动，以及，如前所述，炮兵总监耶拉契奇男爵

在塔皮欧比奇凯附近所进行的光荣战斗，都向元帅证实了敌军的优势，特别

是轻骑兵在非常开阔的地带所拥有的优势。因此，为了接近从四面八方向他

靠拢的后备部队，他命令第一军和第三军，以及迄今仍作为后备军驻在瓦岑

和佩斯之间的第二军朝佩斯方向会合，使该城被包围在从保洛陶、凯赖斯图

尔直到绍罗克沙尔的一个大弧圈内。

在这次运动中，敌人立即进行追击，并首先袭击了部署在伊沙塞格附近

的第一军，而他们却误认为是同部署在格德勒附近的第三军交战。在这次运

动中，战斗于６日中午开始。在战斗中，菲德勒尔旅得到洛布科维茨师的一支

分队的增援，迫使敌人退却。后来，敌人企图用十二个骑兵连进行大规模袭击

来掩护撤退，但却受到两个凯赖斯轻骑兵连和一个麦克斯·奥尔施佩格胸甲

骑兵连２６６从侧翼的攻击，同样遭到了挫败。这一仗又夺取了敌军六门加农炮，

使敌军在战场上丢下许多尸体，这是因为我们的火炮的有效火力对他们的队

０５３ 马扎尔人的胜利



伍起了毁灭性的作用。炮兵总监耶拉契奇男爵也猛烈地痛击了敌人，然后占

领了为他指定的阵地。

元帅先生殿下决定，在这些阵地上等待此刻从四面八方向匈牙利开来的

援军。由于他的部队已完全集中，他就有可能用这支兵力根据情况的需要，向

任何方向采取军事行动。”

可惜，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只能把对这份富有启发性的、但

愿是帝国军队最后的一份公报的评论，推迟到明天。

今天我们只能补充说，根据《布勒斯劳报》的报道，邓宾斯基指

挥的马扎尔部队把耶拉契奇的军部分地同主力军切断，而施利克

的军的一部分似乎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明晚我们将得知，这些消

息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自从开战以来，帝

国军队还没有遭受过象贝姆在特兰西瓦尼亚和邓宾斯基在格德勒

所给予他们的那样的两次挫败。祝他们顺利！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３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３日《新莱茵报》

第２７１号增刊

１５３马扎尔人的胜利



奥地利人的失败

我们再回过来谈文迪施格雷茨发表的两份军事公报。第３３号

公报开始说：

“元帅文迪施格雷茨公爵殿下获悉，叛军在珍珠市和豪特万之间集结了

大量战斗部队，因此他授命中将施利克伯爵在该地区进行一次侦察。”

“获悉！”但是，文迪施格雷茨是在战斗中，以极其痛苦的方式

“获悉”这件事的。这些战斗迫使其部队从卡绍退到瓦岑，从费莱吉

哈佐退到皮利什，即撤退到离胜利的马扎尔人二三十德里的地方。

我们言归正传。

随着施利克４月２日的这次“侦察行动”，开始了一系列的战

斗，战斗持续了五天，并于６日，以帝国军队撤到佩斯城下的全面

退却而告终。我们试图根据当然是十分有限的资料，特别是为了避

免夸大马扎尔人的胜利，我们试图根据帝国公报本身来描述这些

战斗的过程。

根据第３４号公报，帝国军队的部署如下：

奥地利军从包洛绍焦尔毛特经瓦岑和奥索德直至采格莱德，

形成一条漫长的战线。拉姆贝格指挥的第二军是左翼，该军中推进

里程最多的一些旅（格茨旅和雅布沃诺夫斯基旅）并不象以前所吹

嘘的那样在洛雄茨，而是在距该地还差六德里的包洛绍焦尔毛特、

２５３



沃德凯特和瓦岑附近。正面是施利克率领的第三军，他们占有在佐

吉沃河右岸的豪特万和奥索德地区的阵地。耶拉契奇率领的第一

军是右翼，其阵地从采格莱德一直伸展到亚斯贝雷尼附近，同样在

佐吉沃河右岸，但在稍稍往后一点的地方。

根据公报，帝国军队就是这样部署的。

与他们相对峙的是马扎尔人的两个主力集团军。北部军由邓

宾斯基、戈尔盖和克拉普卡指挥，从珍珠市出发，迎着施利克推进。

没有说明由谁指挥的第二军占领亚索帕蒂和索尔诺克之间的阵地

同耶拉契奇相对峙，离他的主力仅有几德里。佐吉沃河在整个战线

上把敌对的各个军隔开。

４月２日，施利克起程，在豪特万附近渡过佐吉沃河。但是，如

同第３３号公报所说的，他发现，
“敌人的兵力超过他的兵力如此之多，以致他宁可在格德勒附近建立牢固的

阵地，直至再有援军开来。在这次后撤时，普罗哈斯卡步兵１０５的冯·卡尔希贝
格上尉奉命破坏豪特万附近的桥梁。

冯·卡尔希贝格上尉和他的非常英勇的连队在枪炮的猛烈火力之下以

模范的坚毅性完成了这项破坏工作，从而阻截了敌人，使这个军的后撤行动

没有受到敌人多大干扰”。

可见，这是一次奥地利人遭受失败的战斗，他们向佩斯的撤退

只完成了一半。他们所能得到的，只是“后撤行动没有受到敌人多

大干扰”。

佐吉沃河在豪特万附近是一条狭窄的小河，离其源头几乎不

到七德里。破坏了桥梁，充其量只能对炮兵，也许还有步兵的追击

造成障碍，但却无法阻拦骠骑兵。对于在伸向平原的起伏不平的地

形上撤退的军队来说，轻骑兵的追击恰恰是最讨厌的事。

奥地利人的这第一次败仗，在第３４号公报中已变成是一次胜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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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２日遭到中将施利克先生的攻击，损失了〈！〉相当数量的火炮和俘

虏〈！！〉并被赶回霍尔特〈！！！〉的就是这个前卫部队〈指邓宾斯基指挥的马
扎尔前卫部队〉”

文迪施格雷茨相信他的读者是非常健忘的，以致他希望他们

在４月９日就忘掉他在７日印发的东西。

如果说上面这段话还有一点意义的话，那就是说：“损失了相

当数量的火炮和俘虏”这句话不是指马扎尔人，而是指帝国军队。

由于这次败仗，文迪施格雷茨不得不把他的军队更加集中起

来。在左翼（第二军）极其匆忙地把乔里奇师从瓦岑调到格德勒。耶

拉契奇得到命令继续前进，并保持与施利克的联系。文迪施格雷茨

本人于３日前往格德勒，４日到了奥索德。（第３３号公报是这样说

的。按第３４号公报的说法，文迪施格雷茨于４日才前往格德勒。这

两份公报是这样地一致！）

耶拉契奇把他的军从采格莱德朝西北方向的格德勒靠近。４

日，该军在这次运动中于塔皮欧比奇凯附近遭到袭击。公报说：

“拉契奇少将迅速转入进攻，用刺刀迎击不断逼近的优势敌军，并把他们

击退。这次战斗夺取了叛军十二门加农炮，把其中四门套上马，立即转移到安

全的地方，而把其余的八门钉死。我们还抓了许多俘虏，但我们也为损失了勇

敢的少校里德泽尔男爵和斗牛士骠骑兵１２６久尔科维奇骑兵上尉而哀悼。”

缴获的加农炮，最初说是十七门，然后说是十四门，最后又说

是十二门；但这些火炮都套上了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现在终

于承认，虽然曾缴获十二门加农炮，但遗憾的是，不得不留下其中

的八门，据说把它们都钉死了。这件事并没有多大价值。但是从不

得不把缴获的八门加农炮留下这件事恰恰可以看到，在塔皮欧比

奇凯附近的战斗中所取得的是什么样的胜利。如果打了胜仗，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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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战场，如果能守住战场，也就能守住在战场上未套上马的加农

炮。

因此，塔皮欧比奇凯附近的“光荣战斗”其实又是一次败仗，是

帝国军队在其“大规模侦察活动”中的第二次败仗。

然而，现在文迪施格雷茨亲自统率军队，并取得了下列的胜

利：

“本月５日，元帅向驻在豪特万附近的敌人发动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一

个齐瓦拉尔特枪骑兵师和三个克雷斯轻骑兵连２６７，以罕有的英勇气概袭击了
敌人的四个骠骑兵师，以二人阵亡，十人受伤的轻微损失取得了辉煌战果。六

十名骠骑兵，其中有两名军官遗尸战场。此外，叛军还有四十人受伤，三十二

人被俘，其中有一名军官。”

文迪施格雷茨向我们讲述了帝国骑兵的几个连“在这种情况

下”顺便完成的英雄行为，但是，至于整个“进攻”结果如何，我们就

不得而知了。因此，这里显然又是从一场总的说来是不利的战斗中

抽出仅有的、一时得胜的片段，以掩饰其总的悲惨结局。

这次战斗的结果是——帝国军队撤退到佩斯城下。文迪施格

雷茨说，这次战斗向他证实了“敌军的优势，特别是轻骑兵在非常

开阔的地带所拥有的优势”。因此，他认为有必要，把所有三个军尽

快地在最靠近佩斯的地方集中。

此外，这一机动远远不是战略计划的结果，而是出于迫切需

要。文迪施格雷茨承认，敌人对他

“立即进行追击，并首先袭击了部署在伊沙塞格附近的第一军，而他们却误认

为是同部署在格德勒附近的第三军交战”。

看来，文迪施格雷茨在一次极其艰苦的撤退中，唯一感到满意

的是，马扎尔人攻打的不是他们想攻打的那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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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撤退时，于６日又一次发生了战斗。

“在战斗中，菲德勒尔旅得到洛布科维茨师的一个分遣队的增援，迫使敌人退

却。后来，敌人企图用十二个骑兵连进行大规模袭击来掩护撤退，但却由于受

到两个克雷斯轻骑兵连和一个麦克斯·奥尔施佩格胸甲骑兵连２６６从侧翼的

攻击，同样遭到了挫败。这一仗又夺取了敌军六门加农炮，使敌军在战场上丢

下许多尸体，这是因为我们的火炮的有效火力对他们的队伍起了毁灭性的作

用。”

从战略观点上看，甚至《科伦日报》也没有写过比这更为荒谬

的东西。一个得到一个师的一个分队加强的旅迫使胜利的和占优

势的马扎尔人撤退！为了掩护这次撤退，这些马扎尔人竟用十二个

骠骑兵连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袭击——去对抗一支微不足道的步兵

部队！还有更妙的。这十二个连的马扎尔人被三个连的帝国军队

赶跑，而且还被缴获了六门加农炮！！可以看出，习惯于胜利的文迪

施格雷茨不得不再次从一场总的说来极为不利的战斗中，抽出一

些个别的、有利的事件，从而提供一部其荒诞程度超过世界上所有

闵豪森式的童话的历史故事。

英勇的耶拉契奇总督的情况也不妙。

“他也猛烈地痛击了敌人，然后占领了为他指定的阵地。”

这寥寥数语就足以证明，耶拉契奇为了能够撤退到佩斯，必须

经受一场最严重的战斗，并进行突围。损失有多大，我们不久就会

知道。

在佩斯附近的这个阵地上，文迪施格雷茨现在

“决定，等待此刻从四面八方向匈牙利开来的援军。由于他的部队已完全集

中，他就有可能用这支兵力根据情况的需要，向任何方向采取军事行动”。

高贵的元帅的这一美好的计划以及他最后的可笑夸口，想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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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被戈尔盖和邓宾斯基毁灭了。

把两份公报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帝国军队已在全线撤退，

只限于保卫佩斯。我们不久将会获悉，邓宾斯基对佩斯发动了进攻

或者他在帝国军队后方采取了措施。

所有非官方报道都说，帝国军队的失败比这些公报所承认的

要严重得多。从２日开始，在佩斯就听到整条战线上的连续不断的

隆隆炮声。从３日和４日起，沿佩斯街道开始撤退。弹药车和辎重

车，备用炮架，运载伤兵的车辆，一些未负伤但没有武器的士兵，纷

纷通过。整个城市采取了防御措施，在各个地方都为军队征用了住

房，士兵们处于待命状态，以便能立即拆毁舟桥。

在佩斯，匈牙利纸币１７６的价值上涨了；在布勒斯劳，奥地利纸

币价格下跌了，这是由于来自普勒斯堡的私人信件谈到了马扎尔

人在格德勒的决定性的胜利。《布勒斯劳报》报道了耶拉契奇被切

断，施利克受到同样命运威胁的消息，对此我们暂时还不加考虑，

因为帝国军队所承认的匈牙利人占优势这一点已足以说明了。

《科伦日报》威胁说，十二天之内将有三万人从意大利调驻匈

牙利的领土！！对此，我们明天再谈。此外，该报还威胁说，有四万

名俄国人正向特兰西瓦尼亚进军，最后还说，有十八个营在哈默尔

施太因指挥下经过齐普斯入侵。俄国人还未到达那里，而哈默尔施

太因迄今只是发布了在加里西亚和匈牙利边境的杜克拉附近集合

一个军的命令。等他做完这件事，马扎尔人早已走得很远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３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４日《新莱茵报》

第２７２号

７５３奥地利人的失败



战 地 新 闻

今天还没有从佩斯得到进一步的肯定的消息。然而维也纳石

印通讯１７５报道说，奥地利军队已完全撤离佩斯，到了多瑙河右岸，

匈牙利将军们已于７日晚进入佩斯，受到火炬游行队伍的欢迎和

群众的欢呼。不过这一消息发表得显然是过于着急了。佩斯附近

的战斗在２日开始，５日和６日就在佩斯的城墙下进行着，７日还

在继续。如果片断的报道可信，那么，８日战斗仍在继续进行。２６８

不难理解，佩斯城下的胜利，并不是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

一件小事。帝国军队有两个有利条件。第一，他们背后有多瑙河、

欧芬要塞和城市本身作为掩护，在撤退时该城筑有工事的通道足

以挡住敌人，掩护战败的帝国军队渡河。第二，他们同马扎尔人相

比，有更集中的阵地。他们在佩斯周围组成一个半圆形，而马扎尔

人又在帝国军队的外围组成一个更大的半圆形。此外，帝国军队的

特点是迟钝和缓慢，但却顽强并善于服从命令，从而使得这一阵地

特别适宜于作为防御阵地。因此，帝国军队仍有可能在佩斯城下再

战斗两天。根据来自各方面的报道，马扎尔军队有着出乎意料的兵

力和闻所未闻的勇敢，因此帝国军队最终会被击溃并被赴过多瑙

河，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帝国军队的辎重四十八小时连续不断地

撤过佩斯，渡过多瑙河。在该城的各个城门前仍然炮声隆隆。

从这些报道中无论如何可以看出，马扎尔人并不想通过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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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迫使帝国军队撤离他们在佩斯附近的阵地，而是要在佩斯城

下进行决战。根据我们的看法和迄今收到的消息，这件事的成功是

没有疑问的。

在维也纳有人说，科苏特在马扎尔军队里，克拉普卡受了重

伤，据另一些报道说，他在亚斯贝雷尼被俘等等。假如后面的报道

属实，那我们早就从公报中知道了。

我们趁此机会报道一些克拉普卡本人的消息。他并不象某些

地方有些人所断言的那样是波兰人，而是匈牙利人，泰梅什堡的马

扎尔斯拉夫人。他的父亲在泰梅什堡作为市长领导市政府多年。他

热中于冒险，所以少年时就投身于军队。在维也纳炮兵学校，他在

数学和军事科学方面的成绩极为优异，１８４１年被编入匈牙利贵族

近卫军２６９。该部队的风尚和精神使他感到，和平时期驻在该君主国

国境的守备部队——他是六年后被调入的——并不合他的心意。

他随即辞去上尉之职。后来我们听说，他在布加勒斯特充当君主①

的炮兵组织者。甚至到印度去的旅行对他来说也是很自然的。然

而，１８４８年３月事件发生了。４月他已在佩斯，并与激进党建立密

切联系。他现在升迁了，因为他是一个热忱的马扎尔人，而且在起

义军的民族活动家中，他是仅次于戈尔盖的最突出的天才。

此外，马扎尔人似乎突然从四面八方涌来。科苏科下令在蒂萨

河到毛罗什河之间的地带训练出来的有战斗力的士兵组成了后备

部队，所有这些后备部队突然都出现在战场上。不仅在特兰西瓦尼

亚，不仅在佩斯城下，而且也在巴纳特，匈牙利人打了胜仗，并以前

所未闻的速度向前推进。２７０昨天我们已经报道过，巴纳特以及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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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奇考，都已被他们占领。关于佩尔采尔率领一个马扎尔军突破奥

地利人的包围而一直杀进彼得瓦尔登的这条消息，我们不想报道，

因为在我们看来，这是不能令人置信的。然而，这件事又似乎是无

可置疑的，克罗地亚政府机关报《阿格拉姆报》自己报道了这条消

息。佩尔采尔和鲍蒂扬尼（彼得瓦尔登的前任司令官）突破了封锁

警戒线，带着新集中的兵力进入要塞。包围似乎已完全被解除了；

努根特又朝西面的松博尔开去，马扎尔人已占领了该城及其近郊。

一切为帝国所有的东西，都从彼得瓦尔登及其近郊撤往锡尔米亚

和斯拉窝尼亚。

由于马扎尔人最近取得的这些进展，巴纳特塞尔维亚人彻底

被孤立了，就象普赫纳过去在特兰西瓦尼亚被孤立一样。很明显，

这种孤立对塞尔维亚人和马扎尔人之间持续不断的谈判２７１只会起

促进作用。

在特兰西瓦尼亚，贝姆的占领看来终于有了保证。我们现在才

正式获悉逃往瓦拉几亚的奥地利人的实力，他们已放弃任何回到

特兰西瓦尼亚的意图。他们将动身取道瓦拉几亚前往巴纳特。祝

他们一路平安！

下面是《维也纳日报》自己刊登的官方报道：

“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最新消息说，３月１３日，帝国皇家军队到达海尔

曼施塔特附近；并在盖罗尔德绍附近占领了阵地，以便与驻扎在福尔毛奇的

俄国人取得联系。１５日，帝国皇家军队向喀琅施塔得进军，而俄国人则据守

在紧靠边境的帝国皇家的检疫所里。特兰西瓦尼亚总司令部、冯·普赫纳中

将和其他一些帝国皇家将领以及同样也撤退到瓦拉几亚的一千二百名帝国

皇家步兵，动身前往勒姆尼克。１８日，帝国皇家特兰西瓦尼亚军到达喀琅施

塔得，意图是坚守由恩格尔哈特将军率领的俄国人所占领的这座城市。贝姆

指挥的叛军也来到了喀琅施塔得。但这时，利迭尔斯已下令撤出喀琅施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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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情况，并由于帝国皇家军队已经没有弹药，也缺少许多其他必需品，

而部队已精疲力尽，指挥帝国皇家军队的冯·卡利阿尼帝国皇家将军决定撤

出喀琅施塔得，并于３月２０日同俄国人一起开往瓦拉几亚。这个军有八千一

百四十名步兵和炮兵，九百名骑兵和四十二门火炮。指挥一千二百名步兵和

二百四十名骑兵的帝国皇家少校海德男爵向特尔茨堡疾进，可望于３月２１

日到达瓦拉几亚领土上的肯普隆格。这样，在瓦拉几亚领土上就约有一万二

千名帝国皇家军队了。卡利阿尼将军指挥的主力部队部署在肯皮纳、普洛耶

什蒂和孔库伦茨，大概要休息十至十二天。当地政府尽可能提供给养。据说，

在海尔曼施塔特现在由前匈牙利陆军大臣①负责指挥，而贝姆则领导着驻喀

琅施塔得的叛军，人们猜测，他试图从那里向布柯维纳出击。为了在瓦拉几亚

寻求保护而离开特兰西瓦尼亚的逃亡者为数很多。３月２７日，总司令的副官

帝国皇家少校冯·赖歇策尔从克拉约瓦来到布加勒斯特，以便使帝国皇家军

队着手从肯皮纳取道克拉约瓦和奥尔绍瓦向巴纳特进军。”

由此得出结论：（１）如果贝姆能够打败一万二千多名奥地利人

和一万到一万五千名俄国人，他必定有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２）

目前，俄国人也没有兴趣重新回到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上去。这

样，特兰西瓦尼亚终于安全了，而有了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革命

军的后方也就安全了。

因此，看来四万名俄国人不愿意帮助《科伦日报》。但是这家报

纸还有哈默尔施太因的十五个营和海瑙的三万人。

好啦！据最新的直接得到的消息说，施利克仍在列姆堡２７２劝说

市民向他呈递一份邀请俄国人进来的请愿书。同时他命令把一个

军集合在距列姆堡二十五德里的杜克拉。等这个军在该地集中，并

装备好弹药、粮食、运输工具等等，至少要过去三四个星期，谁知

道，那时马扎尔人会在什么地方！

１６３战 地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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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到打算在十二天之内（！）就到达匈牙利领土的由海瑙

指挥的无人不知的三万人，那他们就更不能形成危险。海瑙不得已

而放弃对威尼斯的围攻，而进入伦巴第。我们知道，３月３１日和４

月１日布里西亚人给他找了多少麻烦。２７３我们知道，在拉德茨基接

替他之前，他不能离开自己的阵地——而拉德茨基却一直做不到

这一点。而到最后有人接替他的时候，他还得走一百五十至一百七

十德里的路程，才能到达佩斯。确实，有一段路可以乘火车，但是要

运送三万人和相应的炮兵、骑兵、辎重等等，铁路并不能使行军速

度加快多少。因此，这“十二天”很容易变成六个星期，到那时，马扎

尔人就有时间给文迪施格雷茨的军队一些非常严重的教训。谁知

道——也许马扎尔人会在半路上迎接海瑙先生！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４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５日《新莱茵报》

第２７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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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议会权力的蔑视。——
为曼托伊费尔效劳的特务活动

  柏林４月１３日。第二议院关于五磅以下邮件免付邮资的提案

当然丝毫没有受到重视。决议已经作出，而且虽然在立宪国家这一

类事务照例都由议会独自决定，但海特先生对此却另有考虑。到目

前为止，他觉得对所提的问题甚至不屑一谈。

众所周知，冯·莫伊泽巴赫先生是所有政府顾问中最不可少

的人物。没有人能象他那样出色地使用他的耳朵和眼睛，而且总是

给他的朋友曼托伊费尔提供关于柏林人的情绪、意图等等最有用

最新的情报。当然，这些“揭发材料”的编写者对平常叫作特务活动

的事是十分在行的。他为这样高尚的目的利用形形色色的文人骗

子。他最信赖的朋友和最得心应手的工具是《十字报》有名的小品

文作家格德舍和作家勒尔丹茨。①

从梅克伦堡也来了通牒，反对普鲁士国王无条件接受皇冠。２７４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４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５日《新莱茵报》

第２７３号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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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早在１８４４年勒尔丹茨先生在巴黎就被怀疑有这类勾当，并已经请他面对这些

指摘证明自己无辜。——《新莱茵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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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８日来自佩斯的最新消息。报道的其他消息就不太可

靠了。例如，《布勒斯劳报》报道说，文迪施格雷茨不肯接受挑战，已

经带着他的部队开进了佩斯。皇帝的拥护者们认为，马扎尔人不敢

袭击佩斯，一方面是因为那里已筑好了坚固的工事，另一方面是为

了避免破坏自己的首都。同时，看来佩斯的局势不妙。文迪施格雷

茨先回到佩斯，后来又回到欧芬，但一点也没有提到有获胜的希

望。这当然使“忠诚的臣民”大为伤心，而使马扎尔人拍手称快。

同时，贴出了符尔布纳先生于本月７日发布的下列布告：

“欧芬和佩斯两城均处于戒严状态，因此禁止在广场或街道上集会；但由

于这一命令几天来未能得到遵守，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提醒一下，居民应留在

家里，不得随意外出；巡逻队受命，充分利用武器以对付任何聚众闹事的行

为。任何叛乱行动的直接后果都可能使本城立即受到炮轰，为此一切均已准

备就绪。”

使徒皇帝陛下的许多忠诚臣民感到在佩斯已不够安全了，而

纷纷迁居欧芬要塞，已经有佩斯的逃亡者来到维也纳。佩斯的马扎

尔人欣喜若狂，而奥地利人则进行威吓。在舟桥靠欧芬的一边，有

两门装好弹药的十二磅加农炮，欧芬城堡的墙上，有许多重炮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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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斯，这就加重了对韦尔登的威胁。２７６

据说，马扎尔人攻击的猛烈程度，完全超过了奥地利人的预

料。五天来，特别是无数的马扎尔骠骑兵使帝国军队昼夜不得安

宁，这些骠骑兵之大胆，是奥地利人怎样也估计不到的。

此外，帝国军队竭尽全力以坚守阵地。瓦岑和维斯普雷姆的守

备部队已开往佩斯。援军从科莫恩、维也纳等地以强行军开来，但

他们自然来得太迟，是来不及参加这次决战的。

４月１１日，在维也纳交易所里流传着匈牙利人在佩斯城下被

击退的消息。我们认为，这个传说纯粹是交易所的谣言。另一个并

不比前者更为可靠的传说，戈尔盖带着一个马扎尔军解除了科莫

恩１１９之围，并迫使围城部队去迎击他，而放弃了要塞。很可能，马扎

尔或斯洛伐克志愿军正在尼特拉、格兰和诺格拉德等州进行袭击，

并骚扰围攻科莫恩的部队。然而，说马扎尔主力军敢于在佩斯城下

展开决战，却又把戈尔盖连同一个重要的军调走了，这是不可信

的。

第３３号公报宣布耶拉契奇打了胜仗，而他随即又如这位滑稽

可笑的布告炮制者韦尔登在第３４号公报中说的那样“占领了为他

指定的阵地”，而情况到底怎样，《劳埃德氏报》泄露了天机。它来自

佩斯的报道说，那里人们认为这位总督已经被俘，并且对继续得到

有关他的消息，感到非常吃惊。

还获悉一些关于马扎尔军队的详情。克拉普卡并没有象一些

报纸所说的那样已经被俘，而是在马扎尔人的正面阵地上继续指

挥作战。匈牙利军队的左翼，由一位叫达米扬尼奇的巴纳特塞尔维

亚人指挥，他曾经指挥一个军在巴兰尼亚州同努根特和达伦作战，

然后在巴奇考和塞格丁附近作战。如果有个别军法报纸说，他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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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把自己出卖给马扎尔人（！！），那么，这就是一个既愚蠢又可怜的

谎言。早先的奥地利公报证明情况正好相反。

据说，８日进行了决战。我们知道，战斗已进行，而且打得十分

激烈；但是，关于战斗的结果，我们只听到上述的一些传言。

如果文迪施格雷茨被赶到多瑙河右岸，他马上会把自己的部

队撤过拉布河，并放弃科莫恩。一直到莱塔河，他没有一道防线，至

于他能否保住这道防线，这就要看他的吃了败仗的部队的士气了。

无论如何，随着文迪施格雷茨的失败，帝国军队暂时从匈牙利被肃

清，而在马扎尔人的进攻被击退的情况下，奥地利人也没有能够推

进到比蒂萨河畔更远的地方。直到五六万帝国皇家援军开到之前，

老一套的双骰子游戏暂时又要在蒂萨河畔重新开始。

在巴纳特已证实，马扎尔人占领了整个巴奇考州，并为彼得瓦

尔登解了围。努根特父子，在这件事情上终于又丢了脸。

最后，我们根据一份维也纳石印通讯１７５把几位匈牙利将军和

匈牙利军队的详细情况作如下介绍：

“在匈牙利的将领中，戈尔盖是特别值得推崇的。他还很年轻，天赋极高，

非常活跃，不畏辛劳，为人勇敢，人们把他誉为一切军事行动的灵魂，大概不

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众所周知，科苏特在他律师的生涯中，很少有机会在军

事科学领域崭露头角。在外国人中，英国人盖昂是出类拔萃的。他英勇顽强所

向无敌。例如，不久前，他强攻一座山头，上山的路有七道弯，而且山上还驻有

足够的奥地利军队和加农炮，他率领他的纵队发起强攻，损失了四百人。虽然

有可能绕过这座山，但这必须花费很多时间。２７７

勇敢的盖昂从不怕任何障碍，他既头脑冷静，又无所畏惧。在这一特种战

局中，他是最勇敢的游击队指挥者之一。这些最初服装和粮食都供应不足的

洪韦德１６２，现在情况已有改善。过去，在冬天不难看到一些衣衫褴褛的洪韦德

冻死在路旁。他们已学会了忍受战局的艰难困苦，并以纪律严明的部队的勇

敢精神进行战斗。匈牙利人充分地利用了文迪施格雷茨最初赐给他们的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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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特别是以洪韦德的组织形式取得了如此大的进展，在小规模接触中使

用他们，以使其逐渐适应战争环境。

与此同时，他们也尽其可能地完成了军事训练。目前，洪韦德在自己的发

展中取得显著成绩，并在单独遭遇战中显露头角。谁都知道，匈牙利军队的主

力就是他们那些日益引起奥地利骑兵敬畏的出色骑兵，甚至以勇敢著称的瓦

尔莫登胸甲骑兵２７８也常有机会体验到匈牙利骠骑兵的威力，并不止一次地屈

服于他们猛烈的攻击。”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５日 原文是德文

左右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５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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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一直没有关于拉科什费尔德的最后消息。８日，似乎发生了

很少几次战斗；主要战役估计在９日爆发。在维也纳流传着相互矛

盾的传说。一种传言说，匈牙利人胜利地进入了佩斯；另一种传言

说，他们被打败了，施利克包围和俘虏了五千名洪韦德１６２。有一点

是肯定的，即既没有公报，也没有电讯，或任何其他官方消息，这一

点目前足以证明，帝国军队的处境并不妙。此外，据说文迪施格雷

茨由他的儿子把他的辞职书递交奥里缪茨。有人提议把在匈牙利

的最高指挥权交给赫斯和韦尔登，但是，他们俩人拒绝了，因为人

们不想让他们完全自由行事。

佩斯的黑黄色１０１的拥护者希望匈牙利人不要使自己的首都遭

受炮轰和陷入火海。据他们说，邓宾斯基甚至表示反对，他声称，

１８３１年波兰之所以沦陷，就是因为在那里人们过份重视首都华沙

战略上的重要性了。１８１

马扎尔人在巴奇考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已经证实，佩尔采尔

和鲍蒂扬尼已开进诺伊扎茨。诺伊扎茨同彼得瓦尔登正好相对，位

于多瑙河彼岸（左岸），而且象彼得瓦尔登本身一样，已为马扎尔人

所占领。塞尔维亚人去年如此顽强保卫的圣托马斯的堡垒，被马扎

尔人以强攻夺取；松博尔和贝塞斯（巴沙）同样也在他们手中。他们

正威胁着蒂萨河左岸；总主教拉亚契奇不得不离开贝奇凯雷克，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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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潘切沃前往泽姆林；克尼查宁突然又在战场上重新出现，为的是

援救处于困境的奥地利人。

特兰西瓦尼亚安然无恙。《波西米亚立宪报》来自切尔诺维茨

的报道如下：

“切尔诺维茨４月５日。已经确定，六万名俄国人占领加里西亚，并留在

那里担任守备部队；中将冯·哈默尔施太因男爵率领二十五个营和相当数量

的加农炮开往匈牙利。今天，马尔科夫斯基中将动身前去接替患病的普赫纳

中将。整个特兰西瓦尼亚都构筑了工事，贝姆指挥着十万人的一支军队，其中

有一万人属于波兰军团１７３，一个包括无产者在内的维也纳大学生军团
２７９
。布

柯维纳现在又担心匈牙利人入侵。据最近来的旅客说，匈牙利人特别同情布

柯维纳。此外，确实连西弗科维奇男爵团的第四营也暂停出发，因为看来确有

一些反抗。”

贝姆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瓦拉几亚人和萨克森人１４２中间大量征

兵。凡是能拿起武器的人，都被编入洪韦德，进行操练并被用来对

抗奥地利人。可以看到，贝姆对奥地利兵役制度２８０采取了很好的报

复手段。这种制度强迫维也纳的俘虏去打马扎尔人，强迫匈牙利俘

虏去打意大利人。在海尔曼施塔特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庆祝瓦拉

几亚人和马扎尔人结成兄弟般的友好关系。

由于来自匈牙利的消息，所有大臣都被用电报召到奥里缪茨。

昨天《劳埃德晚报》真实地报道说，沃尔格穆特中将已接过在

科莫恩附近集中的那个军的指挥权。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６日 原文是德文

左右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Ｉ７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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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新闻。——
布柯维纳的农民战争

  马扎尔人突然中止了在佩斯城下的战斗，留下了他们的前哨

部队，向瓦岑进军。瓦岑位于佩斯以北多瑙河畔，正好在多瑙河自

西而来折向南方的那个角落上。作为通往科莫恩大道锁钥的瓦岑，

已被马扎尔人占领。２８１耶拉契奇在多瑙河右岸圣安德烈附近！

在维也纳，１３日中午开始知道了这些消息，造成了“一种沮丧

的印象”。韦尔登似已于１４日动身前往驻匈牙利的军队。２８２

关于战斗中的这一新的转折和匈牙利人这一在战略上极为重

要的成果的进一步细节现在还没有了解到。因此我们也无法得知，

驻匈牙利军队是否确实向科莫恩进军，以解该城之围１１９，或者他们

仅仅是想把帝国军队诱出他们在佩斯城下的筑垒阵地，以便同他

们进行野战，以使佩斯本身免遭炮击之祸。

其余的消息矛盾百出。无论是对最近在佩斯城下作战的马扎

尔军队的状况，还是对战斗本身的详情，都毫无所闻。文迪施格雷

茨不让任何人走出佩斯防线。我们所知道的只是，８日（复活节星

期日）除进行了一些前哨战之外，别无其他情况。９日也没有炮击。

这一天似乎就是马扎尔人的主力起程前往瓦岑的日子。两个奥地

利旅向同一方向转移。

据说费特尔指挥的马扎尔人曾企图在佩斯南面拉茨凯韦附近

０７３



的多瑙河上架桥，但被阻挠了。

此外，还流传着最离奇和最矛盾的传言。黑黄色分子１０１的恐惧

引起一种传说，即贝姆率领二万人从特兰西瓦尼亚前来对多瑙河

畔的考洛乔（在同巴奇考交界的地方）进行机动，为的是渡河到右

岸，并向奥地利人的后方推进。此外，佩尔采尔在这一地区夺取了

塞尔维亚人一个又一个的重要阵地。以前被包围的彼得瓦尔登，现

在是他作战的主要据点２７０。

另一种出自奥地利人恐惧心理的传言说，戈尔盖已到达距维

也纳几小时路程的莱塔河畔的布鲁克！

此外，内阁终于答应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列入皇家独立领

地。２８３值得怀疑的是，这是否有助于使塞尔维亚人日益趋向于同马

扎尔人联合的情绪变成更倾向于内阁。塞尔维亚人不再相信这个

总是不断企图出卖他们的政府。《波希米亚立宪报》的通讯员从德

拉瓦报道说：

“也许我不久将在逃亡途中给您写东西！”

根本没有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消息。同样也没有来自加里西

亚的所谓俄国人进驻的消息。另一方面，久已默默无闻的古楚耳民

族在自己的农民国王科贝利察率领下又在布柯维纳出头露面

了。２８４这里，在联合君主国最边远的角落里，展开了由于贯彻钦定

赎买法１８８而必然在奥地利到处引起的农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科

贝利察直接加入马扎尔人一边。请听一听，在切尔诺维茨出版的

《布柯维纳》报４月４日对此是怎样说的：

“臭名远扬的科贝利察和他危险的代理人比尔拉·米罗纽克又重新在山

区（卢西人的）古楚耳人那里露面，危险地蒙骗各个村落；他怂恿他们去侵犯

领主的森林和牧场，并坚持反抗的态度，因为不久他将带领一支匈牙利军队

１７３战地新闻。——布柯维纳的农民战争



来支援他们。由此而引起的这种激昂的情绪，特别在别列戈梅特附近，已经相

当危险，致使区当局认为有必要派遣整整一个连队前往该地，并且还采取了

其他有力措施。这个连按照区当局相应指示驻扎在别列戈梅特及其附近一

带。区专员韦克斯主持行政事务，首先在这一地区制止擅自侵犯领主的森林

和牧场的行为，审讯和严惩罪犯，劝导和监视各个村落，最严厉和毫不宽恕地

处理破坏治安和进行煽动的人，监视和约束农村居民，以及缉拿科贝利察及

其代理人比尔拉·米罗纽克。——这些有力的措施最终可以安抚这些卢西

人的山村。”

祝奥地利农民战争一帆风顺！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７日 原文是德文

左右

载于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８日《新莱茵报》

第２７５号

２７３ 战地新闻。——布柯维纳的农民战争



埃 尔 凯 曼

科伦４月１８日。昨天柏林第二议院对曼托伊费尔先生提出的

压制结社权的法案是否应该整个加以否决的问题进行了表决。２８５

否决法案的提案以一百三十七票对一百四十一票被否决。因此，左

派仅以四票之差仍居少数。这四票属于中间派左翼，他们是沃林根

的埃尔凯曼牧师先生和科伦及米尔海姆农业地区的议员。我们试

问复选人和初选人，他们选举这位当时具有极端自由思想的牧师

先生，难道是为了要他帮助取消他们所剩无几的公民权吗？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８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９日《新莱茵报》

第２７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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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地 新 闻

匈牙利人把文迪施格雷茨赶回紧靠多瑙河畔的地方之后，他

们的作战计划现在看来已经相当清楚了。正当邓宾斯基使就利克

指挥的奥军正面“弄得手忙脚乱”（奥格斯堡《总汇报》语）的时候，

戈尔盖以大大增强的兵力在瓦岑转向文迪施格雷茨亲自指挥的帝

国军队的左翼，把他打退并占领了瓦岑。２８６至于耶拉契奇和奥军右

翼的情况如何，几乎所有的报道都保持沉默。我们昨天已报道过，

有一个消息说他驻在欧芬和瓦岑之间，多瑙河右岸的圣安德烈。这

一消息今天直接从佩斯得到证实。他之所以能开到那里去，只是为

了放弃他以前在右翼的阵地来掩护受到威胁的左翼。奥军进行这

一运动是因为匈牙利人在瓦岑附近集中了强大的兵力，其次还因

为存在一个情况，即“骑士式的”总督率领的克罗地亚人再也不愿

上火线，并对匈牙利骠骑兵越来越尊敬了，否则就完全无法理解。

另一方面，克罗地亚人在佩斯及其四郊大肆抢劫和奸淫，使这位克

罗地亚的唐·吉诃德①不得不把一批作恶多端的人按军法枪决。

克罗地亚人开小差的事接连不断。显然，所有集合在佩斯的部队中

这支最可爱的部队，却因此只能充当后备队了。这一点也为《德意

志总汇报》的一篇维也纳通讯所证实，据说有五至六千名克罗地亚

４７３

① 耶拉契奇。——编者注



人作为后备队被派往佩斯。

马扎尔人则并没有让他们同奥军右翼对峙的左翼按兵不动。

毫无疑问，他们至少已经在佩斯以南某处渡过了多瑙河，而且还没

有遇上任何重大的抵抗，因为这个地区的所有帝国军队都已转移

到佩斯去了。在这里负责指挥的费特尔（他过去是帝国第三十七步

兵团的少校），向彭泰莱和城堡进行机动，而且根据说法一致的一

些传闻，他已向施土尔魏森堡进军。在巴奇考，鲍蒂扬尼和佩尔采

尔的主力似乎也正朝多瑙河和德拉瓦河推进，以切断努根特和塞

尔维亚人同奥地利主力军的联系，或者迫使努根特匆忙向埃塞格

或阿格拉姆撤退。

可见，文迪施格雷茨受到了各个方面的威胁，左右两翼全被迂

回。今晚我们会收到关于戈尔盖在格兰，费特尔在施土尔魏森堡的

确信。如果帝国军队这两条退路全都这样被切断，他们的遭遇会怎

么样，那只有上帝知道了。

马扎尔人在有时间进行训练之后，现在是怎样作战的，这一点

在帝国军队中众口一词。《东德意志邮报》说：

“我们敌手的狂热性和他们拥有的所谓钱１７６把大批的人吸引到他们那里

去，而到我们这里来的人则寥寥无几。他们会象奔腾的山洪，冲跨挡住他们的

坚固城墙。”

而奥格斯堡《总汇报》则说：

“骠骑兵英勇奋战，使帝国军队没有大量援军就不可能推进。这些马扎尔

人不是皮蒙特人〈！〉，甚至拉德茨基的整个军队在这里也难以达到目的。”

另一方面，佩斯的黑黄色分子１０１全都泄了气。他们成群结队地

逃出佩斯，有的逃往欧芬，有的朝格兰方向，或者甚至一直逃往拉

５７３战 地 新 闻



布。

贝奈德克已来到维也纳。据说，他在哈默尔施太因的军里指挥

前卫部队，这支前卫部队据奥地利军法吹嘘说已经驻扎在卡绍

了！！海瑙的那个军不再开赴匈牙利。我们当即就说，在意大利少

了这个军是不行的。①

韦尔登先生，——因杀人放火而使人难忘，——这个要把科莫

恩象一个意大利的村庄那样强攻占领的人，据说现在要帮助帝国

军队摆脱困境。他已动身前往战场。

在巴纳特和巴奇考，帝国军队的处境看来同样是每况愈下。

《南方斯拉夫人报》哀叹圣托马斯的陷落。这个城市被塞尔维亚人

作为他们去年英雄业绩的纪念１１１而命名为塞尔博勃朗（保卫塞尔

维亚）。巴奇考完全被帝国军队放弃了。努根特在多瑙河彼岸进行

防守，如果能守住锡尔米亚，他就够高兴了。塞尔维亚人的情绪越

来越“令人不安”，他们过去仇恨马扎尔人，现在仇恨的已经是德国

人了。战局的逆转被直接归咎于奥地利军官有预谋地、有计划地抛

弃了塞尔维亚人。现在又寄希望于克尼查宁率领塞尔维亚辅助部

队前来，据另一些消息说，指挥他们的是著名的武契奇。此外，奥地

利政府终于召回了卢卡维纳将军，让他退休，从而对塞尔维亚人开

始了一系列的让步。

特兰西瓦尼亚那里音讯全无。昨天，《科伦日报》又说俄国人和

普赫纳已经开进去了。这一消息出自《布加勒斯特报》，从那里传到

《维也纳日报》，最后传到《科伦日报》。但是，他们只讲到了普赫纳

和俄国人在贝姆占领海尔曼施塔特之后和他们逃过罗特图尔姆山

６７３ 战 地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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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之前所占领的阵地。《科伦日报》可以和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这

点；但是，他们看到帝国军队终于又在某一点上向前推进而兴高采

烈，于是就落入了圈套，准确无误地翻印这一故意登载在《维也纳

日报》上以迷惑读者的老掉了牙的新闻。历史就是这样创造出来

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８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９日《新莱茵报》

第２７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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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人。——所谓邓宾斯基公报

柏林的火车没有来，所以我们缺乏最近的战地新闻。现在总是

晚一天才登载来自维也纳和匈牙利消息的奥格斯堡《总汇报》，当

然也没有什么新闻。他们“可靠的”维也纳通讯员对最近战事的报

道，纯属一派胡言，而且同地理概念矛盾百出。尽管在圣安德烈和

马扎尔人之间有多瑙河的两条支流和一个四德里长半德里宽的小

岛，但报道却说，起义者要在圣安德烈附近架桥云云。

《波希米亚立宪报》昨天收到一篇《来自斯洛伐克》的长文。文

章最后哀声叹气地说，在燃起斯洛伐克人的泛斯拉夫主义分裂欲

望以反对匈牙利人方面，奥地利政府没有发挥什么促进作用。字里

行间都可以看出他们悲叹，毫无办法激起斯洛伐克人对马扎尔人

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仇恨；斯洛伐克农民首先投向能保证他们从封

建重负下最终解放出来的一派，马扎尔贵族自然倾向马扎尔人，而

城市的德国市民阶级也同样偏袒马扎尔人。奥里缪茨宫廷就“斯洛

伐克可信任的人”２２２一事大肆张扬，在这里甚至也遭到唾弃：

“普通老百姓对选举‘斯洛伐克可信任的人’一事当然知之甚少，甚至一

无所知。受过教育的斯洛代克人对一种严重已极的失策耸肩表示遗憾。唯有

诗人科勒是一个到处知名和受尊敬的名字；其余的人都是些律师，但在斯洛

伐克却没有人知道他们，他们从来没有拿起笔来做点有利于斯洛伐克人的

事，从来没有采取任何步骤，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象样的话，可以使他们有资

格博得一个民族的‘可信任的人’这样一个光荣称号，他们即使具有无可指摘

８７３



的个人品德，也无济于事。在斯洛伐克，他们——科勒除外——是‘不可信任

的人’。把一个匈牙利律师变成斯洛伐克人的代理人，这是一种不幸的想法。

可能正因为这样《斯洛伐克观察家报》在第１号上谈到‘可信任的人’时，甚至

不屑提到他们的名字，科勒又是例外，该报对他表示敬意。”

从昨晚开始，在科伦这里流传着一份所谓“邓宾斯基将军给科

苏特的第２７号战报”，标明的地点和日期是：４月７日于格德勒。

这份报告是在法兰克福印刷的，从该地曾不止一次地传来过关于

奥地利的假消息。这份战报即使不是真的，那也是根据现成的材料

伪造得很出色的。日期和军队的位置完全与奥地利公报相吻合；这

份公报只是在关于４月２日前发生的战斗这方面有一些新的东

西。主要内容如下：

在此地以战线正面的指挥官和总司令身份出现的邓宾斯基

（右翼是费特尔，左翼是戈尔盖），首先在埃尔劳附近彻底打败了敌

人一个军，并再次把在珍珠市附近的敌人后卫部队赶走。在这后一

次战斗中，据说匈牙利人缴获了十六门火炮，俘虏了一千二百人，

这夸大得确实太多了。

５日，奥地利人从豪特万附近被一直赶到格德勒。６日，在那里

发生了决战。匈牙利人在这里获得全胜，缴获二十六门火炮，七面

旗帜，三十八辆弹药车和三千二百名俘虏，并把奥地利人一直赶到

佩斯城墙脚下。据说帝国军队伤亡共计六千人，匈牙利人损失二千

人。

可以看出，公报除了公布的数字之外，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而

即使公报是真的，数字也可能不太准确。在胜利的最初时刻，敌方

的损失往往是会被夸大的。

因此，这份公报到底是真的，还是纯粹伪造的，其实并无重大

９７３斯洛伐克人。——所谓邓宾斯基公报



关系，因为归根结蒂它只不过报道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事情罢了。

不过，对其真实性特别引起怀疑的却是日期。一份标明７日于

格德勒的公报，不可能在德布勒森印刷后于１０日送回。如果它是

在军队里印刷并在佩斯和欧芬散发的，我们早就会从另一些途径

了解到这点了。此外，这份传单只用“译自匈牙利文”这几个字来表

明它的出处。既没有说明原件在何地印刷，也没有说明它的出处。

即使它的内容是真实的，然而它的形式无论如何确实非常值得怀

疑。但是，如同我们说过的，不管这份传单是真是假，都无关紧要，

因为它完全没有报道什么新的东西。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９日 原文是德文

左右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０日《新莱茵报》

第２７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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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地 新 闻

据今晚（星期四）刚从东德意志收到的信件和报纸说，匈牙利

人已主宰了多瑙河左岸直至格兰河畔一带，格兰河从北而来，在科

莫恩以下五德里处汇入多瑙河。１２日，佩斯仍一直被匈牙利一个

军包围，在屋顶上用肉眼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据说他们已占领

了佩斯火车站。为了避免佩斯受到炮轰，而且因为不可能在此地，

即欧芬的加农炮射程以内渡过多瑙河，所以这个军没有袭击该城。

关于瓦岑战役，流传着互相矛盾的传言，不过它们都一致认

为，奥地利人的左翼在这里遭到大败。有一份报道肯定地说，格茨

没有死，而是受了重伤，落到匈牙利人的手中。战败以后，在瓦岑附

近会合的奥地利的几个军，一部分撤过了多瑙河，另一部分——有

两个旅的兵力——转移到了格兰河对岸。据说，长期以来（！）这里

驻有从奥地利等地调来的五个旅的援军。《漫游者》估计他们有二

万五千人！！这五个旅大概只不过是从当时围攻科莫恩的那个军里

分出来的几个团而已，因为如果在距瓦岑四德里的格兰河畔驻有

五个旅，那么，当瓦岑附近匈牙利加农炮发出隆隆炮声时，他们决

不会按兵不动！

《漫游者》毕竟只不过是一家专为安定人心的军法小报。它必

须报道瓦岑未经战斗就被匈牙利人占领了，那里只驻有一支志愿

兵；而所有其他报纸都说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战斗，并肯定说，格茨、

１８３



雅布沃诺夫斯基和乔里奇都在那里，还没有把文迪施格雷茨本人

前往那里２８６时所带去的部队计算在内。《漫游者》还认为，佩斯并未

受到威胁（！！），否则帝国军队大概会把他们的伤兵运走，并架起第

二座舟桥。帝国军队的将军们从来不大关心这些伤兵，而关心的却

是辎重、弹药，特别是钱财，这些钱财早已运往欧芬。他们甚至
·
盗
·
窃

·
了匈牙利国家银行用来保证匈牙利—佛罗伦和二佛罗伦纸币币值

的金银储备一百七十万盾协定货币，并把这笔金银并入欧芬的总

国库２８７。至于说到第二座桥，奥地利人显然在从佩斯到瓦岑和格兰

的这条漫长战线上，远比在佩斯更需要他们的架桥辎重，佩斯现在

已不再是他们的正面，而成了他们的左翼。

这个《漫游者》现在也不得不突然报道帝国军队有十万人；就

是说五万人在佩斯附近，加上前面说的并不存在的格兰附近的二

万五千人，福格尔指挥的来自加里西亚的一万人的援军，还有努根

特的部队；十万人这个数目总该起安定人心的作用了。我们很愿意

相信，文迪施格雷茨在最近几次战役前有五万人，而且现在还拥有

四万人。但是格兰河附近的二万五千人已减员到最多只有一万人，

他们分散在多瑙河两岸，从拉布和格兰到新霍伊泽尔，新来的部队

充实了围攻科莫恩部队的残部；福格尔还在加里西亚，努根特被猛

追到锡尔米亚。战争开始时，帝国军队确实有二十万人以上，但是

匈牙利人消灭了他们一大批，并把他们赶得逃向四面八方。普赫纳

在瓦拉几亚，克尼查宁回到塞尔维亚，巴纳特志愿兵已回老家去

了，大批的克罗地亚人逃散了，全军顶多可能还有十二万有战斗力

的士兵分散在辽阔的匈牙利领土上，其中大概有五万至五万五千

人与马扎尔主力军对抗。

不断传说，有一个马扎尔军在佩斯以南巴奇考地区渡过多瑙

２８３ 战 地 新 闻



河向施土尔魏森堡进军，然而还没有得到关于这个军的情况的任

何肯定消息。

科莫恩等于解了围。１１９马扎尔人的推进，大大地缩小了围攻区

域。在文迪施格雷茨军队中相当一部分人早已转移到佩斯之后，最

后余下的部分显然只得开赴格兰，以迎击从这方面逼近的马扎尔

人。在此之前就听说，守备部队曾向力量薄弱的围攻者出击过一

次，把他们击溃，并缴获了所有的攻城炮。正如给《东德意志邮报》

的一份报道所说的，科莫恩有两年的粮食储备，而且守备部队团结

一致，并誓死保卫该要塞。

在帝国军队仍然占领着的上匈牙利的那一小块地方，他们的

统治也受到了限制。据《奥地利通讯员》称，一支据说有八百名步

兵，二百名骑兵和五门加农炮的马扎尔纵队，在波兰军官贝尔尼茨

基的率领下，于本月４日开进洛伊特绍，５日，进入诺伊多夫，６日，

进入罗泽瑙。守卫邻近地区的韦尔登营１０５被召到受这一行动威胁

的埃佩尔耶什，然而，尽管如此，这个马扎尔军仍攻占了埃佩尔耶

什，并把帝国皇家军队连同有名的斯洛伐克国民军９５一起，赶进靠

近加里西亚边境的喀尔巴阡山脉。

据说，这位时而在德布勒森，时而甚至又在多瑙河畔考洛乔的

贝姆，他的名字现在象吓人的幽灵一样出现在巴纳特。据本月２日

来自老奥尔绍瓦的报道说，贝姆为进攻巴纳特准备了一万人的远

征军。此外，卢卡维纳在这里没有退休，而只是免去了文职，这个职

务由总主教①接任。卢卡维纳保留对巴纳特边屯区的指挥权
１７８
，迈

尔霍费尔少将在他领导下指挥锡尔米亚边屯区居民１７７。

３８３战 地 新 闻

① 拉亚契奇。——编者注



不过，马扎尔人并不满足于巴奇考。他们渡过了蒂萨河，占领

了基金达和新蒂特沙恩一带的各地区。

在这种最困难的时期，帝国军队别无出路，只有采取断然办

法。关于文迪施格雷茨被免职及任命韦尔登为驻匈牙利总司令的

官方消息，终于到来了。同时，沃尔格穆特与韦尔登（在维也纳的职

务由柏姆代理）一起启程前往匈牙利，据说他在那里指挥一个有六

个旅的军。贝奈德克已前往加里西亚，以接过福格尔军十个营的指

挥权。据说这个军正取道埃佩尔耶什向前进军。符尔布纳即将退

休。

但是，军队里的这种革命还不够。

已经意识到，没有俄国人，就无法对付马扎尔人。因此，就直接

寻求俄国人的援助。
·
可
·
望
·
有
·
三
·
万
·
名
·
俄
·
国
·
人
·
取
·
道
·
克
·
拉
·
科
·
夫
·
进
·
入
·
匈
·
牙

·
利。

由于俄国人的援助，在巴纳特也维持住了面临危险的口号：

“Ｓｖｏｂｏｄａ ａ ｓｌａｖｊａｎｓｔｖｏ”（“自由和斯拉夫事业”）。已经在传说

俄国部队开了进来，而且为了加速事态的发展，本月５日在泽姆林

召开的会议派出代表团前往布加勒斯特去见杜阿梅尔。

但愿俄国人到达任何地方都已为时太晚，并且发现战争大局

已定，他们最多只能看一看，英勇的马扎尔人和可能很快就会重上

战场的维也纳人如何为

     “无尚荣光，无数胜利，

     悠悠古国奥地利”①

准备一个非常可耻的下场。

４８３ 战 地 新 闻

① 阿恩特的诗《德国人的祖国》。——编者注



今天，最新的维也纳和布勒斯劳的报纸又没有到。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９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０日《新莱茵报》

第２７７号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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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件 尚 未 送 到

据我们所知，本期维也纳和布勒斯劳的报纸根本没有由昨晚

到达的柏林火车运到。因此，如果《科伦日报》宣称，它仍然收到了

这些维也纳报纸，那么这正好就是“马扎尔人的夸张”。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０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１日《新莱茵报》

第２７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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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

达尔马戚亚强盗国２８８

  阿格拉姆。当帝国皇家联合君主国在匈牙利本土被战无不胜

的马扎尔武器从根本上摇撼的同时，几个南方斯拉夫国家的民族

分裂运动不断给奥地利政府制造新的困难。现在，克罗地亚人正设

想创造一个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达尔马戚亚的三合王国，它

应作为在南方谋求泛斯拉夫主义的重点。这个潘都尔兵、奥地利边

防军马队和海杜克兵的三合国，这个红斗篷２８９的王国，由克罗地亚

—斯拉窝尼亚议会委员会——我们用奥地利的克罗地亚德意志语

来说，——立即“着手大力进行”，而且有了印好的由该委员会起草

的有关法律草案。这份文件很值得注意。其中没有丝毫对马扎尔

人的仇恨，没有谈到对付马扎尔人侵犯的任何预防措施，然而却谈

到对德国人的仇恨，对付德国人侵犯的防护措施和泛斯拉夫主义

的反德国人同盟。这就是我们神圣罗马帝国的立宪—爱国主义的

抱怨派３７因热中于克罗地亚人而得到的报酬。关于塞尔维亚伏伊

伏丁那笼罩着对德国人的同样仇恨和猜疑，我们以前曾作过报

道。①

红斗篷砍头凶犯的三合国马上以占领的手段来开始它的生

７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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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它除了把整个克罗地亚和斯拉窝尼亚从匈牙利割裂出去，还要

想得到穆尔岛，即在德拉瓦河与穆尔河之间佐洛州的一角，还要想

得到伊斯的利亚的的里雅斯特县的克瓦尔讷湾诸岛，就是说，除了

匈牙利的一小块领土之外，还要一小块德国的领土。

随后，他们要求下列的权利：（１）通过各自的议会调整克罗地

亚—斯拉窝尼亚同达尔马戚亚之间内部关系的权利；（２）经共同协

商调整自己同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之间关系的权利；（３）

“经互相协商与其余毗邻的奥地利帝国的斯拉夫省份建立更紧密的政治联

盟”

的权利，这就是说，有权在帝国皇家联合君主国内建立一个反对德

国人和马扎尔人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宗得崩德５８。按潘都尔兵—奥

地利边防军马队的看法，这种单独联盟的权利，就是首要的人权：

“无论在三合王国或在奥地利斯拉夫各国，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或妨碍这些

国家因源出〈克罗地亚德语！〉同一或亲属民族而希望同该王国联合的天然

〈！〉权利”。

这就是说，我们首要的“天然”人权是重新召集布拉格斯拉夫

人代表大会这个立法机构。２９０这是向施瓦尔岑堡—施塔迪昂内阁

提出的天真的要求！

继这些占领和泛斯拉夫联盟之后，紧接着就是一篇庄严的声

明：

“三合王国从来就不是德国的一个邦〈谢天谢地！〉，它也不愿意成为这样

一个邦，甚至也不愿意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或其中的一个成员；因此，

甚至在今后，三合王国在没有明确表示同意的情况下，也不会被拉入奥地利

同德国在当前或今后可能订立的任何同盟。”

他们认为，针对德国人作这些庄严的声明是极其需要的，尽管

８８３ 新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达尔马戚亚强盗国



据我们所知，没有人把克罗地亚和砍头凶犯居住的其他地区视为

一个“德意志邦”，尽管德国目前并没有任何兴趣把奥托奇扬兵２９１

和奥地利边防军马队的各位先生合并到德意志帝国里去。

在整个文件中没有片言只语提到马扎尔人，没有一节提到应

该保护这个盼望已久的三合强盗国免受使人怨声载道的马扎尔人

的压迫！

但是，可以看出，全部事情的要害就在于，内阁谋求统一的和

中央集权的奥地利，在其中作为最文明的民族的德国人自然将在

精神上长期占优势，这个泛斯拉夫主义的三合国对此感到的恐惧，

比对马扎尔人的恐惧超过一千倍，他们认为马扎尔人是已经被打

败了的。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在这些强盗小民族里，对德国人的仇

恨远远超过了对马扎尔人的仇恨。然而，这些强盗小民族正是德国

爱国者《科伦日报》的同盟者！

紧接着这些总的原则之后，就是一长串附加条款，这些南方斯

拉夫强盗国家想用这些附加条款来免除奥地利中央集权制度对自

己的危害，即免除德国人的压迫。

例如，这份文件指出，凡该法律无明文规定归中央政府管辖的

事务，应由邦政府处理。中央政府的权能仅规定如下：（１）外交事

务，但上述对德国关系除外，这种关系只有经过邦议会三分之二多

数的决定方得改变；（２）财政管理，以绝对必要者为限；（３）军事事

务，但仅以有关常备军事务为限；（４）商业事务；（５）水陆通道。

此外，除了在帝国国会的代表权之外，三合强盗国还要求：

“为关照三合王国的子孙后代起见，在任用中央政府有关官员时，应注意以人

口比例和必要的资历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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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漂亮的克罗地亚德语！），同中央政府的往来使用官方语言，

在中央政府里任命一名单独的强盗国大臣，并在每一个有关的部

里，为强盗国设立一个单独的管理部门。

除此以外，各强盗国由一个“三合王国国务委员会”管理，而武

装力量——军队以及旗帜骑兵２９２，国民义勇军和国民自卫军——

则由总督指挥。但是总督只能根据中央政府的命令指挥军队，而对

其他武装力量的指挥则向“民族”负责。

在内政方面，要求作下列更改：（１）三合强盗国所提供的部队，

按人口比例不多于其他各个奥地利省份，以及（２）在民政方面，边

屯区１３９应实行一般民政管理和司法管理；军事管理和军法管理只

适用于确实是持枪的边屯区居民。但这样一来，就连帝国皇家边屯

区本身也将存在不下去。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谈到。

这就是在革命和马扎尔人允许的情况下将在德国东南边境上

为我们建立的新的奥托奇扬—潘都尔—克罗地亚三合强盗国的草

图。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０日 原文是德文

左右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１日《新莱茵报》

第２７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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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地 新 闻

前天晚上没有到达的《维也纳日报》和紧接而来的所有维也纳

晚报都报道说：

“匈牙利叛军为科莫恩解围１１９的计划已彻底失败。他们暂时占领瓦岑的

优势同样又被夺走了，因为乔里奇中将的那个师重新把叛军从这些阵地赶了

出去。这些从四面八方向帝国皇家军队靠拢的浩浩荡荡的援军使人可以预

料，在最近的将来，帝国皇家军队将再次发动极其有效的攻势。”

现在几乎已可以确有把握地说，这条帝国皇家军法消息，纯属

谎言。如果上述消息有丝毫真实之处，那么，最迟在二十四小时之

内就会发表一份公报，但是，公报并没有发表。此外，所有其他报道

都同这种既无日期又无任何详情的说法有出入。

在维也纳和布勒斯劳有许多传闻，说什么科莫恩解围了，戈尔

盖正向维也纳进军，邓宾斯基和费特尔迂回了帝国军队的两翼，并

切断了他们向维也纳的退路，多瑙河两岸各州的国民军已经起义，

等等，对此我们不想重复。只要佩斯和维也纳之间的邮政联系不中

断，这些传闻就不足为信。

直到１８日为止，在维也纳还没有听说从佩斯来的邮车中断

过。到１４日中午还从那里收到了消息。消息只字未提重新攻克瓦

岑的事。

大家记得，《东德意志邮报》几天前就曾经报道，瓦岑已被重新

１９３



攻克。很可能，瓦岑被攻占过两次，帝国军队在完全被赶出该城之

前曾一度再次占领该城。这家安抚人心的官方报纸在最危急的关

头把这条暂时重新占领的消息以诡诈的保留手法发表出来，这种

做法同公报迄今为止所采取的做法如出一辙。

１４日，佩斯对所谓重新攻克瓦岑一事毫无所知。相反，《劳埃

德氏报》就在这一天报道说：

“目前，匈牙利人在瓦岑的举止相当傲慢，他们把中转的信件和邮包完好

无损地送到这里来，而只是先把它们打开进行检查，并加盖一个地方保卫委

员会２９３的公章。昨天，来了一份用这样的信封装着的急件，它带来消息说，格

茨少将在匈牙利军营里被极其隆重地安葬了。据称，有十二个营参加了这次

隆重的仪式。”

同一天来自佩斯的消息所有其他，只是提供了当地奥地利人

恐惧的证据。《明镜》收到的报道说：

“我一面在给你们写信，一面准备把全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据说，昨

夜本来要把所有的德国人都杀死〈！〉。此类和诸如此类的谣言飞快地到处流

传。马扎尔人的狂热性有随时一触即发之势。”

禁止去军营访问，钟楼都被占着，据说在佩斯的马扎尔人打

算，一旦外面开始袭击，就敲起警钟。１１日以来，在佩斯城下很少

发生什么事情。１４日中午，当匈牙利人的前哨部队逼近时，发生了

几次小规模的战斗。有人说也听到了隆隆炮声。

帝国皇家的财政情况看来也很不妙。１０日，文迪施格雷茨宣

布，帝国军队现在发行票面额为５、１０、１００和１０００佛罗伦的实行

强制性行价的匈牙利纸币，以匈牙利国民收入为保证。２９４帝国皇家

军队将用这种废纸来支付给他们的供应，从而在他们撤退之前再

从匈牙利盗窃几百万佛罗伦。《科伦日报》的这些尊敬的朋友们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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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一套肮脏的劫掠方法，这是由人类在文明的各个阶段中，集克

罗地亚—鞑靼游牧民族的劫掠行为直到最现代纸币骗局和空头票

据之大成的、史无前例的方法。

甚至当奥地利纸币的汇兑价格处于动荡不定之际，在私人交

易中这些票券却必须按票面价值来接受！

所有这些消息都更加证实，奥地利人可望不久将从佩斯撤退，

而远未证实瓦岑被占领的说法。

况且，从战略上的原因来说，占领瓦岑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据

所有的报道来看，帝国军队到处都被赶过了多瑙河和格兰河，佩斯

是他们在左岸控制的唯一据点。佩斯不能暴露。因此，只能从右岸

进攻，帝国军队只得在占优势的匈牙利人炮兵的火力下渡过多瑙

河，然后把一支占优势的军队赶出瓦岑。这些根本是办不到的，就

算办到了，那也非大战一场不可。但没有人，甚至连《维也纳日报》

也不知道发生过这样一场战斗。据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乔里奇的师

干的。仅仅一个师！

文迪施格雷茨幸而在奥里缪茨。韦尔登还不在军队里，但他事

先已为此而向他的士兵，向这些“使半个世界〈！〉为之惊讶的英雄

们”（！！），发出了夸大其辞的布告，一份《科伦日报》在它采取蒂萨

河畔机动的最美好时刻所能写出来的布告。韦尔登把他的敌手称

为“罪大恶极的恶棍”，说他们使匈牙利沦为“卖身求荣的波兰人的

工具”。他以毁灭来恐吓他们，然后补充说：“不过，对被引入歧途的

兄弟们再一次和解地伸出手来！”韦尔登先生看来想进行谈判。马

扎尔人将铭感不忘。

很少听到关于奥地利人已得到增援的消息。据说，在瓦赫河畔

的新霍伊泽尔附近，驻有八个营（？）；格兰河畔的五个旅总共就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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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成这么一点。

据说有六个营正从维也纳开来，弗莱施哈克尔大路上到处挤

满了运送援军的车辆。

据说，在维也纳附近的马尔希费尔德建成一个能容纳二万五

千人的后备军军营，在佩陶（施梯里亚）附近建成另一个容纳一万

五千人的军营，还有一个容纳二三万人的军营建在波希米亚的塔

博尔和布德韦斯附近。——到５月１０日，一切都会准备就绪！这

些军队从哪里来呢！！海瑙的军来不了，拉德茨基需要这个军。为

此，他派来了他的全部轻骑兵。最后，据说可望福格尔到埃佩尔耶

什来。

我们把来自巴纳特和特兰西瓦尼的消息放在增刊发表，因为

其中没有什么要紧的新闻。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１日 原文是德文

左右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２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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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的邮件没有送到。因此，关于多瑙河上游的战地情况，

我们只是通过间接的途径从不同的来源获悉一些细节。奥格斯堡

《总汇报》“消息最灵通”的以 为标记的驻维也纳通讯员也断言，

瓦岑已为帝国军队重新占领，在那里只发现马扎尔人的一个营，因

为——军队主力已由戈尔盖率领向科莫恩开拔！这样一来事情确

实说清楚了，这样占领瓦岑不仅可能，而且甚至后方受到威胁的奥

地利人犯下了一个错误。韦尔登也没有到佩斯去，而是到了瓦赫河

畔的新霍伊泽尔，看来那里确实驻有一些奥地利—莫拉维亚后卫

部队。他从这里向马扎尔人进军，这些马扎尔人在格兰附近正猛烈

地攻击后撤的帝国军队。战斗的结果尚未分晓。

《波希米亚立宪报》的下述通讯也证明，匈牙利是一个狮子窝，

有许多军人的足迹通向那里，而从那里走出来的却寥寥无几。

“如果事情拖到夏季，科苏特的支持者就可以得到热病这个同盟军，热病

对水土不服的奥地利军队所造成危害，比可能深入敌后的俄国人对奥军的敌

人造成的危害要大得多。我们军队的经过考验的勇敢精神用来对付热病是无

能为力的。一旦将叛军从佩斯向东赶了回去，战争将正好转移到热病流行最

猖獗的地区。”

巴纳特笼罩在极度恐怖之中。正当佩尔采尔从彼得瓦尔登出

发，到处散布恐怖情绪并威胁着斯拉窝尼亚的时候，正当多瑙河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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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从佩斯到莫哈奇一段继续被切断的时候，最近听说贝姆以强大

的兵力向泰梅什堡推进。据说他已经要求泰梅什堡和阿拉德在一

周之内投降。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已经奄奄一息；克尼查宁想带着

八千到一万人重新返回，但是要等泰奥多罗维奇、阿尔伯特·努根

特和博斯尼奇等等去职以后才能实现；老努根特已经去职，炮击克

拉科夫的卡斯蒂利奥尼被任命为他的继任者２９５，代表团一个接一

个地启程前往布加勒斯特，以乞求俄国人的援助。普赫纳也已向巴

纳特进军了。

特兰西瓦尼亚仍全部控制在贝姆手中。俄国人已彻底被赶出

他们在罗特图尔姆山口的最后阵地。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

中的马扎尔派替贝姆大力鼓动，并支持他在国内征募新兵。组织军

队的工作进展神速。贝姆在海尔曼施塔特也缴获了二十一门加农

炮、六千只弹药袋２９６、五千枝步枪和一百万发子弹。他答应实行大

赦，同时以没收财产来威胁所有不肯回来的人，这样，就把大部分

跑到布加勒斯特去的特兰西瓦尼亚逃亡者召了回来！

我们从加里西亚获悉（４月１２日），匈牙利人继续不停地向喀

尔巴阡山推进，而一点也没有关于福格尔所谓向匈牙利挺进的消

息。克拉科夫的城防部队几乎全部向匈牙利开拔。估计俄国人将

接替他们。

把金库２９７从谢姆尼茨迁往特罗保一事表明，帝国军队认为，在

斯洛伐克已不安全了。

最后转载《新奥得报》一份关于马扎尔军队实力的（马扎尔）报

道：

“匈牙利军队的数量日益增多，组织日益加强，纪律日益严明。根据可靠

消息，包括巴纳特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军队以及彼得瓦尔登和科莫恩城防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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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匈牙利军队已有步兵和塞克列人１１７三十二个正规营，骑兵（骠骑兵，枪

骑兵和胸甲骑兵）二十三个团，一百零五个洪韦德１６２营，一万五千名国民骑

兵２９８；因此，除国民骑兵、国民自卫军和国民军外，总计步兵十九万七千人和

正规骑兵三万人。”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１日 原文是德文

左右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２日《新莱茵报》

第２７９号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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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相互矛盾的，而且其中有一部分显然是帝国军队炮制

出来的谣言，在我们看来，其中只有两件事是肯定无疑的：第一，马

扎尔人已渡过了格兰河，而且是在多瑙河左岸格兰对面的帕尔卡

尼附近渡河的，他们在那里打败了西姆尼奇率领的联合部队；第

二，他们第二次从佩斯离去了，而谁也讲不出他们的去向。

因此，关于他们目前的位置以及他们的意图，可讲的就很少

了。最大的可能是，他们沿多瑙河左岸部署在从瓦岑到科莫恩一

带，以便在解科莫恩之围１１９以后，在该要塞加农炮的火力掩护下，

渡过多瑙河，切断帝国军队主力的退路。

这个在帕尔卡尼附近被击溃的军是由格茨旅的残部、西姆尼

奇师以及从围攻科莫恩的部队中可以抽调的部队组成的。

根据在佩斯的奥地利军官所讲的情况，关于瓦岑再次被帝国

军队占领的说法就更成问题了。

帝国军队散布谣言说，耶拉契奇在佩斯城下打败了马扎尔人，

并把他们一直赶到格德勒。这一谣言由于同时传来的一条更有根

据的消息而完全失去了意义，这条消息说，马扎尔人于夜间撤离佩

斯，而四郊的农民把篝火烧到天亮，以蒙骗奥地利人。

有一部分马扎尔军队据说从帕尔卡尼取道伊波伊沙格向北转

移，以便与从整个上匈牙利招募来的志愿兵汇合一起，阻滞福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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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的进军。根据来自佩斯和普勒斯堡的报道说，福格尔驻在兹博

罗夫（距埃佩尔耶什六德里）附近；来自克拉科夫的直接报道以及

在这些地区消息最灵通的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各报的报道，对此

事至今尚未提及。关于福格尔进军的消息毕竟过于频繁，以致根本

就没人再去相信。帝国军队在佩斯、欧芬和军队中散布谣言说，科

苏特为了不妨碍据说现在已经安排好的谈判（大家还记得韦尔登

的布告①），已辞去地方保卫委员会
２９３
主席之职，并已逃亡。

两天前，有人说一名巡逻的帝国猎兵把科苏特击毙在匈牙利

的军营里。这个谣言看来没有人相信，因此，又想出了这个新花样。

马扎尔人很警觉，不会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谈判上，从而使战

败的并已削弱的奥地利人能从容不迫地调集他们的援军，依靠五

六万俄国人再次把他们的敌人赶过蒂萨河去！

柏姆在维也纳发表声明说，科莫恩仍在包围中，甚至从城堡到

多瑙河右岸桥头堡的桥梁都被帝国皇家军队的火炮击毁。至于其

中有哪些是事实，我们暂不评论。

特兰西瓦尼亚一直还在马扎尔人手中。在贝姆的领导下，它已

变成一个无法从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布柯维纳边境进行袭击

的巨大要塞。马扎尔人从这里可以袭击布柯维纳。例如，４月９日，

六个塞克列人１１７连带着两门火炮一直推进到波亚纳－斯塔姆佩

伊，打败了奥地利人，并带着十四头牛和几匹马的战利品撤回边

界。显而易见，此类袭击使当地的农民运动保持活跃。科贝利察答

应于１２日带一个匈牙利军开进那里，并使农民成为整个国家的主

宰。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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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尔采尔在巴奇考连续不断地取得进展。他已攻入柴基营
１０９

地区，占领了戈斯波丁采，并驻在该营最大的据点，蒂萨河畔的丘

鲁格。柴基营士兵占领的地区包括多瑙河和蒂萨河之间，彼得瓦尔

登以东最远的角落。

据说普赫纳和俄国人都已到达巴纳特边境的奥尔绍瓦附近；

可望有一万名俄国人到那里去。斯特拉蒂米洛维奇又重新露面了，

并在柴基营中搜罗志愿兵以对抗匈牙利人。

另一方面，４月１３日来自泽姆林的报道说：

“昨天，当客轮抵达时，呈现出一片悲伤的景象。特兰西瓦尼亚总司令部

的全体人员下船登岸，其中包括费尔斯曼将军和阿佩尔将军。他们破烂的衣

衫和苍白的面容表明了他们的不幸。休息一小时之后，他们继续取道阿格拉

姆前往维也纳。他们随身带着大量的军款和档案。”

在伏伊伏丁那，拉亚契奇掌管民政，迈尔霍费尔掌管军政。塞

尔维亚人要在５月２０日举行一次盛大的国民会议２９９，选举一位新

的地方长官。克尼查宁当选的可能性最大。伏伊伏丁那的宪法草

案大家都已看到，在奥里缪茨它遇到的将是一副副不满的面孔。这

件事我们以后还要谈。

我们刚收到一封４月１６日来自列姆堡的信，信中对福格尔进

入上匈牙利一事只字未提。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３日 原文是德文

左右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４日《新莱茵报》

第２８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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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日，匈牙利人对部署在佩斯的帝国军队全线进行了一番侦

察。下午四时才开始发动进攻，炮击持续到六时左右。小型武器没

有交火，双方损失甚微。进攻开始时，匈牙利骠骑兵对正在举炊的

帝国军队发动袭击，从而造成一片混乱，等到奥地利人能用炮兵对

付他们的时候，他们又同样迅速地消失了。匈牙利人进行这次袭击

的目的到底何在，还不清楚。有人猜测，在佩斯城下发生战斗时，匈

牙利人渡过了多瑙河，而且《布勒斯劳报》的马扎尔通讯确实说，这

次渡河是成功的。不过也可能匈牙利人只想以突然在佩斯城下的

露面来阻止帝国军队抽掉相当数量的军队到格兰河和科莫恩大道

去。尽管如此，据说１７日从普勒斯堡继续前进的韦尔登，在１８日

命令一万人从欧芬前往格兰。

欧芬的工事仍继续用羊毛袋加固。

关于瓦岑和格兰附近的战场，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确切消息。瓦

岑目前在谁的手中，仍然不清楚。不过很可能还由马扎尔人占领。

关于格兰附近的战斗，军法通讯现在又散布谣言说，马扎尔人

在那里被打败，有二千人被俘虏。其中当然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帝

国军队能成功地守住格兰，就不错了。

关于所谓科苏特逃亡的故事①当然又成了彻头彻尾的神话。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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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奥地利军官说到谈判的时候，马扎尔人发动了进攻，科苏特则

签发了五万新兵（马扎尔通讯甚至说是二十万新兵）的征召令。到

处在召集国民军，而且据说有几千名用干草叉和大镰刀武装起来

的国民军，跟在正规军的后面开了过来。这些人现在好象已有三十

五个骠骑兵团。

从巴纳特获悉，１３日佩尔采尔在柴基营１０９地区的蒂克尔和维

洛沃附近被斯特拉蒂米洛维奇击退；据说泰奥多罗维奇也派了两

个营到那里去。——《布柯维纳》报对本省的状况描绘了一幅令人

心碎的图景。在那里，穷困已达极点，在某些村落里，有些人几星期

以来就是用铡碎的麦杆或磨碎的橡籽同玉米面掺在一起充饥。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４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５日《新莱茵报》

第２８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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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 牙 利 的 斗 争

科伦４月２５日。今天我们没有任何新的战地新闻。我们昨天

报道的关于一个强大的军已从佩斯开往格兰的消息得到了证实，

这是最重要的。显然，这是放弃佩斯的第一步。

开走的这个军的实力如何，以及还有多少人留在佩斯，我们不

知道。有几家报纸报道说，开走了一万人；据此，留在佩斯的最多只

能有五千至七千人。《漫游者》这家与军营有联系的纯军法报纸谈

到，韦尔登在佩斯待了几个小时又回到格兰之后，在夜间“整个军

营全部出发”，开往格兰。《漫游者》报说：

“凌晨四时，开始向瓦岑及其周围地区进军。驻在多瑙河沿岸从欧芬直到

科莫恩的整个军正在渡河，今天从各个地点对叛军出击，同时，施利克和总

督①在瓦岑外围作战，从背后和侧翼钳制叛军。昨天，在大本营已听说，三天

之内可望有决定性结果。”

《漫游者》报所说的奥地利人撤退的战略原因，更加滑稽可笑。

按它的说法，帝国军队的主力要在科莫恩（可见，他们早已撤退到

那么远了！）和格兰之间渡过多瑙河，从正面打击马扎尔人，而耶拉

契奇和施利克（就是说，三个军中的两个军！）在瓦岑附近渡河，以

切断敌人的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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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帝国军队已经考虑到采取这种决定性的机动，那他

们为什么不留在自己完全可以控制的多瑙河渡河点佩斯，留在多

瑙河左岸，并向上游朝瓦岑和包洛绍焦尔毛特进军呢？而这样一

来，他们就能靠“施利克和耶拉契奇”的帮助，完全切断匈牙利人同

他们作战基地的联系，在打一次胜仗之后，把匈牙利军队彻底消

灭，而当他们自己被打败时，撤回佩斯的退路却不会被切断。

《漫游者》报的这种粉饰之所以完全是一派空话，尤其是因为

最近几天到达的为数很少的援军也只能使帝国军队在最遥远的将

来才可能考虑重新采取攻势。

十分清楚，问题就在于，帝国军队从佩斯撤退，从而沿多瑙河

—格兰河右岸，在科莫恩至格兰和圣安德烈一带作新的部署，以对

付马扎尔人向科莫恩逼攻的局面。不过，这次非常“迅速”地完成的

撤退行动是对帝国军队在格兰河畔帕尔卡尼的所谓胜利的最好说

明。

根据这些机动似乎可以推断，韦尔登想以他残暴的作战方法，

不惜任何代价地尽快挑起一场决战。他这样迫不及待可能会使他

倒霉。

奥格斯堡《总汇报》“消息最灵通”的驻维也纳通讯员 ，是一

个黑黄色１０１的官吏，《科伦日报》奉之若权威人士，其实他却是一个

无耻的吹牛家，对地理一窍不通，又恬不知耻地瞎说马扎尔人有两

个军极其紧急地向卡绍挺进，以迎击福格尔中将。其中一个军据说

有三万人，另一个说是由戈尔盖（！）指挥——但是，又说沃尔格穆

特中将正紧紧地跟踪他们，如果他比他们先赶到密什科尔茨（奥地

利人现在正向密什科尔茨进军！！！）马扎尔人就得撤过蒂萨河去！！

消息最灵通的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消息最灵通”的通讯员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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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战略家。

从这些谎言可以看出，帝国军队为了保持其部队最低限度的

士气，什么手段都用出来了。

他们也企图以同样的方法来夺取他们不能用武力夺取的科莫

恩。他们靠间谍在守备部队中散布谣言，说德布勒森早就被帝国军

队攻占了；马克想要投降，但埃斯特哈济不肯。这时，幸亏有一名马

扎尔人的间谍溜了进去，带去了马扎尔人最近胜利的消息。

马扎尔人在巴纳特已开始包围泰梅什堡。

从加里西亚还一直没有听到关于大肆吹嘘的福格尔和他的虚

构出来的十二个营进入匈牙利的消息。看来，由于不相信加里西亚

能平静，而极频繁地改变有关的布局，以致现在连所说的这些部队

还没有集结在边境上。

没有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新闻。我们只摘登奥格斯堡《总汇

报》来自瓦拉几亚边境的关于贝姆的一则报道。奥格斯堡《总汇

报》嘴里承认的东西，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我们过去经常讲到的关

于贝姆的情况：

“目前，整个特兰西瓦尼亚都服从于贝姆不可抗拒的专断权力。贝姆是一

位既勇敢又幸运的领袖，他的天才和罕见的能力，歼灭了两个皇帝①最精锐

的部队，并把他们赶出了这个国家。这位非凡的杰出人物，靠人数很少、而且

多数未受过训练的部队，弥补了这场空前残酷的斗争所造成的巨大牺牲，并

使奥地利军队的辉煌战功，甚至使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俄国人的入侵，都归

于失败。贝姆的成就更值得惊讶，因为他成功地征服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

绝大部分居民，特别是萨克森人和罗马尼亚人，都毫无例外地忠于他们的皇

帝，而且每个人都愿意作出重大牺牲。鉴于这场既旷日持久又具有破坏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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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所造成的极其悲惨的结局，以前作出的所有牺牲，甚至连请求得来的外

国援助，看来都纯属浪费，而要重新征服这个国家，则要求作出新的和更重大

的牺牲，因为这位不知疲倦的贝姆通过迅速征兵和勒索军税，使自己的力量

增加了十倍。单是海尔曼施塔特的居民就受到限三天内缴清四百万佛罗伦协

定货币１３３的军税勒索。但同样可悲的是，用小心谨慎的态度和强有力的措施

本来可以防止的极其不幸的厄运使被政府遗弃的居民对政府所抱的深切同

情大大冷淡下来，而钦定宪法２２１又挫伤了他们的勇气，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如

果考虑到罗马尼亚人和萨克森人有名的请愿书中所要求的权利和３月４日

宪法所给予他们的权利之间的悬殊差距，考虑到维也纳内阁顽固地不承认在

奥里缪茨对罗马尼亚代表团３００许下的诺言，那出现这种现象也是很自然的。

人民健全的思维认识到，蔑视或缩小他们权利的，无论是匈牙利人的傲慢，还

是一个全能的内阁，基本上是一回事。”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５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５９年４月２６日《新莱茵报》

第２８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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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地 新 闻

今天，我们用《新奥得报》的下列消息来开始我们的报道：

“我们从私人渠道收到了一则重要新闻，２０日和２１日在格兰和科莫恩

之间发生了一场大战。韦尔登率领一个后备军占领了格兰附近的一些高地。

帝国皇家军队的很大一部分，以及雅布沃诺夫斯基和西姆尼奇的两个旅，分

布在格兰和科莫恩之间的平原地带。马扎尔人非常猛烈地进攻帝国军队所有

的阵地，致使后者在战斗一开始就陷入一片混乱。尽管士兵们英勇抵抗，但韦

尔登还是不得不后撤。帝国皇家军队除了伤亡惨重，还有二十门加农炮和二

千名俘虏落入叛军手中。

另一条消息除了一般地证实了上述匈牙利人的捷报，还说，
·
这
·
次
·
胜
·
利
·
的

·
直
·
接
·
结
·
果
·
是
·
解
·
了
·
科
·
莫
·
恩
·
之
·
围。”３０１

上层阶层自然已经知道了这一不幸的消息，这从下面事实就

可以看出：陪同炮兵总监１０３韦尔登前往匈牙利的政府顾问冯·费

斯滕堡，以信使身份于２１日夜间抵达维也纳，但无论是他此行的

原因，或是他带来的急件的内容，到２２日晚邮件发出时为止，均只

字未泄。

这条消息即使看来很可能确有其事，但我们还有待得到证实。

布勒斯劳的信件提供了２３日晚以前的消息；关于马扎尔人２１日

在科莫恩获胜的消息在那时尚难到达布勒斯劳。然而，来自布勒斯

劳的另一消息来源却说，２３日上午抵达的火车带来了马扎尔人占

领格兰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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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屠夫韦尔登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他急于进行一次伟

大的战役，来表明他已到了军队，并使他的威名远扬各国。所有维

也纳消息都说，２０日和２１日确实发生了这样一次战役。

现在，所有各报都一致承认，帝国军队的主力从佩斯开拔确实

是撤退的开始。看来，甚至他们已确信不能守住欧芬，并且也想放

弃该城。为构筑工事征用的全部羊毛袋又都归还了原主，并且不再

在工事上堆放沙包。据《布勒斯劳报》的马扎尔通讯说，马扎尔人已

经占领了新佩斯（最近的市郊）。此外，他们人数已经不多；大家都

知道他们的主力军早已开走，没有乘骑的国民军大部分已经遣散，

在佩斯附近仅有一些有乘骑的、用福科斯（一种顶端装有黄铜小斧

的结实木棍）武装的国民军，以及一些洪韦德１６２和几门加农炮。

据奥格斯堡《总汇报》“消息最灵通”的 说——附带说一句，

他不会正确地书写马扎尔人或塞尔维亚人的名字——，马扎尔人

不再沿多瑙河一带驻扎了。而是沿格兰河部署在从莱瓦以下到格

兰河注入多瑙河的河口一带。据说，他们的主力在伊波伊沙格（在

后方几德里处）。沃尔格穆特的五千人与他们的右翼对峙。

据最近消息说，这个右翼已转移阵地，渡过了格兰河，直抵诺

伊特拉，把沃尔格穆特赶入该城。甚至《劳埃德氏报》也已承认。关

于帝国军队部署情况则毫无确切消息。维也纳各报和石印通讯１７５

还在说，“施利克和耶拉契奇离开瓦岑出击，在叛军后方作战”，竟

可以不用先“进入”瓦岑，就能“离开”瓦岑！尽管黑黄色１０１报纸大造

军法谎言，但瓦岑是在马扎尔人手中，而且将保留在马扎尔人手

中。

屠夫韦尔登急不可待地发动残暴进攻，结果把自己毁了。如果

他在多瑙河和格兰河对岸采取守势，把他的主力同科莫恩围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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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联结起来，也许能成功地坚守到援军到来。但是，他要独占镇压

马扎尔人革命的荣誉，为此他现在大概会把自己连同他的军队统

统断送掉。

现在，终于获悉关于加里西亚援军的比较确实的消息。有一部

分集结在雅布龙卡河岸。据说，这一部分由贝奈德克率领，迅速地

侵入了山城１２４。另一部分，有８个营，１２００名骑兵和１５门火炮，据

说，１６日左右从列姆堡开拔，还有６个营，８００名骑兵和９门火炮

作为后备军尾随而来。数量显然被夸大了的这些部队，据说分三个

纵队越过喀尔巴阡山，不是朝蒂萨河，而是直指匈牙利主力军。但

是，他们究竟何时可以到达该地，仍然使人难以捉摸。

因此，来自布勒斯劳的消息说福格尔被包围在蒙卡奇附近的

山里，他的军队被全歼，这是虚构的。蒙卡奇在离福格尔战线以东

很远的地方。然而，有可能是一支来自加里西亚的奥地利纵队，袭

击了那里，并且被打败了。

帝国军队对科莫恩也同样怀着仁爱之至的意图：据说科莫恩

要塞的建造者，工兵部队旅长冯·齐塔少将要进行最后的尝试，强

迫这座他曾声称无法用强攻夺取的要塞投降。１１９据报道，他想要用

水来淹没暗炮台，从而把守备部队从这间防弹掩避室里赶出来，并

迫使他们进行选择：或是交出科莫恩，或是在该城的废墟中寻找躲

避毁灭性枪林弹雨的容身之地。

这一仁爱的打算大概因最近的一些事件而未能实现。

在南方，据现在的正式报道说，努根特被非常客气地、但坚决

地召回了。他的儿子，一个未经战斗就把松博尔让给马扎尔国民

军１５５的人，已被送交军事法庭。一场闹剧！斯特拉蒂米洛维奇的胜

利没有阻止马扎尔人继续占领巴奇考；塞尔维亚人继续渡过多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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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和蒂萨河逃窜。现在，迈尔霍费尔代替努根特进行指挥；但是他

几乎已经没有什么部队了，因为他们差不多全都开往欧芬。

已经证实，贝姆在巴纳特。他用海尔曼施塔特和喀琅施塔得军

械库的武器很好地武装了塞克列国民军１１７，并且在接受了守卫这

个国家的任务以后，率领最好的、得到瓦拉几亚和萨克森新兵加强

的三四万人的军向前挺进。据说泰梅什堡已被他占领。

文迪施格雷茨炮制的新匈牙利纸币已经出笼①，但是谁都不

用它。所有的钱庄和商店都关上了门。马扎尔通讯就此写道：

“不顾军法的威胁，所有的银行和商人都拒绝接受这种纸币。由于匈牙利

军队近在咫尺，帝国军事当局认为不宜施用强制手段，因此把继续发行纸币

的事推迟到更适当的时候。但是，这里已经流传着一份匈牙利政府的法令，它

宣布这种纸币为‘卑鄙地制造出来的伪币’，并警告任何人不得接受，科苏特

的另一份布告宣布，那些由文迪施格雷茨委任的、敢于部分恢复１８４８年议会

所废止的劳役２６１的全权代表，不受法律的保护。多瑙韦切的农民、德国人，已

执行这一布告，打死了一个这样的全权代表。”

加里西亚即将爆发的波兰农民起义对马扎尔人是一种新的支

持，而且正是目前在他们很可能取得胜利的前夕更具有极大意义。

维也纳石印通讯就克拉科夫军法报纸《时报》讳莫如深的这一机

动，写道：

“由于强制征兵，在克拉科夫四郊出现一些严重的骚动。
·
三
·
千
·
名
·
农
·
民
·
已
·
转

·
移
·
到
·
赫
·
沙
·
努
·
夫
·
附
·
近
·
的
·
大
·
森
·
林
·
中
·
去，
·
并
·
在
·
那
·
里
·
露
·
营。有人曾想用好言劝导他们，

但他们只是回答说：‘我们宁可死在这里，也不愿到匈牙利去送死。匈牙利人

又没有辖害过我们？’许多同样不愿意当兵去打匈牙利人的年轻人，从克拉科

夫逃到那里去，有人担心以此为例这些行动会蔓延开来，并酿成一次全面的

０１４ 战 地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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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谁都知道，克拉科夫的军队几乎已经走光。”

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在谈论俄国人的援助。关于这

件事的传闻是互相矛盾的。但是，事实上从卡利什到布加勒斯特就

已驻有二十万俄国人。一旦信奉正教的沙皇发出命令，他们就入侵

加里西亚和匈牙利，克拉科夫附近将有四万人，布罗迪（拉吉维沃

夫）附近将有五万人，余者一部分在较远的后方，一部分在南边的

波多利亚，比萨拉比亚和多瑙河两公国。

我们几乎忘记报道，证实奥地利在格兰河首次被打败的消息

已经收到。在这里任指挥的沃尔格穆特，不是抓了二千名匈牙利俘

虏，而是他自己损失了那么多人。他起先在莱瓦，后来在诺伊特拉

附近占有阵地，原因也就在这里，否则是无法解释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６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７日《新莱茵报》

第２８３号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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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人的胜利
３０２

科伦４月２６日。今天我们收到由维也纳和布勒斯劳转来的关

于匈牙利战地新闻的杂乱无章的消息，其中有三件事是清楚、明确

和无可争辩的：

（１）
·
帝
·
国
·
军
·
队
·
已
·
撤
·
出
·
佩
·
斯
·
和
·
欧
·
芬。３０３

（２）
·
匈
·
牙
·
利
·
人
·
在
·
格
·
兰
·
河
·
和
·
瓦
·
赫
·
河
·
之
·
间
·
打
·
了
·
一
·
次
·
胜
·
仗。

（３）
·
科
·
莫
·
恩
·
已
·
解
·
围。

这次战役本身是在莱瓦和诺伊特拉之间发生的，而且在这里

被打得一败涂地的也正是沃尔格穆特。他不得不后撤五德里。于

是戈尔盖就率领他的全部兵力向科莫恩挺进，据最新消息说，他已

经到了瓦赫河畔的新霍伊泽尔和圣彼得附近，距科莫恩一小时路

程的地方。

一份军法报告报道，科莫恩被围攻地带已经重建，这一消息毫

不足信。

据说，马扎尔人前卫部队的前哨已在距普勒斯堡五德里的蒂

尔瑙附近。另一个报道则说，有人看到他们在距普勒斯堡二德里的

地方，甚至在距维也纳几小时路程的马尔希河畔！

２１日和２２日完全撤出欧芬和佩斯。帝国军队的大本营最后

驻在格兰。它大概再从那里迁往拉布。

在南方，马扎尔人不断地在扩展。甚至靠近土耳其边境的泽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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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也受到威胁，——《维也纳日报》承认这一点。

据说，匈牙利人已从特兰西瓦尼亚侵入瓦拉几亚，并打败了俄

国人。

总而言之，马扎尔革命军正向各地胜利进军。一个人口不到五

百万的小民族，以其勇敢和热忱挫败了整整三千六百万奥地利人

的全部力量，挫败了韦尔登称之为“使半个欧洲为之惊讶”的常胜

军。帝国军队五十年前在热马普和费略留斯得到的教训３０４，现在又

在匈牙利重新得到了，这就是：同革命作战并不轻松。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６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７日《新莱茵报》

第２８３号特别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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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地 新 闻

我们对今晨我们在号外中报道的消息简单地作一些补充。

当韦尔登到达他的大本营所在地格兰的时候，据《维也纳日

报》说，他作了如下的部署：沃尔格穆特率领他的号称的“五个

旅”——实际上只有一万六千人，——在诺伊特拉地区阻止了从科

莫恩取道莱瓦前来的马扎尔人。据说魏格尔旅在往南一些的地方，

在多瑙河和格兰河之间，掩护着科莫恩围城部队。集结在格兰和圣

安德烈四周的帝国军队主力，据说试图夺取瓦岑，以便抄马扎尔人

的后路。匈牙利人的优势兵力，特别是轻骑兵和炮兵，是官方报纸

所承认的。

同时也承认，二千名匈牙利人在多瑙城堡渡过多瑙河，并煽动

该地区举行起义。从城堡至普拉滕湖的东端，有十德里左右的地方

大多是沼泽地；如果马扎尔人占领了这一易于防守的地区，那么他

们的右翼就可以被整个普拉滕湖（长十至十二德里）所掩护，并且

可以在这个天然的壕沟后面稳稳当当地组织起义。被派往施土尔

魏森堡抗击马扎尔人的帝国的布里茨旅和霍尔瓦特的游动纵队，

不能对他们构成多大的危害。

当沃尔格穆特在格兰河畔被打败（当时，看来韦尔登带着主力

十分镇定地留在格兰担任“后备军”）以及科莫恩之围被解除以后

——现在科莫恩成了匈牙利人的一个极为宝贵的据点——，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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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不得不放弃他在格兰附近的阵地，也许只得浴血奋战穿过科莫

恩桥头堡的炮火杀出一条到拉布的退路。拉布是两条通向佩斯的

大道的交叉点，而拉布河一线是帝国军队在多瑙河南面唯一还有

可能保持的阵地。但是，由于科莫恩近在咫尺，而且这个地区被多

瑙河无数支流分割成为许多岛屿，主力和沃尔格穆特的军之间的

经常联系受到了妨碍。除了马尔希河和莱塔河一线，没有任何可以

据守的阵地，这就是说，应撤回奥地利领土。

在撤离佩斯和欧芬时，到处呈现一片混乱。“好心人”在叹息；

革命军队占领这两座城市在精神上所造成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农民和犹太人到处都被文迪施格雷茨—施塔迪昂的暴政赶入

马扎尔人的怀抱。斯洛伐克的农民感激科苏特把他们从封建义务

中解放出来，但文迪施格雷茨又想把旧的劳役重新加在他们身上，

他们倾心于马扎尔人，并到处用通风报信，放火为号等等办法来支

持他们。

在泽姆林的塞尔维亚国民委员会１２０向三个强国驻贝尔格莱德

的领事请求保护。英国领事予以拒绝，因为该委员会并非合法的正

式机构。迈尔霍费尔匆忙奔赴贝尔格莱德。“可敬的”奥地利是这

样深深地堕落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７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８日《新莱茵报》

第２８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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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人的成就。——
维也纳的动荡

  科伦４月２７日。今天是科苏特的寿辰；匈牙利革命的领导者

今天四十三岁了。３０５

今天，一份帝国皇家的正式公报（第３５号）已经证实了我们今

晨报道的匈牙利人所取得的成就：沃尔格穆特被打败；佩斯和欧芬

被占领；科莫恩也解了围。现在已经证明，匈牙利人不仅渡过了格

兰河和诺伊特拉河，甚至也渡过了瓦赫河，而沃尔格穆特被赶回到

距普勒斯堡五德里的蒂尔瑙。在匈牙利，大概只有四个州还在帝国

军队手中。各方面都承认，在匈牙利领土上，已没有他们可以据守

的阵地了。

·
维
·
也
·
纳到处是极度的动荡。大街上人潮滚滚，就象去年革命那

几天一样。军人过去何等猖狂，如今又变得小心翼翼了。维也纳等

待着匈牙利人渡过莱塔河，以进行他们的
·
第
·
五
·
次
·
革
·
命３０６，这次将不

仅是奥地利的革命，而且同时也是欧洲的革命。科苏特万岁！马扎

尔人万岁！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７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８日《新莱茵报》

第２８４号特别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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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扎尔人的成就

科伦４月２８日。今晨我们已报道了帝国军队第３５号帝国皇

家军事公报的要点，没有必要再作评论。公报全文如下：

“关于在驻匈牙利的军队中的事件。奥地利军队于本月开头几天采取了

向佩斯撤退的行动，以便有一个兵力集中的阵地来保护这两座城市，此后，敌

人几乎每天都对这些阵地作试探性袭击，尽管此举一无所获，但却向敌人证

明，我们的主力集结在佩斯和欧芬周围。不久以后，敌人就攻打了瓦岑，该地

由格茨将军率领的两个旅驻守，在战斗中，格茨将军英勇牺牲，敌人迫使这两

个旅沿多瑙河而上，穿过莱尔德和凯门德，当敌人认为我们陷于佩斯而无法

分身的时候，就以两个强大的纵队，一个在格兰河左岸，另一个取道伊波伊沙

格，直接向莱瓦挺进。１８日，敌人在这里集结了三万左右最精锐的部队，以三

个纵队分别在卡尔纳，包尔奇和圣贝奈狄克渡过格兰河。

冯·沃尔格穆特中将——他是从莫拉维亚和奥地利调来部署在格兰河

对岸担任后备军的五个旅约一万五千人的司令官——注意到这一行动，于

１８日夜晚从凯门德出发，以便在毛洛什同贝塞斯之间迎击敌人。

同时，敌人用全部兵力——其数量超过我们一倍，——以战斗队形部署

在韦雷贝里至大绍洛之间。雅布沃诺夫斯基公爵的旅对大绍洛的攻击无疑是

完全成功的，一个纵队已经到达了该地，但因为那里已是一片火海，因此只得

放弃入城的想法。敌人利用这一情况，迂回我们在格兰和大绍洛之间的右翼，

同时企图从韦雷贝利而下，以同样的机动对待我们的左翼。这场极其顽强的

战斗从清晨一直进行到下午；冯·沃尔格穆特中将沉着冷静地指挥他疲惫不

堪的部队且战且退，从一个阵地转移到另一个阵地；而敌人却一直迂回到诺

伊特拉河附近。

早就给沃尔格穆特中将下达命令，万一失利就退过诺伊特拉河，甚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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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退过瓦赫河，以便既掩护瓦赫河河谷，也掩护普勒斯堡，并在瓦赫河对岸，

通过谷物岛同科莫恩围城部队建立联系，这时，科莫恩仍在继续进行最猛烈

的炮击。

１７日抵达格兰的司令官将军，炮兵总监１０３韦尔登男爵确信，敌人主力可

能越过山区实行迂回，以解科莫恩之围，他立即命令总督①，率领其全部兵力

从佩斯出发，袭击敌人，但不要急于取胜。１９日，总督向各方面〈！！！！〉推进，

但敌人撤退极其迅速，以致我们的炮弹一次也未能击中他们〈！〉。

２０日，敌人另一支迄今留作后备的、驻在伊波伊河畔帕斯托附近的纵

队，会同格兰河右岸的敌军左翼，向凯门德和格兰方向前进，立刻袭击了部署

在那里的后备军乔里奇师，由于沃尔格穆特中将在同一天已通过新霍伊泽

尔，该师就向格兰且战且退，并且拆除了那里的舟桥，以便用最大力量扼守这

个地方。２０日，司令官将军抵达欧芬。

这种军事局势现状使司令官将军感到，继续坚守佩斯和欧芬对今后的军

事行动极为不利，特别是因为多瑙河从科莫恩到瓦岑一段已被敌人占领，而

两个城市中哪一个都不能构成有用的军事行动轴心。因此，炮兵总监准备把

部队集结在一个更安全的阵地，并且坚信，由于归他指挥的、正在向他增援的

部队的到来，他很快即将处于有效地重新发动进攻的地位。

本月２１日来自佩斯的消息说，这一天，敌人在秦科陶附近发动了一次进

攻，但经过不太激烈的战斗，到处均被正向他们推进的我军击退。

刚收到的炮兵总监努根特伯爵本月１７日发自泽姆林的消息说，多瑙河

下游形势渐趋好转；柴基边屯区１０９的敌人又被肃清了。由于在马木拉上校有

力的领导下恰当地构筑了工事，大大地加强了彼得瓦尔登周围的阵地，而且

由于有各方面前来的增援部队，在该地组成的军不久就能处于重新采取攻势

的有利地位，并向塞格丁推进。”

这份公报证实了所有我们关于战场情况的报道。此外，它比帝

国军队迄今掩饰事实的布告写得更清楚。

在科莫恩，匈牙利人运去了增援部队和肉用牲畜，帝国军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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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下了许多火炮，虽然有部分已被钉死，但都落入匈牙利人手中。

我们曾在本报指出，帝国军队在匈牙利将不再占有任何阵地，而只

得撤过莱塔河和马尔希，现在，在我们指出此事二十四小时之后，

所有的报纸都发出哀叹。

帝国军队发行新匈牙利纸币或称“伪币”的尝试已明显地失败

了。２９４《东德意志邮报》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前几天，一位高级参谋军官走进某货币兑换商的店铺，要求用二千佛罗

伦新币兑换奥地利纸币，并表示愿意出贴水３０７。兑换商借口只有少量奥地利

纸币而拒绝兑换。不过他答应换几张一百佛罗伦的纸币，甚至可以不要贴水。

这位军官回答说：‘您是货币兑换商，肯定有纸币，如果您不肯兑换，我就让人

把您的店铺关了。’经过一番小小的争执，还是给他兑换了纸币。第二天，这个

兑换商的妻子又收到这位参谋军官一小包票面为五佛罗伦的新匈牙利纸币。

兑换商的妻子声称不能兑换。过了不久，这位军官在一名副官的陪同下亲临

该处。这时兑换商也已经回来并且向他们说明，他只愿意兑换银币和杜卡

特３０８，而不愿意兑换纸币，而且他有条有理地争辩说，如果这些证券是有用

的，那么，将军先生们就用不着兑换它们，而可以象兑换商一样使用；如果是

无用的，那么，他就不愿意兑换，因为他不能使用。他在维也纳有些账要还，但

至今他还没有听说，在那里可以用新证券来付账。如果他现在给将军先生兑

换，那么顷刻之间就会有几百人接踵而来，向他提出他无法满足的许多要求。

这位将军回答说，他不屑〈！！！〉回答这个兑换商，并且下令把市长找来。一位

市参事代表市长来了，并受将军的委托封了店铺。”

来自匈牙利的消息在维也纳引起强烈反应：

“大街上人潮滚滚，就象在去年构筑街垒的日子里一样。一个异乡人会把

这些蚂蚁般走来走去的人群看作是在游春，然而，只要对首都的特色有所了

解，就会明白，这一定是好奇、希望和狂热的紧张心情这些因素在起着有力的

作用，不愿到处有寒光闪闪的刺刀和保安岗哨的监视，激励着维也纳人采取

一种消极抵抗的方式，这一点由街头巷尾聚集的人群，高谈阔论的政论家，以

及其他千百种不同的场合可以看出。昔日的军团战士３０９四五个人一排，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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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挑衅的目光，迈着检阅的步伐，从哨兵面前走过。昔日的国民自卫军战士

相互握手，好象在问：‘怎么样，快了吧？’，而那些‘不惜任何代价只求安宁的

人’，则沮丧而胆怯地沿着鳞次栉比的房屋悄悄行走，仿佛科苏特就在维也纳

的城门前。——‘好心人’居心不良，昨天已经暴露无遗了。在客店和咖啡馆

里，已经喊出科苏特万岁。派西沃对王后说：‘我等待着我的时机，而它是一定

会到来的。’——今天这种骚动似乎稍微平息了些，至少步履声和喧闹声不象

昨天那样大了。”

另一封来自维也纳的信写道：

“匈牙利事件的转折使这里的大部分居民〈应理解为资产阶级〉沮丧至

极。每小时都有许多佩斯的难民来到这里，使人们更是忧心忡忡，直到现在才

开始人人咒骂文迪施格雷茨〈！〉。有人已在高喊‘叛国’了〈！！〉。然而，该城是

平静的。昨天和今天，又有增援部队从这里开赴战场。另一方面，在这里又在

等待着新的部队，从昨天起，已经有两个营开到。——佩斯运送邮件的信使

专车，今天没有到来，现在对科苏特可能会封锁该城一事又要有所准备。”

第三位通讯记者又向前跨出了半步，他认为：

“一次内阁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施瓦尔岑堡一定会步文迪施格雷茨的后

尘，舆论要有牺牲品，否则——我对你们没有更多可说的了。”

很明显，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完全不同的危机而不是内阁危机！

从南方传来了一些重要的消息：

费特尔率领一个马扎尔纵队向施土尔魏森堡和普拉滕湖推

进。

佩尔采尔在更靠南一些的地方也渡过了多瑙河，并再次占领

了通向芬夫基尔兴的大道上的武科瓦尔。

锡尔米亚的卡尔洛维茨遭到马扎尔人的攻击和炮击。

至于贝姆已进入瓦拉几亚，并把俄国人赶到距边境三德里半

的勒姆尼克—瓦蒂察，我们是从各个来源听到的。

０２４ 马扎尔人的成就



总而言之：马扎尔人到处都胜利前进。如果没有奇迹出现，奥

地利“联合君主国”这个欧洲反革命的中心，在两星期内就要毁灭。

在“联合君主国”的废墟上欧洲革命则将兴起。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８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９日《新莱茵报》

第２８５号

１２４马扎尔人的成就



战 地 新 闻

帝国军队瓦解了。克罗地亚人公开起义，强迫他们的总督耶拉

契奇同他们一起乘轮船从佩斯沿多瑙河南下，目的可能是保护他

们的家乡。耶拉契奇不得不屈从，因此整个第一军正向南方开

拔。３１０

韦尔登确实已把他的大本营迁到拉布。虽然他说，欧芬还有一

支城防部队（有人说是施利克指挥的六千人），但确实很值得怀疑。

还有一则立即被另一消息所否认的传言说，这位刚被打败的

沃尔格穆特如今打败了戈尔盖！！！

２２日发自佩斯的邮件迟了二十四小时才到达维也纳。

４月２４日从普勒斯堡寄往布勒斯劳的一份报道说：

“科莫恩攻城炮刚由多瑙河运到这里。奥地利部队正向普勒斯堡撤退。”

最后这位通讯员担心全部通讯可能会立即中断。最近的一批

邮件也未到达普勒斯堡。

前面提到的韦尔登布告称：

“为了使公众放心，兹宣告：不久前从中将韦尔登男爵大本营获悉，欧芬

仍由适量部队据守，主力军正在集结，并且一直追踪敌人在多瑙河右岸的活

动。同时宣告，科莫恩仍不断受到炮击，并处于我们部队的监视之下。同样，乔

里奇师继续占领格兰，并掩护渡过多瑙河的行动。地方司令官将军兼代理总

督中将冯·柏姆男爵。”

２２４



奥地利人向维也纳的撤退，现在称之谓集结。

军法报纸《新闻报》就最近的军事行动作了如下报道：

“匈牙利人的全部希望是，在他们藏身的山脉的背后以迅速的运动占领

瓦岑以上的多瑙河左岸。这样就可以达到双重的目的：叛军可以扩大其地盘

和实力，并可望用此种方法为多瑙河的锁钥之地科莫恩解围。为了实行这个

计划，他们用几个旅对我部队发动佯攻，以蒙蔽奥地利司令官。这个计划之所

以能够大体取得成功，是因为司令官受了骗。叛军渡过了艾佩尔河和格兰河，

并且能够借此迂回率领一万五千人驻守凯门德的沃尔格穆特将军。叛军以数

量上的绝对优势进行这一迂回运动，以至沃尔格穆特将军最勇敢的殊死抵

抗，也不能阻挡他们。马扎尔人把他们的迂回路线一直伸展到诺伊特拉河。当

他们的右翼在绍洛和格兰河之间插到帝国皇家军队的侧翼时，帝国皇家军队

的后方就受到他们左翼的威胁。这样，沃尔格穆特将军看来已不可能如愿以

偿地撤过瓦赫河，以掩护普勒斯堡并与围攻科莫恩的部队联合起来占领谷物

岛，因为他已撤到新霍伊泽尔。”

据说（意大利的）马祖凯利团１０５已投向匈牙利人。

在佩斯，王国专员哈瓦斯在一份布告中警告居民，不得对正在

撤离的皇家帝国军队行凶，否则会招致该城的毁灭，他还告诫居

民，不要给撤退工作制造困难。——军医院交由该城市政当局保

护。欧芬堡垒上的加农炮已不见了。帝国军队处境实在不妙，否则

何必发布这样一份布告。

匈牙利纸币保持原价；奥地利纸币猛跌。２９４

《佩斯日报》聘请了一位马扎尔人任编辑；《观察家报》已停止

出版。

帝国军队从佩斯撤退据说是在四十八小时停火期间进行的，

佩斯城下的马扎尔人同意这项停火。

《新奥得报》写道：

３２４战 地 新 闻



“据说马扎尔军队，包括国民军１５５在内，总计有二十万人。科苏特在新占

领的地区也同样召募了国民军，所以他的武装部队不久将达到三十万人，云

云，云云。其实自３月４日以来，克罗地亚军队已经不那么活跃了，而耶拉契

奇不得不运用他的威信来约束他们。”

骑兵将军哈默尔施太因直到今天还没有离开列姆堡。德国骑

士３１１第一营于本月１４日才向斯特雷进军，以接替决定开赴匈牙利

的驻该地的一个营。现已证明，关于福格尔中将率领的二万人的军

队已驻在匈牙利领土上的消息，是不确的。正开赴匈牙利的全部武

装部队，包括五十三个步兵连，六个骑兵连和四个炮兵连，组成三

个纵队，其中一个纵队由巴尔科少将率领，第二个纵队由贝奈德克

少将率领，第三个纵队由路德维希上校率领。福格尔中将指挥作

战。

西姆尼奇中将为了安全起见，把火炮运往维也纳，但昨天马上

又装上轮船运回匈牙利。

２５日以来，新调集的部队又开进了维也纳，而另一些部队则

开了出去。商业界和交易所已从惊慌中稍稍恢复。郊区，特别是约

瑟夫城和维登，到处笼罩着激昂情绪，昨天夜里，尤其是在约瑟夫

城的大多数旅舍里，人们开怀痛饮，要求奏匈牙利乐曲，并唱了匈

牙利歌曲。

两天前，正在约瑟夫城的运兵站进行整编的匈牙利亚历山大

步兵团２４５的一支分队被间谍收买了。但该营立即被调走，有几名

“煽动者”被捕。今天进行首次抽签征兵，尽管在郊区那些有应征义

务的人受到有力的挑动，但直到现在，一切都很平静。政府采取了

最严厉的保安措施，以阻止“煽动者”拥挤，并驱散局外人。在这里

宣读了科苏特致维也纳兄弟民族的布告，号召他们共同恢复合法

４２４ 战 地 新 闻



的皇帝斐迪南的皇位。也有一则传言说，内阁昨天决定，拒绝俄国

人干涉奥地利—匈牙利问题。

虽然为时稍晚，但我们仍要报道刊登在《波希米亚立宪报》上

的一封普勒斯堡来信，因为信中有些有趣的内容：

“早在上星期，从这里开往高地各州的邮车均已停驶，以后不久，连信件

也只能送到诺伊特拉，而昨天早晨已报道说：匈牙利人进入了新霍伊泽尔（距

科莫恩三至四小时路程）。白天，一位从蒂尔瑙来的旅客给我看了一张当地军

事司令官的布告，驳斥了所谓匈牙利人也进入了新霍伊泽尔的谣言。但是，从

寥寥几行字中，一眼就可以看出情况正好相反。昨天下午，这一疑问更加深

了，因为这里城防部队的一支配备有火炮的分队已乘火车前往蒂尔瑙。晚上，

我从一位当天来自新霍伊泽尔的熟人处获悉，一支四万至四万五千人左右并

配有大量火炮的叛军占领了这个地方，而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人左右的帝国

皇家军队，由于敌人的巨大优势，已向谢耶（在普勒斯堡以上二小时路程处）

撤退。当我还从一位帝国军队的中士那里听到这一可悲事件确实无误时，我

还不愿意完全相信这个奇异的消息。他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些部队耗尽了弹

药，因此不得不撤回。自从不幸的匈牙利内战开始以来，这种意见可惜已经听

到不止一次了。——今天早晨，当我们这里的商人要乘火车前往蒂尔瑙的市

场时，发现到那里去的火车已经停开了，他们很吃惊。在询问之下，他们得到

回答说，昨夜几乎我们的整个城防部队连同火炮，火急向蒂尔瑙开拔，因此，

所有的车厢都被征用了。——据说，在新霍伊泽尔附近，我们的军队与敌军

发生了相当激烈的冲突。这次战斗中，拿骚步兵团１０５损失惨重。还听说，昨夜

开离蒂尔瑙的车厢，今天把大批帝国皇家军队运到这里。

在城防战线的一个地方，日内拟将建立一个有十八至二十个营的军营。

据悉，在相当坚固的城堡山要塞里的一个旅店老板，早在上星期已得到当地

军事司令官明确指示，至少储备三四个星期用的一切必需品，而且这里的守

备部队正时刻待命，准备携带全部行装转移到该要塞去。——宣布发行新的

强制性纸币当然不会造成欢乐的情绪。现在的问题是：１．这些强制性纸币的

发行额达到多少？２．波希米亚、西里西亚和奥地利工业家是否肯按面额接受

这些纸币？

又讯：刚才听说，匈牙利人的前哨部队已经在塞赖德。”

５２４战 地 新 闻



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的事态该报来自维也纳的报道说：

“这几天，有批难民从特兰西瓦尼亚来到这里。许多人直接来自海尔曼施

塔特〈现在，直接就是指取道瓦拉几亚和埃塞格〉，他们所讲的情况差不多都

是一样的。那些谋杀的事件大多出于捏造；抢劫者都被枪决，不久就建立了最

严明的纪律。贝姆命令把留下的军官的全部物件在市场上拍卖，只有普赫纳

将军的物品和信札，他派几名洪韦德１６２带着一封客气的信件送交本人。然而，

这些人被俄国人逮捕。没有一个难民能说出这些洪韦德及这些文件的下落。

此外，他们听说这个国家的情况是悲惨的，俄国人对难民的行为确实使人震

惊，但他们都一致认为，他们都被土耳其人的和蔼和殷勤而深深感动。”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８日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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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９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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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新的胜利消息。相反，我们听说，奥地利人在极度混乱中

全线退却。

残暴的屠夫韦尔登使自己陷入了绝妙的境地。他与维也纳的

联系差不多已被切断，现在可以通行的只剩下一条退路，即取道维

斯普雷姆，沿普拉滕湖，越过无路可通的山岭前往施梯里亚。

沃尔格穆特与军队主力的联系已完全被切断，他驻在谷物岛

的根本无法防守的阵地上，该岛位于瓦赫河畔的谢耶到多瑙河畔

的伯什之间。同他这里相对的克拉普卡指挥的右翼去普勒斯堡的

道路是畅通的。

佩斯现在确已被匈牙利人（于２３日晚）占领。帝国军队在答应

不炮击佩斯的条件下，获得了撤退的时间。帝国军队摆出一副要保

卫欧芬的样子，这是毫无意义的。坚守欧芬只不过是为了能以炮击

来威胁佩斯。

韦尔登又到了欧芬。他显然不知道，自己应奔向何方。

耶拉契奇的克罗地亚人不得不往回走；匈牙利人用炮兵控制

了佩斯以下的多瑙河。然而他们仍试图向克罗地亚方向突破。

雅布沃诺夫斯基已率领他的旅通过拉布。他们正前往艾登堡。

维也纳一片动荡。工人们在欢呼。寄往匈牙利的邮件已经有

三天没有发运了。

７２４



据说已命令五万名俄国人从北面和南面开入特兰西瓦尼亚。

目前，奥里缪茨内阁肯定已要求俄国人也干涉匈牙利。

柏林《国民报》登载了下列所谓匈牙利愿意媾和的条件：

（１）承认匈牙利王国的原有国界３１２，也就是说将克罗地亚，斯

拉窝尼亚和边屯区１３９等地包括在内。

（２）根据去年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两国议会决定和批准的

条件，与特兰西瓦尼亚实现联合。３１３

（３）对全奥地利普遍实行大赦；立即释放所有十月的被捕者

３１４，抚恤被害者的家属。

（４）将仍在意大利和帝国其他领土服役的各匈牙利团遣返匈

牙利。

（５）承认１８４８年匈牙利宪法３１５。

（６）匈牙利继续由议会授与临时行政权的政府管理，直至王位

继承问题依法确定以及所选出的国王在布达－佩斯加冕并宣誓效

忠宪法时为止。

（７）加里西亚同奥地利的国家联盟的关系应与匈牙利现在和

将来同它的关系相同，并称之为加里西亚波兰王国；据此，加里西

亚将仅与奥地利结成君合国，而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财政。

（８）匈牙利承担奥地利国债的多少由匈牙利议会以简单多数

决定。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３０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１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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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５月１日晚。刚从柏林和维也纳来的报道证实帝国军队

在继续撤退。２７日，普勒斯堡对匈牙利人的进攻还一无所知，现在

那里一直拥挤不堪，乱作一团并正在退却。

在科莫恩附近发生了一次战斗。施利克指挥兵力为两个师的

帝国军队把匈牙利人从阿奇附近的桑德贝格赶走，现在这件事被

说成是一次胜利。如果人们看一下地图就会知道，阿奇位于多瑙河

右岸距科莫恩—德里的地方，那么由此可以看出（甚至根据这一份

官方报道），
·
匈
·
牙
·
利
·
人
·
已
·
在
·
科
·
莫
·
恩
·
附
·
近
·
渡
·
过
·
了
·
多
·
瑙
·
河，
·
并
·
控
·
制
·
了
·
从

·
格
·
兰
·
至
·
普
·
勒
·
斯
·
堡
·
的
·
大
·
道，而施利克竟还在一味谈论包围（！）科莫恩

的帝国皇家军队！！

韦尔登的大本营从佩斯迁到卡波尔瑙，从卡波尔瑙迁到拉布，

现在正继续朝维也纳方向紧靠施梯里亚边境的
·
艾
·
登
·
堡撤退。

耶拉契奇确实得到命令，要他向克罗地亚突破，并尽可能多地

带走随从人员。

关于多瑙河北面的沃尔格穆特一时无声无息了。他是从谷物

岛（多瑙河的大岛）被赶走的，而奇科什３１６（国民军骑兵）从科莫恩

出发，巡逻到离普勒斯堡一半路程的塞尔道海伊，一路平安无事。

沃尔格穆特必定是转移到普勒斯堡和马尔希河去了。

成群的黑黄色分子１０１已逃出普勒斯堡和维也纳，有些逃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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瑙河上游，有些逃往布拉格。

说是俄国人的干涉，已经迫在眉睫。有一家报纸甚至断言他们

已驻在伦登堡附近，靠近奥地利—莫拉维亚—匈牙利边境，这显然

纯属捏造。据说他们象在特兰西瓦尼亚一样，将充当各城市的后备

部队和城防部队，这样就能使所有的奥地利军队腾出手来，集中对

付匈牙利人。
·
据
·
说
·
有
·
一
·
万
·
五
·
千
·
名
·
俄
·
国
·
人
·
作
·
为
·
城
·
防
·
部
·
队
·
正
·
开
·
赴
·
维
·
也

·
纳。

“为了同奥地利政府达成谅解”，一名普鲁士参谋军官也到达

了奥里缪茨。波希米亚人不久将从“我的英勇军队”３１７的进军一事

获悉，他们的“谅解”意味着什么！

明天晚上我们大概将得到关于马扎尔人获得进一步决定性战

绩的消息。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１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２日《新莱茵报》

第２８７号特别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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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地 新 闻

科伦５月２日晚。匈牙利人利用奥地利人匆忙撤退和他们的

混乱，一方面迅速向维也纳推进，另一方面占领直到雅布龙卡河和

莫拉维亚边境的整个上匈牙利。斯洛伐克的山城１２４都在他们手中，

他们从那里一直推进到雅布龙卡山口。这山口本身看来已被他们

占领了，因为在新蒂特沙恩（在泰欣附近）已听到了隆隆炮声，据此

看来，在喀尔巴阡山的这一边已经发生了战斗。

经过这次速决战，彻底肃清了在斯洛伐克的帝国军队，而匈牙

利军队夺得了一块三百至三百五十平方德里的、有二百万居民可

供征兵的地盘。自从马扎尔人废除了斯洛伐克农民的封建义务，并

在语言和民族性方面作了一些让步以来，过去部分对马扎尔人漠

不关心部分甚至抱敌视态度的斯洛伐克人，现在坚决地站在马扎

尔人方面了。

可以预料，马扎尔人会翻越小喀尔巴阡山（莫拉维亚与匈牙利

之间的界山），把他们攻击的矛头指向奥里缪茨。同时，他们可以派

遣一个军越过雅布龙卡山口，以破坏通往维也纳的铁路，从而就可

以大大延缓俄国人向该城进军的速度。３１８几乎所有的正规军都撤

出了莫拉维亚；到处都由国民自卫军执勤。

另一方面，马扎尔人直接在维也纳方向采取作战行动，并且据

我们的布勒斯劳通讯员报道，已经
·
占
·
领
·
了
·
拉
·
布。奥地利人的大本营

１３４



已迁往艾登堡，普勒斯堡的军粮局已迁往海恩堡（距维也纳六德

里）。估计奥地利将打算在此地再次求战。这里，在多瑙河和新锡

德尔湖之间，莱塔河对岸的地方，确实是维也纳前面唯一能够作战

的阵地。

奥地利人为进行一次新的战役而企图集结的阵地，情况如下：

右翼集结在艾登堡周围，从新锡德尔湖的南端到金斯和它右面所

凭借的施梯里亚的山脉；正面从新锡德尔湖的北端，一直到海恩堡

附近的多瑙河，截断了通往维也纳的大道；左翼是沃尔格穆特的

军，驻在多瑙河对岸普勒斯堡附近，这里是无法坚守的，至少必须

撤过马尔希河。这样一来，战争就将在奥地利领土上进行，而科苏

特仍然会紧追不舍。
·
科
·
苏
·
特
·
声
·
称，
·
他
·
要
·
赶
·
在
·
俄
·
国
·
人
·
之
·
前，
·
于５

·
月１０

·
日
·
进
·
入
·
维
·
也
·
纳。科苏特已证明，他说话是算数的。他要在４月２４日

进入佩斯，在这一天他就进入了该城。

耶拉契奇的情况如何，现在是一无所知。有消息说，他已经在

距斯拉窝尼亚边境不远的莫哈奇附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佩斯与

莫哈奇之间的距离太大了）。另一些黑黄色１０１的传言断定，他又把

自己的阵地移回佩斯附近拉科什费尔德２７５！！后一则当然是比前一

则更加离奇。

还没有从南方收到直接证实马扎尔人占领泽姆林的消息。其

余来自该地区的消息互相矛盾；关于俄国人入侵的消息也是如此。

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驻在克拉科夫边境的俄国部队已经集结，并

准备向奥地利进军。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２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３日《新莱茵报》

第２８８号特别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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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地 新 闻

科伦５月３日晚。帝国军队从匈牙利逃跑得愈是慌乱不堪，马

扎尔人的追击愈是冷酷无情，关于战地情况的报道也就愈加混乱

和自相矛盾。只有一件事的说法是一致的：帝国军队每天都在遭受

新的失败。

然而，下列的事情看来是相当确切的：

第一：被帝国军队说成是一次胜利的阿奇战役，却是一次失

败。这从说施利克在这里打了胜仗却又立即撤向拉布一事就可以

看出。石印通讯１７５也报道说，阿奇战役帝国军队失利。札尼尼团
１０５
，

除了少数几名军官，全部投奔匈牙利人。

第二：４月２８日，在匈牙利古堡地区（在拉布和普勒斯堡之

间），奥地利人又一次打了败仗。各种报道对此说法都是一致的。许

多伤兵被运过莱塔河，周围地区全都挤满了人。据说２９日和３０日

连维也纳城内也运去了约二千名伤兵。

有一些报道说，韦尔登的大本营已迁往普勒斯堡，另一些报道

则说，已迁往莱塔河畔布鲁克（在奥地利领土上）。施利克２７日曾

到过拉布附近，据说追击他的匈牙利人在那里与他进行了一场喋

血大战。

至此，奥地利军队的主力已被逐出匈牙利。毫无疑问，奥地利

人大部分已在奥地利的领土上，而在匈牙利所占领的只有普勒斯

３３４



堡和艾登堡。此外，我们所预言的事，现在已得到证实，匈牙利人在

科莫恩附近渡过了多瑙河，并在这条河的两岸向维也纳展开向心

攻势。关于匈牙利人在斯洛伐克进行清剿一事，现在连《维也纳日

报》也加以证实了。

第三：耶拉契奇也同样被彻底打垮一事，已大体可作定论。如

《维也纳日报》所报道的，他本人已经到达埃塞格，他既然２３日或

２４日才离开佩斯，２６日就已经到了埃塞格，可见他比他的军走完

这段旅程要快得多。据说，这个军已经全军覆没，而幸存者大部分

投奔了匈牙利人。有份报道说，战役发生在小贝尔附近，但这不可

能，因为该地在科莫恩以南数德里，完全在耶拉契奇行军路线之

外。此外，这份报道还有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事。但是，他失败的

消息在所有报纸和通讯中都提到了。

·
科
·
苏
·
特
·
发
·
表
·
了
·
一
·
份
·
宣
·
言，
·
宣
·
布
·
匈
·
牙
·
利
·
及
·
其
·
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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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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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
·
奥
·
地
·
利
·
而

·
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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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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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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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
·
这
·
些
·
地
·
方
·
与
·
哈
·
布
·
斯
·
堡
·
—
·
洛
·
林
·
王
·
朝
·
脱
·
离
·
关
·
系，
·
因
·
为
·
该
·
王

·
朝
·
对
·
匈
·
牙
·
利
·
发
·
动
·
了
·
一
·
场
·
极
·
其
·
不
·
幸
·
的
·
战
·
争。３１９

没有来自南方的关于马扎尔人继续取得进展的消息。据说佩

尔采尔已率领他的主力军向佩斯推进。卢卡维纳请塞尔维亚人帮

助修建泰梅什堡的工事，但塞尔维亚人已经拒绝。相反，他们要求

立即召开塞尔维亚国民会议，以选举地方长官和制定伏伊伏丁那

的宪法。

据说匈牙利人通过土耳其从英国获得了八万支步枪。大瓦尔

代恩的工厂每天供应他们三百支。

与此同时，维也纳的老百姓欢欣鼓舞，而政府则惊慌失措。３０

日，交易所里的气氛是难以描写的沮丧。来自郊区的小商贩谈到那

里人心越来越不稳定。下午，在街上可以看到一些著名的街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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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内阁完全垮台了。不仅施塔迪昂已经辞职，而且已经轮到施瓦

尔岑堡，据说将由科洛勒多－瓦尔泽接任。

俄国人来了。俄国将军冯·贝尔格已取道克拉科夫前来维也

纳。５月１日和２日，预计有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名各兵种俄军到

达克拉科夫，其中有四个骑兵连和二个炮兵连。据说信奉正教的沙

皇①将亲临附近某地，并准备督战。

据４月２８日切尔诺维茨的一封来信说，俄国人已进入布柯维

纳。

（今晚我们没有收到维也纳和布拉格的报纸。）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３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４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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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德国南部的消息

科伦５月３日。今天，我们从德国南部各地收到的几封信，全

都带来了喜人的消息，说人民到处都焦急地等待着这样一个时刻：

最后以真正的革命——当然不是三月革命——来反对“奉天承运”

的君主们和他们所嘉许的同谋者的无耻反革命行径，为人民权利

长期以来天天遭受暴力和蹂躏而复仇。人民到处都编成连队，选出

他们的领导人，筹措武器、弹药等等。而特别令人欣慰的是，在那里

的大部分军人中充满着一种精神，使士兵不象恶狗和野兽那样被

嗾使去迫害自己的弟兄，去摧残自己的骨肉。

人民正义的怒火无疑即将燃成漫天大火。但愿这次风暴席卷

整个德国，将那一伙奉天承运的军法、强盗骑士和人民叛逆者等匪

帮永远地、彻底地从德国土地上扫除净尽。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３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４日《新莱茵报》

第２８９号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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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匈牙利的消息

科伦５月４日。我们收到５月１日来自维也纳的如下报道：

“上个月的最后几天，而特别是在昨天，４月３０日，可以从首都的大街上

觉察到一些不寻常的活跃气氛。到处流传的关于军队在匈牙利边境撤退的消

息，引起了普遍的骚动。两天来，几百辆车子不断地把成批的残废军人和伤兵

运到维也纳的军医院，以致这些医院人满为患，连所有的走廊和病床之间的

通道都用来收容伤兵，这一事实证明奥地利方面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和失败。

这样被运来的军人，境况悲惨，不由得使人回想起拿破仑从俄国撤退的情

况，——他们脸色苍白，形容憔悴，衣衫褴褛，伤口用破布勉强包扎了一下，躺

在木栅栏马车的硬板上。看到这种悲惨的情景，使人不能不落下同情的眼泪。

大部分伤兵是在匈牙利骑兵的袭击下，受了无法医治的致命创伤，他们失去

了鼻子、下巴，总之，实在难以描述这些可怜的人被糟蹋到多么可怕的地步。

此外，昨天这里还运来了十车各兵种的军帽和骑兵的马具，接着又来了约五

百匹没有骑手的马匹，它们的骑手已在战斗中死去。

总之，奥地利在匈牙利的情况非常不妙。一星期前，帝国皇家军队还在佩

斯，现在，他们的大本营迁到艾登堡已有几天了。奥地利军队不是在撤退，而

真正是在溃逃。艾登堡各兵种的士兵和军用辎重一起，刚刚用列车运到这里。

我遇到一位相识的前驻维也纳的上奥地利团中士；据他说，匈牙利人的胜利

已肯定无疑了，因为匈牙利人乘奥地利部队极度混乱之际，不让他们有喘息

的时间，不断以新的有生力量袭击他们，打退他们。匈牙利军队比他们强大六

倍，而且狂热地献身于他们的事业，而奥地利人则由于疲劳的和漫无目的的

行军，由于令人沮丧的损失和挫折，由于无能的指挥和在关键时刻被军官们

弃之不顾，自然就不会为王朝英勇作战。在三月事件以前花费大笔款项进行

过训练的帝国皇家将领和军官们，无知到了空前的地步；他们把部队径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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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送死。已经有五名将军受到了侦查。不久前刚从意大利调来的赫拉博夫斯

基团（上奥地利的）几乎全部投敌，下奥地利的赫斯团，情况也是如此。德国军

队根本不象斯拉夫军队那样可以大量用于王朝的目的。总计已有五个团投

敌，还不包括无数的克罗地亚人。军队士气普遍低落到前所未闻、令人难以置

信的程度。匈牙利的战争是由波兰总司令邓宾斯基指挥的。１４０波兰人共有十

个军团，总计三万六千人，大约有二十五名将军。１７８据说，单是他们就能作出

无与伦比的贡献，而且使帝国皇家军队感到胆战心惊。”

４月２９日，星期日，在维泽尔堡附近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战役，

奥地利人伤亡达六千人，这说明他们这仗打得一败涂地，因此才出

现那种运送伤兵的情景。

总督①的军据说已经被彻底击溃了。

匈牙利起义军以一万五千之众携三十门火炮开进西北方向的

图罗茨州，目前占领了该州的首府圣马丁和莫索奇。据说，他们准

备渡过瓦赫河，占领基苏察河谷，封锁出入西里西亚和加里西亚的

通道。

在圣马丁城有许多人志愿参加了斯洛伐克国民军９５，据说该

城非常害怕起义者会对他们采取报复行动。看来斯洛伐克也深受

马扎尔人的影响。

２９日，普勒斯堡已经四天没有收到佩斯的邮件了。在城郊的

旷野上，已修建起工事和内堡。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４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６日《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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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耶拉契奇。——编者注



匈 牙 利 的 局 势

除了在我们的维也纳通讯中（见“科伦”栏）所登载的报道，没

有任何关于战场情况的肯定消息。因此，我们今天只能登载一些匈

牙利－莫拉维亚边境对马扎尔人明显感到惊恐的情况。

《波希米亚立宪报》写道：

“４月２８日，发自加里西亚—西里西亚边境。由于诺伊特拉河附近的战

斗，马扎尔人已进入齐普斯以及喀尔巴阡山的西北支脉。新马尔克特，布达廷

和日莱恩都在他们手中。几天来，他们威胁着查德察附近的山口和雅布龙卡

山口，帝国的监视部队２４９已撤退到该处。为了防止马扎尔人进攻西里西亚，有

一个步兵师开赴查德察，另一个今年１月份就驻在比利茨担任城防部队的步

兵师已开赴雅布龙卡山口，最后，还有一个营从特罗保调驻弗里代克地

区。——自前天以来，逃亡的斯洛伐克人通过了扎依布什和安德里考；驻日

莱恩的帝国专员到泰欣已经四五天了。

前天（２６日），在扎依布什，到晚上六时还一直听到日莱恩或特罗保地区

有猛烈的炮声。——然而，只有认为克拉科夫最近发生的事件３２０和戈尔盖同

时向前推进是事先商定的行动的人，才会想到马扎尔人会来到加里西亚。”

同一家报纸的另一份来自西里西亚的通讯说：

“２４日，在距特罗保约二小时路程的普鲁士小城卡尔维纳，从城楼上可

以看到喀尔巴阡山里有许多信号火堆，据断言，这是召集国民军的信号。

有一支一万五千人左右并配备数门加农炮的叛军队伍，大部分是为了战

争而从普什塔草原征募来的放牧马、牛和猪的牧人，据说他们已推进到圣马

丁，而且在当天晚上，甚至已推进到日莱恩（距雅布龙卡山口约两个半驿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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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程）。王国专员蓬格拉茨男爵和雷沃伊男爵害怕马扎尔人要他们的性命，已

经逃走，文克少校已移至瓦赫河此岸，并召唤斯洛伐克各地的所有帝国守备

部队到边境各地点去，以保持与莫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联系。

边境已经驻兵，在城市和乡村则号召一切可以作战的男子严阵以待，以

便在马扎尔人入侵时，在大公衔法官彼得的指挥下采取行动。——科苏特的

支持者竭尽全力去动摇斯洛伐克人。例如，现在流行一支歌曲，它把每个忠于

国王——‘一个德国异邦人’——的斯洛伐克人称为自己祖国的叛徒；遗憾的

是，有些人因此而被矇住了眼睛，落入了罗网。这就是一位统帅①所执行的错

误政策所结下的苦果，他被奸诈的马扎尔贵族催眠入睡，又用反民族的措施

压制一个准备为平息马扎尔人而牺牲一切的民族。”（！？！）

我们从欧芬获悉，帝国军队留在这里的守备部队有四个步兵

营，二至三个骑兵连以及八十三门保养得很好的火炮。该要塞有六

个星期的储备粮。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５日 原文是德文

左右

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６日《新莱茵报》

第２９１号附刊

０４４ 匈 牙利 的局 势

① 文迪施格雷茨。——编者注



战 地 新 闻

匈牙利人仍不断向前推进。已经有人谈到，他们会入侵施梯里

亚（在拉布河畔的菲尔斯滕费尔德附近），莫拉维亚（在雅布龙卡山

口的弗里德兰特附近）和加里西亚（在莫拉维亚边境的拉伊恰附

近）。２９日，拉布仍在帝国军队手中；但据说接着就放弃了。帝国军

队在普勒斯堡已经构筑了工事；但据某些报道说，该城已经完全撤

出。

在南方，帝国军队的处境肯定不妙。据说帝国军队已经撤出位

于多瑙河与德拉瓦河之间的芬夫基尔兴。现在听说，耶拉契奇的军

已彻底被击溃，两团克罗地亚人被俘，并被分散编入洪韦德１６２。一

则报道谈到，西姆尼奇已被包围并当了俘虏。

贝姆的部队确实在巴纳特，在卢戈什和卡兰塞贝什附近，正威

胁着阿拉德和泰梅什堡等要塞。

关于马扎尔人扩充军队的传闻已经变得神乎其神。据说有二

十五万马扎尔人武装起来。在戈尔盖以四万五千人的兵力与沃尔

格穆特作战的同时，有十八个营进攻耶拉契奇，此外，最强大的邓

宾斯基的军，在卡波尔瑙战役１７４之后，没有参加战斗。现在，盖昂和

克拉普卡在拉布附近指挥作战。匈牙利议会于５月１０日在佩斯召

开。据说有八千名俄国军队已开进克拉科夫。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５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６日《新莱茵报》第２９１号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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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苏 特 的 布 告

现摘引《新奥得报》刊登的科苏特４月７日于格德勒发出的布

告如下：

“我国英勇的军队赶走了敌人，这些敌人的出卖祖国的专员在诺格拉德

和绍莫吉重新开始给人民套上了已被法律废除而我们永远不再允许加在你

们身上的劳役桎梏。这支英勇的军队赶走了敌人，这些敌人在上个月颁布了

一道帝国命令，规定在已废除耕作税１３６的地方，臣民应自己出钱缴付已被废

除的劳役的一半代价和什一税，而匈牙利的法律已经免除你们这些款项。我

们最坚决地捍卫这些维护你们自由的法律。

我们英勇的军队把敌人赶出了你们的边境，这些敌人的皇帝①竟胆敢

说：‘匈牙利没有存在过，而且永远也不会存在。’３２１这个皇帝竟胆敢把我们特

兰西瓦尼亚兄弟们从我们这里分离出去，把克罗地亚从匈牙利分割出去，肢

解我们自己的祖国，并且为了那些赖伊策强盗１９２的利益把我们最富饶的地区

建成特殊的赖伊策帝国，他为了消灭匈牙利民族，毫不迟疑地同这些赖伊策

强盗勾结在一起。

我们英勇的军队把敌人赶出了你们的边境，这些敌人就象拦路抢劫的强

盗那样，逃到哪里，就抢到哪里，他们不仅连偷带抢，不仅抢吃的喝的，而且把

他们不能用的东西破坏和销毁，让你们挨饿；更有甚者，他们以非人的粗暴行

为，纯粹出于强盗的幸灾乐祸的本性，把枕头从你们孩子的头下抽出，让羽毛

在风中吹散。敌人甚至也不放过你们的教堂，他们把祭台的大理石板挖下来，

火烧教堂的屋顶，而敌人的一些军官则从款待他们的人那里偷走了银调羹。

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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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奥地利皇帝派到我们国家来的敌人，他们为的是消灭我们这个国家，

灭绝我们的民族，把人民变成奴隶和乞丐！

几个月之前我就向你们预言，匈牙利的自由、自主和独立之花将从奥地

利皇帝的暴政下开放出来。

谢天谢地，现在事情正是这样！为此，应赞美上帝的圣名，也应怀着民族

永恒的感激之情向英勇的匈牙利军队祝福，他们欣然把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奉

献给他们的祖国，以大无畏的英勇行为打击了敌人的联合力量，通过连续不

断的胜利奔向光荣的目标，以他们英勇流血为代价使你们，啊匈牙利人民，得

到自由和幸福！敌人夸耀虚假的胜利，以欺骗匈牙利人民，使他们灰心绝望。

这是一种典型的怯懦行为，因为唯有懦夫才善于撒谎。敌人用假报道来

骗你们，说什么他们已把我们的军队赶出特兰西瓦尼亚，塞格丁已被耶拉契

奇强攻占领，然而他连这个地区从来都没有看到过。

是的，更有甚者，——现在，正当敌人五天之内被打败四次，被逐出自己

最坚固的阵地，而文迪施格雷茨、施利克和耶拉契奇连同他们的全部军队，从

波罗斯洛、佩斯和瓦岑纷纷逃窜的时候，现在，正当我在格德勒，在二十四小

时之前文迪施格雷茨胆敢梦想奴役匈牙利的同一房间里写布告的时候，现

在，还正当他的整个军被击溃而逃窜，我们从暴政的魔掌中夺取了整个特兰

西瓦尼亚和三分之二的匈牙利的时候，而就在这样的时候他竟恬不知耻地在

受雇佣的佩斯报刊上散布谎言说，他在亚斯贝雷尼打了胜仗。我的兄弟们！我

的朋友们！对这种怀疑，我的回答可以使你们得到宽慰：我和我们英雄们的那

些杰出领袖同我们的军队一起，正停留在格德勒，通向这里的道路是由我们

无畏的洪韦德１６２用刺刀杀出来的。正是在格德勒，我们投入战火的炮兵从那

里把傲慢的敌人轰走，正是在格德勒，我们的骠骑兵从那里一直把窜逃的敌

人追击到佩斯城边的多瑙河。——在特兰西瓦尼亚那里已经不再有帝国敌

人了。这个皇帝把野蛮的俄国人派到我们这里来，但是贝姆和我们驻特兰西

瓦尼亚的匈牙利军队把敌人连同他的俄国保护者一起从特兰西瓦尼亚的神

圣土地上彻底赶走。

在下匈牙利的巴奇考，佩尔采尔攻克了圣托马斯，对该城进行强攻曾经

付出过极大的流血的代价。１１１他解放了因奥地利人背信弃义而陷于困境的彼

得瓦尔登，并在繁荣的匈牙利大平原肃清了赖伊策强盗。在这里，在敌人主力

军妄想使匈牙利届服的上匈牙利，总司令戈尔盖和他率领的达米扬尼奇、奥

３４４科 苏特 的布 告



利希、克拉普卡和加什帕尔等将领，在豪特万附近打败了施利克，在塔皮欧比

奇凯打败了耶拉契奇，在伊沙塞格附近打败了文迪施格雷茨和施利克以及重

新同他们会合的耶拉契奇，在戈尔盖等将领同我们胜利的部队占领了格德勒

以后，他们已经在拉科什费尔德２７５了。再过几天，匈牙利就将获得自由，再也

没有一个凶暴的敌人能染指我们祖国的领土了。

我的兄弟们！这就是我向你们报告的喜讯！自由的匈牙利祖国万岁！”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７日 原文是德文

左右

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８日《新莱茵报》

第２９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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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地 新 闻

奥地利军队继续后撤。４月２８日撤出拉布；２９日，匈牙利前哨

部队在霍赫施特拉斯附近，距维泽尔堡二德里。在多瑙河彼岸，驻

在迪欧塞格附近的那个奥地利军也已撤退到兰许茨（距普勒斯堡

四小时路程）。３０日，从普勒斯堡出发最远只能走到卡尔斯堡（距

普勒斯堡一德里半，在南岸）。

奥地利总司令部设在拉克森堡，距维也纳一个半小时的路程。

现在，斯洛伐克已完全落入匈牙利人手中，居民敞开双臂热烈

欢迎他们。匈牙利人在这里找到一大批武器，因为文迪施格雷茨解

除了农民的武装，把这些枪枝堆放在州的首府。斯洛伐克国民军９５

已无影无踪；布卢德克不见了，游击队首领亚尼切克投奔了马扎尔

人。匈牙利人从斯洛伐克威胁莫拉维亚、奥地利的西里西亚和加里

西亚。有人说，一支四万到六万人的入侵部队要把战争推移到俄国

和普鲁士占领的波兰去。无论如何，可以预料，对波兰一西里西亚

—奥地利铁路的枢纽普雷劳可能发动一次奇袭。

关于俄国人突然停止进军一事，请读者参阅本报布勒斯劳通

讯。３２２尽管还一直在编造说俄国大部队向特兰西瓦尼亚进军，但所

有这些消息在目前都是不足为信的。

现在已证实，贝姆在南方以相当可观的兵力侵入巴纳特，占领

了毛罗什河和多瑙河之间的一些山口，攻克卢戈什，据说甚至夺取

５４４



了泰梅什堡。由于上述情况，以及由于佩尔采尔的军的一部分已渡

过蒂萨河向基金达地区推进，所以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已经烟消

云散了。

再次被证实吃了败仗的耶拉契奇，已被任命为正在筹建的（克

罗地亚—斯拉窝尼亚—巴纳特）南部军的全权司令官。

这支南部军在纸面上有三万人，实际上最多只有八千人，外加

几千名塞尔维亚强盗。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７日 原文是德文

左右

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８日《新莱茵报》

第２９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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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命 正 在 临 近

科伦５月８日晚。革命越来越临近了。在德累斯顿，人民以英

勇无畏的精神在同萨克森和普鲁士雇佣兵作战３２３，四面八方则向

他们提供武装支援以回答普鲁士的入侵；在普法尔茨，人民团结在

当地保卫委员会周围，组织和武装了国民军，官员服从人民，军队

同人民联合在一起３２４，——这时候，整个德国都在沸腾，在汹涌澎

湃。法兰克尼亚只是在等待同样脱离巴伐利亚的时机；那里的人民

情绪极为高涨。特别是农民急切盼望奋起斗争的时刻。我们明天

可能作比较详细的报道。在巴登和维尔腾堡甚至连军队也声言支

持帝国宪法。绍林吉亚、库尔黑森、达姆斯塔德也都传来了类似的

消息。

在普鲁士，运动终于日益难以控制，日益具有革命精神。布勒

斯劳群情激动已达极点；小小的骚动，军队集中在兵营、巡逻、街头

的人群——这一切都是当地要发生重大事件的预兆。整个西里西

亚也同样激动不安，在紧张地等待着匈牙利和维也纳的消息。在军

刀专政的压力下，柏林保持宁静。在莱茵地区和威斯特伐里亚，霍

亨索伦暴政的各种计划由于后备军３２５的反抗而被打得粉碎，他们

不愿意再被利用来搞新的政变。整个贝尔格区、哈根区、鲁尔河畔

米尔海姆、克雷弗尔德，简言之，正好就是最富有黑和白色２６０的地

区，突然一下子转向了公开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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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运动竭尽所能地把人民推

向起义。今天到达的《国家通报》上有一份给全体总督的通令，要求

他们大力反对一切为实现帝国宪法而作出的“革命的”努力，此外

还登载了帝国专员巴塞尔曼３２６同勃兰登堡先生的通信，后者在信

中宣称：（１）普鲁士任何时候也不承认帝国宪法，以及（２）中央政

权２９应永远停止干涉普鲁士内政，例如：解散议会，实行戒严等等。

我们向莱茵省居民介绍关于霍亨索伦傲气的最近的一些典型

事例。看来王朝想用最侮辱性的方法拒绝作出哪怕最微小的让步，

以此用武力把人民推向革命。

但是冯·霍亨索伦先生，如果事情真的闹到发生革命的地步，

那谁也不知道，这一次人民会不会仅限于要求：“
·
脱
·
帽”３２７。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８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９日《新莱茵报》

第２９３号特别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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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北斐特的局势
３２８

“爱北斐特５月８日。在警察撕掉号召人民支持后备军３２５抗命的一些标

语以及后备军的一份反对国王和内阁的布告以后，警察受到了攻击，并在老

百姓的监督下，被迫把标语张贴在办公室和门上。傍晚，人越聚越多，有传言

说，军队正在开来。于是后备军武装了起来，强迫市长同往火车站，劝说军队

返回。在军官食堂附近，冯·卡尔纳普逃跑了。老百姓捣毁了这所房子。当后

备军开往火车站阻止军队进城时，武装部队出现了。军队极其凶猛地袭击人

群，引起了一片混乱，大批受伤的人只得用车子运走。

但是，人们又重新聚集起来，向市政厅前进，然而，市民自卫团４０在那里

已列好队，准备保卫市政厅。市政厅里有大量的军火，老百姓要求把它交出

来，但遭到拒绝，有人试图冲进去，也没有成功。扔了一阵石块，打碎了几块窗

玻璃。今晨八时，后备军全副武装地驻在恩格尔贝格旁的贝特谢附近，等待军

队的到来。

许多武装的无产者和外地来的后备军也参加了这一行列。市民自卫团同

样很活跃，然而他们不准备去打后备军，而只是出来控制平民。如果军队开来

打后备军，那就糟了！军队人数一定要非常多，否则是无能为力的。”（Ｄ．Ｚ．①）

（今天早晨，天刚亮炮兵就从科伦这里开往爱北斐特，以便用

霰弹去射击勇敢的贝尔格工人，他们不愿意充当叛逆的权奸们的

工具去反对一切法律。我们希望，炮兵会履行他们的职责。）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９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０日《新莱茵报》第２９４号

９４４科 苏特 的布 告

① 《杜塞尔多夫日报》。——编者注



战 地 新 闻
３２９

从匈牙利边境传来了新的胜利消息！几天前我们已经报道过

的关于
·
奥
·
地
·
利
·
人在霍赫施特拉斯附近

·
战
·
败的消息①，已经完全得

到了证实。谷物岛几乎完全掌握在马扎尔人手中。

帝国军队在瓦赫河畔距普勒斯堡约五德里的塞赖德附近
·
再
·
次

·
战
·
败。戈尔盖在这里强渡瓦赫河，并把帝国军队一直赶到普勒斯

堡。

在这两次战斗中，奥地利的骑兵损失惨重。加里西亚和德国的

骑兵乘车或步行到达维也纳，他们没有马匹，也没有马刀，常常是

肩上扛着马鞍，他们倒霉、肮脏和垂头丧气的样子引起了黑黄色１０１

分子普遍的惊骇。被打垮的、狼狈不堪的胡尔班军的残部也从普勒

斯堡经过。

这座城市中的帝国军队一片混乱。人们预料在５月４日或５

日会在这里发生一次决战，而对守住该城已不抱任何希望。许多黑

黄色分子纷纷从这里逃走。——帝国军队也撤出了塞雷德西南附

近的蒂尔瑙，并拆毁了这里通往普勒斯堡的铁路。

马扎尔人——这一点是肯定的——想把莫拉维亚和下奥地利

变成战场，也就是说，要拿下维也纳。甚至维也纳石印通讯１７５也承

０５４

① 见本卷第４４５页。——编者注



认，整个下奥地利热切地盼望着匈牙利人的来临。

在布柯维纳，农民鼓动者科贝利察越来越使政府惶惶不安。２８４

佩尔采尔在巴奇考向塞尔维亚人征收沉重的军税，并征招新

兵。但同时他却保障他们的语言和民族权利，并废除边屯区３３０。

来自奥地利的报道现在断言，所谓废黜哈布斯堡王朝３１９一事

是奥地利政府制造的骗局，用意是煽动其余各省去反对马扎尔人。

据另一些消息说，由于这项决议对人民产生了不良的后果，议会又

把它撤销了。即使这不是实情，也算想得好。①

据《消息报》和《塞尔维亚报》报道，佩尔采尔在南方已渡过蒂

萨河，夺取了基金达地区，到处击退塞尔维亚人，并威胁着韦尔谢

茨，那里所有的人都逃往潘切沃。据说有一个军一直推进到泰梅什

堡（没有证实贝姆已攻克该城）。据说贝姆在奥尔绍瓦，准备迎击从

瓦拉几亚逼近的奥军和俄军。塞尔维亚人对泰奥多罗维奇将军指

挥战斗的能力已完全丧失信心。南方斯拉夫报纸一致承认，巴纳特

无法坚守，过几个星期它将重新被马扎尔人占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９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０日《新莱茵报》

第２９４号特别附刊

１５４战 地 新 闻

① 见本卷第１６５页脚注。——译者注



爱北斐特和杜塞尔多夫的起义
３３１

科伦５月１１日。我们从爱北斐特获悉，部署在集市广场的兵

痞向人民发动了两次进攻，他们在伤亡了不少人以后被击退。第十

六团上校的坐骑被击毙，他自己也受了致命的重伤。乌滕霍芬上尉

据说被子弹从前面和——后面（！）射穿，已经死亡。有人说，是他自

己的人对他开了枪。士兵的进攻使所有的人愤怒之极。大部分市

民自卫团４０站到了人民一边。

据说，被解散的市政厅已由安全委员会３２进驻，其中有前市政

厅的成员四人参加。市长冯·卡尔纳普的住宅被捣毁；海特旅馆的

红木家具被搬去修建一座极重要的街垒。据说街垒总共约有四十

座。

在发出这些消息时（虽然不能保证其中条条确实无误），军队

已撤出该城，同时有无数的增援部队从邻近各地开来支援爱北斐

特人民。

９日晚，当爱北斐特已发生战斗的消息传到杜塞尔多夫时，人

们在杜塞尔多夫火车站以真正的英雄气概迎击了从科伦派往爱北

斐特的一支增援部队。不久所有的街上都发生了激烈的街垒战。警

钟彻夜响个不停。军队打出霰弹，人民以枪弹还击。将近早晨，兵

痞获胜，据说在这一天，街头巷尾张贴了布告，宣布戒严和实行军

法。

２５４



据说老百姓约有二十人死亡，其中有著名的转运商哈特曼和

一位波兰画家，他奔向不断逼近的士兵呼吁他们不要向自己的兄

弟们开枪，但他却被他们的子弹击中，倒地身亡。

军队后来还枪杀了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从而使他们

的胜利更充满了血腥味。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０日 原文是德文

左右

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１日《新莱茵报》

第２９５号特别附刊

３５４爱北斐特和杜塞尔多夫的起义



诚实的施万贝克

《科伦日报》编委，诚实的施万贝克发表了一则关于他在爱北

斐特遭遇的声明，其中除别的内容外还断言，“《新莱茵报》的一位

编辑”①充当告密者来反对他。被提到的那位《新莱茵报》编辑关于

此事仅报告以下情况：当他在爱北斐特担任公职时３２８，安全委员

会３２的一位委员请他辨明据说来自科伦并被押在市政厅拘留所的

两位先生的身分。其中之一不是别人，正是诚实的施万贝克。他当

着这位先生的面表示，他将负责在次日早晨把这位先生送出该城，

实际上也照这样办了。此外，他向那位任安全委员会委员的朋友叙

述了施万贝克先生同警局督察员布伦达木尔先生关系中的一件

事。此事已由卡·克拉麦尔先生在《莱茵守卫者》上公之于众了。全

部“告密”的情况就是这些。

此外，诚实的施万贝克断言，“在爱北斐特没有什么可侦探

的”，对此除至今还作为间谍被拘留在爱北斐特的那个普鲁士军官

外没有人能够给予答复，此人使用假名在该城游荡并立即被逮捕。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６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７日《新莱茵报》

第３００号增刊

４５４

① 弗·恩格斯。——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



卡·马克思



卡 · 马 克 思

关于布鲁塞尔警察当局

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７日—３月１日

逮捕、殴打和驱逐威廉·

沃尔弗出境的札记３３２

“小卡尔姆”３３３。五个外国人和二十四个比利时人。

沃尔弗的右眼被打坏，视力已难恢复。

２月２７日星期日晚十时和十一时之间。

在市政厅遭到了一场有预谋的殴打，拳头从四面八方打来。这

场有预谋的殴打起先在警察局发生，在那里有一群喝醉的市民近

卫队。一个警察捏紧拳头猛击沃尔弗的右眼，以致于他的视力……

他们摘掉了他的眼镜，向他的脸上啐唾沫，对他拳打脚踢、肆

意辱骂等等。市民近卫队中的一个人参加了这些壮举，以证明自己

的勇敢。人们残酷地拷打他。

这时候，治安警察局局长奥迪到了。此人是一个卑鄙的慈善

家，伪善的恶棍。

沃尔弗当着那个尽情殴打后逮捕了他的流氓的面同奥迪谈了

半个小时。

奥迪由于沃尔弗的拜访而发火。他的怒气都发泄在德意志工

７５４



人协会３３４身上。他对其他人说：“我知道，今晚要逮捕的人中，大概

有三分之二是德国人。”沃尔弗挖苦地说：“是啊，你们预定要逮捕

的也正是他们。”

从“佩尔马南斯”被带到“阿米戈”。３３５当晚沃尔弗比别人早被

捕。

那天晚上的整个事件是警察当局组织的挑衅。内阁无论如何

需要抓人，尤其是德国人。

在“阿米戈”：没有多久其他被捕的人也来了，一个比利时人同

沃尔弗关在一起。警察当局殴打他并把他打伤，至少流了一夸特

血。第三个人的情况见第２页。

星期一及后来被带到“小卡尔姆”。

星期三，六个被捕的外国人接到了驱逐令。但是沃尔弗的驱逐

令上注明的日期是２月２７日星期日，那时他还没有被捕。在监狱

里他受到虐待。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３月初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１９３２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６卷

８５４ 卡 ·马 克思



卡 · 马 克 思

关于禁止为哥特沙克举行

火炬游行一事所写的简讯３３６

  工人联合会２４代表团于星期五（１２月２３日）十时前往警察局

长盖格尔处，申请批准为哥特沙克举行火炬游行。盖格尔声称，这

不能允许，因为“这不会被批准”。于是另一代表团前往警备司令恩

格斯处。

他命令了解求见者的姓名。贝克豪森和另一位代表走了进去；

他们声明是从警察局到这里来的，那里拒绝批准举行火炬游行。现

在他们想得到他的批准。

恩格斯对此早有准备：还没有谈到为什么人和为什么目的举

行火炬游行，他就打断代表们的话头说：

“当局逮捕了这些人，等等。虽然他们已被陪审员开释，但由于当局刚逮

捕过他们，目前当局不能批准举行火炬游行。”

他“在任何条件下”连在音乐伴奏下唱歌也不愿意批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沃·屈恩《青年

海尔曼·贝克尔》１９３４年多特蒙特版

第１卷

９５４



卡 · 马 克 思

《资产阶级和反革命》

一文的草稿片断３３７

  （５）……总而言之，卑鄙。所以，甚至连这些短处也使他成为他

所代表的阶级的典型，在对普鲁士资产阶级自然历史作公正观察

的人看来，这些短处使他具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

现在我们放下纲领，进而来谈谈纲领的执行问题，我们没有忘

记，汉泽曼内阁体现的时代是：上了台的德国庸人努力扮演英国或

法国资产者的角色。

体现了自己内阁特点的汉泽曼……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底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１９３５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７卷

０６４



卡·马 克 思

《新莱茵报》审判案发言初稿３３８

Ⅱ．法律的根据

关于第二二二条。

“如果行政机关或司法部门的一个或几个负责人员在执行职务时或由于

执行职务而遭到某种口头侮辱，使他们的名誉或尊严受到损害，侮辱他们的

人应判处一个月到两年的徒刑。——如果侮辱发生在法院或法庭的庭审时，

则应处以两年到五年的徒刑。”

什么是名誉？什么是尊严？

“侮辱”和“诽谤”的区别包括在第三七五条中，这一条说：

“对于带有谴责某种缺陷，而不是谴责某种行为的詈骂和侮辱性言词，如

果发生在公共场合或集会上，或登载在已经发行或散发的、印刷的或非印刷

的文章中，罚款十六至五百法郎。”

第三七六条：

“所有其他詈骂和侮辱性言词，如无此种两重性质的严重性和公开性，都

应受一般的行政处分。”

可见，诽谤是指如下的情况，如果我把某种行为归罪于某人，

说这种明确指出来的行为是他完成的。例如，我说某人是小偷，这

只触及了第三七五条。使用“小偷”这个词，不是“某种行为”，并不

是将“行为”归罪于谁，——这只是谴责“某种缺陷”的“侮辱性言

１６４



词”。相反，如果说：“你在某地偷了一些银匙子”，就是诽谤，这将受

到的并不是按第三七五条所规定的罚款，而是重得多的剥夺自由

和公民权的惩罚。理由是：在后一情况下指控的事实内容更清楚，

名誉受到更大损害等等。第三七五条所认定的是对个人的侮辱，与

此相同，第二二二条所认定的则是在下述情况下对官员的侮辱，即

侮辱官员的过错发生在他们执行职务时。侮辱执行职务的官员，照

Ｃｏｄｅ①的等级精神，在惩罚时应重于侮辱普通的人。从内容和意思

来看，第二二二条同第三七五条是完全相同的。第二二二条只是加

重了第三七五条所认定的过错和惩罚的份量，因为这里涉及的是

执行职务时的官员。

第二二二条并不相当于认定有诽谤执行职务的官员这种罪行

的第三六七条，而是相当于第三七五条。否则，损害个人的罪行受

到的罚惩重于损害执行职务的官员的罪行，这是违反 Ｃｏｄｅ 的

精神的。

可见：（１）第二二二条相同于第三七五条。

（２）第二二二条不同于第三六七条，正如第三六七条不同于第

三七五条一样。

对于茨魏费尔，我们能被指控的只是这样一句话：“据说，似乎

检察长茨魏费尔先生还声明说，他将要在一个星期内……取消”３３９

等等。这样，第二二二条（第三七五条）在这里就不适用了，要使用

这条，就应该是说：

“据说，茨魏费尔作了卑鄙无耻的声明”……②这样才是“ｆａｉｔ

２６４ 卡 ·马 克思

①

② 此处手稿无法辨认。——编者注

即 Ｃｏｄｅｐéｎａｌ，刑法典。——编者注



ｐｒéｃｉｓ”，即肯定和明确指出的声明。

而第二二二条之不适用，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ａ）茨魏费尔根本不是在执行职务。

在第二二二条中“在执行职务时或由于执行职务”和“口头侮

辱”这些字句，表达下述同样的意思，也同样确凿地证明，这一条文

的立法者所认定的侮辱，只包括直接由于执行职务，所以也应该是

口头的侮辱，同时也证明，第二二二条不能援用于在执行职务以后

过了一段时间用文字进行的侮辱。

如果包括“Ｐａｒｐａｒｏｌｅｓ”的，即口头的侮辱，那就说明口头的侮

辱是在执行职务时发生的。如果我们再指出，在第二二二条中，立

法者认定的侮辱是在官员亲自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那就是证明，

第二二二条的效力并不包含用上面说过的形式、过了一段时间、当

官员不在场时发生的侮辱（书面的侮辱自然是以被侮辱者不在场

为前提的，而被侮辱者在场则是口头的侮辱的前提）。

我们来看看对第二二二条所作的解释（国务委员会委员贝利

埃先生在１８１０年２月６日的会议上所作的说明）：

“总之，这里所指的只是破坏社会安宁这样一些侮辱行为，即当官员或负

责人员在执行职务时或者由于执行职务而受到的侮辱，在这种情况下，受到

损害的已经不是个人，而是社会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考虑到政治等

级制度了：谁敢侮辱负责人员或对他们施加暴力，那么毫无疑问，他就是犯了

罪，但是他引起的乱子比起侮辱法官来要轻一些。”

由此可以看出：

立法者正是把他在第二二二条中规定惩罚的那种侮辱，看成

是不服从执行职务的官员的最轻情节，看成是对于正在执行职务

的官员的仅限于抱怨而没有变成暴力行动的一种反抗和抗拒。但

３６４《新莱茵报》审判案发言初稿



是这种“侮辱”又怎样才能破坏“社会安宁”呢？社会安宁只有在下

述情况下才会被破坏：用某种方法发动暴乱推翻法律，或者对执行

职务的官员用暴力行动或侮辱性言词以拒不服从法律。如果说我

今天在某家报纸上侮辱了检察长，那我这样做并没有破坏“社会安

宁”，在上面引用的对第二二二条的解释中肯定地说：

“总之，这里所指的只是破坏社会安宁这样一些侮辱行为。”

在同一个地方说：

“谁敢侮辱负责人员或对他们施加暴力。”

在解释中“侮辱”和“暴力”被看成意思相同的行为，只是有轻

重之分而已。对执行自己职务的官员实施暴力只有该官员本人在

场才有可能，与此相同，同一行为的最轻情节即侮辱，也不能不以

该官员本人在场为前提。在其他情况下，侮辱对执行职务这一行动

并不构成障碍，从而也不会引起对社会安宁的破坏。

但是如果必须官员（被侮辱者）本人在场，则这类侮辱只能发

生在口头，ｐａｒ ｐａｒｏｌｅｓ，而且不能援用于书面形式的侮辱，或者说

只能用于执行职务行动时可能发生书面侮辱的场合（例如，对法院

侦查员）。因此在Ｃｏｄｅ中没有认定对陛下的侮辱；Ｃｏｄｅ认为侮辱

官员只是指在官员执行职务时，并且是当着他本人的面进行的侮

辱，如果是这样，侮辱陛下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因为国王从

不亲自执行职务，而只是派别人去执行，因此永远不可能受到第二

二二条意义上的侮辱，即在本人在场、在直接执行职务时的侮辱。

“由于执行职务”这一补充，看来完全是使用了另一种说法，必

须亲自在场这个条件就不必要了。但是对这种解释，第二二八条作

了最好的驳斥，这一条说：

“凡在官员执行职务时或由于执行职务而遭到殴打，此种罪犯即使没有

４６４ 卡 ·马 克思



使用器械，也没有伤人，也一律判处两年到五年徒刑。——如果这种暴力行

动发生在法院或法庭的庭审时，则应将罪犯置于耻辱柱旁。”

可见，“àｌ’ｏｃｃａｓｉｏｎ”的补充还是把本人在场作为先决条件，

因为我不可能殴打任何一个不在场的人。“àｌ’ｏｃｃａｓｉｏｎ”一词的意

思也可以不是“对于”，而是“由于”。我不能够作“对于的”殴打，即

“对什么有关系的”殴打。

立法者作“àｌ’ｏｃｃａｓｉｏｎ”的补充，目的只是使第二二二条和第

二二八条的效力不只是限于官员在执行职务这一段时间，而是要

算上执行职务前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进行的侮辱，但侮辱应直接

同执行任务有关，并且必须发生在官员本人在场的时候。

正如我只能在官员在场时殴打他一样，第二二二条认定的侮

辱——由于这一条包含了我认为是同样的“由于执行职务”这一补

充，补充也由解释殴打和伤害的第二二八条所决定，——也只能在

官员本人在场的情况下发生，也就是说，是口头的。

对宪兵的诽谤是不存在的：

（ａ）事实的证据。

（ｂ）因为他们没有被指名。“宪兵”一词并不是指一个人，而是

一个集合的概念。

对茨魏费尔的诽谤是不存在的：

（ａ）归咎于茨魏费尔的不是“如果确系事实的‘事实’”等等，而

仅仅是“言语”。这个区别是有道理的。《声明》３４０不仅不会引起以法

律为依据的惩罚，而且也不会引起“公民的憎恨和鄙视”。

……①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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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六七条的结尾说道：

“本规定不适用于法律允许公布的事实，也不适用于控诉人由于其职务

或职责，‘必须加以揭露和制止的行为’。”

还应补充说：

第三七二条：

“如果被指控的事实依法应受到惩罚，控诉人告发了这些事实，则在对这

些事实进行侦查期间将停止追究并且不作为诽谤案件作出法庭决定。”

第三○九条。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７日 原文是德文和法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４３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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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论奥地利的军事专政３４１

  科伦３月１７日。１８４８年是对革命的追思、幻想和其他空论完

全失望的一年。在１８４８年，半个欧洲的起义人民对于空论、各种色

彩的装饰品、号召和游行队伍感到志得意满；１８４８年革命结束了，

跟踪而来的，是到处都转变成了反革命军事专政。

然而，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后果至少是，它不仅到处使往日的空论

在人民心目中声誉扫地，而且把烈火带入古老的欧洲，这是世界上

全体卡芬雅克们和文迪施格雷茨们所没有能力去对付的。

１８４９年是对军事专政万能的希望破灭的一年。

军事专政遭到失败，首先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它没有力量

去消除任何困难，第二，由于开支都要自己负担。只要它想组织点

什么，或者着手寻找经常性的财政收入，就要垮台。

军事专政的这类破产的第一个实例，就是“家长制的”奥地利

帝国。奥地利要保持自己的生存只有靠最粗暴的、达到极点的军刀

统治，这个奥地利现在也会由于军刀统治而灭亡。

当维也纳革命靠斯拉夫人的帮助平定下去的时候，当佩斯被

斯拉夫—奥地利军队占领的时候３４２，当军法法庭的英雄们以为不

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马扎尔革命的残余力量清除，并在两星期之

内就能恢复原来的联合强盗国家的全部版图——从提契诺河和波

７６４

第三六七条的结尾说道：

“本规定不适用于法律允许公布的事实，也不适用于控诉人由于其职务

或职责，‘必须加以揭露和制止的行为’。”

还应补充说：

第三七二条：

“如果被指控的事实依法应受到惩罚，控诉人告发了这些事实，则在对这

些事实进行侦查期间将停止追究并且不作为诽谤案件作出法庭决定。”

第三○九条。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７日 原文是德文和法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４３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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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到德涅泊河和喀尔巴阡山脉——的时候，奥里缪茨的宫廷权奸

们１０７立即想出了行动计划。他们打算，只要军刀专政在匈牙利全境

一确立，就解散为了斯拉夫人才必须保留到现在的克雷姆齐尔帝

国国会，把斯拉夫人作为用坏了的工具扔掉，表面上钦定一部本来

就不打算实施的宪法，以及用老办法，即靠一个民族帮助奴役另一

个民族的办法，去恢复梅特涅的老一套。

帝国匪帮在蒂萨河的失败阻碍了这个天才方案的实施。战场

上现在还需要斯拉夫人。

不过，到处流传着即将钦定一部宪法的说法。帝国国会惶惶不

安。斯拉夫俱乐部３４３对大臣们来说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危险。正在磋

商３月１５日通过全部宪法草案，从而防止钦定。于是宫廷权奸们

别无他法，只能采取冒险的一步①：赶在帝国国会之前，即全权过

期之前，不顾斯拉夫人而解散帝国国会并强行实施宪法２１２。

这个军法宪章就象在奥地利各民族大混乱中爆炸了一颗炸

弹。到现在为止，奥地利人的手法是靠怯懦的出卖取胜，而胜利以

后他们的行为比亡命的强盗更加野蛮，这种手法只是在德国人和

马扎尔人中间引起了狂怒。现在斯拉夫人也有了同感。他们受了

骗，原来答应他们建立“斯拉夫奥地利”，他们被利用来在意大利和

匈牙利博得胜利，对他们的酬谢是又重新被抛了回去，回到了梅特

涅棍棒制度的统治下。带给他们的不是“斯拉夫奥地利”而是所谓

的“民族权利平等”，这就是说，对于不属于任何民族的最高贵族阶

级的、权力无限的宫廷权奸来说，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无权。曾大

肆吹嘘的要给予他们的“自由”而今代之以刺刀，斯拉夫人占多数

８６４ 弗·恩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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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帝国国会，被枪托打散了，泛斯拉夫主义的神圣摇篮布拉格，受

到实行戒严的威胁。①

这就是奥地利斯拉夫人、特别是捷克人得到的报酬，因为他们

不去参加德国的和匈牙利的革命，而同宫廷权奸结成同盟，以求按

宗得崩德５８精神来实现自己的民族计划。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经常

不断地告戒他们，这样做会得到什么结果，但他们却充耳不闻。那

个借口争取自己特有的自由而开始同反革命勾结以反对全国自由

的省份，并没有得到好结果，它在最后也受了骗，而且被反革命抛

弃。

至于新的反革命政变对斯拉夫人的影响，现在还不清楚。还没

有得到来自南方以及加里西亚的什么消息，莫拉维亚的居民都是

灰心丧气、软弱无力的人，而且对当前的事态除了漠然置之外别无

他法。相反，受到了最无耻的欺骗的奥地利斯拉夫人的带头人捷克

人，已经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狂怒的时候是不顾一切的。他们

失望之极，以致布拉格的舆论整个革命化了。斯拉夫人和宫廷权奸

结盟的鼓舞者们，捷克狂前不久崇拜的偶像们，即帕拉茨基们、施

特罗巴赫们、布劳纳们现在人人咒骂。德国—捷克议员们在布拉格

火车站受到欢呼。甚至连博罗施，即不久前被捣毁布拉格住宅的那

个德国民族主义者博罗施，在十足的凯旋仪式中进入了泛斯拉夫

主义的城堡。捷克大学生用手抬着他走出车站，不断高呼“光荣”属

于帝国国会中的德国左派，聚集在一起的布拉格人民高唱：“德国

人的祖国，这就是他的本来面目！”②

９６４论奥地利的军事专政

①

② 阿伦特《德国人的祖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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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捷克人也希望选代表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去，——现

在，这已经为时过晚了。但是奥地利政府显然为了作答而发出命

令，召回圣保罗教堂３４４的全体奥地利议员。

根据捷克人的这些示威行动，可以判断其他奥地利斯拉夫人

会怎样来接受这个军法宪章。克罗地亚人，特别是塞尔维亚人，尽

管作了一些表面上的让步，他们也会明白帝国礼物的实质，而加里

西亚的农民如果得知他们为了从封建义务下解放出来还得付出赎

款，他们是决不会欢呼的。

这次政变既会断送热中于斯拉夫民族性和自由的人同奥地利

和皇帝的火热关系，也会断送农民同奥地利和皇帝的这种关系。过

两个星期，奥地利将会既信不过斯拉夫人，也信不过德国人和意大

利人；因为奥地利以后除了自己的六十万士兵和俄国，已经没有任

何别的依靠。

这次负有完全恢复联合强盗国家的统一和完整使命的政变，

却成了推翻奥地利君主国的推动力，而且可能成为欧洲战争和革

命的推动力。

在匈牙利，军队再次被赶过蒂萨河，而马扎尔革命的可怕力量

每天都在增长；塞尔维亚人已经在同马扎尔人谈判了，甚至从奥地

利的通讯中也可以看出，很可能已经投奔他们一方；在克罗地亚，

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维也纳已经成了一座火山，三万把刺刀未必控

制得了；意大利已处在战争的边缘（可能现在已经爆发了战争），沮

丧的拉德茨基匪帮将遇上决非去年可比的敌手；财政困难日甚一

日，每月赤字超过五百万盾；更何况现在还同斯拉夫人发生了破

裂，这些人不顾对斯拉夫人的极大需要，居然向他们提出了挑战，

似乎想迫使耶拉契奇敲锣打鼓地把自己的克罗地亚人和边屯区居

０７４ 弗·恩格 斯



民送到马扎尔的兵营里去！

对于古老的奥地利来说，这已经难于应付了。只有俄国的干涉

才能拯救它，而俄国的干涉，只要比现在前进一步，就不可避免地

等于打一场欧洲战争。

军事专政正是把奥地利引向灭亡的边缘，最彻底的瓦解、破产

的前夕。

军刀可以造成恐怖，但它的威力也只此而已。军刀的恐怖是最

荒诞、最没有头脑的恐怖。然而，用霰弹轰击革命并不等于获得了

什么；宣布和实行戒严是容易的；但从中找到出路——这才是主要

的，要做到这一点，单靠大兵手法就不够了。

正是为了从临时的特别戒严状态中寻求出路，为了“结束革

命”，高贵的军刀骑士钦定了宪法。而正是这部宪法使奥地利革命

才真正开始。

“上帝保佑弗兰茨皇帝！”①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７日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４３卷

１７４论奥地利的军事专政

① 哈施卡《奥地利国歌》。——编者注



弗·恩 格 斯

关于普鲁士后备军的动员３４５

  科伦４月３日，在波兹南征召了大公国的全体后备军，他们已

进入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在克列维区后备军也已经征召并派往什列斯维希—霍尔施

坦。

现在，我们开始了解到，将要动员整个第八军（莱茵军）并
·
将
·
征

·
召
·
莱
·
茵
·
省
·
的
·
全
·
体
·
后
·
备
·
军。据说第八军将派往法国边境附近。这个

军在那里要做什么，根本不清楚。

然而，在莱茵征召后备军到底为了什么目的，这是完全清楚

的。在所有对霍亨索伦王朝和对奉天承运的普鲁士王国的忠诚受

到怀疑的省份里，他们就要把能拿枪作战的年轻人变得不致为害，

把他们放在队伍里受普鲁士军官指挥并且在一个军的范围内和常

备军混编在一起。然后依靠军法法庭和普鲁士王国其他惩罚措施，

制服这些被怀疑的后备军士兵，把他们集合起来同其他可靠的部

队一起，派往别的省份，以便必要时在那里用他们来镇压近来流行

的抗命精神。

按照法律，后备军只能用来对付外部敌人。为了使政府能在这

个法律本身找出违反这个法律的借口，就专门制造出一场同丹麦

的战争。既然已经把后备军派往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当然也有

２７４



办法把他们派得更远，派到东普鲁士或西里西亚去。在那里，我们

莱茵的年轻人将去执行光荣的职务，就象西里西亚后备军去年４

月和５月在波兹南的行为一样。３４６

这样挑动一些人去反对另一些人，是奥地利帝国皇家政府政

策的一大特色，它……①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３日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１９７０年《苏共

历史问题》第１２期

３７４关于普鲁士后备军的动员

① 手稿至此中断。——编者注



弗·恩 格 斯

辟 谣 声 明３４７

  我们，本声明的签署者，在普法尔茨—巴登战役期间曾参加维

利希志愿部队，现获悉对该部队有以下责难：

（１）维利希部队在黑林山置贝克尔部队３４８于不顾；

（２）该部队不承认贝克尔为上级长官；

（３）该部队进入瑞士境内时，贝克尔部队尚在其后八德里处。

关于第一点责难，实际情况如下：维利希驻在福特万根，任务

是防守西蒙斯瓦尔德河谷和通向霍伦塔尔的山口。他让自己部队

的大部分人翻过山脊，一直推进到西蒙斯瓦尔德和圣梅尔根。贝克

尔驻在维利希右侧的特里贝格和圣格奥尔根。贝克尔率领他的整

个部队突然来到福特万根，这使我们十分惊奇。关于这一独特的机

动贝克尔向维利希解释说：驻扎在特里贝格的部队违抗他们军官

的意志放弃了阵地，而他本人从圣格奥尔根去追赶他们，以便让他

们重新占领特里贝格。贝克尔和他的部队在傍晚确实又开拔了。这

时，维利希为了亲自了解情况，前往多瑙埃申根大本营。通过维尔

腾堡向菲林根进攻的敌人已经逼近大路。在多瑙埃申根最初决定

退到相距一小时路程的许芬根占领阵地，但后来又决定退到瑞士

境内，而且决定保卫武塔赫河谷。这个决议刚一通过，维利希就向

福特万根发出两份急件。通知从那里先送给贝克尔，然后才送往正

４７４



向前推进的维利希连队，虽然他们因前进在难行的山路上收到通

知会更晚些。因此，当维利希部队在福特万根集结的时候，贝克尔

也能到达那里。维利希自己则到纽施塔特找他的部队，并且在那里

等待，直到贝克尔部队的两个连到达以后才出发。在邦多夫他又给

贝克尔送去一份急件，通知他敌人已经加紧向伦茨基尔希推进，因

此最好是选择取道邦多夫①的那条路线。贝克尔实际上也选择了

这条路线，而且率领他的整个部队来到丁根，没有遇到任何袭击，

而维利希先是在施图林根组织包括一个连队和四门火炮的后卫部

队，后来又在奥夫特林根和武特欣根附近构成右翼。可见，这里根

本没有什么“置于不顾”可言。

第二点责难是说，驻扎在福特万根的维利希的一个连队的连

长拒绝放弃维利希交给的阵地随贝克尔一起出发。他这样做是正

确的；维利希部队是自愿组成的，他们自愿听从维利希的指挥。这

个部队里全都是懂得为什么而战的人。不言而喻，这样一个部队如

果被分裂或被分散，那就毫无用处了。此外，维利希得到命令，要他

率领部队守住的正是这个阵地，如果这个连队调离就会打乱部队

的全部作战部署。

第三点责难更属无稽之谈。大家知道，在耶什泰顿举行的最后

一次军事会议上，贝克尔同意转移到瑞士境内，而维利希则同意继

续作战。３４９大家知道，贝克尔率领他的主力从丁根开往巴尔特斯韦

尔，而维利希率领三百五十人和四门火炮在埃尔秦根附近掩护撤

退。后来贝克尔又从巴尔特斯韦尔到了耶什泰顿，而维利希占领了

军队放弃的巴尔特斯韦尔附近的阵地。大家知道，维利希同他的部

５７４辟 谣 声 明

① 手稿中误写为：伦茨基尔希。——编者注



队还在这阵地上留驻了二十四小时——当时炮兵已经离开他们

——，这时济格尔已进入瑞士到达拉夫茨附近，几小时以后贝克尔

已到达雷瑙附近；我们在没有受到袭击的情况下与敌人前哨对峙

了几个小时之后才离开军营；当夜我们还在德国境内露营，直到翌

日早晨①，我们才最后进入瑞士国境。

我们决无参与巴登军队各领导人之间纠纷之意。我们只是要

求，关于我们的部队和我们的领导人不要散布假消息。

１８４９年７月２６日于瓦得州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７月２６日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６７年《德国工人运动史

文集》第２期

６７４ 弗·恩格 斯

① １８４９年７月１２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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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国王莱奥波德一世

驱逐马克思出比利时的命令



比利时国王莱奥波德一世

驱逐马克思出比利时的命令

比利时人的国王莱奥波德

Ａｔｏｕｓｐｒéｓｅｎｔｅｅｔàｖｅｎｉｒ，Ｓａｌｕｔ①

据１８３５年９月２２日、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２５日及１８４６年２月２３日之

法律

据朕之司法大臣之提案，通过决议。兹决定：

  独条命令

兹命令姓马克思名卡尔之人（哲学博士，现年约二十八岁，出

生于特利尔（普鲁士））于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比利时王国，并永远不

得重返该地，否则即按上述１８３５年９月２２日法律第六条认定的

刑罚加以惩处。

责成朕之司法大臣完成是项命令。

１８４８年３月２日于布鲁塞尔签发

［签字］莱奥波德

遵旨

司法大臣

签字：德·奥西

９７４

① 向现在阅读和将来阅读此件的一切人致意。——编者注



如与原件不符由本人负责：

秘书长

签字：德·克拉西埃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法文

俄文第２版第４３卷

０８４ 附  录



驱逐马克思出比利时时
发给他的通行证

司法部 通行证

监狱和公安机关

第二厅

第二局

（１７９０年５月３０日—６月

１３日法律，１８１５年５月１１

日的决定）①。

第７３９４６号

外貌

年龄——２８岁②

身高——１米 厘米

头发——黑色

额——一般

眉——黑色

公安局长官谨请各地军政当

局允许卡尔·马克思先生自

布鲁塞尔经基埃夫兰前往法

国，此人职业为哲学博士，出

生于特利尔（普鲁士），居住

于 ，必要时请予以帮

助和关照。

１８４

①

② 此处不准确，马克思生于１８１８年。——编者注

通行证上此处以下印有比利时国徽。凡用黑体标出的地方，都是给马克思发

通行证时填写的。——编者注



眼——棕色

鼻——中等

口——同上

须——黑色

髯——黑色

髭——黑色

下颌——圆

脸庞——同上

面色——黝黑

体格——强健

特征——

持有者签字

  卡·马克思博士①

本通行证今日离开王国有

效。

１８４８年３月４日于布鲁塞

尔

签发。

代理公安局长官

证照局局长 贝克

第一次以照片复印形式发表于 原文是法文

索·济·列维奥娃《德国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中的马克思》１９７０

年莫斯科版

２８４ 附  录

① 马克思亲笔签名。——编者注



巴黎德国工人俱乐部通知
３５０

德国工人俱乐部委员会今后将通过《改革报》通知其认为必需

采取的措施，以便使其会议能公开进行。

亨·鲍威尔，制鞋工；

海尔曼，红木工；

约·莫尔，钟表工；

瓦劳，印刷工；

卡尔·马克思；

卡尔·沙佩尔。

载于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０日《改革报》 原文是法文

３８４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收付款单据３５１

一

１８４８年４月２日共产主义者同盟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中央委员会确证其成员卡尔·马克思交来贰拾伍法郎（受托

转交）

代表中央委员会

卡·马克思

恩格斯

亨利希·鲍威尔

约瑟夫·莫尔

１８４８年４月２日于巴黎

二

共产主义者同盟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中央委员会已收到本委员会成员马克思提交的贷款柒拾肆法

４８４



郎贰拾生丁，特此证明。

代表中央委员会

恩格斯

鲍威尔

约·莫尔

１８４８年４月２日于巴黎

三

共产主义者同盟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盟盟员弗里德里希·克吕格尔，今向中央委员会借得贰拾

伍法郎正，特具证明，此款一俟可能，当立即归还中央委员会。

弗里德里希·克吕格尔

１８４８年４月２日于巴黎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共产主义者 原文是德文

同盟。文件与资料》１９７０年柏林版

第１卷

５８４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收付款单据



关于卡尔·马克思向
科伦警察署长所作申述的上报材料

  申请人，政治上可疑的卡尔·马克思博士，于１８１８年５月５

日生于特利尔，１８４２—１８４３年在本市居住，任《莱茵报》编辑，后即

出国；在国外取得了随附的原籍特利尔市所发的迁居国外许可证

３５２，从而失去了普鲁士国籍。

该人自称，正准备出版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其生活来源准备

部分靠自己从事写作的收入，部分靠妻子①的资产，他的妻子及三

个孩子②现仍住特利尔。

申请书所贴印花业经盖销，谨附后。

警察署长 许纳尔蒙德

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９日于科伦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１９６８年 原文是德文

《史学杂志》第３期

６８４

①

②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劳拉以及儿子埃德加尔。——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新莱茵报》创办发起书

一种新的精神在德国破土而出了。它将旧制度推翻在地，它注

定了旧世界的灭亡。它要求有一个新社会，一种新生活。

这就是人民的精神。人民，不要分裂、不要阶级统治的人民已

经掌握了主宰的权力，他们把自己的每个成员看成是一个庞大躯

干的相互协调的肢体。人民要以自己的意志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安

排自己的工作。创造自己的幸福。

人民意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创立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

民将不再受压迫和欺诈，而能够发挥自己的力量。这种形式就是民

主的形式。人民已经在准备选举双重代表机构①了，他们对这双重

代表机构所期望的是：确立他们的权利，实行国家政权的分权和保

障秩序，一句话，期望的是一部新宪法。

这项工作虽然仅处于准备阶段，但已经是很艰巨的了。被推翻

的政权要反抗，个人利益不会自愿服从全体的要求。这两者与服从

全体意志并以谋求全体利益为目的的制度为敌，民主对这两个敌

人都必须进行坚决斗争：历史经验和当前需要都对它有利。

尽力配合这项直接的公众工作，也就是创办《新莱茵报》的直

接目的。它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把那些同德意志和普鲁士的宪法有

７８４

① 指选举普鲁士国民议会和德国国民议会。——译者注



关的问题同别国所探讨的同样或类似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透彻的

研究。对于各种思潮，除来源于专制主义或特殊利益者外，它都一

视同仁，在民主派之内它不代表任何一个特殊党派，它不以任何先

入为主的理论作出发点，也不过早地否定任何一种观点，即使这种

观点还没有得到普遍的同情。

虽然祖国的政治体制是德意志民族决心要解决的最迫切的重

大任务，但它决不是最重大的，而且远不是最艰巨的任务。政治民

主仅仅是达到彻底改造市民社会的手段。全部希望，全部要求都是

为了这个。失业、匮乏、贫困所带来的深重苦难，压在全民族绝大多

数人，特别是工人等级的头上。谁都要求，谁都渴望消除这样一种

状况，即全体的生存维系于统治者的漫不经心，维系于个人一时的

明智或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即渴望消除一种还非常缺乏指导原

则和一般设施的状况，而没有这些设施就不可能有自由的活动，不

可能有谋生的保证，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活享受。众所公认，在各个

方面，即农业、工业、商业、教育等方面都需要进行极重大的改革。

全民族都要求在自由愉快的劳动中过自由愉快的生活。

然而，从意志到行动，从决定到实行之间还有一段很大的距

离，还有一段艰辛的路程。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挡住去路。不仅必须

战胜恶意，更要克服无能。在这里需要不遗余力地克服愚昧无知、

狭隘的分立主义和独霸一切的欲望；在这里，必须使由等级不同、

地域不同所引起的利益冲突服从于一个建立和维护共同福利的共

同的制度，在这里，必须根据一个伟大民族的生活条件安排劳动、

交往和消费，这个伟大民族不是靠战争和剥削而是靠和平交换和

共同协作来谋求全体和每一个人的幸福。

可是，正是在这方面最缺乏充分的准备；在这里，需要早已普

８８４ 附  录



遍存在，而人们尚未认识，正是在这种地方，报刊最适当的使命就

是向公众介绍当前形势、研究变革的条件、讨论改良的方法、形成

舆论、给共同的意志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因此，这也是《新莱茵

报》的任务，随着政治讨论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它将越来越把自己

的力量集中到这一任务上来。

至于为什么选择科伦市作为办报的地点，对这一点无须做任

何特别的说明。科伦，这个莱茵省的省会，整个西德意志的首府，为

出版大型报纸提供了地利和所需的物质条件，在德国大概再也找

不到其他这样的地方了。再者，在科伦，在劳动和交往条件方面肯

定将会出现具有进步意义的变化；而且撇开当地居民的爱国心不

讲，仅他们的地方利益就会使他们同情一切增进全民族幸福的改

良。

因此可以说，《新莱茵报》在各方面部有着取得成功的最好的

前景，但是这里也遇到了经费问题，在办报初期，如订户和广告的

数目还不能保证报社的经营，就必须筹集弥补开支所需之经费。为

此就需要三万塔勒的资本，其中有一半要留作准备金。这笔资本将

由一个股份有限公司筹集。

这笔资本分为六百股，每股五十塔勒；股金分期缴付以使不太

宽裕的人也能入股，以利办报。

认购股票请与下列人员接洽：

威·克劳特先生，圣阿加塔１２号

沃尔弗先生和卡普费雷尔先生，上街５５号

麦克斯·克默利希先生，圣卡特林楠２Ｂ

埃希先生和海恩先生，小赞德考尔１号。

外埠认购请致函：丹尼尔斯医生，中街２号。

９８４《新莱茵报》创办发起书



１８４８年４月于科伦

根据第一批股东达成的“临时协议”对上述办法又作了如下补

充：

（１）认满二百股时即召集一次股东大会，以确定公司章程。公

司即行开始工作。

（２）编辑部的工作及约请撰稿人和通讯员的工作由亨利希·

毕尔格尔斯先生负责。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４月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载于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７日《威斯特

伐里亚汽船》第１２期

０９４ 附  录



新莱茵报公司章程

第 一 条

为出版名为《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的日报，自即日起成立

为期五年的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条

公司作为企业定名为“海·科尔夫公司”，公司名称今后若有

改变不影响公司的继续存在。

第 三 条

公司设于报纸的科伦发行处。

第 四 条

公司的资本定为三万普鲁士现行塔勒，分六百股每股五十塔

勒筹集，股东应立即组成公司。

第 五 条

股金分期付款，按需要每次缴纳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根据发

行负责人的决定，索款通知将在公司报纸上重复刊登两次。

１９４



第 六 条

股东不按期缴纳应付之投资，公司有权宣布取消其因认购或

缴纳股金而应享有的权利或者通过法律途径促其履行合同。

第 七 条

分期付款后给予临时收据，俟缴纳的股金达一整数，则换为股

票。

第 八 条

临时收据和股票均由公司诸负责人签署。

第 九 条

股票按顺序编号，记有姓名，股票和临时收据均可转让。

第 十 条

股票和临时收据经转让人和受让人签字声明即可转让，当股

金已有五十股转入受让人名下时，则须经诸负责人批准方可，公司

同时保留分期付款收回这些股票的权利。

第 十 一 条

股东按其股数的比例参予公司赢利和亏损的分配，而对公司

债务的责任仅以自己的股金为限。

２９４ 附  录



第 十 二 条

凡外地股东均应在科伦选定一付款地点，否则即以公司所在

地为付款地点。

第 十 三 条

股东的继承人或合法继承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要求加盖印

章，不得提出反对意见，不得索取清单或要求拍卖，即使其中有未

成年者或其他无偿付能力者，也应如此。他们必须同其他股东一

样，按规定满足于每年清账和股息。

第 十 四 条

公司由一名发行负责人（海尔曼·科尔夫）和两名助理（路易

·舒耳茨和斯蒂凡·阿道夫·瑙特）主持，他们的股票在任职期间

不得流通。

第 十 五 条

发行负责人对报纸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并负责公司的商务、

报纸的发行、广告的编辑和各版的审核。他在两名助理的协助和监

督下进行商务方面的领导工作。

发行负责人和助理从扣除邮政费用和邮资后的报纸订费中提

取一定的酬劳金，从第一个一千塔勒的订费中提取百分之五，从第

二个一千塔勒中提取百分之四，从第三个中提取百分之三，从第四

个中提取百分之二，以后每一千塔勒提取百分之一。发行负责人得

到其中的五分之一，两名助理各得五分之二。此外，发行负责人领

取八百塔勒的年薪。所有期票和票据须有发行负责人和助理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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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为有效。

第 十 六 条

发行负责人和助理绝不允许直接或间接地参加其他任何类似

的经营活动。

第 十 七 条

领取薪金的发行负责人未经助理同意不得请人代理，而后者

却有权在任何时候自行这样做。

第 十 八 条

有一名或数名负责人因死亡或解约而职位出缺，公司并不因

此而解散，对合同也不发生任何影响。如有这类情况，在职负责人

应在有人卸职或解约后一周之内召开全体大会，决定补阙。

第 十 九 条

任职满一年后，发行负责人在通知解约三个月后方能卸职。同

样，两名助理有权一致决定或在全体会议的参予下宣布发行负责

人三个月后解职。后者有权在任何时候宣布解约并在三个月后卸

职。

第 二 十 条

发行负责人和助理须以通常的商业方式同一家银行建立联

系，将暂时不用或一周日常支出所需要的全部款项存入银行生息，

以备不时之需。银行付款须有发行负责人和两名助理签字的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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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股东全体会议每年选举一次由七人组成的董事会，监督企业

的经营管理。

第二十二条

凡董事均可在提交辞职书六周后卸职。董事的职位出缺，董事

会可任命代职人，直至全体大会补上这一缺位为止。

第二十三条

董事会在出席人数不少于五人的情况下，其一切决议根据多

数票做出，在票数相等时主席一票为决定票。

第二十四条

对讨论的全部问题和决议均须作出记录，由出席会议的董事

签署。

第二十五条

董事会通常每月召开一次，当主席认为有必要或者有两名董

事或一名负责人提议召开时即由主席出面邀请召开。

第二十六条

董事会作为监督委员会辅助各负责人进行工作，可以随时由

自己或授权股东或非股东对账目和股份清单进行检查，核点现金，

听取资产和负债情况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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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董事的辛劳概不付予薪金或酬金。

第二十八条

全体大会每年２月召开一次，第一次会议将在１８４９年召开。

如董事会认为有必要，或者根据一名负责人或公司二十名股东（至

少拥有四十股）的提议，可召开全体大会特别会议。

第二十九条

全体大会的常会或特别会议的邀请书在公司的报纸上重复刊

登两次，如系特别会议，则对将讨论的问题同时登一简单说明。全

体大会的常会将由董事会召集，特别会议将由董事会或一名负责

人召集。

第 三 十 条

凡股票在六周前列入公司清册的股东均可参加全体大会。第

一次登记入册须同公司签定合同，以后则根据向公司提出的书面

申请。一股者有一票，四股者两票，十股者三票，十五股者四票，二

十股以上者五票。缺席者可委托其他股东代表，但每个代表者不得

超过十票。缺席股东的代表委托书最迟须在全体大会召开之日提

交董事会审查。

第三十一条

一切决议由绝对多数票通过，在票数相等时主席一票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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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一切选举则由相对多数票通过。当选者如得票相等，则通过抽

签决定。

第三十二条

选举永远采取秘密投票，而决议则在至少有五十股的股东提

议时，可举行秘密投票。

第三十三条

在举行秘密投票时，主席任命两名收票人，主席分发单张的背

面有主席签字并在下面注明票数的选票。每个受托者除了填写本

人的选票，还应为所有被代表的股东填写另一种选票。

第三十四条

提交全体大会定期讨论和作决议的问题有：

 （ａ）负责人关于上一年经营情况的报告；

 （ｂ）董事会对提交的结算的审查报告；

 （ｃ）就董事会对结算提出的意见作出决定并批准结算；

 （ｄ）选举董事会成员；

 （ｅ）对由董事会、诸负责人或个别股东提交全体大会决定的

问题作出决议。

第三十五条

个别股东的特殊提案最迟须在全体大会召开前一周通知负责

人，否则负责人可将其表决时间推迟到下次全体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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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全体大会讨论的问题，由主席指定一名股东作出记录，记录须

由主席、出席大会的董事和至少另外两名股东签字方为有效。

第三十七条

负责人每年１２月１日进行结算，并须将账目连同收据一起最

迟在次年１月２０日以前提交董事会审核，董事会须将账目连同自

己的报告一起提交全体大会常会。

第三十八条

在全体大会召开前数日须将账目和收据在办事处公布，以便

全体股东查阅。

第三十九条

年终结算，如扣除利息后仍有纯收益，将用于：１．支付规定的

全部酬金；２．以百分之十作为准备金，用于额外开支、改进报纸和

出版特刊；３．余额作为股息分给股东。

第 四 十 条

准备金（其数目不得超过一万塔勒）的使用将根据董事会和负

责人的提议由全体大会决定。

第四十一条

负责人在公司的报纸上两次刊登启事，通知在何处办理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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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１日开始的利息和股息的领取事宜。

第四十二条

利息和股息自规定支付之日起，两年内无人领取或在上述期

限无人声明领取者，将一律归公司所有。

第四十三条

因亏损而耗尽前述股金五分之四时，公司得以在第一条规定

的期限满期之前自行解散。

第四十四条

出现上述情况，负责人应召开特别会议，就公司清理事宜作出

决议。

第四十五条

章程的修改须由全体大会出席者的票数和所代表的票数的四

分之三多数决定，修改的一般内容应在召开大会的通知中说明。

第四十六条

公司和股东之间发生争执，应由仲裁法庭解决。

科伦 威·科劳特承印

１８４８年７月以单张形式印发给 原文是德文

《新莱茵报》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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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
１８４８年８月４日在科伦民主协会

全体会议上讲话的报道３５３

  ……接着，《新莱茵报》主编马克思博士先生分析了魏特林先

生两周前①在民主协会会议上提出的原理；马克思在周密详尽的

经过深思熟虑的演说中，根据前几个世纪革命的历史发展所作的

分析，力求证明：魏特林所主张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相分离，同

二者直接对立起来一样，是不可能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应该互

相交融在一起。断言社会的发展阻碍了政治的发展，也是不正确

的；遗憾的是我们德国人在社会发展方面现在刚刚达到法国人早

在１７８９年就已达到的阶段；要解决当前的种种矛盾，只有明确揭

示这些矛盾，强调每个阶级本身的利益；只有用一种方法，也就是

说只有用精神的武器，才能通过和平途径实现平等；无视各阶层在

相互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拒绝彼此让步以及错误地理解居民中各

阶级的相互关系，这些在巴黎都导致了流血后果。魏特林作为最理

想的国家形式提出的那种专政，基于同样的理由被马克思认为是

不实际的，而且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政权不能单由一个阶级取

得；要想实行个人专政的制度，只配称为痴人说梦；相反地，象巴黎

００５

① 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１日。——编者注



临时政府那样的政权，必须由各种不同的分子组成，他们要通过交

换意见，就最适当的管理方式取得一致看法。

恩格斯先生讲的是马克思博士申请公民权被政府驳回①的

事。因为马克思博士按出生地是莱茵普鲁士人，而且三月革命以来

所有政治流亡者都恢复了公民权，所以，这种对公民权的解释是不

公正的和因人而异的；这一来马克思就被当作外国人看待，随时可

以驱逐出境。

第一次发表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２３日 原文是德文

《莱茵守卫者》第２卷第１号

１０５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１８４８年８月４日讲话的报道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７卷第６２６页。——译者注



恩格斯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３日在科伦
第一届莱茵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

的公众大会上的讲话记录３５４

摘自报纸报道

科伦的恩格斯说：痛恨官僚制度和普鲁士主义是莱茵省的一

个特色；希望这种精神今后能继续发扬。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３日《新莱茵报》 原文是德文

第１０１号

２０５



关于马克思１８４８年８月２８日

在维也纳民主联合会上

讲话的报纸报道３５５

摘自《激进报》

维也纳８月３０日。民主联合会本月２８日会议是我们当前历

史上最吸引人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出席的客人中有著名的政

论作家尤利乌斯·弗吕贝尔和《新莱茵报》编辑卡尔·马克思先

生。他们两人都由于各自特殊的命运而成了突出的人物。作为作

家，他们也占有对德国来说具有不小意义的地位……

马克思先生声称，哪一个人当大臣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里也

和巴黎一样，现在关键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他的

讲话非常俏皮、辛辣而富有教益……

摘自《维也纳日报》

……在本地某联合会正辩论撤换大臣们的时候，一位外国博

士说了下面一番话，是耐人寻味的：

“直到现在为止，为撤换大臣们只是说准备向两个最高权力，

即帝国国会和皇帝呼吁，但是却忘记了最伟大的力量人民。我们必

３０５



须向人民呼吁，必须用一切办法来影响人民。我们必须掀起反对政

府的风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使用一切方法，甚至使用恶魔

的方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利用报刊、招贴画和讨论

会。”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３１日《激进报》 原文是德文

第６４号和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７日《维

也纳日报》第２５２号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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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１８４８年９月２日在
维也纳第一届工人联合会会议上就

雇佣劳动与资本所作演说的报道３５５

  ……马克思博士就雇佣劳动与资本问题发表了长篇演说。他

在引言中说，所有的革命都是社会革命。资本不是由货币，而是由

原料、劳动工具、生活资料组成的；雇佣劳动使资本与生产的产品

对立。说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一致，纯属谎言。随着分工的发展，

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工资下降；而由于使用机器，工资更形下降

了。生产费用决定着工资。文明并没有改善工人们的处境，而是起

了相反的作用。捐税增加，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

演说人还谈到了曾经试行补救办法，但均告无效，例如马尔萨

斯人口过剩的理论，英国的习艺所，工业训练，废除保护关税和捐

税，最后他说处境一定要改善，因为不是所有的工人都被当作工人

使用，而是有一部分工人留作……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５日《宪法报》 原文是德文

第１３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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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大臣屈韦特尔给马克思的信

科伦马克思博士先生阁下收

我在回答阁下上月２３日的申请时，曾通知您，科伦的王国行

政机关驳回您关于给予普鲁士公民权的申请，我不认为这是不合

法的，因为您并不具有入籍的权利；因为您接受了１８４５年为移居

北美３５６而申请的出籍证书，在定居国外时也曾加以利用，根据

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２３日法律第二十款（１８４３年《法令汇编》第１７页），

您的普鲁士公民权已告失效。而移居国外者既不能根据该法案要

求重新入籍，也不能从今年３月３０日联邦议会的决议，抑或从一

般法律原则引伸出这种权利。

内务大臣 冯·屈韦特尔

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２日于柏林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１３年６月２７日 原文是德文

《法兰克福报和商报》第１７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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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莱茵报》发行负责人启事

  敬爱的本报订户：

卫戍司令部答本报询问时保证，科伦将于１０月４日解除戒

严，据此决定

《新莱茵报》将于１０月５日再次出版。３５７

因此，我们谨请本报的朋友们按９月２８日的通知，订阅第四

季度报纸，并尽快在就近邮局办理。

由于添置了新设备，本报今后将能避免脱期现象。

每季订费：在科伦，１塔勒１５银格罗申，在普鲁士其他各城市

１塔勒２４银格罗申６分尼。广告费：四栏版面八点铅字每行或相

同篇幅为１银格罗申６分尼。

发行负责人

１８４８年９月３０日于科伦

以传单形式印行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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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簿上关于允许恩格斯在伯尔尼州

居住以及关于他出境前往德国的记录

外国人姓名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出生地或籍贯 ——巴门（普鲁士）

职业 ——著作家

妻子和子女情况 ——  ——

所持证件的性质 ——通行证，１８４８年３月

３０日由法国当局签发期

限一年３５８

准许居住地点：

  市镇 ——伯尔尼

  行政区 ——伯尔尼

居住许可证：

  日期 ——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３日

  居住期限 ——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收费 ——４０盾

备注 ——根据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９

日州议会决定签发此证。

本证仅在无过份行为并在

各方面均不失体时方为有

８０５



效。已赴德国。证件已于

１８４９年１月１８日发给。①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１９７０年 原文是德文

《历史问题》杂志第１１期

９０５允许恩格斯在伯尔尼州居住以及关于他出境的记录

① 后两句为另一人笔迹。——编者注



科伦工人联合会
２４
１８４９年

２月４日全体会议报道片断

  ……据悉，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已允诺，两周一次同联合

会主席①轮流就社会问题讲学，联合会会员仍可免费听讲……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５日《自由、 原文是德文

博爱、劳动》报第３号

０１５

① 勒泽尔。——编者注



科伦工人联合会
２４
１８４９年

２月１５日委员会会议记录摘要

  ……根据恩格斯提议，联合会通过决议任命一个委员会，同民

主协会之一建立联系，以便采取必要措施为纪念法国二月革命一

周年３５９举行宴会。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４日《自由、 原文是德文

博爱、劳动》报第６号

１１５



科伦警备司令恩格斯上校

给莱茵省总督的信

莱茵省总督艾希曼先生阁下

《莱茵报》编辑马克思先生（！）在陪审法庭宣告无罪后表现愈

益放肆，我看驱逐此人终于已经到时候了，我们不必再容忍一个仅

仅由于我们宽大才留下来的外国人去毒化一切，况且即使没有他，

本国的败类这种事也已经做得够多了。

今晨我再次要求警察局长盖格尔驱逐此人，文件如下：

“约九个月以前（！）卫戍司令部根据重大和充分的理由，不得

不拒绝《新莱茵报》编辑马克思关于给予科伦公民权和普鲁士国籍

的申请①。其后此人在其读者日益增加的报纸上，肆意诋毁我国宪

法、我国国王②及我国最高官员，对此人继续宽容将构成极大危

险。况且此人还企图挑动不满并间接煽动叛乱。有鉴于此，警备司

令部请警察局为科伦要塞安全起见，将至今仍被宽容的马克思驱

逐出境。”

我将此事立即告知阁下，因为该人有可能最后求助于您。驱逐

此人将能巩固警方地位，并使之得到更多的尊重。据此，敬请阁下

２１５

①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２６页和本卷第４８６、５０６页。——编者注



予以支持，并在您认为有必要时，请就此事征询总司令部意见。

向阁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您最忠顺的仆人 恩格斯上校

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７日于科伦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１９６９年 原文是德文

《史学杂志》第５期

３１５科伦警备司令恩格斯上校给莱茵省总督的信



科伦的王国行政机关
就驱逐马克思出科伦一事

给内务大臣曼托伊费尔提出的报告

  马克思虽没有羁留许可证或居住证，但仍然留居此地，而他所

编辑的报纸照旧充满破坏性倾向，讥讽和侮辱人们通常尊重和认

为是圣洁的一切，唆使推翻现行法律，鼓动建立社会共和国。该报

之所以变得越来越有害，是因为它的文章所独有的手腕和蛮横使

其读者日益增多。

以前曾对他提出司法追究，结果宣告无罪，以后控告他犯有直

接号召叛乱之罪，其结果也是这样。３６０

现在本地要塞警备司令部要求警察局将马克思作为危险人物

驱逐出此地。我们将本报告连同警察局长①的呈文一并送上，以示

我们仅同意呈文的看法，驱逐该人出本市而不同时驱逐出普鲁士

王国，归根结蒂是无所补益的。我们毫无异议，一旦有了特别的公

开的理由，就立即采取措施把马克思驱逐出我们的国家。但是，现

在仅仅由于他长期以来就按这种方针编辑的报纸具有倾向性和危

险性就驱逐他，这是否得当，还需多多斟酌。实行这个措施也可能

会引起民主党派为马克思举行游行。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在实行

４１５

① 盖格尔。——编者注



这一措施之前，事先得到阁下同意将马克思驱逐出我国，何况王国

内务部早在去年８月１２日①的训令中认为需要了解我们对付马

克思的措施３６１。

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０日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１３年６月２７日

《法兰克福报和商报》第１７６号

５１５科伦行政机关就驱逐马克思一事给内务大臣的报告

① 原稿显然有误，应为９月１２日。——编者注



佐林根民主联合会给马克思、
弗莱里格拉特、恩格斯、

沙佩尔和沃尔弗的邀请信

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１日于佐林根

科伦

《新莱茵报》主编

卡尔·马克思先生

公民：

按本地民主联合会全体会议的决议，本月１８日将在这里隆重

举行民主派宴会，以纪念去年的三月革命。３６２

忆及您对这一事业的热爱，我们谨请您以及弗莱里格拉特、恩

格斯、沙佩尔和沃尔弗——请您代为转达——参加这一庆祝活动，

希望您能接受我们的邀请。

致兄弟般的民主主义的敬礼

代表纪念会筹备委员会

赫·舍弗尔

又及：我们请求一定将所附通告发表在星期三的《新莱茵报》

上，并将这笔费用记入本人账下。

代表委员会

赫·舍弗尔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共产主义者同盟。 原文是德文

文件和史料》１９７０年柏林版第１卷

６１５



内务大臣曼托伊费尔给莱茵省总督

艾希曼的信，随附就驱逐马克思一事

给科伦的王国行政机关的指示副本

科布伦茨王国总督艾希曼先生阁下

为答复阁下上月２９日关于驱逐卡尔·马克思博士的惠函，我

于今日向科伦的王国行政机关发出一件指示，其副本随附以知会

您。

阁下如愿就您认为在驱逐马克思时应特别注意之处对上述行

政机关作相应的指示，悉听尊便。

内务大臣

冯·曼托伊费尔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７日于柏林

副本

给科伦的王国行政机关的指示

为答复上月１０日报告①（报告附件随此件退回），特通知科伦

的王国行政机关，对预定驱逐不再是我国公民的卡尔·马克思博

士一事，我这方面没有任何异议。而且王国行政机关不必为此得到

特别授权：相反，它应自己判断，采取该项措施是否有足够理由。无

论如何，希望驱逐该马克思的直接理由应归之于他犯有显而易见

７１５

① 见本卷第５１４—５１５页。——编者注



的过错。找出这样的理由并不困难，据我所知，该人不久前还再次

有过采取叛国和危及国家的行动的重大嫌疑。３６３

王国行政机关得酌情采取进一步措施，关于此事结果的详情，

望及时告我。

内务大臣

签字：冯·曼托伊费尔

１８４９年４月７日于柏林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１９６９年 原文是德文

《史学杂志》第５期

８１５ 附  录



科伦的王国行政机关给莱茵省总督
艾希曼的信，随附就驱逐马克思一事

给警察局长盖格尔的指示副本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９日于科伦

第２４７４号

科布伦茨

莱茵省总督艾希曼先生阁下

为执行本月１３日命令，我荣幸地将本地警察局长发出的关于

驱逐著作家卡尔·马克思的指示副本送致阁下。

王国行政机关内务局

比尔克 温采尔

Ａ·５４７

副本

本市警察局长盖格尔先生

Ａ—５２４

您上月１日的报告（报告随此件退回）使我们有理由就驱逐卡

·马克思博士一事向内务大臣先生请示，并请他注意，虽然我们毫

不怀疑，一旦有了特别的公开的理由，就立即采取措施把他驱逐出

我国，然而仅仅由于他长期以来就按这种方针编辑的报纸具有倾

向性和危险性，就驱逐他，还需多多斟酌。我们将所收到的大臣先

９１５



生本月７日的答复的副本随此件送您，以供了解情况，并授权您发

出将该马克思逐出我国的命令，并在该马克思犯有显而易见的过

错从而造成直接理由时，立即执行该项命令。我们还要指出一点，

据大臣先生告知，该马克思在不久前还有过采取叛国和危及国家

的行动的重大嫌疑３６３，对此，我们一无所知，如您对此有所了解，请

您立即告知我们，以便决定，是否应该根据此类行为采取驱逐措

施。

王国行政机关内务局

签字：比尔克

复制：毕尔克尔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９日于科伦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１９６９年 原文是德文

《史学杂志》第５期

０２５ 附  录



关于恩格斯被驱逐出爱北斐特
３２８

爱北斐特５月１５日。情况如常，昨天安宁和秩序未遭到破坏，

市容无变化。大街的路口今天张贴着告示，宣称安全委员会３２任命

某冯·米尔巴赫先生为武装部队总司令①。在委员会的另一张布

告里指出，《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恩格斯先生，已被驱逐。还有一

张告示，内容是安全委员会的命令，规定各处只许悬挂黑红黄三色

旗３６４，并呼吁毗邻的村社支援爱北斐特。我们从埃森获悉，归休回

到那里的后备军３２５士兵已被派往威塞尔。在告知我们此事的一封

私函中还说，埃森已宣布戒严。据发布戒严令的上校称，埃森实行

戒严的原因是，他估计，非此无法把后备军召集在一起。

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７日《新科伦报》 原文是德文

第１１３号

１２５

① 我们有可能在这里作一下订正，冯·米尔巴赫先生由于稍后将加以说明的理

由，没有接受最高指挥权，安内克先生也由于同样理由，自愿离开了爱北斐特，

他并不象报道所说，被驱逐出境。而据说是同安内克一起被驱逐的哥特沙克

博士，则根本不曾在爱北斐特，而是一直安然逗留在巴特—埃姆塞。——《新

科伦报》编辑部注



民主报刊和工人报刊对马克思被驱逐
和《新莱茵报》停刊的反应

《特利尔日报》

科伦５月１８日……据传，所有在科伦未被拘禁的民主主义

者，都将被警察局驱逐；这里主要是指《新莱茵报》编辑部的人员。

事实是，卡尔·马克思昨天已经收到了此类命令。弗·恩格斯昨天

白天已去莱茵普法尔茨。３６５

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０日《特利尔日报》 原文是德文

第１２０号附刊

《新科伦报》

科伦５月１９日

从昏暗的地方一枪把我打倒，

打死叛逆者是他们的快乐；

我就是这样被伏兵杀死，

牺牲在风华正茂的时刻！

斐·弗莱里格拉特

《告别〈新莱茵报〉》

２２５



《新莱茵报》停刊了。

所以我们加了一个黑框出版。

从南方和东方来的最有趣的消息都已黯然失色，因为突然传

来噩耗——《新莱茵报》今天出的是最后一号。

而这又是怎样的最后一号呵！！

红色，红色，红色一直是它的战斗呼号，而今天，红色又成了它

的衣装。用红色油墨印出的报纸大大震动了它的读者，这是号召，

这些炽热如火的字母又向我们发出了号召，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

怅惘之情：它的生命现在已经结束！

没有一家报纸能够补偿我们的这个损失。——在全世界最机

智的那些报纸上我们再也找不到１８４８年流血的六月所诞生的文

章了；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再也看不到“美妙的普鲁士财政”那

样令人信服的证明，再也看不到《西里西亚的十亿》，再也看不到

《雇佣劳动与资本》那样的作品了。３６６应当承认，由于《新莱茵报》的

光荣牺牲，莱茵地区民主派遭到了失败。我们感到哀痛，但是，弗莱

里格拉特在他今天的达到了光辉顶点的诗篇《告别》中，给我们留

下了安慰：

      别了！但决不是永诀，

      我们的精神他们决难毁灭！

      时候一到我就要复活，

      旧地重来，又是个活生生的我！

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０日《新科伦报》 原文是德文

第１１５号

３２５民主报刊和工人报刊对马克思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停刊的反应



《新德意志报》

科伦５月１９日。用红色油墨印出的《新莱茵报》最后一号刚才

已在此地发售。这家报纸也终于在奉天承运的普鲁士制度的打击

下牺牲了。由于政府无法以司法追究来对付它，而实行戒严的借口

又不管怎样挑拨都没有找到，所以最后就只好求助于驱逐它的主

编①了，对其他编辑也准备好了驱逐令，一旦驱逐令收不到预期的

成效还有逮捕令。——德国人民每天都在进一步学会如何评价他

们在法兰克福的代表们用建立世袭普鲁士帝国的办法赐给他们的

幸福。

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２日《新德意志报》 原文是德文

第１１９号

《德意志伦敦报》

５月１９日。《新莱茵报》已暂停出版；今天它的最后一号整个

是用红色油墨印刷的。主编收到了以下指令：

“《新莱茵报》最近各号越来越采取断然行动，不断鼓动对现政府的怀疑，

号召进行暴力变革并建立社会共和国。为此，其主编卡尔·马克思博士应被

剥夺客居的权利，此项权利已被他毫无情谊可言地违反了；同时，鉴于他没有

得到继续居留于普鲁士国土的许可，应命令他于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普鲁士国

４２５ 附  录

① 马克思。——编者注



土。如果他不主动服从向他提出的要求，应将其强制押送出境。

王国区行政机关。 弥勒

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１日于科伦。”

本市王国警察局长盖格尔先生

今天，街头张贴了公告，号召举行集会，讨论立即创办新的民

主派机关报的问题。

生活在宪制下的德国人呵，这就是你们的新成就！——他们

把一个德国人、普鲁士人从德国驱逐，因为“他违反客居的权利”；

把一家报纸消灭，因为它讲了实话，因为反动的普鲁士军法小报无

力对付高尚的马克思的妙语和锋利的风格。的确，冯·霍亨索伦先

生，《新莱茵报》向你讲的实话是难听的，很难听（这家报纸的一篇

文章《霍亨索伦王朝的丰功伟绩》，我们将在下一号报上发表），所

以当审讯报纸以及其他种种挑剔都不能奏效的时候（这是因为普

鲁士宗教裁判所的拷问在莱茵省陪审法庭的健全理智面前已经有

八到十次陷于破产），就只好采取极端手段：消灭这家报纸。普鲁士

反动派破了产的卫士们枉费心机地进攻了《新莱茵报》；依据法理

对它无懈可击。醉鬼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军法小报没有能够驳倒

马克思对这个伪君子的波茨坦勒令所作的解释。３６７最糟糕的是，

《新莱茵报》迅速得到广泛流传，得到普遍同情。霍亨索伦高踞于宝

座之上，周围是“我的英勇军队”３１７，拥有一支御用文人的大军，但

却在唯一一家民主报纸面前发抖。他睡也睡不稳，因为这家报纸讲

的是不加掩饰的实话，这家报纸应该消灭。——君主专制制度走

得太远了，以致不能不诉诸粗暴的武力来消灭报纸，这家报纸以不

容置辩的真理的力量威胁了君主专制制度的衰朽的、可怜的生存，

为它准备了一个更加可怜的结局！——这就是普鲁士的受到保障

５２５民主报刊和工人报刊对马克思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停刊的反应



的新闻自由，这就是对普鲁士宪法——德意志帝国宪法的解释！

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５日《德意志 原文是德文

伦敦报》第２１７号

《民主评论》
３６８

……浑身沾满本国“臣民”鲜血的德国国王们和王公们正在竭

尽全力为建立红色共和国铺平道路。普鲁士国王①这个三次违誓

者是想得到“最卑鄙者”的称号。４月２７日，普鲁士的众议院被解

散，当天晚上，又向群集在街上的民众开了火，开始了一场无情的

屠杀。从那时起，戒严成了普鲁士全境的唯一法律，逮捕接连不断，

监狱人满为患。５月的最初几天，莱茵省爆发了起义。在某些起义

的城市中，起义者被击溃，在另一些城市中，他们被资产阶级出卖，

还有些城市的起义者至今仍在坚持。

十分出色的定期出版物《新莱茵报》被强制停刊，它的主编马

克思博士被逐出科伦。它的最后一号报纸５月１９日出版，用的是

红色油墨；它的每一行字都是向普鲁士国王、向德国人民的一切压

迫者和出卖者宣布“无情的战争”……

载于１８４９年６月《民主评论》杂志 原文是英文

６２５ 附  录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关于诽谤德国国民议会议员的审判案

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９日由科伦王国

地方违警法庭审判庭审理

传讯下列人员：

格奥尔格·维尔特，著作家

卡尔·马克思博士，原《新莱茵报》编辑

约翰·威廉·迪茨，印刷厂厂主

海尔曼·科尔夫，原《新莱茵报》发行负责人

阿尔诺德·贝希托尔德，朗格印刷厂排字工人

海尔曼·贝克尔博士，见习法官

恩斯特·德朗克博士，著作家

于今日被控犯有诽谤德国国民议会议员罪到法庭受审。出庭的被

告仅有迪茨、科尔夫、贝希托尔德和贝克尔；因此未出庭被告的案

件均缺席审理。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检察官伯林陈述了犯罪的要点。他说，格·

维尔特被控在小说《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发表

于《新莱茵报》小品文栏）中说利希诺夫斯基公爵有这样一些行为，

如其属实，该公爵就应当受到鄙视和惩罚，因此就是诽谤了他。卡

尔·马克思博士也被控诽谤了利希诺夫斯基公爵。在１８４８年９月

６日《新莱茵报》第９５号上，一篇标有“布勒斯劳，８月２９日”的文

７２５



章里，利希诺夫斯基公爵遭到诬蔑，说他曾要求自己地区的选民不

要选市民做议员，因为市民的目的只是降低城市捐税，增加农村居

民的捐税。国家检察官宣读了这篇文章的一些片断，努力证明，文

章包含有对利希诺夫斯基公爵的侮辱。马克思博士作为主编应对

这篇文章的内容负责，他不愿讲出文章作者的姓名。科尔夫被控的

是，他曾经：（１）在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４日《新莱茵报》第１０２号第４

版第４栏标有“法兰克福９月１２日”的文章中，说德国国民议会议

员施泰德曼有这样一种行为，如其属实，该议员就应当受到鄙视，

因此就是诽谤了他；（２）在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３日《新莱茵报》第

１１０号第４版第２栏的宣言中，诽谤德国国民议会的议员们投票

批准同丹麦的休战２７，宣称议员们背叛了人民。两篇被指控的文章

都加以宣读。在第一篇文章中，特别指责议员施泰德曼为了想当大

臣，在关于委员会一次会议的报告中加进了不真实的材料。对马克

思和科尔夫的指控，也牵连到约翰·威廉·迪茨，他是承印《新莱

茵报》的印刷厂厂主。国家检察官引用钦定宪法第二十五条和第二

十六条，莱茵刑法典第六十条，企图证明他对被指控的文章负有责

任。对贝克尔、贝希托尔德和德朗克的控告，也都是有关诽谤议员

投票赞成同丹麦休战的问题。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０日，在埃塞尔大厅举

行了公众集会，讨论了在马尔摩签订的休战问题。德朗克在会上发

言，宣称投票批准这项休战协定的议员出卖了人民的利益。会议赞

同了这个说法，并决定刊印出来，在街头到处张贴。贝克尔博士把

这个决定转交给了贝希托尔德印刷，后者也就照办了。

经庭长进一步详细审问，被告声言：

迪茨承认印刷了控告书中所说的文章，他不知作者是谁。同时

他声称，他对这些文章的内容不承担责任，因为报纸的编辑和发行

８２５ 附  录



负责人都是知名知姓的，当时都在普鲁士。马克思博士不久前被驱

逐，也不能怪他；不管怎样，马克思在整个侦讯期间都一直住在科

伦。

科尔夫承认他是《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控告中所说的文

章是经他同意而采用的。他的辩护律师拉特试图说明，在这些文章

中并不包含诽谤。他说出了一位文章作者的名字，并且声称，这些

材料将解脱他为之辩护的被告的一切责任。

贝克尔博士承认他把埃塞尔大厅的宣言转交给贝希托尔德印

刷，这个宣言是《新莱茵报》信使送给他的。同时，他并不知道该宣

言的内容，因为他没有出席９月２０日埃塞尔大厅的集会。他作为

民主协会３６９的书记，交付印刷的事都由他经管，因此这份手稿才送

给他。而且，在他把手稿转交给贝希托尔德之前，《新莱茵报》就已

经把宣言发表了。归根结蒂，被告表示愿为宣言的内容承担责任。

他在自己发言时提请注意：控告是应帝国司法部的要求而提出的。

他说，控告的不是某些人，而是某个党派。由于发言者想对这个想

法加以说明，庭长在国家检察官两次要求之后，建议发言者不要离

开本题。

贝希托尔德承认他读了从贝克尔博士那里收到的手稿并将手

稿付印。他的辩护人、代理律师法伊弗尔认为，既然宣言的作者是

知名知姓的，印刷者就不能受惩。如果控告是引用刑法典第六十

条，那就需要证明被告们是有意诽谤议员们，而检察机关却根本不

打算举出这种证明。然而，这个宣言并不包含从法律观点来看的任

何诽谤，其中没有任何事实足以成为对议员们实行司法追究或使

他们受憎恨和鄙视的根据；宣言所表达的只是对关于休战的决议

的批评。

９２５关于诽谤德国国民议会议员的审判案



在此之后，国家检察官伯林在长篇发言中试图对控告加以论

证，驳倒被告们为自己辩护的论据。在发言结束时，检察官要求判

处维尔特、马克思、德朗克和科尔夫每人三个月监禁和罚款一千法

郎，其他被告每人关押一个月和每人交付七分之一诉讼费。

接着法官退席，在协商约两小时后，法庭宣布了判决书，科尔

夫因诽谤议员施泰德曼被判处一个月监禁；传讯维尔特出庭的传

票由于控告的条款不确而被认为无效；其余被告宣告无罪。

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３１日《科伦日报》 原文是德文

第１２９号附刊

０３５ 附  录



《新科伦报》编辑部启事

前《新莱茵报》主编卡尔·马克思先生在离开此地以前决定，

将现在仍不断寄给《新莱茵报》的通讯，转给《新科伦报》使用。我们

谨请各位尊敬的通讯员注意，请把通讯稿直接寄到本报，以节省时

间。

《新科伦报》编辑部

载于１８４９年６月１日《新科伦报》 原文是德文

第１２４号

１３５



警察署长关于政府命令

驱逐马克思出巴黎３７０的通知

圣热尔门郊区地段 一千八百四十九年

七月十九日

巴黎市圣热尔门郊区地段

警察署长办公室

给马克思先生的关于
迁往摩尔比安省居住的通知

  本人，圣热尔门郊区地段警察署长，

谨通知马克思（卡尔）先生（现年二十九岁，特利尔（普鲁士）

人，著作家，现住百合花路５５号），根据内政部长①的决定，马克思

应前往摩尔比安省居住，部长对该人所采取的措施本人理应遵奉。

杜尔朗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法文

俄文第２版第４３卷

２３５

① 杜弗尔。——编者注



警察署长关于拒绝马克思申请
取消驱逐其出境的政府命令的通知

巴黎市

圣热尔门郊区地段

警察署长

百合花路普鲁士侨民马克思先生

１８４９年８月１６日于巴黎

圣热尔门郊区地段

先生：

为了执行警察局长①先生的命令，我谨通知您：内政部长②先

生认为不须批准您要求改变他的决定的申请。因此，我责成您立即

离开巴黎，前往摩尔比安省居住。

谨致敬意

圣热尔门郊区地段警察署长

杜尔朗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法文

俄文第２版第４３卷

３３５

①

② 杜弗尔。——编者注

卡尔利埃。——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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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本文谈的是德国与丹麦争夺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战争中的一件事。

根据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尽管霍尔施坦和南什列斯维希的大

部分居民是德国人，但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被并入丹麦君主国。

在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影响下，两公国的德国居民的民族运动加强了，并开

始具有激进民主主义的性质，成为争取统一德国的斗争的一部分。当地居

民反对丹麦统治的武装行动，得到了来自国内各地的志愿兵的支援。普鲁

士、汉诺威以及德意志联邦的其他各邦也把自己的军队派往两公国。然

而，普鲁士政府由于害怕人民骚动和革命的深化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

坦问题上立场是动摇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自由派的多数，暗中也想牺

牲民族统一而与丹麦统治集团达成协议。英国、瑞典和沙皇俄国偏袒丹

麦，并要求从两公国撤出联邦军队，使事情复杂化了。

恩格斯说沙皇俄国可能进行了干预，指的是１８４８年５月８日涅谢尔

罗迭总理大臣交给柏林内阁的照会。照会中提出这一要求，并以俄国将同

普鲁士断交来威胁。所有这些情况对德意志联邦军队和志愿兵反丹麦的

军事行动的进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１８４８年５月３０日，《交易所》报第１１１７９号登载的关于联邦军队失

败的报道，德国大部分报纸后来加以转载。关于这些事件，并见恩格斯的

《战争的喜剧》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３８—４０

页）。——第５页。

２ 恩格斯引用了１８４８年５月２６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决议的词句来讽刺这

个议会的无所作为。见恩格斯的《法兰克福议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

７３５



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１７页）。——第５页。

３ 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争夺在德意志各邦中的霸权地

位的斗争。——第７页。

４ 本文是《新莱茵报》对康普豪森辞职一事的第一次表态。并见《康普豪森

内阁的垮台》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１１２—１１３

页）。——第８页。

５ 指１８４８年５月２２日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会的任务是“和国

王协商”制定宪法。１８４８年４月８日颁布的选举法根据受间接（两级）选

举法限制的普选法，确定了议会选举条例。大多数议员都是资产阶级和普

鲁士官僚的代表。——第８页。

６ 见《瓦德涅尔的被捕。——泽巴尔特》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５卷第９７—９９页）。——第９页。

７ 贝恩卡斯特尔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奥·赖辛施佩格和莱茵省其他许

多议员一样，拒绝支持关于议会承认三月十八日革命参加者功绩的建议。

因此，该区选民向赖辛施佩格提出呼吁，坚决抗议他所采取的态度。——

第９页。

８ 关于１８４８年７月德意志联邦和丹麦休战谈判的过程，恩格斯在《〈祖国

报〉论和丹麦的休战》和《和丹麦的休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５卷第２８６—２８８、２８９—２９２页）这两篇文章中作了详细说明。用

恩格斯的话说，休战条约对于德国是“史无前例的最屈辱的条约”（见本

卷第１１页）。关于休战的条件，见注２７。——第１０、１１、１７页。

９ 这篇短评载于“法兰西共和国”专栏。里面讲的是１８４８年７月底提交给

法国制宪议会的出版法草案。该草案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１日由议会通过，它

规定凡是在报刊上诋毁当局、攻击财产、宗教和家庭基础的都要受到严厉

惩罚。这个法案在德国报刊上曾引起广泛的评论。——第１２页。

１０ 马克思指的是他的文章《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２０２—２０４页）。——第１２页。

８３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１ 指拉德茨基指挥的奥地利军队同国王查理－阿尔伯特指挥的皮蒙特军

队之间在维罗那附近的库斯托查进行的战役。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５日奥地利

军队大败皮蒙特人。——第１３页。

１２ 在１８４８年５月２９日库尔塔唐（曼都亚附近）战役中，奥地利军队击败

了同皮蒙特军队联合行动的托斯卡纳军。但是这个军进行抵抗使皮蒙特

人得以改组自己的兵力，并在第二天将奥地利人赶回原来的阵地。——

第１３页。

１３ 《新莱茵报》编辑部捍卫三月革命的成果，不断揭露了奥尔斯瓦特—汉泽

曼内阁（“办事内阁”）的反革命活动。这个内阁执掌政权（１８４８年６月

２５日）的标志是对民主力量加强了镇压，对民主主义活动家实行迫害，

对报刊机构进行审讯，等等（见两篇题为《逮捕》的文章，《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１８９、１９０—１９３页）。本文是《新莱茵报》进行

揭露活动的又一证明。——第１５页。

１４ 宗教裁判式的审判是专制统治时期的一种刑事审判方式。它的特点是法

官拥有无限的权力，他既是检察官又是审判官，可以进行秘密审讯和刑

讯。——第１５页。

１５ 指１８４８年８月纪念科伦教堂兴建六百周年的庆祝活动。——第１５页。

１８ 密札（Ｌｅｔｔｅｓｄｅｅａｃｈｅｔ）是法国君主专制时期由国王签发的逮捕令。根

据这种逮捕令，任何人都可以不经过审讯和侦查就被关进监狱。——第

１６页。

１７ 指同本短评以及注明日期为“哥本哈根，８月５日”的短评一起刊登在

同一号《新莱茵报》的“丹麦”专栏里的《休战的历史。——封锁》一

文。在这篇根据丹麦《祖国报》的材料写成的文章里阐述了德意志联邦

和丹麦休战谈判的历史。——第１７页。

１８ 戈伊托战役（１８４８年５月３０日）是库尔塔唐战役（见注１２）的延续。这

次战役的结果，使皮蒙特人得以将奥地利军队赶回原来的阵地。

库斯托查战役（见注１１）前夕进行的蒙察姆巴诺战役（１８４８年７月

２４日）中，奥地利军队在拉德茨基指挥下将皮蒙特人赶过明乔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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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渡河点，从而取得了在该河两岸机动的自由。

在这两次战役中，皮蒙特指挥当局表现出缺乏果断行动的能力，也

不善于扩大在个别地点取得的战果。——第１８页。

１９ 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１日，奥地利军队占领了筑有良好工事，并驻扎了强大的、

做好防守准备的城防部队的要塞维琴察。维琴察是由于接防军司令杜兰

多叛卖而投降的。

以查理－阿尔伯特为首的皮蒙特军队基本力量没有进行任何活动，

以便把拉德茨基的军队从维琴察引开。——第１８页。

２０ 皮蒙特１８２１年革命前夕，查理－阿尔伯特为了追求自己王朝的目的，而

结交了自由派人物，并鼓励密谋者举事。然而在革命开始后，他把密谋

者的计划出卖给了陆军大臣。他由于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退位而成了

摄政王之后，于３月２１日从起义中心都灵逃往诺瓦拉，并积极参加镇压

起义。——第１９页。

２１ 关于科伦当局驱逐沙佩尔的企图，见《德国公民权和普鲁士警察》一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４３２—４３３页）和本卷第然２３—

２４页。——第２０页。

２２ 指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８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颁发的关于早日召开联合

议会的诏书。——第２０页。

２３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制定的《德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第一条第一款在１８４８

年７月２０日的会议上通过，条文如下：“所有德国人都享有全德公民权，

据此各邦公民在其他邦均享有该邦公民的全部权利……”但文章中引用

的不是第一条第一款，而是第二款。——第２１页。

２４ 指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３日由安·哥特沙克创立的科伦工人联合会。联合会有

许多分会，到５月初参加的会员将近五千人，主要是工人和手工业者。联

合会的大多数起领导作用的活动家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工人联合

会在初期实行的是宗派主义策略，但后来在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

护者的影响下成为一个为科学共产主义作革命宣传的中心。１８４８年１０

月马克思当选为联合会主席，１８４９年２月沙佩尔当选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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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的进攻和警察迫害的加剧，妨碍了联合会的进一步活动。在

《新莱茵报》停刊和联合会大部分领导人离开科伦后，联合会逐渐变成一

般的工人教育团体。——第２３、４５９、５１０、５１１页。

２５ 这篇加在括号里的编者按附在《新莱茵报》发表的《左翼的财政方案》一

文后面，该文详细说明了普鲁士国民议会左翼议员集团对整顿国家财政

状况的建议。建议的主要内容是：发行一种特殊的纸币“普鲁士息票”，

纸币的年利拟定为３
１
３
％，分二十年偿清。计划的制定者们指出，此项

计划优于发行强制公债或向个别银行家举借大笔贷款。

当反革命在普鲁士发动攻势期间，《新莱茵报》主张不给政府物质援

助（“拒绝纳税”），从而对政府施加影响，它所支持的这一策略在编者

按中第一次出现。

接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件和文

章，发展了这一策略。见《莱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书》、

《内阁在被告席上》、《声明》、《打倒捐税！！！》、《艾希曼的命令》、《呼吁

书》、《评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就拒绝纳税问题发布的公告》、《法

兰克福议会》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２４、２５—２６、

２７、３６、３７—３８、３９、４５、４９—５０页）。——第２５页。

２６ 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３—１５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到科伦参加圣彼得教堂

奠基六百周年纪念活动。——第２６页。

２７ 指丹麦与普鲁士（代表德意志联邦）在为占有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两

公国而进行的战争（见注１）过程中，在英国、俄国和瑞士的压力下，１８４８

年８月２６日于马尔摩签订的为期七个月的休战协定。协定条款中特别

规定，普鲁士和丹麦的军队撤出两公国，在各该公国的领土上只驻扎由

当地人组成的部队，这就是说，把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军队分离开

来。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４日组成的联合公国的临时政府被解散，代之以由缔

约各方建立的新政府。３月１７日以后颁布的所有法律和决定均被废除，

这实质上把两公国实现的革命民主主义改革化为乌有。普鲁士统治集团

出于反革命的王朝考虑并力求避免与俄国及英国发生纠葛，签订了协

定，从而牺牲了整个德国的利益。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多数人竟于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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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６日批准了休战协定。

并见恩格斯的下述文章：《休战“谈判”》、《和丹麦的休战谈判的破

裂》、《〈祖国报〉论休战协定》（本卷第６、７、２６—２７页）；《和丹麦休战》、

《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休战协定的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５卷第４５５—４５９、４６３—４６８、４８２—４８４页）。—— 第２８、３０、５２８

页。

２８ 恩格斯谈到的普鲁士政策中的暧昧之处，指的是如下一些历史事实：

１６４８年，在选举波兰国王的时候，勃兰登堡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

支持候选人约翰·卡季米尔；１６５６年，他利用波兰国王的困难处境，与

瑞典国王查理十世·古斯达夫缔结了军事同盟，支持他对波兰王位的要

求。在１６５５—１６６０年的波兰与瑞典的战争中，弗里德里希－威廉在瑞典

与波兰之间左右机变，轮流报效，从而使东普鲁士在１６５７年最终并入勃

兰登堡。

１７９５年４月５日，普鲁士和法国在巴塞尔签订一项单独和约，这标

志着第一次反法联盟开始瓦解。

１８０５年１１月，俄国和普鲁士在波茨坦订立共同反对拿破仑法国的

协定。普鲁士政府保证加入第三次反法联盟（英国、奥地利、俄国和那

不勒斯），但是，当奥俄军队在奥斯特尔利茨战败后，它拒不履行自己的

义务。

１８４８年春，在波兹南民族解放运动期间，普鲁士当局假意许诺波兹

南实行“民族改革”和自治，而实际上却在这一地区集结军队、镇压起

义。——第２９页。

２９ 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８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建立由帝国摄政王（奥

地利大公约翰被选担任此职）和帝国内阁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权。中央政

权（帝国政府）没有自己的预算和军队，因而没有任何实力。——第２９、

４７、７０、９２、４４８页。

３０ 指１８４８年夏秋，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讨论当时包括在德意志联邦内的荷

兰王国省份，灵堡的地位问题。所谓中央政权（帝国内阁）代表不止一

次就这个问题对议会进行解释。——第２９页。

３１ 丹麦墙是十世纪时在丹麦王国南部边界修筑的抗击德国人的防御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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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第３０页。

３２ 安全委员会是根据《新莱茵报》编辑部科伦工人联合会（见注２４）和民

主协会的倡议在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３日科伦民众大会上成立的。委员会由三

十个委员组成，当选为委员的有报纸的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威·沃尔

弗、德朗克、毕尔格尔斯和工人联合会领导人沙佩尔、莫尔等人。在普

鲁士发生内阁危机、并出现反革命政变威胁以及由于在马尔摩与丹麦

签订休战协定（见注２７）引起群众行动的情况下，安全委员会成为反对

普鲁士当局侵犯革命成果的人民群众运动的领导中心，普鲁士当局这

时已经开始公开迫害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人士。——第３２、４５２、４５４

页。

３３ 见《民众大会和安全委员会》和《沃林根民众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５９１—５９４、５９５—５９６页）。——第３２页。

３４ 在沃林根（科伦城郊）附近举行的民众大会是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７日由科伦

各民主派组织召集的，参加者除该市居民外，还有附近城乡的代表团，总

计约八千人。这次大会对于动员群众进行反对反革命的斗争，起了重要

作用。大会赞同科伦成立安全委员会（见注３２），通过了支持各民主团

体抗议普鲁士—丹麦休战协定的呼吁书，表示赞成在德国建立“社会民

主的红色共和国”。关于这次会议的详细情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５卷第５９５—５９６页。——第３３页。

３５ 关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５—２６日科伦发生的事件，并见《科伦的戒严》、

《“科伦革命”》两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４９２、４９６—

４９９页）。——第３４页。

３６ 指的是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１日组成以冯·普富尔将军为首的普鲁士新内阁

一事，新内阁取代了９月１１日去职的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普富尔

政府存在到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底。

并见《反革命内阁》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

４９０—４９１页）。——第３４页。

３７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民主共和派称资产阶级立宪派为抱怨派（Ｈｅｕｌｅｒ），

而资产阶级立宪派则称自己的对手为煽动者（Ｗ üｈｌｅｒ）。——第３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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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７页。

３８ 神圣的埃尔曼达德是十五世纪末由西班牙王权建立的西班牙城市联盟；

政府当时企图利用资产阶级来反对大封建主，维护专制制度。从十六世

纪中叶起，神圣的埃尔曼达德的武装力量执行警察职能。后来就引伸出

来称警察为神圣的埃尔曼达德。——第３４页。

３９ 指１８４８年９月举行的纪念比利时１８３０年革命十八周年的大会。——

第３７页。

４０ 市民自卫团是三月革命以后在科伦、柏林和其他许多德国城市建立起来

的，由居民中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人组成。自卫团没有明确的组织，参加

者通常都是没有军事素养的人。但是《新莱茵报》编辑恩格斯、德朗克

和维尔特都参加了科伦市民自卫团，为的是对这个组织中的民主派分子

施加革命化的影响。——第３８、４２、４４９、４５２页。

４１ 指《比利时的宪法》一文，文章看来是格·维尔特写的，发表在１８４８年

６月１日《新莱茵报》第１号上。——第３８页。

４２ 指的是１８４８年８月９日至３０日在安特卫普进行的所谓里斯康土审判

案。案件是比利时政府为了镇压民主派而制造出来的。审判的借口是从

法国回国的比利时共和派军团于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９日同守卫在距法国国

境不远的里斯康土村附近的部队发生冲突。关于此事的详情，见恩格斯

《在安特卫普的死刑判决》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

４４７—４５０页）。——第３９页。

４３ 本文同马克思的《市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文件》两篇文章（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４３、１７６—１８０页）直接相呼应。——第

４０页。

４４ 指克罗地亚和其他南斯拉夫部队在耶拉契奇指挥下组成奥地利反动军

队参加镇压维也纳起义（１８４８年１０—１１月）的事件。关于这些事件可

参看马克思的文章《维也纳、柏林和巴黎的最后消息》和《反革命在维

也纳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５３７—５３９、５４０—５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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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德人——拉巴河地区斯拉夫人的旧称。——第４０页。

４５ 指的是１８４８年６月对巴黎无产阶级起义的镇压。——第４０页。

４６ 本文是《新莱茵报》第一次以充分的论据提出拒绝纳税的号召，以回答

普鲁士勃兰登堡内阁的反革命行动。并见马克思的《柏林的反革命》、

《内阁在被告席上》、《打倒捐税！！！》和《呼吁书》这组文章（《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１４—２２、２５—２６、３６和３９页）和本卷第

２５、４５—４６页。——第４２页。

４７ 市政厅位于柏林市中心区。十九世纪中叶这个区还保留着科恩（Ｋｏｌｌｎ）

或旧科恩（Ａｌｔｋｏｌｌｎ）的古称。——第４２页。

４８ 在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１４日《新莱茵报》第１４２号上，以《国王的文告》为标

题转载了这个《文告》的全文。——第４２页。

４９ 王国高级法庭是普鲁士王国最高司法机关，是审理对地方法院和省级法

院的活动提出的申诉的终审法庭。——第４３页。

５０ 瑞士共和国宪法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２日通过。它巩固了进步力量对宗得崩

德（见注５８）取得的胜利成果，使瑞士由各邦联盟成为统一的联邦国家。

成立了由国民院和联邦院两院组成的全瑞士联邦议会。联邦委员会成为

最高行政机关，委员会主席执行共和国总统的职务。曾规定，建立统一

的关税和统一的邮政机构，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同时各州仍保留着广

泛的自治权。

宪法规定，凡年满二十岁并在本州享有选举权的一切瑞士公民均得

参加全联邦代表机关的选举。在一些州，其中包括夫赖堡州（弗里布

尔），政府把承认新宪法作为参加选举的必要条件。在夫赖堡州，这项措

施为的是对付教权派要把自己的代表塞进国民院的企图，但是，国民院

只从形式上看问题，认为这样进行选举损害了普选权，并宣布夫赖堡州

的选举无效。关于此事的详情，见恩格斯的《联邦法院的选举》一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４０—４２页）。后来，联邦议会重

新审查并撤销了宣布夫赖堡州选举无效的决定（见本卷第４９—５０

页）。——第４４、４９、５９、２２８页。

５１ 首府州（Ｖｏｒｏｒｔ）是对瑞士联邦代表会议后来是联邦议会在其首都举行

５４５注  释



会议的那个州的称呼。这种做法直到宣布伯尔尼为首都才停止。

在通过１８４８年宪法之前，首府州的领导机关在某种程度上执行国

家政府的职责，它的代表是联邦代表会议议长。从１８１５年开始只限于三

个州——苏黎世、伯尔尼、琉森可作为首府州。在写本文时，首府州是

伯尔尼。——第４４、４７、４９、５９、７８页。

５２ 指的是首府州伯尔尼针对与意大利交界的德森州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因

为支持反奥地利人起义的意大利流亡者在德森州避难。在意大利北部的

奥军指挥官拉德茨基的压力下，伯尔尼向德森派去了两个全权代表埃舍

尔、蒙钦格尔和一队士兵。这两个全权代表要求把所有意大利流亡者驱

逐到国家内地。德森州政府拒绝执行这一要求，只同意驱逐直接参加起

义的人。《新莱茵报》有几个月的时间登载了关于这场冲突的情况。关于

新瑞士联邦议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恩格斯在《国民院》一文中作了详

细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９８—１１６页）。——第

４４、５４、６６、７３页。

５３ 这里指的是声援拒绝给政府物质支持的国民议会的行动。１８４８年１１月

１５日柏林国民议会为了回击反动势力的公开进攻，一致通过了对普鲁

士居民的呼吁书，号召他们只要勃兰登堡反动政府继续执政，就拒绝交

纳直接税（并见由马克思和其他人签署的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

《呼吁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３９页）和马克思《柏

林国民议会的决议》一文，见本卷第４２—４３页）。——第４５页。

５４ 见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１、２５和２６日《新莱茵报》第１４８、１５２和１５３号。——

第４５页。

５５ 这一传言的根据是德意志中央政权，或者说帝国政府（注２９），和瑞士

当局之间的冲突。１０月初中央政权向伯尔尼发出一份照会，要求制止德

国共和派流亡者的活动，并把他们驱逐出与德国毗邻的各州。无论这个

照会，还是１０月２３日的下一个照会都包含着对瑞士政府的威胁，瑞士

政府拒绝了德意志中央政权的一切非份要求。因边境事件而起的冲突以

后还不断发生。恩格斯在《德意志中央政权和瑞士》一文中对冲突的实

质作了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５２—６２页）。——

６４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４７、４９页。

５６ 瑞士大会议是根据１８０３年宪法建立的城市州的立法组织。

关于夫赖堡的选举，见注５０。——第４８、８０、９１、２２９页。

５７ 在发表这篇通讯的前几天，在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１日《新莱茵报》第１４８号

上刊登了１１月１６日来自伯尔尼的以 为标志的一则消息：“我立即

向你们报道在今天国民院和联邦院的联席会议上选举行政机构联邦委

员会的结果。当选的有下列人员：

主席：苏黎世的富勒尔市长；

副主席：瓦得的国家枢密官德律埃；

委员：伯尔尼的奥克辛本上校；德森的弗兰西尼上校；左洛图恩的

蒙钦格尔先生；圣加伦的奈弗先生；琉森的施泰格尔先生；

在两院占绝对优势的温和派的候选人全部当选，而激进派候选人

爱特尔、施坦普弗利、鲁维尼等人落选。”

这篇可能是恩格斯写的报道，其中有些地方不够准确，例如：当时

联邦委员会还没有最后组成。施泰格尔取代奥克辛本当选为国民院议

长，阿尔高的弗雷－埃罗泽当选为联邦委员会的第七个委员。详细情况，

见恩格斯《联邦委员会委员剪影》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６卷第７２—７７页）。——第４９页。

５８ 宗得崩德是瑞士经济落后的七个天主教州在１８４３年缔结的单独联盟，

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实现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教徒

的特权。１８４７年７月瑞士代表会议决定解散宗得崩德。因此宗得崩德便

在１１月初对其他各州采取了军事行动。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３日宗得崩德的

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第５０、６２、９０、９４、２２８、３８８、４６９

页。

５９ １８４８年瑞士联邦宪法规定，定居满三个月的瑞士公民享有选举

权。——第５１页。

６０ 见恩格斯《国民院》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９８—

１１６页）。——第５２页。

６１ 关于帝国政府和瑞士的冲突，并见恩格斯《德意志中央政权和瑞士》一文

７４５注  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５２—６２页）。——第５６页。

６２ 指弗兰茨·拉沃辞去驻瑞士的帝国专员的职务。——第５６页。

６３ 巴拉塔利亚帝国——这是恩格斯对未来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讽刺性称

呼，暗指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虚构的巴拉塔利亚岛（西班

牙语“ｂａｒａｔｏ”是“廉价”的意思），唐·吉诃德的侍从桑科·判扎诙谐

地被任命为该岛的总督。——第５７页。

６４ 指在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９日《法兰克福总邮报》第３０１号特别附刊上发表有

关在瑞士边界各州德国流亡者活动的各种文件专辑。——第６０页。

６５ 恩格斯在《国民院》一文中对埃舍尔作了详细描述（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１０３—１０５页）。——第６１、９１页。

６６ 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４日在夫赖堡（弗里布尔）发生了以推翻该州民主政府为

目的的叛乱。这场由马利耶主教为首的天主教会所组织的叛乱很快就被

平息下去。马利耶主教被捕。１０月３０日，加入教区的各州（夫赖堡、伯

尔尼、窝州、纽沙特尔和日内瓦）的政府代表在夫赖堡举行会议。会上

决定释放马利耶主教，但禁止他在上述五州居留和进行活动。——第

６２页。

６７ 教皇庇护九世害怕罗马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４日深

夜逃出罗马，很快就在那不勒斯的加埃塔要塞定居下来。在教皇领地展

开了革命民主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斗争，民主派力图宣布成立共和国，而

自由派则想让教皇返回罗马，并要他答应对宪法作一些让步。在这场斗

争中，自由派遭到失败，１８４９年２月９日在罗马宣告成立共和国。——

第６２页。

６８ 引起瑞士国民院议员贝格上校和鲁维尼上校决斗的原因是贝格在国民

院的会议上的发言。贝格在发言中对于起来维护在德森的意大利流亡者

（见注５２）的鲁维尼进行了一系列侮辱性的攻击。恩格斯在《国民院》一

文中对这一事件作了详细叙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

１０５—１０９页）。——第６８、６９页。

６９ 指联邦条约（该条约于１８１４年由瑞士联邦代表会议制定并于１８１５年由

８４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维也纳会议批准），它承认瑞士永远中立。条约规定瑞士联邦的国家结构

是由二十二个州组成的联邦。由于通过了１８４８年宪法（见注５０），条约

宣告失效。——第７３页。

７０ 广告小报（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ｚｂｌａｔｔｅｒ）是一种主要刊登各种广告的报纸，所刊登

的首先是官方的通告：如法律和命令的条文，关于法庭拍卖的通知等等，

此外还有私人广告和私人通知。这些广告小报通常都是地方性的。——

第７５页。

７１ 指德国共和派流亡者部队在古·司徒卢威率领下由瑞士领土侵入巴登

一事，他们在得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批准马尔摩休战协定（见注２７），并

得知法兰克福举行人民起义作为对此事的答复时，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１日

采取了这个行动。司徒卢威在巴登共和派支持下，在边境城市寥拉赫宣

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然而，起义部队很快就被军队驱散，而司徒卢威、

布林德和起义的其他领导人均被关进监狱。——第７８、８３页。

７２ 指瑞士联邦政府对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３日于伯尔尼收到的帝国政府第二个

照会（见注２９）所作的断然回答，照会要求对于使德国共和派在司徒卢

威部队入侵巴登（见注７１）时得以利用瑞士国土的情况严加追究。——

第７８页。

７３ 州委员会即州政府。——第８０页。

７４ 诸旧州（瑞士山区各州）指乌利、温特瓦尔顿和施维茨。这三个州在十

三至十四世纪构成瑞士联邦的核心。１８４７年内战期间（见注５８）这几个

州加入宗得崩德，曾与进步力量进行斗争。——第８０页。

７５ 雇佣兵条约是指瑞士各州和欧洲各国订立的关于提供一定数量雇佣兵

的条约。实际上这种条约在十五世纪就已经开始缔结，一直继续到十九

世纪中叶。在西欧许多国家中，以这种方式招募的瑞士雇佣兵曾被用来

作为君主反革命势力的工具。

在这里指的是１８４８年伯尔尼和其他几个州与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

二世的反革命政府缔结的关于提供雇佣兵的条约。利用瑞士军队镇压意

大利革命运动的作法。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不满，最后导致这种条约的

９４５注  释



废除。——第８０、８６、９６、９８、２３０页。

７６ 当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那不勒斯人民武装起义遭到镇压时，士兵和游民对

这一城市的居民和在那里居住的外国人（包括瑞士公民）的住宅进行了

抢劫。——第８０页。

７７ “市民公社”（Ｂüｒｇｅｒｇｅｍｅｉｎｄｅ）产生于中世纪末。公社给其成员一定的

经济和政治特权（包括一系列劳役和捐税的豁免、公社财产的使用权、报

酬优厚的公职的优先录用权）。成为“市民公社”成员的条件；或者是在

当地出生，或者是在当地住满一定期限并拥有不动产，或者是交纳入社

金。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市民公社”越来越困难，这导致了瑞士人

口分化为市民（Ｂüｒｇｅｒ）和居民（Ｅｉｎｗｏｈｎｅｒ）。居民没有上述权利。在

公社内部，分化出了一个由最古老的家族的代表组成的更为闭锁的团

体，它的成员几乎垄断了所有最重要的公职。在１７９８—１７９９年海尔维第

共和国时期，“市民公社”的特权开始被取消，那时全体瑞士居民都享有

平等权利，而政治权力则转交给被宣布为全民族主权代表的“居民公

社”（Ｅｉｎｗｏｈｎｅｒｇｅｍｅｉｎｄｅ）。１８４８年的联邦宪法完成了这一过程（见注

５０），它给了“居民公社”更多的权利。“市民公社”只保留了管理自己

的财产和办理慈善事业的职能。——第８１、８４页。

７８ 这几个词是从德利加尔斯基告杜塞尔多夫居民书中引来的；《新莱茵报》

在马克思的《德利加尔斯基——立法者、公民和共产主义者》一文（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６４—６９页）发表后，接着发表了

这个文告。文告中说：

“我作为一个虔信上帝、忠于国王的共产主义者，兹声明如下：为了

救济杜塞尔多夫的贫穷的兄弟们，只要我住在此地，我将通过此地的出

纳总局每年支出一千塔勒，并按月将钱交给本地市济贫金出纳处……同

胞们！请效法这个榜样，做一个崇高的共产主义者吧。这样，这里及其

他任何地方很快就会建立起安宁、和平和信任来。

公民冯·德利加尔斯基

１１月２３日于杜塞尔多夫”

０５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由于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德利加尔斯基控告《新莱茵报》进行诬蔑。

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２日该报发表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简讯，标题是：《德利加

尔斯基对〈新莱茵报〉的控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

第６８６页）。——第８２页。

７９ 指弗·勒文费尔斯、弗·奈弗和格·蒂尔曼写的小册子《巴登第二次共

和派起义》１８４８年巴塞尔版。——第８３页。

８０ 军人联合会“自助者”是由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约翰·菲

力浦·贝克尔于１８４８年秋创立的。联合会的中央委员会设在俾尔（伯尔

尼州）；归附它的是瑞士各城市中主要由手工业者组成的各个联合会。军

人联合会遵循民主主义的方针，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联合瑞士所有的德

国人志愿队，以期在德国建立共和国。它的组织是在法国和意大利的秘

密团体的影响下建立的，因而带有密谋的性质。瑞士当局在包括帝国政

府在内的法国反动势力的压力下对贝克尔以及军人联合会的其他组织

者进行了司法追究。结果，贝克尔被判决从伯尔尼州驱逐出境一

年。——第８３、９２页。

８１ 向琉森的两次进军是在１８４４年１０月琉森州反动的大会议（见注５６）不

顾自由派的反对，通过了在宗教事务和国民教育方面给耶稣会以无限权

力的决议之后组织的。该州自由派集团为了对此作出回答，在１２月８日

组织志愿队向琉森州进军，企图用武力推翻政府。这些队伍很快就被政

府军击溃。出于同样目的的第二次进军是１８４５年３月３１日在邻近几个

州的领土上组织的，也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向巴登的两次进军，恩格斯是指１８４８年４月在巴登举行的共和派

起义，起义是由共和派军队从瑞士边境的入侵开始的，由于准备不足、组

织不力，这次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１８４８年９月起义的结局也是这样

（见注７１）。

向因泰尔维谷地的进军，恩格斯是指以下事件：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北伦

巴第（韦尔特林和另外一些地方）暴发了反对由拉德茨基指挥的奥地利

占领军的起义。同年９月米兰被奥地利人占领后侨居瑞士的朱·马志尼

向起义者发出号召，并且为援助起义者设法从居住在邻近的瑞士德森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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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大利流亡者中组织远征军。

远征军的参加者越过因泰尔维谷地地区的边界与起义者会合，但起

义很快被镇压下去，幸免于难的流亡者返回瑞士。这给了拉德茨基一个

借口，要求瑞士政府驱逐所有意大利流亡者，德森州当局拒绝了这一要

求（见注５２）。——第８３页。

８２ 《伯尔尼州志愿兵法》１８４８年３月３０日由伯尔尼州委员会通过，这一法

律禁止德国流亡者建立任何军事组织。——第８４页。

８３ 克罗地亚边屯军（见注１３９）积极参加奥地利君主国反对奥地利、匈牙

利和意大利革命的斗争。——第８６页。

８４ 二十克劳泽币——一种等于二十个克劳泽的银币。恩格斯在这里指奥地

利政府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期间增加纸币的发行，结果造成纸币急剧

贬值。——第８６、２１６、２２５页。

８５ 看来是指居住在那不勒斯王国的瑞士公民在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那不勒

斯人民起义遭到镇压时（见注７６），受到的物质上的损失，以及斐迪南

二世为了镇压西西里的革命运动而派出的王国军队在１８４８年９月初对

墨西拿进行四天野蛮炮击和抢劫时，他们所遭受的物质损失。——第

８７页。

８６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９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接见了诗人、民

主主义者格奥尔格·海尔维格。海尔维格对接见的结果不满意，写信给

国王，指责他违反实行出版自由的诺言。这封信全文发表在１８４２年１２

月２４日《莱比锡总汇报》上，后来又发表在德国其他报纸和外国报纸上。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制止这封信对舆论的影响，命令在半官方的

机关报上发表文章，以败坏海尔维格的威信。

本通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后，编辑部收到了洛鲍威尔的声明，否

认参加发表反对海尔维格的小品文，他的论据是，在迁往柏林之前他在

维尔腾堡的总参谋部服务，同驱逐海尔维格的事无关。声明发表在１８４９

年１月１９日《新莱茵报》第１９９号附刊上。——第９１页。

８７ 看来是指当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在北伦巴第暴发起义时意大利流亡者从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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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伦巴第的远征（见注８１）。——第９２页。

８８ 指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９日发生的纽沙特尔（诺恩堡）公国资产阶级革命，该

公国位于瑞士和法国交界处，维也纳会议以后归入瑞士联邦，但同时与

普鲁士国王保持藩属关系。这种关系只是在经过革命，宣布成立共和国

以后才被废除。——第９４页。

８９ 贝都英人——当地对瑞士国民院保皇派候选人的讽刺性称呼。——第

９４页。

９０ 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命令讨伐部队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３—６日野蛮炮

轰了墨西拿城（西西里）以后，得到了“炮弹国王”的绰号。——第９６

页。

９１ 这篇简讯是《新莱茵报》编辑部为反对帝国军队的士兵于１８４９年１月在

科伦的暴行所发表的意见的续篇。在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３日的《我的军队在

科伦》一文（见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４日《新莱茵报》第２０３号）中报道了第

三十四团士兵以破坏和平居民的房屋为消遣的“英雄行为”。其中包括对

科伦第二警备司令恩格斯上校的如下质询：他在回答房主提出的赔偿损

失的要求时是否说过：“……有一个士兵在这些房屋中的某一所里偷走

了十一个塔勒。即使如此，他认为，破坏凡所房屋还远不能使士兵得到

满足……”。——第１００页。

９２ 恩格斯从本文开始系统地阐述匈牙利反奥地利君主国的革命战争的进

程，他利用的基本资料之一是奥地利军方的战报——公布在官方《维也

纳日报》上的军事公报。

恩格斯在引用这些文件以及德国和奥地利的报纸时，对其中的内容

不但用直接的评述来表明自己的看法，而且将其中的个别地方加上着重

号、问号、惊叹号等等以示强调。——第１０１页。

９３ 一德里等于四公里。——第１０１页。

９４ 在１８４９年２月２日《新莱茵报》第２１１号上，在“维也纳，１月２８

日”栏下，全文登载了由维也纳卫戍司令韦尔登签发的第１８号军事公

报。——第１０３页。

９５ 指为反对匈牙利革命，经奥地利当局路·施图尔和约·胡尔班允许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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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来的斯洛伐克军。１８４８年９月由四百五十人组成的军进入斯洛伐

克领土，以期引起反匈牙利人的起义。该军没有得到广大斯洛伐克群众

的支持，在月底被匈牙利军队驱散了。１８４８年１１月底胡尔班带了一支

人数不多的志愿队再次同奥地利军队一起参加对匈牙利人的军事行动。

然而斯洛伐克的基本群众站在匈牙利革命一边。１８４８年１２月，在奥地

利将军施利克的军侵入东斯洛伐克时，匈牙利革命军补充了大量斯洛伐

克志愿兵。在反对帝国军队的战斗中，斯洛伐克山地人表现得特别突

出。——第１０３、１９３、２２３、２６０、３８３、４３８、４４５页。

９６ 指１８３３—１８４０年的西班牙内战，这次内战是支持王位追求者唐·卡洛

斯派的反动教权派专制集团挑起的。以卡夫雷拉－格里尼奥为首的卡洛

斯派军队以游击方式进行活动。１８４０年卡洛斯派运动失败后，卡夫雷拉

试图重新兴起这一运动，他于１８４８年在卡塔卢尼亚发动叛乱，但是遭到

了失败。——第１０６页。

９７ 从１８３２年至１９１４年，红裤子是法国步兵和其他一些兵种军服的一部

分。——第１０６页。

９８ 土耳其塞尔维亚人是指１８４８年７月底参加反匈牙利军队的塞尔维亚自

治公国的志愿队，公国当时处于土耳其最高当局统治之下。

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５日塞尔维亚军队在乔·斯特拉蒂米洛维奇指挥下

在佩尔勒兹打败了匈牙利人，并迫使他们退回贝奇凯雷克。

恩格斯所说的“巴纳特－塞尔维亚国家”看来是指卡尔洛维茨１８４８

年五月议会的决议，议会表示希望将要归属于匈牙利王国的塞尔维亚的

伏伊伏丁那包括连同边屯区（见注１３９）在内的斯雷姆、巴兰尼亚、巴

奇考、巴纳特等民族构成十分复杂的地方。——第１０７、２４６页。

９９ １８４８年夏，塞尔维亚民族运动中以乔·斯特拉蒂米洛维奇为首的资产

阶级自由派一翼，同以拉亚契奇总主教领导的反动封建势力之间的冲突

已经成熟。１８４８年底，选举产生的地方长官斯·舒普利卡茨死后，斯特

拉蒂米洛维奇试图掌握政权，并宣布准备取得空悬的地方长官职务，这

就使他再次同拉亚契奇发生冲突。

由于没有得到国内以及塞尔维亚公国政府的支持，斯特拉蒂米洛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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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失败了，以后他转入了反动营垒。并见注１２０。——第１０７、１２９、１９４

页。

１００ １８４８年底莫·佩尔采尔指挥的军开往蒂萨河。１８４８年２月蒂萨河上游

的匈牙利人的主力部队由波兰将军亨·邓宾斯基统率。——第１０７

页。

１０１ 黑色和黄色是奥地利帝国国旗的颜色。——第１０８、１１７、１９４、２０９、

２１９、２５４、３０５、３０７、３６８、３７１、３７５、４０４、４０８、４２９、４３２、４５０页。

１０２ 讥讽地暗指《科伦日报》，该报编辑是约瑟夫·杜蒙。——第１１０页。

１０３ 炮兵总监是奥地利军队中仅次于元帅的第二级军衔。职位相当于大将。

在某些军队中它一度保留原来的意思，即炮兵司令。——第１１０、２５６、

２８４、２９５、３２４、３５０、４０７、４１８页。

１０４ 帝国皇家军队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奥地利皇帝还有一个国王的头

衔，即匈牙利、波希米亚、伦巴第和威尼斯、达尔马戚亚、克罗地亚、

斯洛窝尼亚、加里西亚、洛多美里亚和伊利里亚国王。——第１１０页。

１０５ １８６８年以前，奥地利军队中的团和其他独立战斗单位，都根据其长官

的名字命名或直接使用该部队的“支配者”（Ｉｎｈａｂｅｒ）的名字。这一习

惯早在雇佣军时代就形成了，那时团长必须自己出钱作团队的经费，从

而取得任命该团军官和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该团的权利。随着军队经费

越来越多地转归国家负担，军队的长官也变成了纯粹名义上的荣誉职

位而实际上已没有任何权力。除了团和营的长官外，出现了指挥官。当

某一战斗单位的长官是一个实权人物，而且往往是外国人后裔时，就可

能委任一个第二长官，他的名字也作为该支队的队名。

此处指的是第五十八加里西亚步兵团，其长官是斯蒂凡大

公。——第１１１、１２７、１６３、１９０、２０２、２１０、２１２、２２０、２５９、２６５、３２９、

３５３、３８３、４２３、４２５、４３３页。

１０６ 轻骑兵（ｃｈｅｖａｕｘ－ｌéｇｅｒｓ）是对以马刀、手枪和马枪武装起来的轻骑兵

团的称呼。——第１１１页。

１０７ 由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维也纳开始了起义，奥皇斐迪南及其宫廷于１０月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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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逃往奥里缪茨。该城聚集了大量德意志和斯拉夫大贵族、奥地利官员

和天主教僧侣中的代表人物，成为反革命的巢穴，照恩格斯的话说是

“奥地利的科布伦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５３７

页）。——第１１３、２４６、２８４、３０８页。

１０８ 乔·斯特拉蒂米洛维奇主张以改变奥地利帝国的某些社会或政治制度

（民族地区的自治组织、消灭封建制度）为基础对奥地利帝国进行改组，

与此相反，克罗地亚总督约·耶拉契奇对哈布斯堡王朝永远保持着绝

对忠诚。他和奥地利帝国宫廷的冲突（１８４８年６—８月）是暂时的，非

原则性的，并被双方用于策略的目的。——第１１３页。

１０９ 柴基营士兵是奥地利和匈牙利边屯区步兵的士兵，他们都在一种称为

柴基的小船上服务（有的是桨船，有的是帆船）。他们服务于边屯区的

一些地区，自１７６４年起这些地区就作为特殊的行政单位，柴基营，构

成边屯区的一部分，柴基营在斯拉窝尼亚的地区居民主要是塞尔维亚

人（并见注１３９）。

柴基营士兵的基本任务是架桥和沿多瑙河、蒂萨河、萨瓦河运送军

队。——第１１３、３００、４００、４０２、４１８页。

１１０ １８４８年５月开始的塞尔维亚人和匈牙利人之间的战争，主要起因是匈

牙利政府拒绝承认塞尔维亚人民要求有限自治的民族权利。——第

１１４页。

１１１ 罗马围墙线（Ｌｉｎｉｅｓ Ｒｏｍａｎｕｓ）是一条主要完成于阿德里安皇帝

（１１７—１３８年）执政时的沿罗马帝国国界纵向修筑的防御系统。防线的

一部分经过匈牙利西部领土和奥地利帝国的南方斯拉夫地区。罗马围

墙线的遗迹在蒂萨河下游到多瑙河左岸之间的许多地方，至今还保留

着。

１８４８年夏在圣托马斯和罗马围墙线附近的激烈战斗中，乔·斯特

拉蒂米洛维奇指挥的塞尔维亚军队数次打败了匈牙利军队。——第

１１４、１２７、３７６、４４３页。

１１２ １８４８年１１月乔·斯特拉蒂米洛维奇为进行谈判曾前往奥里缪茨，然

后至维也纳。此行的结果，形成了塞尔维亚和奥地利反动势力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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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弗兰茨－约瑟夫１２月１５日的指示，伏伊伏丁那被蛊惑人心地授予

了自治权。

然而１８４９年３月４日的钦定宪法（见注２１２），对十二月指示中允

诺的大部分自治权，已经只字不提了。——第１１４页。

１１３ 从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１日开始，约·耶拉契奇就非常努力地参加镇压奥地

利帝国各地的革命。——第１１４页。

１１４ 在匈牙利议会的下院里，占多数的是自由派中级贵族的议员；在上院里

则是豪绅显贵——高级僧侣和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第１１４页。

１１５ 《通报》（《Ｍｏｎｉｔｅｕｒ》）是许多欧洲国家（法国、比利时等）的政府官

方机关报的名称。——第１１４、１８６页。

１１６ 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民族解放起义时，在１８３１年２月２５日的格罗霍夫

（格罗胡夫）战役中，波兰起义军挡住了伊·伊·吉比奇指挥的沙皇军

队的进攻。——第１１５页。

１１７ 塞克列人（或塞凯伊人）是匈牙利人的种族集团。十三世纪匈牙利国王

将其祖先迁移到特兰西瓦尼亚的山区去保卫边疆。他们大部分是自由

农民。塞克利人居住的地区通常被称为“塞克列领地”（Ｓｅｋｌｅｒｌａｎｄ）。绝

大多数塞克列人站在匈牙利革命一边。——第１１６、１３９、１４５、１５１、

１６６、１７４、１７８、１８０、１９１、１９９、２０６、２２２、２４０、２５４、２８１、３１６、３９７、

３９９、４１０页。

１１８ 马达拉斯公告——看来是指匈牙利议会极左翼议员拉·马达拉斯和约

·马达拉斯兄弟的号召书，他们主张不仅要同奥地利人，而且要同议会

本身的妥协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号召书是１８４９年１月５日在布达和佩

斯向奥地利人投降后发出的，它号召全国开展起义运动，号召支援匈牙

利革命军。当匈牙利政府在德布勒森的初期，科苏特在一系列问题上同

马达拉斯兄弟集团是采取一致行动的。——第１１７页。

１１９ 科莫恩要塞（科马罗姆）位于匈牙利西北部，１８４８年底到１８４９年初奥

地利军队发动进攻时，它仍然留在奥军后方的匈牙利人手中。后来该要

塞经受了奥地利军队的围攻，并在匈牙利武装力量的作战行动中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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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作用。——第１１７、２１２、２５２、２５４、２６３、２９８、３０３、３０６、３１４、

３１９、３２６、３２９、３３１、３３７、３６５、３７０、３８３、３９１、３９８、４０９页。

１２０ １８４８年５月１日（５月１３日）在塞尔维亚附属国首都卡尔洛维茨召开

了人民议会（国民会议），人民议会于５月１５日（５月２７日）选出了

中央委员会——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政府。乔·斯特拉蒂米洛维奇当

选为它的主席，即首相。——第１１８、１３６、１９４、２４５、３０１、４１５页。

１２１ 恩格斯在这里引用了《南方斯拉夫人报》转引的总主教耶拉契奇的公

告，该报的报道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７日《波西米亚立宪报》第３２

号。——第１１８页。

１２２ 恩格斯引用的《消息报》和《进步报》的消息看来是摘自１８４９年２月

６日《波希米亚立宪报》第３１号附刊。——第１１９页。

１２３ 指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６日《科伦日报》第４０号发表的以 为标志的社

论《没有中心！》。——第１２１页。

１２４ 匈牙利在工业方面分为四个采矿区，这里是指下匈牙利或谢姆尼茨地

区，包括谢姆尼茨、克雷姆尼茨、阿尔特佐尔和诺伊佐尔等“山城”

（Ｂｅｒｇｓｔａｄｔｅ），其居民基本上是斯洛伐克人。——第１２３、１７２、１７５、

２２２、２６７、３０３、３１２、４０９、４３１、５６０页。

１２５ 斜堤是堡垒周围堑壕前的土堤。——第１２７页。

１２６ 斗牛士骠骑兵是１８４８年７月在克罗地亚成立的骑兵团，属于耶拉契奇

军。——第１２７、３５４页。

１２７ 见马克思《〈科伦日报〉的分工》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６卷第３１０—３１５页）。——第１２８页。

１２８ 马扎尔化派指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塞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和国内其

他地区的大地主贵族集团，他们主张由匈牙利同化这些领土上的居民。

这一派人的自私目的同匈牙利革命毫无共同之处，它在一定程度上是

匈牙利政府民族主义错误的原因之一，并且加深了该政府民族政策中

的弱点。——第１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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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 见恩格斯《〈科伦日报〉论马扎尔人的斗争》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３６２—３６８页）。——第１３１、１３２页。

１３０ 切希市长之歌是一首讽刺性民歌，它就１８４４年７月２６日施托尔科夫

市前市长亨·切希谋刺未遂事件嘲笑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

世。——第１３３页。

１３１ 尽管奥地利帝国政府对犹太人采取民族歧视政策，庞大的犹太商业和

金融资产阶级还是代表着巨大的经济力量。这股经济力量甚至帝国宫

廷也不得不重视。

特别重要的是，许多犹太人银行家经常向政府提供巨额贷款或充

当政府向其他国家贷款的中间人。——第１３４页。

１３２ 犹太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所有各阶层的代表关心尽快地消除妨碍匈牙

利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农奴制残余。

革命政权实行的宽容政策（虽然不是始终如此）保证了犹太居民基

本群众对匈牙利革命的支持，许多犹太人参加了匈牙利国民自卫军的

行列。以科苏特为首的地方保卫委员会广泛利用流动的犹太小商贩收

集敌人情报，同帝国军队占领区的自己的拥护者联系，散发自己的号召

书和传单。——第１３５页。

１３３ 协定货币——１７５３年在奥地利采用的二十古尔登币制或协定货币制

度。该币制确定了国内货币流通以白银为基础。按照该币制的规定，一

个纯银科伦马克（约为白银２３４克）可铸造二十个古尔登。从这时起，

金币或银币被称为协定货币，因为根据相应的协定，巴伐利亚也实行这

种币制。虽然十九世纪初硬币实际上在流通中被统称为“维也纳通货”

的各种纸币所排挤，金属货币又几乎停止铸造，但仍按协定货币制度进

行结算。随着纸币数量的增加，特别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协定

货币对纸币的比价不断提高，这也就促使老百姓把金币和银币收藏起

来。——第１３５、１８９、２５１、２５４、３０１、４０６页。

１３４ 这个讽刺性的名称《新莱茵报》在早些时候就已用于驻杜塞尔多夫的师

长普鲁士反动将军德利加尔斯基（见本卷第８２页和注７８）。——第

１３５页。

１３５ １７４９年一条特别敕令责成居住在匈牙利王国的所有犹太人缴纳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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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税（Ｔｏｌｅｒａｎｚ－Ｔａｘｅ或Ｔｏｌｅｒａｎｚ－Ｓｔｅｕｅｒ）。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该项税款的数目大大增加，争取废除这种侮辱性税款的斗争加强了。

１８４６年６月宽容税被废除，条件是欠缴的全部税款于五年内缴清，这

笔欠税累计达一百二十万佛罗伦。

尽管赎金沉重，犹太人区的代表仍然把废除宽容税看作是解放在

这个国家的犹太居民的一定步骤。在他们看来缴纳这笔赎金是犹太人

区权利的某种保证，并且是该区对官方当局忠诚态度得到承认的某种

保证。——第１３５、２１６、２２５页。

１３６ 耕作税是登记在土地登记册，即封建地产清册上的依附农的各种义务。

从十三世纪起这些义务也包括捐税和其他公法性质的收益。——第

１３５、４４２页。

１３７ １８４９年１月５日帝国军队占领布达和佩斯以后，大部分匈牙利贵族仍

留居在被占领的首都和其他各州，领导各该地区奥地利政府建立的行

政机构。——第１３６页。

１３８ 在同匈牙利的关系极其紧张的情况下，１８４８年６月５日召开的克罗地

亚沙布尔暂时把独裁权转交给总督耶拉契奇。议会由贵族资产阶级和

封建地主阶级的派别团体控制。——第１３６页。

１３９ 边屯区居民是指在所谓的边屯区的全部士兵。

这一名称指的是十六至十九世纪在奥地利帝国南部地区形成的军

事移民制度。实行这种制度的目的在于保卫边境，防止土耳其人入侵。

边屯区居民（住在边境地区的居民，即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罗马

尼亚人，塞克列人、萨克森人）由国家分配小块土地，为此他们有义务

服兵役、纳税和承担社会义务。在行政方面，边屯区分成很多小边屯区

或者军管区，团管区或连管区，甚至还有一些专门的营管区（例如，柴

基营管区、巴纳特伊利里亚营管区等）。这些边屯团和营是以这些士兵

家乡的地区、或各该边屯区中心城市的名称，以及构成该军队基础的民

族的名称命名的。彼得瓦尔登是团管区的中心。

莱宁根营是莱宁根伯爵指挥的团的一个营。—— 第１３７、１６５、

２０７、２４５、２４７、２６５、３３１、３３５、３９０页。

０６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４０ 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１日，科苏特任命波兰将军亨·邓宾斯基为匈牙利军队

总司令。这项任命旨在加强地方保卫委员会对军队的监督，以阿·戈尔

盖为首的军队领导的政策，妨碍了这种监督。戈尔盖影响下的军官所持

的反对态度，使邓宾斯基实际上无法采取行动。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６—２７日

卡波尔瑙会战之后（见注１７４），戈尔盖及其一派指责总司令犯有不许

匈牙利军队夺取胜利的过错，他们达到了以费特尔将军取代邓宾斯基

的目的。——第１４１、２５２、３０６、４３８页。

１４１ 库曼人是突厥系民族波洛韦茨人或库曼人的遗留部分。他们同马扎尔

人一起，于九世纪开始进入匈牙利领土，然而其基本部分在十三世纪，

卡尔克河会战之后摆脱了蒙古人的压迫来到这一地区。

雅齐人（雅基人，雅西人）是萨尔马特部落联盟的遗留部分。约于

十一世纪出现在匈牙利领土上。

库曼人和雅齐人从匈牙利国王那里获得土地后，就在蒂萨河、多瑙

河和格兰河之间建立了两个自由区（也就是说不属于更大的行政单

位）。由于为匈牙利王室效劳特别有功，这两个区的大部分居民都被提

升为贵族，而督军（匈牙利的帝国总督）则直接被看作是他们的最高法

官和伯爵。

每一个州（匈牙利的基本行政单位）都有一个由国王从大土地所有

者中间任命的州长（大长官，或最高长官）。——第１４３、１７６页。

１４２ 来自萨克森、弗兰德和莱茵地区的德国移民（萨克森人、佛来米人、条

顿人）组成特兰西瓦尼亚居民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二十万人以上），他

们是十二世纪由匈牙利国王迁至此地居住的。大部分萨克森人属于富

裕市民阶级，他们积极反对匈牙利革命。——第１４３、１５１、１８１、１８７、

２０６、２０７、２１６、３６９页。

１４３ 普勒斯堡和约签订于１８０５年１２月２６日，它结束了第三次反法同盟成

员之一的奥地利君主国同拿破仑法国之间的战争。——第１４４页。

１４４ 指主持“匈牙利临时金融局”的莫里茨·奥尔马希伯爵给克罗地亚的命

令，这个组织是匈牙利革命军放弃佩斯后由文迪施格雷茨操纵在该城

成立的。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４日《德意志总汇报》第４５号重载了在阿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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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出版的《斯拉夫人南方报》对这道命令所作的如下注释：“本报不加

评论地公布了关于奥地利政策的这个文件。克罗地亚民族已经懂得怎

样用金钱和鲜血来对我们的皇帝和国王，哈布斯堡－洛林王室表示忠

诚，现在应该再学会看懂匈牙利文的命令。”——第１４６页。

１４５ 总督议事会（总督厅）是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的克罗地亚政

府。——第１４６、１７８、２２６、２５７页。

１４６ 三合王国是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和达尔马戚亚王国的中世纪时的简

称，在十九世纪时也用过这个名称。——第１４６页。

１４７ １８４９年２月初，驻特兰西瓦尼亚的奥军司令官普赫纳在约·贝姆将军

率领的匈牙利革命军的逼攻下后撤，并向驻多瑙河两公国的俄军司令

官利迭尔斯将军求援。应这一请求，俄军派了两支分遣队进入特兰西瓦

尼亚，一支由四个步兵营和五个哥萨克百人队组成。另一支由三个步兵

营和两个哥萨克百人队组成。这些军队占领了海尔曼施塔特和喀琅施

塔得。——第１４７、１６６、１７７页。

１４８ 关于土耳其塞尔维亚人，见注９８。

俄军并没有参加阿拉德地区的作战。——第１４７页。

１４９ 定居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马扎尔人、塞克列人、萨克森人（见注１１７和

１４２）按照封建的“历史权利”被认为是“民族”。这就给了他们一定的

政治权利，而这些权利被占该公国居民半数以上的瓦拉几亚人（罗马尼

亚人）剥夺了。

匈牙利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政策，促使罗马尼亚民族运动的

封建教权主义－翼诱使很大一部分住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参

加反匈牙利革命的斗争。罗马尼亚人和萨克森人的反动集团违反罗马

尼亚国民议会左派成员的意志，俨然以罗马尼亚人民和萨克森民族的

名义派遣代表团到驻布加勒斯特的沙皇军队司令官那里请求俄国军队

进驻特兰西瓦尼亚。

１８４９年初，约·贝姆在这个地区的胜利和他在民族问题上的灵活

政策为罗马尼亚民族运动左翼和匈牙利革命政府之间达成协议提供了

良好条件。但是《和解草案》《Ｐｒｏｊｅｔ ｄ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按照这

一草案的规定，匈牙利政府正式庄严承认罗马尼亚人民的民族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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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４日才签订，而它已经不能对革命再发生重大影

响了。——第１５２页。

１５０ 俄国增援部队的到来使普赫纳将军得以转入进攻，但没有能在整个特

兰西瓦尼亚清除革命军。约·贝姆以勇敢的机动避免了失败，然后转入

了山区，他在这里恢复了自己的力量，到１８４９年２月底—３月初转入

了反攻，将奥地利军队和俄国辅助部队赶出了特兰西瓦尼亚。——第

１５７页。

１５１ 显然是指塞尔维亚民族运动中斗争的最后阶段（见注９９）。１８４９年２月

９—１０日，泰梅什堡的中央委员会把自己的全部权力转交给拉亚契奇，

授于他“伏伊伏丁那统领”的称号，这标志着塞尔维亚民族运动中自由

主义反对派的失败。——第１５８页。

１５２ 塞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和巴纳特的一部分曾划入边屯区。

并见注１３９。——第１５９页。

１５３ 阿里安派——基督教一个教派的信徒。——第１５９页。

１５４ 绍克人——信天主教的塞尔维亚人的外号。——第１５９页。

１５５ １８４８年９月克罗地亚总督耶拉契奇的军队入侵匈牙利后，全国在地方

保卫委员会领导下开始广泛建立人民自卫部队——国民军。国民军的

基本人员由最贫苦的匈牙利农民提供，他们没有参加三月革命后建立

的国民自卫军，因为参加国民自卫军有财产资格限制。——第１６１、

４０９、４２４页。

１５６ 指下奥地利第四步兵团所属的几个营，该团的长官是马克西米利安·

约瑟夫·德·埃斯特大公，以及匈牙利第六十步兵团的几个营，该团的

长官是古斯达夫·冯·瓦萨。

并见注１０５。——第１６４页。

１５７ 普鲁士统治集团在普鲁士与丹麦签订的为期七个月的马尔摩休战协定

（见注２７）即将期满的时候，拒绝延长休战协定，力图靠参加这场在德

国很受支持的战争来提高普鲁士王国的威信和实现自己的侵略计划。

１８４９年３月又重新开始了军事行动，双方互有胜负。然而，在列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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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下，１８５０年７月２日普鲁士与丹麦在柏林签订了和约，暂时放弃

对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的领土要求，并背信弃义地听任这两

个公国的居民靠自己的力量把战争继续下去。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的军队遭到失败，并被迫停止反抗。结果两个公国仍然属于丹麦王

国。——第１６８页。

１５８ 皮蒙特政府的首脑、温和派自由主义者卓贝尔蒂在１８４９年２月９日罗

马宣布成立共和国以及争取在托斯卡纳建立共和国的运动开始以后，

在皮蒙特的军事援助下，竭力去恢复罗马教皇庇护九世和大公列奥波

特二世的权力。由于实行这种政策，以及他拒绝在皮蒙特本地实行进步

的改革，以致卓贝尔蒂极不得人心，不得不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１日辞职。

在群众的压力下，并出于对萨瓦王朝命运的担心，皮蒙特统治集团被迫

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２日宣布同奥地利重新开战。然而，皮蒙特军队对战争

准备不足，而指挥军队的保皇党将军则害怕战争具有真正人民性质，因

而很快就被奥军击溃。撒丁新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被迫于１８４９

年３月２６日与奥地利在比１８４８年８月更苛刻的条件下签订了休战协

定。——第１６８页。

１５９ 指以下事实：受到皮蒙特统治集团和奥地利人支持的反革命将军洛日

耶干涉托斯卡纳革命事件的发展，阻挠大公列奥波特二世退位和宣布

建立托斯卡纳共和国，这一企图遭到失败。１８４９年１月３０日，大公逃

往锡耶纳，然后又逃往教皇庇护九世的驻地加埃塔。——第１６８页。

１６０ 恩格斯引用的法国报纸的报道，不完全准确。然而，关于宣布成立西西

里共和国的传言所依据的事实标志着西西里革命运动和那不勒斯国王

斐迪南政府之间斗争的最后阶段的开始。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８日，斐迪南向

西西里发出最后通牒。尽管他在通牒中同意批准和恢复１８１２年宪法的

某些条款，他却要求西西里屈服，并威胁说否则将进行战争。西西里人

拒绝接受最后通牒结果发生了激烈的军事行动。在战争过程中西西里

人对那不勒斯军队一直抵抗到１８４９年５月初。——第１６９页。

１６１ 恩格斯在这里及下面引用了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８日《维也纳日报》第４２

号的奥地利司令部第２３号公报。——第１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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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 洪韦德（匈牙利文是“ｈｏｎｖéｄ”——“祖国保卫者”）是匈牙利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对匈牙利步兵的称呼，后来也是对１８４８年

夏季匈牙利政府建立的匈牙利国民军全部士兵的称呼。——第１７７、

１８２、２２１、２２６、２６７、２８７、２９３、３１５、３２５、３３２、３６６、３６８、３９７、４０８、

４２６、４４１、４４３页。

１６３ 匈牙利皇家财政局（Ｕｎｇａｒｉｓｃｈｅ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ｅＨｏｆｋｏｍｍｅｒ）是匈牙利最高

财政机关。它直属国王和维也纳的国库。——第１７８页。

１６４ 看来恩格斯在这里引用的是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８日《格拉茨日报》第５９号

的报道。——第１８０页。

１６５ 看来恩格斯在这里引用的是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８日《新闻报》第５０

号。——第１８１页。

１６６ 拉萨尔因被控告在抗税运动期间号召武装反对国家政权，于１８４８年

１１月２２日在杜塞尔多夫被捕。莱茵省司法当局竭力拖延对拉萨尔的

审讯。《新莱茵报》应拉萨尔的请求为拉萨尔和其他几位受到迫害的杜

塞尔多夫的民主主义者辩护。该报曾发表一系列关于司法当局和狱官

滥用职权并采取非法手段对待拉萨尔的文章，其中就有马克思写的《拉

萨尔》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３１６—３２１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参加了科伦民主主义组织的行动，向司法当局要求

加快侦查；其中有１８４９年３月３日向该省总检察官尼科洛维乌斯请愿

的代表团，代表团对拖延审理拉萨尔案件再次提出抗议。审判直到５月

３—４日才开庭；陪审员宣布拉萨尔无罪。——第１８３页。

１６７ 关于十六人组成的向总检察官尼科洛维乌斯请愿的杜塞尔多夫公民小

组代表团（其中有科伦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成员参加），１８４９年１月

４日《新莱茵报》第１８６号作了报道。代表团向总检察官递交了由二千

八百名杜塞尔多夫公民签名的请愿书。在报道的结尾刊载了请愿书的

全文。——第１８３页。

１６８ 科伦工人联合会（见注２４）主席哥特沙克以及该联合会的活动家安内

克和埃塞尔于１８４８年７月被当局逮捕，而且在审讯前拘留在监狱约有

半年之久。直到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１—２３日才开庭审判他们的案件，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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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判他们无罪，在这之后他们被释放。关于这一案件，见马克思《对哥

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审判》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

第１５１—１６１页）。——第１８３页。

１６９ 见马克思《拉萨尔》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３１６—

３２１页）。——第１８３页。

１７０ 马克思指１８４９年２月在科伦对《新莱茵报》和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

委员会的审判。关于这两个案件，见《〈新莱茵报〉审判案》和《对民

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

卷第２６２—２８５、２８６—３０６页）。——第１８５页。

１７１ 官房财产与王室产业都属于国家财产，由帝国宫廷支配。其中包括由于

某个封建家族绝嗣而转归国王所有的地产，或被没收的地产，等等。

“官房财产”的概念也适用于一定的课税权和其他特权。匈牙利官房财

产由直属于欧芬皇家财政局（见注１６３）的特别行政机关管理。——第

１８８页。

１７２ 由于特殊的关税壁垒（Ｂｒｅｉβｉｇｓｔ－Ｚｏｌｌ），匈牙利被割裂于奥地利帝国其

他地区以外，帝国政府利用关税壁垒人为地阻碍了匈牙利王国内各区

的经济发展。——第１８８页。

１７３ 在匈牙利革命军中英勇参战的有奥地利人、德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

法国人等等。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开始的反对帝国军队的战斗中，波兰军团

表现得最为英勇。该军团由四个步兵营、一个枪骑兵团、一个炮兵连和

一个工兵排组成，总计约三千人。——第１９０、３６９、４３８页。

１７４ 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６—２７日，奥地利军队和匈牙利军队在卡波尔瑙附近进

行了一次为时两天的战斗。虽然没有一方取得决定性胜利，但匈牙利军

队总司令邓宾斯基将军命令匈牙利军队撤过蒂萨河。

帝国军队似乎在卡波尔瑙附近取胜的消息加速了１８４９年３月４

日奥里缪茨公告的颁发，在公告中奥皇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取消了匈

牙利的独立。并见注１４０。——第１９１、２０５、２０９、２１９、２４２、２６９、２８４、

２９６、３１３、３２６、３３０、３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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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５ 石印通讯（Ｌｉ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 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是奥地利当局出版的半官

方出版物，目的是根据需要影响社会舆论。——第１９１、２０５、２２２、２５０、

２５８、２７１、２８４、２９４、３０２、３２６、３２９、３５８、４０８、４３３、４４１、４５０页。

１７６ 匈牙利革命政府发行纸币，以此作为对哈布斯堡君主国进行斗争的有

力武器。１８４８年５月２４日，佩斯商业银行受匈牙利政府委托，发行

了第一批一古尔登和二古尔登（或一佛罗伦和二佛罗伦）的纸币，以当

时由革命政府掌握的贵金属储备为保证。随后，又发行了以全国财产为

保证的五、十、一百古尔登的纸币。奥地利的财政状况不稳定和奥地利

纸币古尔登的比价不断下跌，使帝国军队司令部甚至在占领佩斯后也

不能宣布所有匈牙利纸币为非法。这样做意味着使国家经济陷于瘫

痪，因此，禁止匈牙利纸币的流通只能分阶段进行。很久以来之所以
没有禁止一佛罗伦和二佛罗伦纸币，是因为作为它们的保证的贵金属

储备由于叛变行为而落入奥地利人手中。此外，发行这种纸币还经过匈

牙利的帝国总督即督军的批准。趁此机会，科苏特在德布勒森继续发行

同样价值的纸币。而后，由于国内需要大量小额货币，科苏特开始发行

十五和三十克劳泽纸币。并见注１８７。——第１９２、２１４、２１７、３３４、３５７、

３７５页。

１７７ 锡尔米亚是边屯区的一个军管区。而彼得瓦尔登团是它的一个组成部

分。并见注１３９。——第１９４、３８４页。

１７８ 巴纳特边境地区——是边屯区的一个军管区，由德意志巴纳特团管区

和瓦拉几亚巴纳特团管区以及巴纳特伊利里亚营管区构成。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边屯区地区成为激烈的革命事件的舞台。边屯区

居民驱逐和逮捕军官，抢劫教区和教堂的金库，把牲畜驱赶到禁区去放

牧，拒绝纳税，他们抵制招募新兵，拒绝在三合王国（见注１４６）境外

服役。边屯区的全部管理制度都被破坏了。当局曾力图用残酷的镇压手

段扑灭边屯区居民的革命运动。并见注１３９。——第１９４、３８４页。

１７８ 暗指以下事实，匈牙利议会相当一部分议员（主要是上院议员—豪绅显

贵）在奥地利军队占领佩斯，议会于１８４９年１月迁往德布勒森后仍留

在敌占区。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四百五十名议员中有一百四十五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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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第１９７页。

１８０ 看来是指１８１９年８月在卡尔斯巴德召开的德意志联邦各邦代表会议

上制定的、９月２０日由联邦议会批准的有关书报检查的决议。决议反

对自由派出版物，并规定了严格的措施，其中规定对少于二十印张的书

报要进行预检。该决议在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后被废除。——第２０１页。

１８１ 指沙皇军队镇压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的最后阶段。

华沙从西面被包围。１８３１年９月６日其西郊被攻占以后，该城于

９月７日夜间向沙皇司令部投降。——第２０１、３６８页。

１８２ １８４８年秋，在加里西亚的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中形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派别，他们准备联合革命的匈牙利举行民族起义。这派的代表人物把

国民自卫军看作起义的基本动力。但这种打算是注定不能实现的，因为

只有少数国民自卫军战士（主要是来自俄国和法国的侨民、大学生——

里沃夫市大学生军团的成员以及一些帮工、手工业者和工人）希望为独

立认真作战。加里西亚和匈牙利革命者联合行动的思想，得到在匈牙利

军队服役的波兰人的支持。

约·贝姆率领的匈牙利军队于１８４９年１月５日进入南布柯维纳。

这就产生了关于匈牙利主力军和波兰军团即将越过喀尔巴阡山进入的

传言，并加强了波兰人中间的革命活动。

匈牙利军队进入加里西亚的计划实际上已由邓宾斯基交给科苏

特，后者也同意了这个计划，但已来不及实现了。——第２０４页。

１８３ 市民自卫团（Ｂüｒｇｅｒｗｅｈｒ）是１８４８年春天在特兰西瓦尼亚各萨克森人

城市中组成的。这一组织的参加者有不动产拥有者、行会手工业者、官

吏、僧侣和自由职业者。市民自卫团的战士要宣誓效忠哈布斯堡君主

国。——第２０６、２４０页。

１８４ 奥地利边防军马队——边屯团（每团二百人）中的特殊部队。它执行的

勤务是保卫边屯区的安全。在战时执行前卫部队、警戒部队和巡逻部队

的勤务。从边屯区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居住地区征募。——第

２０７、２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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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 锡尔米亚营——边屯区锡尔米亚军管区（见注１３９）的三个团的一部

分。——第２０７页。

１８６ 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塞尔维亚军队在佩尔勒兹附近大败之后，克尼查宁军队

占领了托马斯谢夫采，从而掩护了潘切沃，这里有重要的战略据点，驻

扎着塞尔维亚的武装力量。——第２１４页。

１８７ 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３日文迪施格雷茨宣布德森政府的十五克劳泽和三十克

劳泽纸币为无价值纸币，这在匈牙利实业界立即引起了恐慌。文迪施格

雷茨对此非常害怕，宣布了一个关于在私人流通中保留“科苏特纸币”

的声明。但是，在奥地利国家银行和财政部对他施加巨大压力（为此前

财政大臣屈贝克专程来到佩斯）之后，文迪施格雷茨宣布五佛罗伦和一

百佛罗伦的匈牙利纸币为非法，但一佛罗伦和二佛罗伦纸币除外，这两

种纸币可以在３月２４日以前兑换相应价值的奥地利货币（见注１７６）。

帝国军队司令部废除匈牙利政府纸币的企图在当时并没有成功。

奥地利货币单位的很低的比价和匈牙利革命军取得的胜利阻止了这一

企图的实现。已经被宣布为非法的“科苏特纸币”一直流通到１８４９年

底。——第２１４、２１７、２２５、２４１、２６７、２７０、２９５、３１５页。

１８８ １８４８年９月７日，奥地利皇帝批准了一项在赎买的基础上废除农民个

人封建义务的法律。赎金规定为农民每年所负担的义务的二十倍。农民

应付赎金的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由国家支付。尽管这一改革并没有

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但仍为资本主义关系在奥地利农业中的发展开辟

了道路。——第２１７、３７１页。

１８９ 兰德杜卡特是值四佛罗伦三十克劳泽的足重的金币。

索维林多尔是值十三佛罗伦二十克劳泽的金币。——第２１７页。

１９０ 指拉亚契奇总主教组织的临时政府。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６日公布了它的人

员组成。

并见注１５１。——第２１７、２７２页。

１９１ 使节（Ｉｎｔｅｒｎｕｎｔｉｕｓ）是土耳其与奥地利帝国之间实现停战时，奥地利

派驻君士坦丁堡的临时代表。后来奥地利驻君士坦丁堡的常驻使节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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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这一名称。——第２１８页。

１９２ 赖伊策人（Ｒａｉｚｅｎ，Ｒａｚｅｎ，Ｒａｓｃｉｅｒ）是对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的

称呼，经常用作一般塞尔维亚人的代称。看来，这个名称来源于塞尔维

亚部落最初定居的一个地方，拉什卡（Ｒａｓｃｈｋａ）地区的中心，古城拉

斯（Ｒａｓｓａ）的名称。——第２２１、２４５、２６３、３００、４４２页。

１９３ 斯拉夫菩提树是１８４８年４月３０日根据路·施图尔倡议，在布拉格成

立的一个捷克民族组织。该组织为在哈布斯堡君主国内部保证斯拉夫

民族的生存和独立而活动。它在各省出版报纸，并有自己的分会（菩提

树）。１８４９年被奥地利当局解散。——第２２３页。

１９４ 指帝国军队司令部关于匈牙利革命政府的五佛罗伦和一百佛罗伦纸币

为无价值纸币的声明，这一声明造成了这些纸币的某种贬值（并见注

１７６和１８７）。——第２２５、２５１页。

１９５ 红斗篷是潘都尔兵（见注２８９）军服的特色。——第２２６页。

１９６ 本文补充了弗·恩格斯在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１８４９年１月被迫居留瑞士

（由于科伦当局宣布了逮捕他的命令）时所写的一组关于瑞士的文章

和通讯。恩格斯于１８４９年１月中返回德国后，停止了关于瑞士这个题

目的系统论述，但是，瑞士的形势继续吸引着他的注意，这一点从这

篇看来是根据瑞士和德国刊物上的材料写成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出。文

章开头提到的“模范国家”比利时，恩格斯暗指马克思的《“模范国

家”比利时》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３６７—３７０

页）。——第２２８页。

１９７ 伯尔尼的显贵是市民中的最高阶层，从中世纪起独揽管理各州的要

职。——第２２８页。

１９８ 巴茨（Ｂａｔｚｅｎ）是从十五世纪开始在伯尔尼铸造的价值三十到三十二芬

尼的硬币。——第２３０页。

１９９ 指的是伯尔尼联邦委员会对军事科学教授鲁道夫·洛鲍威尔的聘请。

他过去是激进派政论家，曾在普鲁士政府出版的报刊工作过。关于这方

面情况，见恩格斯《弥勒先生。——拉德茨基对德森的攻击。——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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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洛鲍威尔》一文（本卷第８９—９１页）。——第２３１页。

２００ １８４９年１月８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决定，规定从１８５０年１月１

日起在全德国查禁赌场。——第２３１页。

２０１ １８４９年３月所谓的“和平派”（主张同哈布斯堡君主国协商的人）组织

对担任警察长官职务的匈牙利议会中最孚众望的一个左翼领导人拉斯

洛·马达拉斯进行诽谤性攻击。他被指控侵吞因叛变而被处死的艾·

济契伯爵的财产中的珍品。尽管这一指责并没有被证实，但他们仍然得

以免去了拉·马达拉斯职务。——第２３４页。

２０２ 虽然匈牙利革命领导人在革命的最后几个月确实试图同斯特拉蒂米洛

维奇达成协议，但这一消息没有得到证实。——第２３５、２４５页。

２０３ 地区中心（Ｓｔｕｈｌｏ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ｅｎ）是萨克森人（见注１４２）居住的特兰西瓦

尼亚的领土，分为九个地区和两个地区。——第２４１、２５３页。

２０４ １８４８年１２月，通过雅布龙卡山口的斯洛伐克军（见注９５）被匈牙利军

队击溃。——第２４７页。

２０５ 国事诏书是１７１３年４月１９日由哈布斯堡王朝查理六世颁布的王位继

承法。它规定了哈布斯堡的世袭领地不可分割，同时还规定在没有男嗣

的情况下，王位可由女系继承。１７２２—１７２３年，匈牙利议会接受了这

一法律，条件是确认匈牙利王国有一定的国家和行政的独立性。１７４１

年玛丽－泰莉莎承认匈牙利贵族的全部特权，以换取贵族们在奥地利

王位继承战争中支持她对继承权的要求。但后来，她的继承者不止一次

地破坏了这些特权。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为改革而进行斗争的时候，

反对派，其中包括科苏特，引用国事诏书的条款，要求成立对国会负责

的政府和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反对派带着这个纲领在１８４７年

的议会发了言。

最后一次议会在１８４８年６月选出。——第２４８、２９９、３４５页。

２０６ 残存的萨尔马特部落，其中包括雅齐人成为匈牙利民族的组成部分（见

注１４１）。——第２４８页。

２０７ 指布达（欧芬）和佩斯两城，当时这实际上是匈牙利的一对孪生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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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牙利革命军成功地进行反攻以及布达和佩斯两首都从奥地利侵略

者手中解放出来之后，匈牙利政府于１８４９年６月２４日宣布布达和佩
斯合并为一个城市。但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妨碍了这一决议的实

施。
布达和佩斯正式合并并组成一个布达佩斯市是在１８７３年１月１

日。——第２５０页。

２０８ 佩斯约瑟夫博览会是每年３月在佩斯举行的四个博览会之一。——第

２５１、２６３页。

２０９ １８４８年８月９日，在库斯托查战役失败和米兰陷落后，撒丁国王查理

－阿尔伯特与奥地利签订了可耻的休战协定，把伦巴第、帕尔马和威尼

斯割让给了奥地利。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查理－阿尔伯特被迫于

１８４９年３月废除休战协定，并重新开战。——第２５４页。

２１０ 指来自塞尔维亚公国的塞尔维亚志愿部队。该部队在克尼却宁指挥下，

参加了在塞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领土上反对匈牙利人的军事行

动。——第２５５、３００页。

２１１ １８４９年春，帝国当局企图削弱塞尔维亚民族运动，坚决要求克尼查宁

指挥的志愿部队返回塞尔维亚公国。同时向塞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派

驻正规部队，开始解散地方的权力机关，解除人民的武装，恢复以前的

边屯区的组织（并见注１３９）。——第２５５页。

２１２ 指１８４９年３月７日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解散奥地利帝国

国会。１８４８年１０月维也纳人民起义时，帝国国会迁往莫拉维亚的克雷

姆齐尔。

钦定宪法是根据１８４９年３月４日的敕令颁布的。宪法规定，皇帝

及其大臣享有整个一切行政权，并通过了管理帝国的官僚集权原则。该

宪法在恢复专制制度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第２５６、４８６页。

２１３ Ｍｉｓｅｒｅｒｅ——天主教赞美诗“Ｍｉｓｅｒｅｒｅ ｍｅｉ ｄｏｍｉｎｅ”（《不要伤害他，

我主》）的简称。——第２５６页。

２１４ 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６日的文迪施格雷茨公爵布告威胁说，凡持有武器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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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处以绞刑，凡袭击帝国军队和辎重车队的居民点将被摧毁。——第

２６０页。

２１５ 萨克森地区的两个最大的城市之一喀琅施塔得（还有海尔曼施塔特）是

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行政区（并见注２０３）。——第２６３页。

２１６ 指当时被拉亚契奇迁往贝奇凯雷克的中央委员会（并见注１２０）。——

第２７２页。

２１７ 指塞尔维亚国民会议（议会）。——第２７２页。

２１８ 指阿布德－艾尔－喀德领导下的，反对法国殖民者的阿尔及利亚人民

解放战争。法国殖民者于１８３０年占领阿尔及尔。战争从１８３２年继续到

１８４７年，其间只有几次短暂的中断。——第２７７页。

２１９ 在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民族解放起义中，意大利侨民拉莫里诺被委任为

起义军一个军的指挥官。１８３１年９月初，在沙皇军队经过强攻占领了

华沙之后，拉莫里诺率领自己的军撤到奥地利领土上，这个军在那里被

拘禁起来。

１８３３年，参加朱·马志尼领导的“青年意大利”社的意大利革命

流亡者，准备入侵萨瓦，以便在皮蒙特举行共和派起义。他们建议拉莫

里诺担任远征军的领导。但是，拉莫里诺挥霍了马志尼交给他招募志愿

兵的部分经费，实际上他使起义者的计划遭到破坏。起义者取消了从瑞

士和法国联合入侵的计划，只有一批爱国者于１８３４年２月从格勒诺布

尔进入萨瓦，被皮蒙特马枪兵驱散。

在奥意战争的第二阶段，拉莫里诺指挥一个由伦巴第人组成的皮

蒙特师。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０日，他命令自己的部队撤离在提契诺河低地所

占领的阵地，从而使奥地利人不仅能够进入皮蒙特，而且能切断皮蒙特

部分军队与主力军的联系。战争结束后，拉莫里诺由皮蒙特军事会议判

处枪决。——第２７９页。

２２０ 见恩格斯《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６卷第４５３—４６０页）。——第２８０页。

２２１ １８４９年３月４日的宪法（见注２１２）维护哈布斯堡王朝在奥地利帝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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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领土的权利，同时也回避了斯拉夫国家的政治自治权的问题。这部

宪法激起了整个斯拉夫民族运动几乎所有派别的强烈不满。在许多场

合下，事情发展到资产阶级地主阵营分裂的地步。这个阵营的一些代表

人物在一定条件下与匈牙利政府达成协议。——第２８５、３２７、３４４、４０６

页。

２２２ 指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０日斯洛伐克代表团对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谒见。

代表团的成员主要由斯洛伐克民族运动的右翼领导人组成，其中包括

胡尔班。他们前去奥里缪茨拜见皇帝的主要原因是，１８４９年３月４日

的钦定宪法颁布以后，斯洛伐克仍旧被剥夺语言平等和其他民族权利。

斯洛伐克代表团重新提出，要求把斯洛伐克从匈牙利分离出来，并在奥

地利帝国领域内，给予行政上的独立。奥地利宫廷为了利用斯洛伐克人

同匈牙利革命作斗争，故意拖延答复；但是后来拒绝了他们所有的民族

要求。——第２８６、３７８页。

２２３ 特兰西瓦尼亚的帝国军队总司令部（Ｇｅｎｅｒａｌｋｏｍｍａｎｄｏ）和萨克森伯爵

的府邸，即由皇帝任命的萨克森人地区（并见注１４２）长官的府邸，都

设在海尔曼施塔特。——第２９３页。

２２４ 指文迪施格雷茨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１日的公告（并见注１７６、１８７）。——第

２９４页。

２２５ 指努根特将军指挥的奥地利辅助部队，从的里雅斯特出发，去援助由于

伦巴第和威尼斯人民１８４８年３月发动反对奥地利统治的起义而陷入

困境的拉德茨基元帅指挥的军队。１８４８年４月下半月，努根特的军队

从的里雅斯特出发，沿着威尼斯地区，包括属于这一地区的弗里乌利山

区向前推进，只遇到一些力量薄弱的志愿部队的抵抗。努根特的部队每

经过一个地方都残酷地进行破坏。４月２１日，努根特野蛮地炮轰了弗

里乌利的主要城市乌迪内。５月底，努根特的部队与拉德茨基的部队在

维罗那会合。——第２９６页。

２２６ 督军防线（督军是匈牙利的帝国总督的称号）——是瓦赫河和多瑙河之

间，科莫恩的西北部的外围工事。这道防线用来保护该地区城墙外的一

些大仓库。该防线奉匈牙利督军约瑟夫大公的命令，于１８０９年开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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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程持续到１８４８年。——第２９６、３２７、３３１页。

２２７ 破坏炮队供镇压敌人火炮之用。——第２９６、３２７页。

２２８ 总军需司令部是从事制定作战计划，拟定行军路线，组织宿营，布置侦

察任务等等的机构。——第２９８页。

２２９ 土 地 法 庭 （Ｇｒｕｎｄｇｅｒｉｃｈｔｅ）看 来 是 指 初 审 法 庭：地 主 法 庭

（Ｈｅｒｒｎｓｔｕｈｌ）和审判长法庭（Ｓｔｕｈｌｒｉｃｈｔｅｒ－Ｇｅｒｉｃｈｔ）。——第３０１页。

２３０ 看来是指属于边屯区巴纳特军管区的瓦拉几亚巴纳特团管区的领土

（见注１３９）。——第３０１页。

２３１ 由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日匈牙利革命军在豪特万的胜利，匈牙利人开始了

使奥地利君主国濒临覆灭的胜利进攻。——第３０６、３３７页。

２３２ 沙皇军队对加里西亚和布柯维纳领土的入侵仅在１８４９年５月初才开

始，而他们入侵特兰西瓦尼亚只是在１８４９年６月。——第３０６页。

２３３ 总督委员会是以总督为首的匈牙利最高行政机关。因为塞尔维亚民族

居住的一些地区属于匈牙利王国，它们由匈牙利王国布达（欧芬）总督

委员会管辖。——第３０８、３１９页。

２３４ 指奥地利帝国制宪议会在克雷姆齐尔通过的宪法草案。奥地利政府以

钦定宪法（见注２２１）来取代这个宪法草案，在１８４９年３月初解散了

制宪议会。克雷姆齐尔宪法草案规定帝国的某些地区有行政自治权和

建立代议机构（地方议会）。——第３１０页。

２３５ 邓宾斯基被免去总司令职务（见注１４０）之后，在德布勒森作战办公室

工作。——第３１２页。

２３６ 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５日在佩斯举行了人民起义。从此，开始了匈牙利摧毁封

建农奴制度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第３１７、３２９页。

２３７ 原文此处不确，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９日贝姆几乎未经战斗就占领了喀琅施

塔得。——第３１８页。

２３８ 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５日在佩斯，以维也纳为榜样成立了由各民主主义团体

５７５注  释



和俱乐部的代表组成的革命政权机构“安全委员会”。不久，在３月１５

日运动参加者的号召下，在匈牙利其他城市也开始成立类似的委员

会。——第３１９页。

２３９ 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３日，受匈牙利总督拉·鲍蒂扬尼伯爵委托成立了第一

届匈牙利内阁。建立内阁的决议由议会通过。——第３２０页。

２４０ 指当时在普勒斯堡开会的匈牙利议会。——第３２０页。

２４１ 暗指当时在普勒斯堡召开的国民议会上对一些法案的辩论：关于废除

劳役和教会什一税，关于人民代表制，保障民族独立和关于出版物等等

的法案。这些法案是在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影响下提出来

的。——第３２０页。

２４２ 指作为哈布斯堡王朝世袭领地的德国、捷克、加里西亚和意大利的一些

省份。——第３２１页。

２４３ 埃默是古代日耳曼民族的液体容量单位，在奥地利相当于５６．５公升，

在匈牙利相当于５４．３公升。——第３２２页。

２４４ 红绿白色是匈牙利的国色。——第３２６页。

２４５ 亚历山大团的六个连属于匈牙利第二步兵团。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

是该团的团长。

普鲁士步兵团指的是第三十四步兵团。该团的团长是普鲁士皇太

子。——第３２６、４２４页。

２４６ 破城炮队是攻城炮队的一种，其任务是在强攻前从最近距离直接摧毁

敌人的防御工事。——第３２７页。

２４７ 尽管１８４８年３月克罗地亚沙布尔作出决议要求撤销边屯区（见注

１３９）并将其并入克罗地亚，但看来那里仍保留着军事机构以及限制边

屯区居民人身自由的组织。——第３２７页。

２４８ 指１８４８年３月召开的克罗地亚沙布尔。会上通过了一系列要求：成立

对沙布尔负责的民族政府，取消边屯区，在行政管理、司法事务和祈祷

仪式中使用克罗地亚语，把农民从封建劳役下解放出来，以及建立由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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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产生的指挥官领导的克罗地亚军队。——第３２８页。

２４９ 监视部队是在主战场的两翼担任监视敌人任务的部队。——第３２９、

４３９页。

２５０ 彼得瓦尔登团——见注１３９。——第３３２页。

２５１ 利迭尔斯军的一支部队入侵特兰西瓦尼亚的出发地点，多瑙河两公国

（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名义上主权属土耳其，但土耳其同沙皇政府

签订的协议和条约，使沙皇政府能够干涉两公国的事务以及在发生内

部动乱时派兵到那里去。沙皇政府曾协助苏丹土耳其镇压１８４８年瓦拉

几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土耳其政府忧心忡忡地注视着俄国政

府在这两公国的活动，并把这一行动看作是对自己在这地区的利益的

威胁。——第３３４页。

２５２ 在这一栏中报道了列姆堡（里沃夫）的某些阶层的请求，他们希望驻该

城的奥地利城防部队开往匈牙利以后，邀请俄国军队前来。——第

３３５、３４３页。

２５３ １８４９年３月，匈牙利政府开始发行十佛罗伦的纸币（并见注１７６、１８７、

２２４）。——第３３７页。

２５４ 同丹麦争夺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的战争（见注１、２７和１５７）

是以德意志联邦各邦的名义进行的。因此，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

陆、海军被看作是根据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制定的帝国宪法而建立的全

德意志帝国陆、海军的核心。——第３３９页。

２５５ １８４９年４月５日，一个德国岸防炮台轰击了出现在埃克恩弗尔德港

（什列斯维希）的丹麦分舰队。两艘被击伤的丹麦军舰被俘。实际上这

件事对于同丹麦的战争并不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但普鲁士官方报纸

却把它说成是重大的胜利。——第３３９页。

２５６ 在同丹麦进行的争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战争开始以后，德意志

联邦各邦开始了争取建立帝国舰队的运动，因为没有舰队是德国武装

力量的一个弱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成立了专门的海军委员会，拨款六

百万塔勒建立舰队。各地都成立了民间的协会和委员会，为建立舰队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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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第３３９页。

２５７ “盖菲翁号”是在埃克恩弗尔德战役中被德国岸防炮台击伤并被德国士

兵俘获的丹麦巡航舰。——第３３９页。

２５８ 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临时中央政权（见注２９）。——第３４０页。

２５９ 黑红黄三色是德国统一的象征。比利时国旗（从荷兰分离出来之后，在

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革命中确定的）也采用了这三色，但位置和排列不同

（垂直的黑、黄、红条纹）。——第３４０页。

２６０ 讽刺地暗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自由派大多数企图使普鲁士国王（黑和

白是普鲁士王国国旗的颜色）作为统一的德国的首领，作为“德国人的

皇帝”。——第３４０、４４７页。

２６１ １８４８年４月，斐迪南一世皇帝被迫批准匈牙利议会于３月１８日通过的

关于废除农奴制、劳役、什一税以及地主法庭的法律。按这一法律，拥

有份地的农奴有义务为免除徭役而交款给国家，没有土地的农奴（占农

民三分之一强），只能按照单独与地主的协议，付给地主一定数量的款

项，以赎免徭役。由于大部分农民无力交出地主所要求的这笔钱，所以

他们实际上还是处于农奴的依附地位。土地改革的不彻底性是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匈牙利革命失败的一个原因。——第３４５、４１０页。

２６２ 皮蒙特军队和奥地利军队的诺瓦拉会战发生在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２—２３

日，以皮蒙特的失败和撤退而告终。——第３４７页。

２６３ 看来是指１８４９年３月底到４月俄国的两个军集结在波兰王国西部省

份一事，他们后来从这里向加里西亚和布柯维纳的领土进军（见注

２３２）。——第３４９页。

２６４ 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日起，匈牙利军队由戈尔盖将军指挥。——第３４９页。

２６５ 恩格斯对这份公报的评论发表在《奥地利人的失败》（见本卷第３５２—

３５７页）一文中。在这份公报里，除了有意歪曲军事行动的过程，还说

错了一些匈牙利军队的名称、它们指挥官的姓名等等。——第３４９页。

２６６ 克雷斯轻骑兵是俄国皇储亚历山大皇太子的意大利轻骑兵团。该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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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指挥官是克雷斯·冯·克雷森施太因中将。

麦克斯·奥尔施佩格胸甲骑兵是尼古拉一世皇帝的第五奥地利国

内胸甲骑兵团，该团的第二指挥官是奥尔施佩格中将。——第３５０、

３５６页。

２６７ 指第一枪骑兵团，该团指挥官是骑兵将军Ｋ·齐瓦拉尔特伯爵。

克雷斯轻骑兵——见注２６６。——第３５５页。

２６８ 指匈军与奥军４月２日在豪特万，４日在塔皮欧比奇凯，６日在伊沙塞

格和格德勒的各次战斗。——第３５８页。

２６９ 匈牙利贵族近卫军是主要由贵族组成的匈牙利近卫军，１７６３年成立，

１８４９年解散。——第３５９页。

２７０ １８４９年４月，约·贝姆和莫·佩尔采尔的军队在巴纳特和巴奇考连续

给予奥军和塞尔维亚军以沉重打击，并把他们赶出这两个地区。但

１８４９年６月，沙皇军队进入特兰西瓦尼亚，迫使贝姆急忙回师，这就

影响了贝姆巩固他已取得的胜利。——第３６０、３７１页。

２７１ 在塞尔维亚民族运动左翼之中，在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已表现出愿意同匈牙

利政府达成协议的意图，但以拉亚契奇总主教为首的塞尔维亚伏伊伏

丁那的反动势力妨碍了这一意图的实现。然而，要使塞尔维亚人与匈牙

利人和解的尝试，并未停止。１８４９年２月，塞尔维亚人和奥地利政府

之间的关系恶化，就为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签定和约创造了比较有利的

条件。伏伊伏丁那人民对钦定宪法（见注２２１）的不满，也起了一定的

作用。在贝尔格莱德的谈判过程中，由于军使的努力，进行了达成协议

的尝试。但匈牙利政府不愿承认塞尔维亚地区自治，影响了谈判的成

功。１８４９年５—６月与塞尔维亚人（其中包括乔·斯特拉蒂米洛维奇）

恢复谈判。尽管匈牙利人很愿意作出让步，但已不能对事态的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了。——第３６０页。

２７２ 看来，在文章中这里是一个错误，指的不是施利克，而是哈默尔施太

因。——第３６１页。

２７３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０日，在布里西亚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奥地利人的人民

９７５注  释



起义。派去攻打布里西亚的奥地利军队，由努根特将军指挥，后来他由

炮兵总监海瑙接替。这一城市虽然遭到猛烈炮击，但它在皮蒙特国王和

奥地利缔结和约之后仍继续抵抗。布里西亚只是经过３月３１日到４月

１日的猛烈强攻，才被占领。——第３６１页。

２７４ 指德意志各邦中的一个小邦梅克伦堡大公国的统治集团对法兰克福国

民议会关于给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德国皇帝”的皇冠的

这一提案的反映。——第３６３页。

２７５ 拉科什费尔德或拉科什是多瑙河左岸的一个地方，十六世纪以前，匈牙

利的等级会议在这里召开，匈牙利国王也在这里加冕。现在已划入布达

佩斯的市界。——第３６４、４３２、４４４页。

２７６ 看来这里是一个错误。谈的是上面提到的符尔布纳中将的布告。韦尔登

当时是维也纳的卫戍司令。——第３６５页。

２７７ １８４９年２月５日，部署在斯洛伐克北面地区多瑙河上游的军的盖昂

师，击退了占领布拉尼斯科山口的奥地利军队并占领了埃佩尔耶什。

这使得遭到匈牙利克拉普卡上校的军跟踪追击的施利克将军指挥下的

奥地利军队有被包围的危险。盖昂师的突破使戈尔盖的多瑙河上游的

军同克拉普卡的军联合起来，然后都加入了在亨·邓宾斯基指挥下的

主力部队，即蒂萨河（或上蒂萨河）部队。——第３６６页。

２７８ 瓦尔莫登胸甲骑兵是第六莫拉维亚胸甲骑兵团，指挥官是骑兵将军路

·瓦尔莫登－希姆博尔恩伯爵。——第３６７页。

２７９ 指维也纳被反革命军队占领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１日）保全下来，并作为

贝姆部队的一部分参加了匈牙利革命战争的维也纳别动队和大学生军

团的战士。

维也纳别动队是贝姆在维也纳十月起义的日子里组织的。他们主

要是由手工业者和工人组成，在起义的武装部队中，他们是最有纪律、

最有战斗力和最勇敢的一部分。

大学生军团是１８４８年３月在维也纳成立的大学生军事化组织，也

有大学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参加。军民的大部分成员是激进民主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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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该军团在１８４８年奥地利革命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十月起义被镇

压以后，该军团被解散。——第３６９页。

２８０ 奥地利的兵役制度（Ａｓｓｅｎｔｉｒｕｎｇ－ｓｙｓｔｅｍ）规定用志愿军来补充军队。

奥地利军队司令部利用这一点将被俘的维也纳起义者和匈牙利人强行

编入军队。通常是把他们送到帝国的其他地区去服役。——第３６９页。

２８１ １８４９年４月６日，奥地利军队在伊沙塞格被击溃以后，匈牙利军队司

令部通过了新的作战计划。按这计划，匈牙利第七军和第二军完成向佩

斯方向的诱敌机动，同时第一军和第三军的部队攻打瓦岑，然后与第七

军的部队一起包围科莫恩。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０日，达姆耶尼奇的第三军经

过激烈的巷战后，夺取了瓦岑。——第３７０页。

２８２ 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２日，炮兵总监韦尔登被任命为奥地利军队驻匈牙利总

司令。——第３７０页。

２８３ 指钦定宪法（见２２１注）第九篇第七十二条，规定伏伊伏丁那将成为皇

家领地。——第３７１页。

２８４ 古楚耳人——是住在喀尔巴阡山区的乌克兰山民。１９１８年前，他们隶

属于哈布斯堡帝国，从十九世纪上半叶起，他们在行政上归入奥属匈牙

利。在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的影响下，奥地利帝国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反

封建斗争，这种斗争在少数民族地区与民族解放运动交织在一起。在布

柯维纳地区，乌克兰农民骚动是从１８４８年春开始的。邻邦加里西亚从

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７日起就实施了已宣布的废除封建劳役的法律，这更加

激起了乌克兰农民的骚动。尽管布柯维纳在行政上包括在加里西亚之

内，但这项法律没有在布柯维纳实行。农民运动的领袖中，古楚耳农民

卢基扬·科贝利察特别出众。１８４８年他被选入奥地利制宪议会，属于

其中的民主激进派，他组织递交农民请愿书及申诉书，成功地把被地主

霸占的土地归还给农民。

１８４９年春，布柯维纳农民运动再次兴起。建立了农民军队，砍伐

地主森林和占领地主庄园的事不断发生。农民领袖卢·科贝利察（他可

能同匈牙利的全权代表们有直接联系）和比·米罗纽克号召为匈牙利

军队筹备粮食和饲料，并在他们进入布柯维纳时同他们联合在一起。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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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维纳的农民风潮受到了帝国军队的镇压。——第３７１、４００、４５１页。

２８５ 这篇通讯反映了《新莱茵报》编辑部参加组织反对曼托伊费尔法案的斗

争，这个法案实际上是要取消出版自由和集会结社的权利。在斗争的过

程中，全德各地的民主派组织了人民集会，在集会上通过了给第二议院

议员的呼吁书，呼吁拒绝接受曼托伊费尔法案，参看《柏林第二议院四

月十三日会议》和《关于招贴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６卷第５１０—５１４、５１８—５３０页）。——第３７３页。

２８６ 在恩格斯利用的材料中，没有报道过文迪施格雷茨未参加保卫瓦岑的

战斗。指挥城防部队的是格茨少将。——第３７４、３８２页。

２８７ 总国库（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ａｍｅｒａｌ Ｋａｓｓｅ）看来是指布达的国库（并见注

１７６）。

协定货币——见注１３３。——第３８２页。

２８８ １８４８年６月，在克罗地亚沙布尔上提出有关恢复达尔马戚亚与克罗地

亚和斯拉窝尼亚合并的思想以及三合王国与伏伊伏丁那和斯洛文尼亚

结成紧密联盟的思想。这种思想反映出这些地方的民族资产阶级想在

奥地利君主国内争得自治权以及实行一部温和的宪法的愿望。

奥地利皇帝为了在各南方斯拉夫国家内保持自己的势力在１８４９

年３月４日的钦定宪法（见注２２１）中宣布把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连

同滨海省和里耶卡从匈牙利分割出来，并允许开始谈判有关达尔马戚

亚与这些地区合并的问题。这些策略上的让步没有使克罗地亚和斯拉

窝尼亚的民族集团满意，因为他们认为钦定宪法有使克罗地亚得到内

部独立的危险。在匈牙利和意大利革命被镇压之后，帝国政府开始公开

进攻在各南方斯拉夫国家仍保留下来的少数几个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的

占领区。——第３８７页。

２８９ 潘都尔兵这一名称来源于下匈牙利地名潘都尔。最初是为匈牙利豪绅

显贵服务的雇佣军。十八世纪成为非正规的轻步兵队。他们是从过去的

雇佣军，边屯区居民，各民族的无业游民（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

匈牙利人）中招募的。其特点是在作战时肆行暴力和掠夺。七年战争时

期，他们被编入正规军，但后来被改编为边屯军。

奥地利边防军马队。——见注１８４。

２８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海杜克兵（来源于匈牙利语ｈａｙｄｕ——牧人）一词有多种意思。在

这里看来是指１５２６年建立的匈牙利非正规的轻步兵队，它是边屯军的

预备组织。他们保障国内秩序并为边境要塞提供勤务。１６０５年，海杜

克兵因立有战功，被授权建立自由区，封为贵族，免去捐税。

十五至十九世纪抗击土耳其人的南方斯拉夫人游击队也称为海杜

克兵。在指这种人时，海杜克兵一词含义相当于强盗。

红斗篷——见注１９５。——第３８７页。

２９０ 指１８４８年６月２日在布拉格召开的奥地利帝国所属斯拉夫各国代表

大会。包括大会的领导人（帕拉茨基和沙法里克）在内的右翼温和自由

派力图在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国的范围内。确立斯拉夫各国的自治，以此

解决民族问题。左翼激进派（萨宾纳、弗利契、里别尔特等人）要求与

德国和匈牙利的民主运动采取共同的革命行动。激进派积极参加了

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２—１７日布拉格反奥地利当局肆虐的人民起义，并遭到

了严酷的镇压。６月１６日温和自由派的代表宣布代表大会无定期延

期。——第３８８页。

２９１ 奥托奇扬兵指奥托奇扬的边屯团的士兵。该团管区的中心位于克罗地

亚西部奥托奇亚茨城。——第３８９页。

２９２ 旗帜骑兵是克罗地亚的骑兵民兵队，是征召民军时，由大地主从自己的

臣民中派出。旗帜骑兵是在十七至十八世纪反对土耳其的斗争中开始

出现的。其名称来源于拉丁语ｂａｎｄｅｒｉｕｍ（旗帜）一词并在中世纪就已

使用，当时在皇家军队中的大封建主的队伍都用自己的旗帜。——第

３９０页。

２９３ 地方保卫委员会于１８４８年９月在佩斯成立，当时克罗地亚总督耶拉契

奇的军队开始侵入革命的匈牙利。地方保卫委员会首脑科苏特被授于

广泛的与战时环境有关的权力。１８４９年１月当奥地利军队占领佩斯

时，保卫委员会和议会迁至德布勒森。——第３９２、３９９页。

２９４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０日，奥地利军队司令部宣布，按强制性行价发行各种面

额的、以匈牙利国民收入为保证的银行票券。这一措施首先企图把进行

战争的巨额费用转嫁于匈牙利人民，其次是要与科苏特政府发行的纸

３８５注  释



币相对抗，这些纸币也是以全国财富作保证的（见注１７６和１８７）。匈

牙利人民公正地把奥地利银行票券评价为公开的抢劫。他们拒绝接受

这些票券，甚至以惩罚相威胁也无济于事。——第３９２、４１９、４２３页。

２９５ １８４８年４月，民族解放起义期间，奥地利军队炮轰了克拉科夫，当时

该城的警备司令是卡斯蒂格利奥尼。——第３９６页。

２９６ 弹药袋——装有火药的纸袋或麻布袋，放入炮口，然后充填炮弹、炸弹

或霰弹。——第３９６页。

２９７ 指从事银行券兑换现金（主要是银币）业务的国家银行（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 

Ｋａｓｓｅｎ）。虽然在革命时期实际上已停止了这一业务，但国家银行在许

多情况下还是保留一定数量的贵金属贮备。——第３９６页。

２９８ 国民骑兵——国民自卫军的骑兵。——第３９７页。

２９９ 指人民议会（见注１２０）。——第４００页。

３００ 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５日，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奥里缪茨接见了罗马尼亚

民族运动保守派的领导人，其首脑是在约·贝姆取胜后从特兰西瓦尼

亚逃出来的沙古诺伊主教。为了把国内的罗马尼亚人吸引到自己一边

来，皇帝假意答应给他们民族自治权。——第４０６页。

３０１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９日，匈牙利军队在大绍洛战役中打败了沃尔格穆特指

挥的帝国军队。次日，匈牙利骑兵战胜了乔里奇师。结果沃尔格穆特被

迫开始向科莫恩撤退。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２日，克拉普卡的军进攻科莫恩，

４月２６日，科莫恩被解围。——第４０７页。

３０２ 因匈牙利军队占领了佩斯和布达的消息传到科伦而写的这则报道，登

载在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７日《新莱茵报》第２８３号的特别附刊上；然而，这

份特别附刊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８日晨才印好，只分发到住在本埠的订户

手里。为了使外地订户能看到，在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８日《新莱茵报》第２８４

号上重载了这篇报道的全文。——第４１２页。

３０３ 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４日，匈牙利军队未经战斗就占领了佩斯。到５月４日结

束了对欧芬（布达）的围攻（并见注３０１）。——第４１２页。

４８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３０４ 指革命的法国对欧洲反革命国家（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反法联盟

进行的战争中的两次大战役。

１７９２年１１月６日，热马普（比利时）战役，法国军队战胜了奥地

利军队。

１７９４年６月２６日，弗略留斯（比利时）战役，法国军队战胜了科

堡公爵指挥的奥地利军队。——第４１３页。

３０５ 看来《新莱茵报》编辑部当时并没有掌握科苏特生平的准确资料。实际

上科苏特出生于１８０２年９月１９日。——第４１６页。

３０６ 恩格斯表示希望，在匈牙利军队继续推进的情况下，在维也纳会发生一

次新的革命，并把这次可能发生的革命称为“第五次革命”，当时他显

然想到了１８４８年奥地利首都的四次革命：作为奥地利革命开端的

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３日的人民起义；５月１５日和２６日的工人、手工业者和

大学生的武装起义，结果迫使奥地利政府对民主运动再次作出让步；８

月２３日工人的骚动，这次骚动引起了工人同国民自卫军中资产阶级队

伍之间的冲突；１０月６—３１日的人民起义，这是奥地利和德国革命的

一个高峰。——第４１６页。

３０７ 贴水——有价证券和货币符号的交易所（市场）行情超过其票面价值的

部分。——第４１９页。

３０８ 杜卡特——金币名（并见注１８９）。——第４１９页。

３０９ 指原大学生军团战士（并见注２７９）。——第４２０页。

３１０ 克罗地亚军队从佩斯调往南方，并不是由于他们中间发生起义，而纯粹

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贝姆和佩尔采尔在巴纳特和巴奇考地区的胜利，

使塞尔维亚人面临着失败的威胁。这迫使韦尔登把耶拉契奇的第一军

调往那里。——第４２２页。

３１１ 德国骑士——下奥地利第四步兵团的士兵（Ｈｏｃｈ－ｕｎ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ｍｅｉｓｔｅｒ

－Ｒｅｇｉｍｅｎｔ）。

这个名称与德意志骑士团（Ｏｒｄｅｎ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Ｒｉｔｔｅｒ）有关。１５２６

年，骑士团的成员把两个最高等级，即高等骑士（Ｈｏｃｈｍｅｉｓｔｅｒ）和德国

５８５注  释



骑士（Ｄｅｕｔｓｃｈｍｅｉｓｔｅｒ），合 成 一 个 高 等 德 国 骑 士（Ｈｏｃｈ－ ｕｎｄ

Ｄｅｕｔｓｃｈｍｅｉｓｔｅｒ）。第一个获得这种封号的人是奥地利麦克西米伦大公。

１８０５年起，这种封号在奥地利皇室成为世袭，当某一个大公担任下奥

地利第四团的指挥官同时得到这一封号。——第４２４页。

３１２ 根据１８４９年３月４日的钦定宪法（见注２２１），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伏

伊伏丁那和特兰西瓦尼亚从匈牙利分割出去。——第４２８页。

３１３ 指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后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议会关于将两国合并起

来，并实行统一行政制度的决议。在特兰西瓦尼亚，关于合并的决议是

５月３０日由议会的克鲁伊会议通过的，议会按保证匈牙利地主阶级占

优势的等级原则选出。这一合并决议具有片面性，在地方行政和学校事

务方面都保持了匈牙利少数人的特权，匈牙利语被宣布为唯一的官方

语言。罗马尼亚的和匈牙利的民主派主张，合并应建立在各民族权利平

等的基础上，成立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国，这种主张，实际上已被否定。

这一点被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民族运动右翼代表人物所利用，他

们指望与哈布斯堡王朝联合，帮助王朝利用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

人以反对革命的匈牙利。——第４２８页。

３１４ 指１８４８年在维也纳十月起义失败时被捕的人。——第４２８页。

３１５ １８４８年匈牙利宪法是１８４８年３月下半月匈牙利议会通过的。这些法

律宣告匈牙利在财务和军务方面独立于奥地利帝国，立法权集中在选

举产生的议会手里，行政机构——内阁——对议会负责。然而，匈牙利

仍以奥地利皇帝为匈牙利国王，继续保持与帝国的联系。虽然这些法律

保持了贵族的许多特权，但它毕竟还是对匈牙利政治制度进行资本主

义改造的重要一步。——第４２８页。

３１６ 奇科什（ｃｈｉｋｏｓ）——阿尔费尔德平原（匈牙利的低地）的草原牧马人。

他们是驰名的骠悍耐劳的骑手。在匈牙利军队中，奇科什执行前卫勤务

和侦察任务。他们的武器是短柄长鞭，鞭稍的头上有一块铅（Ｂｌｅｉ－

ｋｎｏｐｆｐｅｉｔｓｃｈｅ）。——第２０８、４２９页。

３１７ 暗指１８４９年１月１日普鲁士国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波茨坦签

６８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发的新年文告《告我的军队》（《ＡｎｍｅｉｎＨｅｅｒ》）。——第４３０、５２５页。

３１８ 由于匈牙利军队的挺进使维也纳受到威胁，奥地利政府就请求巴斯凯

维奇元帅派兵保卫该城。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５日为此建立的数达一万三千

名的步兵混合部队集结在格拉季沙。关于作了这样一些准备的传说，显

然也已经见诸报刊了。——第４３１页。

３１９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４日在德布勒森召开的议会会议上，根据科苏特的倡议

通过了《匈牙利独立宣言》。哈布斯堡王朝被推翻，科苏特当选为国家

元首。虽然出于对外的考虑，在官方文件中没有使用“匈牙利共和国”

的名称，但实际上在匈牙利已建立了共和制。１８４９年５月６日《新莱

茵报》第２９１号登载了匈牙利议会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４日的会议记录，以及

所通过的《匈牙利独立宣言》的全文。——第４３４、４５１页。

３２０ 恩格斯所引报道的作者，显然是指奥地利所属加里西亚的农民和城市

居民的革命动乱，发生动乱的原因是１８４９年春流传的一些谣言，说匈

牙利军队以及在匈牙利军队中作战的波兰军团，将从喀尔巴阡山背后

入侵。１８４９年４月，一大批农民新兵从赫沙努夫（在克拉科夫附近）逃

亡，力图前往匈牙利。他们有些人被奥地利当局逮捕，有四人在克拉科

夫被枪杀。——第４３９页。

３２１ 看来是指１８４９年３月４日钦定宪法。该宪法规定了下列所有措施（见

注２２１和３１２）。——第４４２页。

３２２ 指同一号《新莱茵报》上以《布鲁塞尔，５月４日》为题头的一篇通

讯。——第４４５页。

３２３ 由于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帝国宪法，１８４９年５月３—９日在德累斯顿

爆发了起义。起义者中间工人起了最积极的作用，他们掌握了该城的一

大部分，并且组成临时政府。起义受到萨克森军队和派去帮助他们的普

鲁士军队的镇压。——第４４７页。

３２４ 普法尔茨保卫委员会是在１８４９年５月初凯泽尔斯劳顿群众集会上成

立的。委员会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要求巴伐利亚政府承认帝国宪法。

但是委员会里的温和分子力图把运动限制在合法反抗之内。只是在普

７８５注  释



鲁士入侵的威胁下，普法尔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才采取比较坚决的行

动。５月１７日组成了普法尔茨临时政府并宣布脱离巴伐利亚。——第

４４７页。

３２５ 后备军是普鲁士军队的一部分，包括在常备军和预备队中服役期满、军

龄较大的有服役义务的人。按照普鲁士法律，只有战时才能征集后备

军。——第４４７、４４９、５２１页。

３２６ 巴塞尔曼当时担任法兰克福临时中央政权专员（见注２９）。——第４４８

页。

３２７ 在柏林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事件的时候，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按武

装群众的要求被迫于３月１９日走上王宫阳台向阵亡的街垒战士的遗

体脱帽致敬。——第４４８页。

３２８ 恩格斯引用了自由派《杜塞尔多夫日报》的报道，并在报道的后面加上

希望科伦军队参加人民运动的号召，这一报道描述了爱北斐特起义初

期的情况。

年５月８日爆发，这是莱茵省各城市（杜塞尔多夫、伊塞尔洛恩、

佐林根等）武装斗争保卫帝国宪法的信号。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普鲁士

政府企图动用军队镇压莱茵地区的革命运动，摧毁民主组织和报刊，并

解放它自己动员的后备军，他们拒绝执行它的命令，支持并要求实行帝

国宪法。恩格斯亲自参加了起义，于５月１１日带领一支佐林根工人队

伍来到爱北斐特。安全委员会（见注３２）委托他领导构筑防御工事并

照管市内的街垒和火炮。但是恩格斯的有力的行动引起资产阶级的不

满，在他们的压力下，他于５月１５日晨离开了该城（见本卷第５２１

页）。安全委员会的投降立场，加速了起义的失败。

关于爱北斐特事件，并见恩格斯的文章《爱北斐特和杜塞尔多夫起

义》（本卷第４５２—４５３页）和《爱北斐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６卷第５９６—５９９页）。——第４４９、４５４、５２１页。

３２９ 恩格斯关于匈牙利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一系列文章，结束于《新莱茵

报》最后一号上刊登的《匈牙利》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６卷第６０４—６１５页）。——第４５０页。

８８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３３０ 佩尔采尔将军占领巴奇考以后，在同塞尔维亚居民关系上采取了灵活

的政策。例如，他在柴基营管区（见注１０９）仍继续使用塞尔维亚语。

１８４９年５月底，科苏特也想到有必要对斯拉夫民族作出一些让步，其

中他认为边屯区居民应同国内其他居民享有平等的权利。

边屯区——见注１３９。——第４５１页。

３３１ 恩格斯关于爱北斐特和杜塞尔多夫的起义的文章（见注３２８）显然是在

他本人取道佐林根前往爱北斐特之前，不迟于５月１０日写的。佐林根

当时也同样开始了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斗争。不过也不排除恩格斯从

佐林根把报道寄到科伦的可能性。编辑部在５月１１日《新莱茵报》特

别附刊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很可能也就把这一日期注明为这篇文章的

日期。——第４５２页。

３３２ 这篇札记显然是卡·马克思为写作《外国人在布鲁塞尔所受的迫害》一

文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５５８—５６０页）而作

的。——第４５７页。

３３３ 小卡尔姆（Ｐｅｔｉｔｓ Ｃａｒｍｅｓ）是布鲁塞尔的一座监狱。——第４５７页。

３３４ 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７年８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

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

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

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

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在１８４８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

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

活动即告停止。——第４５８页。

３３５ 佩尔马南斯（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ｃｅ）是布鲁塞尔市政厅里的一个日夜工作的警察

所。

阿米戈（Ａｍｉｇｏ）是座落在布鲁塞尔市政厅旁边的一个拘留

所。——第４５８页。

３３６ 科伦工人联合会准备趁被监禁六个月的哥特沙克、维利希、安内克和其

他民主派活动家获释之机举行游行，因而同科伦警察局和军事当局发

９８５注  释



生了冲突，这则简讯就是为此而写的。由于当局禁止，游行没有举

行。——第４５９页。

３３７ 这里发表的这份残稿，留存到我们手中的是一个单张，马克思显然是为

写作《资产阶级和反革命》这组文章的第四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１３４—１４６页）而写的，它分析了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６

日到９月２１日在普鲁士执政的实际由汉泽曼领导的所谓“办事内阁”

的性质。——第４６０页。

３３８ 现在保存下来的这部分１８４９年２月７日《新莱茵报》庭审发言的初稿，

是马克思发言的一部分，其中他根据对法国刑法典相应条款的分析，驳

斥了对报纸编辑部侮辱检察长茨魏费尔和诽谤宪兵的控告。马克思的

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２６２—２７８页。我们得

到的初稿是一份草稿，其中有些地方已无法辨认。——第４６１页。

３３９ 指被指控的《新莱茵报》编辑们的文章《逮捕》中的如下一段话：“据

说，最高检察长茨魏费尔先生还声明说，他将要在一星期内在莱茵河畔

的科伦城里取消３月１９日革命的成果，取消俱乐部，取消出版自由、取

消倒霉的１８４８年的其他一切产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５卷第１９２页）——第４６２页。

３４０ 看来是指被指控的文章《逮捕》中所引的茨魏费尔的声明（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１９２页）。——第４６５页。

３４１ 本文看来是恩格斯为《新莱茵报》写的，但没有在报上发表。手稿保存

了下来，上面有作者的几处改正和删节。凡重要删节均在脚注中复

原。——第４６７页。

３４２ 指克罗地亚和其他南方斯拉夫部队在耶拉契奇指挥下，参加反革命的

奥地利军队对１８４８年１０—１１月维也纳人民起义的镇压以及１８４９年１

月５日对佩斯的占领。——第４６７页。

３４３ 恩格斯说的斯拉夫俱乐部显然是指奥地利国会中的斯拉夫人党团和许

多斯拉夫人民民族运动的一般代表人物，他们力求把斯拉夫的土地联

结在一起并给他们在奥地利帝国范围内的自治权。——第４６８页。

０９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３４４ 圣保罗教堂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所在地。奥地利统治集团与议会制定

的全德宪法为敌，并力图恢复１８１５年的奥地利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老

德意志联邦。本着这种精神，制定了１８４９年３月９日奥地利国会解散

后公布的奥地利政府首脑施瓦尔岑堡的照会。奥地利政府于４月５日

正式拒绝接受议会通过的帝国宪法并从法兰克福召回了自己的议

员。——第４７０页。

３４５ 我们得到的是本文的手稿，显然，这是恩格斯原定为《新莱茵报》写的，

但没有写完，也没有见报。写作本文的目的是：普鲁士政府借口在什列

斯维希—霍尔施坦同丹麦重新开战并以其他托词采取了旨在动员后备

军（见注３２５）的各种措施。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显然是，普鲁士统治

集团准备武装镇压普鲁士的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革命民主运动的中

心。——第４７２页。

３４６ 这里是指西里西亚后备军参加对１８４８年４—５月波兹南民族解放起义

的血腥镇压一事。——第４７３页。

３４７ 这个文件是由恩格斯以巴登－普法尔茨军队军事行动的部分参加者的

名义写的，他们曾在维利希志愿部队中作战，这支部队在战局结束阶段

掩护其他起义部队撤退后于１８４９年７月１２日最后离开德国领土。志

愿部队的战士和军官在逗留瑞士期间受到小资产阶级流亡者——普法

尔茨和巴登的起义首领的攻击。这就使恩格斯不得不写这篇辟谣声明。

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１２７—２３５页）中利用了《辟谣声明》中引用的事

实。手稿中有多处删节。从开头几行看来，文件应有这次战役的一些参

加者签名。《辟谣声明》后来的情况未能查明。——第４７４页。

３４８ 指起义军中的一支军队——即由约·菲·贝克尔指挥的巴登人民自卫

团。——第４７４页。

３４９ 巴登－普法尔茨军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退却了，军队指挥官于

１８４９年７月１０日，即他们转移到瑞士境内的前夕，在耶什泰顿召开军

事会议。会议的大多数参加者，其中包括总司令弗·济格尔，都主张

停止作战。——第４７５页。

１９５注  释



３５０ 巴黎德国工人俱乐部是由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发起，于１８４８年３

月８—９日成立的，其目的是团结德国工人流亡者，向他们说明无产阶

级在德国迫在眉睫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马克思在俱乐部中

起了领导作用。——第４８３页。

３５１ 三张单据都是恩格斯亲笔写的。——第４８４页。

３５２ 在警察局档案库所保存的关于恢复马克思普鲁士公民权的案卷中缺少

这一份文件；大概是退还了马克思。——第４８６页。

３５３ １８４８年８月４日马克思在民主协会的大会上发言，批判地分析了魏特

林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１日的演说。魏特林在这次演说中自称“民主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宣布革命的迫切任务是建立一个专制的

临时政府，由极少数“最有洞察力的人”组成，意在使自己做握有全权

的统治者。魏特林无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号召立即用革命办法

实现他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硬说致力于政治问题是离开了这

个主要目标。马克思发言的内容，我们只能从这篇把一些论点讲得十分

混乱和不确切的报纸报道来判断。

马克思主要注意的问题是德国革命的特点和革命的迫切任务即消

灭封建制度的残余。他在和魏特林论战时强调了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

的密切联系，政治要求和社会要求的不可分割和相互制约。马克思和魏

特林两人的立场的根本区别，也表现在由于革命胜利而要建立的政权

形式问题上。马克思坚决谴责个人独裁政权的思想，证明必须建立以实

现革命的各阶级即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为基础的革命

民主专政。——第５００页。

３５４ 第一届莱茵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是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３—１４日在科伦举行

的。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各民主协会和工

人联合会的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第５０２

页。

３５５ 马克思去维也纳，是想巩固同民主主义工人组织的联系，募集出版《新

莱茵报》所需的资金，因为在该报挺身捍卫巴黎起义者之后，许多股东

都拒绝予以资助。

２９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于８月２７日抵达维也纳。第二天，他在民主联合会的会议

上发言反对柏林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代表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的意

见，后者支持一项建议，即向奥皇递交请愿书，要求将劳工大臣施瓦尔

策免职，此人是１８４８年８月２３日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同维也纳工人

之间发生流血冲突的罪魁祸首。马克思从原则上反对同君主制协商。８

月３０日，马克思在维也纳第一届工人联合会会议上作了关于巴黎六月

起义的报告，指出这次起义有德国工人流亡者参加；９月２日，在联合

会作了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报告。通过同奥地利国民议会（帝国国

会）的德意志波西米亚党团领袖博罗施的谈话中，马克思确信捷克人和

德意志人之间的对立并没有影响两个民族的工人的相互关系，工人是

由共同的阶级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第５０３、５０５页。

３５６ 马克思在１８４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和１１月１０日致特利尔市市长格尔茨的

两封信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７卷第６２３—６２４页）提

出放弃普鲁士王国国籍的理由是打算侨居美利坚合众国（我们没有掌

握其他可以证明他确有这种意图的文件）。因此，特利尔市市长冯·奥

尔斯瓦特在１８４５年１１月６日写信给莱茵省总督和内务大臣谈到马克

思出籍时也提到了这个理由。马克思正式脱离普鲁士国籍是１８４５年

１２月１日。

马克思关于给他公民权的申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５卷第４５１—４５４页。——第５０６页。

３５７ 由于资金和其他困难，《新莱茵报》不是在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５日，而是在

１２日复刊。——第５０７页。

３５８ 恩格斯为了获准在伯尔尼州居住而出示的通行证，是法兰西共和国当

局１８４８年３月３０日发给他的。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想直接参加德国

革命，正准备动身去德国。他们于４月６日自巴黎动身回国。——第

５０８页。

３５９ 宴会是１９４９年２月２４日举行的。《新莱茵报》刊登了关于这次宴会的

报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６９３—６９４页）。——第

５１１页。

３９５注  释



３６０ 指１８４９年２月７日和８日的《新莱茵报》审判案（被告马克思、恩格斯、

科尔夫）和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审判案（被告马克思、沙佩尔和

律师施奈德尔第二）中的无罪判决。——第５１４页。

３６１ 这里所说的训令，大概是指普鲁士内务大臣屈韦特尔的一项指示，该指

示承认科伦的王国行政机关拒绝给予马克思普鲁士国籍的决定有效

（见内务大臣屈韦特尔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２日给马克思的信——本卷第５０６

页）。——第５１５页。

３６２ １８４９年２月和３月，莱茵省举行了一系列民主派宴会以纪念法国和德

国革命一周年。关于佐林根宴会的通告刊登在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４日《新莱

茵报》第２４５号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出席这次宴会。——第５１６

页。

３６３ 指内务大臣冯·曼托伊费尔企图追究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在共产

主义者同盟盟员鞋匠赫策尔案件中的责任一事。赫策尔在柏林被发现

藏有同盟章程、枪支和手榴弹。１８４９年３月３０日，曼托伊费尔派了一

名秘密警察官员去科伦，指示他在科伦进行搜查，没收文件，并根据这

样取得的指控材料对科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家实行逮捕。但这

个警察行动由于证据不足而未能得逞。——第５１８、５２０页。

３６４ 黑红黄三色是德国统一的象征。——第５２１页。

３６５ 从现在发表的《特利尔报》５月１８日的这部分科伦通讯中可以看到：关

于迫害《新莱茵报》的编辑们的消息在５月１９日《新莱茵报》最后一号

出版之前就已在新闻界传开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立宪保皇派

的《德意志报》的科伦通讯员也在标明５月１８日的一篇通讯中，对此作

了如下报道：“《新莱茵报》主编卡尔·马克思先生已接到我们的市长的

命令要他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科伦，否则对他就不得不采取强制的

手段。市长在信中提出的理由是：马克思先生用他的最近几号报纸上的

肆无忌惮的语言攻击和嘲笑王国政府和当局，并且还公开要求建立社

会共和国，因此已侮辱性地滥用了给予他的客居权利。由于显然要发出

逮捕其他撰稿人的命令，各撰稿人已准备逃跑，明晨将出版最后一号

《新莱茵报》，而且是用红色油墨印刷。在这一号报纸上还将刊登弗莱里

４９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格拉特的出色的告别诗。编辑们和工人们一起，大概想立即动身去普法

尔茨”（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０日《德意志报》第１３８号）。——第５２２页。

３６６ 指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马克思的文章《博德尔施文克及其伙伴治理

下的普鲁士财政》和《再论旧普鲁士的财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６卷第３４３—３５４和３７０—３７２页），威·沃尔弗的一组文章《西

里西亚的十亿》，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同上，第４７３—５０６

页）。——第５２３页。

３６７ 指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和该报发表的他在１８４９

年２月８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审判案中的辩护词（《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２８６—３０６页），在这些文章和辩护词中马克

思证明：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政府由于实行政变并在１８４９年１２

月５日驱散了普鲁士国民议会，从而粗暴地践踏了国王在三月革命后

批准的在国内实行立宪制度的敕令。——第５２５页。

３６８ 本卷所载的摘录，是刊登在宪章派杂志《民主评论》几期上的《政治和历

史简评》中《大陆欧洲》这一篇的一部分。《简评》的作者看来是杂志编辑

乔·朱·哈尼。——第５２６页。

３６９ 科伦民主协会于１８４８年４月成立，加入协会的既有小企业主，也有工

人和手工业者。参加协会领导机构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新莱茵报》编

辑部的其他成员，努力引导协会的活动走坚决反对普鲁士统治集团的

反革命政策、揭露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的道路。１８４９年４月，马

克思及其拥护者采取实际行动着手建立独立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

党，认为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划清界限的时机已到，并退出了民主协

会。——第５２９页。

３７０ 在巴黎六月十三日事件以后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开始受到迫害的

情况下，法国当局于１８４９年７月１９日通知马克思说，已发出将他从巴

黎驱逐到摩尔比安的命令，摩尔比安是布列塔尼的一个有碍健康的沼

泽地。由于马克思的抗议，驱逐停止执行。但８月２３日，马克思又接到

了警察局要他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巴黎的命令。马克思于８月底前往

伦敦，在那里一直住到逝世。——第５３２页。

５９５注  释



人 名 索 引

Ａ

阿贝尔，米歇尔·皮埃尔·亚历克西斯

（Ｈéｂｅｒｔ，Ｍｉｃｈｅｌ－ Ｐｉｅｒｒｅ－ Ａｌｅｘｉｓ

１７９９—１８８７）——法国的法学家，保守

派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议会议员

（１８３４—１８４８），１８４１年起是皇家法庭

的首席检察官，曾任司法大臣（１８４７—

１８４８年２月），１８４９年为立法议会议

员。——第３７页。

阿恩特，恩斯特·莫里茨（Ａｒｎｄｔ，Ｅｒｎｓｔ

Ｍｏｒｉｔｚ１７６９—１８６０）——德国作家，历

史学家和语文学家，君主立宪政体的拥

护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

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３３２、

３８４、４６９页。

阿里－ 帕沙，穆罕默德·埃明（Ａｌｉ－

Ｐａｓｈａ， Ｍｅｃｈｍｅｄ Ｅｍｉｎ １８１５—

１８７１）—— 奥斯曼帝国国家活动家，

１８４６年至１８５２年任外交大臣，１８５２年

至１８７１年（断续地）任总理大臣。——

第２１８页。

阿蒙（Ａｍｍｏｎ）——普鲁士官员，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任杜塞尔多夫检察官。——第

１８４—１８５页。

阿佩尔，克里斯蒂安（Ａｐｐｅｌ，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１７８５—１８５４）——男爵，奥地利将军，曾

参加镇压意大利和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第４００页。

埃尔巴赫（Ｅｒｂａｃｈ）——奥地利军官，文迪

施格雷茨公爵的副官，曾参加镇压匈牙

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１８８、

２１６页。

埃尔凯曼（Ｅｌｋｅｍａｎｎ）——德国牧师，１８４９

年为普鲁士议会第二议院科伦和米尔

海 姆 农 业 地 区 议 员（中 间 派 左

翼）。——第３７３页。

埃舍尔，阿尔弗勒德（Ｅｓｃｈｅｒ，Ａｌｆｒｅｄ

１８１９—１８８２）——瑞士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法学家；苏黎世州大会议主席

（１８４７）；１８４９年起多次任国民院议

长。——第４９、５２、５４、６１、７３页。

埃斯特哈济·冯·加兰塔，米克洛什（Ｅｓ

－ｔｅｒｈáｚｙｖｏｎＧａｌáｎｔｈａ，Ｍｉｋｌóｓ）——

伯爵，帕尔·埃斯特哈济·冯·加兰塔

的父亲。——第３２２页。

埃斯特哈济·冯·加兰塔，帕尔（Ｅｓｔｅｒ－

ｈáｚｙ ｖｏｎ Ｇａｌáｎｔｈａ，Ｐáｌ １８０５—

１８７７）——伯爵，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

期匈牙利革命军上校，科莫恩要塞投降

书上的签字人之一（１８４９年９月２７

日）；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第

３２２、４０５页。

埃斯特哈济，帕尔·安塔尔（Ｅｓｔｅｒｈáｚｙ，

ＰáｌＡｎｔａｌ１７８６—１８６６）——公爵，匈牙

利最大的地主之一；外交官，曾任鲍蒂

６９５



扬尼政府外交部长；匈牙利革命军在施

威哈特附近战败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３０

日）他倒向奥皇一边。——第２０８、２１７

页。

埃特尔（Ｅｙｔｅｌ）——１８４８年瑞士政治活动

家。——第４９、５０页。

艾希霍恩，约翰·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

里 希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Ｊｏｈａｎｎ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７９—１８５６）——普鲁士国家

活动家，曾任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

臣（１８４０—１８４８）。——第９０、９４页。

艾希曼（Ｅｉｃｈｍａｎｎ）——普鲁士莱茵省总

督（１８４５—１８５０）；普鲁士内政大臣

（１８４８年９—１０月）；１８４９年为第一议

院议员。——第４３、５１２—５１３、５１７、５１９

页。

艾森费尔斯（Ｅｉｓｅｎｆｅｌｓ）——欧芬印刷厂

主。——第１３５页。

安内克，弗里德里希（Ａｎｎｅｋ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１８—１８７２）—— 普鲁士炮兵军官，

１８４６年因政治信仰被革除军职；共产

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成员，１８４８年

是科伦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新

科伦报》编辑，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

员会委员；１８４９年为巴登—普法尔茨

革命军中校；后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

内战。——第１５、５２１页。

奥比利奇，米洛什（Ｏｂｉｌｉ ，Ｍｉｌｏｓ）——塞

尔维亚民族英雄，在塞尔维亚人同土耳

其人在科索沃原野会战时（１３８９年）打

死了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一世。——第

２１４页。

奥迪，亚历克西斯·吉约姆（Ｈｏｄｙ，Ａｌｅ－

ｘｉｓ－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１８０７—１８８０）—— 男

爵，１８４８年任布鲁塞尔警察局长。——

第４５７—４５８页。

奥尔马希，莫里茨（Ａｌｍáｓｉ，Ｍｏｒｉｔｚ１８０８—

１８８１）——伯爵，匈牙利政治活动家，亲

奥地利的保守党人；王国总督议事会主

席（１８４９—１８５３），——第１４６页。

奥 尔马希，帕尔（Ａｌｍáｓｉ，Ｐáｌ１８１８—

１８８２）——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国民会

议议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撤退到德布勒

森后为国民会议主席；革命失败后流

亡巴黎。——第２７１页。

奥尔斯瓦特，鲁道夫（Ａｕｅｒｓｗａｌｄ，Ｒｕ－

ｄｏｌｆ１７９５—１８０６）——普鲁士国家活动

家，与资产阶级相接近的自由主义贵族

的代表，曾任首相兼外交大臣（１８４８年

６—９月）。——第８、２９页。

奥古斯塔－玛丽－路易莎－卡塔琳娜

（Ａｕｇｕｓｔａ－Ｍａｒｉｅ－Ｌｏｕｉｓｅ－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１８１１—１８９０）——普鲁士亲王威廉的妻

子。——第８页。

奥克辛本，纳翰·乌尔里希（Ｏｃｈｓｅｎｂｅｉｎ，

ＪｏｈａｎｎＵｌｒｉｃｈ１８１１—１８９０）——瑞士国

家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激进主义者，

后为自由派领袖之一，反宗得崩德战争

时期任联邦代表会议议长（１８４７年１１

月）；联邦政府首脑（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国民

院议长（１８４８—１８５１），联邦委员会委员

（１８４８—１８５４）。——第４９—５１、６０、６１、

６７、７２、７８、７９、８４、９１、９８、９９、２３０、２３１

页。

奥利希，拉约什（Ａｕｌｉｃｈ，Ｌａｊóｓ１７９２—

１８４９）——匈牙利革命军将军（１８４９年

３月起）；是革命被镇压后被奥地利当

局处决的十三个匈牙利将军之

一。——第１９３、２４８、４４４页。

奥廷格尔，弗兰茨（Ｏｔｔｉｎｇｅｒ，Ｆｒａｎｚ１７９２—

１８６９）——男爵，奥地利将军，骑兵旅旅

长，曾参加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第１０５、１１１、１１２、１２９、１３９、

１４１、１４２、１４９、１８９、２１９、２３２、２３３页。

７９５人 名 索 引



奥西，德（Ｈａｕｓｓｙ，ｄｅ）——比利时司法大

臣（１８４８—１８４９）。——第４７９页。

Ｂ

巴尔科，约瑟夫（Ｂａｒｃｏ，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９８—

１８６１）——男爵，奥地利少将，后为中

将，１８４９年 ７月 参 加 围 攻 科 莫

恩。——第４２４页。

巴塞尔曼，弗里德里希·丹尼尔（Ｂａｓ－

ｓｅｒｍａｎ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Ｄａｎｉｅｌ １８１１—

１８５５）—— 德国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是巴登政府在联邦议

会中的代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右翼。——第４４８页。

巴魏，沙尔·维克多·德（Ｂａｖａｙ，Ｃｈａｒｌｅｓ

Ｖｉｃｔｏｒｄｅ１８０１—１８７５）——比利时法

官；１８４４年起任布鲁塞尔总检察

官。——第３７页。

鲍狄埃，昂德里安·费利克斯（Ｐｏｔｔｉｅｒ，

Ａｎｄｒｉｅｎｎｅ－Ｆｅｌｉｘ１７９３—１８５５）——瑞

士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８—１８５５年为瓦勒州

大会议议员和国民院议员。——第４９

页。

鲍蒂扬尼，卡齐米尔（Ｂａｔｔｈｙáｎｙ，Ｋａｓｉ－

ｍｉｒ１８０７—１８５４）——伯爵，匈牙利国

家活动家，匈牙利贵族自由派的代表人

物；革命政府的外交部长（１８４８年５—８

月）；１８４９年２月起为政府专员和匈牙

利南部一些州的总司令；１８４９年３月

曾以此身分参加反对塞尔维亚人的军

事行动。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

２４４、３６０、３６８、３７５页。

鲍蒂扬尼，拉约什（路德维希）（Ｂａｔ－

ｔｈｙáｎｙ，Ｌａｊóｓ（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０９—

１８４９）——伯爵，匈牙利国家活动家和

政治活动家，匈牙利贵族自由派的代表

人物；曾领导匈牙利政府（１８４８年３—９

月）；执行与奥地利君主制妥协的政策；

匈牙利军队从佩斯撤出后仍留在该城，

被奥地利当局逮捕；革命被镇压后遭枪

杀。——第１６１、２４９、３２０、３２１页。

鲍威尔，亨利希（Ｂａｕ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德

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

的领导者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

员会委员，职业是鞋匠；１８５１年流亡澳

大利亚。——第４８３、４８４页。

贝尔尼茨基（Ｂｅｒｎｉｃｋｉ）——波兰军官，匈

牙 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 革 命 的 参 加

者。——第３８３页。

贝格（Ｂｅｒｇ）——瑞士军官，１８４８年为国民

院议员。——第６８、６９、７２页。

贝格，费多尔·费多罗维奇（ ，

１７９３—１８７４）——俄国将军，

后为元帅；１８４９年因沙皇军队参加镇

压革命匈牙利的战争在普鲁士和奥地

利宫廷执行外交使命。——第４３５页。

贝格尔（普莱瑟的），格奥尔格（Ｂｅｒｇｅｒｖｏｎ

ｄｅｒＰｌｅｉβｅ，Ｇｅｏｒｇ）——男爵，奥军中校，

第三十四步兵团参谋军官，曾参加镇压

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

３１７页。

贝格尔（普莱瑟的），约翰（Ｂｅｒｇｅｒｖｏｎ

Ｐｌｅｉβｅ，Ｊｏｈａｎｎ１７６８—１８６４）——男爵，

中将，后为奥军炮兵总监，１８４４年至

１８４９年为阿拉德要塞司令。—— 第

３１８页。

贝克尔，海尔曼·亨利希（Ｂｅｃｋｅｒ，Ｈｅｒ－

ｍａｎ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２０—１８８５）—— 德国

法学家和政论家，科伦工人和业主联合

会的领导人之一，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

委员会委员，《西德意志报》的发行人

（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８５０年７月）；１８５０年

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

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被告之一，后来成为民

８９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族自由党人。——第３４、５２７、５２９页。

贝克尔，约翰·菲力浦（Ｂｅｃｋ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１８０９—１８８６）——德国工人运

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

是制刷工；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和瑞士

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以瑞士军官的

身分参加了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在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时曾指挥巴登民团；六

十年代是第一国际的著名活动家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８３、８４、９２、４７４—４７６页。

贝克豪森（Ｂｅｃｋｈａｕｓｅｎ）——德国石印工

人，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第４５９

页。

贝 利 埃，泰奥菲尔（Ｂｅｒｌｉｅｒ，Ｔｅｏｐｈｉｌｅ

１７６１—１８４４）——伯爵，法国法学家和

政治活动家；国民公会代表；１７９９年雾

月十八日政变后为国务委员会委

员。——第４６３页。

贝 姆，约 瑟 夫（Ｂｅｍ，Ｊóｚｅｆ１７９４—

１８５０）——波兰将军，民族解放运动活

动家，波兰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起义的参加

者；１８４８年参加维也纳十月起义；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

利革命军司令，后在土耳其军队中供

职。——第１０２、１０７、１０９、１１４、１１６—

１１８、１２０、１２５、１２６、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３、１４５、

１５１—１５４、１６１、１７４、１８０、１８６、１８７、

１９１、１９５、１９９、２０６、２０８、２１６、２２１、２２２、

２４０、２５２、２５４、２６３、２６６、２６８、２７１、２７２、

２８１—２８３、２９３、２９５、２９９、３０４、３０６—

３１０、３１２、３１６—３１８、３２３、３２４、３２７、

３２９、３３３、３３４、３３８、３５１、３６０—３６１、

３６９、３７１、３７６、３８３、３９６、３９９、４０５—

４０６、４１０、４２１、４２６、４４１、４４３、４４５、４５１

页。

贝奈德克，路德维希·冯（Ｂｅｎｅｄｅｋ，Ｌｕｄ－

ｗｉｇｖｏｎ１８０４—１８８１）——奥地利将军；

曾参加镇压１８４６年加里西亚农民起义

和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民

族解放运动。——第３３５、３７６、３８４、４２４

页。

贝希托尔德，阿尔诺德（Ｂｅｃｈｔｏｌｄ，Ａｒ－

ｎｏｌｄ）——承印《新莱茵报》的科伦一家

印刷所的排字工人。——第５２７、５２９

页。

本 茨，鲁 道 夫（Ｂｅｎｚ，Ｒｕｄｏｌｆ１８１０—

１８７２）——瑞士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

动家，总参谋部上校，苏黎世州政府成

员（１８４８—１８６９），国民院议员。——

第５４页。

比伯斯库，乔治（Ｂｉｂｅｓｃｕ，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４—

１８７３）—— 公爵，瓦拉几亚的国君

（１８４２—１８４８），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逃亡国

外。——第３５９页。

比尔斯基（Ｂｉｌｓｋｉ）——波兰军官，匈牙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第

３１６页。

比罗（Ｂｉｒｏ）——１８４９年格兰的陪审

员。——第１１７页。

彼得二世·彼得罗维奇·涅哥什（Ｐｅｔｅｒ

ⅡＰｅｔｒｏｖｉ Ｎｊｅｇｏｓ１８１３—１８５１）——

门的内哥罗教会和世俗的统治者，都主

教（１８３０—１８５１）。——第２１４页。

毕尔格尔斯，亨利希（Ｂüｒｇｅｒｓ，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７８）——德国激进派政论家，

《莱茵报》撰稿人（１８４２—１８４３）；１８４８

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成员；因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被判处六年

徒刑；后成为进步党人。——第３４、１８４

页。

庇护九世（ＰｉｕｓⅨ１７９２—１８７８）——罗马

教皇（１８４６—１８７８）。—— 第６２、１６８

９９５人 名 索 引



页。

波 波 维 奇，马 尔 库 斯（Ｐｏｐｏｖｉ  ，

Ｍａｒｃｕｓ）——１８４９年伏伊伏丁那地方

行 政 机 关 成 员，内 务 部 门 的 专

员。——第２１７页。

波达莱茨基（Ｐｏｄａｌｅｃｋｉ）——波兰军官，匈

牙 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 革 命 的 参 加

者。——第３１６页。

勃兰登堡，弗里德里希·威廉（Ｂｒａｎｄｅｎ－

ｂｕｒｇ，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２—

１８５０）——伯爵，普鲁士将军和国家活

动家，反革命内阁的首脑（１８４８年１１月

—１８５０年１１月）。——第４２、４３、４４８

页。

勃鲁姆，罗伯特（Ｂｌｕｍ，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０７—

１８４８）——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职业是记者；领导法兰克福国民议

会中的左派；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参加维也纳

保卫战，在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被

杀害。——第１７４页。

勃鲁姆，约翰奈斯（Ｂｌｕｍ，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１８４８年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第

２７页。

伯克尔（Ｂｏｋｅｒ）——１８４８年科伦市议会议

员。——第４０页。

伯林（Ｂｏｌｌｉｎｇ）——普鲁士法官，１８４９年为

检察官，科伦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９日和３０日

《新莱茵报》审判案的原告。—— 第

５２７、５３０页。

柏姆，菲力浦（Ｂｏｈｍ，Ｐｈｉｌｉｐｐ）——男爵，

奥军中将；１８４９年４月接替韦尔登任维

也纳卫戍司令。——第３８４、３９９、４２３

页。

博迪辛（Ｂｏｄｉｓｓｉｎ死于１８４９年）——伯爵，

奥军中尉，曾参加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第１９０页。

博格丹诺维奇，康斯坦丁（Ｂｏｇｄａｎｏｖｉ ，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１８１１—１８５４）——塞尔维亚

国家活动家，作家和政论家；１８４８年在

佩斯出版的《消息报》的创始人；拉亚契

奇总主教的秘书。——第２７２页。

博林格尔（Ｂｏｌｌｉｎｇｅｒ）——１８４８年是维也

纳一家机器制造厂厂主，瑞士侨

民。——第７６页。

博罗施，阿洛伊斯（Ｂｏｒｒｏｓｃｈ，Ａｌｏｉｓ１７９７—

１８６９）——奥地利政治活动家，资产阶

级自由主义者；布拉格的书商；奥地利

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参加者，维也纳临时政府

成员（１８４８年５—６月）；奥地利国会中

德国—波希米亚议员团的领袖。——

第２６９、４６９页。

博奈曼，弗里德里希·威廉·路德维希

（Ｂｏｒｎｅｍａｎ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Ｌｕｄ

ｗｉｇ１７９８—１８６４）——德国法学家，自

由主义者，普鲁士司法大臣（１８４８年

３—６月），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

右派。——第８、４３页。

博斯尼奇（Ｂｏｓｎｉｃｈ）——奥地利军官，曾参

加 镇 压 匈 牙 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 革

命。——第３９６页。

布劳纳，弗兰蒂舍克·奥古斯特（Ｂｒａｕ－

ｎｅｒ， Ｆｒａｎｔｉｓｅｋ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１０—

１８８０）——捷克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捷克资产阶级温和派代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为奥地利国会议员。——第４６９页。

布勒施，爱德华·欧仁（Ｂｌｏｅｓｃｈ，Ｅｄｏ－

ｕａｒｄ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０７—１８６６）——瑞士法

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保守党人，１８３８年

起为伯尔尼州大会议议员；宗得崩德军

事法庭庭长（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为国民院议

员。——第４８、５１页。

布 里茨，约翰（Ｂｕｒｉｔｓ，Ｊｏｈａｎｎ１７９２—

１８５８）——男爵，奥军中将，曾参加镇

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００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４１４页。

布里亚特，若尔日·弗拉纳达（Ｂｒｉａｔｔｅ，

ＧｅｏｒｇｅｓＦｒａｎａｄａ１８０５—１８７７）—— 瑞

士律师和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９年和１８５３

年为联邦院议长，１８４８年为德森联邦

委员会主席。——第５９、７３页。

布卢德克，贝德日赫（Ｂｌｏｕｄｅｋ，Ｂｅｄｒｉｃｈ死

于１８７５年）——斯洛伐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民族运动的参加者。——第４４５页。

布鲁吉塞尔，彼得（Ｂｒｕｇｉｓｓｅｒ，Ｐｅｔｅｒ１８０６—

１８７０）——瑞士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８年为

国民院议员。——第４９页。

布伦达木尔（Ｂｒｅｎｄａｍｏｕｒ）——１８４９年为

科伦警局督察员。——第４５４页。

布吕格曼，卡尔·亨利希（Ｂｒüｇｇｅｍａｎｎ，

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１０—１８８７）——德国资

产阶级政论家，自由派；１８４５—１８５５年

为《科伦日报》主编。——第１２１页。

布塞克（Ｂｕβｅｃ）——奥地利军官，曾参加

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２５３页。

Ｃ

蔡斯贝格，卡尔·冯（Ｚｅｉｓｂｅｒｇ，Ｋａｒｌｖｏｎ

１７８８—１８６３）——奥地利将军，曾参加

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１７５、２１０、２１９、２２５、２３４—２３５、２５０

页。

查尔托雷斯基（Ｃｚａｒｔｏｒｙｓｋｉ）——波兰公

爵；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为匈牙利

革命军将军。——第２３５页。

查尔托雷斯基，亚当·耶日伊（Ｃｚａｒｔｏｒｙ－

ｓｋｉ，ＡｄａｍＪｅｒｚｙ１７７０—１８６１）—— 公

爵，波兰大地主；曾任俄国外交大臣

（１８０４—１８０６）；波兰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起

义时是临时政府首脑，起义被镇压后流

亡巴黎，在那里领导波兰保守的保皇派

流亡集团。——第２３５页。

查理－阿尔伯特（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ｌｂｅｒｔ１７９８—

１８４９）—— 撒 丁 国 王 （１８３１—

１８４９）。——第７、１４、１８、１９页。

楚察尔，盖尔盖伊（Ｃｚｕｃｚａｒ或Ｃｚｕｃｚｏｒ，

Ｇｅｒｇｅｌｙ１８００—１８６６）——匈牙利神父，

作家和诗人；１８４９年由于发表爱国主

义的诗被佩斯的帝国军队司令部判处

六年徒刑；１８４９年５月匈牙利军队占

领布达后获释。——第１１７页。

茨魏费尔（Ｚｗｅｉｆｆｅｌ）——普鲁士官员，反

动分子，科伦总检察长，１８４８年为普鲁

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第

３７、４６２—４６３、４６５页。

Ｄ

达伦，弗兰茨（Ｄａｈｌｅｎ，Ｆｒａｎｚ生于１７７９

年）——男爵，奥地利中将，曾参加镇压

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

３６５页。

达米扬尼奇，亚诺什（Ｄａｍｊａｎｉｃｈ，Ｊáｎｏｓ

１８０４—１８４９）——匈牙利将军，匈牙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是革命

被镇压后被奥地利当局处决的十三个

匈牙利将军之一。—— 第１０４、１４９、

１５８、２０７、２６５、２９５、３１３—３１４、３４３、３６５、

４４４页。

达斯普雷，康斯坦丁（Ｄ’Ａｓｐｒｅ，Ｃｏｎｓｔａｎ－

ｔｉｎ１７８９—１８５０）—— 男爵，奥地利将

军，曾参加镇压意大利１８３１年和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第２８４页。

代 姆，莫 里 茨（Ｄｅｙｍ，Ｍｏｒｉｔｚ１８０５—

１８７２）——伯爵，奥军少将，曾参加镇

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２３、２１０、２５０页。

德拉吉奇（Ｄｒａｇｉ ）——在反对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匈牙利的战争时期为塞尔

１０６人 名 索 引



维亚军军官。——第３００页。

德朗克，恩斯特（Ｄｒｏｎｋｅ，Ｅｒｎｓｔ１８２２—

１８９１）——德国政论家，最初是“真正的

社会主义者”，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流亡英国。——第３７、

３８、５２７、５２８、５３０页。

德利加尔斯基（Ｄｒｉｇａｌｓｋｉ）——普鲁士将

军，１８４８年为杜塞尔多夫驻军的师

长。——第８２页。

德 律 埃，昂 利（Ｄｒｕｅｙ，Ｈｅｎｒｉ１７９９—

１８５５）——瑞士国家活动家，激进主义

者；曾参加制定１８４８年宪法，联邦委

员会委员；１８５０年任瑞士联邦主

席。——第５８—６０、６７、７９、２３０页。

德亚克，费伦茨（Ｄｅáｋ，Ｆｅｒｅｎｃ１８０３—

１８７６）——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匈牙利

贵族自由派集团的代表人物；法律系毕

业；１８３３—１８４４年为国民会议中反对

派领袖之一；鲍蒂扬尼政府的司法部长

（１８４８年３—９月），１８４９年初起长期脱

离政治活动。——第３２０页。

邓宾斯基，亨利克（Ｄｅｍｂｉ ｓｋｉ，Ｈｅｎｒｙｋ

１７９１—１８６４）——波兰将军，波兰民族

解放运动的活动家，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起

义的参加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

是匈牙利革命军的领袖之一；１８４９年

１—２月任该军总司令；革命失败后流

亡土耳其，后流亡法国。——第１１４、

１１８、１２９、１４１、１４２、１５４、１６３、１７０、１７３、

１７５、１９３、１９８、２１９、２３３、２３５、２５２、２６３、

２６９、２８３、２９８、３０４、３０６、３１２—３１４、３２６、

３４９—３５１、３５３、３５６—３５７、３６８、３７４、

３７８、３７９、３９１、４３８、４４１页。

迪茨，约翰·威廉（Ｄｉｅｔｚ，ＪｏｈａｎｎＷｉｌ－

ｈｅｌｍ）——１８４８年８月３０日起承印

《新莱茵报》的科伦一家印刷厂厂

主。——第５２７—５２８页。

迪富尔，吉约姆·昂利（Ｄｕｆｏｕｒ，Ｇｕｉｌ－

ｌａｕｍｅＨｅｎｒｉ１７８７—１８７５）——瑞士将

军和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７年率领联邦军

队击溃宗得崩德军队；１８４９年任瑞士

军队总司令，国民院议员（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第５１、５４页。

迪罗克，热罗·克里斯托夫·米歇尔，弗

里乌尔公爵（Ｄｕｒｏｃ，Ｇéｒａｕｄ－Ｃｈｒｉｓ－

ｔｏｐｈｅ－Ｍｉｃｈｅｌ，ｄｕｃｄｅＦｒｉｏｕｌ１７７２—

１８１３）——法国将军和外交家，拿破仑

第一宫廷大元帅（大臣）；参议员（１８１２

年 起）；拿破 仑历次 战争 的参 加

者。——第１４４、２５４页。

迪特里希，安东（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Ａｎｔｏｎ１７８６—

１８７０）——男爵，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

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第

１２６、１７４页。

蒂尔曼（Ｔｈｉｅｌｍａｎｎ，Ｇ．）——德国民主主

义者，１８４８年巴登起义的参加者，后流

亡瑞士；１８４８年匿名发表的小册子《第

二次巴登共和派起义》的作者之

一。——第８３页。

蒂利埃，约翰·安东（Ｔｉｌｌｉ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Ａｎｔｏｎ

１７９２—１８５４）——瑞士政治活动家，关

于伯尔尼和瑞士历史的一些著作的作

者；伯尔尼州大会议议员（１８４６）和大会

议主席（１８４８）；国民院议员（１８４８—

１８５１）；１８５１年起流亡国外。—— 第

２３１页。

杜阿梅尔，亚历山大·奥西波维奇

（ ， １８０１

１８８０）——俄国将军和外交家；曾参加

镇压波兰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起义，１８４２年

和１８４９年负特别外交使命出使瓦拉几

亚和莫尔达维亚。——第３８４页。

杜尔朗（Ｄｏｕｒｌａｎ）——１８４９年是巴黎地段

２０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警察署长。——第５３２、５３３页。

杜弗尔，茹尔·阿尔芒·斯塔尼斯拉斯

（Ｄｕｆａｕｒｅ，Ｊｕｌｅｓ－Ａｒｍａｎｄ－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ｓ

１７９８—１８８１）——法国律师，资产阶级

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１８４８年是制

宪会议议员，内务部长（１８４８年１０—１２

月、１８４９年６—１０月）。—— 第５３２、

５３３页。

杜兰多，卓万尼（Ｄｕｒａｎｄｏ，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１８０４—

１８６９）——意大利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指挥教皇国军队，参加对

奥地利人的军事行动。—— 第２７９、

２８８—２８９、２９０页。

杜曼斯基（Ｄｕｍａｎｓｋｉ）——波兰军官，匈牙

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

第３１６页。

杜蒙，约瑟夫（Ｄｕｍｏｎｔ，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１１—

１８６１）——德国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

温和的自由派；１８３１年起为《科伦日

报》发行人。——第４１页。

杜沙特尔（Ｄｕｃｈａｔｅｌ）——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时期为匈牙利革命军将军；法国

人。——第２３５、２６６、２９８、３０４页。

杜沙特尔，沙尔（Ｄｕｃｈａｔｅｌ，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０３—

１８６７）——法国国家活动家，曾任内务

大臣（１８３９、１８４０—１８４８年２月）。——

第９页。

杜善——见斯蒂凡·杜善。

多里沙尔，劳伦茨（Ｄｏｌｌｅｓｃｈａｌｌ，Ｌａｕ－ｒｅｎｚ

生于１７９０年）——科伦警官（１８１９—

１８４７）；检查《莱茵报》的书报检查

官。——第２３页。

Ｅ

恩格尔哈特，安东·叶甫斯塔菲耶维奇

（ ， １７９５—

１８７２）——俄国将军，曾参加镇压波兰

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起义和匈牙利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第１６６、１８１、３６１页。

恩格斯（Ｅｎｇｅｌｓ）——普鲁士上校，１８５１年

起为将军，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任

科伦警备司令。——第１００、４５９、５１２、

５１３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传记材料）。——第３７、

３８、４７、５０—５２、５８、６８、７０、７１、７９、１４０、

１８４、４５４、４８４、５００、５０１、５０２、５０８—５１１、

５１６、５２１、５２２页。

Ｆ

法 济，詹 姆 斯（Ｆａｚｙ，Ｊａｍｅｓ１７９４—

１８７８）——瑞士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激进派，１８４６—１８５３年和１８５５—１８６１

年任日内瓦州政府首脑。——第４９、

５９页。

法沃罗拉（Ｆａｖｏｒｏｌａ）——意大利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曾任师长。——

第２８０页。

法 伊 弗 尔， 亨 利 希 （Ｐｈｅｉｆｆｅｒ，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科伦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９日

和３０日《新莱茵报》审判案贝希托尔

德的辩护人。——第５２９页。

凡蒂，曼弗雷多（Ｆａｎｔｉ，Ｍａｎｆｒｅｄｏ１８０８—

１８６５）——意大利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在１８４９年的诺瓦拉战役中任旅长，后

任师长。——第２７９页。

菲德勒尔，约瑟夫（Ｆｉｅｄｌｅｒ，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８８—

１８７６）——奥地利上校，后为将军，曾参

加 镇 压 匈 牙 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 革

命。——第３５０、３５６页。

菲施霍夫，阿道夫（Ｆｉｓｃｈｈｏｆ，Ａｄｏｌｆ１８１６—

１８９３）——奥地利政治活动家，自由主

义者；职业是医生；维也纳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事件的参加者；奥地利国会议

３０６人 名 索 引



员；１８４８年５月领导维也纳安全委员

会。——第２１６页。

斐迪南多－阿尔伯托－阿梅德奥，热那亚

公爵（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ｏ－Ａｌｂｅｒｔｏ－Ａｍｅｄｅｏ，

ｄｕｃａｄｉＧｅｎｏｖａ１８２２—１８５５）——撒丁

国王查理－阿尔伯特的儿子，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反奥地利战争的参加者。——

第２７９—２８０、２９０、２９１页。

斐 迪 南 一 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Ⅰ １７９３—

１８７５）—— 奥 地 利 皇 帝（１８３５—

１８４８）。——第３４５、４２５页。

斐 迪 南 二 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Ⅱ １８１０—

１８５９）—— 那不勒斯国王（１８３０—

１８５９）。——第８０、８６、９６页。

费尔斯曼，阿洛伊斯（Ｐｈａｒｓｍａｎｎ，Ａｌｏｉｓ

１７８１—１８５４）——奥地利将军，曾参加

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３１７、３２３、４００页。

费尔斯特，弗兰茨（Ｆｏｒｓｔｅｒ，Ｆｒａｎｚ死于

１８４９年）——佩斯发货员，被奥地利战

地法庭判处枪决。——第１３５页。

费舍（Ｆｉｓｃｈｅｒ）——瑞士政治活动家，伯尔

尼大会议议员，１８４８年为瑞士国民院议

员。——第４８、５１页。

费斯腾堡，冯（Ｆｅｓｔｅｎｂｕｒｇ，ｖｏｎ）——奥地

利官员。——第４０７页。

费 特 尔，安 东（Ｖｅｔｔｅｒ，Ａｎｔｏｎ１８０３—

１８８２）——匈牙利将军，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是匈牙利革命军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９年５

月为革命军总司令；革命失败后流亡国

外。—— 第１１４、２０７、２６５、２９５、２９８、

３０６、３１３—３１４、３４３、３７０、３７５、３７９、３９１、

４２０页。

芬克，格奥尔格（Ｖｉｎｃｋｅ，Ｇｅｏｒｇ１８１１—

１８７５）——男爵，普鲁士政治活动家，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

右派领导人之一。——第２６页。

福 格 尔，安 东（Ｖｏｇｌ，Ａｎｔｏｎ１７８９—

１８７１）——奥地利中将，曾参加镇压加

里西亚民族解放运动和匈牙利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第１２４、１９３、３８２、

３８４、３９４、３９６、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４、４０５、

４０９、４２４页。

福加拉希，巴济尔（Ｆｏｇａｒａｓｓｙ，Ｂａｓｉｌ）——

１８４９年为伏伊伏丁那地方行政机关成

员。——第２１７、２１８页。

符尔布纳－弗罗伊登塔尔，拉迪斯拉夫

（Ｗｒｂｎａ－Ｆｒｅｕｄｅｎｔｈａｌ，Ｌａｄｉｓｌａｖ１７９５—

１８４９）——伯爵，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

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第

１１７、１３２、１７３、２０２、２５０、２７１、３４６、３４７、

３６４、３８４页。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Ｆｒｅｉｌｉｇｒａｔｈ，Ｆｅｒ－

ｄｉｎａｎｄ１８１０—１８７６）—— 德国诗人，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年代脱离革

命斗争。——第５１６、５２２、５２３页。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Ｆｒａｎｚ－ＪｏｓｅｐｈⅠ

１８３０—１９１６）——奥地利皇帝（１８４８—

１９１６）。—— 第２４８、２５９、２９９、３１９—

３２１、３２６、３２８、３４４—３４５、４０５、４４２、４４３、

４７１页。

弗兰格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

（Ｗｒａｎｇｅ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Ｅｒｎｓｔ

１７８４—１８７７）——普鲁士将军，普鲁士

反动军阀的代表人物；１８４８年１１月参

加柏林反革命政变，驱散普鲁士国民议

会。——第１０、１１、３０页。

弗兰西尼，斯蒂凡诺（Ｆｒａｎｓｃｉｎｉ，Ｓｔｅｆａｎｏ１

７９６—１８５７）——瑞士经济学家和政治

活动家，激进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联邦委

员会委员，国民院议员。——第５８、５９、

６６、６７、２３０页。

弗雷－埃罗塞，弗里德里希（Ｆｒｅｙ－Ｈéｒｏ

４０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ｓé，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１—１８７３）——瑞士

军官和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反宗

得崩德战争（１８４７）的参加者，１８４８年为

国民院议员；联邦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

１８６７）；１８５４年和１８６０年任瑞士联邦主

席。——第４９、６０、６７页。

弗雷，雷米吉乌斯·埃米尔（Ｆｒｅｙ，Ｒｅｍｉ－

ｇｉｕｓＥｍｉｌ１８０３—１８８９）——瑞士法学

家，国民院议员（１８４８—１８５１）。——第

４９、６０、６１页。

弗雷德里克七世（ＦｒｅｄａｒｉｋⅦ １８０８—

１８６３）—— 丹 麦 国 王 （１８４８—

１８６３）。——第２８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霍亨索伦（Ｆｒｉｅｄ－

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Ｈｏｈｅｎｚｏｌｌｅｎ１６２０—

１６８８）—— 勃兰登堡选帝侯（１６４０—

１６８８），１６５７年前作为波兰贵族共和国

的藩臣统治普鲁士公国。—— 第２９

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Ⅳ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普鲁士国王

（１８４０—１８６１）。—— 第８、１１、２０、２１、

４２、９１、９４、３６３、４４８、５１２、５２５、５２６页。

弗利盖利，奥古斯特·冯（Ｆｌｉｇｅｌｙ，Ａｕ－

ｇｕｓｔｖｏｎ１８１０—１８７９）—— 奥地利上

校，曾参加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第１７３页。

弗龙斯基（Ｗｒｏｎｓｋｉ）——波兰军官，匈牙

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

第３１６页。

弗吕贝尔，尤利乌斯（Ｆｒｏｂｅｌ，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０５—

１８９３）——德国政论家和进步书籍出版

者，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

会 议 员，属 于 左 派；后 为 自 由 党

人。——第５０３页。

富勒尔，约纳斯（Ｆｕｒｒｅｒ，Ｊｏｎａｓ１８０５—

１８６１）——瑞士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１８４８年瑞士宪法的起草人之一；瑞士

联邦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１８６１）；瑞士第

一任总统（１８４９年起）。——第４９、５４、

６０、６７、６８、７８、２３０页。

Ｇ

盖昂，理查·德博弗尔（Ｇｕｙｏｎ，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ｅｂａｕｆｒｅ１８０３—１８５６）——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是匈牙利革命军将军；英国人；革命

失败后流亡土耳其。——第２３５、３６６、

４４１页。

盖代翁，约瑟夫·冯（Ｇｅｄｅｏｎ，Ｊｏｓｅｐｈｖｏｎ

１７８９—１８５９）——奥地利将军，曾参加

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３２３页。

盖尔，冯（Ｇｅｉｅｒ，ｖｏｎ）——１８４８年任维塞

林市长。——第２７页。

盖格尔，威廉·阿尔诺德（Ｇｅｉｇｅｒ，Ｗｉｌ－

ｈｅｌｍＡｒｎｏｌｄ）——普鲁士警官，１８４８年

任法院侦查员，后为科伦警察局

长。——第２０、２３、２４、４５９、５１２、５１４、

５１９、５２０、５２５页。

哥特沙克，安德烈亚斯（Ｇｏｔｔｓｃｈａｌｋ，Ａｎ－

ｄｒｅａｓ１８１５—１８４９）——德国医生，共产

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委员；１８４８年４—

６月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从小资产阶

级宗派主义的立场来反对马克思和恩

格斯关于德国革命的战 略和策

略。——第１５、１８３、１８４、４５９、５２１页。

歌德，约翰·沃尔弗冈（Ｇｏｅｔｈｅ，Ｊｏｈａｎ

ｎ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７４９—１８３２）——伟大的德

国作家和思想家。——第９９页。

戈尔德马尔克，约瑟夫（Ｇｏｌｄｍａｒｋ，Ｊｏ－

ｓｅｐｈ生于１８１８年）——奥地利资产阶

级激进派；职业是医生；维也纳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事件的参加者，１８４８年５

５０６人 名 索 引



月为维也纳安全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年

为奥地利国会议员。——第２１６页。

戈尔盖，阿尔图尔（Ｇｏｒｇｅｙ，Ａｒｔｈｕｒ１８１８—

１９１６）——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的军事活动家，匈牙利革命军总司令

（１８４９年４月起）；代表中等贵族保守阶

层的利益，反对革命深化，主张同哈布

斯堡王朝妥协。——第１０３、１０７、１１０、

１２３、１２４、１３７—１３８、１４５、１４９—１５０、

１６３、１６４、１６９—１７３、１７５、１７６、１７８、１８２、

１８９、１９２—１９３、２００、２０３、２２０、２２２、２３４、

２４０、２５２、２６３、２６７、２６９、２８３、２８６、２９８、

３０２、３０４、３０６、３１２—３１４、３２２、３４３、３５０、

３５３、３５６、３５９、３６５、３６６、３７１、３７４、３７５、

３７９、３９１、３９５、４０４、４１２、４２２、４３９、４４１、

４４４、４５０页。

格茨，克里斯蒂安（Ｇｏｔｚ，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１７８３—

１８４９）——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意

大 利 和 匈 牙 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 革

命。——第１０３—１０４、１２３、１２４、１３７—

１３９、１４９—１５０、１７０、１７１、１７５、１８９、１９０、

１９２、２０６、２３６、２５３、２６２、２７１、２７５、２８３—

２８４、３０２、３１３、３２２、３５２、３８１、３８２、３９２、

３９８、４１７页。

格德舍，海尔曼（Ｇｏｄｓｃｈｅ，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４９年为《新普鲁士报》撰稿人。——

第３６３页。

格拉蒙，弗兰茨（Ｇｒａｍｍｏｎｔ，Ｆｒａｎｚ１７９９—

１８４９）——男爵，奥军上校，后为少将，

曾参加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第１１１页。

格拉萨尔科维奇（Ｇｒａｓｓａｌｋｏｖｉｃｓ）——匈牙

利公爵世家，到１８４１年死绝。——第

１８２页。

格赖夫（Ｇｒａｆｆ）——普鲁士法官，１８４８年

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

派。——第４５页。

格累泽尔，约瑟夫·冯（Ｇｌａｓｅｒ，Ｊｏｓｅｐｈｖｏｎ

１７７７—１８４９）——奥地利将军，曾参加

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１２５、１２６、１３７、１５３、１９２、２０７、２２１、

２３６、２４５、３１７页。

Ｈ

哈布斯堡王朝——１２７３年起至１８０６年

（断续地）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朝、奥地

利皇朝（１８０４年起）和奥匈帝国皇朝

（１８６７—１９１８）。——第４５１页。

哈茨费尔特，保罗（Ｈａｔｚｆｅｌｄｔ，Ｐａｕｌ１８３１—

１９０１）——伯爵，１８４８年是杜塞尔多夫

的大学生；后为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和外

交家。——第１８４页。

哈默尔施太因，威廉（Ｈａｍｍｅｒｓｔｅｉｎ，Ｗｉｌ

ｈｅｌｍ１７８５—１８６１）——男爵，奥地利将

军，曾参加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加里西

亚和布柯维纳民族解放运动。——第

２７４、２７５、２８４、３０３、３３５、３４３、３５７、３６１、

３６９、３７６、４２４页。

哈姆，约翰（亚诺什）（Ｈａｍ，Ｊｏｈａｎｎ（Ｊá－

ｎｏｓ）１７８１—１８５７）——匈牙利教士，萨

特马尔的主教（１８２７年起）。—— 第

２３９页。

哈施卡，洛伦茨·莱奥波德（Ｈａｓｃｈｋｓ，

ＬｏｒｅｎｚＬｅｏｐｏｌｄ１７４９—１８２７）——奥地

利诗人，奥地利国歌歌词作者。——第

４７１页。

哈特默尔，亨利希（Ｈａｔｔｅｍ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

０９—１８４９）——瑞士语文学家；１８４８年

巴登起义的参加者。——第９２页。

哈瓦斯，约瑟夫（Ｈａｖａｓ，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４９

年任驻佩斯的王国专员。——第４２３

页。

海德（Ｈａｙｄｅ）——男爵，奥军少校，曾参加

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６０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３６１页。

海尔曼（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４８年在巴黎的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４８３页。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Ｈｅｒｗｅｇｈ，Ｇｅｏｒｇ

１８１７—１８７５）——德国诗人，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第９１页。

海瑙，尤利乌斯·雅科布（Ｈａｙｎａｕ，Ｊｕｌｉ－

ｕｓＪａｃｏｂ１７８６—１８５３）—— 奥地利将

军，曾参加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

和匈牙利的革命运动。——第３６１—

３６２、３７６、３９４页。

海特（Ｈｅｙｄｔ）——男爵，奥军少校，曾参加

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２４０页。

海特男爵，奥古斯特（Ｈｅｙｄｔ，Ａｕｇｕｓｔ，Ｆｒｅｉ

ｈｅｒｒｖｏｎｄｅｒ１８０１—１８７４）——普鲁士

银行家，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曾任商

业、工业和公共工程大臣（１８４８年１２月

—１８６２年），财政大臣（１８６２年、１８６６年

６月—１８６９年１２月）。——第３６３、４５２

页。

汉泽曼，大卫（Ｈａｎｓｅｍａｎｎ，Ｄａｖｉｄ１７９０—

１８６４）——德国大资本家，莱茵省自由

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１８４８年３—９月

任普鲁士财政大臣。——第８、９、１７、

２５、４６０页。

豪 利 克，乔 治（Ｈａｕｌｉｋ，Ｇｅｏｒｇｅ１７８８—

１８６９）—— 阿格拉姆主教（１８３７—

１８５３）。——第１７９页。

赫尔茨曼诺夫斯基（Ｈｅｒｚｍａｎｏｖｓｋｙ）——

奥军少校，曾参加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第１１１页。

赫拉博夫斯基，约翰（Ｈｒａｂｏｖｓｋｙ，Ｊｏ－

ｈａｎｎ１７７９—１８５２）——男爵，奥地利中

将，１８４７年起任斯拉窝尼亚—锡尔米

亚边屯军司令，１８４８年指挥同南方斯

拉夫人作战的匈牙利军队；在奥军占领

佩斯后向奥军司令部自首；１８５０年被

判处死刑，后改为十年徒刑。——第

１６２、４３７—４３８页。

赫山诺夫斯基，沃伊采赫（Ｃｈｒｚａｎｏｗｓｋｉ，

Ｗｏｊｃｉｅｃｈ１７８８—１８６１）——波兰将军；

拿破仑历次战争和波兰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

起义的参加者；１８４９年３月实际上指挥

与奥军作战的皮蒙特军队。—— 第

２７９、２８０页。

赫 斯，亨 利 希 · 冯（Ｈｅβ，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ｖｏｎ１７８８—１８７０）——奥地利中将，后

为元帅，曾参加镇压意大利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３３５、３６８、４３８

页。

贺雷西（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Ｑｕｉｎ

－ｔｕｓＨｏｒａｔｉｕｓＦｌａｃｃｕｓ公元前６５—

８）——杰出的罗马诗人。——第１０１

页。

黑克尔（Ｈｅｃｋｅｒ）——普鲁士法官，１８４８年

任科伦检察官。——第１２、３２、３３页。

洪格尔比勒，约翰·马蒂亚斯（Ｈｕｎｇｅｒ－

ｂüｈｌ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１８０５—

１８８４）——瑞士政治活动家，国民院议

员（１８４８—１８７５）。——第６１页。

洪尼奥迪——见马蒂亚斯·洪尼奥迪。

洪尼奥迪，亚诺什（Ｈｕｎｙａｄｉ，Ｊáｎｏｓ１４０７

左右—１４５６）——匈牙利王国军事活动

家和国家活动家；指挥与土耳其占领者

作战的匈牙利军队。——第２４９页。

胡尔班，约瑟夫·米洛斯拉夫（Ｈｕｒｂａｎ，

ＪｏｓｅｐｈＭｉｌｏｓｌａｖ１８１７—１８８８）——斯洛

伐克福音派牧师和著作家；斯洛伐克民

族运动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联

合奥地利君主反对匈牙利革命。——

第２２２、２４７、２６０、２８６、４５０页。

霍尔施坦（Ｈｏｌｓｔｅｉｎ）——奥军少校，曾参

加 镇 压 匈 牙 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 革

７０６人 名 索 引



命。——第２１０、２３２页。

霍尔 瓦 特，米 哈 伊（Ｈｏｒｖａｔｈ，Ｍｉｈáｌｙ

１８０９—１８７８）——匈牙利主教；匈牙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政

府的宗教和教育大臣（１８４９年５月

起）；写有一些关于匈牙利革命史的著

作。——第２３９页。

霍尔瓦特－佩特里切维奇，约翰（Ｈｏｒ－

ｖａｔｈ－ Ｐｅｔｒｉｃｈｅｖｉｃｈ，Ｊｏｈａｎｎ １８０１—

１８６５）——男爵，奥地利上校，后为中

将；曾参加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第２８５、３１８、３２５、４１４页。

霍亨索伦——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霍亨索伦王朝——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

（１４１５—１７０１），普鲁士王朝（１７０１—

１９１８）和 德 意 志 皇 朝（１８７１—

１９１８）。——第４７２页。

Ｊ

基 奥 多，阿 戈 斯 蒂 诺（Ｃｈｉｏｄｏ，Ａ

ｇｏｅｔｉｎｏ１７９２—１８６１）——男爵，意大利

政治活动家，将军，上院议员；陆军大

臣，１８４９年都灵的卓贝尔蒂政府被推

翻后任皮蒙特政府首相（１８４９年２—３

月）。——第１６８页。

基什，埃尔讷（恩斯特）（Ｋｉｓｓ，Ｅｒｎｏ（Ｅｒｎｓｔ）

死于１８４９年）——匈牙利革命军将军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是被奥地利当局处决的

十三个匈牙利将军之一。——第１８９

页。

基泽韦特尔，尤利乌斯·冯（Ｋｉｅｓｅｗｅ－

ｔｔｅｒ，Ｊｕｌｉｕｓｖｏｎ１８０４—１８６２）——少校，

１８４８年起为中校，曾参加镇压匈牙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第１２３、１９３

页。

基佐，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Ｇｕｉ－

ｚｏｔ，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 Ｐｉｅｒｒｅ － Ｇｕｉｌ

ｌａｕｍｅ１７８７—１８７４）——法国资产阶级

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１８４０年至

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

国的内政和外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

的利益。——第９页。

吉比奇，伊万·伊万诺维奇（ ，

１７８５—１８３１）——伯爵，俄国

元帅，镇压波兰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起义的

俄军总司令。——第１１５页。

济贝尔，约翰·卡斯帕尔（Ｓｉｅｂｅｒ，Ｊｏ

ｈａｎｎＫａｓｐａｒ１８２１—１８７８）—— 瑞士政

治活动家，《守卫者》报编辑；后为《伯尔

尼报》编辑；苏黎世州大会议议员

（１８５７），联邦委员会委员。——第９８

页。

济 多，鲁 道 夫 · 冯（Ｓｙｄｏｗ，Ｒｕｄｏｌｆ

ｖｏｎ）——普鲁士外交家，１８４５—１８４８

年任驻瑞士公使。——第４９、５０页。

济 格尔，弗兰茨（Ｓｉｇｅｌ，Ｆｒａｎｚ１８２４—

１９０２）——巴登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革命运动

的参加者，总司令，后来在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时期为巴登革命军总

司令，后为副总司令；起义失败后流亡

瑞士，后来流亡英国，１８５２年迁居美

国。——第７１、４７６页。

济 契，费 伦 茨（Ｚｉｃｈｙ，Ｆｅｒｅｎｃ１８１１—

１８９７）——伯爵，匈牙利法学家和国家

活动家，大地主；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前

夕和初期担任匈牙利王国政府的一系

列重要职务；以总督委员会主席身分

接替匈牙利督军；１８４９年为奥地利政

府在帕斯凯维奇军队中的首席专

员。——第３１９页。

加尔，米克洛什（Ｇａａｌ，Ｍｉｋｌóｓ１７９９—

１８５４）——上校，后来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时期为匈牙利革命军将军；１８４８

８０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年１２月起领导围攻阿拉德要塞，由于

面对奥军不战而退，被革职，并判处死

刑；革命失败后被奥地利当局判处二十

年徒刑。——第２６５、３１８页。

加格恩，亨利希（Ｇａｇｅｒ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９—

１８８０）——男爵，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温和自由派；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议员和议长，属于中间派右翼，曾任帝

国 首 相（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８４９年３

月）。——第２４页。

加 什帕尔，安德拉什（Ｇáｓｐáｒ，Ａｎｄｒáｓ

１８０３左右—１８８４）—— 上校，后来在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为匈牙利革命

军将军。——第４４４页。

久尔科维奇（Ｇｙｕｒｋｏｖｉｃｓ）——斗牛士骠骑

兵团上尉，曾参加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第３５４页。

久 尔 科 维 奇，欧 根（Ｇｊｕｒｋｏｖｉ  ，

Ｅｕｇｅｎ）——１８４９年是伏伊伏丁那地

方行政机关成员，教育部门的长

官。——第２１７页。

Ｋ

卡岑迈尔，奈波穆克（Ｋａｔｚｅｎｍａｙｅｒ，Ｎｅ－

ｐｏｍｕｋ）——德国商人，１８４８年４月巴

登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

士。——第７１页。

卡 昌 斯 基，谢尔盖（Ｋａｃａｎｓｋｉ，Ｓｅｒｇｅ

ｊ１８１３—１８５９）——卡尔洛维茨主教，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伏伊伏丁那议会议

员。——第２１７页。

卡尔格，莱奥波德·冯（Ｋａｒｇｅｒ，Ｌａｏｐｏｌｄ

ｖｏｎ１７９２—１８６７）——奥地利少将；曾

以耶拉契奇的某军旅长的身分参加反

对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匈牙利的战

争。——第２２５、２３５、２４２、２５０页。

卡尔利埃，皮埃尔（Ｃａｒｌｉｅｒ，Ｐｉｅｒｒｅ１７９９—

１８５８）—— 巴黎 警 察 局 长（１８４９—

１８５１），波拿巴主义者。——第５３３页。

卡尔纳普，约翰·阿道夫（Ｃａｒｎａｐ，Ｊｏ－

ＨａｎｎＡｄｏｌｐｈ）——普鲁士官员，１８３７—

１８５１年任爱北斐特市长。——第４４９、

４５２页。

卡尔特雷，安东·德吉烈（Ｃａｒｔｅｒｅｔ，Ａｎ－

ｔｏｎ－Ｄéｓｉｒé１８１３—１８８９）—— 瑞士政

治活动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联邦院议

员，日内瓦大会议议员。——第６６页。

卡尔希贝格，威廉（Ｋａｌｃｈｂｅ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

０７—１８８３）——男爵，奥军大尉，曾参加

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３５３页。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Ｃａｖａｉｇｎａｃ，Ｌｏｕｉｓ

－Ｅｎｇèｎｅ１８０２—１８５７）——法国将军

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曾

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１８４８年二月革

命后是阿尔及利亚总督；１８４８年５—６

月为陆军部长，残酷镇压巴黎工人的六

月起义；１８４８年６—１２月为第二共和国

政府首脑。——第３７页。

卡夫雷拉－格里尼奥，拉蒙，莫雷利亚伯

爵（Ｃａｂｒｅｒａ，ｙＧｒｉ ｏ，Ｒａｍｏｎ，ｃｏｎ－ｄｅ

ｄｅＭｏｒｅｌｌａ１８０６—１８７７）——西班牙将

军，１８３３—１８４０年和１８７２—１８７６年内

战时期为卡洛斯派的军事领导人之

一。——第１０６页。

卡拉－格奥尔基（格奥尔基·黑彼得罗维

奇）（Ｋａｒａｄｊｏｒｄｊｅ（ＤｊｏｒｄｊｅＫａｒａＰｅｔｒｏｖｉ

 ）１７６８—１８１７）——塞尔维亚第一次

反对土耳其压迫的起义的领导者

（１８０４—１８１３），独立的塞尔维亚执政者

（１８１１—１８１３）；卡拉格奥尔基王朝的创

立者。——第２１３页。

卡 雷 尔，卡 尔（Ｋａｒｒｅｒ，Ｋａｒｌ１８１５—

１８８６）——瑞士国家活动家和政治活

９０６人 名 索 引



动 家，律师，国民院议员（１８４８—

１８８６）。——第６８页。

卡 利 阿 尼，约 瑟 夫（Ｋａｌｌｉａｎｉ，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８６—１８５９）——男爵，奥地利将军，

曾参加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１８４９年春接替在特兰西瓦尼亚的

奥军司令普赫纳的职务。——第２５３、

３２３、３２４、３６１页。

卡姆马腊诺，萨尔瓦托雷（Ｃａｍｍａｒａｎｏ，

Ｓａｌｖａｔｏｒｅ１８０１—１８５２）——意大利剧作

家，写过一些歌剧歌词。——第７１页。

卡斯蒂利奥尼，亨利希（Ｃａｓｔｉｇｌｉｏｎｉ，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１７９０—１８５３）——伯爵，奥地利将

军，１８４６年起为克拉科夫警备司令，参

加 镇压 １８４８年波兰民族解放运

动。——第３９６页。

卡斯特拉（Ｃａｓｔｅｌｌａ）——十九世纪四十年

代是瑞士政治活动家。——第４９页。

卡欣斯基（Ｋａｓｉｎｓｋｙ）——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是匈牙利革命军军官。——第１４１页。

凯泽尔（Ｋａｉｓｅｒ）——普鲁士将军，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为科伦警备司令。——第３７

页。

康 普豪森，卢道夫（Ｃａｍｐｈａｕｓｅｎ，Ｌｕ

ｄｏｌｆ１８０３—１８９０）——德国银行家，莱

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１８４８年

３—６月任普鲁士首相。——第８、９

页。

康塔多尔，洛伦茨（Ｃａｎｔａｄｏｒ，Ｌｏｒｅｎｚ）——

德国商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

者；１８４８年指挥杜塞尔多夫市民自卫

团；１８４８年１２月因号召武装反对王权

被捕，１８４９年３月被释放；流亡美

国。——第１８３页。

柯普（Ｋｏｐｐ）——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瑞

士政治活动家。——第４９页。

科堡，弗里德里希，萨克森－扎尔费尔德

亲 王（Ｃｏｂｕ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Ｓａｃｈｓｅｎ－

Ｓａａｌｆｅｌｄ１７３７—１８１５）——奥地利元帅，

科 贝 利 察，卢 基 扬（Ｋｏｂｙｌｉｔｓａ，

Ｌｕｋｙａｎ１８１２—１８５１）——古楚耳农民；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布柯维纳反封建

运动领袖；奥地利国会议员，国会解散

后继续在布柯维纳进行斗争；１８５０年被

捕，死于狱中。——第３７１—３７２、３９９、

４５１页。

科尔夫，海尔曼（Ｋｏｒｆｆ，Ｈｅｒｍａｎｎ）——普

鲁士军官，民主主义者，因政治信仰于

１８４７年被革除军职；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

《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后流亡美

国。——第５２７—５３０页。

科勒，扬（Ｋｏｌｌáｒ，Ｊáｎ１７９３—１８５２）——斯

洛伐克诗人和语文学家；斯洛伐克和捷

克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民族运动领袖

之一；奥地利帝国范围内斯拉夫各民族

统一的拥护者。——第３７９页。

科勒尔（Ｋｏｌｌｅｒ）——１８４９年为格兰法

官。——第１１７页。

科洛勒多－瓦尔泽，弗兰茨（Ｃｏｌｌｏｒｅｄｏ－

Ｗａｌｄｓｅｅ，Ｆｒａｎｚ１７９９—１８５９）——伯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驻伦敦公

使（１８４８—１８５６）；１８４８年１０月为外交

大臣候选人。——第４３５页。

科佩特（Ｋｏｐｅｔ）——奥军上校，后为将军，

曾参加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第３１７页。

科 斯 蒂 奇，亚 历 山 大（Ｋｏｓｔｉ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塞尔维

亚民族运动的参加者。—— 第３０８

页。

科苏特，拉约什（Ｋｏｓｓｕｔｈ，Ｌａｊóｓ１８０２—

１８９４）——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

袖，中等领地贵族利益的代表者；１８４８

年９月起成为１０月开始执行政府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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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卫委员会的首脑；革命被镇压后流

亡国外。—— 第１０１、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

１０８、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７、１１８、１３１、１３５、１３９、

１４６、１４７、１５３、１６０—１６１、１７３—１７４、

１７６、１８８—１８９、１９２、２１２、２１７、２１９—

２２０、２３４、２３５、２４５、２４８、２４９、２６０、２９７—

３００、３０９、３１０、３３４、３３７、３５９、３６６、３７９、

３９５、３９９、４０１—４０２、４１０、４１５、４１６、４２０、

４２４、４３２、４３４、４４０、４４２、４４３—４４４页。

科苏特，泰莉莎（Ｋｏｓｓｕｔｈ，Ｔｈｅｒｅｓｅ生于

１８１０年）—— 拉约什·科苏特的妻

子。——第１７６页。

克耳纳（Ｋｅｌｌｎｅｒ）——奥军少校，曾参加镇

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第

２１２页。

克拉麦尔，卡尔（Ｃｒａｍｅｒ，Ｋａｒｌ）——德国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是科伦出版的民主报纸《莱茵守卫

者》的发行人和编辑。——第４５４页。

克拉普卡，乔治（格奥尔格）（Ｋｌａｐｋａ，Ｇｙ

ｏｒｇｙ（Ｇｅｏｒｇ）１８２０—１８９２）——匈牙利

将军，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即１８４９

年６—９月是科莫恩要塞司令；革命失

败后流亡国外。—— 第１７３、２４７—

２４８、３４３、３５０、３５３、３５９、３６５、４２７、４４１、

４４４页。

克拉普卡，约瑟夫（Ｋｌａｐｋａ，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８６—

１８６３）——１８１９—１８３３年任泰梅什堡市

长；乔治·克拉普卡的父亲。——第

３５９页。

克雷姆维尔（Ｃｒｅｍｅｃｉｌｌｅ）——奥地利军

官，曾参加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第９２７页。

克雷斯蒂奇，尼古拉（Ｋｒｅｓｔｉ ，Ｎｉｃｏｌａｉ

１８２４—１８８７）——塞尔维亚政治活动

家，《斯拉夫南方报》主编（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耶拉契奇总督的秘书（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１８４９年为伏伊伏丁那地方行政

机关成员。——第２１８页。

克累尔费，卡尔（Ｃｌｅｒｆａｙｔ，Ｋａｒｌ１７３３—

１７９８）——奥地利元帅，１７９４—１７９５年

在反对法兰西共和国战争中任奥军总

司令。——第３１１页。

克罗格，格尔哈德·克里斯托夫（Ｋｒｏｇｈ，

Ｇｅｒｈａｒｄ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１７８５—１８６０）——丹

麦将军，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时

期任丹麦军队总司令（１８４８年７月—

１８４９年４月和１８５０年）。—— 第２８

页。

克吕格尔，弗里德里希（Ｃｒüｇｅｌ，Ｆｒｉｅｄ－

ｒｉｃｈ）——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但泽民

主俱乐部主席和民主主义报纸编辑

（１８４９）。——第４８５页。

克尼查宁，斯蒂凡·彼得罗维奇（Ｋｎｉｃǎ－

ｎｉｎ， Ｓｔｅｖａｎ， Ｐｅｔｒｏｖｉ  １８０７—

１８５５）——塞尔维亚政治活动家和国家

活动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曾指挥塞尔维亚

公国志愿部队参加伏伊伏丁那塞尔维

亚人与匈牙利军队的战争。—— 第

１７７、２１３—２１４、２２０、２４６、２５７、３００、３６９、

３７６、３８２、３９６、４００页。

孔茨（Ｋｕｎｚ死于１８４８年）——维也纳一

家机器制造厂的账房。——第７６页。

库尔默尔，弗兰茨（Ｋｕｌｍｅｒ，Ｆｒａｎｚ１８０６—

１８５３）——男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

１８４８年１２月起任不管部大臣。——第

１１４页。

奎维廷（Ｑｕｅｔｔｉｎｇ）——１８４８年为科伦警

官。——第２０页。

Ｌ

拉 德 茨 基，约 瑟 夫 （Ｒａｄｅｔｚｋｙ，

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６６—１８５８）——伯爵，奥地利

元帅，１８３１年起指挥意大利北部的奥

１１６人 名 索 引



军，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镇压了意大利的革

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第６３、

８０、８６、８９、９０、９８、９９、２７９、２８０、２８９、

２９０、３３５、３６２、３７５、４７０页。

拉蒂诺维奇，卡尔（Ｌａｔｉｎｏｖｉ ，Ｋａｒｌ）——

１８４９年任伏伊伏丁那最高法院院

长。——第２１７页。

拉多萨夫列维奇，泰奥多尔（Ｒａｄｏｓａｖｌｊｅ－

ｖｉ ，Ｔｈｅｏｄｏｒ）——奥地利上校和政治

活动家；塞尔维亚人；１８４９年２月起为

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中央委员会司法

部门负责人；彼得瓦尔登团管区司令；

奥 地 利 驻 贝 尔 格 莱 德 领 事

（１８５１）。——第１９４、２１７页。

拉 多 维 茨，约 瑟 夫 （Ｒａｄｏｗｉｔｚ，

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９７—１８５３）——普鲁士将军

和国家活动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法兰

克福国民议会右派领袖之一。——第

２６、２７页。

拉格尔海姆，埃利阿斯（Ｌａｇｅｒｈｅｉｍ，Ｅｌｉａｓ

１７９１—１８６４）——瑞典外交家，１８４８年

是驻丹麦特命全权公使。——第１０、１１

页。

拉罗什，贝奈狄克特（ＬａＲｏｃｈｅ，Ｂｅｎｅ－

ｄｉｋｔ１８０２—１８７６）—— 瑞士银行家，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邮政总局局长。——

第７３页。

拉马尔摩拉，阿尔丰索·费雷罗（ＬａＭａｒ

－ ｍｏｒａ，Ａｌｆｏｎｓｏ Ｆｅｒｒｅｒｏ １８０４—

１８７８）——意大利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在１８４９年战役中任师长；皮蒙特陆军

大臣（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７日—１２月１５

日、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９日、１８４９年１１月

—１８５５ 年、１８５６—１８５９）；后 为 首

相。——第２７９、２８０、２９１页。

拉莫里诺，杰罗拉莫（Ｒａｍｏｒｉｎｏ，Ｇｅｒｏ－

ｌａｍｏ１７９２—１８４９）——意大利将军；波

兰 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 革 命 的参 加 者；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指挥皮蒙特军队的伦巴

第第五师，他的行动使皮蒙特人遭受失

败；１８４９年５月按照皮蒙特军事会议的

决议被枪毙。——第２７９、２８８、２９０页。

拉姆贝格，格奥尔格·亨利希（Ｒａｍｂｅｒｇ，

Ｇｅｏｒｇ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８６—１８５５）——男爵，

奥地利中将，曾参加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１９０、１９２、２１１、

２３６、２４０、２６０、３０２、３０３、３１３、３５２页。

拉契奇，丹尼尔（Ｒａｓｔｉｃｈ，Ｄａｎｉｅｌ１７９４—

１８５３）——男爵，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

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第

３５４页。

拉 萨尔，斐迪南（Ｌａｓｓａｌｌｅ，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２５—１８６４）——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

家，律师；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曾参加莱茵省

的民主运动，六十年代初参加工人运

动，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

（１８６３）；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

会主义的派别。——第１８３、１８４页。

拉特（Ｒａｔｈ）——普鲁士律师，科伦１８４９

年５月２９日和３０日《新莱茵报》审判

案科尔夫的辩护人。——第５２９页。

拉沃，弗兰茨（Ｒａｖｅａｕｘ，Ｆｒａｎｚ１８１０—

１８５１）——德国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科伦

出席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

间派左翼；驻瑞士的帝国专员，１８４９年

６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巴登临时政府

成员；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

国外。——第５６页。

拉亚契奇，约瑟夫（Ｒａｊａｃｉ ，Ｊｏｓｉｆ１７８５—

１８６１）——卡尔洛维茨的大主教，１８４８

年为总主教，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曾领导塞尔

维亚民族运动的右派；１８４９年２月至８

月为伏伊伏丁那的执政者。—— 第

２１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０７、１１３、１１８、１２０、１５８、１９４、２１７、２４５、

２４６—２４７、２５５—２５６、２７２—２７３、３０１、

３１６、３２５、３３５、３６８、３８３、４００页。

拉 扎 尔，乔 治（Ｌａｓａｒ，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７—

１８６１）——伯爵，奥军上尉；匈牙利革命

军洪韦德上校；１８４８年１月向奥地利

司令部自首；被判处死刑，后改为十年

徒刑；１８５０年被释。——第１６２页。

莱 奥 波 德 一 世（Ｌｅｏｐｏｌｄ Ⅰ １７９０—

１８６５）—— 比 利 时 国 王（１８３１—

１８６５）。——第４７９页。

莱 奥 波 德 二 世（Ｌｅｏｐｏｌｄ Ⅱ １７９７—

１８７０）——托斯卡纳大公。——第１６８

页。

莱德勒尔，卡尔·约瑟夫（Ｌｅｄｅｒｅｒ，Ｋａｒｌ

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０—１８６８）——男爵，奥地利

少将，反对革命匈牙利的战争的参加

者，曾任奥地利中将符尔布纳伯爵第二

军某旅旅长。——第２１２页。

莱德勒尔，莫里茨（Ｌｅｄｅｒｅｒ，Ｍｏｒｉｔｚ生于

１８０９年）——男爵，奥军上校，后为中

将，在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期间任旅长。——第２５８页。

莱 盖迪奇，伊格纳茨（Ｌｅｇｅｄｉ Ｉｇ

ｎａｚ１７９１—１８６６）——奥军中将，曾参加

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２１３、２４１页。

莱宁根－威斯特堡，克里斯蒂安·弗兰茨

· 赛 拉芬（Ｌｅｉｎｉｇｅｎ－ Ｗｅｓｔｅｒｂｕｒｇ，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Ｆｒａｎｚ Ｓéｒａｐｈｉｎ １８１２—

１８５６）——伯爵，奥地利少将，后为中

将，曾参加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第１３７、１８７、２０７页。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Ｌｅｓｓｉｎｇ，

ＧｏｔｔｈｏｌｄＥｐｈｒａｉｍ１７２９—１７８１）——伟

大的德国作家，批评家和哲学家，十八

世纪著名的启蒙运动者之一。——第

３１、１３４页。

赖歇（Ｒｅｉｃｈｅ）——奥军上校，曾参加镇压

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

２５７页。

赖歇策尔（Ｒｅｉｃｈｅｔｚｅｒ）——男爵，奥军少

校，总司令的副官；曾参加镇压匈牙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第３６１页。

赖辛施佩格，奥古斯特（Ｒｅｉｃｈｅｎｓｐｅｒｇｅｒ，

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０８—１８９５）——德国法学家

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８年是普

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特利尔

地方法院院长；１８４９年起为科伦上诉

法院院长。——第９页。

勒尔丹茨（Ｒｏｈｒｄａｎｚ）——德国文学家；

１８４９年被马克思揭发为普鲁士警察局

密探。——第３６３页。

勒文费尔斯（Ｌｏｗｅｎｆｅｌｓ，Ｗ．）——德国民

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巴登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瑞士；１８４８年匿名发表的小册子

《第二次巴登共和派起义》的作者之

一。——第８３页。

勒泽尔，彼得·格尔哈德（Ｒｏｓｅｒ，ＰｅｔｅｒＧ

ｅｒｈａｒｄ１８１４—１８６５）——德国工人运动

活动家；雪茄烟工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

科伦工人联合会副主席；《自由、博爱和

劳动》报的发行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被告之

一；后来成为拉萨尔派。——第５１０

页。

雷茨，霍尔格尔·克里斯蒂安（Ｒｅｅｄｔｚ，

Ｈｏｌｇ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１８００—１８５７）—— 丹

麦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１８４８—１８５０

年丹麦—普鲁士战争期间是丹麦参加

和平谈判的全权代表，１８５０—１８５１年

任外交大臣。——第１０、３０页。

雷沃伊（Ｒéｖａｙ）——伯爵，奥地利王国驻

加里西亚专员。——第４４０页。

３１６人 名 索 引



里茨科，卡尔·冯（Ｒｉｃｚｋó，Ｋａｒｌｖｏｎ）——

匈牙利上校，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的参加者。——第１９０页。

里德泽尔，海尔曼，艾森巴赫男爵（Ｒｉｅｄｅ

－ｓｅｌ，Ｈｅｒｍａｎｎ，ＦｒｅｉｈｅｒｒｖｏｎＥｉｓｅｎ－

ｂａｃｈ死于１８４９年）——斗牛士骠骑兵

团少校，曾参加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第３５４页。

里廷豪森，莫里茨（Ｒｉｔｔｉｎｇｈａｕｓｅｎ，Ｍｏ－

ｒｉｔｚ１８１４—１８９０）——德国政论家，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曾为《新莱茵报》撰稿；科伦民主协会会

员。——第１８４页。

利迭尔斯，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

（ ， １７９０—

１８７４）——伯爵，俄军将军，１８４８年曾

任根据与土耳其政府的协议进驻多瑙

河两公国的的俄军军长；１８４９年参加

了同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军队展

开的军事行动。——第１５１、１８１、２６３、

３６１页。

利涅公爵，欧仁·拉莫拉尔（Ｌｉｇｎｅ，Ｅｕ－

ｇèｎｅＬａｍｏｒａｌ１８０４—１８８０）——比利时

外交家和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驻伦敦

大 使（１８３８），驻巴黎大使（１８４３—

１８４８），驻罗马大使（１８４８—１８４９），驻彼

得堡大使（１８５６）。——第３９页。

利希诺夫斯基，费利克斯（Ｌｉｃｈｎｏｗｓｋｉ，Ｆｅ

ｌｉｘ１８１４—１８４８）—— 公爵，普鲁士军

官，反动分子，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右翼；在１８４８年９月法兰克福起

义时被人民打死。——第５２７、５２８页。

林普勒尔（Ｒｉｍｐｌｅｒ，Ｏ．）——普鲁士退伍

的炮兵军官，１８４８年７月起任柏林市民

自卫团指挥官。——第４２页。

林特伦，威廉（Ｒｉｎｔｅｌｅｎ，Ｗｉｌｈｅｌｍ死于

１８６９年）——普鲁士国家活动家，曾任

司法大臣（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１８４９年４

月）；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

１８４９年为第一议院议员。——第４２

页。

卢卡维纳，乔治（朱罗）（Ｒｕｋａｗｉｎａ，Ｇｅｏｒｇ

（Ｄｚｕｒｏ）１７７７—１８４９）——男爵，奥地利

中将，克罗地亚人；曾参加镇压匈牙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第１２５、１４８、

１５３、１７７、１８０、１９２、１９４、２０７、２３６、２４４、

２４５、２５４、２６３、２６５、２７２—２７３、３００—

３０１、３１６、３３５、３７６、３８３—３８４、４３４页。

卢塞尔，弗洛里安（Ｌｕｓｓｅｒ，Ｆｌｏｒｉａｎ１８２０—

１８８９）——瑞士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总检察官，乌利州国民院议员（１８４８—

１８６０）。——第６１页。

鲁迪奇，约西普（Ｒｕｄｉ ，Ｊｏｓｉｐ）—— 男

爵，塞尔维亚民族运动活动家；１８４９年

是伏伊伏丁那地方行政机关领导人之

一。——第２１７—２１８页。

鲁维尼，贾科莫（Ｌｕｖｉｎｉ，Ｇｉａｃｏｍｏ１７９５—

１８６２）——瑞士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激

进主义者；１８４７年参加反宗得崩德的战

争；１８４８年起为德森州出席国民院的议

员。——第６８、６９、７２页。

路德维希·冯·雷申巴赫，哥特弗里德

（ＬｕｄｗｉｇｖｏｎＲｅ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Ｇｏｔｔ－

ｆｒｉｅｄ１７９２—１８８０）——男爵，奥军少将，

后为中将；在反对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匈牙利的战争期间任骑 兵旅旅

长。——第４２４页。

路易十四（ＬｏｕｉｓⅩⅣ１６３８—１７１５）——

法国国王（１６４３—１７１５）。—— 第１６

页。

路易十五（ＬｏｕｉｓⅩⅤ１７１０—１７７４）——

法国国王（１７１５—１７７４）。—— 第１６

页。

罗日埃，沙尔·拉图尔（Ｒｏｇ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

４１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Ｌａｔｏｕｒ１８００—１８８５）——比利时资产阶

级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自由党人；

１８４７—１８５２年任内务大臣。——第３９

页。

罗 若，山 道尔（Ｒóｚｓａ，Ｓáｎｄｏｒ１８１３—

１８７８）—— 匈牙利强盗部队首领，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参加匈牙利革命军的军

事行动。——第１６１页。

洛 鲍 威 尔，鲁 道 夫 （Ｌｏｈｂａｕｅｒ，

Ｒｕｄｏｌｆ）——德国政论家；三十年代由

于对激进主义信仰的迫害流亡法国，

后来去瑞士；四十年代回到柏林，在那

里成为反动报刊的撰稿人。——第

９０、９１、２３１页。

洛贝尔图斯，约翰·卡尔（Ｒｏｄｂｅｒｔｕｓ，Ｊｏ

ｈａｎｎＫａｒｌ１８０５—１８７５）——德国经济

学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

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是温和的自

由派政治活动家，普鲁士国民议会中间

派左翼的领袖。——第２６页。

洛布科维茨，弗兰茨·格奥尔格（Ｌｏｂ－

ｋｏｗｉｔｚ，ＦｒａｎｚＧｅｏｒｇ１８００—１８５８）——

公爵，奥地利军官和外交家；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作为上校参加了反对革命匈牙

利的战争。——第２３２、３５０、３５６页。

洛日耶伯爵，塞扎尔·德贝尔库尔（Ｌａｕ－

ｇｉｅｒ，Ｃéｓａｒ ｄｅ Ｂｅｌｌｅｃｏｕｒ １７８９—

１８７１）——托斯卡纳将军和军事著作

家，法国人；拿破仑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陆军大臣（１８４９年６月起）；１８５１年起

辞职。——第１６８页。

吕蒂曼，约翰·雅科布（Ｒüｔｔｉｍａｎｎ，Ｊｏ－

ｈａｎｎ－Ｊａｋｏｂ１８１３—１８７６）——瑞士法

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苏黎世州大会议议

员（１８４４—１８７２），联邦院议员（１８４８—

１８５４），参加 制定 １８４８年瑞 士宪

法。——第５９、６１页。

Ｍ

马 达拉斯，拉斯洛（Ｍａｄａｒáｓｚ，Ｌáｓｚｌó

１８１１—１９０９）——匈牙利政治活动家，

律师；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积

极参加者，国民会议中激进派领袖之

一，国防委员会委员，警务大臣（１８４８

年９月—１８４９年４月）；革命失败后流

亡美国。——第１１７、２３４、２４９、３０６页。

马蒂斯，安德烈亚斯（Ｍａｔｈｙｓ或Ｍａｔ－

ｔｈｙｓ，Ａｎｄｒｅｓｓ１８１７—１８７２）——瑞士国

家活动家，曾任伯尔尼州的一些行政职

务。——第４８、５１页。

马蒂亚斯·洪尼奥迪（ＭａｔｔｈｉａｓＨｕｎｙ－

ａｄｉ１４４３—１４９０）—— 匈 牙 利 国 王

（１４５８—１４９０）；实行国内集权政策，建

立常备军以抵抗威胁匈牙利独立的奥

斯曼帝国。——第２４９页。

马尔科夫斯基，伊格纳茨（Ｍａｌｋｏｗｓｋｙ，Ｉｇ

ｎａｚ１７８４—１８５４）——奥地利中将，曾参

加 镇 压 匈 牙 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 革

命。—— 第１８２、１８７、２１３、２１４、２５３、

２５４、２６８、２８２—２８３、２９９、３４４、３６９页。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６６—１８３４）——英国

教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

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５０５

页。

马 克，约 瑟 夫（Ｍａｃｈ，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１０—

１８６８）——匈牙利革命军中校，１８４９年

为科莫恩要塞炮兵司令；革命失败后

流亡国外。——第２９６、４０５页。

马克思，埃德加尔（Ｍａｒｘ，Ｅｄｇａｒ１８４７—

１８５５）——马克思的儿子。——第４８６

页。

马克思，卡尔（Ｍａｒｘ，Ｋａｒｌ１８１８—１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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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材料）。——第１８４、４７９—４８４、

４８６、５００、５０１、５０３—５０６、５１０、５１２、

５１４—５２０、５２２、５２４—５２５、５３３页。

马 克 思，劳 拉（Ｍａｒｘ，Ｌａｕｒａ１８４５—

１９１１）——马克思的二女儿，法国工人

运动活动家；１８６８年起为保尔·拉法

格的妻子。——第４８６页。

马克思，燕妮（Ｍａｒｘ，Ｊｅｎｎｙ１８１４—１８８１）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ｖｏｎＷｅｓｔｐｈａ－

ｌｅｎ）——马克思的妻子，他的忠实朋友

和助手。——第４８６页。

马 克 思，燕 妮（Ｍａｒｘ，Ｊｅｎｎｙ１８４４—

１８８３）——马克思的大女儿，新闻工作

者，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１８７２年起为

沙尔·龙格的妻子。——第４８６页。

马 利 耶，埃蒂耶纳（Ｍａｒｉｌｌｅｙ，Ｅｔｉｅｎｎｅ

１８０４—１８８９）——瑞士神父，夫赖堡主

教（１８４６—１８７９），夫赖堡１８４８年１０月

２４日反民主暴乱的煽动者。——第６２

页。

马木拉，拉扎鲁斯（Ｍａｍｕｌａ，Ｌａｚａｒｕｓ

１７９５—１８７８）——男爵，奥地利上校，后

为中将，曾参加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第４１８页。

马纳拉，卢查诺（Ｍａｎａｒａ，Ｌｕｃｉａｎｏ１８２５—

１８４９）——意大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的著名活动家；米兰人民起义时为伦巴

第步兵营营长（１８４８年３月）；曾在伦

巴第北部组织游击战反抗奥军；１８４９

年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参加者；在同法

国干涉者的战斗中阵亡。——第２８８

页。

马志尼，朱泽培（Ｍａｚｚｉｎ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１８０５—

１８７２）——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

一，１８４９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

脑，是争取意大利统一斗争的鼓舞者之

一。——第８９页。

迈尔霍费尔，斐迪南（Ｍａｙｅｒｈｏｆｅｒ，Ｆｅｒ－

ｄｉｎａｎｄ１７９８—１８６９）——男爵，奥地利

上校，后为中将；１８４３—１８４８年任奥地

利驻贝尔格莱德领事；１８４９年５月起

为伏伊伏丁那和巴纳特地区的总司

令。—— 第１３６、３３４、３３５、３８４、４００、

４１０、４１５页。

曼托伊费尔，奥托·泰奥多尔（Ｍａｎｔｅｕｆ－

ｆｅｌ，Ｏｔｔｏ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０５—１８８２）——男

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

（１８４８—１８５０）， 首 相 （１８５０—

１８５８）。——第２７０、３６３、３７３、４４８、５１４、

５１５、５１７、５１８、５２０页。

毛 奇，卡 尔（Ｍｏｌｔｋｅ，Ｋａｒｌ １７９８—

１８６６）——伯爵，什列斯维希—霍尔施

坦的国家活动家，１８４８年９月起为什

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临时政府的主

席。——第３１页。

梅利奈，弗朗索瓦（Ｍｅｌｌｉｎｅｔ，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１７６８—１８５２）——比利时将军；１８３０年

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和比利时民主主

义运动的参加者；里斯康土案件的被告

之一，被判处死刑，后改为三十年徒刑；

１８４９年９月被赦免。——第３９页。

梅 萨 罗 什，拉 扎 尔（Ｍèｓｚàｒｏｓ，Ｌａｚａｒ

１７９６—１８５８）——匈牙利军事活动家

和政治活动家，鲍蒂扬尼政府陆军部

长（１８４８年３—９月），１８４８年９月起为

国防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土

耳其，后来流亡英国和美国。——第

１１４、１３９、１８９、２４９、３６１页。

梅 特 涅， 热 尔 曼 （Ｍｅｔｔｅｒｎｉｃｈ，

Ｇｅｒｍａｉ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和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

法兰克福起义的参加者（１８４８年９

月），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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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民军司令。——第７１页。

门 根，卡 尔（Ｍｅｎｇｅｎ，Ｋａｒｌ１７７４—

１８５１）——男爵，奥地利少将，后为中

将，曾参加镇压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第１２５、２０７页。

蒙 钦 格 尔，约 瑟 夫 （Ｍｕｎｚｉｇｅｒ，

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９１—１８５５）——瑞士政治活

动 家，自由主义者，联邦院议员

（１８４８—１８５５），１８５１年任瑞士联邦主

席。——第６７、７３、７８页。

蒙特库科利，阿尔伯特（Ｍｏｎｔｅｃｕｃｃｏｌｉ，Ａｌ

ｂｅｒｔ１８０２—１８５２）——伯爵，奥地利上

校，意大利人；曾参加镇压１８４８年维也

纳十月起义和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第１１７页。

蒙特努奥沃，威廉·阿尔布雷希特（Ｍｏｎ

－ｔｅｎｕｏｖｏ，ＷｉｌｈｅｌｍＡｌｂｒｅｃｈｔ１８２１—

１８９５）——公爵，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

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第

２１０页。

弥勒，托比（托比亚斯）（Ｍüｌｌｅｒ，Ｔｏｂｙ

（Ｔｏｂｉａｓ）１７９５—１８７５）——瑞士上校，

以瑞士雇佣兵团长的身分参加镇压那

不勒斯革命（１８４８）和征讨罗马共和国

（１８４９）。——第８９、９８页。

米蒂奇，约瑟夫（Ｍｉｔｉ ，Ｊｏｓｉｐ）——１８４９

年 任 伏 伊伏丁 那最高法院副院

长。——第２１７页。

米尔巴赫，奥托（Ｍｉｒｂａｃｈ，Ｏｔｔｏ）——退伍

的普鲁士炮兵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

１８４９年五月起义时期任爱北斐特城防

司令；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第

５２１页。

米尔德，卡尔·奥古斯特（Ｍｉｌｄｅ，ＫａｒｌＡｕ

ｇｕｓｔ１８０５—１８６１）——西里西亚大工厂

主，德国自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一；

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长（５—６

月），属于右派，汉泽曼和奥尔斯瓦特内

阁的贸易大臣（６—９月）。——第８页。

米 格 尔，唐（Ｍｉｇｕｅｌ，Ｄｏｍ １８０２—

１８６６）—— 葡 萄 牙 国 王（１８２８—

１８３４）。——第４２页。

米哈伊洛维奇，斯特雷特科（Ｍｉｃｈａｉｌｏ－ｖｉ

 ，Ｓｔｒｅｔｋｏ）——１８４９年为伏伊伏丁那

地方行政机关成员。——第２１７页。

米罗纽克，比尔拉（Ｍｉｒｏｎｙｕｋ，Ｂｉｒｌａ）——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卢·科贝利察领导

下的布柯维纳农民反封建运动的参加

者。——第３７１、３７２页。

米努托利，尤利乌斯（Ｍｉｎｕｔｏｌｉ，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０

５—１８６０）——普鲁士官员和外交官，

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是柏林警察总监。——

第４３页。

米歇尔（Ｍｉｃｈｅｌ）——１８４８年是侨居瑞士

的德国流亡者的机关报《革命》的编辑

之一。——第８４页。

米歇尔，格奥尔格（Ｍｉｃｈｅｌ，Ｇｅｏｒｇ１８０４—

１８６７）——瑞士军官和政治活动家，反

宗得崩德战争的参加者，国民院议员

（１８４８—１８６０）。——第５４、７２页。

莫 尔，约 瑟 夫（Ｍｏｌｌ，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１２—

１８４９）——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

动家；职业是钟表匠；正义者同盟领导

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委员，１８４８年７—９月是科伦工人联合

会的主席，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

会委员；１８４８年科伦九月事件后流亡

伦敦，不久改名回到德国，在各地进行

宣传鼓动；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

义的参加者，在牟尔克城战役中牺

牲。——第３４、３６、４８３、４８４页。

莫加，约翰（亚诺什）（Ｍｏｇａ，Ｊｏｈａｎｎ（Ｊá－

ｎｏｓ）１７８５—１８６１）——公爵，奥地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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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匈牙利人；匈牙利革命军将军，主张

同哈布斯堡王朝妥协；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３０

日匈牙利军队在施韦哈特附近遭到失

败后被免去司令职务；革命被镇压后被

判处二十年苦役。——第１６２页。

莫莱特（Ｍｏｒｒｅｔ）——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杜

塞尔多夫的典狱长。——第１８３页。

莫伊拉特，乔治（Ｍａｉｌａｔｈ，Ｇｙｏｒｇｙ１７８６—

１８６１）——匈牙利国家活动家，最高法

官（１８３９—１８４８），国民会议上议院议长

（１８４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主张

同哈布斯堡王朝妥协。——第３２１页。

莫伊泽巴赫，冯（Ｍｅｕｓｅｂａｃｈ，ｖｏｎ）——普

鲁士官员，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

员，属于右派。——第３６３页。

穆拉维约夫（卡尔斯基），尼古拉·尼古拉

也维奇（ （ ），

１７９４—１８６６）—— 俄国将

军，匈牙利革命开始后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

任集结在俄罗斯帝国边境的掷弹兵军

长。——第３４４页。

Ｎ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Ｎａｐｏ－

Ｌéｏｎ Ⅰ，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

１８２１）—— 法国皇帝（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

１８１５）。——第１２、１１５、１３５、１４４、１６０、

２５４、３０９、３４２、４３７页。

奈弗，弗里德里希（Ｎｅｆｆ，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２１—

１８４９）——德国排字工人，１８４８年巴登

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瑞士；１８４８年匿

名发表的小册子《第二次巴登共和派起

义》的作者之一。——第７１、８３页。

奈弗，威廉（Ｎｅｆｆ或Ｎａｆ，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２—

１８８１）——瑞士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联邦院议员，瑞

士总统（１８５３）。——第４９、６７、８１页。

瑙特，斯蒂凡·阿道夫（Ｎａｕｔ，Ｓｔｅｐｈａｎ

Ａｄｏｌｆ）——科伦商人，《新莱茵报》的发

行负责人助理之一。——第４９３页。

尼尔，弗里德里希·范·德尔（Ｎüｌ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ｖａｎｄｅｒ１８０９—１８５４）——奥

军上校，后为将军；曾参加镇压匈牙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第１１０、２５３

页。

尼 古 拉 一 世（ Ⅰ １７９６—

１８５５）——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２５—

１８５５）。—— 第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７、４０５、

４１１、４３５页。

尼科洛维乌斯，格奥尔格·亨利希·弗兰

茨 （Ｎｉｃｏｌｏｖｉｕｓ， Ｇｅｏｒｇ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Ｆｒａｎｚ）——普鲁士法官；１８４８年任莱茵

省总检察官。——第１８３、１８４页。

尼克尔（Ｎüｃｋｅｌ）——１８４８年为科伦市议

会议员。——第４０页。

尼 亚 里，帕 尔（Ｎｙáｒｙ，Ｐáｌ１８０６—

１８７１）——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的参加者，自由贵族的温和派代表；

１８４８年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在国民会

议 中 属 于 右 翼，所 谓 的“和 平

派”。——第２４８页。

努根特，阿尔伯特·欧根·拉伐尔（Ｎｕ－

ｇｅｎｔ，ＡｌｂｅｒｔＥｕｇｅｎＬａｖａｌ生于１８１６

年）——伯爵，奥地利上校，曾参加镇压

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努根特·

拉伐尔的儿子。——第３６６、３９６、４０９、

４１０页。

努根特，拉伐尔，西米斯伯爵（Ｎｕｇｅｎｔ，

Ｌａｖａｌ，ｃｏｍｔｅｄｅＷｅｓｔｍｅａｔｈ１７７７—

１８６２）——奥地利炮兵总监，后为元帅，

曾参加镇压意大利和匈牙利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１０４、１１０、１２３、

１２６、１２７、１３７、１４３、１４９、１６５、２００、２０７、

２０８、２３６、２５６、２５８、２９６、３１０、３６０、３６５、

８１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３６６、３７５、３７６、３８２、３９６、４０９、４１０、４１８

页。

诺伊豪斯，卡尔（Ｎｅｕｈａｕｓ，Ｋａｒｌ１７９６—

１８４９）——瑞士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自

由主义者；１８４１年任联邦代表会议议

长，１８４８年为国民院议员。——第８０、

９３页。

诺伊曼（Ｎｅｕｍａｎｎ）——普鲁士将军，普鲁

士国王的总侍卫官。——第１０、１１页。

Ｐ

帕尔菲，约翰（亚诺什）（Ｐａｌｌｆｙ，Ｊｏｈａｎｎ

（Ｊáｎｏｓ）１７９７—１８７０）——奥地利中将，

匈牙利大地主；１８４８年为国防委员会

委员和匈牙利国民会议议员；主张同哈

布斯堡王朝妥协；后来完全倒向该王朝

一边。——第１２６页。

帕尔科维奇（Ｐａｌｋｏｗｉｃｈ）——１８４９年任格

兰法官。——第１１７页。

帕拉茨基，弗兰蒂舍克（Ｐａｌａｓｋ ，Ｆｒａｎ－

ｔｉｓｅｋ１７９８—１８７６）——捷克历史学家

和哲学家；捷克民族运动的活动家；资

产阶级自由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进行

宣传奥地利斯拉夫主义纲领的活动；任

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主席（１８４８年

６月）；四十年代末为奥地利国会议

员。——第４６９页。

帕拉维奇尼，阿尔丰斯太（Ｐａｌｌａｖｉｃｉｎｉ，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ｔｈｅｙ１８０７—１８７５）——伯爵，

匈牙利大地主。——第３０４页。

帕洛齐，拉斯洛（Ｐａｌóｃｚｙ，Ｌáｓｚｌó１７８３—

１８６１）——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匈牙利

国民会议议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国民会议

上诉委员会委员。——第２７１页。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Ｐａｌ

－ｍｅｒｓｔｏｎ，ＨｅｎｒｙＪｏｈｎＴｅｍｐｌｅＶｉｓ－

ｃｏｕｎｔ１７８４—１８６５）——英国国家活动

家，初为托利党人，１８３０年起为辉格党

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外交大

臣（１８３０—１８３４、１８３５—１８４１和１８４６—

１８５１），内务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首相

（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和１８５９—１８６５）。——第

２２６页。

帕 斯 凯 维 奇，伊 万 · 费 多 罗 维 奇

（ ， １７８２—

１８５６）——俄国元帅，１８４９年为参加镇

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俄军的

总司令。——第３１９页。

帕斯科维奇（Ｐａｓｋｏｗｉ ）——１８４９年为

伏伊伏丁那地方行政机关成员。——

第２７２页。

帕托夫，埃拉斯穆斯·罗伯特（Ｐａｔｏｗ，

Ｅｒａｓｍｕ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０４—１８９０）—— 男

爵，普鲁士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曾任

康普豪森内阁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大

臣（１８４８年４—６月）。——第８页。

佩尔采尔，莫里茨（Ｐｅｒｃｚｅｌ，Ｍｏｒｉｔｚ１８１１—

１８９９）——匈牙利将军，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

其，后流亡英国。——第１１８、１４１、２０７、

２１９、２２２、２２５、２２６、２５１、２８５、２８６、３６０、

３６８、３７１、３７５、３９５、４００、４０２、４２０、４３４、

４４３、４４６、４５１页。

蓬格拉茨（Ｐｏｎｇｒáｃｚ）——伯爵，１８４９年任

驻加里西亚奥地利王国专员。——第

４４０页。

皮阿托利（Ｐｉａｔｔｏｌｉ）——奥地利少校，曾参

加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

１１１页。

皮奥达，卓万·巴蒂斯塔（Ｐｉｏｄａ，Ｇｉｏｖａｎ－

Ｂａｔｔｉｓｔａ１８０８—１８８２）——瑞士法学家

和政治活动家，外交家；反宗得崩德战

争（１８４７）的参加者；国民院议员

（１８４８—１８５４）。—— 第５２、５４、５５、７２

９１６人 名 索 引



页。

皮 尔，罗 伯 特（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２２—

１８９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议会议员，曾任伯尔尼代办（１８４７年—

１８４９年２月）。——第７３页。

皮泰，莱昂（Ｐｉｔｔｅｔ，Ｌｅóｎ１８０６—１８５８）——

瑞士政治活动家，弗里布尔州大会议议

员（１８３７—１８４６、１８４８—１８５６），反宗得

崩德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４７），在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１８５１和１８５３年完成了许多外交

使命。——第４９页。

普弗尔，约瑟夫（Ｐｕｆｆｅｒ，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１—

１８７２以后）——奥地利上校，后为将

军，第九边屯区（彼得瓦尔登）步兵团团

长，曾参加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第３３２页。

普赫纳，安东（Ｐｕｃｈｎｅｒ，Ａｎｔｏｎ１７７９—

１８５２）—— 男爵，奥地利将军，反对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匈牙利的战争的参

加者；驻特兰西瓦尼亚的奥军指挥

官。—— 第１１６、１１７、１２０、１２５、１４５、

１５１—１５４、１７４、１８０、１８６、１８７、１９１、１９９、

２０６、２１６、２４１、２４８、２５２—２５４、２７４、２７６、

２７７、２８１、２８２、３０７、３１６、３１７、３２３、３２４、

３３２、３６０、３６９、３７６、３８２、３９６、４００、４２６

页。

Ｑ

齐格勒，保尔·卡尔·爱德华（Ｚｉｅｇｌｅｒ，

ＰａｕｌＫａｒｌＥｄｕａｒｄ１８００—１８８２）——瑞

士上校，政治活动家，反宗得崩德战争

时期（１８４７）任师长，国民院议员

（１８４８—１８６６）。——第５２、５４页。

齐塔（Ｚｉｔｔａ）——奥地利将军，工兵部队旅

长；曾参加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第４０９页。

齐 万 诺 维 奇，雅 柯 夫（Ｚｉｖａｎｏｖｉ  ，

Ｊａｋｏｖ）——１８４９年为伏伊伏丁那地方

行政机关成员。——第２１７、２７２页。

乔里奇，安东，蒙特克雷托男爵（Ｃｏｒｉｃ，

Ａｎｔｕｎ，ｂａｒｕｎｄｅＭｏｎｔｅＣｒｅｔｏ１７９５—

１８６４）——奥地利将军，克罗地亚人；镇

压１８４８年维也纳十月起义和反对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匈牙利的战争的参

加 者。—— 第 １０３—１０４、１２４、１４９、

２７５、３５４、３８２、３９１、３９３、４１８、４２２页。

切尔诺维奇（Ｃｚｅｒｎｏｖｉｃｈ）——上尉，曾作

为奥军组成部分的罗马尼亚部队指挥

官参加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第１２５页。

切希，亨利希·路德维希（Ｔｃｈｅｃｈ，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８９—１８４４）—— 普鲁士

官员，１８３２—１８４１年是施托尔科夫（普

鲁士）市长，民主主义者；因谋刺国王弗

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被处死刑。——

第１３３页。

屈贝克，卡尔·弗里德里希（Ｋüｂｅｃｋ，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８０—１８５５）——男爵，奥地

利财政大臣（１８４０年—１８４８年３月）；

辞职后完成奥地利政府和奥地利国家

银行领导集团委托的一些任务。——

第２６７、２９５页。

屈韦特尔，弗里德里希（Ｋüｈｌｗｅｔｔｅｒ，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９—１８８２）—— 普鲁士国

家活动家，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的

内务大臣（１８４８年６—９月）；后任杜塞

尔多夫行政区长官，威斯特伐里亚省总

督。——第５０６页。

Ｒ

热那亚公爵——见斐迪南多－阿尔伯托

－阿梅德奥。

Ｓ

萨尔盖特，胡贝尔特（Ｓａｌｇｅｔ，Ｈｕｂｅｒｔ）——

０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８４８年是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

第２７页。

萨瓦公爵——见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

塞 切 尼，伊 什 特 万 （Ｓｚéｃｈｅｎｙｉ，

Ｉｓｔｖáｎ１７９２—１８６０）——伯爵，匈牙利

政治和社会活动家，大地主；争取从上

面进行改革；１８４８年３—９月任鲍蒂

扬尼政府交通部长。——第２１７页。

塞韦尔，阿克森太（Ｓｅｖｅｒ，Ａｘｅｎｔｅ）——特

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民族运动活动

家，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建立的特兰西瓦尼亚

的罗马尼亚民族行政机关的成员（行政

长官）；曾作为奥军组成部分的罗马尼

亚武装部队领导人参加镇压匈牙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第２６４页。

赛亚斯，胡安·安东尼奥（Ｚａｙａｓ，ＪｕａｎＡｎ

ｔｏｎｉｏ）——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任西班牙驻

瑞士大使。——第７９页。

沙 佩尔，卡尔（Ｓｃｈａｐｐｅｒ，Ｋａｒｌ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

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

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

１８４９年２—５月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主

席。—— 第２０—２４、３４、１８４、４８３、５１６

页。

舍弗尔（Ｓｃｈｅｆｆｅｒ，Ｈ．—）——佐林根民主

协会会员。——第５１６页。

施蒂尔默，巴托洛缪斯（Ｓｔüｒｍｅｒ，Ｂａｒ－

ｔｈｏｌｏｍａｕｓ１７８７—１８０３）——伯爵，奥地

利外交家，１８４９年２月任驻君士坦丁堡

的使节。——第２１８页。

施莱根施坦，路德维希，罗特男爵（Ｓｃｈｒｅｃ

－ｋｅｎｓｔｅｉｎ，Ｌｕｄｗｉｇ，ＦｒｅｉｈｅｒｒＲｏｔｈｖｏｎ

１７８９—１８５８）——普鲁士将军，１８４８年

６—９月任陆军大臣。——第８页。

施莱尼茨，亚历山大（Ｓｃｈｌｅｉｎｉｔｚ，Ａｌｅｘａｎ－

ｄｅｒ１８０７—１８８５）——伯爵，普鲁士国家

活动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臣（１８４８

年 ６ 月、 １８４９—１８５０、 １８５８—

１８６１）。——第８页。

施勒德尔（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１８４８年为科伦

监狱看守。——第１５页。

施利克，弗兰茨·亨利希（Ｓｃｈｌｉｃｋ，Ｆｒａｎｚ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８９—１８６２）——伯爵，奥地

利将军，曾参加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５、

１０９、１１１、１１３、１２０、１２３、１２４、１３８、１３９、

１４９—１５０、１６３、１６４、１７０—１７３、１７５—

１７６、１８９—１９０、２０２—２０４、２０９—２１１、

２１６、２２３、２２４、２４３、２４４、２５０、２６２、２６３、

２６５、２６７、２７５、２７６、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７、２９２、

２９８、３０２—３０４、３１３、３１４、３３０、３４２、３４３、

３５０—３５４、３５７、３６１、３６８、３７４、４０３、４０４、

４０８、４２２、４２９、４３３、４４３、４４４页。

施梅林，安东（Ｓｃｈｍｅｒｌｉｎｇ，Ａｎｔｏｎ１８０５—

１８９３）——奥地利国家活动家，自由党

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

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１８４８年任帝

国内务大臣（７—１２月），首相兼外交大

臣（９—１２月）。——第７１页。

施穆茨（Ｓｃｈｍｕｔｚ），——奥地利上尉，曾参

加 镇 压 匈 牙 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 革

命。——第２１２页。

施奈德，约翰奈斯（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１７９２—１８５８）——瑞士国家活动家；立

宪议会和伯尔尼州大会议议员（１８３１

年 起）；国 民 院 议 员 （１８４８—

１８５０）。——第２２９页。

施尼德，安东（Ｓｃｈｎｙｄｅｒ，Ａｎｔｏｎ）——瑞士

政治活动家。——第４９页。

施佩克尔（Ｓｐｅｃｋｅｒ）——１８４８年为维也纳

一家机器制造厂经理。——第７５、７６

页。

１２６人 名 索 引



施皮格尔－博林豪森（Ｓｐｉｅｇｅｌ－Ｂｏｒｌｉｎｇ－

ｈａｕｓｅｎ）——普鲁士官员，１８４８年为杜

塞尔多夫的行政区长官。——第８２

页。

施珀尔（Ｓｐｏｌｌ死于１８４９年）——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为匈牙利革命军少校。——第

１７３页。

施塔迪昂，弗兰茨（Ｓｔａｄｉｏｎ，Ｆｒａｎｚ１８０６—

１８５３）——伯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镇

压加里西亚和捷克民族解放运动的策

划者之一，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任内务大

臣。——第２７２、２８４、３８８、４１５、４３５页。

施太林，约翰·雅科布（Ｓｔｅｈｌｉｎ，Ｊｏｈａｎｎ

Ｊａｋｏｂ１８０３—１８７９）——瑞士上校和政

治活动家，１８４８—１８５３年为国民院议

员。——第７３页。

施泰德曼，卡尔（Ｓｔｅｄｍａｎｎ，Ｋａｒｌ１８０４—

１８８２）——普鲁士资产阶级政治活动

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１８４８年在马尔

摩签订停战协定的全权代表，驻什列斯

维希—霍尔施坦的帝国专员（１８４８年９

月—１８４９年３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议员，属于中间派。—— 第５２８、５３０

页。

施泰格尔，雅科布·罗伯特（Ｓｔｅｉｇｅｒ，Ｊａ－

ｋｏｂ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０１—１８６２）——瑞士政治

活动家，自由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

国民院议长。——第５１、６８、７８、８３页。

施泰因（Ｓｔｅｉｎ）——在反对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匈牙利的战争时期为塞尔维亚军

军官。——第３００、３０１页。

施泰因（Ｓｔｅｉｎ）——１８４９年为伏伊伏丁那

地方行政机关成员。——第２１８页。

施坦普弗利，雅科布（Ｓｔａｍｐｆｌｉ，Ｊａｋｏｂ

１８２０—１８７９）——瑞士国家活动家，激

进主义者；１８４６—１８５０年为伯尔尼州

政府成员，实行新征税制度；四十至五

十年代是《伯尔尼报》编辑。——第９３

页。

施特克，让·雅各（Ｓｔｅｃｋ，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８００—１８６１）——瑞士政治活动家；文

学教授；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为纽沙特尔州

政府成员。——第６２页。

施特罗巴赫，安东宁（Ｓｔｒｏｂａｃｈ，Ａｎｔｏｎｉｎ

１８１４—１８５６）——捷克律师，民族运动

活动家，坚持亲奥地利方针；１８４８年为

奥地利国会议长。——第４６９页。

施特伦，约翰·巴蒂斯特（Ｓｔｒｅｎｇ，Ｊｏ－

ｈａｎｎＢａｔｔｉｓｔａ１８０８—１８８３）——瑞士法

学家和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８年为联邦院

议员，后为国民院议员。——第４９页。

施图尔，路德维特（Ｓｔúｒ，Ｌ’ｕｄｖíｔ１８１５—

１８５６）——斯洛伐克文学家，政论家和

语文学家，民族运动领袖之一；在反对

匈牙利贵族的大国主义政策的同时，走

上了和奥地利君主专制联合反对匈牙

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道路，后来宣

传泛斯拉夫主义思想。—— 第１９３、

２２２、２４７、２６０页。

施图特尔海姆，约翰（Ｓｔｕｔｔｅｒｈｅｉｍ，Ｊｏ－

ｈａｎｎ１８０３—１８７０）——男爵，奥地利上

校，曾参加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第２５３页。

施 托 斯，帕 尔（Ｓｔｏｏβ，Ｐáｌ１８０６—

１８６２）——克罗地亚教士和诗人，爱国

主义诗歌的作者。——第１７９页。

施托亚科维奇，阿列克塞（Ｓｔｏｉａｃｋｏｖｉ ，

Ａｌｅｋｓａ生于１８２２年）——塞尔维亚作

家；塞尔维亚民族运动的参加者；１８４９

年为伏伊伏丁那地方行政机关成

员。——第２１７页。

施托亚科维奇，乔治（Ｓｔｏｉａｋｏｖｉ ，Ｇｅｏｒ－

ｇ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塞尔维亚民族运

动的参加者。——第３０８页。

２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施瓦尔岑堡，埃德蒙（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ｎｂｅｒｇ，Ｅｄ

ｍｕｎｄ１８０３—１８７３）——奥地利将军，曾

参加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和匈牙

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第２０２、２７３页。

施瓦尔岑堡，费利克斯（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ｎｂｅｒｇ，

Ｆｅｌｉｘ１８００—１８５２）——公爵，奥地利反

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１８４８年１０

月维也纳起义被镇压后任首相兼外交

大臣。——第２６７、２８４、３８８、４２０、４３５

页。

施万贝克，欧根·亚历克西斯（Ｓｃｈｗａｎ－

ｂｅｃｋ，ＥｕｇｅｎＡｌｅｘｉｓ１８２１—１８５０）——

德国资产阶级新闻记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为《科伦日报》编委。——第１１３、１２１、

１２８、１３１、１３２、３０８、４５４页。

舒耳茨，路易（Ｓｃｈｕｌｚ，Ｌｏｕｉｓ）——科伦商

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莱茵报》的

发行负责人，《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

助理之一。——第４９３页。

舒尔齐希，弗兰茨·约瑟夫（Ｓｃｈｕｌｔｚｉｇ，

Ｆｒａｎｚ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８７—１８６４）——男爵，奥

地利中将，曾参加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１３８、１７０、１７１、

２０３、２２３、２９４页。

舒尔特尔（Ｓｃｈｕｒｔｅｒ）——奥地利将军，曾

参加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第１６７、３２３页。

舒普利卡茨，斯蒂凡（Ｓｕｐｌｉｋａｃ，Ｓｔｅｖａｎ

１７８６—１８４８）——奥古林边屯团上校，

后为少将；塞尔维亚人；１８４８年５月由

伏伊伏丁那全体会议选为地方长官（塞

尔维亚军队总司令），１８４８年１０月至

１２月担任此职。——第１１４、１７９页。

舒普利卡茨，约翰（Ｓｕｐｌｉｋａｃ，Ｊｏｖａｎ）——

１８４９年为伏伊伏丁那地方行政机关成

员，财政经济部门的长官。——第２１７、

２７２页。

司徒卢威，古斯塔夫（Ｓｔｒｕｖｅ，Ｇｕｓｔａｖ

１８０５—１８７０）——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职业是记者；１８４８年巴登起义

和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

者之一；革命失败后逃离德国；曾站在

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７８

页。

斯蒂凡（Ｓｔｅｐｈａｎ１８１７—１８６７）——奥地利

大 公，１８４７—１８４８ 年 任 匈 牙 利 督

军。——第３１９—３２１页。

斯蒂凡·杜善（ＳｔｅｐｈａｎＤｕｓａｎ１３０８左右

—１３５５）—— 塞尔维亚国王（１３３１年

起），皇帝（１３４６—１３５５），幅员辽阔的塞

尔维亚—希腊帝国的创立者。——第

２１３页。

斯 坦 科 维 奇，约 翰 （Ｓｔａｎｋｏｖｉé，

Ｊｏｈａｎｎ）——１８４９年为伏伊伏丁那地

方行政机关成员。——第２１７页。

斯坦诺耶维奇，米利伊（Ｓｔａｎｏｊｅｖｉ ，Ｍｉ－

ｌｉｉ）——曾参加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的塞尔维亚公国部队的司

令。——第３００页。

斯特拉蒂米洛维奇，乔治（Ｓｔｒａｔｉｍｉｒｏｖｉ ，

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２２—１９０８）——塞尔维亚政治

活动家；１８４８年为伏伊伏丁那塞尔维亚

民族运动的自由派领袖；后来转到反革

命阵营方面去了。—— 第１０７、１１３、

１１４、１１８、１２０、１２９、１５８、１９４、２３５、２４５、

２５６、２５７、４００、４０２、４０９页。

斯特明格尔（Ｓｔｍｉｎｇｅｒ）——１８４９年为伏

伊伏丁那地方行政机关成员。——第

２１８页。

斯韦托扎祖利蒂奇（Ｓｖｅｔｏｚａｚｕｌｉｔｉ ）——

１８４９年是伏伊伏丁那地方行政机关成

员。——第２１８页。

索 萨伊，安东（Ｓｏｓｓａｙ，Ａｎｔｏｎ１７９０—

３２６人 名 索 引



１８７４）——男爵，奥地利将军，曾参加

镇 压 匈 牙 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 革

命。——第１０３、２１２、３２７页。

Ｔ

太希伯特（Ｔｅｉｃｈｂｅｒｔ）——奥地利少校，曾

参加镇压匈牙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第３１７页。

泰奥多罗维奇，库兹曼·冯（Ｔｅｏｄｏｒｏｖｉ

 ，Ｋｕｓｍａｎｖｏｎ１７８７—１８５８）——奥地

利将军，塞尔维亚人；反对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匈牙利的战争的参加者。——

第１０４、１１９、１２５、１３６、１３７、１５８、１９２、

１９４、２０７、２１３、２２６、２３６、２４４、２４５、２５５、

２５６、２７３、２８７、３０９、３３１、３３５、３９６、４０２、

４５１页。

坦纳，卡尔·鲁道夫（Ｔａｎｎｅｒ，ＫａｒｌＲｕ－

ｄｏｌｆ１７９４—１８４９）——瑞士诗人和政治

活动家，国民院议员（１８４８年）。——

第４９页。

唐尼采蒂，加埃塔诺（Ｄｏｎｉｚｅｔｔｉ，Ｇａｅｔａｎｏ

１７９７—１８４８）——意大利作曲家。——

第７１页。

特 罗 格，约 翰（Ｔｒｏｇ，Ｊｏｈａｎｎ１８０７—

１８６７）——瑞士政治活动家，国民院议

员（１８４８—１８５７），１８５２年为国民院议

长。——第４９页。

Ｗ

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弗兰茨·莱奥

（Ｗａｌｄｅｃｋ，ＢｅｎｅｄｉｋｔＦｒａｎｚＬｅｏ１８０２—

１８７０）——德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

激进派，职业是律师；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

国民议会左翼领导人之一和副议

长。——第２６页。

瓦尔赞，格奥尔格（Ｗａｒｓａｎ，Ｇｅｒｏｇ）——

１８４９年为伏伊伏丁那区地方行政机关

成员。——第２１７页。

瓦赫特尔，卡尔（Ｗａｃｈｔｅｒ，Ｋａｒｌ）——德国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科伦

民军上尉和科伦安全委 员会委

员。——第３４页。

瓦赫特勒尔（Ｗａｃｈｔｌｅｒ）——１８４９年是伏

伊伏丁那地方行政机关成员。——第

２１８页。

瓦 劳，卡 尔（Ｗａａｌｌａｕ，Ｋａｒｌ１８２３－

１８７７）——在布鲁塞尔的德国流亡者，

１８４８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委员，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后来

是美因兹市长。——第４８３页。

韦德尔，约翰·巴蒂斯特（Ｗｅｄｅｒ，Ｊｏ－

ｈａｎｎＢａｔｔｉｓｔａ１８００—１８７２）——瑞士政

治活动家，圣加伦州大会议议员

（１８３３—１８６７年断续地）；联邦委员会

委员（１８４７—１８５１、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国民

院 议 员 （１８４８—１８５１、 １８５８—

１８７２）。——第４９页。

韦尔登，弗兰茨·路德维希（Ｗｅｌｄｅｎ，

Ｆｒａｎｚ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８２—１８５３）——男爵，

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意大利民族解

放运动（１８４８）；在镇压了１８４８年十月

起义后任维也纳卫戍司令；１８４９年４—

５月任驻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奥

军总司令。、３１６、３１９、３２６、３２９、３６５、

３６８、３７０、３７６、３８３、３８４、３４３、３９５、３９９、

４０１、４０３、４０４、４０７、４０８、４０９、４１３、４１５、

４１８、４２２、４２７、４２９、４３３页。

韦克斯（Ｗｅｘ）—— 别列戈梅特区专

员。——第３７２页。

韦耶尔斯，彼得·威廉（Ｗｅｖｅｒｓ，Ｐｅｔｅｒ

Ｗｉｌｈｅｌｍ生于１８１４年左右）——德国

杜塞尔多夫的工人；１８４８年因进行革

命宣传被捕受审。——第１８３页。

维尔特，格奥尔格（Ｗｅｅｒｔｈ，Ｇｅｏｒｇ１８２２—

４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８５６）——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

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朋友。——第５２７、５３０页。

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Ｅｍａ－

ｎｕｅｌⅡ１８２０—１８７８）——萨瓦公爵，撒

丁国王（１８４９—１８６１），意大利国王

（１８６１—１８７８）。——第２８９页。

维利希，奥古斯特（Ｗｉｌｌｃｈ，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１０—

１８７８）——普鲁士军官；共产主义者同

盟盟员，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

参加者；是１８５０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

分裂出来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

之一；１８５３年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

参加美国内战。——第４７４—４７６页。

维斯，弗兰茨·萨洛蒙（Ｗｙｓ，ＦｒａｄｚＳａ

ｌｏｍｏｎ１７９５—１８４９）——奥地利将军，

曾参加镇压维也纳十月起义（１８４８）和

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

７５、７６、７９、２１０页。

唯索茨基，约瑟夫（Ｗｙｓｏｃｋｉ，Ｊóｚｅｆ１８０９—

１８７３）—— 波兰政治活动家，将军，

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起义的参加者；匈牙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指挥匈牙利军

队中的波兰军团；波兰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

起义的参加者。——第１６１页。

维特根施坦，亨利希·冯（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ｖｏｎ１８００—１８６８）——普鲁士

官员，１８４８年任行政区长官（５—９月）

和科伦市民自卫团司令。——第３２

页。

维泽尔，卡斯帕尔（Ｗｉｅｓｅｒ，Ｋａｓｐａｒ１７９４—

１８７０）——奥地利少校，曾参加镇压匈

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第１９０

页。

魏格尔，瓦伦廷，克里盖斯隆男爵（Ｖｅｉｇｌ，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Ｆｒｅｉｈｅｒｒ ｖｏｎ Ｋｒｉｇｅｓｌｏｎ

１８０２—１８６３）——奥地利将军，曾参加

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２１２、２５４、３２７、４１４页。

魏斯哈尔，雅科布（Ｗｅｉｓｓｈａａｒ，Ｊａｋｏｂ）——

巴登共和党人，１８４８年５月起流亡瑞

士。——第５６页。

魏特林，威廉（Ｗｅｉｔｌｉｎ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８—

１８７１）——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

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

职业是裁缝。——第５００页。

魏茵加特，约翰·奥古斯特（Ｗｅｉｎｇａｒｔ，Ｊｏ

ｈａｎｎ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９７—１８７８）——瑞士政

治活动家，国民院议员（１８４８—１８６０），

印刷厂厂主。——第４８、５１、６８页。

温恩，亨利·华金·威廉斯（Ｗｙｎｎ，Ｈｅｎ－

ｒｙＪｏａｃｈｉｍ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７８３—１８５６）——

英国外交家，１８２４年至１８５３年任驻丹

麦特命公使。——第１０、１１页。

文迪施格雷茨，阿尔弗勒德·坎迪德·斐

迪南（Ｗｉｎｄｉｓｃｈｇｒａｔｚ，ＡｌｆｒｅｄＫａｎ－ｄｉｄ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１７８７—１８６２）——公爵，奥地

利元帅；１８４８年镇压布拉格和维也纳的

起义；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８４９年４月率领

奥地利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第

６５、７５、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５、１０９、１１１、１１３、

１１７、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７、１３０—１３５、１３９、１４０、

１４３、１４８、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３、１５４、１５９—１６４、

１６６、１７２、１７３、１７４、１７５、１７８、１８０、１８２、

１８７、１８８、１８９、１９１、１９２、１９５—１９８、２０２、

２０３、２０５、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１、２１４—２１７、

２１９、２２０、２２２—２２４、２３３—２３５、２３８、

２３９、２４１、２４３、２４７、２５０、２５１、２５５、２５６、

２５７、２５９—２６３、２６５、２７１、２７３、２８４、２８５、

２９４—２９７、３０３、３２５、３２６、３３４、３３５、３３７、

３４２、３４４、３４５、３４９、３５０、３５２、３５４—３５６、

３６２、３６４、３６６—３６８、３７０、３７４、３７５、３８２、

３８３、３８４、３９２、３９３、４１０、４１５、４２０、４４０、

５２６人 名 索 引



４４３、４４４、４４５页。

文迪施格雷茨，阿尔弗勒德·约瑟夫

（Ｗｉｎｄｉｓｃｈｇｒａｔｚ，Ａｌｆｒｅｄ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１９—

１８７６）——公爵，阿·文迪施格雷茨元

帅之子，少校，后为中将；曾参加镇压匈

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１８４９年为其

父司令部的侍从武官。——第３６８页。

文克（Ｗｅｎｋ）——奥地利少校，曾参加镇

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第

４４０页。

翁鲁，汉斯·维克多（Ｕｎｒｕｈ，ＨａｎｓＶｉｃ－

ｔｏｒ１８０６—１８８６）——普鲁士资产阶级

政治活动家，职业是工程师；普鲁士国

民议会中间派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８年１０

月起任国民议会议长；１８４９年为第二议

院议员，属于左派。——第４２页。

沃 德 扬 纳，阿 尔 伯 特（Ｗｏｄｊａｎｅｒ，

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４９年为科苏特在佩斯

创办的呢绒厂厂长。——第１８８页。

沃 蒂 埃 － 罗 什 弗 尔（Ｖａｕｔｉｅｒ－

Ｒｏｃｈｅｆｏｒｔ）——１８４９年是欧芬的工程

师。——第１４６页。

沃尔弗，威廉（Ｗｏｌｆｆ，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９—

１８６４）——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职业

是教员，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１８４８年

３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委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编

辑之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４５７、４５８、５１６页。

沃尔弗斯，弗兰茨·安东（Ｗｏｌｆｆｅｒｓ，Ｆｒａｎｚ

Ａｎｔｏｎ生于１８１３年）——德国资产阶

级新闻工作者，比利时人，１８４７—１８４９

年是《科伦日报》撰稿人和编委，后成为

波拿巴的密探。——第３９页。

沃尔格穆特，路德维希（Ｗｏｈｌｇｅｍｕｔｈ，

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８８—１８５１）——男爵，奥地利

中将，曾参加镇压１８４８年意大利革命

运 动 和 匈 牙 利 １８４８—ｌ８４９ 年 革

命。—— 第３６９、３８４、４０４、４０８、４１１、

４１２、４１４—４１８、４２２、４２３、４２７、４２９、４３２、

４４１页。

沃龙涅茨基（Ｗｏｒｏｎｉｅｃｋｉ）——公爵，波兰

军官，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

加者。——第３１６页。

乌 尔 班，卡 尔（Ｕｒｂａｎ，Ｋａｒｌ１８０２—

１８７７）——男爵，奥地利上校，罗马尼

亚人，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民

族运动右派领袖，曾参加镇压匈牙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 革 命。—— 第 １３７、

１８２、１９０、２５３、２６３、２６８、２８２、２８３页。

乌滕霍芬（Ｕｔｔｅｎｈｏｖｅｎ死于１８４９）年——

普鲁士军官，以反动观点而出名；１８４９

年５月爱北斐特起义时被杀死。——

第４５２页。

武尔姆泽尔，达哥贝尔特·西格蒙德

（Ｗｕｒｍｓｅｒ，ＤａｇｏｂｅｒｔＳｉｅｇｍｕｎｄ１７２４—

１７９７）——伯爵，奥地利元帅，１７９６年

指挥在意大利的奥军，并投降拿破

仑。——第３１１页。

武契奇，佩里日奇·托马（Ｖｕｃｉ ，Ｐｅｒｉｓｉé

Ｔｏｍａ１７８６—１８５９）——塞尔维亚地方

长官和政治活动家。——第３７６页。

Ｘ

西尔莫伊，伊什特万（Ｓｚｉｒｍａｙ，Ｉｅｔｖáｎ

１７９４—１８５７）——伯爵，匈牙利大地主；

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积极反对

者；被匈牙利革命政府判处死刑；由于

种种原因判决未执行。——第１６４、

３０４页。

西蒙尼，埃尔讷（恩斯特）（Ｓｉｍｏｎｙｉ，Ｅｒｎｏ

（Ｅｍｓｔ）１８２１—１８８２）—— 匈 牙 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

６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后流亡国外。——第２８７页。

西姆尼奇，巴尔塔扎尔（Ｓｉｍｕｎｉ ，Ｂａｌ－

ｔｈａｓａｒ１７８５—１８６１）——男爵，奥地利

中将（１８４８年起），塞尔维亚人；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曾参加反对革命匈牙利的战

争。—— 第１１７、１２７、１４９、２１２、２６３、

３２７、３９８、４０７、４２４、４４１页。

夏恩霍斯特，格尔哈德（Ｓｃｈａｒｎｈｏｒｓｔ，Ｇｅｒ

ｈａｒｄ１７５５—１８１３）——普修士将军和军

事活动家，陆军大臣（１８０７—１８１０）和总

参谋长，１８０６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打

败后任军事改革原则制订委员会主席；

在实行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第

７０页。

许纳尔蒙德，爱德华（Ｈúｎｅｒｍｕｎｄ，Ｅｄｕ－

ａｒｄ）—— １８４８ 年 为 科 伦 警 察 署

长。——第４８６页。

Ｙ

雅布沃诺夫斯基，费利克斯（Ｊａｂｌｏｎｏｗ－

ｓｋｙ，Ｆｅｌｉｘ１８０８—１８５７）——公爵，奥地

利将军，曾参加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任旅长。——第１２３、１３７、１８９、

１９０、１９２、２３６、２５３、２６２、２７１、２７５、２８３、

２Ｂ４、３０２、３１３、３２２、３３０、３４２、３５２、３８２、

４０７、４１７、４２７页。

雅布沃诺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Ｊａｂｌｏ－

ｎｏｗｓｋｙ，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ｗ）——公爵，波兰地

主；１８４８年４月任波兰国民近卫军指

挥，１８４８年４月２５—２６日克拉科夫起

义时在克拉科夫向奥军的投降书上签

了字。——第２４１页。

亚当（Ａｄａｍ）——法国工人，１８４８年流亡

比利时，１８４８年９月被驱逐出布鲁塞

尔。——第３７页。

亚尼切克（Ｊａｎｉｃｚｅｋ）——斯洛伐克１８４８—

１９４９年民族运动的领导者之一，１８４８

年作为奥军组成部分的斯洛伐克部队

的指挥参加镇压革命的匈牙利；１８４９年

春转到匈牙利人方面。——第４４５页。

耶格尔（Ｊáｇｅｒ）——奥地利军官，曾参加镇

压意大利和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第２９６页。

耶 拉 契 奇，阿 尔 伯 特（Ｊｅｌｌａｃｉ  ，

Ａｌｂｅｒｔ）——边屯军上校，曾参加镇压

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第

２３２页。

耶拉契奇，约西普（Ｊｅｌｌａｃｉ ，Ｊｏｓｉｐ１８０１—

１８５９）——伯爵，克罗地亚国家活动家，

奥地利将军（１８４８年起）；总督（克罗地

亚和边屯区总督和总司令）（１８４８年

起）；曾参加镇压维也纳十月起义

（１８４８）和匈牙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第７５、１１３、１１４、１３０、１３２、１３６、

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３、１４９、１６４、１７９、１８９、２２０、

２２６、２３４、２３８、２４３、２４４、２４７、２５０、２５５、

２６２、２６５、２６７、２７０、２７１、２７４、２７６、２８３、

２８４、２９４、３０４、３０９、３１３、—３１５、３１８、

３１９、３２２、３２８、３３０、３３４、３４２、３４３、３４６、

３５０、３５１、３５３、３５４、３５６、３５７、３６５、３７０、

３７４、３９８、４０３、４０４、４０８、４１８、４２２、４２４、

４２７、４２９、４３２、４３４、４３８、４４１、４４３、４４４、

４４６、４７０页。

耶塞纳克，亚诺什（Ｊｅｓｓｅｎａｋ，Ｊáｎｏｓ１８００—

１８４９）——男爵，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的参加者，革命被镇压后被奥地利

人枪杀。——第３２６页。

伊姆奥伯施太格，雅科布（Ｉｍｏｂｅｒｓｔｅｇ或

ｉｍＯｂｅｒａｔｅｇ，Ｊａｋｏｂ１８１３—１８７５）——

瑞士政治活动家，律师；伯尔尼州大会

议议员（１８４４—１８４６、１８５０—１８５８），国

民院议员（１８４８—１８５８）。—— 第４９

页。

约翰（Ｊｏｈａｎｎ１７８２—１８５９）——奥地利大

７２６人 名 索 引



公，１８４８年６月至１８４９年１２月为德意

志帝国摄政王。——第１１页。

约万诺维奇（Ｊｏｖａｎｏｖｉ ）——塞尔维亚

少校，曾参加伏伊伏丁那塞尔维亚人民

族运动和镇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第１５８页。

约 万 诺 维 奇，科 斯 塔（Ｊｏｖａｎｏｖｉ  ，

Ｃｏｓｔａ）——１８４９年为伏伊伏丁那地方

行政机关成员。——第２１８页。

约维奇，斯蒂凡（Ｊｏｖｉｃｈ，Ｓｔｅｐｈａｎ１７７７—

１８５０）——男爵，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

压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第

３１７页。

约希卡，赛米尔（Ｊｏｓｉｋａ，Ｓａｍｕｅｌ１８０５—

１８６０）——男爵，特兰西瓦尼亚大地主，

匈牙利人；１８４８年１月起为维也纳的

特兰西瓦尼亚宫廷办公厅长官，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积极支持哈布斯堡王

朝。——第２１７页。

Ｚ

载 勒 尔，弗思茨（Ｓｅｉｌｅｒ，Ｆｒｉｔｚ１８０８—

１８８３）——瑞士国家活动家，伯尔尼州

大会议议员（１８３１—１８３５和１８３８—

１８４５）；宗得崩德军队的营长；国民院

议员（１８４８—１８８３）。——第８４页。

赞贝卡里，利维奥（Ｚａｍｂｅｃｃａｒｉ，Ｌｉｖｉｏ

１８０２—１８６２）——伯爵，意大利军官，意

大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积极参加

者；罗马共和国失败后流亡国外。——

第２９１页。

泽德尔尼茨基，约瑟夫（Ｓｅｄｌｎｉｔｚｋｙ，Ｊｏ－

ｓｅｐｈ１７７８—１８５５）—— 伯 爵，１８１７—

１８４８年为负责书报检查的维也纳警察

局局长。——第６５页。

卓贝尔蒂，文钦佐（Ｇｉｏｂｅｒｔｉ，Ｖｉｎｃｅｎｚｏ

１８０１—１８５２）——意大利政治活动家，

哲学家，民族运动自由君主派代表；撒

丁王国（皮蒙特）首相（１８４８年１２月—

１８４９年２月）。——第１６８页。

派西沃（法：Ｐｅｒｃｅｖａｌ，德：Ｐａｒｚｉｖａｌ，英：Ｐｅｒ

ｃｙｖｅｌｌｅ）——传说中的骑士，中世纪史

诗中的人物。——第４２０页。

８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博德尔施文克及其伙伴治理下的普鲁士

财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６卷第３４３—３５４页）。

—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Ｆｉｎａｎｚ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ｔｅｒ

ＢｏｄｅｌｓｃｈｗｉｎｇｈｕｎｄＣｏｎｓｏｒ－ｔｅｎ．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７日《新莱茵报》第

２２４号。——第５２３页。

《德利加尔斯基——立法者、公民和共产

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６卷第５８—６３页）。

—ＤｒｉｇａｌｓｋｉｄｅｒＧｅｓｅｔｚｇｅｂｅｒ，Ｂüｒ－ｇｅｒ

ｕ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６日《新莱茵报》

第１５３号。——第８２页。

《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审判》（《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１５１—

１６１页）。

—Ｐｒｏｚｅβ ｇｅｇｅｎ Ｇｏｔｔｓｃｈａｌｋ ｕｎｄ

Ｇｅｎｏｓｓｅｎ．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２日和２８日《新莱

茵报》第１７５和１７６号。——第１８３

页。

《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

２８６—３０６页）。

—ＤｅｒＰｒｏｚｅβｇｅｇｅｎｄｅ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ｎ

Ｋｒｅｉｓａｕｓｓｃｈｕβｄｅｒ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ｅｎ．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５日和２７日《新莱

茵报》第２３１和２３２号。——第５２５

页。

《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２３０—２３４

页）。

—Ｇｅｒ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ｇｅｇｅｎｄｉｅ

《Ｎｅｕｅ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１日《新莱茵报》第

４１号。——第１２页。

《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４７３—５０６页）。

—ＬｏｈｎａｒｂｅｉｔｕｎｄＫａｐｉｔａｌ．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５—８日和１１日《

９２６

用星花（ ）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著

作，才标明原文版本。



新 莱 茵 报》第 ２６４—２６７ 和 ２６９

号。——第５２３页。

《霍亨索伦王朝的丰功伟绩》（《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５７１—５７５

页）。

—ＤｉｅＴｈａｔｅｎ ｄｅｓ Ｈａｕｓｅｓ Ｈｏｈｅｎ－

ｚｏｌｌｅｒｎ．

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０日《新莱茵报》第

２９４号。——第５２５页。

《〈科伦日报〉的分工》（《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３１０—３１５

页）。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１日《新莱茵报》第

２１９号增刊。——第１２１、１２８页。

《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６卷第３１６—３２１页）。

—Ｌａｓｓａｌｌｅ．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１日和３月４日《新莱

茵报》第２１９和２３７号。——第１８３页。

《“模范国家”比利时》（《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３６７—３７０页）。

—Ｄｅｒ“Ｍｕｓｔｅｒｓｔａａｔ”Ｂｅｌｇｉｅｎ．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７日《新莱茵报》第

６８号。——第２２８页。

《再论旧普鲁士的财政》（《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３７０—３７２页）。

—ＷｅｉｔｅｒｅｒＢｅｉｔｒａｇｚｕｒａｌｔ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

Ｆｉｎａｎｚ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３日《新莱茵报》第

２２９号。——第５２３页。

《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１１８—１４６页）。

—Ｄｉｅ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ｕｎｄｄｉｅＣｏｎｔｒｅ－ｒ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１５、１６和３１日

《新莱茵报》第１６５、１６９、１７０和１８３

号。——第４６０页。

弗·恩格斯

《奥军司令部第二十六号公报》（本卷第

２０２—２０４页）。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８日《新莱茵报》第

２４０号。——第２０５页。

《第十九号军事公报及其评注》（本卷第

１０９—１１２页）。

—１９．ＡｒｍｅｅｂüｌｌｅｔｉｎｎｅｂｓｔＣｌｏｔｓｅｎ．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６日《新莱茵报》第

２１４号。——第２８３页。

《俄国人入侵。——塞尔维亚人。——奥

地利人的前途。——战地新闻》（本卷第

１５７—１６２页）。

—Ｄｉｅ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ＤｉｅＳｅｒ

ｂｅｎ．——ＡｕｓｓｉｃｈｔｅｎｆüｒｄｉｅＯｓｔｅｒｒｅ

ｉｃｈｅｒ．——ＶｏｍＫｒｉｅｇｓ－ｓｃｈａｕｐｌａｔｚ．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８日《新莱茵报》第

２３３号。——第１４２、１４５页。

《俄国人在特兰西瓦尼亚》（本卷第１４７—

１５６页）。

—ＤｉｅＲｕｓｓｅｎｉｎＳｉｅｂｅｎｂüｒｇｅｎ．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７日《新莱茵报》第

２３２号。——第１５７页。

《关于马扎尔人的详情。——蒂萨河畔的

胜利。——奥地利人的暴行。——战争

的概况》（本卷第１４１—１４４页）。

—ＮａｈｅｒｅｓüｂｅｒｄｉｅＭａｇｙａｒｅｎ．——Ｓｉｅｇ

ａｎｄｅｒＴｈｅｉβ．——ＢｒｕｔａｌｉｔａｔｄｅｒＯ

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ｅｒ．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５日《新莱茵报》第

２３１号。——第１６０页。

《国民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６卷第９８—１１６页）。

—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ａｔｈ．

０３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新莱茵报》第

１６５号和第１６５号增刊。——第５２、

５４—５５页。

《〈科伦日报〉关于战况的报道》（本卷第

１９５—２０１页）。

—ＤｉｅＫｒｉｅｇｓｂｅｒｉｃｈｔｄｅｒ《Ｋｏｌｎｉ－

ｓｃｈｅｎＺｅｉｔｕｎ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８日《新莱茵报》第

２４０号。——第２０２页。

《〈科伦日报〉论马扎尔人的斗争》（《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

３６２—３６８页）。

—Ｄｉｅ《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üｂｅｒｄｅｎ

ｍａｇｙａｒｉｓｃｈｅｎＫａｍｐｆ．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８日《新莱茵报》

第２２５号。——第１３１、１３２页。

《拉沃的辞职。——对瑞士边境的侵犯》

（本卷第５６—５７页）。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８日《新莱茵报》第

１５４号附刊。——第７３—７４页。

《来自瑞士的各种消息》（本卷第４７页）。

—Ｓｃｈｗｅｉｚ．Ｖｅｒ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ｅｓ．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４日《新莱茵报》第

１５１号附刊。——第５０页。

《联邦法院的选举》（《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４０—４２页）。

—ＷａｈｌｅｎｆüｒｄａｓＢｕｎｄｅｓｇｅｒｉｃｈｔ．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３日《新莱茵报》

第１５０号。——第５８页。

《两院的联席会议。——联邦委员会》（本

卷第５９—６０页）。

—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ｔｅＳｉｔｚｕｎｇｄｅｒＲａｔｈｅ．——

Ｄ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ｒａｔｈ．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３０日《新莱茵报》第

１５６号。——第５８、６７页。

《马扎尔人的胜利》 （本卷第１８６—１９０

页）。

—ＳｉｅｇｄｅｒＭａｇｙａｒｅｎ．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６日《新莱茵报》第

２３８号。——第２１３页。

《马扎尔人的胜利》（本卷第３４９—３５１

页）。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３日《新莱茵报》第

２７１号增刊。——第３４８页。

《瑞士对奥地利军队在维也纳的英雄行为

的证明》（本卷第７５—７７页）。

—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ｉｓｃｈｅ Ｚｅｕｇｎｉｓｓｅ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Ｈｅｌｄｅｎｔｈａｔｅｎｄｅｒｏ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ｓｃｈｅｎ

ＡｒｍｅｅｉｎＷｉｅｎ．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６日《新莱茵报》第

１６１号。——第７９页。

《匈牙利的斗争》（本卷第１０１—１０６页）。

—ＤｅｒＫａｍｐｆｉｎＵｎｇａｒｎ．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３日《新莱茵报》第

２１２号。——第１０９、１１３、１９８页。

《匈牙利的战争》（本卷第３１１—３１６页）。

—ＤｅｒｕｎｇａｒｉｓｃｈｅＫｒｉｅ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６日《新莱茵报》第

２６５号。——第３１８、３２６页。

《匈牙利人的成就。——维也纳的动

荡》（本卷第４１６页）。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８日《新莱茵报》第

２８４号特别附刊。——第４１７页。

《匈牙利人的胜利》（本卷第４１２—４１３

页）。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７日《新莱茵报》第

２８３号特别附刊。——第４１４、４１６

页。

《匈牙利消息》（本卷第４３７—４３８页）。

—ＮａｃｈｒｉｃｈｔｅｎａｕｓＵｎｇａｒｎ．

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６日《新莱茵报》第

２９１号。——第４３９页。

１３６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匈牙利战地新闻》（本卷第１８０—１８２

页）。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４日《新莱茵报》第

２３７号增刊。——第２１３页。

《意大利。战地新闻》（本卷第２７９—２８０

页）。

—Ｉｔａｌｉｅｎ．ＶｏｍＫｒｉｅｇｓｓｃｈａｕｐｌａｔｚ．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９日《新莱茵报》第

２５８号附刊。——第２８８页。

《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４５３—４５７

页）。

—ＤｅｒＫｒｉｅｇｉｎＩｔａｌｉｅｎｕｎｄＵｎ－ｇａｒｎ．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８日《新莱茵报》第

２５７号。——第２８０页。

《战场》（本卷第２７４—２７８页）。

—Ｋｒｉｅｇｓｓｃｈａｕｐｌａｔｚ．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９日《新莱茵

报》第２５８号。——第２８４页。

《战地新闻》（本卷第２２２—２２４页）。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４日《新莱茵报》第

２４５号附刊２。——第２２５页。

《战地新闻》（本卷第２３６—２３７页）。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６日《新莱茵报》第

２４７号特别附刊。——第２３８页。

《战地新闻》（本卷第２４２—２４９页）。

一ＶｏｍＫｒｉｅｇｓｓｃｈａｕｐｌａｔｚ．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８日《新莱茵报》第

２４９号。——第２５６页。

《战地新闻》（本卷第２５０—２５２页）。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８日《新莱茵报》第

２４９号增刊。——第２５９页。

《战地新闻》（本卷第２９８—３０１页）。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日《新莱茵报》第

２６１号增刊。——第３０２页。

《战地新闻》（本卷第３１７—３２２页）。

—ＶｏｍＫｒｉｅｇｓｓｃｈａｕｐｌａｔｚ．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７日《新莱茵报》第

２６６号。——第３２３页。

《战地新闻》（本卷第３５８—３６２页）。

—ＶｏｍＫｒｉｅｇｓｓｃｈａｕｐｌａｔｚ．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５日《新莱茵报》第

２７３号。——第３７６页。

《战地新闻》（本卷第３７４—３７７页）。

—ＶｏｍＫｒｉｅｇｓｓｃｈａｕｐｌａｔｚ．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９日《新莱茵报》第

２７６号。——第３８７页。

《战地新闻》（本卷第３９５—３９７页）。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２日《新莱茵报》第

２７９号增刊。——第３９４页。

《战地新闻》（本卷第４０１—４０２页）。

—ＶｏｍＫｒｉｅｇｓｓｃｈａｕｐｌａｔｚ．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５日《新莱茵报》第

２８１号。——第４０３页。

《战地新闻》（本卷第４１４—４１５页）。

—ＶｏｍＫｒｉｅｇｓｓｃｈａｕｐｌａｔｚ．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８日《新莱茵报》第

２８４号。——第４１９页。

《战地新闻》（本卷第４４５—４４６页）。

—ＶｏｍＫｒｉｅｇｓｓｃｈａｕｐｌａｔｚ．

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８日《新莱茵报》第

２９２号。——第４５０页。

《战地新闻。——文迪施格雷茨评钦定宪

法》（本卷第３４２—３４５页）。

—ＶｏｍＫｒｉｅｇｓｓｃｈａｕｐｌａｔｚ．—— Ｗｉｎ－

ｄｉｓｃｈｇｒａｔｚｉｇｅｒ 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 ｚｕｒ ｏｃ

ｔｒｏｙｉｒｔｅｎ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３日《新莱茵报》第

２７１号。——第３６０页。

《战地新闻。——布柯维纳的农民战争》

（本卷第３７０—３７２页）。

—ＶｏｍＫｒｉｅｇｓｓｃｈａｕｐｌａｔｚ．—— Ｂａｕ－

２３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ｅｒｋｒｉｅｇｉｎｄｅｒＢｕｋｏｗｉｎａ．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８日《新莱茵报》第

２７５号。——第３７４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新莱茵报〉审判案》（《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２６２—２８５页）。

—ＤｅｒｅｒｓｔｅＰｒｅβｐｒｏｚｅβｄｅｒ《Ｎｅｕｅｎ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ｎＺｅｉｔｕｎｇ》．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４日《新莱茵报》

第２２１号。——第４６１页。

卡·马克思或弗·恩格斯

《逮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５卷第１９０—１９３页）。

—Ｖｅｒｈａｆｔｕｎｇｅｎ．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５日《新莱茵报》第

３５号。——第４６２、４６５页。

《德国公民权和普鲁士警察》（《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４３２—４３３

页）。

—Ｄａ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ｅｉｃｈｓｂüｒｇｅｒｒｅｃｈｔｕｎｄ

ｄｉ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Ｐｏｌｉｚｅｉ．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２日《新莱茵报》第

７３号。——第２３页。

《瓦德涅尔的被捕。——泽巴尔特》（《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８６—

８７页）。

—ＶａｌｄｅｎａｉｒｓＨａｆｔ．——Ｓｅｂａｌｄｔ．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９日《新莱茵报》第

１９号。——第９页。

其他作者的著作

Ａ

阿伦特，恩·《德国人的祖国》，载于阿伦

特，恩·摩·《德国人之歌》（写于１８１３

解放年），１８１３年莱比锡版（Ａｒｎｄｔ，Ｅ．

ＤｅｓＴ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Ｖａｔｅｒｌａｎｄ．ｌｎ∶Ａｒｎｄｔ，

Ｅ．Ｍ．ＬｉｅｄｅｒｆüｒＴｅｕｔｓｃｈｅｉｍＪａｈｒｄｅｒ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１８１３．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１３）。——第

３３２、３８４、４６９页。

Ｂ

巴塞尔曼，弗·《致勃兰登堡，弗·。１８４９

年５月２日于柏林》（Ｂａｓｓｅｒｍａｎｎ，Ｆ．ａｎ

Ｂｒａｎｄｅｎｂｕｒｇ， Ｆ．Ｂｅｒｌｉｎ， ２．Ｍａｉ
１８４９），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８日《普鲁士

国家通报》第１２５号。——第４４８页。

贝姆，约·（Ｂｅｍ，Ｊ．）“官方通讯”（Ｈｉｖａ
－ｔａｌｏｓｔｕｄóｓｉｔáｓ）栏内的公报，载于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２日《通报，官方通报》第

５９号。——第３１７—３１８页。

勃兰登堡，弗·《致巴塞尔曼，弗·。１８４９

年５月３日于柏林》（Ｂｒａｎｄｅｎｂｕｒｇ．Ｆ．

ａｎＢａｓｓｅｒｍａｎｎ，Ｆ．Ｂｅｒｌｉｎ，３．Ｍａｉ
１８４９），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８日《普鲁士

３３６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放在四角括号 ［］内的是已经查清的匿名著作和文章的作者的名字。



国家通报》第１２５号。——第４４８页。

柏姆，菲·《声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８日于维

也纳》 （Ｂｏｈｍ，Ｐｈ．Ｋｕｎｄｍａｃｈｕｎｇ．

Ｗｉｅｎ，１８．Ａｐｒｉｌ１８４９），载于１８４９年４

月１９日《维也纳日报》第９３号。——

第３９９页。

柏姆，菲·《声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４日于维

也纳》 （Ｂｏｈｍ，Ｐｈ．Ｋｕｎｄｍａｃｈｕｎｇ．

Ｗｉｅｎ，２４．Ａｐｒｉｌ１８４９），载于１８４９年４

月２５日《维也纳日报》第９８号。——

第４２２—４２３页。

Ｅ

恩格尔哈特，安·叶·《致喀琅施塔特市

民们！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９日》（Ｅｎｇｅｌｌｈａｒｄｔ，

Ａ．Ｅ．ＡｎｄｉｅＢüｒｇｅｒｖｏｎＫｒｏｎ－ｓｔａｄｔ！

２９．Ｊａｎｕａｒ１８４９），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５

日《波希米亚立宪报》第４８号。——第

１６７页。

Ｆ

符尔布纳，拉·《公报，１８４９年４月５日

于欧芬》（Ｗｒｂｎａ，Ｌ．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ｅｎ，

５．Ａｐｒｉｌ１８４９），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７日

《劳埃德氏报》第１６７号晚刊。——第

３４６页。

符尔布纳，拉·《公告。１８４９年４月７

日》（Ｗｒｂｎａ．Ｌ．Ｋｕｎｄｍａｃｈｕｎｇ．Ｖｏｍ

７．Ａｐｒｉｌ１８４９），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０日

《劳埃德氏报》第１７１号晚刊。——第

３６４页。

Ｈ

哈施卡，洛·《上帝保佑弗兰茨皇帝！》，洛

·莱·哈施卡作，约瑟夫·海顿配曲。

１７９７年２月１２日首次演出。１７９７年维

也纳版（Ｈａｓｃｈｋａ，Ｌ．Ｇｏｔｔｅｒｈａｌ－ｔｅ

ＦｒａｎｚｄｅｎＫａｉｓｅｒ！ＶｅｒｆａｓｓｅｔｖｏｎＬ．Ｌ．

Ｈａｓｃｈｋａ，ｉｎＭｕｓｉｋｇｅｓｅｔｚｔｖｏｎＪｏｓｅｐｈ

Ｈａｙｄｎ，ＺｕｍｅｒｓｔｅｎＭａｌｅａｂｇｅｓｕｎｇｅｎ

ｄｅｎ １２．Ｆｅｂｒｕａｒ １７９７．Ｗｉｅｎ，

１７９７）。——第４７１页。

哈瓦斯，约·《布告。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２日于

佩斯》（Ｈａｖａｓ，Ｊ．Ｐｒｏ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Ｐｅｓｔ，

２２．Ａｐｒｉｌ１８４９），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５日

《劳埃德氏报》第１９７号晚刊。——第

４２３页。

海尔维格，格·《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

世》（Ｈｅｒｗｅｇｈ，Ｇ．ａ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Ⅳ．），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２４日

《莱比锡总汇报》第３５８号。信写于１８４２

年１１月３０日左右。——第９１页。

Ｋ

科苏特，拉·《布告。１８４９年４月７日于

格德勒》（Ｋｏｓｓｕｔｈ，Ｌ．Ｐｒｏ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Ｇｏｄｏ１１ｏ７．Ａｐｒｉｌ１８４９），载于１８４９年

４月２５日《佩斯日报》第９６１号。——

第４４２—４４４页。

Ｌ

克拉麦尔，卡·《警探》（Ｃｒａｍｅｒ，Ｃ．Ｐｏｌｉ

－ｚｅｉｓｐｉｏｎｅ），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６日《莱

茵守卫者》第５１号。——第４５４页。

拉亚契奇，约·《公告。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４日

于大基金达》（Ｒａｊａｃｈｉｃｈ，Ｊ．Ｋｕｎｄｍａ－

ｃｈｕｎｇ．Ｃｒｏβ－Ｋｉｋｉｎｄａ，２４．Ｆｅｂｒｕａｒ
１８４９），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３日《波希米

亚立宪报》第６１号。——第２４６页。

［勒文费尔斯，Ｗ．、奈弗，弗·和蒂尔曼，

Ｇ．］《第二次巴登共和派起义》１８４８年

巴塞尔版（［Ｌｏｗｅｎｆｅｌｓ，Ｗ．，Ｎｅｆｆ，Ｆ．

ｕｎｄＴｈｉｅｌｍａｎｎ，Ｇ．］Ｄｉｅｚｗｅｉｔｅｒｅｐｕｂ

－ｌｉｋａｎｉｓｃｈｅＡｕｆｓｔａｎｄｉｎＢａｄｅｎ．Ｂａ－

ｓｅｌ，１８４８）。——第８３页。

卢卡维纳，乔·《布告。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２日

４３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于泰梅希瓦拉》（Ｒｕｋａｗｉｎａ，Ｇ．Ｐｒｏ－

ｋｌａ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ｅｓｖａｒ，１２．Ｍａｒｚ１８４９），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７日《波希米亚立宪

报》第７３号。——第３００—３０１页。

卢卡维纳，乔·《公报。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０日

于泰梅希瓦拉》（Ｒｕｋａｗｉｎａ，Ｇ．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Ｔｅｍｅｓｖａｒ，１０．Ｆｅｂｒｕａｒ１８４９），载于

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３日《格拉茨日报》第５４

号。——第１７７页。

Ｓ

施万贝克，亚·《声明。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６日

于科伦》（Ｓｃｈｗａｎｂｅｃｋ，Ａ．Ｅｒｋｌａｒｕｎｇ．

Ｋｏｌｎ，１６．Ｍａｉ１８４９），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

１７日《科伦日报》第１１７号。——第

４５４页。

Ｗ

韦尔登，弗·《布告。１８４９年３月３０日于

科莫恩城下》（Ｗｅｌｄｅｎ，Ｆ．Ｐｒｏｃｌａｍａ

ｔｉｏｎ．ＶｏｒＣｏｍｏｒｎ，３０．Ｍａｒｚ１８４９），载

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日《劳埃德氏报》第

１５７号晚刊。——第３１９页。

韦尔登，弗·《告驻匈牙利帝国皇家军

队！》（Ｗｅｌｄｅｎ，Ｆ．ＡｎｄｉｅＫａｉｓｅｒｌｉｃｈｅ－

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ｅＡｒｍｅｅｉｎＵｎｇａｒｎ！），载于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７日《维也纳日报》第９１

号和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８日《奥地利通讯》

第８８号。——第３９３、３９９页。

维尔特，格·《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

的生平事迹》（Ｗｅｅｒｔｈ，Ｇ．Ｌｅｂｅｎｕｎｄ

ＴａｔｅｎｄｅｓｂｅｒüｈｍｔｅｎＲｉｔｔｅｒｓＳｃｈｎａｐ

ｐｈａｈｎｓｋｉ），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９月、１２

月和１８４９年１月《新莱茵报》。——第

５２７页。

文迪施格雷茨，阿·《布告。１８４９年２月

１１日于欧芬》（Ｗｉｎｄｉｓｃｈｇｒａｔｚ，Ａ．Ｐｒｏ
－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１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１８４９），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５日《维也纳日报》

第４０号晚附刊和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７日《波

希米亚立宪报》第４１号。——第１３４—

１３５页。

文迪施格雷茨，阿·《布告。１８４９年２月

２３日于欧芬》（Ｗｉｎｄｉｓｃｈｇｒａｔｚ，Ａ．Ｐｒｏ
－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２３．Ｆｅｂｒｕａｒ１８４９），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８日《维也纳日报》

第５１号晚附刊。——第１９２页。

文迪施格雷茨，阿·《布告。１８４９年３月

８日于欧芬》（Ｗｉｎｄｉｓｃｈｇｒａｔｚ，Ａ．Ｐｒｏ－

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８．Ｍａｒｚ１８４９），载于

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３日《维也纳日报》第６１

号。——第２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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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８日第５０号。——第

１８２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１日第５１号。佩斯２月２４

日通讯。——第１８９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１日第５１号附刊。——

第１９３—１９４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日第５２号。佩斯２月２５

日通讯。——第１９２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日第５２号附刊２。——

第１９７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７日第５６号附刊１。２月

２７日德拉瓦消息。——第２２６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０日第５９号。佩斯３月５

日通讯；佩斯３月６日通讯。——第

２２５—２２６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１日第６０号。阿格拉姆３

月５日通讯。——第２４５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２日第６０号附刊２。佩斯

３月８日通讯；３月１日萨瓦消

息。——第２４２—２４８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３日第６１号。佩斯３月９

日通讯；３月８日德拉瓦消息。——第

２４８—２４９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４日第６２号。佩斯３月

１０日通讯。——第２５８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４日第６２号附刊２。３月

９日沙瓦消息。——第２５５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５日第６３号。３月９日德

拉瓦消息。——第２５６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７日第６５号附刊。佩斯３

月１３日通讯。——第２６７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４日第７１号。佩斯３月

２０日通讯；３月１８日德拉瓦消

息。——第２７５—２７８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８日第７４号。切尔诺维

茨３月２１日通讯。——第２９９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９日第７５号。佩斯３月

２５日通讯。——第３０４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日第７８号。佩斯３月２７

日通讯。——第３０６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５日第８１号。维也纳４月

３日通 讯；３月 ３０日德 拉瓦 消

息。——第３２５、３２９、３３１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２日第８７号。切尔诺维

茨４月５日通讯。——第３６９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３日第８８号。４月７日德

拉瓦消息。——第３７１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４日第８９号。斯洛伐克

通讯。——第３７８—３７９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５日第９８号。普勒斯堡４

月２２日通讯；维也纳４月２３日通

讯。——第４２５—４２６页。

—１８４９年５月１日第１０３号。西里西亚４

月２８日通讯；加里西亚—西里西亚边

屯区４月２８日通讯。——第４３９—

４４０页。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Ｂｅｒｌｉｎｉｓ

ｃｈｅＮａｃｈｒｉｃｈｔｅｎｖｏｎＳｔａａｔｓ－ｕｎｄｇｅｌｅｈｒ

－ｔｅｎＳａｃｈｅ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３日第

２５８号。柏林１１月３日电讯。——第４１

页。

Ｄ

《德意志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美因

河畔法兰克福出版，１８４９年３月７日第

６６号。《埃尔巴赫伯爵》（《ＧｒａｆＺｅｉ－

ｔｕｎｇ》）。——第２１６页。

《德意志总汇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莱比锡出版

—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７日第４８号附刊。布拉

格２月１３日通讯。——第１３０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９日第６８号。维也纳３月

５日通讯。——第２１６—２１７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５日第８４号附刊。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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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施塔特３月９日通讯。——第２７１

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７日第８６号。佩斯３月

２０日通讯。——第２７５页。

《东德意志邮报》 （《Ｏｓ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Ｐｏｓｔ》），维也纳出版

—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３日第４５号。维也纳３

月１２日通讯。——第２５２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３日第５４号。佩斯３月

２０日通讯。——第２７４、２７６、２８１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９日第５９号。维也纳３

月２８日通讯。——第３０８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７日第６７号。维也纳４月

６日通讯。——第３３７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８日第６８号。—— 第

３４６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４日第７３号。佩斯４月

１１日通讯。——第３７５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５日第７４号。“匈牙利沙

巴” （ＳａｂａｉｎＵｎｇａｒｎ）栏内的通

讯。——第３８３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４日第８１号。佩斯４月

２１日通讯。——第４１９—４２０页。

Ｆ

《法兰克福总邮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Ｏｂｅｒ－

ｐｏｓｔａｍ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

—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９日第３０１号特别附刊。

“非官方消息”（ＮｉｃｈｔａｍｔｌｉｃｈｅｒＴｈｅｉｌ）

栏内公布的文件。——第６０页。

—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４日第３１４号附刊。

《瑞士边境上阴谋在继续》（《ＤｉｅＦｏｒｔ

ｄａｕｅｒｄｅｒＵｂｅｌｓｔａｎｄｅａｎｄｅｒＳｃｈｗｅｉｚ

ｅｒｇｒｅａｚｅ》）。——第７１页。

Ｇ

《格拉茨日报》（《Ｇｒａｚ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

—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３日第５４号。泰梅希瓦

拉通讯。——第１７４、１７７页。

—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８日第５９号。《新闻。关

于喀琅施塔得战役的官方报道》

（《Ｎｅｕｅｓｔｅｓ．ＯｆｆｉｃｉｅｌｌｅｒＢｅｒｉｃｈｔüｂｅｒ

ｄａｓＧｅｆｅｃｈｔｂｅｉＫｒｏｎ－ｓｔａｄｔ》）。——

第１８０—１８１页。

Ｊ

《交易所。汉堡贸易、航海和政治晚报》

（《Ｂｏｒｓｅｎ－Ｈａｌｌｅ．ＨａｍｂｕｒｇｉｓｃｈｅＡｂｅｎｄ

－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Ｈａｎｄｅｌ，Ｓｃｈｉｆｆａｈｒｔ，ｕ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ｋ》）。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１日第１１２２４号

上午版。哥本哈根７月１９日通讯。——

第１０页。

Ｋ

《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ＺｅｉｔｕｎｇｄｅｓＡｒ

ｂｅｉｔｅｒ－ＶｅｒｅｉｎｅｓｚｕＫｏｌｎ》）

—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０日第１６号。《对哥特沙

克医生先生的两次审讯》（《Ｄｉｅｂｅｉｄｅｎ

Ｖｅｒｈｏｒｅ ｄｅｓ Ｈｅｒｒｎ Ｄｒ．

Ｇｏｔｔｓｃｈａｌｋ》）。——第１５页。

—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７日第１８号。《对哥特沙

克医生的第三次审讯》（《Ｄａｓｄｒｉｔｔｅ

ＶｅｒｈｏｒｄｅｓＤｒ．Ｇｏｔｔ－ｓｃｈａｌｋ》）。——

第１５页。

—１８４８年８月３日第２０号。科伦通

讯。——第１５页。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５日第２９９号增刊。布勒

斯劳１１月２日通讯；柏林１１月３日通

讯。——第４１页。

—１８４９年１月３０日第２５号附刊。《匈牙

利。战地新闻》（《Ｕｎｇａｒｎ．ＶｏｍＫｒｉｅｇｓ

－Ｓｃｈａｕｐｌａｔｚｅ》）。——第１０１页。

—１８４９年２月１日第２７号特别附刊。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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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纳１月２８日通讯。——第１０６页。

—１８４９年２月８日第３３号。科伦２月７

日通讯。——第１２１—１２２页。

—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０日第３５号附刊１。“匈

牙利”（Ｕｎｇａｒｎ）栏内的通讯。——第

１１３页。

—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６日第４０号。《没有中

心！》 （《ＫｅｉｎＣｅｎｔｒｕｍ！》）。——第

１２１—１２２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４日第５４号。《匈牙利战

争现状》（《ＤｉｅｊｅｔｚｉｇｅＬａｇｅｄｅｓｕｎ

ｇａｒｉｓｃｈｅｎＫｒｉｅｇｅｓ》）。——第１８６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７日第５６号。《战地新闻》

（《ＶｏｍＫｒｉｅｇｓ－Ｓｃｈａｕｐｌａｔｚｅ》）。——

第１９５—２０１、２１４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８日第７４号增刊。佩斯３

月２０日通讯。——第２７４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３日第７９号附刊。“匈牙

利”栏内的通讯。——第３０６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３日第８８号。“匈牙利”

栏内的通讯。——第３４９、３５７页。

Ｌ

《劳埃德氏报》（《ＤｅｒＬｌｏｙｂ》），维也纳出

版

—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８日第８４号晨报。佩斯２

月１５日通讯。——第１４０页。

—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７日第９９号晚报。佩斯２

月２４日通讯。——第１８０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日第１０４号晨刊。凯什

马尔克２月２３日通讯。——第１９２—

１９３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３日第１０７号晚刊。泽姆

林２月２４日通讯。——第２１７—２１８

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６日第１１０号晨刊。佩斯３

月３日通讯。——第２２１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０日第１１９号晚刊。普勒

斯堡３月９日通讯。——第２３９—２４０

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３日第１４０号晨刊。佩斯

３月２０日通讯。——第２８３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４日第１４３号晚刊。泽姆

林３月１９日通讯。——第３００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５日第１４４号晨刊。维也

纳３月２４日通讯。——第２８１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７日第１４７号晚刊。佩斯

３月２４日通讯；泽姆林３月２１日通

讯。——第２９８、３０８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９日第１５１号晚刊。“新

闻”（Ｎｅｕｅｓｔｅｓ）栏内的通讯。——第

３０６、３０８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３０日第１５２号晨刊。维也

纳３月２９日通讯。——第３０６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７日第１６６号晨刊。维也

纳４月６日通讯。——第３４４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０日第１７１号晚刊。佩斯

４月８日通讯。——第３６５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１日第１７３号晚刊。“新

闻”栏内的通讯。——第３６９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６日第１８１号晚刊。佩斯

４月１４日通讯。——第３９２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１日第１９１号晚刊。“新

闻”栏内的通讯。——第４０８页。

Ｍ

《民族报，民主社会党机关报）（《ＬａＮａ

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ｅｑｕｏｔｉｄｉｅｎ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ｔｅ》），布鲁塞尔出版

—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７日第１５９号。——第

３７—３８页。

—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１０日第１６２号。——第

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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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普鲁士国家通报》（《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ａａｔｓ

－Ａｎｚｅｉｇｅｒ》），柏林出版，１８４９年５月８

日第１２５号。《致王国的总督们。１８４９年

５月７日》（ＡｎｄｉｅＫｏｕｉｇｌ．Ｏｂｅｒ－Ｐｒａｓｉ

ｄｅｎｔｅｎ．Ｖｏｍ７．Ｍａｉ１８４９）。——第４４８

页。

Ｔ

《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伦敦出版，

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日第１９９８３号。伦敦１８４８

年１０月２日星期一通讯。——第３８页。

《特兰西瓦尼亚信使报》（《ＤｅｒＳｉｅｂｅｎ－

ｂüｒｇｅｒＢｏｔｅ》），海尔曼施塔特（锡比乌）

出版

—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９日第２２号。“特兰西瓦

尼亚” （Ｓｉｅｂｅｎｂüｒｇｅｒ）栏内的通

讯。——第２０７页。

—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３日第２４号。——第

２２３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９日第３０号。梅迪亚什３

月７日通讯。——第２７１页。

《通报，官方报纸》（《Ｋｏｚｌｏｎｙ，ｈｉｖａｔａｌｏｓ

ｌａｐ》），佩斯、德布勒森、塞格丁出版

—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３日第２７号。德布勒森２

月１２日通讯。——第１８８页。

—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１日第３４号。——第

１８６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２日第５９号。《官方报

道》 （Ｈｉｖａｔａｌｏｓｔｕｄｓóｉｔáｓ）。——第

３１７—３１８页。

Ｗ

《维也纳日报》（《Ｗｉｅ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

—１８４９年２月７日第３２号。“匈牙利”

（Ｕｎｇａｒｎ）栏内的通讯；“特兰西瓦尼

亚”（Ｓｉｅｂｅｎｂüｒｇｅｎ）栏内的通讯。——

第１１６、１１７页。

—１８４９年２月８日第３３号。《第五号战

报》（《ＦüｎｆｔｅｒＡｒｍｅｅｂｅｒｉｃｈｔ》）。——

第１２０页。

—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５日第４０号晚附刊。《匈

牙利。佩斯，２月１３日。布告》（《Ｕｎ

ｇａｒｎ．Ｐｅｓｔ，１３．Ｆｅｂｒｕａｒ．Ｐｒｏ－ｃｌａｍａ

ｔｉｏｎ》）。——第１３４—１３５页。

—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１日第４４号。“特兰西瓦

尼亚”栏内的通讯。——第１４７—１５３

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４日第６２号。阿格拉姆

通讯。——第２５７—２５８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４日第７１号。佩斯通

讯。——第２８７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３日第７９号。《关于科莫

恩情况的报道》 （《Ｂｅｒｉｃｈｔüｂｅｒｄｉｅ

ＶｅｒｈａｌｔｎｉｓｓｅｖｏｒＣｏｍｏｒｎ）。—— 第

３２６—３２７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５日第８１号。维也纳４月

４日通讯。——第３３１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５日第８２号晚附刊。“每

日报道”（Ｔａｇｅｓｂｅｒｉｃｈｔ）栏内的通讯；

“特兰西瓦尼亚”（Ｓｉｅｂｅｎｂüｒｇｅｎ）栏内

的通讯。——第３３３—３３６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０日第８６号晚附刊。特

兰西瓦尼亚４月９日通讯。——第

３６０—３６１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６日第９１号晚附刊。“匈

牙利”（Ｕｎｇａｒｎ）栏内的通讯。——第

３９１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３日第９７号晚附刊。“维

也纳”（Ｗｉｅｎ）栏内的通讯。——第

４１４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３０日第１０３号晚附刊。维

也纳４月２９日通讯。——第４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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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西里西亚报》（《Ｓｃｈｌｅｓ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布

勒斯劳（弗罗茨拉夫）出版

—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０日第４２号附刊１。佩斯

２月１２日通讯。——第１４２—１４４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４日第５３号附刊１。维也

纳３月２日通讯。——第１９７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 （《Ｎｅｕｅ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科伦出版

—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第１号。《比利时的宪

法》 （《ＤｉｅｂｅｌｇｉｓｃｈｅＫｏ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第３８页。

—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５日第２５号特别附刊。

贝恩卡斯特尔６月１８日通讯。——

第９页。

—１８４８年８月１日第６２号。米兰７月２６

日通讯。——第１３页。

—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１日第７２号。《丹麦。休

战的历史》（《Ｄａｎｅｍａｒｋ．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ｓＷａｆｆｅｎｓｔｉｌｌｓｔａｎｄｅｓ》）。——第１７

页。

—１８４８年９月６日第９５号。布勒斯劳８

月２９日通讯。——第５２７、５２９页。

—１８４８年９月９日第９８号。《左翼的财

政方案》 （《ＦｉｎａｎｚｐｌａｎｄｅｒＬｉｎ－

ｋｅｎ》）。——第２５页。

—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４日第１０２号。法兰克福

９月１２日通讯。——第５２７—５２９页。

—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５日第１０３号。《民众大

会和安全委员会》（《Ｖｏｌｋｓｖｅｒ－ｓａｍｍ

ｌｕｎｇ ｕｎｄ 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ｓａｕｓ －

ｓｃｈｕβ》）。——第３２页。

—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９日第１０６号。《沃林根

民众大会》（《Ｖｏｌｋｓｖｅｒ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ｉｎ

Ｗｏｒｒｉｎｇｅｎ》）。——第３２页。

—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３日第１１０号。《请翻印！

请张贴！》（《ＵｍＮａｃｈｄｒｕｃｋｗｉｒｄｇｅ

ｂｅｔｅｎ！ Ｐｒｏｋ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第

５２８—５２９页。

—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１日第１４８号。——第

４５页。

—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５日第１５２号。——第

４５页。

—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６日第１５３号。——第

４５、８２页。

—１８４９年１月４日第１８６号。《代表团和

给尼科洛维乌斯先生的请愿书》

（《Ｄ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ＡｄｒｅｓｓｅａｎＨｅｒｒｎ

Ｎｉｃｏｌｏｖｉｕｓ》）。——第１８３页。

—１８４９年２月２日第２１１号。维也纳１

月２８日通讯。——第１０２—１０３页。

—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３日第２２０号。维也纳２

月８日通讯。——第１２０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１日第２６９号。《波兰。列

姆堡。对戒严的感谢信）（《Ｐｏｌｅｎ．Ｌｅｍ

ｂｅｒｇ．ＤｉｅＤａｎｋａｄｒｅｓｓｅｆüｒｄｅｎＢｅ

ｌａｇｅｒｕｎｇｓｚｕｓｔａｎｄ》）。——第３３５、３４３

页。

—１８４９年５月８日第２９２号。《布勒斯

劳，５月４日。匈牙利消息。——俄国

人》（《Ｂｒｅｓｌａｕ，４．Ｍａｉ．ＡｕｓＵｎｇａｒ

ｎ．——ＤｉｅＲｕｓｓｅｎ》）。—— 第４４５

页。

《新闻报》（《ＤｉｅＰｒｅｓｓｅ》），维也纳出版

—１８４９年２月８日第３３号。佩斯１月３１

日通讯。——第１３１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５日第９８号。维也纳４

月２４日通讯。——第４２３页。

Ｚ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Ｄé

－ｂａ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ｌｉｔéｒａｉｒｅｓ》），巴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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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６日。——第２７９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７日。——第２８９—２９０

页。

《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奥格

斯堡出版

—１８４８年６月３日第１５５号特别附刊。

维罗那５月３１日通讯。—— 第１３

页。

—１８４８年６月４日第１５６号。“意大利”

（Ｉｔａｌｉｅｎ）栏内的通讯。——第１３页。

—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８日第２１０号。——第

１３页。

—１８４９年２月７日第３８号。佩斯２月１

日通讯；维也纳２月３日通讯。——

第１１３—１１５页。

—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５日第４６号附刊。《匈牙

利战况概述》（《ＵｂｅｒｓｉｃｈｔｄｅｒＫｒｉｅｇ

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ｉｎＵｎｇａｒｎ》）。—— 第

１３２页。

—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３日第５４号。欧芬２月

１７日通讯。——第１５０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６日第６５号。“奥地利”

（Ｏ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栏内的通讯。—— 第

２０９—２１０、２１３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７日第６６号。《维也纳。卡

波尔诺战役详情》（《ＷｉｅｎＮａｈｅ－ｒｅｓ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Ｓｃｈｌａｃｈｔ ｂｅｉ Ｋａ －

ｐｏｌｎａ》）。——第２１５—２１６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９日第６８号。维也纳３月

５日通讯。——第２１９—２２０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３日第７２号。佩斯３月８

日通讯。——第２４２、２４３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５日第８４号。维也纳３

月２１日通讯。——第２８５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６日第８５号。佩斯３月

２１日通讯。——第２９２页。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９日第８８号附刊。《匈牙

利战争三个月》（《ＤｒｅｉＭｏｎａｔｅｄｅｓｕｎ

ｇａｒｉｓｃｈｅｎＫｒｉｅｇｓ》）。——第３０５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日第９１号。布拉格３月

２５日通讯。——第３０９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２日第９２号。佩斯３月２７

日通讯。——第３１３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３日第９３号。佩斯３月２９

日通讯；维也纳３月３１日通讯。——

第３１５—３１６、３２２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９日第９９号。佩斯４月４

日通讯。——第３４２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５日第１０５号。维也纳４

月１２日通讯。——第３７４、３７５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６日第１０６号。维也纳４

月１３日通讯。——第３７８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９日第１０９号。维也纳４

月１５日通讯。——第３９５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０日第１１０号。《瓦拉几

亚边屯区消息，４月８日）（《Ｖｏｎｄｅｒ

ｗａｌａｃｈｉｓｃｈｅｎ Ｇｒｅｎｚｅ， ８．

Ａｐｒｉｌ》）。——第４０５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２日第１１２号。维也纳４

月１９日通讯。——第４０４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３日第１１３号。维也纳４

月２０日通讯。——第４０８页。

《祖国报》（《Ｆａｅｄｒｅｌａｎｄｅｔ》），哥本哈根出

版，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６日第２３７号。——第

３０—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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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弗莱里格拉特《〈新莱茵报〉的告别

词》。——第５２２、５２３页。

Ｇ

歌德《浮士德》。——第９９页。

Ｈ

贺雷西《诗论》。——第１０１、１９７页。

Ｌ

莱辛《贤者拿坦》。——第３１、１３４页。

        

圣经。——第１３０页。

５４６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期 刊 索 引

Ａ

《阿格拉姆报》（《Ａｇｒａｍ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

１８２６年起在阿格拉姆（今萨格勒布）出版

的一家报纸（１８４８年起用这个名称出版

日报）；与驻克罗地亚的奥地利行政当局

有联系。——第２２６、３６０页。

《奥得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Ｏｄｅｒ－Ｚｅｉ－

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４６年至

１８４９年３月用此名称在布勒斯劳（弗罗

茨拉夫）出版，是天主教反对派的机关

报，１８４９年３月起该报改变了方针和名

称（《新奥得报》），并成了德国资产阶级

民主派的机关报，一直出版到１８５５年

底，１８５５年马克思曾任该报驻伦敦通讯

员。——第４１、１４１、１４５．１５７、１６０、１７４、

２３７页。

《奥地利通讯员》（《Ｏｃ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ｓｃｈｅｒＣ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奥地利政府的半官方

刊物，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４９年用这个名称每日

在维也纳出版（１８４８年１１月至１８４９年４

月在奥里缪茨出版）。——第１４０、１９１、

２６３、２８２、２８６、３０３、３８３页。

Ｂ

《巴塞尔广告小报》（《Ｂａｓｌｅｒ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ｚ－

ｂｌａｔｔ》）—— 瑞士的一家保守派报纸，

１８４５年至１８５６年用这个名称在巴塞尔

出版。——第７５—７６页。

《巴塞尔日报》（《Ｂａｓｌ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瑞

士的一家保守派的日报，１８３１—１８５９年

在巴塞尔出版。——第２９０页。

《比 利时 独立 报》（《Ｌ’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ｅ

ｂｅｌｇｅ》）——资产阶级的日报，１８３１年在

布鲁塞尔创刊；自由派的机关报。——

第３９页。

《波希米亚立宪报》（《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ｌｌｅｓ

ＢｌａｔｔａｕｓＢｏｈｍｅｎ》）—— 一 家 日 报，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用德 文在 布 拉 格 出

版。——第１１８、１２０、１３０、１３５、１４５、１５０、

１６３—１６５、１７８、１８２、１８９、１９２—１９４、１９７、

２２５、２２６、２４２—２４９、２５５、２５６、２５８、２６７、

２７５—２７８、２９８—２９９、３０４、３０６、３２５、

３２９—３３２、３６９、３７１、３７８、３９５、４２５—４２６、

４３９—４４０页。

《伯尔尼报》（《Ｂｅｒ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瑞

士的一家报纸，１８４５年至１８９４年在伯尔

尼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激进党的

机关报，该报的创办人和主编是雅·施

坦普弗利。——第５０、７２、９８页。

《伯尔尼宪法之友》（《Ｂｅｒｎｅｒ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

－Ｆｒｅｕｎｄ》）——瑞士温和自由派的日

报，１８３６年至１８４９年用这个名称在伯尔

尼出版。——第５０、９６、９８、９９页。

６４６



《不列颠和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

论》（《Ｔｈ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Ｌｉ－

ｔｅｒａｔｕｒｅ》）——宪章派月刊，１８４９年６月

至１８５０年９月由乔·哈尼在伦敦出版，

１８５０年恩格斯为该杂志的通讯员。——

第５２６页。

《布 加 勒 斯 特 报》（《Ｂｕｋｕｒｅｓｔ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见《布加勒斯特德文报》。

《布加勒斯特德文报》（《ＢｕｋｕｒｅｓｔｅｒＤｅｕ－

ｔｕ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罗马尼亚的一家报

纸，１８４５年起用德文在布加勒斯特出

版。——第３７６页。

《布柯维纳。罗马尼亚政治、宗教和文学

报》（《Ｂｕｃｏｖｉｎａ．Ｇａｚｅｔａｒｏｍａｎｅａｓｃａｐｅｎ

－ ｔｒｕ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 Ｒｅｌｉｇｉｅ ｓｉ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一家报纸，１８４９年用罗

马尼亚文和德文在切尔诺维茨出

版。——第３７１—３７２、４０２页。

《布勒斯劳报》（《Ｂｒｅｓｌａｕ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

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２０年在布勒斯劳（弗

罗茨拉夫）创刊；在出版期间曾一再改变

自己的政治方向，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持

自由主义倾向，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曾反对

革命的匈牙利。—— 第４１、１１３、１１７、

１１８、１３９、１４２、１５７、１５９、１６３、１６４、１７０、

１７２、１７３、１７６、１７７—１７８、１８６、１９５、１９９、

２３２、２３３—２３９、２５１、２６０、２６２、２７０、２７５、

２９５、３２９、３３４、３５１、３５７、３６４、４０１、４０８页。

Ｄ

《德意志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资

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是主张以普鲁士

为首统一德国的君主立宪派的机关报；

１８４７年至１８５０年出版，１８４８年１０月以

前由盖尔温努斯主编在海得尔堡出版

（经常以编辑的名字命名为《盖尔温努斯

报》（《Ｇｅｒｖｉｎｕｓ－Ｚｅｉｔｕｎｇ》），后在美因河

畔法兰克福出版。——第１５、２１６页。

《德意志伦敦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办的

一种文学政治周报，１８４５年４月至１８５１

年２月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路德维

希·班贝尔格尔主编和在失去王位的不

伦瑞克公爵卡尔的物质支持下出版；

１８４７—１８５１年斐·弗莱里格拉特参加

了编辑部，该报曾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一系列文章。——第５２４—５２６页。

《德意志总汇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８４３年至１８７９年用这个

名称在莱比锡出版；１８４８年夏天以前持

保守方针，以后则采取自由主义方

针。—— 第１３０、２１６—２１７、２７１、２７５、

３１８、３７４页。

《东 德 意 志 邮 报》（《Ｏｓｔ－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Ｐｏｓｔ》）——奥地利的一家温和自由派日

报，１８４８年至 １８６６年在维也纳出

版。—— 第 ２５２、２７４、２７６、２８１、３０８、

３３７、３４６、３７５、３８３、３９１—３９２、４１９页。

《杜塞尔多夫日报》（《ＤüｓｓｅｌｄｏｒｆｅｒＺｅｉ－

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４５年创

刊，１８２６年至１９２６年用这个名称在杜塞

尔多夫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该报奉

行自由主义的方针。——第４４９页。

Ｆ

《法兰克福总邮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Ｏｂｅｒ－

ｐｏｓｔａｍ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报

纸，１６１９年至１８６６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

福出版，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是中央

政权——帝国摄政和帝国内阁——的机

关报。——第６０、７１页。

Ｇ

《改革报》（《ＬａＲéｆｏｒｍｅ》）——法国的一

７４６期 刊 索 引



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和小资

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１８４３年至

１８５０年在巴黎出版；１８４７年１０月至

１８４８年１月恩格斯在该报发表了许多文

章。——第４８３页。

《盖 尔 温 努 斯 报》（《Ｇｅｒｖｉｎｕｓ－

Ｚｅｉｔｕｎｇ》）——见《德意志报》。

《革命》（《Ｄｉ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见《进化。

政治性周刊》。

《格拉茨日报》（《Ｇｒａｚ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奥

地利的一家日报，１７８５年在格拉茨创

刊。——第１２９、１７４、１７７、１８０—１８１页。

《根特和尼德兰信使报》（《ＬｅＭｅｓｓａｇｅｒｄｅ

ＧａｎｄｅｔｄｅｓＰａｙｓ－Ｂａｓ》）——一家日报，

１８３０年起在根特出版，该报由荷兰奥伦

治派和与他们有联系的佛来米资产阶级

供给资金；１８４８年该报曾支持工人的要

求。——第３８—３９页。

《工人报》（《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ｅｒ》）——瑞士的一

家工人报纸，在圣加伦出版（１８４８年７月

—１８４９年）。——第２２９页。

《观察家报》（《Ｂｅｏｂａｃｈｔｅｒ》）——见《瑞士

观察家报》。

《观察家报》（《Ｆｉｇｙｅｌｍｅｚｏ》）——亲奥地利

派的正式机关报，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用匈牙

利文在佩斯出版，后在普勒斯堡出

版。——第２９９、３２２、３４４—３４５、４２３页。

《国家报》（《Ｓｔａａ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普

鲁士国家通报》。

《国家通报》（《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见

《普鲁士国家通报》。

《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

自由派的报纸，１８４８年４月至１９１５年用

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第４２８页。

Ｊ

《激进报。在国内外发行的德国报纸》

（《ＤｅｒＲａｄｉｋａｌ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Ｉｎ

－ｕｎｄＡｕｓｌａｎｄ》）—— 民主派的报纸，

１８４８年６月在维也纳创刊。——第５０３

页。

《交易所。汉堡贸易、航海和政治晚报》

（《Ｂｏｒｓｅｎ－Ｈａｌｌｅ．ＨａｍｂｕｒｇｉｓｃｈｅＡｂｅｎｄ

－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Ｈａｎｄｅｌ，Ｓｃｈｉｆｆａｈｒｔｕ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ｋ》）——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０５年

起出版。——第１０、２９５、３３９页。

《进步报》（《Ｈａｎｐｅａｋ》）——塞尔维亚的

一家报纸，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在卡尔洛维奇

（卡尔洛夫齐）出版。——第１１９、１９４、

２１３、２７２页。

《进化。政治周刊》（《Ｄｉ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ｓ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革命民主

派的工人报纸，侨居瑞士的德国流亡者

的机关报，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４９年由约·菲

·贝克尔主编，在俾尔（伯尔尼州）出版，

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日该报以《革命》（《Ｄｉ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的名称试行出版。——第

８３、８４页。

Ｋ

《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ＺｅｉｔｕｎｇｄｅｓＡｒ

－ｂｅｉｔｅｒ－ＶｅｒｅｉｎｅｓｚｕＫｏｌｎ》）——德国

的一家报纸，１８４８年４—１０月在科伦出

版；１８４８年７月以前由安·哥特沙克主

编，７—９月由约·莫尔主编；该报报道了

科伦工人联合会和莱茵省其他工人联合

会的活动情况。——第１５页。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德

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０２年起用这个名称在

科伦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该报反映了反革命的倾

向，反对《新莱茵报》。——第３９、４１、

１０１、１０３、１０６、１１０、１１３、１１９、１２１、１６５、

１８６、１９５—２０１、２０４、２１２、２１４、２１５、２１７、

８４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２３５、２５８、２６１、２７４、２７５、２８１、３０６、３０８、

３１９、３２５、３４７、３４９、３５６、３５７、３６１、３７６—

３７７、３８６、３８９、３９２、３９３、４０４、４５４、５３０页。

Ｌ

《莱比锡报》（《Ｌｅｉｐｚｉｇ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德

国的一家保守派的报纸，１８１０年起用这

个名称在莱比锡出版。——第１３５、１６６

页。

《莱 茵 守 卫 者》（《ＤｅｒＷａｃｈｔｅｒａｍ

Ｒｈｅｉｎ》）——德国民主派的报纸，１８４８

年到１８４９年由卡·克拉麦尔主编在科

伦出版；该报除了发表其他材料之外，还

发表了科伦民主协会的会议报告。——

第４５４、５０１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

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

ｗｅｒｂｅ》）——１８４２年１月至１８４３年３月

在科伦出版的日报，１８４２年４月起马克

思为该报撰稿，同年１０月起成为该报编

辑之一。——第４８６页。

《劳埃德氏报》（《ＤｅｒＬｌｏｙｄ》）——奥地利

的一家保守派报纸，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４年由

勒文塔尔主编用这个名称在维也纳出

版，每天出两次（晨刊和晚刊）。——第

１４０、１８０、１９２、１９９、２１８、２２１、２３９—２４０、

２８１、２８３、２９８、３００、３０６、３０８、３４４、３６５、

３６９、３９２、４０８页。

《劳埃德氏晚报》（《Ａｂｅｎｄ－Ｌｌｏｙｄ》）——

见《劳埃德氏报》。

《 立 宪 主 义 者 报 》 （《Ｌ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 法国的一家日

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奥尔良派温和

的一翼的机关报，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是资

产阶级保皇分子的喉舌，１８１５—１８１７年

和１８１９—１８７０年在巴黎出版。——第

２８８页。

Ｍ

《漫游者》（《ＤｅｒＷａｎｄｅｒｅｒ》）——奥地利

的一家日报，１８０９年至１８６６年在维也纳

出版，是君主立宪派的机关报。——第

３８１、３８２、４０３—４０４页。

《民族报，民主社会党机关报》（《ＬａＮａ－

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ｅｑｕｏｔｉｄｉｅｎ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

ｌｉｓｔｅ》）——比利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

报纸，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６年在布鲁塞尔出

版。——第３７—３９页。

《明镜。供上流社会阅读的时装、文学、艺

术和戏剧杂志》（《ＤｅｒＳｐｉｅｇｅｌ．Ｚｅｉｔ－

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ｄｉｅｅｌｅｇａｎｔｅＷｅｌｔｅ，Ｍｏｄｅ，Ｌｉｔ

ｅｒａｔｕｒ，Ｋｕｎｓｔ，Ｔｈｅａｔｅｒ》）——１８２８年起

在佩斯出版的奥地利的机关刊物。——

第３９２页。

《莫 拉 维 亚 日 报》（《Ｍｏｒａｗｓｋé

Ｎｏｗｉｎｙ》）——捷克的一家日报，１８４８

年１１月起在布尔诺出版。——第２９９

页。

Ｎ

《南方斯拉夫人报》（《ＳüｄｓｌａｖｉｓｃｈｅＺｅｉ－

ｔｕｎｇ》）——克罗地亚的一家报纸，１８４９

年至１８５２年用德文在阿格拉姆（萨格勒

布）出版；１８４９年是自由保皇党亲奥地利

斯拉夫派的机关报，主编是尼·克雷斯

蒂奇。——第１１３、１１８、２５７、２６５、３０１、

３０９、３７６页。

Ｐ

《佩斯日报》（《Ｐｅｓｔ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一家

亲奥地利的日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

至五十年代初用德文在佩斯出版。——

第４２３页。

《佩斯信使报》（《ＰｅｓｔｅｒＣｏｕｒｒｉｅｒ》）——奥

９４６期 刊 索 引



地利行政当局的机关报，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在佩斯出版。——第１８８页。

《普鲁士国家通报》（《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ａａｔｓ－

Ａｎｚｅｉｇｅｒ》）——一家报纸，１８１９年在柏

林创刊；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机关报，１８４８

年５月至１８５１年７月用这个名称出

版。——第９０—９１、４４８页。

Ｒ

《瑞士》（《ＬａＳｕｉｓｓｅ》）——瑞士自由派的

报纸，１８４６年至１８６０年在伯尔尼出

版。——第５０、６３页。

《瑞士观察家报》（《Ｄｅｒ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ｉｓｃｈｅ

Ｂｅｏ－ｂａｃｈｉｅｒ》）——保守派的报纸，１８３３

年至１８５０年在伯尔尼出版，每周出三

次。——第６２、８０页。

Ｓ

《塞尔维亚报》（《 ｕ 》）——塞尔

维亚政府的官方机关报，１８３５年起在贝

尔格莱德出版；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主编是尼

·克雷斯蒂奇。—— 第１５８、２１８、４５１

页。

《时报》（《Ｃｚａｓ》）——一家报纸，１８４８年底

起用波兰文在克拉科夫出版。——第

４１０页。

《十字报》（《Ｋｒｅｕｚ－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新

普鲁士报》。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报》（《Ｓｃｈｌｅｓｗｉｇ

－Ｈｏｌｓｔ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北德意志

的报纸，１８４８年起在汉堡—阿尔托纳出

版；１８４９年４月起用《北德意志自由新

闻》（《Ｎｏｒ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ＦｒｅｉｅＰｒｅｓｓｅ》）的名

称出版。——第５—６页。

《市民、农民和士兵的新科伦报》《Ｎｅｕｅ

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Ｂüｒｇｅｒ，Ｂａｕｅｒｕｎｄ

Ｓｏｌｄａｔｅｎ》）——德国革命民主派的报纸，

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０日至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４日

由弗·安内克和弗·博伊斯特在科伦出

版。——第５２１—５２３、５３１页。

《守卫者》（《ＤｅｒＷａｃｈｔｅｒ》）——瑞士激进

派的报纸，１８４８年１月起由伊·季别尔

主编在穆尔顿（夫赖堡州）出版。——第

９８、２２９页。

《斯拉夫人南方报》（《ＳｌａｖｅｎｓｋｉＪｕｇ》）——

克罗地亚的一家报纸，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

在阿格拉姆（萨格勒布）出版；起初该报

维护亲奥地利的斯拉夫主义的纲领，在

钦定宪法通过后该报开始批评奥地利当

局的政策和同情匈牙利人民反对奥地利

王朝的斗争，因此被查封。——第１３１、

２５７页。

《斯洛伐克观察家报》（《Ｓｌｏｖｅｎｓｋｉｐｏｚｏｒ－

ｎｉｋ》）——１８４９年出版的斯洛伐克报

纸。——第３７９页。

Ｔ

《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英国最大

的一家保守派日报，１７８５年起在伦敦出

版。——第３８—３９页。

《特 兰 西 瓦 尼 亚 信 使 报》（《Ｄｅｒ

ＳｉｅｂｅｎｂüｒｇｅｒＢｏｔｅ》）—— 一家 报 纸，

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４９年用德文在海尔曼施塔

特（锡比乌）出版。——第２０７、２２３、２７１

页。

《特兰西瓦尼亚周报》（《ＳｉｅｂｅｎｂüｒｇｅｒＷｏ

－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在瑢琅施塔得（布拉

索）出版的周报。——第１６６、１６７页。

《特 利 尔 日 报》（《Ｔｒｉｅｒ’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５７年

创刊，１８１５年起用这个名称出版；十九

世纪四十年代初为激进派的机关报，后

来接受“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期间为民主派的报

０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纸。——第５２２页。

《通报，官方报纸》（《Ｋｏｚｌｏｎｙ，ｈｉｖａｔａｌｏｓ

ｌａｐ》）——匈牙利的一家日报，匈牙利革

命政府的机关报；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４９年在

佩斯，后在德布勒森和塞格丁出

版。——第１１４、１８６、１８９、３１７—３１８页。

Ｗ

《瓦勒州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ｕＶａｌａｉｓ》）——瑞

士自由派的报纸，１８４８—１８５７年在锡安

（瓦勒州）出版。——第６３页。

《晚报》（《ＬｅＭｏｎｉｔｅｕｒｄｕｓｏｉｒ》）——法国

的一家日报，１８３１年在巴黎创刊；七月王

朝时期是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该报反映了反革

命保皇派资产阶级（即所谓秩序党）的观

点。——第１６９页。

《维也纳日报》（《Ｗｉｅ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奥

地利的一家日报，政府的官方机关报，

１７８０年至１９３１年在维也纳出版；该报出

版了许多附刊，其中有《维也纳日报晚附

刊》（《Ａｂｅｎｄ－ＢｅｉｌａｇｅｚｕＷｉ－ｅｎ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１１６、１１７、１３４、１４７、

１５０—１５３、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１、１８９、２５３、２５７—

２５８、２８７、３２４、３３１—３３３、３３５、３６０—３６１、

３７６、３９１、３９３、４１３、４１４、４３４、５０３页。

《卫星。〈瑢琅施塔得报〉附刊》（《ＤｅｒＳａ－

ｔｅｌｌｉｔ．Ｂｅｉｂｌａｔｔｚｕ《ＫｒｏｎｓｔａｄｔｅｒＺｅｉ－

ｔｕｎｇ》）——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萨克森

人的机关刊物，１８４９年在瑢琅施塔得（布

拉索）出版。——第１６６—１６７页。

《窝州新闻》（《ＮｏｕｖｅｌｌｉｓｔｅＶａｕｄｏｉｓ》）——

瑞士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１８２４年至

１９１４年在洛桑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该报奉行激进主义方针。——第５０页。

Ｘ

《西 里 西 亚 报 》（《Ｓｃｈｌｅｓ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４２年

起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出版；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是

立宪君主派的机关报。——第４１、１４２、

１９７、２８５页。

《宪法报。民众宪政生活和教育日报》

（《Ｄｉ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Ｔａｇｂｌａｔｔｆüｒｃｏｎｓ－

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ｌｌｅｓ Ｖｏｌｋｓｌｅｂｅｎ ｕｎｄ

Ｂｅｌｅｈｒｕｎｇ》）—— 一家民主派的报纸，

１８４８年３—１０月在维也纳出版。——第

５０５页。

《 宪 法 之 友 》（《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

Ｆｅｕｎｄ》）——见《伯尔尼宪法之友》。

《消息报》（ ）——塞尔维亚的一家

报纸，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在佩斯出版，后在诺

伊扎茨（诺维萨德）和卡尔洛维茨（卡尔

洛夫齐）出版。——第１１９、４５１页。

《新奥得报》（《ＮｅｕｅＯｄ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

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１８４９年３

月至１８５５年用这个名称在布勒斯劳（弗

罗茨拉夫）出版；１８５５年马克思是该报驻

伦敦的通讯员。——第３１９、３３４、３９６、

４０７、４２３、４４２—４４４页。

《新德意志》（《Ｎｅｕ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见《新

德意志报。民主派机关报》。

《新德意志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ｄｅｒＤｅｍｏｋｒａ－

ｔｉｅ》）——一家民主派的日报，１８４８年至

１８５０年出版，１８４９年４月以前在达姆斯

塔德出版，４月起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

版；１８４９年１０月１日起约·魏德迈参加

了该报编辑部。——第２２８、５２４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Ｒｈｅ－

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ｄｅｒＤｅｍｏｋｒａ－

ｔｉｅ》）——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

民主派中革命无产阶级一翼的报纸，

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至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由

１５６期 刊 索 引



马克思主编每日在科伦出版（在１８４８年

９月２７日至１０月１２日之间中断出版）；

恩格斯参加该报编辑部。——第６—１４、

１６、１７、１９、２１—２７、２９、３１—４０、４１、４３—

４８、５０—５３、５５、５７、５８、６０、６３—６６、６８、

６９、７２、７４、７７、７９、８１、８２、８５、８８、９１—９３、

９５、９７、９９、１００、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６、１０８、１０９、

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５、１１９—１２２、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１、

１３３、１３５、１３６、１４０、１４４、１４６、１５６、１５７、

１６０、１６２、１６７、１６９、１７４、１７９、１８２—１８７、

１９０、１９４、１９５、１９８、２０１、２０４、２０５、２０８、

２１３、２１４、２１８、２２１、２２４、２２５、２２７、２３１、

２３２、２３５—２３８、２４１、２４９、２５２、２５６、２５９、

２６１、２６４、２６６—２６８、２７３、２７８、２８０、２８３、

２８７、２８８、２９１—２９３、２９７、３０１、３０２、３０５、

３０８、３１０、３１６、３１８、３２２、３２３、３２６、３２８、

３３０、３３２、３３６、３３８、３４１、３４３、３４５、３４７、

３４８、３５１、３５７、３５９、３６２、３６３、３６７、３６９、

３７２—３７４、３７７、３８０、３８５—３８７、３９４、３９７、

４００、４０２、４０３、４０６、４１１、４１３—４２１、４２６、

４２８、４３０—４３２、４３５—４４１、４４４—４５１、

４５３、４５４、４６０—４６２、４６６、４８７—４９９、５００、

５０１—５０３、５０７、５１２、５１４、５１６、５１９、５２１—

５２９、５３１页。

《新普鲁士报》（《Ｎｅｕ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Ｚｅｉ－

ｔｕｎｇ》）—— 德国保守派的一家日报，

１８４８年６月起在柏林出版，是普鲁士容

克和宫廷奸党的机关报，该报又以《十字

报》（《Ｋｒｅｕｚ－Ｚｅｉｔｕｎｇ》）而著称。——第

３６３页。

《新 苏 黎 世 报》（《ＮｅｕｅＺüｒｃｈ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瑞士自由派的报纸，１８２１

年起以此名称用德文在苏黎世出

版。——第２３０页。

《新闻报》（《ＤｉｅＰｒｅｓｓｅ》）——奥地利自由

派的日报，１８４８年７月至１８９６年在维也

纳出版，１８６１年至１８６２年期间该报采取

反波拿巴主义的立场，曾刊登马克思的

文章和通讯。——第１３１、４２３页。

Ｙ

《雅努斯。德意志思想、教育和实践年鉴》

（《Ｊａｎｕｓ．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Ｇｅｓｉｎ

ｎｕｎｇ，ＢｉｌｄｕｎｇｕｎｄＴｈａｔ》）——虔诚派教

徒的机关刊物，１８４５—１８４８年由维·艾

·胡贝尔在柏林出版。——第９０页。

Ｚ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

Ｄéｂａ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法

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８９年在巴黎创刊；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该报反映了反

革命保皇派资产阶级（即所谓秩序党）的

观点。——第２７９、２８９、２９０页。

《自由、博爱、劳动》（《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Ｂｒüｄｅｒｌｉｃｈ

－ｋｅｉｔ，Ａｒｂｅｉｔ》）——德国的一家报纸，

科伦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１８４８年１０月

２６日起在科伦出版，每周两次；１８４９年１

月１４日起安·哥特沙克的拥护者曾试

图用拒绝承认联合会的领导的《自由、劳

动》（《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Ａｒｂｅｉｔ》）报来代替它；

１８４９年２月８日复刊，一直出版到１８４９

年年中。——第５１０、５１１页。

《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德

国一家保守派的日报，１７９８年创刊，１８１０

年至１８８２年在奥格斯堡出版。——第

１３、７５、７７、１１３—１１５、１３２、１５０、１８７、２０９、

２１０、２１３、２１５、２１９—２２１、２２２、２４２、２４３、

２８５、２９２、３０５、３０６、３０９、３１３、３２２、３４２、

３７４、３７５、３７８、３９５、４０４、４０５、４０８页。

《祖国报》（《Ｆａｅｄｒｅｌａｎｄｅｔ》）——丹麦的一

家报纸，１８３４年至１８３９年在哥本哈根出

版，每周出一次，以后改为每天出版，在

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４９年是丹麦政府的半官方

２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机关报。——第１０、２８—３１页。

《祖国报》（《ＬａＰａｔｒｉｅ》）——法国的一家

日报，１８４１年至１８７１年在巴黎出版，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该报反映了反革

命保皇派资产阶级（即所谓秩序党）的观

点，后来该报成了波拿巴的报纸。——

第２８０页。

３５６期 刊 索 引



地 名 索 引

Ａ

阿奥斯塔——第６３页。

阿达河——第２９０页。

阿恩斯贝格——第４５页。

阿尔贝根（埃格尔海吉）（—１１）——第

２５３页。

阿尔卑斯山——第８６页。

阿尔讷尔——第６页。

阿尔森（阿尔斯）岛——第５、２８页。

阿尔特多夫——第９８页。

阿尔托纳——第２９页。

阿 尔文茨（文楚尔－ 德若斯）（ —

１０）——第１８０页。

阿格拉姆（萨格勒布）（ —２）——第１１３、

１２０、１３６、１４６、１７８、１９３、２１８、２２６、２５７、

３２８、３７５、３８７、４００页。

阿拉德（—８）——第１２５、１２６、１３７、１３８、

１４３、１４７、１５３、１５８、１６５、１７４、１７７、１８７、

２５５、２９４、２９８、３０４、３０７、３１８、３９６、４４１

页。

阿卢塔河（奥尔特河）（—１２， —１１，Ｅ—

１１）——第１６７、１７８、１８０、１８１、３１８、３２３

页。

阿罗纳——第２８９、２９０页。

阿奇（Ｂ—４—５）——第２５４、４２９、４３３页。

埃尔肯松德——第６页。

埃尔劳（埃格尔）（Ｂ—７）——第１６１、１７２、

２０３、２０５、２０６、２１０、２３８、２６２、２８３、２８４、

２９２、３１４、３７９页。

埃尔秦根——第４７５页。

埃格尔福尔莫什（Ｂ—７）——第２１０页。

埃克恩弗尔德——第３３９页。

埃门塔尔——第６８页。

埃米斯霍芬——第７１页。

埃佩尔耶什（普雷肖夫）（Ａ—８）——第

１０２、１２３、１２４、１３７、１３８、１５０、１８９、１９０、

１９３、２０６、２４０、３１３、３２２、３８３、３８４、３９４、

３９９页。

埃塞格（奥西耶克）（ —５）——第１０４、

１１０、１２０、１２６、１２７、１３７、１３８、１６０、２２１、

２２６、２３９、２５６、３０４、３２５、３７５、４２６、４３４

页。

爱北斐特——第４４９、４５２、４５４、５２１页。

艾登堡（肖普朗）（Ｂ—３）——第２２０、４２９、

４３２、４３４、４３７页。

４５６

恩格斯在关于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各篇文章中提到的地名一概按作者

的拼写法列入地名索引及所附地图。现在名称在索引中加括弧注出，有些也在

地图中注出。凡收入地图的地名均在索引中标明坐标。恩格斯没有提到的某些

地名，也收入了地图，以便使用。——编者注



艾登堡州（Ｂ—３）——第１０８、４２７页。

艾恩齐德尔（姆尼谢克）（—７）——第１３８

页。

艾佩尔河（伊波伊河）（—５—６）——第

３１３、３２２、４１８、４２３页。

安德里考（安德里胡夫）（Ａ—６）——第

４３９页。

安特卫普——第３４０页。

奥包乌伊州（—７—８）——第１４４、１６３、

３１３页。

奥 博 尼（Ｂ—６）—— 第 １４１、２２３、２２５、

２４２—２４３、２５８页。

奥得河（Ａ—４—５）——第３４０页。

奥尔帕尔（—６）——第２７０页。

奥尔绍瓦——见老奥尔绍瓦。

奥尔特河——见阿卢塔河。

奥格斯堡——第１３、２４２页。

奥里缪茨（奥洛摩茨）（Ａ—４）——第１１４、

１１８、１４０、１８９、１９１、１９５、１９６、２６０、２７０、

２８４—２８６、３０８、３２６、３３５、３６８、３６９、３９３、

４００、４０６、４２８、４３０、４３１页。

奥洛乌——第１４２页。

奥索德（Ｂ—６）——第３２２、３５２—３５４页。

Ｂ

巴登——第８４、４４７页。

巴尔特费尔德（巴尔德约夫）（Ａ—８）——

第１９３页。

巴尔特斯韦尔——第４７５页。

巴伐利亚——第４４７页。

巴兰尼亚州（—４—５， —４—５）——第

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８、２５１、２６５、３６５页。

巴黎——第３７、３９、６５、８１、１０６、１５４、２８９、

２９１、３６３、４８４、４８５、５００、５０１、５０３、５３２、

５３３页。

巴门——第５０８页。

巴纳特（ —７—８—９）——第１０２—１０５、

１０７、１０９、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５、１２９、１４３、１５１、

１５３、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５、１７４、１８９、２０７—２０９、

２１３、２３６、２４４、２４８、２５２、２５４、２５５、２６４、

２６５、２７１、２７７、２８２、２８５、２９４、２９９、３０１、

３１６、３２４、３２８、３３１、３３７、３６０、３６１、３６６、

３７６、３８３、３８４、３９５、３９６、４００、４０２、４０５、

４１０、４４１、４４５、４４６、４５１页。

巴奇（ —６）——第１１８页。

巴奇考州（ —６）——第１５９、１８８、２５５、

２５６、２８５、３３７、３４３、３６０、３６６、３６８、３７１、

３７５、３７６、３８３、４００、４１０、４４３、４５１页。

巴奇州——见巴奇考州。

巴塞尔——第１３、５０、５１、７３页。

巴塞尔州——第６０页。

巴陶塞克（—５）——第２０８页。

巴托尔凯西（Ｂ—５）——第１１７页。

巴伊莫克（ —６）——第３００页。

白克勒什河（—８—９）——第１２６页。

拜斯泰尔采巴尼奥——见诺伊佐尔。

拜谢纽（拜谢纽泰莱克）（Ｂ—７）—— 第

２１０、２１９页。

邦多夫——第４７５页。

包尔奇（ —４）——第４１７页。

包尔绍德州（—Ｂ—７）——第１４３页。

包洛绍焦尔毛特（—６）——第３１３、３１４、

３５０、３５２、３５３、４０４页。

包姚（—５）—— 第２４４、２８５、２８７、３１０、

３１８、３２５、３３７页。

保陶伊（多瑙保陶伊）（—５—６）——第

２５７页。

贝恩卡斯特尔——第９、４５页。

贝尔格莱德（Ｅ—７）——第２４６、２５５、３３４、

４１５页。

贝奇凯雷克——见大贝奇凯雷克。

贝塞斯（贝沙）（—５）——第１１８、３６８、４１７

页。

贝兹丹（ —５）——第１２７页。

比尔斯费尔登——第７１页。

比利茨（别尔斯克—比亚瓦）——第４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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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比萨拉比亚——第３４４、４１１页。

比斯特里察（Ｂ—１１）—— 第１２５、１８１、

１８２、１８７、１９０、２１３、２１４、２５３、２５４、２６８、

２８２、３４４页。

俾尔——第８３、８４、９２页。

彼得罗维安（彼得罗瓦尼）——第１９３页。

彼得斯堡——第１６６、１８１页。

彼得瓦尔登（彼得罗瓦拉丁）（ —６）——

第１６５、２０７、２０９、２４７、２５６、２７７、２７８、

２９４、２９５、３０８、３１６、３３２、３４３、３６０、３６６、

３６８、３７１、３９５、３９６、４００、４１８、４４３页。

彼得瓦沙劳（—７）——第２０２页。

别列戈梅特（—１２）——第３７２页。

波多利亚（—１３）——第４１１页。

波恩——第４５页。

波尔加尔（Ｂ—８）——第１５、１７１、３１３页。

波河——第２７９、２８０、２８９、２９０、４６８页。

波克什（—５）——第２０８、２５７、３００页。

波罗斯洛（Ｂ—７）—— 第２１０、２１９、２２３、

２４２、４４３页。

波美拉尼亚（波莫尔）——第４２页。

波斯尼亚（Ｅ—８—５）——第２２６页。

波希米亚——第１３５、１４６、２６９、２７０、２８５、

３９４页。

波亚纳－斯塔姆佩伊（Ｂ—１２）——第３９９

页。

波兹南——第４７２、４７３页。

伯尔尼——第４４、４７—５１、５４、５６、５８、５９、

６１、６４—６７、６９、７０、７３、７８—８１、８３—８６、

８９、９２、９３、９６、９８、９９、２２８、２２９、５０８页。

伯尔尼州——第８０、８３、２２８、２２９页。

伯什（Ｂ—４）——第４２７页。

柏林——第８、１０、３９、４１、４２、４３、４５、９０、

１６０、２１９、２６９、３６９、３７３、３８６、４２９、４４７、

５０６、５１７、５１８页。

博岑——第１３页。

博登湖（康斯坦茨湖）——第６２页。

博尔多格克瓦劳尔姚（—８）——第１２０、

１４９页。

博哈（布拉托恰）山口（ —１３）——第３２４

页。

博列夫齐（Ｅ—７）——第１０７页。

博洛尼亚——第２９１页。

博伊（ —５）——第１２６页。

布达（Ｂ—６）—— 第１１７、１３２、１３４、１３５、

１４１、１４６、１４８、１６１、１７３、１７４、１７７、１８８、

１８９、２０７、２１４、２２３—２２５、２３３—２３５、

２３８、２３９、２４３、２４４、２５０、２５１、２５８、２６０、

２６２、２６３、２６５、２６７、２９５、３０８、３１５、３４５、

３４６、３６４—３６５、３７４、３７５、３８０—３８２、

３９９、４０１、４０８、４１０、４１２、４１５、４１６—４１８、

４２２、４２３、４２７、４２８、４４０页。

布达廷（Ａ—５）——第４３９页。

布德韦斯（捷克布杰约维采）——第３９４

页。

布尔岑兰（ —１２）——第１８１页。

布加勒斯特（Ｅ—１３）——第３９、１４５、３２４、

３３４、３４４、３５９、３６１、３８４、３９６、４１１页。

布柯维纳（ —Ｂ—１２）—— 第１２０、１２５、

１８１、１８２、１８７、２５３、２５４、２６８、２８２、２８６、

２９９、３０６、３２４、３４４、３６１、３６９、３７１、３９９、

４３５、４５１页。

布拉格—— 第１３０、１３１、１３５、２２３、２４２、

２６９、３０９、４３０、４３５、４６９页。

布拉尼斯科山口（Ａ—７）——第１２３、１２４

页。

布拉森村（布拉日）（—１０）—— 第２６４

页。

布勒斯劳（弗罗茨瓦夫）——第４１、４３、

２１９、２２２、２５０、２６９、３３１、３４２、３５７、３９１、

４０７、４０９、４１２、４２２、４４５、４４７、５２７页。

布里西亚——第３６２页。

布鲁克（莱塔河畔布鲁克）（—３）——第

３７１、４３３页。

布鲁塞尔—— 第３７—３９、４７９、４８１—４８２

６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页。

布罗迪——第４１１页。

Ｃ

采蒂涅——第２１４页。

采格莱德（Ｂ—６）—— 第１０５、１１１、１４１、

１４２、１４８、１４９、１６１、１７３、２３４、２３６、２３８、

２４３、２５８、２６２、２７６、２８４、３１３—３１５、３３４、

３３７、３４２、３４６、３５２—３５４页。

查德察——第４３９页。

城堡——见多瑙城堡。

茨尔尼亚（塞尔维亚—茨尔尼亚）（ —

７）——第２７２页。

Ｄ

达尔马戚亚（Ｅ—２—３）——第１７８、２８６、

３８８页。

达利亚（达利）（ —５）——第２５６页。

达姆斯塔德——第４４７页。

大贝奇凯赖克（兹雷尼亚宁）（ —７）——

第２４５、２７２、３０１、３６８—３６９页。

大谷物岛（ —Ｂ—４）—— 第２１２、４１８、

４２３、４２７、４２９、４５０页。

大基金达——见基金达。

大考尼饶（—３）——第１１０页。

大克勒什——见克勒什。

大劳芬堡——见劳芬堡。

大绍洛（—５）——第４１７、４２３页。

大陶尼（托恩）（Ｂ—４）——第２１２页。

大瓦尔代恩（奥拉迪亚）（Ｂ—８）——第

１０１、１２３—１２６、１４８、２２３、２４５、２５５、２７４、

２７６、２８１、４３４页。

代拉廷（—１１）——第３４４页。

德布勒森（Ｂ—８）—— 第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５、

１１３、１１４、１１７、１１８、１２３—１２５、１２９、１３４、

１３９、１４２、１４８、１６０—１６３、１７３—１７４、

１７６、１７７、１８６、１８８—１８９、１９２、１９３、１９７、

２０８、２２１—２２４、２３２、２３４、２３９、２４３、２４４、

２４８、２４９、２６５、２７１、２７４、２７６、２７７、２９６、

３０６、３１８、３２７、３２９、３４３、３４９、３８０、３８３、

４０５页。

德拉瓦河（—１， —５）——第１０２—１０４、

１１０、１２７、１４８、１４９、１６５、２４８、２５６、２７８、

３２２、３２８、３３１、３７１、３７５、３８８、４４１页。

德勒斯顿——第４４７页。

德涅泊河——第４６８页。

德森河——第４４、４９、５２、５４、７３、８４、８６、８９

页。

德森州——第７８、９９页。

德瓦（ —９）——第１２５、１２６、１４３、１５３、

１８０、１８７页。

迪欧塞格（迪奥西格）——第４４５页。

蒂尔瑙（特尔纳瓦）（ —４）—— 第２８５、

４１２、４１６、４２５、４５０页。

蒂罗尔——第２９１页。

蒂萨菲赖德（Ｂ—７）——第１５０、１６１、１７１、

２１０、２１１、２１９、２２２、２７６、３１３页。

蒂萨河（— —１１—７）——第１０１—１０５、

１０７、１１０—１１３、１１７、１１８、１２０、１２３—

１２７、１３８、１３９—１４３、１４７—１５２、１５８—

１６１、１６３、１６４、１７０—１７３、１７５—１７７、

１８０、１８７、１９２、１９３、１９７—１９８、２０３—

２０４、２０７、２０９—２１１、２１４、２１９、２２０、

２２３—２２５、２２８、２３４、２３９、２４０、２４３、２４９、

２５２—２５５、２５８、２６０、２６５、２７１、２７４—

２７７、２８１、２８３、２８４、２９８、２９９、３０３、３０９、

３１２—３１６、３１８、３２２、３２４、３２５、３３１、３３２、

３３４、３３８、３４２、３４３、３５０、３５９、３６６、３６８、

３８４、３９３、３９９、４００、４０４、４４６、４５１、４６８、

４７０页。

的里雅斯特——第７、１３、８６、８９、３８８页。

丁根——第４７５页。

栋博堡（—５）——第２０８页。

都灵——第１８、１６８、２７９、２８９页。

杜克拉山口（Ａ—８）——第１２４、３５７、３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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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塞尔多夫——第１８３、１８４、４５２页。

多尔纳——见瓦特拉—多尔纳。

多尔纳赫——第７１页。

多瑙埃申报——第４７４页。

多瑙城堡（—５）—— 第２４４、２５１、２５７、

２６７、３７５、４１４页。

多瑙河（—２，Ｅ—８—９）——第１０３、１０４、

１０７、１１７、１２７、１４０、１４３—１４４、１４７—

１５１、１９８、２０７、２０８、２１２、２３２、２３４、２３８、

２３９、２４３、２４４、２５１、２５５、２５７、２８３—２８６、

２９５、２９６、３０２、３０４、３１２—３１５、３１８、３２０、

３２２、３２５—３２７、３３８、３４６、３５８、３６６、３６８、

３７０—３７１、３７４—３７６、３８１、３８２、３９１、

３９３、３９５、３９８—４０１、４０３—４０４、４０８—

４０９、４１０、４１４、４１５、４１７、４１８、４２０、４２２—

４２３、４２７、４２９、４３２、４４１、４４３、４４５页。

多瑙彭泰莱（—５）——第２５１、３７５页。

多瑙韦切（—５）——第２０８、２４４、４１０页。

Ｆ

法兰克福——见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法兰克尼亚——第４４７页。

法舍特（弗杰特）（ —９）——第１７４页。

菲尔斯滕费尔德——第４４１页。

菲林根——第４７１页。

费拉拉——第１６８页。

费莱吉哈佐（基什孔费莱吉哈佐）（—

６）—— 第２７０、２７１、２８４、２９４、３１４、３５２

页。

芬夫基尔兴（佩奇）（—５）——第１１０、

２５１、２５７、４２０、４４１页。

芬宁（芬）岛——第５页。

夫赖堡——第４８—５０、８９页。

福高劳什（弗格拉什）（ —１１）—— 第

３１７—３１８、３２３页。

福特万根——第４７４、４７５页。

伏伊伏丁那（ —６）—— 第１１８、１５８—

１５９、１７８、１８８、１９４、２１６—２１８、２４６、２５５、

２５６、２７２、２８５、３２５、３３２、３４３、３７１、３８７、

３８８、３９６、４００、４３４、４４６页。

弗勒什托罗尼峡谷（ —１１）——第３１７

页。

弗里代克（弗里代克—米斯泰克）——第

４３９页。

弗里德兰特（奥斯特拉维齐河畔弗里德兰

特）——第４４１页。

弗里乌利或弗里奥尔——第２９６页。

弗洛里斯多夫（弗洛里德斯多夫，今维也

纳一区）——第７６页。

弗略留斯——第４１３页。

富托格——第２０７页。

Ｇ

甘博洛——第２８９页。

哥本哈根——第１０、１１、２８、３４０页。

戈斯波丁采（ —６—７）——第４００页。

戈伊托——第１８页。

格德勒（Ｂ—６）——第１７５、１８２、１８９、２３９、

３０６、３１５、３２５、３３７、３５０、３５１、３５３—３５５、

３５７、３７９、３８０、３９８、４４２、４４３、４４４页。

格拉文施泰恩——第６页。

格兰（埃斯泰尔戈姆）（Ｂ—５）——第１１７、

１３５、３１４、３７５、３８１—３８３、３９５、４０１、４０３、

４０４、４０７、４１４、４１５、４１７、４１８、４２２—４２３、

４２９页。

格兰河（赫龙河）（Ｂ—５）——第１０３、３９３、

３９８、４０８、４１１、４１２、４１６—４１８、４２３页。

格兰州（—６—Ｂ—５）——第３６５页。

格劳宾登——第７２页。

格罗胡夫——第１１５页。

格纽（Ｂ—４）——第２１２、２５４、３２９页。

各物岛——见大各物岛。

古堡（马扎尔古堡）（Ｂ—４）——第４３３页。

Ｈ

哈茨费尔德（日姆博利亚）——第２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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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尔斯列本（哈德尔斯列夫）——第３３９

页。

哈根——第４４７页。

哈特塞格（哈采格）——第１２５—１２６页。

海恩堡（—４）——第４３２页。

海尔曼施塔特（锡比乌）（ —１１）——第

１１６、１２０、１２５、１２６、１４３、１４５、１５１—１５２、

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６、１８７、１９１、１９２、１９５、１９９、

２００、２０４、２０６、２２１—２２３、２４０、２５２、２５４、

２６３、２６８、２８１、２９３、２９５、３０７、３１０、３１６、

３１７、３１８、３２３、３２４、３２９、３３３、３３４、３６０—

３６１、３６９、３７６、３９６、４０６、４１０、４２６页。

海尔纳德河（—８）——第１２３、１２４、１３８、

１６３、１７０、１７１、１９３、１９８、２０３—２０４、２７５、

３０２、３０３、３１３、３１４页。

海尔斯村（ —１２）——第１６７、１７８、１８１

页。

海尔特奈克——第１２３页。

海泰尼（Ｂ—５）——第２５４页。

汉堡——第１７６页。

豪努什村（Ａ—８）——第１０１页。

豪特万（Ｂ—６）—— 第 １６４、１６９—１７３、

１７５、１７７、１８０、１８７、１９０、３０６、３１３、３１４、

３２２、３３７、３４２、３４３、３５０、３５２、３５３、３５５、

３７９、４４４页。

赫沙努夫——第４１０页。

赫维什州（Ｂ—６—７）——第１６３页。

黑克勒什河（—８—９）——第１２６页。

黑林山——第４７４页。

湖区——第５１页。

华沙——第２０１、３６８页。

霍尔施坦——第３３９、４７２页。

霍尔特——第３５０、３５４页。

霍赫维森（韦尔克波莱）（—５）——第２８７

页。

霍伦塔尔——第４７４页。

霍姆堡——第２３１页。

霍尼希贝格（ —１２）——第１６６、１８１页。

Ｊ

基埃夫兰——第４８１页。

基金达（ —７）——第１１８、２１８、２４６、３０９、

３３１、３８４、４１８页。

基苏察河（Ａ—５）——第４３８页。

加埃塔——第１６８页。

加拉茨——第２８６、３４４页。

加拉腊特——第２９０页。

加里西亚（Ａ—６—１２）—— 第１１２、１２４、

１４９、１６０、１７５、１７８、１９３、２０４、２７５、２８４、

２８５、２９４、３０３、３１９、３２１、３３５、３４４、３６９、

３７１、３８２、３８３—３８４、３９６、４０５、４０９—

４１１、４２８、４３８、４３９、４４１、４４５、４７０页。

加斯特尔——第２２９页。

金斯（克塞格）（Ｂ—３）——第４３２页。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第２１８、２２６

页。

Ｋ

喀尔巴阡山脉（Ａ— —４—５—６—９—１１—

１２）—— 第１２４、１４３—１４４、１４７—１５０、

１６０、１７０、１７５、１７８、１８７、２０４、２４７、２６０、

２８１、２８３、３０２、３０３、３１２、３１７、３８３、３９６、

４０９、４３１、４３９、４６８页。

喀琅施塔得（布拉索夫）（ —１２）——第

１３９、１４３、１４５、１５１—１５２、１６６—１６７、

１７８、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７、１９２、２０６、２２２、２４１、

２５２、２６３、２９９、３０７、３１６、３１７、３１８、３２３、

３２４、３２９、３３３、３６０—３６１、４１０页。

卡波尔瑙（Ｂ—７）—— 第１９１、１９６、２０２、

２０３、２０５、２０９—２１１、２１９、２２０、２２３、２３３、

２３８、２４２、２５０、２６０、２７５、２８４、２８５、２９６、

３１３、３２６、４２９、４４１页。

卡尔（Ｂ—７）——第２０２、２１０页。

卡尔洛维茨（卡尔洛夫齐）（ —６）——第

１２９、１３０、１３６、１９４、２７２、２９５、３３１、４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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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纳（—５）——第４１７页。

卡尔施塔特（卡尔洛瓦茨）（ —２）——第

２２６页。

卡尔斯堡（阿尔巴－尤利亚）（—１０）——

第１２５—１２６、１４３、１５１页。

卡尔斯堡（泰派奈茨）——第１８０、４４５页。

卡尔维纳（Ａ—５）——第４３９页。

卡兰塞贝什（ —９）——第４４１页。

卡利什——第４１１页。

卡尼扎——见土耳其卡尼扎。

卡萨莱（卡萨莱－蒙费拉托）——第２９０

页。

卡塞尔——第２７页。

卡绍（科希策）（ —８）—— 第１０１、１２３、

１２４、１３８、１４５、１５０、１６４、１７０、１７１、１８９、

１９０、１９２、１９３、２０６、２１１、２４０、２６０、２９２、

２９３、２９８、３０２、３１３、３２２、３５２、３７６、４０４

页。

卡斯特尔－圣卓万尼——第２８９页。

凯赖斯图尔（—７）——第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７、

３５０页。

凯门德（Ｂ—５）——第４１７、４１８、４２３页。

凯奇凯梅特（—６）——第２３２、２３４、２４４、

２７０、２７５、２７６、２８４、２９９、３００、３０４、３１３—

３１５、３２２页。

凯恰（ —７）——第２７２页。

康斯坦茨——第５１页。

考波什堡（—４）——第１０４、１１０页。

考洛乔（—５）——第２４４、２５７、３７１、３８３

页。

考尼饶——见大考尼饶。

科布伦茨——第２３、５１７、５１９页。

科尔丁——第１０页。

科克尔河（蒂尔纳瓦河）（—１０—１１）——

第２５３、３０７页。

科伦——第８、９、１１、１５、１７、２０—２４、２６、

２７、３０、３２—３４、３６、３７、４０、４１、４５、５３、

６５、７５、８２、１００、１０１、１２１、１２９、１３２、１４７、

１６８、１７５、１８３、１８５、１８６、１９６、２５３、２７５、

３１１、３４８、３４９、３７３、３７９、４０３、４１２、４１６、

４１７、４２９、４３１、４３３、４３６、４３７、４３９、４４７、

４４９、４５２、４５４、４６７、４７２、４８６、４８９—４９１、

４９３、５００、５０２、５０６、５０７、５１２—５１４、５１６、

５１７、５１９、５２０、５２２、５２４—５２７、５２９页。

科马斯科——第２８０页。

科摩——第２９０页。

科摩湖——第２８０页。

科莫恩（科马罗姆）（Ｂ—５）——第１１７、

１２７、１４３、１４４、１４７、１７３、１９７、２００、２０９、

２１２、２２０、２３８、２３９、２５２、２５４、２６３、２８５、

２８７、２９４—２９６、２９８、３０３、３０４、３０６、３０８、

３１４—３１６、３１９、３２２、３２６、３２７、３２９、３３１、

３３２、３３４—３３５、３３７、３４３、３６５—３６６、

３６９、３７０、３７６、３８１—３８３、３９１、３９５—

３９６、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１、４０３、４０４、４０７、４０９、

４１２、４１４—４１５、４１６、４１８—４１９、４２２、

４２３、４２５、４２９、４３４页。

科姆洛什（ —７）——第２７２页。

科皮什（—１１）——第２５３页。

克拉科夫——第２１３、２３７、２３８、２４１、３８４、

３９６、３９９、４１０—４１１、４３５、４４１页。

克拉绍州（ —８—９）——第３０１、３３５页。

克拉约瓦（Ｅ—１０）——第３６１页。

克劳森堡（克洛日堡，克罗什）（ —

１１）—— 第１１６、１２５、１４３、１５１、１７４、

２６３、３０７页。

克勒什（—６）——第３１４、３１５、３２２页。

克勒什河（—７）——第１０１、２７７、３００页。

克雷弗尔德——第４４７页。

克雷姆齐尔（克罗姆日什）（Ａ—４）——第

１３０、２５６、４６８页。

克列维——第４７２页。

克罗地亚（ —１—２）—— 第１１３、１１４、

１１８、１３０、１３６、１３９、１４５、１４６、１６０、１７８、

１８８、２２６、２３５、３２７、３８７、３８８、４２７—４２９、

４４２、４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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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什齐恩科（Ａ—７）——第１２４页。

克瓦尔斯——第６页。

克韦什德——见迈泽克韦什德。

肯皮纳（ —１２）——第３６１页。

肯普隆格（ —１２）——第３６１页。

库尔黑森——第４４７页。

库尔塔唐——第１３页。

Ｌ

拉布（杰尔）（Ｂ—４）——第１７３、１８８、２２０、

２６９、３７６、３８２、４１２、４１５、４２２、４２７、４２９、

４３１、４３３、４４１、４４５页。

拉布河（拉包河）（Ｂ—２—４）——第２３４、

３１５、３６６、４１５、４４１页。

拉茨凯韦（Ｂ—５）——第３７０页。

拉蒂博尔（拉齐布日）——第２６９页。

拉夫茨——第４７６页。

拉吉维沃夫（切尔沃诺阿尔梅斯克）——

第４１１页。

拉姆布罗河——第２９０页。

拉珀斯维尔——第２３１页。

拉绍德封——第９４页。

拉伊恰——第４４１页。

莱奥波德城（马杜尼采）（—５）——第

１０４、１１０、１２７、１４９、２１２、２６３、３２６页。

莱比锡——第３４２页。

莱塔河（Ｂ—３）——第３６６、３７１、４１５、４１６、

４１９、４３２、４３３页。

莱瓦（莱沃，莱维采）（—５）——第４０８、

４１１、４１２、４１４、４１７页。

莱茵河——第２２、３４、７１、１０６、３４２、４４７、

４７２页。

赖兴堡（利贝雷茨）——第３３２页。

劳芬堡——第７１页。

老阿拉德（—８）—— 第１３７、１７７、２２６、

２６５、３０７页。

老奥尔绍瓦（Ｅ—９）——第３６１、３８３、４００、

４５１页。

老欧芬（老布达）（Ｂ—６）——第１３４页。

老瑟尼（Ｂ—５）——第１７３、２１２页。

勒－洛克尔——第９４页。

勒姆尼克（勒姆尼库弗尔恰）——第３２４、

３６１、４２１页。

勒西纳里——第２６４页。

雷瑙——第４７６页。

里昂——第８１页。

里马索姆巴特（里马夫斯卡－索博塔）（

－７）——第１５０、１７０—１７２、１７６、２２０、

３１３页。

利萨——第３２７页。

寥拉赫——第７０、７１页。

列姆堡（里沃夫）（Ａ—１１）—— 第３３０、

３３５、３４３、３６１—３６２、４００、４０９、４２４页。

灵堡——第２９页。

琉森——第６１、６７、２３１页。

琉森州——第５１、８０、８６页。

卢布洛（老卢博夫尼亚）（Ａ—７）——第

１９３页。

卢戈什（卢戈日）（ —８）——第１７４、４４１、

４４５页。

鲁尔河——第４４７页。

鲁文（勒文）——第３９页。

伦巴第——第８０、８９、２８０、２８８、２９０、３６２

页。

伦茨堡——第５、２９页。

伦茨基尔希——第４７５页。

伦登堡（布热茨拉夫）（—３）——第４３０

页。

伦敦——第３９页。

罗马——第３９、６２、８７页。

罗特图尔姆山口（图尔努－罗舒）（ —

１１）——第３０６、３０７、３１６、３１７、３２３、３２４、

３３２、３７６—３７７、３９６页。

罗森堡（奥莱斯诺）（Ａ—６）——第１２３页。

罗泽瑙（罗日尼亚瓦）（—７）——第３８３

页。

１６６地 名 索 引



洛茨哈佐（基什孔洛茨哈佐）（Ｂ—５—

６）——第２０８页。

洛克尔——见勒－洛克尔——第９４页。

洛美利纳——第２８８页。

洛雄茨（卢切内茨）（ —６）——第１７６、

２２３、３１３、３２５、３３０、３４２、３５２页。

洛伊特绍（莱沃恰）（Ａ—７）——第１２３、

１３７、１５０、２４０、３８３页。

Ｍ

马德（—８）——第１１１页。

马尔克特谢尔肯（谢伊卡－乌雷）（—

１１）——第２５３页。

马尔摩——第１６８、５２８页。

马尔希费尔德（—３）——第３９４页。

马尔希河（摩拉瓦河）（ —３—４）——第

４１２、４１５、４１９、４２９、４３２页。

马格德堡——第４２页。

马克拉尔（Ｂ—７）—— 第２０２、２０３、２１０、

２１１、２１９、２３３、２４３、２５９、２９６页。

马里恩堡（费尔迪瓦拉）（ —１２）——第

１６７、１７８、１８１页。

马斯多夫（托塞克）（ —７）——第２７２

页。

马特劳山（Ｂ—６—７）——第３１３、３１４、３２６

页。

马扎罗什（谢乌－默盖鲁什）（Ｂ—１１）——

第１９０页。

马振塔——第２９０页。

玛丽－泰莉莎奥佩尔，玛丽－泰丽莎施塔

特（苏博蒂察）（—６）——第１６５、２０７、

２１３、２４５、２５５、２５６、２６３、２６５、２６７、２８５、

２８７、３００、３０９、３３１、３４３页。

迈泽克韦什德（Ｂ—７）—— 第１１７、２１０、

２１１、２１９、２２０、２３３、２３８、２４２、２５０、３５０

页。

毛尔吉特村（马尔盖察尼）（—８）——第

１２３、１３８、１９３页。

毛罗什河（—７—１２）—— 第１２５、１２６、

１３７、１３８、１４７、１４８、１５２、１５３、１６４、１７０、

１８０、２０６—２０８、２１４、２２６、２４５、２５２、２５５、

２８２、３０７、３０９、３５９、４４５页。

毛罗什瓦沙尔海伊（特尔古－穆列什）

（ —１１）—— 第 １２５、２４０、２５３、２５４、

２６３、２７７、２９５、３０７、３４４页。

毛洛什（—５）——第４１７页。

梅迪亚什（—１１）——第１１６、２０６、２４０、

２５２—２５４、２６４、２７１、３２３页。

梅克伦堡——第３６３页。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５、２１、３０、３９、

５３、２１６、２３１、３３９、３４８、３７９、５２４、５２８

页。

门德里齐奥——第８６页。

门的内哥罗——第２１４页。

蒙察姆巴诺——第１８页。

蒙卡奇（木卡切沃）（—９）——第１０１、４０９

页。

米尔巴赫（塞贝什）（ —１０）——第１２５、

１２６、１４３、１５３、１８７、１９９、２０６页。

（鲁尔河畔）米尔海姆——第３５、３７３、４４７

页。

米兰——第１３、１８、６３、２８０页。

米特罗维茨（米特罗维察）（Ｅ—６）——第

１５８页。

米亚瓦（—４）——第２２３页。

密什科尔茨（—７）——第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５、

１１７、１３８、１４３、１４９、１５０、１７０、１７１、２１０、

２１１、２６２、２８３、３０２、３０８、３１３、３５０、４０４

页。

明乔河——第１８页。

缪尔豪森——第８１页。

摩地那——第２７９、２９１页。

摩尔比安省——第５３２、５３３页。

摩尔塔拉——第２８８、２８９页。

莫尔达维亚——第２２６、２８２、３１９页。

莫哈奇（ —５）——第１２７、２０７、２５１、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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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６、４３２页。

莫拉维察（ —８）——第１０４页。

莫拉维亚（Ａ—２—５）—— 第２６０、２８５、

３２２、３３４—３３５、４１７、４３１、４４０、４４１、４４５、

４５０、４６９页。

莫斯塔尔——第２８６页。

莫索奇（—５）——第１０４、４３８页。

墨西拿——第８６—８７页。

穆尔岛（穆拉岛）（—３）——第３８８页。

穆尔河（穆拉河）（Ｂ—１，—２—３）——第

３８８页。

穆坦茨——第７１页。

Ｎ

拿骚——第２０、２２—２４页。

那不勒斯——第８０、８６、８７、８９、９８页。

纳斯瓦德（奈斯瓦迪）（Ｂ—５）——第１２７

页。

奈海姆（奈海姆－许斯滕）——第４５页。

瑙堡——第４２页。

尼赖吉哈佐（Ｂ—８）——第２７４、２７５、３４３

页。

尼斯——第７页。

尼特拉州（—４—５）——第３６５页。

纽沙特尔——第９４页。

纽沙特尔州——第６１页。

纽施塔特——第４７５页。

纽约——第３４０页。

诺格拉德（Ｂ—６）—— 第２９８、３０２、３１３、

３１４、３２２页。

诺格拉德州（—Ｂ—６）—— 第３６５、４４２

页。

诺瓦拉——第２８９、３４７页。

诺伊多夫（斯皮什斯卡－诺瓦韦斯）（—

７）——第１９３、３８３页。

诺伊特拉（尼特拉）（—５）——第１０３、

４０８、４１１、４１２、４１４、４２５页。

诺伊特拉河（尼特拉河）——第１２７、１４４、

２８５、４１６、４１７、４１８、４２３、４３９页。

诺伊扎茨（诺维萨德）（ —６）——第２０７、

３６８页。

诺伊佐尔（班斯卡－ 比斯特里察）（—

６）——第１２３页。

Ｏ

欧芬——见布达。

Ｐ

帕多瓦——第２９０页。

帕尔卡尼（什图罗沃）（Ｂ—５）——第３９８、

４０４页。

帕尔马——第２７９、２８９—２９１页。

帕斯托（Ｂ—６）——第４１８页。

帕维亚——第２７９、２８０、２９０页。

潘切沃（Ｅ—７）——第１０７、２１４、３６９、４５１

页。

佩斯（Ｂ—６）—— 第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５、１０９、

１１２、１１４、１１７、１２３、１２４、１３０—１３２、１３４、

１３５、１３９—１４３、１４５、１４８、１４９、１５４、１６０、

１６１、１６３、１６４、１６９—１７６、１７８、１８０、１８２、

１８８、１８９、１９６—１９９、２０３、２１６、２１７、

２１９—２２３、２２５、２３２—２３６、２３８—２４３、

２４７、２４８、２５０—２５２、２５８、２６０、２６２、２６３、

２６７、２６９—２７１、２７４—２７６、２７８、２８３、

２８４、２８７、２９２、２９４、２９６—２９９、３０２—

３０４、３０６、３１２—３１５、３１８—３２０、３２１、

３２６、３２７、３３０、３３４、３３５、３３７、３４２、３４３、

３４６—３５０、３５２、３５３、３５５、３５６、３５７、３５８、

３５９、３６２、３６４、３６５、３６８、３７０、３７４、３７５、

３７９—３８３、３９１—３９３、３９５、３９６、３９８、

３９９、４０１、４０３、４０４、４０８、４１２、４１５—４１８、

４２０、４２２、４２３、４２７、４２９、４３２、４３４、４３７、

４４１、４４３、４６７页。

佩陶（普图伊）（—２）——第３９４页。

彭泰莱——见多瑙彭泰莱。

皮阿琴察——第２９０页。

３６６地 名 索 引



皮夫尼奇纳（Ａ—７）——第１２４页。

皮利察河——第２１３页。

皮利什（Ｂ—６）——第３１４、３５２页。

皮蒙特——第６２、２７９页。

普法尔兹——第４４７、５２２页。

普拉滕湖（巴拉顿湖）（—４）——第１６０、

４１４、４２０、４２７页。

普拉欣——第１３５、１４６页。

普勒斯堡（布拉的斯拉发）（—４）——第

１４５、１５７、１５９、２１７、２２０、２３９、２８５、３２０、

３２１、３５７、３９９、４０１、４１２、４１６、４１８、４２２、

４２３、４２５、４２７、４２９、４３２—４３４、４３８、４４１、

４４５、４５０页。

普雷劳（普热罗夫）（Ａ—４）——第４４５页。

普鲁特河（—８）——第３３３、３３８页。

普伦特鲁特（波朗特吕）——第８０页。

普罗蒙托尔（布达福克）（今布达佩斯一

区）——第２６３页。

普洛耶什蒂（Ｅ—１２—１３）——第３６１页。

Ｑ

齐包克哈佐（—７）——第１６１、１８８、２３３、

３１３页。

齐普斯（塞佩斯）（Ａ— —７）——第１１１、

１１２、１２３、１２４、１３８、１５０、１６３、１８９、１９２、

２４０、２６０、３１２、３２２、３５７、４３９页。

乔纳德（—７—８）——第１８８、２３９页。

切尔诺维茨（切尔诺夫策）（—１２）——第

２８２、２８６、２９９、３２４、３６９、３７１、４３５页。

切雷维奇（ —６）——第２５６页。

秦科陶（今布达佩斯一部分）（Ｂ—６）——

第４１８页。

琼格拉德（—６）——第１４３页。

丘鲁格（ —７）——第４００页。

屈屈勒河——见科克尔河。

Ｒ

热马普——第４１３页。

热那亚——第１８、８０、８６、８９、９８页。

日德兰半岛——第５、１０、２８、３０页。

日莱恩（日利纳）（Ａ—５）——第４３９页。

日内瓦——第５９、６６、９６页。

汝拉山脉——第８０页。

若巴（日博乌）（Ｂ—１０）——第１４３页。

Ｓ

撒丁——第７、１８页。

萨德拉克（—８）——第１３７页。

萨尔察纳——第２８９、２９０页。

萨尔茨堡（奥克纳－锡比乌卢伊）（ —

１１）——第１４５、２０６页。

萨姆博尔（ —６）——第３３６页。

萨斯瓦罗什（奥勒什蒂埃）（ —１０）——

第１２２、１４３、１５３、１８７页。

萨瓦河（—１—２，Ｅ—６）——第２０７、２２６、

２４６、２４７、２５５页。

萨沃纳——第２８９页。

塞尔道海伊（迈尔库里亚）（Ｂ—４）——第

４２９页。

塞尔维亚（Ｅ—６—９）—— 第１５８、２３５、

２４５、２４６、２５７、２７２、２７３、２９５、３８２页。

塞格丁（塞格德）（—７）——第１０１、１１７、

１２７、１３９、１４２、１４３、１５３、１６４、１６５、１７７、

１８９、２０９、２２０、２４０、２４５、２５５、２６５、２６７、

２７０、２７１、２７４—２７６、２８４、２９４、２９５、３００、

３０４、３０９、３１３—３１５、３１８—３１９、３３２、

３３７、３４３、３６６、４１８、４４３页。

塞克萨德（—５）——第１７４、２５８页。

塞赖德（—４）——第４２６、４５０页。

塞赖特村（Ｂ—１１）——第１９０页。

桑托（—５）——第１１１页。

瑟尼——见老瑟尼，新瑟尼。

森塔（ —７）—— 第１４０、３２５、３３５、３４３

页。

森特什（—７）——第１４３页。

沙罗什州（Ａ—Ｂ—７—８）——第１３８、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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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页。

上维科——第２８２页。

绍尔特（—６）——第２０８、２２１、２５７页。

绍林吉亚——第４４７页。

绍洛——见大绍洛。

绍莫吉州（—４）——第４４２页。

圣安德烈（Ｂ—６）—— 第３７０、３７４、３７８、

４０４、４１４页。

圣贝奈狄克（Ｂ—５）——第４１７页。

圣彼得（下彼得）（Ｂ—５）——第４１２页。

圣格奥尔根——第４７４页。

圣加伦州——第４９、７５、２２９、２３１页。

圣马丁（马丁）（Ａ—５）——第１２３、１４２、

４３８、４３９页。

圣梅尔根——第４７４页。

圣米克洛什——见特勒克圣米克洛什。

圣托马斯（斯尔博布兰）（ —６）——第

１１４、３６８、３７６、４４３页。

施默尔尼茨（斯莫尔尼克）——第１３８页。

施潘道——第４２页。

施坦茨——第２３１页。

施梯里亚（Ｂ—１，—２）——第１４３、１６０、

２９４、３９４、４２７、４２９、４３２、４４１页。

施图林根——第４７５页。

施土尔魏森堡（塞克什白堡）（Ｂ—５）——

第２３２、２３４、３２６、３７５、３８３、４１４、４２０页。

施土尔德森堡州——第３１５页。

施托尔岑堡，（斯利姆尼克）（ —１１）——

第１１３、１５３、２５３页。

施维茨州——第９８、２３１页。

什列斯维希——第５、２８、２９、３０—３１、３３９、

４７２页。

石桥——第２２６页。

斯福尔切斯卡——第２８９页。

斯拉窝尼亚（ —４—５）——第１７８、２５８、

３６０、３８７、３８８、３９５、４２８、４３２、４４６页。

斯洛伐克（Ａ—３—８）—— 第１１０、１５０、

１５１、１７２、２４７、２６０、２６７、３０３、３１５、３４３、

３７８、３７９、３９６、４３１、４３４、４３８、４４５页。

斯摩棱斯克——第１１５页。

斯特拉代拉——第２７９、２９０页。

斯特雷（Ａ—１０）——第１１２、２９４、４２４页。

松博尔（ —６）——第１２７、１６５、３００、３４３、

３６０、４０９页。

松德维特（松讷韦德）半岛——第５、３３９

页。

苏博蒂察——见玛丽－泰莉沙奥佩尔。

苏黎世——第１３、５２、５８、５９—６２、６７页。

苏黎世州——第６０页。

苏尼奥尔塞格——第１８１页。

索尔诺克（Ｂ—７）—— 第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１、

１１７、１１８、１２３、１２５、１３６、１３９、１４１—１４３、

１４８、１５９、１６１、１６３、１６４、１７３、１７５、１７７、

１８０、１８９、２１９、２２３—２２５、２３２—２３４、

２４２—２４４、２５０、２５８、２６２、２６５、２６６、２７６、

２８４、２９９、３００、３１３、３１４、３１８、３５０、３５３

页。

Ｔ

塔博尔——第７５、７６、３９４页。

塔皮欧比奇凯（Ｂ—６）——第３５０、３５４—

３５５、４４４页。

塔亚（—８）——第１１１、１１２、１２４页。

泰尔诺夫——第１２４页。

泰莉莎奥佩尔——见玛丽－泰莉莎奥佩

尔。

泰梅什堡（蒂米什瓦拉）（ —８）——第

１０２、１１７、１２９、１５３、１５８、１７４、１７７、１８６、

１９２、１９４、２１７、２２０、２４４、２４５、２５５、２６３、

２７７、３００、３５９、３９６、４０５、４１０、４３４、４４１、

４４６、４５１页。

泰梅什河（ —８）——第１２６页。

泰梅什州（蒂米什）（ —８）——第１５９、

１８８、３３５页。

泰欣（捷克－泰欣）（Ａ—５）——第４３１、

４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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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尔曹尔（—８）——第１１１、１２０、１４８页。

陶尔瑙河（Ｂ—７）——第２１０页。

陶尼——见大陶尼。

特尔茨堡，（布兰）山口（ —１２）——第

３１６、３２４—３２５、３６１页。

特拉夫尼克（Ｅ—４）——第２２６页。

特拉韦尔斯塔尔——第９４页。

特兰西瓦尼亚（—９—１２）—— 第１０１、

１０２、１０６、１０７、１１４、１１６—１１８、１２０、１２３、

１２５—１２６、１３７、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３、１４５、１４７、

１４８、１５１—１５５、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１、１６６、１７０、

１７４、１７７—１７９、１８０—１８２、１８６—１８８、

１９０—１９２、１９７、１９９、２０４、２０６—２０８、

２０９、２１３、２１６、２２１—２２３、２２７、２３４、２３６、

２３７、２４０、２４１、２４５、２４８、２５２—２５５、２６３、

２６６、２６８、２７１、２７６、２８１—２８３、２９３、２９９、

３０４、３０６、３０７、３１２、３１６、３１７、３２３—３２５、

３３２、３３３、３３４、３３８、３４４、３５１、３５７、３６０—

３６１、３６９、３７１、３７６、３９４、３９６、３９９、４００、

４０５、４１３、４２６、４２８、４３０、４４２、４４３、４４５

页。

特勒克圣米克洛什（Ｂ—７）——第２９４页。

特雷珀——第６页。

特里贝格——第４７４页。

特利尔—— 第９、４５、４７９、４８１、４８６、５３２

页。

特伦琴州（Ａ— —５—６）——第１０４、１４４

页。

特罗保（奥帕瓦）——第３９６、４３９页。

特默什（普雷代亚尔）山口（ —１２）——

第３２４页。

提契诺河——第２７９、２８０、２８８—２９０、４６７

页。

图拉尼（Ａ—６）——第１２３、２４７页。

图罗茨州（Ａ— —５—６）——第１０４、４３８

页。

土耳其卡尼扎（蒂萨河畔卡尼扎）（—

７）——第２５５、３０９、３２５页。

湍克勒什河（—８—９）——第１２６页。

托奥尔马什——第３５０页。

托尔达（图尔达）（—１０）——第１１６、１２０

页。

托尔瑙（图尔纳）（—７）——第１３７、１３８、

１７０页。

托尔瑙州（—７）——第１３８页。

托尔诺——第２２２、２４４页。

托尔诺州（—５）—— 第１１０、１７４、２０７、

２２２、２２５、２４４、２５１、２６５、２７８、２８５、３０４、

３１５页。

托考伊（—８）——第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５、１１１、

１１７、１２５、１３８、１４２、１４８、１８９、２１０、２１１、

２３６、２４３、２６２、２７５、２８３、２８４、３０２、３１３

页。

托龙塔尔州（ —７）——第１５９、１８８、３３５

页。

托伦堡——见托尔达。

托斯卡纳——第１６８页。

Ｗ

瓦岑（瓦茨）（Ｂ—６）——第１４５、１８０、３０２、

３０６、３１３、３２２、３３４、３５０、３５２—３５４、３６５、

３７０、３７４、３８１、３８２、３９１—３９５、３９８、４０１、

４０３、４０８、４１４、４１７、４１８、４２３、４４３页。

瓦茨——见瓦岑。

瓦得州——第５９、７３、４７６页。

瓦赫河（Ａ—Ｂ—４—５）—— 第１０３、１２７、

１４４、２１２、２４７、２５４、３２２、３２７、３９３、３９５、

４１２、４１８、４２３、４２７、４３８、４４０、４５０页。

瓦拉几亚（Ｅ—９—１３）—— 第１５１、１６７、

２２６、２２７、２６３、２８６、３０６、３０７、３０９、３１６、

３１７、３２３、３２４、３２９、３３２—３３４、３４４、

３６０—３６１、３８２、４１３、４２１、４２６、４５１页。

瓦勒州——第６２页。

瓦雷泽——第２８０页。

瓦列卓——第１８页。

瓦伦多夫（斯皮什斯克－弗拉希）（—

６６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７）——第１９３页。

瓦沙尔海伊——见毛罗什瓦沙尔海伊。

瓦特拉－多尔纳（瓦特拉－多尔奈）（Ｂ—

１２）——第１８２、２８２页。

威尼斯——第２５２、２９０、２９１、３６２页。

威塞尔——第５２１页。

威斯基尔欣（贝拉茨尔克瓦）（Ｅ—８）——

第１１９页。

威斯特伐里亚——第４５、４４７页。

威悉河——第３４０页。

韦尔巴斯（弗尔巴斯）（ —６）——第３４３

页。

韦尔派莱特（Ｂ—７）——第２０２、２０３、２１０

页。

韦尔切利——第２８９页。

韦尔特林（瓦尔特林纳）——第２８０页。

韦尔谢茨（弗尔沙茨）（ —８）——第１０４、

４５１页。

韦雷贝利（弗拉布莱）（—５）——第４１７

页。

维堡——第２８页。

维登——第４２４页。

维尔腾堡－巴登——第４４７、４７４页。

维吉瓦诺——第２７９、２８８、２８９页。

维罗那——第２９０页。

维洛沃（ —７）——第４０２页。

维琴察——第１８页。

维塞林——第２７页。

维斯普雷姆（Ｂ—４）——第３６５、４２７页。

维斯瓦河（Ａ—５）——第２１３页。

维特利希——第４５页。

维也纳—— 第４０、４１、７５—７７、７９、１１４、

１１８、１２９、１３５、１３９、１４６、１５４、１７０、１７８、

１９１、１９６、１９７、１９９、２００、２１６、２１７、２１９、

２２２、２２５、２３２、２３５、２３９、２４２、２４８、２６２、

２６３、２６９—２７１、２７５、２８５、２９４、２９５、２９７、

３０２、３０４、３０６、３０８、３２０—３２１、３２６、

３３４—３３５、３４２、３５０、３５９、３６４、３６５、３６８、

３７１、３７４、３７６、３７８、３８４、３９１、３９４、３９９、

４００、４０７、４１２、４１６、４１９—４２６、４２７、

４２９—４３５、４３７、４４５、４４７、４５０、４６７、４７０、

５０３页。

维泽尔堡（莫雄）（Ｂ—４）——第２２０、４３８、

４４５页。

魏森堡——见施土尔魏森堡。

温格州（—９）——第１６３页。

温科夫齐（ —５）——第３０９页。

沃德凯特（Ｂ—６）——第３５０、３５３页。

沃林根——第３３、３７３页。

乌德瓦尔海伊（—１２）——第２４０页。

乌利——第６１、９８页。

武科瓦尔（ —５—６）——第４２０页。

武塔赫河——第４７４页。

武特欣根——第４７５页。

Ｘ

希道什奈迈蒂——第２１１页。

希克洛什——见希克洛什巴兰尼亚堡。

希克洛什巴兰尼亚堡（希克洛什）（ —

５）——第１２６、１６５页。

西里西亚——第４３８—４４０、４４５、４４７、４７３

页。

西蒙斯瓦尔德河谷——第４７４页。

西西里岛——第１６９页。

锡尔米亚（塞雷姆，斯雷姆）（ —５—

６）——第１５９、１９４、２３６、２５６、２６７、３６０、

３７６、３８２、３８４、４２０页。

锡尔出口（ —１０）——第３０７页。

锡盖特（锡盖特堡）（Ｂ—１０）——第１０１

页。

锡萨克（ —３）——第２２６页。

小贝尔（Ｂ—５）——第４３４页。

小克勒什（—６）——第３２５页。

谢姆尼茨（谢尔迈茨巴尼奥）（—５）——

第１０３、１２３、１２４、２８７、２９３、３９６页。

谢斯堡（锡吉什瓦拉）（—１１）——第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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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２４０、２５４、２６４、２７７、２９３页。

谢耶（ —４）——第４２５、４２７页。

新蒂特沙恩（新伊钦）（Ａ—５）——第３８４、

４３１页。

新霍伊泽尔（新扎姆基）（Ｂ—５）——第

１０４、１２７、３８２、３９３、３９５、４１２、４１８、４２３、

４２５页。

新马尔克特（新塔尔格）（Ａ—７）——第

１２４、４３９页。

新瑟尼（Ｂ—５）——第２９６页。

新锡德尔湖（费尔特湖）（Ｂ—３）——第

４３２页。

新谢利察（—１３）——第２８２页。

匈牙利大平原（—６，Ｂ—７—８）—— 第

４４３页。

许芬根——第４７１页。

Ｙ

雅布龙卡河（Ａ—５）——第３０３、４０９、４３１

页。

雅布龙卡山口（Ａ—５）——第２４７、２６０、

４３１、４３９、４４１页。

雅西——第２８６、３１９页。

亚历山大里亚——第２９０页。

亚斯贝雷尼（Ｂ—６）——第２６７、３１３、３４６、

３５３、３５９、４４３页。

亚索帕蒂（Ｂ—７）——第３５０、３５３页。

耶什泰顿——第４７５页。

耶波伊河——见艾佩尔河。

伊波伊沙格（沙希）（—５）—— 第１７６、

３９８、４０８、４１７页。

伊布拉伊尔（布勒伊拉）——第３４４页。

伊沙塞格（Ｂ—６）——第３５０、３５５、４４４页。

伊什特万（Ｂ—７）——第２１０页。

伊斯的利亚半岛（ —１）——第１１８页。

伊扎克（—６）——第２７０页。

易北河——第３３９—３４０页。

因泰尔维谷地——第８３页。

Ｚ

扎拉（扎达尔）（Ｅ—２）——第２８６页。

泽姆林（泽蒙）（Ｅ—７）—— 第２１７、３００、

３０８、３０９、３２５、３３５、３６９、３８４、４００、４１２、

４１３、４１５、４１８、４３２页。

曾普伦州（Ａ— —８—９）——第１１１、１１２、

１６３、３１３页。

珍珠市（Ｂ—６）——第１０１、１１７、１７５、１７６、

１８０、１８７、１９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１５、２２０、２９２、

２９８、３０６、３１４、３４３、３５０、３５２、３５３、３７９

页。

中部低地区——第５１、６７、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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